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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

家政治书藉出版局于１９５５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

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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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１年

８月至１８５３年３月期间所写的著作。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到来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

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各个革命战役的经验、保存和

积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理论上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作

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自己的战友勤

学苦练掌握各种知识，并使他们有充分准备去迎接革命民主主义

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

意义。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马

克思在１８４８年以前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则把

经济学说的研究提到首位。１８５０年底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四十年

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马克思

希望很快就结束这项工作，但当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这

不仅由于马克思的流亡生活非常艰苦，不仅由于著作无处出版，同

时也由于他对科学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促使他批判地去研究不

断出现的新的资料和文献，分析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日新月异的事

实和材料。从马克思在准备写作时所作的笔记可以看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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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济科学本身而外，他还广泛研究了许多有关技术史、文化

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使他感到兴趣

的其他科学著作。马克思对任何科学领域中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

注意，而且能够批判地掌握人类思想的一切新的成就。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科学和军事

学术史。由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当时已经从

事于军事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的研究。１８５０年１１月，恩格

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着手对军事进行系统而认真的研究。

“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４６—５７７页）一文手稿及本卷所载的“英

国”一文就是这个研究的初步成果。此后，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

关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战争，特别是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著作。恩

格斯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问题在未来的革命事件中必将起重大

的作用，这是促使他研究军事的主要原因。

在曼彻斯特时，恩格斯除了研究军事科学以外，还研究语言及

语言学问题。恩格斯精通许多种欧洲语言，１８５０年１２月，他又着

手研究俄罗斯语言及其他斯拉夫系语言。他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

是同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的。恩格斯研究

语言不仅是出于科学的兴趣，同时也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

进行的及行将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

科学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等党的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这

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同维利希—沙佩尔宗派

集团的斗争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这个宗派集团在１８５０年９月

时就已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制造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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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揭发了各流亡团体之间

的倾轧以及他们策划阴谋和暴动的冒险计划，从而坚决地捍卫了

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则，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到来的反

动时期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这一时期要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马

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写政论文章。在好几年中，他们不断在宪

章派的机关刊物“寄语人民”和“人民报”上著文捍卫对于重大的政

治问题的无产阶级观点，发表对当前的重大事件的评论。从１８５１

年秋天起，一连十多年，马克思经常为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

每日论坛报”撰稿。通过撰稿，马克思得以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

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斗的政论活动，并影响社会舆论（尽管是

间接地），使其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

稿的工作可能占去马克思的全部时间，而使他不能从事他和恩格

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该报

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和通讯是应马克思的要求由恩格斯执笔的。作

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

的。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阐明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恩

格斯的这些论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在这段革命时期中通

过“新莱茵报”这个讲坛所发表的言论的总结。通过对革命教训的

分析，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通过革命的道路来统一德

国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政纲的正

确性。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清晰地描绘出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

和国际环境。他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

第 八 卷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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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运动的进程的影响，分析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阶级

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著作

是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卓越典范。

在这一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和具体化。通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的事例，恩格斯指出了社

会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

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历史的必要性，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

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革命的一个规律性：革命反映人民的迫切需

要和要求，而衰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和要求

得到满足。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深刻

的思想，把革命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这种

力量使得一个国家“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

途程”。（见本卷第３８页）

恩格斯根据丰富的事实材料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动力，发展了

他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贯串的思想：德国自

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已

爬到反革命立场上去，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军农

民的利益。这个结论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

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弗·伊·列宁在分析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

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而坚持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时，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这个结论。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

袖们的作用，指出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

近视、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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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的“议会迷”，抨击他们迷信议会制度万能，而不想越出宪法

的范围，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

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他们“是代表整个民族

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见本卷第１０６页）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总结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恩格斯要求革命的阶级和它的政党要坚决、勇敢、有自

我牺牲精神、要善于实行果断的进攻。他写道：“在革命中，也像在

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

位。”（见本卷第８２页）弗·伊·列宁非常重视这个著作中所阐述

的这一思想：“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候，那时不经过斗争而把

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受失败要更加使群众感到沮丧。”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８４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

起义学说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起

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见本卷第１０２

页），并且规定了革命政党在起义中所应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

则。弗·伊·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起义的学说，他指出，这

些原则总结了过去一切革命在武装起义方面的教训。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德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他坚

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阶级所

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挑拨各民族关系的政策。恩格斯坚决斥责了德

国资产阶级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采

取的叛变立场，并论证了德国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派的彻底的国

际主义立场——支持给这些民族以独立的要求。

恩格斯的著作也谈到了当时作为奥地利帝国组成部分的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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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的民族运动问题。大

家知道，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初期，当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

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趋势时

（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布拉格起义、农村中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奥地利发

生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运动中的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以后，

资产阶级地主右翼分子重新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沙

皇政府得以利用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

命。因此，从来以革命的利益为准绳来看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和恩

格斯，也就改变了他们对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和恩

格斯把革命的利益，把反对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反对当时作为欧洲

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

此，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

人的民族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在这以前所写的

论文“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９３—２０７页和第３２２—３４２页），除了对奥

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具体条件下所起

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着一些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

运的错误论断。恩格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一

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

命运。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当时他已经形成

的关于弱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总的观念。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

义条件下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势是集中，是大国的形成，因而

一定会导致较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吞并，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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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以及领土被美国侵占的西班牙

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克里奥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正确地看

到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即大国的形成这一趋势，但他没有考

虑到另一种趋势——弱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自身独立的斗

争，以及他们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的愿望。随着更广泛的人民

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随着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和组织性的加强，

弱小民族（包括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愈

来愈具有民主和进步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线。历史

已经证明，过去是奥地利帝国组成部分的斯拉夫弱小民族，不仅有

能力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加入

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行列。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

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这一分析历史事件并从理论

上加以概括的天才著作，同时也是革命政论的真正杰作。用威·李

卜克内西的话来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

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第１０７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

卷第９—１２５页）这一著作的继续。如同在前一本著作中一样，马克

思是用他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

的理论作为利器来阐明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史的。

由于马克思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他能在事变后立即

写成的著作中对１８４８年法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阶段作出经典性的

分析，仔细考察了第二共和国时期阶级力量的配置，科学地深刻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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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

恩格斯写道：“他对当前活的历史的理解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

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与伦比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１９５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１卷第２２１

页）

马克思通过法国的具体例子，指出了作为历史的动力的阶级

斗争的作用。马克思追溯了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各个政党在立场上

的重大改变，揭露了这些政党的阶级本质，以及他们的活动的隐蔽

的动因。马克思关于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一个阶级的政

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本阶级群众的关系的深刻思想，

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以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

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为例，指出应该把这

些或那些政党的言论和幻想同他们真正的性质严格区别开来。同

时，马克思预先警告说要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念：好像一个阶级

的思想家本人在实际中一定要按这个阶级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

阶级的代表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

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和决定也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

质利益在实际上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一般说来，一个阶

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

系，都是这样。”（见本卷第１５２页）

对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的原因的唯心主义解释，把整个

问题都归之于篡位者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党羽的阴谋，因而也就

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篡位者的个人作用。同唯心主义的解释相反，马

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是事件的以前进程的必然结果。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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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

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经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

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次政变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的发展的合

乎规律的结果，是慑于“红色怪影”而向波拿巴派阴谋家节节让步

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怯懦而动摇的政策遭到破产的合乎规律的结

果。马克思指出，和十八世纪末叶的革命相反，十九世纪中叶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是走“下坡路”的，革命的领导权落入了愈来愈右的

政党手中。“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

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见本卷答１４５—１４６

页）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说明了在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人民、反革命

的力量，而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挠反革命进攻的条件下资

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制

度的不稳固，并且为各种复辟企图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特别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性

质，指出它是虚有其表的。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马克思说得好，这个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

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

件中废除自由”。（见本卷第１３５页）

马克思阐明了在法国建立起反革命的波拿巴制度的真正原

因，对波拿巴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评述。这个主义的特征就是：

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

阶层呼吁，以便掩饰它的维护上层剥削分子的利益的行为。马克思

揭露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的资产阶级极端反革命分子的无耻

的统治手段，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剥削制度，把政权拱手让给

了最狂妄无耻的冒险家，听任实行军阀式的血腥镇压，利用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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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诈骗、贿赂、露骨的煽动以及其他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马克

思揭露了波拿巴制度的这些令人厌恶的特征，有先见之明地预言，

被深刻的内部矛盾震撼着的复辟的波拿巴君主制必然会遭到灭

亡。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很注意法国的农民和他们对波拿巴政变

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指出波拿巴在农民中的鼓动是有成绩的，同

时也着重指出，充当路易·波拿巴的支柱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

保守的农民。这部分农民所以拥护路易·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政治

上的落后和闭塞，由于同城市的文明生活隔绝，由于彼此隔离的分

散的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本身所造成的眼光短浅。把农民看做不

过是勒索捐税的对象的资产阶级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所制定的政

策，使农民厌弃革命，而支持路易·波拿巴。促使他们这样作的另

一个原因是这些农民私有者眷恋自己的小块土地，把拿破仑王朝

当作自己的传统的庇护者。马克思着重指出农民的两面性，他写

道：“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

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

……”（见本卷第２１８页）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

得出结论说，随着小农经济的破产，随着高利贷资本家对它的盘

剥，将有愈来愈多的农民群众摆脱“拿破仑观念”的腐蚀。农民的理

智，他们的被正确理解的利益，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发

展，——这一切必然会使农民同工人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马克思

写道：“……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

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２２１页）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是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已表述过的

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一思想的发展。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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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斗的全部经验中得出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论证。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别这一天才的思

想，是马克思这个著作中所做的重要的理论概括之一。无产阶级革

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它的宏伟的任务：它要彻底摧毁现

存制度，把现存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资产阶级革命总是倏忽即

逝，很快就达到它的极点。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彻底

性，它经常批评自己，从来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不怕揭露自己的

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它不可遏止地一往直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

义和政治意义。在这里，马克思根据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非常

重要的结论，丰富了他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

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它的特征、它的

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结论说：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

还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形成的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而是使

它更适合于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

备，而不是把它毁坏。”（见本卷第２１６页）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

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国家的集中，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

种寄生性和剥削性的镇压群众的工具。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

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破坏力

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弗·伊·列宁写道：“马克

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在该书中，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是最一般的

概念和表述，而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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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

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９３页）

弗·伊·列宁着重指出，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是马

克思这一重要的结论的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

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

总结。”（“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９４页）

恩格斯的文章“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在内容上是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衔接的。

在这篇文章中也揭示了在法国所以能建立起波拿巴制度的原因，

它的本质和它固有的矛盾。恩格斯驳斥了想把政变的责任推到法

国无产阶级身上去的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记者。恩格斯一方面指

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在１８４８年６月遭到失败的工人阶

级，被解除了武装，因而也就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来防止波拿巴独裁

政权的建立，同时他也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个独裁政权采取了

不调和的态度，他们要求尽快地恢复民主的自由。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在作

者生前没有发表，这是一部抨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首先

是这一派的德国代表金克尔、卢格、海因岑、司徒卢威等人的著

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他们还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前

就已开始的工作，揭露各种小资产阶级流派的思想和策略。他们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

和纯洁性，使它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整个小资产阶级思想

的毒害。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应该说是对那些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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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一个直接的反

击。

“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是出色地运用各种政治讽刺的写

作方法——无情地嘲笑敌人，突出地表现所批判的现象的丑恶面

——写成的，它无情地揭发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和他们的政治代表

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的艺术的

表现力把这一伙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面貌描绘出

来。他们明确指出这些人的庸俗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哲学和政治观

点的平庸和狭隘，他们所固有的在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性，小资产

者反复无常爱走极端的本性，他们时而奴颜婢膝地献媚，时而又附

和无政府主义的假革命的叫嚷。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揭开

了德国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流亡生活的纱幕，描绘了在原则性争

论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无谓争吵的令人厌恶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

无情斥责各种泛泛空谈、用革命的词句蛊惑人心、把政治活动变成

争权夺利的场所的现象。流亡者的这种叫嚷使德国政府在国内进

行逮捕和迫害有了适当的借口。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把伟大的革

命事业贬低和庸俗化，这正合反革命势力的心意。这就是“流亡中

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由于在德国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被逮捕，普鲁士政府策划了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在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年的好几个月中，一直忙于营救被告并揭发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

局对付共产党人的无耻手段。收入本卷的许多声明就是马克思和

恩格斯为了科伦案件而在报上发表的。在这些声明以及恩格斯的

“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这一著作中，都充分揭露了这个案件是通过警察局的奸细密

第 八 卷 说 明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探活动、伪造证据、凭空捏造等等卑鄙的手法制造出来的。这一著

作在反对警察局和法庭陷害革命阶级的代表，反对它们卑鄙地迫

害进步活动家方面，到现在仍旧是一部具有很大的揭发力的文献。

马克思在全世界面前不仅是科伦被告的辩护人，而且是控诉人。他

不仅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直接组织者的犯罪行为，而且谴责了整个

警察官僚国家制度，整个腐朽的普鲁士国家体系。

马克思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司法当局的偏颇不公，资产阶级的

“公正裁判”的阶级性。作为被告站在资产阶级法庭上的革命无产

阶级手无寸铁，因此被告是事先就被定了罪的。科伦案件以及其他

案件都清楚地说明，“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

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朴法律的空白”。

（见本卷第５３６页）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反驳了加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所谓

图谋不轨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指出，冒险主义的密谋的策略

是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培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真正任务不相

容的。马克思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为例，证明

了这样的策略的结果是脱离群众，给工人运动带来损害，并为警

察当局的奸细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马克思指出，与政治上的冒

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相适应的，就是用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偷

换唯物主义世界观，把所希望所想像的条件当作革命斗争的现实

条件。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

马克思发言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那种号召立即进行武装起义

以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冒险主义立场，他发挥了这样的思想：社

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革命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阶级应该

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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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

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

突。”（见本卷第４６５页）

在科伦案件以及由此而来对各地无产阶级组织的破坏之后，

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存在。１８５２年１１月，根据马

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布解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组织而载入史册的，这个组织的纲领性文献就是不朽的“共产党宣

言”。同盟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以其他方式继续进

行党的活动，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许多论文在本卷中占有很

大的篇幅。这些论文的主要题目是论述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英

国的经济给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丰富材料。马

克思在他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最初几篇论文中，就已通过英

国的例子指出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揭示了资本

主义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证

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者

的虚假的乐观主义，他着重指出，当时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出现的活

跃是暂时的现象，它不能阻止劳动群众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

化，不能阻止失业和贫困的加剧。在“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

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

顿先生”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论述了人口过剩问题。马克思指出，

如果说在古代人口过剩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而引起的，那末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

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见本卷第６１９页）马克思证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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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劳

动者的受难史，要结束这种状况，劳动者就必须掌握这些至今控制

着他们的力量。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是

一篇很有意义的论文。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英国资本主义

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大地主残酷地剥夺农民并把他

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

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

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

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

律根据。”（见本卷第５７５页）这篇论文中所收集的关于萨特伦德家

族发财致富的历史材料，以及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其他几

篇论文中的材料，后来都被马克思利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

行的措施”这篇论文中，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他指出了

像犯罪行为增长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他揭露了资产阶级惩罚制

度的野蛮，并批判了为这种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法律理论。

说到康德和黑格尔的惩罚理论时，马克思指出了唯心主义哲学的

特征：“……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

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见本卷第

５７９页）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证明说，消灭犯罪行为的根本手段，

就是消灭必然产生犯罪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马克思在“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等论文中，全面地论

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

民的本质。他指出英国议会和剥夺大多数人民选举权的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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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民主的性质，清楚地描绘出选举中的贿赂和恐吓行为。在“商

业繁荣的政治后果”、“内阁的失败”、“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

的前途及其他”这几篇论文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托利党的得比

－迪斯累里内阁和１８５２年底接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反动政

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土地贵族寡头集团和资产阶级上层独揽政权

的意图，他们除了向工业资产阶级作些迫不得已的让步而外，竭力

阻挠国家制度方面的任何进步的改革。马克思在他一系列的通讯

中指出了英国教会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的“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各个政党和

政局展望”等这组论文，道破了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指出这个制度

不过是由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和辉格党人即自由党人轮流执政。

马克思指明托利党是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辉格党是资产阶级

的贵族代表。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那些旧政党

已开始分解，同时指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贸易派在反对

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方面的温和和不彻底性。他揭穿了自由贸易派

政策的本质，即“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

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见本卷第５９１页）马克思着重

指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害怕工人阶级，随时准备同贵族妥协，他

写道：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

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见本卷第３９０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民的大多数，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

层，是同英国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相对立的。马克思在他的论文

中，对英国工人起来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一切较为重大的事实都

作了仔细的分析，而对英国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每一个表现则

予以特别的注意。他竭力支持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英国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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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鼓吹宪章运动

的活动。在“宪章派”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了宪章派提出的使英

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纲领的意义，这个纲领的中心要点就是要求

普选权。这篇论文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为暴力革命是在大

陆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但认为当时条件下

的英国是一个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英国的特点——当时

英国不存在发达的军事官僚机构，同时英国在欧洲是唯一的无产

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

的、议会的途径取得政权。他们认为实现这个可能性的最重要条件

就是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实行普选权和

彻底改革议会制度。

马克思在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对大陆上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也作了阐明。马克思对１８５３年２月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米兰起义

所作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从这次起义中看到即将来临的

新的革命危机的征兆，对参加起义的无产者的英雄主义给了应有

的评价，同时也斥责了这次“即兴的革命”的鼓动者马志尼及其一

伙人的密谋性策略。马克思着重指出，“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

命令制造出来”。（见本卷第６０１页）他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

流亡者的领袖，民族运动有被反革命的波拿巴主义集团利用的危

险。马克思证明，指望路易·波拿巴帮助被压迫民族是决不可靠

的，他忠告意大利爱国的革命者要更密切地联系人民，首先是联系

无产阶级和农民，因为“甚至在反抗异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族起义

中，阶级差别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期待上层

阶级的革命运动”。（见本卷第６２５页）

在本卷附录中有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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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４６５—４６６页）一

文中摘引了这个记录。这个记录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

友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

争。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不遗余力地维护同盟的团

结，而同盟之所以分裂，其过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附录中还

刊载了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两个呼吁

书。这两个呼吁书包括了马克思代表科伦案件被判罪者救济委员

会草拟的、简短的告在美国的德国工人书。这两个呼吁书根据马克

思的提议发表在美国民主派的报刊上。

          

本卷所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流亡中的大人物”没有编入

全集的第一版，这篇著作于１９３０年刊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五册。“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以及载于附录中的文件

系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第 八 卷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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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８５３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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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１年８月—

１８５２年９月

载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和２８日，

１１月６、７、１２日和２８日，１８５２年

２月２７日，３月５、１５、１８日和１９

日，４月９、１７日和２４日，７月２７

日，８月１９日，９月１８日，１０月

２日和２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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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夕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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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１８４８年大风暴以前的

“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

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

成群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官佐、士

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

那里又组织起新的《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非现实的，在异国

的”〕①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

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

的文告。

很难想像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

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

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

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

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

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

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

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

５

① 直译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

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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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

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

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

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

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

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

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

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

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１８４８年２

月和３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

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

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

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

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

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

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

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

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

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

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

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

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

隔重洋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

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

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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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①（他们大多数都是庸才，既

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

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

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

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

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２的读者说明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

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暂时遭到镇压

的原因，我们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

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

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

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

以论述，而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

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远的将

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

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

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

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

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

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

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

７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① 即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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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

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

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

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

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

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

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

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３之下

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

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

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

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

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

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

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

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

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

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

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

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

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１６８８年

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１７８９年也已夺到了政权，

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

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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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力。可是，自从１８１５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

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

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

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

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２—１８４０年的政

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

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

上的胜利。当然，１８１８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

建立４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

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

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

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

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

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

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

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

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

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

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

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

可以说是从１８４０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

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１８４０—１８４７年

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

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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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

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

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

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

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

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

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

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

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

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

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

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

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

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

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

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

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

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

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

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

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

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

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

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

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０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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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

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

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

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

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

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

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

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

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

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

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

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

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

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

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

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

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

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

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

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

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

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

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

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

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

１１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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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１８４０年，那末工人

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１８４４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①的工人起义
５
。

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

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

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Ｇｒｏβ－和Ｍｉｔ

ｔｅｌｂａｕｅｒｎ〔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

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

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

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

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

下消失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

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

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

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

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

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

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

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

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

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

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

命对他们每个阶级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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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

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

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

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

引导和推动。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

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

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

如此奇异地互相错综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

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尤

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

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

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

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

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

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

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

的行动了。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

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６，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

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

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７，而奥地利却仍然关

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寓禁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

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

十六个邦。当然，１８１４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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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

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

动，以及这个运动在１８４８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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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 鲁 士 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１８４０年开

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

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

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

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

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

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

会议８，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

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

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

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

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

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

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

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

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

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

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

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

５１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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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类大“名人”（Ｖｏｌｋｓｍａｎｎｅｒ），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

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

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

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

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

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

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

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１８３０年的事件９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

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

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

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

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

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

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１８３０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

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

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

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

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１０。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

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１１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

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

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

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

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

６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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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

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

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

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

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他任

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

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

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

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

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

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

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

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

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

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

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

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

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

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因

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

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

革命运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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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１８４０年、即从前普

鲁士国王①——１８１５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

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

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

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

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

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

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

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

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

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

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

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

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

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

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

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

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１２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

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

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

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他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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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

级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

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

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

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ｂｅａｕｉｄéａｌ

〔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

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

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新王的“辩才”刚刚因

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

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

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

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

·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

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

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

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

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

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

政赤字和１８２０年法令的夹攻；１８２０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

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

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

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

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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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

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

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

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

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

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

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１３，便是这个联盟的果

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

代期刊的先声。这是１８４２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

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

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５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

１８２０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

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

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１８２３年成立

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１）上层贵族，前德意志

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２）骑士或

下层贵族的代表；（３）城市的代表；（４）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

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

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

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

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

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绝

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

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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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代议制。

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

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许多贵族也宣

布反对政府，赞成代议制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

经营大农场，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

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

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

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

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５年的诺言，要求宪法和出

版自由；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国王在激愤之下所作的答

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

各部门的拨款，由于通过《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１４
（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

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进行

欺诈交易，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

些作用；整个地说，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

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

行，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属于

国家，也就是说，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

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

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于是银行的章程

必须改变，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

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

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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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

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算谈这件事。

这样，一切弄钱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

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１８４６年秋天的事，

次年２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统一

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１８２０年的法令在需要

的情况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

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见，只是谘议性的；它开会无定

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讨论什么问题

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们

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中提出的愿望；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快

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通过发行公债（仍然说是用来建筑铁

路）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使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愈来愈愤怒的国王解散了议

会，并对议员们严加申斥；但钱还是没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

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并

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

的不满分子包括在内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

在联合议会开幕时的演说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

法，但这话等于白说；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

代议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们

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

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

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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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知道，１８４７年末，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

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

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

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

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自从１８４０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

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

义思想的熏染。１８４０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

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１８４３年

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

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

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

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１５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

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１８４４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

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

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

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１８４７年的粮食暴

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

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

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

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只知道：

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

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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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

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

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

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

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

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

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

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

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１８４８

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

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

到。

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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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 国 其 他 各 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几乎仅仅限于谈到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

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鲁士邦。现在我

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他各邦。

自从１８３０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

之下，也就是外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

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创制宪法的君主们在群

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谈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

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１８３０年和

１８３１年的风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

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

尔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

他们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的

谄媚的、不值钱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１８４０年后很快就

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

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

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他们

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

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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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

核心分子，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１８４９

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力图把

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保护之下

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议会，把小邦归并于大

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

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

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

（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

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

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作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

（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

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作是德

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

们普鲁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

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那些虚幻的政治权利（他们在同奥地利和

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

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

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间

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静

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

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

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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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缓慢的。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鲁士和各小邦都促

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

自由公理会１６。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

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冒险的反对世俗

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

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许对自己的任

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

宗教狂热。１８４５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

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该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

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统，攻

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存在

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

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

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１７

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

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

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

教国家。它们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

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没有

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

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这

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思

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中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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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

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

的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

拿破仑灭亡１８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ｄｉｓｊｅｃｔａｍｅｍｂｒａ〔分散的成

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

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

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

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

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

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

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

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

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

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

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Ｓｏｉｄｉｓａｎｔ〔所谓

的〕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

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

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

的德意志共和国１９。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

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１８４７年末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

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议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

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

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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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

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

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

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

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

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

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

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

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

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

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

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

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

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

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

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

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

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

利的地位呢？

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９２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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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奥 地 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１８４８年３月以前之

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像最近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２０一

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

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１８４８年后他们对奥

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

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

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

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

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

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

（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

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１８４６年加里西亚的情形），

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

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２１。另一方面，交易所

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

地利在１８１５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１８２０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

和维持了君主专制，１８１０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

０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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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

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

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

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

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

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１８１５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

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复的假象，使梅特涅政

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

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

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

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

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

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

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

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

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

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

父辈是为奥皇服役的，他们的子孙也要如此。他们不属于那在双头

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

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

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

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

人同样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

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

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１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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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按照真正的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

〔旧式〕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

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

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

比较不重要；奥国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

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

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

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

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

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

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隘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

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

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

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

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

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维生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

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

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

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

有不服从的，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

——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

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

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

２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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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

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

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

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

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

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所有奥地利与

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

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

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

入奥地利国境的。

在１８１５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

解。无论是国民各阶级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没

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

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把较高

的阶级作为政府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受到憎恶），不管人

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

是没有不满或很少不满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

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

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维持下去

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

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

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像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

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

３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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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

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

的封建机构到生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

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

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精神的发展。此外，在

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

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

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①与维

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

绪，——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

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

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

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

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己有时也幻想各

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

“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

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

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

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１８４３年或１８４４年，在德国创立了一

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

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

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

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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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

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

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

的秘密；舆地利人更加好奇，由于波希米亚①边境上的大批的走

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

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

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

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

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

利人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

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

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

是在１８４７年末，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

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

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

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

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

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

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

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

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

士或愚蠢而跋扈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教

５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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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

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

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

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

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

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

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

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断语。

１８５１年９月于伦敦

６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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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维 也 纳 起 义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

宣告成立。紧接着，在３月１３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

政权，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３月１８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

经过十八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向他们求饶乞降。

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

同样的胜利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第一次

革命，那末至少他们是真正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考察这许多次起义都是怎样发生的；我

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各个阶级对这些起义所采取的立

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

（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工人，所有的

人像一个人一样同时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普遍

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赞助它的一小撮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开始

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一向使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无

知状态，以致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

治的消息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

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

７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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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

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

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热烈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

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会突然发生什么矛盾。他们看到工人在所

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法庭、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

们一致。于是（至少在１８４８年３月），资产阶级一心一意地赞助运

动，而在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成

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

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一

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

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

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

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

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

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

它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让步一定会保证它的统治，如果这些

让步能够实际执行并且在一定时期保持有效的话。可是，事实上

这一阶级的统治权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

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

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

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

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斗争时，他们和大学生总是

承担起斗争的全部重担；约四千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

８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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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

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

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

不安静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

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骚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

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迫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议。另一方

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不得不由国家拿钱雇用他们在公共事

业中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

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小工商业者很不愉快。维

也纳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

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

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的不断的煽惑和骚动自然不能

对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用”起促进作用。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

静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而这种冷

淡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那是由于内阁

（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

疑虑和激烈行动是有道理的，并且不断地（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

面）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

某些刚刚争得的自由，于是５月１５日和５月２６日先后两次发生

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

产阶级同大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

民则到处忙于把封建制度的残余彻底扫除。由于意大利的战争２２，

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

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

９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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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追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

了的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能够恢复什么东西，它却永

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而如果说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较

平定了，甚至比较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

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也因为不管业已复辟的政府侵犯了其他

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于伦敦

０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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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柏 林 起 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文章所叙述的情

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行动远没有得到维也纳革命行动

中的那种差不多是所有阶级的一致赞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

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开会的结果是造成了破

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

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为各阶级所一致赞助。巴

黎事变促进了一切，但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

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

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

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革命，它宣告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放工人。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

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

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动。但他

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此，当

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正是他们所认为的财产、秩序、宗教、家

庭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其他神圣东西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

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革命热忱大大地冷却了。他们知道必须抓紧

时机，知道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要失败，可是他们的勇

气失掉了。因此，在最初的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发动时，他们便站

１４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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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静，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

聚集在皇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

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

已经完成，忙于向皇帝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

望。可是紧接着便是军队向群众的进攻，便是街垒、战斗以及王室

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资产阶级曾经尽力想把他们排挤到

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他们进行了战斗而

且获得了胜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出版自

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

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他们下面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

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的”场面的危险迫于眉睫。在这种危险面

前，一切过去的不和都消逝了。多年来的友人和敌人为了反对胜利

的工人阶级而联合起来，虽然这一阶级还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特

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

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

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

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

官 僚、军队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

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

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

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

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

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立宪的责任内阁的宝贝阁员们，

甚至把那些由于他们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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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除掉阁员更换而外，普鲁士没有任何

变更，甚至各主管部门的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

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

宪派，都得到了暗示：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

为现在就这样作是有危险的。

在３月１８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

“自由派的”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

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

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

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权奸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常常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

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这些强制性的变更一种合

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想让议会作

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来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新选出的议

会将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将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

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二级选举制

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两千五百

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派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的，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

那样，民主的政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

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

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

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３月１８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

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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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

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

对这个议会的自主权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

个议会是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

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独

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制尚未建立、三十六个

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

他们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革命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同争

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

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活动不同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或

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

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

他们；第二，无产阶级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

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

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

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

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

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随在民主派之后的。但是在一

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终于把事情引到

了尽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的震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

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都完全摆脱了民主派

的影响，这种影响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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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作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

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

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

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

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阶

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

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

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

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

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

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

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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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文章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

动，叙述到了维也纳３月１３日和柏林３月１８日两次人民的伟大

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

的原则，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

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作代表，直接攫取

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受政治训练较少，结果是自由派官

僚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大权。

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

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

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

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分子和官僚

分子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

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派的援助，才能守任自己的阵地，

抵抗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另一方面，为了对

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

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

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

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梯，从

６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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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达

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

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

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

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

个城市１８４８年三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

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

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

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

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

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

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

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

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

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

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

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

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

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

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

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

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

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

７４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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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

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

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

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

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

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

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

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

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

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

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

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

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

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问。后

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作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

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

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

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

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

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

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

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

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

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

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

８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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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

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

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

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

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

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

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但只是在

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

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

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

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当作一个可怕的怪

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

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

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

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

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

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

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

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

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

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其次，

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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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普鲁士

和奥地利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并且

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

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它们也缺乏远大的见识

而不能作出革命的决定；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封建

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被迫讨论了一些

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

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ｉｍＬｕｆｔｒｅｉｃｈｄｅｓ

Ｔｒａｕｍｓ》）
２３
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

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

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到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上分裂状态，因为这种

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

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签订马尔摩休战条

约方面的可耻行为（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４，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

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

却无比怯懦，它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

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１８５２年１月于伦敦

０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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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２５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已经明显看出，除非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紧

接着再来一个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

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略加阐述的历史课题，性质非常复

杂，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

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

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

萨利河和波希米亚森林①，已经从斯拉夫族的侵略者手里夺回来

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

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数不

到十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或索布

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

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系国家，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

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是混居杂

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

夫人占优势，虽然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增强而

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１５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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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

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

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骑士阶级在普

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通过德国工商

业资产阶级（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

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更大和

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开拓了道路。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

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他们从来不怎么重

视工商业。因此，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

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

换则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

话，那末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是属于德意志人，而不属于斯拉夫

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

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都

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

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国语是

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的德意志人的重要性，

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一切精神文化差不多都必

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在德意志商人和

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国土上

安家立业了。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慎周密的掠夺

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而缓慢地但是

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

此，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

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

２５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从第一次瓜分波

兰后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

变了。１８４８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

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

他们以１７７２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

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

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

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

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

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

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

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

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

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

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

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

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①也会同但泽和埃尔

宾②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

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

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

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

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

３５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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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

样子，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

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

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在政府同意之下组成的波

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解散和屠杀；到１８４８年４月，即柏林革

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波兰人和德意志

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又复活起来。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场大

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

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

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那样辛辛

苦苦地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

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暴发户

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

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系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

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

的胡斯战争２６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

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

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

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

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

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

亚境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

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

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

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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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话时还有错误

并且还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

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１８４８年它曾做

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

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

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

非德国的语言。

１８５２年２月于伦敦

５５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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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泛斯拉夫主义。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

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

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

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

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

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

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

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

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

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Ｎｉｅｍｅｔｚ即德意志人驱

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

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

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

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

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

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

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

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

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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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

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

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

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

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

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

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

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

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

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

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

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

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

大会２７，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

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像英

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

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

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

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

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

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

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里西亚人的枪骑兵、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

人的掷弹兵、捷克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

夫人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假想

７５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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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斯拉夫人霸权的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捷克、莫拉维亚、达尔马戚亚的代表和一

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作了有系统的斗

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

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

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公开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

无耻地同驱散了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

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在１８４８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

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斯拉夫代表支

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全体议员都是斯拉夫人的议

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

主义者还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再有所动作，就要把他们关进监狱。

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

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存在任何疑问，那也一定要引起争

端。但是，幸而没有引起争端的口实，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

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狂想。

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

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

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

意识的发展），１８４８年前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

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

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

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

８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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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德国也需要它们。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

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他们也有这种

权利。三月革命使它们与丹麦人公开冲突起来，德国援助了它们。

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

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革命的（至少部

分是革命的）战争中，却让军队毫无意义地来回行军，甚至容许外

国进行外交干涉，结果，尽管作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

是十分可怜的结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什

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

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德意志人志愿兵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但当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时，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

的政府却拍手称快。它们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

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

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

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

利军队在布拉格都又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

海涅所谓《ｄｉ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ｃｈｅＵｂｅｒｋｒａｆｔ》
２８
）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

浅的青年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

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有效的工具，却得到机会利用

战胜外人的功绩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

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激进的党派的工具的军队，刚一稍稍

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掉转枪口反对自由派本身，而把政权交

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畔他的军营中

接到维也纳的“责任阁员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阁

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就只存在于

９５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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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

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

有头脑的“责任”阁员们却没有注意他。

１８５２年２月于伦敦

０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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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１８４８年４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已经被社会

的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阶级同战胜者立即缔结的联盟

所阻止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

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

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

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政党，很快又获得

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４月

１０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２９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在法国，

两次与此类似的运动（４月１６日和５月１５日）也同样被击败了３０。

在意大利，“炮弹国王”①在５月１５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
３１
。在德

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虽然在维也纳，多事的５月１５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不过这毕

竟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它可以说是人民的力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

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

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

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

各革命政党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他们更加团结自己

１６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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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伍，准备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

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

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

所以，当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

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件事实：这次斗争

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阶级之间进行

的；战斗继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

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

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

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了，他们被屠戮，被摧毁，而且打击十分

沉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复元。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

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

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迫害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以

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细小事件作为借口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

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

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

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

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也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

的战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政党便开始

积极行动并制订明确的计划，甚至要把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

级也远远甩开，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德国的状态。军队又成为

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他们自

２６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十分倾

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也使这些稳健的年轻人

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

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

们现在开始看到他们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

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趾高气扬，他们也很想取得法国士

兵刚刚得到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

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

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

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大半却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

论，以及德国各党派夏季所忙碌从事的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

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

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

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

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联盟，明天又向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

断的摇摆使舆论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

来看，他们的遭受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政党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决战已成为不

可避免的了。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

福。虽然这次冲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

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

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架空的政府

同丹麦签订和约，这个和约不但把什列斯维希的德意志人交给丹

麦人夫蹂躏，而且也完全否认了丹麦战争的那些公认的、多少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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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和约。在

这次投票之后演出了一出内阁危机的滑稽剧，而三天以后议会重

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和约。这种

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已经

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

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伦）引起的类似的但是比较不重

要的骚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政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

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

府，也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失掉了任何威信。

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表明自己

的意志。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

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作

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阁员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

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

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

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

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

对法国那样——事变了。我们是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维也纳的起义和

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

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

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加以阐述。

１８５２年２月于伦敦

４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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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维 也 纳 起 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这次事变对于德国

的革命意义正像巴黎的六月起义一样，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

革命政党方面去。这次事变就是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的维也纳起义。

３月１３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地位如何，我们已经

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

地利各省的事变互相交错在一起，以及后者如何阻碍前者。所以，

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

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作为梅特涅统治的主要的非正式的支柱的上层贵族和金融资

产阶级，三月事变后仍然保持了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

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资产

阶级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

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出版法、奇妙的贵族宪法和以

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３２。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

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５月１４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

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

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

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５月１５日的起义，政府被迫承

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把全权授予由大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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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制宪议会来起草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论确认

了。但是在内阁中派有代表的反动政党，不久就促使他们的“自由

派”同僚再度向人民的胜利发动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

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

也纳市民所厌恶。５月２６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要一部

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

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正规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

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皇帝①和他的宫廷早在５月１６日就离开维也纳逃到音

斯布鲁克去了。这里四周是狂热的提罗耳人，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

－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

这里有拉德茨基的军队驻在附近，他们同音斯布鲁克的距离在大

炮的射程之内。反动政党仗着这一切，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避难

所，在这里它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它被击溃

的力量，把它的阴谋之网重行修补，撒布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

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组织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恢复了，和斯拉夫族领袖们之间的阴谋活动开始了；这就是说，反

革命的宫廷权奸掌握了真正的力量，而维也纳的无能的阁员们却

得以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将要来到的制宪议会的

辩论中消耗着他们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

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

从事运动的政党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

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调动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６６ 弗·恩 格 斯

① 即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在宫廷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在有

了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以后，皇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了，于是就愈来愈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秩序和安静；在猛烈

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这个阶级充满了这样的情

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完全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

求，自从革命发生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

正常的治理制度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

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７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

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的归来也受到同

样的欢迎；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

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

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

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

们为贵族作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８

月１９日，有人要皇帝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

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他们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决

定性力量也就洋洋得意起来。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

声望的阁员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者的

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

称拥护他们的阁员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

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８月２３日那天屠

杀了许多工人。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团结和威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

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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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的事态使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很快就找到借口公开宣布

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１０月５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

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阁员副署），宣布解散匈

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耶拉契奇作该国的文武总

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公开反对匈

牙利的合法政权。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

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

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

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

阁员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１０月６日，人民、大学

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群众起义，阻止军队的出发。

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军队发生了短时

间的搏斗；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

这时在施土尔威森堡①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逃到了维也

纳附近的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

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

亡，这次是逃到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里缪茨②去了。

宫廷在奥里缪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音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

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周围是成群流入奥

里缪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

族热心家。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

是一个歼灭浸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

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

８６ 弗·恩 格 斯

①

② 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

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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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

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从波希米亚、莫拉维亚、施

梯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一团一团的军队开往维也纳，与耶拉

契奇的队伍和原来的维也纳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１０月末就集

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

１０月３０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作决定性的攻击了。

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混乱和束手无策。刚刚获得胜利的资

产阶级，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

度了。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资产阶级对待

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

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

织。热望与横暴的帝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

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群

众和领导者的头脑里都是混乱一团。议会中残余的德意志族议员

和几个给他们的奥里缪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

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是经常开会的。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

动，却把时间消耗在能不能在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内抵抗帝国

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主团体的代表

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

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采取坚决果敢的行

动。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完全

没有领导的能力。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

阶级，还很少解脱旧制度加于他们的精神奴役状态，觉悟还很差，

他们不是真正觉悟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适

合于他们的政策。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

９６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一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

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顿的奥地利军队，

他们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他们的人数共有

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很好，但至少总还有指

挥者。在城内却是一片充满阶级矛盾的混乱和涣散状态；国民自卫

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

动；无产阶级群众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一点政

治训练，他们容易无缘无故地激怒，也容易慌乱，一切流言蜚语都

能影响他们；他们决心战斗，但是没有武装（至少开始是没有的），

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

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他们头上的屋顶的时候，他们还在讨论

一些琐屑的理论；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一切情形都和

３月和５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

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

乎是不问可知的；即使还有什么疑问，那末１０月３０、３１日和１１月

１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１８５２年３月于伦敦

０７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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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维也纳的时

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一

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

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

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

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

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

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

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紊乱的武装起来的无

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

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

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

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

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旧炮而

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

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

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

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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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

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

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

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

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

许要被当作一个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泽

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

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

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

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

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

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

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

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大道上，在主要

的交通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

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

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

降了，有的踌躇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

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

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

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

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

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

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谈。

２７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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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

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

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

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

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

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

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维也纳，用他们的胜利增强了准备

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

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

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其他官方团体，而

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记了维也纳的第一次战斗

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

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

足以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

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

口，这些借口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其他

官方团体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恪守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

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一层，事实是这

样：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

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

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作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

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

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

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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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

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

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四十万维也纳人把要开

去征服一千二百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

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的力量集结起来以前采取

的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哈特举行的软弱无力的示威（结果自

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比坚决向维也纳进

军、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招致了更大的危险。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不经官方机关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

犯德国领土，便要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

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弃了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据

说正是他们的运动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关不

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为匈牙利而战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主委员

会吗？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

立而首当其冲地作第一次战斗的吗？问题不是必须支援维也纳的

这个或那个官方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会而

且很快就会被推翻的；问题在于革命的高涨，在于人民运动的不断

发展，而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

志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考虑革命

运动以后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

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

的认可，不正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

吗？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在英国资产阶

级的公众面前倒产生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

４７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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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

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

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

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

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

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３月１３日和１０月６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

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

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

呢？匈牙利人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９４９年始终坚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

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维也纳人民在３月１３日用极端不

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

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

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

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

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统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

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场了３３。而当１８４８年１０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

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

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

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

报”３４，对于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

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

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

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都抄袭它们，连匈牙

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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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

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于我们本国人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

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

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

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

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

维也纳人——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

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煊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

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

伟大的业绩。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

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

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①，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

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

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

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

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

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

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

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

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

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

么呢？

６７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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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

——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

的无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纯

贞，它可以说是少年老成，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讲和娼

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

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动听言

词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

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

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深信，他们做的愈少，说的愈多，他们作

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

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

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地，他们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们像一群

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

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

决了的理论条文，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

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３５，议员们在这

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而他们都相信，

这个议会贡献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

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这个议会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质问、

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一点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

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凯尔先生以及

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

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的

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了。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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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内阁阁员施塔迪昂公

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

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

地的讽刺小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纪

念物。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

·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

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

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

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

务。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

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

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

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

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

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

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

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

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

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

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

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

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

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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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

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骇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

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

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

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

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１８５２年３月于伦敦

９７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二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１１月１日陷落，同月９日柏林制宪议会被解散，这

说明维也纳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力

量。

关于１８４８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不久之前我们已经叙述过

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

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代表构成的多数，害怕人民中较积极的

成分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因此它早已失去众望了。他

们承认了，或者毋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

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拟定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

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琐碎的理喻定义、纯粹的

形式问题和宪法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

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

议会ｓａｖｏｉｒｖｉｖｒｅ〔礼仪〕的学校。而且，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

定的多数，优势差不多总是取决于动摇的“中间派”，这一派以它

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倾复了奥尔

斯瓦特—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

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民以及在军队

和官僚中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

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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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所持的变通原则是

“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它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

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

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阁员都

撤了职，用以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为首的“办事人物”代替

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

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

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在这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

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小

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它既不能推延会期，也不能迁

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近四万大军进入柏林。市政

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

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

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

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而他们本来是想把这

次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３６的光荣

模仿的。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政府解散了国民自卫

军，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

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军队所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

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把议会解散，它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

税是非法的，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

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几个星期之后，以及政府对反

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之后，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

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死的议会了。

是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经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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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军队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转到议会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结局有

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

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

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

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

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１８４８年１１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

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

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

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

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

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

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

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

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

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

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

的革命意义的。１８４８年６月巴黎的失败和１０月维也纳的失败，在

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２月和３月

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

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

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

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

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

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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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

这个宪法是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

它在某几点上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几点上使议会的权力

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

内开会，以便使宪法得到审查和批准。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和平的”斗

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

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

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

中央政府派委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

了他们的前任在奥里缪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

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委员，这些委

员在看到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

法兰克福去报告自己的成绩，并证实柏林人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

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委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

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

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

“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

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的坚决捍

卫者便马上起来，发誓证明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

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再没

有比这更清楚地证明这个机构是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

甚至连自己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了。革命的命运在维也

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里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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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单只这

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

论俱乐部。这些人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拿来给各小邦

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

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作多久，我们很快就可

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

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

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１８５２年３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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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１８４９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１８４８

年１０月和１１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

在莫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①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

存在。斯拉夫族的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

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现在在这里，他们背叛欧洲

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

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

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政府便

在３月４日解散了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

终于看到他们是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

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已经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

迟了，而他们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

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无可奈

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

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

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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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

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

属或法属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

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

等，都力图利用１８４８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

治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

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

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

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

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

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

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

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

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

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

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

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

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

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

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不能记忆的时候起除了

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们甚至缺

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

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

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

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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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

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

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

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

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

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

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

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

１８４８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

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

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

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

忍一个万第①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奥皇②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没有必要

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１８４９年３月４

日起，奥地利已经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议院曾在２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

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

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

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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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万第”一词便成为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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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

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

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

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

了上风，只是在较小各邦里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

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

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

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

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１月间它曾经采取

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

一项决议——虽然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

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

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

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

产阶级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

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完整的

阵容。另一方面，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日渐清楚

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

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

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

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在维也

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

员①
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

８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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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

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

议书中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

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

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

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

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

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

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

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

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作些什么呢？唯一

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

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

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

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

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

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

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

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

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３月４日颁布的宪法中，它

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

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

９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四

① 即罗伯特·勃鲁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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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

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

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它应

战时还大嚷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

议会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

人民的代议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

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

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

谴责他们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换而没有成功的那些

阁员。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

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１８５２年４月于伦敦

０９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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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讲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

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

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实际行动了。我们已经看

到，奥地利如何践踏它，普鲁士如何侮辱它，各小邦如何不服从它，

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

又如何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渺

小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

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也就恰恰等

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很快都要成

为泡影了。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

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题。执行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

一个执行委员会么？不行；英明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要把德国弄

成一个共和国了。是“总统”么？那也要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

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之尊了。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充

任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森－格累茨－什雷茨－

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的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国王这些ｄｉｉｍｉｎｏｒｕｍ

１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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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ｔｉｕｍ①，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奥地利的或

普鲁士的才行。但这二者怎样取舍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

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②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

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

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到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它的一切省份驯伏，而重新以一个

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引力定律自然就要使德

国其他部分跟着它走，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与它的皇

冠所带来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

以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

只是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

加一点点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它的阵地，

那么它在德国的权威也会完全丧失，它的势力将化为乌有，它永远

也不要再想拿回它还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

刻宣称它根本反对恢复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联邦议会——即

被１８１５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

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

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

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

得把奥地利摈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

２９ 弗·恩 格 斯

①

② 古希腊传说，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用乱结把轭系在马卓的辕上，牢固不可解，

声言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

断戈尔迪之结”一语的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译

者注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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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帝国——“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

陛下的肩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群自

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复活，这些人把上述有

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以把旧

日的幻想重新提出作为拯救祖国的“最新的一着”。

因此，１８４９年２月和３月间，议会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

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

矛盾的让步——时而向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

而又向议会中较进步的派别让步。很明显，从前属于右派和右翼中

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

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了。议会中奥地利代表的颇

为暧昧的立场（虽然这个议会把他们的国家摈除于德国之外，但他

们仍然被邀参加开会和进行表决），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

坏；因此早在２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

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了，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

玩笑似的忽然又投右派的票，使优势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

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

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

东西了。不难了解，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

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华和骄傲），完全陶

醉于依靠一些受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唆使并为它服务的奥地利政客

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

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毫不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

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

３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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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

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

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们那种琐屑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

个欧洲的面貌。自他们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

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

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

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

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

——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

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

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

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

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只是因为他们成功地

在“帝国宪法”里偷偷夹带了他们的几种方案，便认为自己有义务

首先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个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

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个畸形的作品的主要作者

们把这个作品抛弃，把它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

遗产，并且坚持这个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那些在当时主张民主

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

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正是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政治思想

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

章——既然他们一般都有能力写作——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那末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

４９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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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些德国民

主英雄们的行动，是足以充分说明他们自己的，这我们以后就可以

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是完全被通过

了，３月２８日，普鲁士国王在二百四十八票弃权和二百位议员缺

席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这真是

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革命后三天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帝王的滑稽剧

３７（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发生，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

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

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１８５２年７月于伦敦

５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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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

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４

月３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

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

利，但在他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统治权和承认赋予

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他是不能接受皇冠的。他接着说，考

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要做的事。最后

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

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将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

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圣人们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

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４月１２日）作

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加以遵守。但是，由于他

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

的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个宪法提出建议。

这个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

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

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

６９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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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

和平的方式来执行这个任务，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情既然已经

做了，只得妥协一下，——这就是他们立即采取的并坚决执行了的

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较小各邦，资产阶级早已局限于那

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

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每一个邦都好像得到了一种新的、据

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确定的形式。只有一个

问题还没有解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

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机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于是

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要它尽快制订宪法；于是大

小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赞助这个宪法（不管它是怎样一种东

西），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运

动一开始就是从一种反动的情感中产生的，并且是从那些早已厌

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

在１８４８年春天和夏天即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通过了；当时，

人民运动还处在高潮时期。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

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

看起来它们却是非常有自由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精神的了。衡量它

们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勾消这些它曾经通过的决议，而

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

样去仿造一个帝国宪法，那它就等于在道德上自杀。而且，我们

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

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

自民意，同时，虽然它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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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文没有

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

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

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

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

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

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

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所以，当

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

愿意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

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面，像往常一样地

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遭到破灭。

得到这两派——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

向的小资产阶级——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

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

萨克森、巴登和维尔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个宪法。各邦政府和

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

是违宪的，因为它们还要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

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４月２８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

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

政府必须重新予以审查和加以清洗。普鲁士就这样不客气地否认了

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

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大会３８（它是旧联邦议会的复活）来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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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

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纳赫，并且建议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在各

该邦的议院赞助法兰克福议会时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

马上照着普鲁士的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只有靠武力来决定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

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

力图影响军队，在南德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

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

伦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的会议。在普法尔茨、

在贝尔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顿瓦尔德，农民成群地集

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

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

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

萨河压回到莱达河，每天都有进占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

像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

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

和平解决。但正是这种怯懦和低能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得到了最广

泛的表现。

１８５２年７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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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起  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终于在１８４９年５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

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

会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

的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

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离职，就

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转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

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

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自己突然

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现在要他们表明他们能做出怎样

的事业来了。他们的活动自然应该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满生气的。

他们，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

阁员们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就要（谁敢怀疑这一点！）以人

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挠的执

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

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和他们的前

任的统治比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

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须实行，并且必

须立即实行；７月１５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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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２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

——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

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

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

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

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

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

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他们有

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

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

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

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

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５月４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

驱逐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

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

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

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

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②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

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

德国其他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

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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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

动摇，在较小各邦，军队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

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

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

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可能的。总

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

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

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

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１８４８年的短

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

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

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

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

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

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

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

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

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

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

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

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

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

的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ｅｎｃｏｒｅ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勇敢，勇敢，再勇

敢！〕这句话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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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

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

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

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

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

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

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

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

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

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

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

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

先生在纽偷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

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

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

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

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他（后者对

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

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

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

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

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

场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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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

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

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

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

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

了。

１８５２年８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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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小 资 产 阶 级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

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在５月最初几天德国很大

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顿，接着在巴伐利

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

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

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

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

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

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

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

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他们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

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

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

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

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

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

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所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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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

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

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

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

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

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

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

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

续发展它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

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

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

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

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

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民私有者则倾向于和小

资产阶级携手。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

了），可以被认为是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

运动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德国的大城市，所以小资产阶级（它在中小

城市里经常是占优势的）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

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

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

多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人，因此，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

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

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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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

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

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

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

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

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

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

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

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

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

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

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

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

的资本的危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

的无产阶级不是就一定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

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

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

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

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

到处都是一样，所以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

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勒斯顿的小资产阶级，

“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

义者的行动。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

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

７０１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八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①监牢

里。由于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这次起义被粉碎了。

在莱茵普鲁士，只发生了一些不大的搏斗。因为所有的大城市

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大

批的军队一集中，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

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

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

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使南德得到了时间来组织运

动。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

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

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

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落在小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

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在巴登（以布伦坦诺

先生为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

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们坐在阁员的安乐椅里深感内咎。

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

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使它软弱无

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小资产阶级的

“民主主义的”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

当真相信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因而让布伦坦诺这样一些比

较圆滑的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至于军事方面，过去还从没有见到过比巴登总指挥济格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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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正规军的中尉）所指挥的更粗率、更蠢笨的战斗行动。一切

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

虑一些巨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

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

沮丧、给养恶劣，这样对抗着四倍于他们的敌人。梅洛斯拉夫斯基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在瓦格霍伊泽尔作了虽未胜利但很光

荣的一战，进行了一次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作了最后

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由于起义军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

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也像在所有其他起义战

争中一样，革命军队虽然在很多场合表现得英勇顽强，但同时也有

许多次表现了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

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

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

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们在军事上不能不

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像他们面对的是拿破仑的老近卫

军一样。

起义在５月爆发；１８４９年７月中旬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

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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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起 义 的 终 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

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勒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

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

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级机关，由于各邦政

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的

软弱和背叛性的怠惰，由于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

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的纷纷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

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谈员们；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

转变，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们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作

的一场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

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议

会。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把议员的职务

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八九百

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一百五十

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

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该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只有公开而坚决

地站在起义方面，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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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要求中

央政权立即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如果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

样做（这是预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

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在最初各邦政

府对斗争缺乏准备、还处在犹豫不决状态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

到），那末议会可以不失时机地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这

一切如果在５月中或５月底以前立刻坚决地实行，起义和国民议

会就还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

行动。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

已经失去他们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议员们，

已经溜之大吉，要让剩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整整一年来所怀抱的

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

的方针，百般迥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希望，

甚至一切光荣地失败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些纯粹表面上的无事

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有使人觉得既

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毫不理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

人联合起来的阁员发布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①

的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

革命者宣称，如果他们严肃对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结束空

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会

绅士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而其来势之猛，

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当然按理也应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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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
３９
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

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末直截

了当，一针见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

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

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应该做的。每一句像闪电一样

照亮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

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

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

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

的时候（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决议、申诉、质问和宣言），他们就很

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

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

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

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手续通

告德国各邦政府。议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议会！于

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

旅、团、炮兵连，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

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怀有民

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的指挥，并催

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维尔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

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

白费了。国民议会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维尔腾堡政府的摆布

了。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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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

的轻蔑；维尔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

民主的滑稽剧：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８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

摄政的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去到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

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

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

列强的承认，对一切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发给护照。它不断发表宣

言，派委员到维尔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地予以积极支援的地

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

文，是这些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埃尔斯①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

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１８４９年６月３０日于斯图加特。律

斯勒先生在描写了六位委员征募资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

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接着又就普

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

引起的后果发表了深谋远虑的见解。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以后，

却得出结论说，仍然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议由可靠人员组

成驿站式的机构以传达消息，并建立谍报机构以侦查维尔腾堡内

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

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门”即瑞士去了。当可

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衰败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脑汁

的时候，十万个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

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整个事情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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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创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的确曾有过革命这一

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

国革命完结的日子。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农村居

民（它的大多数刚刚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

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１８２０—１８４８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

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

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己的

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

其他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

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

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

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１８４８年３月以来领导公开反对

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

代表农民的利益的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１８４９年

５月和６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现它在德国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

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

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

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

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

１８４９年５月，它已经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

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

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

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

４１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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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

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

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

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

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

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

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

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

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

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

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４０。

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４日于伦敦

５１１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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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声   明

  在奥格斯堡“总汇报”４１上发表的一篇标有“科伦９月２６日”字

样的郑重其事的通讯中，竟然荒谬地把我的名字同倍克男爵夫人

的名字以及科伦的逮捕４２连在一起，竟说什么我曾经托付倍克男

爵夫人以某种政治机密，而这些机密后来通过某种途径为政府所

获悉。我同倍克男爵夫人只见过两次面，两次见面都有第三者在

场。在两次会面时，都只谈到了向我约稿的事，而对于约稿我不得

不加以拒绝，因为它是以我同德国报纸保持着某种联系这个完全

错误的假定为根据的。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直到我听说这位夫人

突然死亡时为止，我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至于每天都同倍克夫

人见面的那些德国流亡者，我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正

如我没有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或者在伦敦的那些把

流亡变成一种营业或官职的德国“大”人物当作自己的朋友一样。

我从来就认为德国报纸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卑鄙、荒谬而且拙劣的

谣言是不值一驳的，不管它们是从伦敦直接制造出来的，还是从伦

敦策划出来的。而我这一次所以破例加以驳斥，只是因为奥格斯堡

“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竟企图把虚构的所谓我同倍克男爵夫人谈

话时的不慎当做在科伦、德勒斯顿等地进行逮捕的根据。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４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９日

“科伦日报”第２４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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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４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１８５２年３月

１８５２年作为“革命”杂志第１期

在纽约出版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根据１８６９年版本译的，

并与１８５２年和１８８５年版本

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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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书的“革命”杂志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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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

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

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

尔，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的山岳党代替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山岳党，侄儿代

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４４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

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

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

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

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

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

１７８９—１８１４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易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

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１７８９年，时而又模仿

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

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

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

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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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

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

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

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

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某础，

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

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

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

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

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

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

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

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

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

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

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

的幽灵曾轻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

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

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

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

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

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

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

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

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①
。

２２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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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

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

意义，而不是为了迥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

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

巴伊的服装的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ｎｇａｎｔｓｊａｕｎｅｓ〔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

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

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

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

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

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威觉，就好像贝德勒姆４５那里的一个癫

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

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

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

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人的监督下劳动；矿洞

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

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

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

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

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

头。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１２

月１０日的选举４６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

３２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

① 是圣经中的一个先知；见旧约全书“哈巴谷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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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
４７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

的报复。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

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

破仑。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

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

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

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

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

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

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

开辟了一个新纪元。１２月２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

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

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

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

始的统治。１８５１年１２月的ｃｏｕｐｄｅｔｅｔｅ〔轻率行为〕报复了１８４８年

２月的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然而这

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期间，法

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

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

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

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

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

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

４２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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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

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

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

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

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

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

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

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

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

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

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

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Ｈｉｃ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ｓａｌｔａ！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４８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人，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

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

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

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１８５２年５月第二个星期日４９

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

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

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

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

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

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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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

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

〔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

在暗中诠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１２月２日像晴天霹雳一样

震惊了他们。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

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

解到：鹅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

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

名誉、民法和刑法、ｌｉｂｅｒｔé，éｇａｌｉｔé，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自由、平等、博爱〕以

及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

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

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

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

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５０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

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

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

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

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

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

日５１）；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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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第一个时期，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５月４日，即路易－菲力

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

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

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

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

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

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

朝反对派５２、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

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

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

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

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

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

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

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

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

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

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

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

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

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

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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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

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

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

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

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底——这

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

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

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

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

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

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

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５月１５日，就曾

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

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

功。大家知道：５月１５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

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

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

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

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

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

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

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

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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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

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

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

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

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

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

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

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

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

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的

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

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

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

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

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

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

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

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

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

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

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

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

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

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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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

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

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

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

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

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

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

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

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人口过剩的现象

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

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

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

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

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

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

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

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

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

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

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

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

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

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

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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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

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

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

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

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

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

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５３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

入了土伊勒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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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被打断的话题上来。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

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

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正式的共

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

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

报”５４，和“辩论日报”
５５
一样地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

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

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

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

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

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第一共和国的怀念，由于

一小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

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

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国主义思想而获得

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就

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胜利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

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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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

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

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ｌｅａｄｉｎｇ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

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

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

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

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

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

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

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

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

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奥尔

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

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

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

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

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

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

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屠杀事件的资产阶

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

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

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

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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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

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

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

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

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

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起存

在到１２月１０日止。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

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１８３０年宪章５６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

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

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

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

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

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

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

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

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１８４８

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

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

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

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

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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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

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

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 章第８

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

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９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

犯的。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续的条件下才能被破

坏。”（同上，第３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未来的构成

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

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

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

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

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

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

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

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

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

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

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

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

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

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

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

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

头顶上罢了，或者不如说是在全部建筑物顶端的两个头脑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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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

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

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４５—７０条规定，国

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

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

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１８３０年的宪章那

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

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力量的赌博，依

据１８４８年的宪法，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

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

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

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

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

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部长，他

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

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命运，因为正好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

上依靠于五十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

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部队以及——经国务会议同

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

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

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的土地上

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４５条在提醒

他：《ｆｒèｒｅｉｌｆａｕｔｍｏｕｒｉｒ！》
５７
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

的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威严就要完蛋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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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

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５月的第

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５８！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

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

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

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

在七百五十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它们就集中在一个

人身上。每一单个议员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

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七百五十个议员，并不去

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

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

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

民发生联系。国民议会的各个议员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

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比较起来，总

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

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

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创建人即纯粹的共和

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

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愈是接近于完成他们

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

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

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１１１条来欺骗命运，根据这条

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

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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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个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们已经事先预察到自己将来

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

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

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

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

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故意发明出来

的最高法院（《ｈａｕｔｅｃｏｕｒ》）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１８４８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不是被人头

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

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虚构、讨论和表决这个

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

戒严是制宪议会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阵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说后

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

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

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

“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给自己开

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

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

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

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

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

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

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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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

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

最高形式，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

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

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

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

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

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

队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

产者的钱包也搜查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

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义者放

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

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

来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御用军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末同时属于

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

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

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５９再一

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当选为总

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４４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充当法

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

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

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６０。

关于１２月１０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６１已经详细谈

９３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二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过，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１２月１０日的选举是曾经不

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

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

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光荣，也没有

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

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

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

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

革命的态度。

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

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

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

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些人有充分

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

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

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曾经在

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

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贵，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

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

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

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应该是

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地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时

候了。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

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力以对抗

行政权力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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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

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所扮

演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

表现为过去的影子，每当问题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每当革命冲突

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时，这些影子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

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

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

力量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

的，而且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

力量。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

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

·巴罗为首（请注意，即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

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１８３０年以来他朝

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

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得到的，不是以议会反对

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劲敌即耶稣会派

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

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被污辱以后才迎

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

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

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国家的

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

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１２月２日

１４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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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不要忘记，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

党，又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国民立法议会中的多数。

８月间制宪议会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未制定并公布一

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１８４９年１月６日，秩序党通

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

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

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

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

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

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

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熟读

了这些说法，并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

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

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

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殷勤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

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手续组织起

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

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

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

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在会

战前夕一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

威胁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让步，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

示愿意让步，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１月２９日是什么呢，

岂不就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那样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吗？不过这

２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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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

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事

变，迫使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

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

古拉６２的故事。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

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所谓构成法——教育法、信教法等等。联合的

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

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所谓构成法中，还有

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１８５１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

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１２月２日的ｃｏｕｐ〔打击〕防止了这一

ｃｏｕｐ。联合的保皇党人在１８５１年冬季议会运动时期，是多么希望

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

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当制宪议会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自己毁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

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对它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他们不放

过一个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

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

的顽固的拿破仑观念，竟公开利用议会权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

国民议会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谴责内阁让乌迪诺将军占领契维塔未

克基亚，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原来的目标时６３，当天晚上波拿

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

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装出一副宽大为怀

的袒护军队的姿态。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相信他们一定

能愚弄他。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议会的

３４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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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

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而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

交涉，但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

喜欢ｂａｉｏｎｎｅｔｔ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ｓ〔能思想的刺刀〕。１８５１年１１月，联

合的保皇党人在他们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

企图在他们的所谓议会总务官法案６４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

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

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

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

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他的回答还博得了山岳派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

了议会制度。而当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

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４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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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开会，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

日被解散。这一期间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

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

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

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

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

路线行进。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４月１６日、５月

１５日和６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

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

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

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

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

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

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

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

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

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

５４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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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

合，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

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

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

着共和国ｐａｔｒｅｓｃ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ｉ〔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

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

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

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

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

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贯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规

律；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

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

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

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

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

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醉心于极小气

的倾轧手段和宫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作法使

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①时期的情景；全法国

的全部官方天才，在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前面甘拜下风；国民共同

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来表现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

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骗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

６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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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话，那就

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

的影子６５。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

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红色怪影”终于出

现，那末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而是穿着

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就职时所组成的

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

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主义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

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

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

普选保证秩序党在立法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立法议会

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

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

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

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团。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ｍａｕｖａｉｓｅ

ｑｕｅｕｅ〔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

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精神上是

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

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

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了一个以非洲

的将军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和贝多为首的、由五十人组成的集

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

７４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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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在国民议会七百五十个席位中，它占有两百多个，所以它至少

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派同等强大的。它和整个保皇派联

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

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

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

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

（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五个省的选民投票抬上了议员地

位的。这样，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

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中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

成功的。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

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

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

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

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

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

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

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

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

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

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

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

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

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像近一

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

８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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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

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

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

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①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

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波旁王朝时

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

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

——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

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

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

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

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

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

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

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

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

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

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

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

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

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

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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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

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

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

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

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

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

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

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

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

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

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的英国宪法，直到危急

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爱姆斯，在克勒蒙特６６，在议会

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

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

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议会政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

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ｉ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ｕｍ〔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

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

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

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

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

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

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

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

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

０５１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

治。如果他们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

憎恶，那末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

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

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

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

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

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

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

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

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力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

每当他们因此必须把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们就

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

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利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

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

三色头巾，以演说家的姿态，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代表共和国向集

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

回声响应着他：ＨｅｎｒｉＶ！Ｈｅｎｒｉ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

谓社会民主派。１８４８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

骗，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损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

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因此，它就和工人接

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资产阶级

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

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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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１８４９年２月在

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

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

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

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

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

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

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

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

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

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

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

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

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

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

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

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

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

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

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

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

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

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

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

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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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

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

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

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

感到必须击破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

击破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

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

因此必须趁时间和情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

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

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

宪法第Ｖ条
６７
，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

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５４条还禁止行政机构不经国民议

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５月８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

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１日对波拿

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他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所激怒，威

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

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６月１２日，国民议会否决了

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６月１３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

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处在宪法

之外”；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

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

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则像小学生一样，按

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督。巴黎重又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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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

响和小资产阶级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６月１３日事变时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的里昂，也和邻近

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

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

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

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

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

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

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

“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

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

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

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

声音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们就力图

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

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

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末它没有预先

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

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

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

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

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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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

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

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

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

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

党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

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

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

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

们对１８４８年的六月事变的记忆还太新鲜，以至无产阶级对国民自

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

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

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

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流行的报

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吗？但是，民主党人代

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

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

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

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

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

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

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

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

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

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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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

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

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

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

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

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

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６月１３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

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们”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

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

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

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

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

上已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６月１３日的失败，他们意

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

我们就会向他们显出我们的本事来！Ｎｏｕｓｖｅｒｒｏｎｓ！〔走着

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末这里就只须指出：赖德律

－洛兰在不过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政党不可挽回

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 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国

外〕组织一个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

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

高大起来；在１８５２年的应届选举中，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

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的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发出通告，威胁

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轰轰烈烈的行动来对付大陆上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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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Ｖｏｕｓｎ’ｅｔｅｓｑｕｅｄｅｓ

ｂｌａｇｕｅｕｒｓ！》〔“你们就是会空谈！”〕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

吗？

６月１３日，秩序党不仅击破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

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派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

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

那样既要受行政机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机构解散议会的

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

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６月１３日保证自己在议会范围内取得了无

限的权力，那末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

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力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

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

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

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

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

谋颠复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

力违犯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１８５１年

１２月２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

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

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６月１３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６月１３

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

卫军毫不知耻地在民主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国民议会讲坛

上的称赞；这个维埃伊拉竟参加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６月１３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

７５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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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

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

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

了。６月１４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

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

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

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

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

罗马的远征，但这次远征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祭司长

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

伊勒里宫了６８。他已把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６月１３日的骚动只是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

威。所以，在对付这次骚动的斗争中，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

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就把这个不流血

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尔利茨①。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

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

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

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被

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

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利亚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

惩罚营；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

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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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点。１８３０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

期，如果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

国民自卫军在１８４８年的二月事变中对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

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

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

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受到国民自卫军的反

对就必然失败。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１８４８年六月

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

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

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

上，国民自卫军的作用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标志，

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带有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的性质了。最

后，在６月１３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

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

一些碎屑为止。６月１３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

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

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

军装和其他任何军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１８４８年六

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

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

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资产阶级

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

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

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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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忠顺的臣仆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

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

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

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１８４８年它失

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１８４９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

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

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

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

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８月中旬到１０月中旬停止了开会，

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和爱姆斯一起

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和克勒蒙特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

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

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

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

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当，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

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

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居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

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具有彼此敌对的复辟欲

望的保皇派构成部分来使公众感到难为情。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

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

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

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Ｌｉｂｅｒｔé，éｇａｌｉｔé，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Ｉｎｆａｎｔｅｒｉｅ，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步兵，骑兵，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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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８４９年１０月中旬，国民议会复会。１１月１日，波拿巴送给议

会一个咨文，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

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

阁阁员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

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

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

议会，实现对罗马的远征，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

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

期报纸的责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ｈｏｍｍｅｄｅｐａｉｌｌｅ

〔冒名顶替者〕通常戴的假面具。现在他把假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

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

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

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

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

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

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

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①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撇开制宪议

１６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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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

远征罗马的拨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维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信的

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

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

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

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

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

金，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

上，帝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

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

债务。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

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

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

必需的支柱——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

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

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

——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

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

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

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

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

理，不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

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

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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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

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

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

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

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

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

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

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

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

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

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

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王笏和宝剑，没有神圣不

可侵犯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

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

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

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１８４９年１１月

１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

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

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

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

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卤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

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怯生生地试图

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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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

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

《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６９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

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好像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

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

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

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深刻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

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

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

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资产阶级虽使法国人在葡

萄酒的消费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纯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

他们。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

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

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

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

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

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

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

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

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

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们服从

于僧侣，迫害地方长官，使他们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

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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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

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

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

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应该说“是”和

“否”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

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

谈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

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

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贴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

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

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

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

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

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

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

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

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

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

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

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

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

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

５６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四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

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

点：如果推论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

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

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

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

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

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

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

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

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

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

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

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

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

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

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

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

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

顶峰上拉提琴，那末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

呢？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

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

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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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

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

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

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

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

１８５０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

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

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

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

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

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

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

四个苏的津贴的建议，以及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金

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

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波

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

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的利益

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鞭挞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

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

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

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

的是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６月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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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

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１８４８

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

就这样报复了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

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

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

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巴黎的军队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

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

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绝对地）也比

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

及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一样，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

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人的意旨

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

也尔、贝利耶、布洛利和摩莱），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城官们７０

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

有大胆地握取这个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１１月１

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了波拿巴，并使巴罗

什先生加入了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检察

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５月１５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６月１３日事

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

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议会，而在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

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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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

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

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

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

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进行斗争，它没有迫

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

３月和４月间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

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

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运动

的表面，让资产阶级有时间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４月补缺

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３月选举的意义。

一句话，社会民主派和３月１０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议会中的多数了解自己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十七个城官（因

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领导和负责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

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５月８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

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

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

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

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

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ｃａｌｍｅｍａｊｅｓｔｕｅｕｘ）和合法

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

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

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

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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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

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５月３１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

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

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７１。革命报刊遭到这种

厄运是应该的。在这一摧残以后，革命最前缘的边哨就只剩下“国

民报”和“新闻报”７２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３月和４月间曾竭力把巴

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正如他们在５月８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

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记，１８５０年是少有的

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

可是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

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

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们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领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

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

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

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６月

１３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

不是打击，而５月３１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

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

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１８５０年

３月和４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１８４９年

５月２８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

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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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

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

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以

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为转移的，而自从１８４８年以来，选举的历

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

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普选权在３月１０日断然表明反对资产

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５月３１

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

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二百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

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

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

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一千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

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５月３１日的

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三百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

低到七百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二百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

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

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

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就好像是加

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因为它已经用５月３１日的选举法把国

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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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

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六十万法郎。他就任总统

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奥迪隆·巴罗要制宪

议会每年补发六十万法郎作为所谓交际费。在６月１３日以后，波

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

５月３１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

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费。长期的流浪生

活使这个冒险家极为敏感，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

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欺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

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

三百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把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报告给

人民。国民议会剥夺了三百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在

政治上被弄得毫无价值的法国人换成一个实价的法郎，总额是三

百万法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

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于

是波拿巴派的报纸就来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不能在它根本彻底

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呢？国民议会虽然否

决了每年的文官费，同时却通过了一次增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

决定。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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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加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

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紧接着发生的令人

丧气的尾声中，波拿巴对于篡夺权力的议会的口吻已经从３月和

４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

次事件后却休会三个月，从８月１１日到１１月１１日。它在休会期

间留下了一个由二十八个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其中没有一个波

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１８４９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

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

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

了。５月３１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所必须考虑的只是这个敌手

了。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看来，过去

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间

的大规模的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间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和１８４９年间一样，这次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

个派别，其中每一派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

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

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

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

情绪，或多或少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

拿巴的这次巡游，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７３和小型的、波拿

巴的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

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１８４９年就成立了。它名义

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

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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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

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

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

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

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

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ｌａｂｏｈèｍｅ〔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

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

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和波拿

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

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

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

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

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

老奸巨滑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

切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

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

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

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

成了军队７４。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

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７５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

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

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

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

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作

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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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

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

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

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

热情，高叫《ＶｉｖｅＩ’Ｅｍｐｅｒｅｕｒ！》〔“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

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

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

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

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

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作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作好或者是他

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

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７６一流

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

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竟发生了这样

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曾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不仅

如此，负责国民议会保卫事宜的警卫专员伊雍，曾根据一个名叫阿

勒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

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

可以想像，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

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

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预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

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１８５１年末，警察局长卡

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

真正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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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

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

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

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

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

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

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１０月３日他在圣摩

尔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１０月１０日他在萨托里总阅

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

亚洲的故事，侄儿就回忆巴克斯在同一地方征伐的故事。不错，亚

历山大大帝是半神，而巴克斯却是真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

护神。

１０月３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

问。后者保证这类违犯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

样在１０月１０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

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

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

“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

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

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

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

拿巴了。当１０月１０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Ｖｉｖ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Ｖｉｖｅｎｔ

ｌｅｓｓａｕｃｉｓｓｏｎｓ！》〔“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安排

得至少是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

巴的怂勇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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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

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１１月２日发布命令，禁止

军队在军伍中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示威。爱丽舍方面的报

纸７７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

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

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

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国民议会

的开会看来是不免要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

加尔涅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对这种情况的评论相

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

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

到阿尔及利亚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１１月１２日波拿

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

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

没有讲到当前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ｂｒｕｌａｎｔｅｓ〔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

指出，根据宪法的真义，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

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一个人身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

誓言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

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

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制宪议会就会调整行政权力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

１８５２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决定如何，我们总应该有这

样一个共同的了解：一个伟人民族的命运永远不会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

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谁将在１８５２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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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

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

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惯用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

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制魔王兼圣摩尔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

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

城官们一刻也没有弄错。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们中

间就有许多政治上违背誓言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

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

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

法；不仅如此，在拒绝修改宪法时，这个咨文把１８５２年的总统选举

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沉重赘物，妨碍他们行动，

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

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

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冲突的最尖锐的争端排除了。最后，秩序党

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力发生的决定性的

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

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２

月①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

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

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

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成了造成“不安宁”的罪人。只要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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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

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

却已经被双重的恐惧所麻痹：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

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罪人。既然法

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

巴咨文中的“和平”了。一般人曾期待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必将大吵

大闹，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

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国民议会根本规避一切

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的工作是

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１２月底，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关于议会个别特权问题的小

冲突。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

运动范围就缩小了，变成专为两个权力间的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

的口角了。

有一位议员，名叫摩干，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艾在

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不再拘什么仪式径直下令把负

债者拘捕起来。于是摩干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

破坏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消息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

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用强力把他从克利希监狱里

放出来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制的神圣

性，并且为了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现成的

地方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

议员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

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

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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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已经讲过，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词，

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

行为。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成立一个特别议会

警察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

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

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卫专员应由议会预算

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

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勒提起诉讼，因而很容易就把阿勒的供

词宣布为凭空捏造，检察官的发言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

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１２月２９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

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常任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

是国民议会被自己在摩干案件中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所吓倒，它习

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力打击后受到它的两个打击，因此没有批准

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

剥夺了自己所享有的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

为当时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

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１１月和１２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

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力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

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摩干案件

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议员，不过又保证自己能够把这

个原则只运用于可恶的议员身上，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

长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

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

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使大家都能明白看出他是巴黎流氓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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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首领，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卫专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

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

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力的斗争变

成关于权限问题的很小的纠纷，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

界限问题的争论等空嚷，把一些空洞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

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当行政权力真正名誉扫地，当国

民议会的事业将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却不敢战斗，因为

它如果这样做，就会对全国发出一种发动的信号，而发动国民正是

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

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力

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说是议会性的局部的兴

趣时，借一个很小的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

党就发泄出满怀的愤怒，那时它就拉开后台的布幕，揭开总统的假

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

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

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

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他们对

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表示关心，正如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表示关

心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

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

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战争的时候进

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

策略把它弄迷糊了。

１２月２０日，巴斯噶·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

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７８。波拿巴和他的亲

１８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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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把她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她置于自己的正式保

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

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七百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

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

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

幻景来驱除空论式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

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

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

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那些负债累累的侍从。

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三百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

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ｃｉｔéｓ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工人村〕曾向

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

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

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

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

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七百万法郎中扣除奖金以

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大批假彩票，同

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十张、十五张以至二十张，——这真是十二

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呵！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

和国总统，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

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典〕——的地

点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

的质问：那末，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提议要国民议会宣布自

己“满意”于提醒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

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国家人物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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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自己的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国家人物时，也和同他相对立

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

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

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

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

以及违犯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典〕等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已

经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当时司法

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

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它的唠叨不满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

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力服从议

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

情，即军权和议会分立的事情：他把尚加尔涅免职了。

爱丽舍方面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５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

颁发的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在叛乱时

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

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１８５１年１月３日，内阁因这一命令受到了

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

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

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种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

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

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

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

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

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领用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

３８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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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这个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获得

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赋予他的

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

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

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

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

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

因此他们往往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

的愤懑。

当晚，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去。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

加尔涅，五个阁员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

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队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

是有权这样作的。它只要把尚加尔涅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

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

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召去援

救国民议会，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

报纸甚至还不敢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

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当时军队将听从

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

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

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

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

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二百八十六个议员脱离了秩

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

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城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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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

队的帮助。可是，城官老爷们并没有这样作，１月６日晚上他们到

爱丽舍宫去，希望用外交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

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认谁作主。波拿巴由于城官们的这种企图

而增加了勇气，１月１２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

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

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

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

一事实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

股票牌价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

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

经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议会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

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末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

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

总统侵犯的宪法上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

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

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

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退职和

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所结束。现在，两个权力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

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

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

论支持，从５月３１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

者了，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逐渐变成了

一个旧法国的议会７９，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

５８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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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

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

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

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已像死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它暴露

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

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任命了一个“非常措

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

时贸易繁荣，工业企业照常工作，粮价低廉，食品储备丰富，储蓄银

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所谓“非常措施”，不过是在１

月１８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

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规定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

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

只赞成尚加尔涅免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

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

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派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

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

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

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热狂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

于眷恋亲切的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

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

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

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

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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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

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利耶，不

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

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

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

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无谓的阴谋。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

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

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

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

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

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事项下面了。不应当以他

撤换了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英雄，即撤换了１８５０年５月曾威

胁要在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

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不让它对倒台的“社

会中坚”正式表示同情。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

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居然把自

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

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作违

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把自己管束在议会范

围以内。１８４８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

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

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

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

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

７８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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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

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又得到一次机

会在全国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１月２０日，“通报”报道说，

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议会里已经没有一个党派占居

多数（这点已由１月１８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

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

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

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组成的内阁。秩序

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

政权力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

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愈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愈是明显地

把全部行政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来达到

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一百

八十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

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一百零二票的

多数投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１月１８日以来又丧失了二

十七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

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不愿对一百八十九名山岳党人

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展开讨论。只要那个叫做伐

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

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

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

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

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耳岛８０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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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伐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红色怪影，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

刻否决了这个提案，而这个提案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

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力所

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

把行政权力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

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４月中旬。波拿巴不

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疲劳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

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不

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他就一定

要出现）参加的议会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提梅尼尔和

贝诺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

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挑拨秩序党各派互

相攻讦，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

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

会内阁的真诚努力总是遭到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的打击。而

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

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

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

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

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卢昂、牟尔豪森①、里

昂、鲁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

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４月１１日恢复了１月１８日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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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除了把鲁艾、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保留不动而外，还添

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

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兼任内阁阁员的议员外）投了不信

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１月１８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而且三个

月中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只不过是为了在４月１１日让富尔德和巴

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

已。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的内阁，１８５１年１月他满

足于超议会的内阁，而到４月１１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

组织一个反议会的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

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

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测定议会生命体温下降的温度

计。这种体温到４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培尔西尼能够在私

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

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

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是已经经过

了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的。尚加尔涅把这

个死刑的判决告诉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

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

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它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

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

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

天我会成为狮子的”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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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秩序党在徒劳无益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

政权力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

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

是日历的力量、时钟的指针，在５月２８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

的信号。５月２８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

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

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是要在资产阶级统治和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统治之间，在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之间，在议会

制共和国和波拿巴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是要在奥尔良王朝和波旁

王朝之间进行选择！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引起争吵的原

因，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

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

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结合体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

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

再度选举波拿巴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的第４５条。共和派的立场也

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

国的周密的阴谋。既然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

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

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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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票数，就可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

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

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存的制度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

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

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

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

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按照宪法途径投票支持修改宪法，

那末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它的表决一定

会被共和派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

多数通过就够了，那末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力的条件

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

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的局部的修改，将为波拿

巴帝制主义的篡夺权力开辟道路。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的全面的

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

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

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

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

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

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

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

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

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

所以秩序党总是反对波旁王族返国。

２９１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奥尔良派的议员克雷通，在１８４９年、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曾周

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也按同样的周期表演了保皇

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直三世在杀死亨利

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

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把被放逐的国王归还给它。情

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把国王逐出法国的人民的决

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情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

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

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国中轮流占有特

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间的竞争，复活资产阶级两派间争夺霸权的斗

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

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辞王朝和七月王朝的

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

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种形态的资产者都消溶为一般的资产者，

消溶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

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

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

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把两个君主国

都废除了的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

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

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可能

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君主国一样。仿佛地产和工业能

够在一顶王冠下面和平共居一样，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

——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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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和地产和解一样。如果亨利

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

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

到首位而喊得愈益响亮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

机关日报，并且直到现在（１８５２年２月）还在努力活动——这些哲

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派的对抗和竞争。于是，想使奥

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

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会议休息时、

在后台进行的其他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

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隆重的

表演，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演出，而是把它当

作公开上演的戏了。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８２，再从威尼斯奔

到克勒蒙特，又从克勒蒙特奔回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

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人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

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

统派的首领贝利耶、贝诺瓦·达济和圣蒲利斯特等跑到克勒蒙特

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主张融合者在太晚的时候才

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虽然在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

的形态中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更少地互相排斥，也不

会因此更多地互相谦让。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

人（这是主张融合者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末奥

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

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

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

多一百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

４９１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

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的自愿退让，为了正统派放弃自己的

权利，忏悔地从一种国教后退到另一种国教，从新教后退到天主

敢。这种后退可能给予奥尔良王室的甚至不是它所失去的王位，而

只是它诞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一个阶梯。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

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勒蒙特那里去即早筹划融合事

业，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七月革命后的醉后的头痛，表现了对资

产阶级王权和资产者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

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

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

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

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

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

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

放弃自己的权利为前提，那末，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

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作是和他们家族的传统完全

相适合的。起初有人散布谣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

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九月间，在宪法修

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保皇派要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

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

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

克勒蒙特和威尼斯之间愈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是近于决裂，

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愈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

派之间的谈判，也就愈加热烈，愈加认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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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

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

营垒中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

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

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

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想他们又回到土

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进行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进行

争吵的时代８３。奥尔良派又重新经历了基佐、摩莱、布洛利、梯也尔

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

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利耶和法卢一方所领导

和拉罗什雅克兰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洛利、蒙塔郎贝

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

部分人和波拿巴派方面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

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

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可是，这些议员又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

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

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

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

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７月１９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

成修改的有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有二百七十八票。极端的奥

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派采取了

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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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

的少数，拥护必须执行议会少数决议的原则。可是，秩序党在１８５０

年５月３１日和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

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

决定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

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

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

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

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

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是处在“多

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

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

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

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

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团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扬将军继任

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

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伦远征事件因拥护波拿

巴而多多少少地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

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调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

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

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

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了。这样，它就把自己交

给事变支配，交给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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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斗争中已经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

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顺利

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

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

会从８月１０日到１１月４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

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

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

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

袖贝利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

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更具

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

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

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

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

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最好是从

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８４杂志中引一段话来说

明。这个杂志在１８５１年２月１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

讯：

“现在各方面都有人声明法国首先要求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

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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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危害安宁的事件

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力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

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

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

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

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

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

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

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

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

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

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

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

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

政权力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１

月１８日因尚加尔涅退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选民们（而且正是

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

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

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而这些行为

是不配受到好的待遇的，那末，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

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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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它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

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

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

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

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

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无情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

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１８５１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

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

况不好的时候（从１８５１年２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

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

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既

然当时问题是关于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资产阶

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

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

延长过渡状态，将最后的解决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

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

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

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对这个迫切的问题保持沉默，不去触动

以外，就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

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使人看见而把头

藏起来的鸵鸟的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

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

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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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８月２５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

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

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

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

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资产阶

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资产阶级法庭就判处数额异常

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

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需要安宁而陷自

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

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并且宣布资产阶级的

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议会外的资产

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

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

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

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

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统治地位相连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

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

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

这个资产阶级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

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

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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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

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像是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

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他。它的这

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反响。自然，这里我不是指

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类的

东西，这个杂志在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

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

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

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

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

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１８５１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２月底，

输出比１８５０年减少了一些；３月，商业衰落，工厂相继关闭；４月，

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５月，情况还没

有好转；６月２８日，法兰西银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

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１０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

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

政权力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治理形式的不稳定，由于１８５２年５

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

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

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对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

明，就是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１０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

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宫打来霹雳

的时候。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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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越不出他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在伦敦工业展览会
８５
整个会期内

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相继

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如果说法国在４月和６月两

个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那末英国在４月和５月两个月间达

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织业和丝织业

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

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

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

厂相继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

利的条件下扩大罢了；在法国，情况最糟的是输出，在英国是输

入。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

显而易见的。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是物质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

的年度，这种过度生产的结果直到１８５１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

过度生产因工业展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

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

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降

低，——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

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织业自１８４８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

产跟不上去，而羊毛的价格比毛织品的价格高得非常不相称。这

样，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

业停滞的三重原因。而且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１８５１年的表面

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

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

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和它们相伴而生的一

种暂时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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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

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

由于法国工业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它对商业方面的任何停滞都

特别敏感。这样一来，法国除了受普遍危机的影响之外，还经受自

己本国的商业危机，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

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情况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

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

利物浦的一家巨大的商行在１８５１年度的商业总结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过去这一年这样辜负起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

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

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

疑是有足够的根据使我们预期会有相反的情形：商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

品价格低廉，丰收在望；在欧洲大陆有不受任何破坏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

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以为应归罪于输入与输出的贸易

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

那末，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像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

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

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

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

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舍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

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

普选权的威胁、流亡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国外〕的英雄们预告１８５２年５月

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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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

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

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

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

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觉得，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

期的最后一天即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了，天上

星辰的运动就表示反对他们的地上期票有兑现的效力。债权人变

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

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再犹豫动

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时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

投射过来的话，那末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１８４９年

１月２９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

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

１８４９年夏天以隐蔽的方式谈到过，而梯也尔在１８５０年冬天公开

地谈到过。１８５１年５月，培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

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８６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

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愈是接近，它们

的声调就愈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时髦的男女骗子举行的狂宴上，

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

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

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

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

次危险。在９月和１０月两个月间，关于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的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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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照像底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

彩。只要翻一翻９月和１０月两个月份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

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

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

严、恢复普选权并向人民呼吁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

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这些报道总是不变地以“延期”一语结

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不移的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

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

分软弱，因此经常放弃自己的观念。巴黎人十分习惯于像对待幽灵

一样地对待这个政变的影子，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

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

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惊慌失措。这个政变

是不管波拿巴怎样随便泄露秘密，以及在国民议会完全知悉内情

的条件下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

结果。

１０月１０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１０

月１６日内阁阁员辞职；１０月２６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内阁组成的

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已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

扬已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１１月４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

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

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作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力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

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虚构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

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

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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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

也不要通过议会去做，一切事情都要和议会背道而驰地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

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部

长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部长们关于

必须立即颁布这个法令的建议，而法律本身在１１月１３日以三百

五十五票对三百四十八票被否决了。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

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

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连结议会头部和国民

身体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力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呼吁国民议会转向

呼吁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呼

吁人民转向呼吁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

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

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

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

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

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

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提出的法案，于是就公开

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一百零八票的少数

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

利丹的驴子①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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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哪一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方打得更

痛。一怕尚加尔涅，二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

的处境。

１１月１８日，有人对秩序党本身提出的市议会选举法提出了

一个修正案，规定市议会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

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

一票是计算错了。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

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

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已经

没有任何联结的力量使其相互结合在一起了，它已经断了气，它已

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

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

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

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把戏——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

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９月１５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

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有力地把那些爱跑市场的

太太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

十七个城官）；在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

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这时，１１月２５日，他又把

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展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

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

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

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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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所惹起的骚扰事件的损失，那末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看厅里到

处响起雷鸣似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

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结果是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

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如何以国民公会的精神行动，只求削弱从普

选权中产生的权力。（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

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怎样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

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风雨

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１２月２日的政变，欢

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

１２月４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１１月２５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

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议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了会场，从口袋里

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要让议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

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议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

然比他的原型要小一点，但他毕竟在雾月１８日跑到立法议会去向

它宣读了（固然是以断断续续的声调）它的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

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

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

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二

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扬将军，用十五个法郎加

烧酒收买一个士兵，他偷偷地、像夜间的贼一样去跟自己的同谋者

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

摩里西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

拖下来押进监狱，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

一早就在首都各处张贴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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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宣布戒严。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

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

们已组成一个非常的国务会议。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

政厅内开会，在再三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情况下通过决议罢免波

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

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从那里送进马萨、阿

姆和文森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

此。

在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第一个时期，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起到５月４日止。二月

时期。序幕。普遍联欢的喜剧。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议会时期。

（１）从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起到６月２５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

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２）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起到１２月１０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

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１２月１０

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３）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起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止。立宪议

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立宪议会

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１）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起到６月１３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

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２）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起到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止。秩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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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

会内阁。

（３）从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起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止。议会资产

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ａ）从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起到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２日止。议会失去

军队总指挥权。

（ｂ）从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２日起到４月１１日止。议会在企图重新

支配行政权力时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

和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ｃ）从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１日起到１０月９日止。企图修改宪法，使

两个王朝派合并并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

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ｄ）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９日起到１２月２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力

公开决裂。议会处于垂死状态，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

阶级所抛弃而复灭。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复灭。波拿巴获

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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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

个预言出现的。１８４８年六月事变时，它被窒死于巴黎无产阶级的

血泊中，但是在戏剧的下几幕中，它又常常像幽灵似地出现。民主

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和它那四散奔逃的小

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自吹自擂的广

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尽量扩展，但

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事件在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

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

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让

法国从害怕红色无政府状态的未来灾祸中苏醒过来，１２月４日，

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

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

波拿巴就把这一未来灾祸给资产阶级兑现了。资产阶级曾把马刀

奉为神，结果是受到马刀的统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结

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

结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

自卫军，结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

结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法庭，

结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军事委员会所代替。它把国民学校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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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结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来了。它不进

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结果是它自己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

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结果是国家权力镇压起它自己的社会

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

家，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

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阿尔谢尼

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说：“Ｆｕｇｅ，ｔａｃｅ，ｑｕｉｅｓｃｅ！——快跑，住

嘴，安静！”，结果是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Ｆｕｇｅ，ｔａｃｅ，ｑｕｉ

ｅｓｃｅ！——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Ｄａｎｓｃｉｎｑｕａｎｔｅａｎｓ，ｌ’Ｅｕ

ｒｏｐｅｓｅｒ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ｏｕｃｏｓａｑｕｅ》〔“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

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ｃｏｓａｑｕｅ》〔“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

论。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

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

天的法国①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只要刺

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１２月２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复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

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立刻又会使资产阶级活跃起来，会使它

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的失败。

１２月４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

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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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１２月２日的一个命令中废

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官方的选举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

写在他们的名字旁边。１２月４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

下令在巴黎各处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

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

资产者。

１２月１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

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斗的指挥者。无产阶级成了没有指挥官

的军队，由于１８４８年六月事变、１８４９年六月事变和１８５０年五月

事变的记忆犹新，它丝毫也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所以就

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

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士兵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

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

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Ｃ’ｅｓｔｌｅｔｒｉｏｍｐ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ｄéｆｉｎｉｔｉｆｄｕ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这

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１２月２

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复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

胜利的萌芽，那末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

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

的力量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

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成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

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

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

而不是国民自治。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

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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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

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在经历着苦难的考验。它在有条不

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

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

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

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

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

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

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８７！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

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

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

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

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

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

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图谱

（像一堆货样一样）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案，这里盛

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厂里的一样。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

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

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

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

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

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

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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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

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

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

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

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

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

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

利品。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

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

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

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

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

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

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

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屈辱压住法国的胸膛，

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

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

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

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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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１２月１０日选举

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选

举只是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变中才得到了真实的表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

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

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

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

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

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

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

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

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

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

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

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

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

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

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

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

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

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

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

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

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

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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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

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

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Ｃｏ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中的一条：《Ｌ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ｅｌａｐａｔｅｒｎｉｔé

ｅｓｔｉｎｔｅｒｄｉｔｅ》〔“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了二十

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

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

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

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

从路易十四那时起，法国还没有看到过农民“因蛊惑人心的活

动”而遭到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

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

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

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

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

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

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

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

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８８。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

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

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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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制共和国下，法国农民的意识中发生了新思想和传统的斗

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结果总

是资产阶级压服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

的态度；这表现在地方长官和行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结果总是

资产阶级撤换了地方长官。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

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结果总是资产阶级用宣布

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

愚钝，说这些ｖｉｌｅ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可鄙的群氓〕愚钝，仿佛这些群众把

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

赖，它曾热心地把构成这种农民信仰的出生地的状态保留下来。当

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

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

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投票表决。１８４８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

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十分糊涂，以

致恰恰是在最红的各省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

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

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波

拿巴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

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

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

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

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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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

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

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

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

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ｉｄéｅｓ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

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

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

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

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

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

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

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

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

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

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

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

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

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

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

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

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

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

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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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

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

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

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

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

（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

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

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

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

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

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

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

二个《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

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ｏｒｄｒｅｍａｔéｒｉｅｌ》〔“物质制度”〕正是波

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

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

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

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

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

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

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

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

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

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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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拿破仑借助于他

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

他强制征收的赋税。拿破仑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

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

后的可能性。至于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

巴心意的一种《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

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

的统治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这

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经被降

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

官职。         

另一个《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

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处

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

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债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

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

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

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

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

也是一种《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

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贝尔先生所想的刚刚相反罢

了。           

最后，《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

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ｐｏｉｎｔｄ’ｈｏｎｎｅｕｒ〔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

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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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

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

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

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

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

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

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

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

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

二月十日会的头目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

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

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拿破仑观念”〕

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

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

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

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

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

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

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

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８９。

１２月２０日和２１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

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

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

３２２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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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君士坦士宗教会议
９０
上诉说教皇生活

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

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

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

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

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

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

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

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

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

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

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

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

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

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

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

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

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

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９１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现。但

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

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

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

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

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４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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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

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

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

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

目抄袭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

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

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

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预先知悉铁路

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

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应该由

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

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人民应该

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

此必须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厘半利息，以此来减低

税额。但是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ｅｎｄｅｔａｉｌ〔零买〕

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ｅｎｇｒｏｓ〔大批买〕酒喝的中

等阶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

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

重农民债负并加速财产集中的抵押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必须利用

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

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土地抵押银行也就

始终只是一纸法令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

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

５２２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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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

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

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

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

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

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

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

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

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

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

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

时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

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

一句俏皮话：《Ｃ’ｅｓｔｌ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ｖｏ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这是鹰的最初的

飞翔”〕①，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无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

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特斯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

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Ｔｕｆａｉｃｏｎｔｏｓｏｐｒａｉ

ｂｅｎｉ，ｂｉｓｏｇｎａｐｒｉｍａｆａｒｉｌｃｏｎｔｏｓｏｐｒａｇｌｉａｎｎｉ》〔“你总是计算你的

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吧”〕。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

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把每分钟都计算进

去。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

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

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高官

６２２ 卡·马 克 思

① 《ｖｏｌ》一语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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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①

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

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社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

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

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Ｃ’ｅｓｔ

ｌｅｒｏｉｄｅｓｄｒｏｌｅｓ》，“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

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９２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

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

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②。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

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

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

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１８４８年革命

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

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

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

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９３在巴黎布置礼拜拿

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

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７２２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①

② 这是德·日拉丹夫人的话。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表妹培蒂”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

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维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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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  国９４

英国辉格党人的运气大为不佳。帕麦斯顿还没有来得及因为

“没有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得到一个同盟者，一个朋友”而被撤职，

由于撤职一事而引起的第一件丑闻还没有平息，整个报界就又掀

起了战争的叫嚣，并因此而公布了一大堆有关陆军和海军部门管

理不善的事例，而这些事例足以毁掉几个部。

从１８４６年以来，各式各样的军事权威都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向

一旦同法国发生战争英国被侵犯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但是在当

时这种战争的危险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些首先无事张皇的人

的那种唐·吉诃德式的姿态只能令人可笑。特别突出的是赫德将

军，当时，他经常呼吁国家要加强国防，因而落了个不很光彩的名

声。当然，在这里也不应当忘记，老威灵顿曾同样认为现有的岸防

工事是非常不够的。

不过路易－拿破仑的政变突然使这些争论具有了新的意义。

约翰牛立即感到，法国的军事独裁，即对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的拙

劣的模仿，很可能使法国投入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企图对

滑铁卢的失败采取报复行动是完全可能的。英国武装力量近年来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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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雄功迹不是十分辉煌的：在开普兰地区卡弗尔人接连不断地

获得胜利，甚至英军在奴隶海岸登陆的尝试，——尽管他们使用了

欧洲的战术和火炮——也被手无寸铁的黑人粉碎了，这些黑人使

敌人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９５。假如英国军队不得不同经历过阿

尔及利亚战争锻炼的可怕得多的“非洲人”９６发生冲突，那他们会

得到什么下场呢？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不知廉耻的冒险家，谁敢

担保他不会在一个早晨不通过枯燥的宣战手续，就率领十至十二

只满载军队的蒸汽舰在许多艘战列舰的护送下突然出现在英国海

岸并向伦敦进军呢？

情况确实很严重。政府立刻下令在南部沿海和东南沿海的各

大港口的入口处构筑新的炮台。但是公众对这件事情也是认真的，

并且采取了那种快要使政府感到极不愉快的做法。人们首先调查

了现有武装力量的情况，结果发现，在这个时候，即使根本不防守

爱尔兰，那末能够用来保卫大不列颠的最多不过两万五千个兵士

和三十六门马拉的火炮；至于海军，目前各港口没有一艘较大的军

舰是准备好启碇去阻击登陆的。人们发现，英国兵的装备使他们的

运动性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根本不实用，这点在同卡弗尔人作战

时已经得到证明；同时还发现他们的武器根本不能和欧洲其他军

队的武器相比，任何一个英国兵的枪都简直无法同普鲁士的针发

枪或法国猎兵的步枪相比。在海军军需部里曾经发现营私舞弊和

玩忽职守的现象非常严重，而所有这一切也被那些无事张皇的人

和各式各样追求地位的人难以想像地加以夸大。

这件事似乎将首先触犯英国贵族、食利者和资产者，因为法国

人的入侵和可能的占领将使他们首先遭殃。然而不要忘记，英国独

立地发展，这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充分发展了的矛盾通

９２２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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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斗争得到缓慢的然而彻底的解决，这对于欧洲的整个发展具有

头等重要的意义。即使英国这种独特的按步就班的发展有时也会

成为大陆上在个别时候获得胜利的革命者的暂时障碍（如１８４８年

和更早些的１７９３年），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所具有的革命内容

却远远超过大陆上所有那些一时的震荡所具有的革命内容的总

和。当对欧洲的侵占使法国大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英国通过蒸

汽机使社会革命化了，夺得了世界市场，愈来愈把所有那些从历

史上看已经衰落的阶级从政权中排挤出去，从而为工业资本家和

工业工人之间的大决战打下基础。拿破仑曾企图将十五万人的军

队从布伦调到福克斯顿并在共和国军老兵的援助下去占领英国，

结果没有成功。这一情况对欧洲的整个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复辟时期，当时大陆交给了被贝朗热恰如其分地描绘过的那些

正统主义的微不足道的小人９７，而在英国，由于坎宁内阁已经是十

足的资产阶级的内阁，因而在老牌的反动的托利党内第一次发生

了巨大的分裂，并且开始了对英国宪法的逐渐破坏，这种破坏活

动从坎宁开始，后来又由皮尔继续，至今仍未终止，它在不久的

将来必将导致整个腐朽建筑物的轰然倒塌。这种对旧的英国制度

的破坏和这种破坏所赖以发生的、由大工业引起的英国社会的不

断革命化，都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而不管当时在大陆上得胜的

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并且这种发展虽然缓慢，但却可靠，从来没

有后退过一步。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宪章派的失败９８是一次非常性的

失败，是对外国政治影响的坚决的排斥。推动英国发展的强大力

量，不是大陆上的政治动荡，而是普遍的商业危机，是威胁着每

个人生存的直接的物质打击。而现在，当工业资产阶级从政权中最

后地排除所有传统阶级，从而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０３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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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决战的日子迫近的那些无可争辩的迹象日益明显的时

候，如果这个发展受到阻碍，或是英国被１２月２日的掠夺成性的

御用军所征服，哪怕是暂时地征服，那也会给欧洲的整个运动带来

最悲惨的后果。只有在英国，工业才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

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但是工业一方面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另

一方面又包括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中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日益结

集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周围。所以，在工业中只存在着是工

业资本家还是工业工人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正是在工业中（只

要在某个地方已经有了它的话），有着能够促使现代形式的阶级斗

争进行到底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夺取

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使他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

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即生产力。显然，整个欧洲的无产

阶级政党所最关切的问题就是：英国的这种将导致两个工业阶级

的矛盾走向极端尖锐化和导致被压迫阶级最终战胜统治阶级的发

展方向，不要因受到外国的压迫而改变；这种发展的动力不要受到

削弱；决战的时刻不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但是入侵的可能性如何呢？

首先，大不列颠是一个不包括爱尔兰时拥有二千二百万居民

而包括爱尔兰时则有二千九百万居民的国家，像这样的国家不是

通过突然的袭击所能占领的。那些无事张皇的人举出迦太基为例，

说迦太基的舰队和陆军都分散在最远的领地，而迦太基的两次失

败都是罗马人突然袭击的结果９９。但是，关于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

完全改变这一点姑且不谈，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所以能

在非洲登陆，只是因为在这以前迦太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精锐

部队已被消灭，迦太基的舰队已被赶出了地中海，所以突然袭击决

１３２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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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突然袭击，而是一个庄严的军事行动，正是这次行动，才十分

自然地结束了延续很久的而在很长时期中终究是罗马占优势的战

争。而第三次布匿战争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最强的一方

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最弱的另一方的征服，就像拿破仑并吞威尼

斯共和国一样１００。但是，现在法国已不是１７９７年时代的法国，而英

国也不同于当年衰退的威尼斯。

拿破仑曾经认为占领英国至少需要十五万人。在那时虽然英

国能顶用的士兵比现在多得多，但是它的人口和工业资源都少得

很。因此，不管目前英国人拥有的力量怎样薄弱，然而要想占领英

国，至少还需要同过去一样多的人。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

任何一个在英国登陆的侵略军至少需要推进到提斯河、太恩河或

者甚至推进到特威德河；它如果停留在比较近的地区，那末各工业

区的全部资源仍然是在防御者的手里，而它为了对付后者不断增

加的力量，就不得不去占领从军事观点来看好处很小并且使它的

力量过于分散的那些阵地。在上面提到的几条河以南的地区，即英

格兰本身，共有一千六百万居民。然而为了保证交通线，为了围攻

和占领岸防要塞以及防止必然发生的民族起义，需要很大数量的

兵力，以至他们能够在苏格兰边界采取积极行动的兵力就非常少

了。因此，为了占领英格兰，镇压国内的起义，并且在苏格兰和爱尔

兰进行正规战争，假如只有不到十五万人的军队，即使是在最好的

指挥下，也是不可设想的。

假定能够用征召新兵和巧妙集中的办法把十五万人迅速集结

在法国北部沿海的某一个地点，这至少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而

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可以一方面抽调塔霍舰队１０１和附近其他各停

泊场的蒸汽舰，另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停泊在各港口的、曾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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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的舰船进入战斗准备，这样就能够在拉芒什海峡集中相

当可观的一批海军兵力；再过一个月，全部蒸汽舰和一部分帆力舰

将从大西洋各停泊场以及从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开来。因此，登陆

部队必须一次登陆完毕，或者，至少也要分几大批登陆，因为登陆

部队同法国的联系迟早要被切断。每次至少需要渡过五万人，这

样，全军三次就可以渡完。同时，运送军队只能使用有限的几艘军

舰，或者根本不能使用军舰，因为这些军舰必须对付英国舰队的攻

击。法国不可能在六个星期内在拉芒什海峡的本国港口内集中足

以运送五万人及其所必需的火炮和弹药的运输工具，即使扣留中

立的船只，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远征每推迟一天，都会

给英国带来新的优势，因为英国唯一需要的就是集中舰队和训练

新兵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考虑到英国的舰队就不应该把十五万人的登陆

部队分成三批以上登陆，那末任何一个严肃的军事家考虑到英国

的陆军，也就不敢率领五万人以下的军队在英国登陆。我们已经看

到，甚至在对入侵有利的情况下，英国人也仍然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来进行准备；如果认为英国人在这段时间内不会组织起一支在敌

人援军赶到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把这支五万人的前卫部队赶到海

里去的陆军，那对他们是太不了解了。必须考虑到，军队只能在瑟

堡和布伦之间上船，而登陆只能在威特岛和杜弗之间进行，也就是

说只能在沿海地区进行，而这一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距离伦敦都

很近，只要行军顺利，四天之内即可完成这段距离。必须考虑到，上

船和登陆取决于风向和潮水；英国舰队将在拉芒什海峡中进行抵

抗；第一批登陆和第二批登陆之间大约要相隔八天到十天的时间，

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天，因为绝大部分的军队是要靠帆船来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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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军队必须在瑟堡和布伦之间的整个沿海地区集中；要知

道“布伦兵营”１０２也不是立即就能建立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

不能一次至少运送七八万人，法国人恐怕是不敢贸然行动的，为

此，还是需要弄到运输工具，而这又需要时间。但是远征每延迟一

个星期都会使英国的防御手段得到增长，而且比敌人的运输工具

和海战手段增长得更快，所以这就使侵犯者处于愈来愈不利的地

位；事情很快就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除非他们一次就把十五万

人运送过去，否则他们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并且这十五万人即使

过去了，也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如果不续派十万人左右的预备队，

最后也必遭歼灭。

总而言之，利用突然袭击是不能侵占英国的。假如为了侵占英

国而把整个大陆联合起来，那末仅仅是制造和获得运输工具就需

要整整一年的时间，而英国却不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本

国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事；可以集中起一支海军，其力量将超过大陆

各国的所有舰队力量的总和，从而使它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最

后，还可以组织起一支陆军，它将使任何敌人不可能在英国土地上

停留下来。

正是现在，英国人的民族感比１８１５年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强

烈，而遭受侵略的严重危险会使这种民族感达到一个新的特殊的

高潮，况且，大不列颠的居民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是毫无军事

素质的；当然大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大陆

上的这些阶级比较起来是很不善于使用火器的，因此也不太适于

进行内战。但是总的来说，英国居民在不小的程度上是有尚武精神

的，而且在他们当中有非常适合于当兵的人。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

么多的猎人和偷猎者，即受过一半训练的轻步兵和猎手；有四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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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从事机器生产的机械师和工人，他们受到的训练比大陆上任何

一个国家精选出来的同样数量的人都要良好，所以更适于在修械

所工作，在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服役。紧靠苏格兰边界的地区几乎

完全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一带地形的特点是岗峦起伏，因

而非常适合进行小规模的战争。如果说，游击战迄今只是在人口比

较稀少的国家里取得成功，那末，英国在遭受严重袭击的情况下将

会证明：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例如在几乎到处是房屋毗连的郎

卡郡和西约克郡，游击战能够获得更大的效果。

至于说为了掠夺富有的港口城市和破坏仓库等而进行的突然

袭击，显然，在目前英国完全有可能遭到这样的袭击。关于防御工

事甚至不值得一提。只要斯比特海德海峡没有军舰，就能平安无事

地进抵南安普顿港湾的入口处，派遣足够数量的军队登陆，以便从

南安普顿任意索取赔款。看来，乌里治目前同样有可能被占领和破

坏，但却需要使用较大的力量。保卫利物浦的只是一个拥有十八门

铁制的没有瞄准装置的海军炮的可怜的炮队，炮队的勤务由八个

或十个炮手和半个连的步兵担负。但是，除布莱顿以外，英国的所

有沿海城市都位于海湾的里面或者是河流入海口的上游，而且都

有浅滩和暗礁作为天然的工事，而这些浅滩和暗礁又只有当地的

领港员才熟悉。谁要是企图在没有领港员引导的情况下在这些狭

窄的、通常只有涨潮时大船才能通过的海峡中开辟道路，那末，他

就要冒得不偿失的危险，这样的远征一旦遇到某种抵抗和一些事

先预料不到的微小的阻碍，就会遭到像１８４９年丹麦远征埃克恩弗

尔德１０３时的悲惨结局。相反，假如有一两万人乘蒸汽舰迅速地在某

一个乡村地区登陆，对一些小的外省城市进行短时间的然而肯定

会有一点积极后果的掠夺性的远征，那当然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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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这种远征是绝对无法阻止的。

但是只要塔霍舰队、北美分舰队以及一部分在巴西和非洲之

间追捕那些贩运奴隶的船只的蒸汽舰奉命返回英国，同时使停泊

在各军港的、曾被拆除武器装备的舰船都进入战斗准备，那末所有

这些忧虑就会自行消失了。这样就足以防止突然袭击，推迟任何一

个更严重的侵犯尝试，从而使英国有时间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

施。         

但是惶恐的心理会产生一些良好的后果，它将使英国改变那

种可笑的政策：在地中海保持有八百门舰炮，在大西洋有一千门，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有三百门，而在国内却没有一艘军舰保卫沿

海地带；就是说，改变那种当国内极需军队的时候却同黑人和卡弗

尔人进行无休止的、不光彩的战争的政策。拙劣、笨重和各方面都

很陈旧的装备，以及陈旧的武器；陆军和海军部门的极端严重的玩

忽职守；在这些部门中达到了危险程度的任人唯亲的风气、贪污受

贿和营私舞弊的行为，——这一切缺点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

最后，工业资产阶级将摆脱对和平大会与和平协会的偏爱，由于这

种偏爱，工业资产阶级遭到了应得的嘲笑，它的政治进步以及英国

的整个发展受到了如此巨大的损害。如果战争终于爆发的话，那

末，根据众所周知的、现时正在大放异彩的全世界历史的讽刺来

看，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位先生必将以和平

协会会员１０４和不久将来的大臣的双重身分发动一次很可能以整个

大陆为对象的激烈的战争。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于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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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会议定于２月３日即下星期二召开。关于议会首先要辩

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我们已经简要地说过了其中的两个１０５：帕麦斯

顿的撤职问题和对法战争中的防御手段问题。剩下的就是第三个

问题，也就是对英国的发展极其重要的问题——选举改革问题。

一开始就会由罗素提出的新改革法案，还将使我们有充分的

机会来详细地考察英国选举改革的普遍意义。现在，当关于这个法

案还只是听到一些流言和对流言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只能指出，在

这整个问题中，首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反动的或顽固的阶级，即土地

贵族、食利者、证券投机商、殖民地的土地占有者、船主和一部分商

人和银行家将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他们的权力，以及他们要把哪

一部分权力让给站在所有进步阶级和革命阶级前列的工业资产阶

级。关于无产阶级在这里暂时还谈不到。

“每日新闻”１０６——工业资产阶级在伦敦的机关报和关于这类

问题的最好来源——报道了关于辉格党内阁准备的新改革法案的

一些消息。根据这个报道，预定的改革触及到现行的英国选举制度

的三个方面。

从前，每一个议员必须拥有至少获得三百英镑收入的地产才

具备进入议会的资格。在很多情况下，这个限制条件差不多总是通

过假买地产和假造契约的办法被回避过去了。它对工业资产阶级

说来早已失效了；现在这个条件应该完全取消。要求取消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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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宪章
１０７
的“六点”中的一点，我们很想看看官方

怎样来承认这六点（整个这六点带有完全资产阶级的性质，在美国

都已实现）中的一点。

迄今为止选举制度是这样规定的：按照英国的旧习惯，一部分

议员由郡选派，另一部分议员则由城市选派。想在郡里选举的人，

必须拥有每年获得两英镑收入的独立自主的地产（ｆｒｅｅｈｏｌｄｐｒｏｐ

ｅｒｔｙ），或者拥有每年获得五十英镑收入的租佃地产。可是在城市

里却不同，凡是租住房屋交付十英镑房租和交纳相应比例数目的

济贫税的人，都有选民资格。由于这种制度，在选派议员的那些城

市里，大批的小商人和手工作坊主，也就是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享有

选举权，而在郡的选举中，绝大部分的选民则是从属于贵族的ｔｅｎ

ａｎｔｓａｔｗｉｌｌ，也就是那些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从而完全依附于

土地占有者老爷们的租佃者。去年洛克·金先生建议，把在城市里

实行的房客缴纳十英镑租金这一条也推广到郡里，这个建议在当

时人数很少的下院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而反对的只是那些

大臣们。据说，罗素现在建议把郡的租金要求降低到十英镑，而城

市降为五英镑，这一措施将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时在城市

里，无产阶级中收入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将会立即获得选举权，这样

一来，在一些大城市就很可能使宪章派的代表当选，而在中小城市

里工业资产阶级将会获得许多新的选票和议席。在郡里，没有选派

自己代表参加议会的地方小城市的所有中小资产者都会立即获得

选举权；他们通常会构成绝大多数，对现在在郡里占统治地位的某

些贵族家族来说，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又有比较独立的地位，因此他

们能够制止这些贵族至今在选举中还采用的恐怖手段。这些地方

小城市的小资产者本来就越来越处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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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将会把很大一部分的郡交给工业资产阶级。

直到现在，各个选区在地区大小和重要性上是非常悬殊的；代

表名额无论同居民的数目还是同选民的数目都完全不相称。在某

个地方，一百或二百名选民能推选那么些代表，而在另一个地方，

六千至一万一千名选民也是推选那么些代表。特别是在城市中这

种差别更加悬殊；而选民不多的小城市恰恰就是这个或那个大土

地占有者进行最丑恶的收买贿赂（例如圣奥尔本斯）或者是实行绝

对选举独裁的集中点。根据“每日新闻”报道的材料，有八个最小的

城市选区应当被剥夺今后推选自己代表的权利，可是其余的选举

议员的小城市，将会同另外一些相邻的至今只在郡里才有代表的

地方小城市联合起来，这样一来，选民数目就会大大增加。这是模

仿苏格兰早在同英格兰联合（１７０７年）时起就开始实行的城市组

合制度。无论这种措施多么不彻底，工业资产阶级也会指望通过它

来加强它的政治势力，其证明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很久以来就认为

选区的平等化同议会改革的所有其他问题比较起来具有特殊的意

义。此外，根据报道，伦敦和郎卡郡这两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中

心将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代表名额。

如果罗素真的打算提出这类的法案，那末根据以往的经验来

看，这件事对这位小人物来说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显然，他对皮尔

的桂冠羡慕不已，他要表现一次“勇敢”。诚然这种勇敢将伴随着英

国辉格党人所固有的胆怯怕事、谨小慎微和顾虑重重的表现，并且

在目前英国社会舆论的情况下，除了罗素本人和他的同僚——辉

格党人而外，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勇敢。但是在一切犹豫、动摇、怀疑

之后，在上次会议结束以来一直全力以赴地企图寻找立足点而又

屡遭失败以后，大概不能期待这位小小的勋爵提出比上述建议更

９３２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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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东西了，当然假定他在星期二之前还提不出新的主张的话。

不用说，工业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要多得多。它要求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ｆｆｒａｇｅ，即凡是占用一幢房子或其一部分并因此而交纳市政税的

户主的选举权；它也要求秘密投票和完全重新划分选区，以保证同

样数目的选民和同样数目的财产有相等的代表名额。它将顽强地、

长期地和内阁进行讨价还价，并从内阁方面得到每一个可能得到

的让步之后，才会出售对内阁的支持。我们的英国工业家们都是些

老练的商人，大概他们要按最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票的。

但是，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出，甚至像前面谈到的内阁提出的最

低限度的选举改革，除了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权力而外，不会得到

其他的结果。现在，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在实际上统治着英国，为了

使它的最高统治权在政治上也得到承认，它正在朝这个方向飞速

前进。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对工业资产阶级进行的独立斗

争只有在后者的政治统治权确立之后才能开始，但是无论如何它

也会从这次选举改革中得到一些利益。这个利益到底会有多大，完

全取决于选举改革的辩论和最后通过是在商业危机爆发之前进

行，还是一直拖延到商业危机的到来；因为无产阶级暂且只能在伟

大的决定性时刻才作为一支积极力量走上前台，正如古代悲剧中

的命运之神一样。

１８５２年１月３０日于曼彻斯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和３０日

载于１９２７年“马克思主义年鉴”第４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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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１０８

  亲爱的先生！

大陆上最后残留的一些独立报刊也都被查封了，因此揭露在

欧洲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违法和迫害行为这样一个光荣的义

务，就落到英国报刊身上了。所以，请允许我通过贵报向公众报告

一件事实，这件事实表明，普鲁士的法官和路易－拿破仑的政治奴

仆们完全是不相上下的。

您知道，假如在恰当的时机搞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那将

是一种多么有价值的ｍｏｙｅｎｄ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统治方法〕。普鲁

士政府在去年年初很需要搞这样一个阴谋，好让议会变得比较驯

服一些。为此目的，逮捕了许多人，动用了全德国的警察，但是结果

他们一无所获；经过种种侦查之后，警察当局最后只能把少数几个

人关进科伦监狱，硬说他们是一个遍于各地的革命组织的领袖。在

这几个人中首先包括同新闻界有联系的两位先生：贝克尔博士和

毕尔格尔斯博士；还有从事医务工作的丹尼尔斯博士、雅科比博士

和克莱因博士，其中的两个人是很好地履行了济贫所医生的艰苦

职责的；此外还有一个大化学企业的领导人、因自己在化学方面的

科学成就而驰名全国的奥托先生。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

罪，所以，人们每天都以为他们会得到释放。但是，就在他们被拘禁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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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间，颁布了一个“纪律法”，这个法律使政府有权通过非常简便

的手续解除任何一个不称政府心意的审判官员的职务。这个法律

的实施可以说立即影响到当时已经拖延很久而迟迟未决的、上面

提到的那几位先生的案件的进程。不仅把他们关进了单人牢房，不

仅禁止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朋友之间的任何来往（甚至是书

信来往），不许他们读书和写作（在普鲁士，这一切甚至对重犯在判

决之前也是不禁止的），而且改变了整个诉讼程序的方向。Ｃｈａｍ

ｂｒｅ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高等法院〕（您知道，在我们科伦是根据Ｃｏ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进行审判的）立即同意确认他们的犯罪构

成，并且把材料提交检察院，即由法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其职能

相当于英国的大陪审团１０９。我请您特别注意这个委员会所作的史

无前例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有下列一段实在令人吃惊的话，现在

我们把这段话逐字逐句地翻译如下：

“鉴于没有提出可靠的材料，因而也未能确定犯罪构成，所以没有理由提

起公诉〈您当然会以为，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应该是下令释放被拘禁者了吧？

完全不是！〉①，因此，全部记录和文件发还侦查员，重新进行侦查。”

这就是说，在十个月的拘禁期间，尽管警察当局花了很大力

气，王国检察官也费尽心机，却没有能够造成一点点犯罪构成，而

在此之后，全部程序却要从头再来一遍，也许，再经过一年的侦查，

案件会第三次交还给侦查员吧。

这样令人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是事出有因的，政府现在正在

准备成立一个由最忠顺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法庭。政府在陪审法庭

上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它必须拖延对这个案件的最后审理，直到

２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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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把它移交给新的法庭，而这个新的法庭当然是会对国王百依

百顺，而使被告毫无保障的。

如果普鲁士政府仿照路易·波拿巴的办法，立即根据国王的

命令对犯人进行判决，那岂不是显得更加诚实得多吗？

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普鲁士人①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通信集”１９１３年斯图加

特版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３４２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① 这个署名是马克思的，信的正文则是恩格斯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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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

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一

  自去年１２月２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引起了只有外国政治、至少是欧洲政治所能激起

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吗？和谁打？他打算

侵入英国吗？”在所有议论欧洲事态的场合都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伟大

共和国的执政首脑的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占领

了首都最重要的据点，像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议会，两天之内就把

首都的起义镇压下去，两个星期就平息了地方上的骚乱，经过徒有

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并立即制定了一个使他

能够独揽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灭亡了的罗马帝国的御用军军团

把帝国拿到市场上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候起，还没有一个

民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资产阶级

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１１０，从１２月份起就没有放过任

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们对这个军事独裁者、毁灭本国自由的叛徒、

摧残出版事业的刽子手等等的义愤。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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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给路易－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鄙视的同时，我

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报１１１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式的合唱。这个

合唱队的参加者——交易商的报刊、棉纺大王的报刊、土地贵族的

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

对这些绅士们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有充分理由

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

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

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

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去年１２月的

时候，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１８４８年

６月的大失败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能够

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的确，在１２月２

日前夕，工人阶级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抢的东西呢！选举权吗？——

１８５０年的五月选举法已经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这项权利。集会权

吗？——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

的”阶级所垄断了。出版自由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报刊已经

被淹没在起义者即伟大的六月战斗的参加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

个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残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议会后来的每

一次会议都重新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１１２的压迫下，它早已消

失了。他们的武器吗？——已经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

民自卫军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只掌握在社会上的富裕阶级的

手里。

可见，到不久前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时，工人阶级在政治权

利方面可失去的东西已经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了。而另一方

面，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时却拥有全部政治权力。报刊、

５４２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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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权、携带武器权、选举权、议会都属于它们。正统派和奥尔良

派、土地占有者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之后，

终于在共和国的政体中找到了中立的场地。对这个阶级来说，在几

小时之内就被抢走所有这一切，而且政治地位立即被降得非常低，

就像他们过去对付工人那样，这的确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英国“有

声望的”报刊所以对路易－拿破仑的卑鄙的违法行为勃然大怒的

原因。当同样的来自执政当局或是来自议会的卑鄙行为是用来对

付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些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可

是，一当这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智慧之精

华”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卫道者都大嚷

大叫地出来维护“原则”了。

总之，１２月２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

－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路易－拿破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１２

月４日的战斗中，他曾经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阔绰的先生们”

开枪。这场出色的巷战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只对关闭的窗户和

没有武器的资产者放了几排枪，巴黎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企图就

完全被制止了。

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

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

系的。首先，它失去了１８５２年５月可能得到的一次大好机会：那

时，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将同时任满，那时，它将在１８４８年６月之后

第一次可以指望得到一个广阔的斗争场所。其次，既然它力图获得

政治统治权，它就不能允许在没有它以最高仲裁人——强使互相

斗争的双方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来接受的仲裁人——的资格来

干预双方之间的纠纷的情况下用暴力改变政权。因此，工人阶级必

６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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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抓住这个机会向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表明，在战场上还有第三

种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暂时被排除出官方的和议会的竞争舞台，但

它仍然时刻准备着，一旦活动场所转到它的范围内——转到街头，

它就会立即出场。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党仍

然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假如无产阶级党起来反对篡

位者，那它实质上岂不是为恢复那个已经表明是它的死敌的议会

及其专政效劳？而假如无产阶级党立即宣布它是革命政府的支持

者，那岂不会吓坏资产阶级——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地方上已经发

生，——以致于促使它同路易－拿破仑和军队结成同盟？此外，还

应当记得，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经在六月

起义中被残杀，有的则在六月事件之后在数不清的种种借口下被

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最后，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

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

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

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

要说革命了。

现在，在英国人们都说，法国人变成了老太婆，否则他们不会

忍受这样的待遇。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法国人作为一个民

族在目前是应该得到这样漂亮的绰号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法国人在他们的见解和行为方面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更

容易受胜利的影响的。一当这个国家中的事变的进程具有一定的

方向，他们就会毫不抗拒地遵循着这个方向走去，一直到在这条道

路上达到极限为止。１８４８年六月的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

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方向。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

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可以预料，一

７４２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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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底为止。它离底究竟

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是在非常迅速地向它接近，这是每

个人都看得清的。而假如法国过去的历史不被法国人民未来的行

动所推翻的话，那末我们就能有把握地预料，愈向下滚，它的后果

就愈会出人意料和令人吃惊。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

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

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轻易地完成。旧帝国维持了十四年；而这

个以最拙劣的形式恢复起来的艺术品，如果它能够维持十四个月，

那就算是帝国雄鹰的大幸了。以后会怎样呢？

８４２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二

乍看起来，好像现在路易－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

统治着法国，好像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

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

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

全不是这样。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

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

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

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

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

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

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

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

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

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

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

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

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ｍéｔａｙｅｒｓ〔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

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

法国各个阶级的情况是：二月革命永远地推翻了大银行家和

交易所商人的政权；在他们垮台之后，城市居民中其余的每个阶级

９４２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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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过一个出头的时期：首先是第一次革命骚动时期的工人阶级，

其次是赖德律－洛兰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其次是卡芬雅

克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是前国民议会时期的联合的保皇

派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牢固地掌握住在它

手中存在一时的政权。而后来当正统保皇派或土地贵族同奥尔良

保皇派或金融贵族之间重新发生分裂的时候，政权看来又要不可

避免地从他们手中滑落，而再一次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了。当时，本

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这一次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

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说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员拥有大量

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

就是负债累累的小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像所

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钝，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

影响；他们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

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

想起皇帝在位时他们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他们就

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皇帝的侄子。社会民主党的积极

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措施在农民当中引起的失望情

绪，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红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

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固执旧的传统，他们断言，如果说路易－拿破

仑还没有表现出他就是人们所期待于他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

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这个本人就是一个标

准的、身居高位的上流社会的大骗子，而在自己周围又环绕着一群

上流社会的大骗子的路易－拿破仑，除了大部分农民之外，还得到

一部分最堕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的拥护。他把这些为数众多的分

子组成了一个领取津贴的组织，名字叫做十二月十日会。就这样，

０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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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农民（在选举的时候），依靠一群被利用来专门摇旗呐喊的败

类，依靠一支随时准备推翻由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同时

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通过这一切，他就能

够安详地等待时机，趁资产阶级议会内讧的机会行动起来，对那些

经过四年的流血斗争之后全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巩固统

治权的阶级实行比较绝对的统治。他在去年１２月２日就是这样行

动起来的。

所以，路易－拿破仑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他的

统治只是使那种有时表明了这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

图的流血冲突暂时停止。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

量去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

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仑实现他的计划。他解散了资产阶级议

会，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

吗？的确，能够希望无产者去为曾经是他们的死敌的国民议会而战

吗？但是，路易－拿破仑的篡位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各个阶级的共同

战场和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有利的阵地——共和国；而一当工人

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为了打击整个社会的敌人

——工人阶级——而同刚刚把他们排挤走的人联合起来。在巴黎

和在地方上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军队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

相互斗争和相互敌对的阶级；而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就利用对帝

国有好感的千百万农民的投票，依靠官方一手包办的选举，建立起

一个好像是近乎符合整个法国的愿望的路易－拿破仑的统治。

但是，即使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仍然是路易－拿破

仑的每一个重要措施的背景，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就可以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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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再说一遍：路易－拿破仑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四

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

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而他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另一个原

因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通过和平的和

合法的方式进行（至少暂时是如此），即通过竞争、工会组织以及其

他各种和平斗争的手段进行，——在英国，一百年来各个阶级就是

利用这些手段互相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

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

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

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

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

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工

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能重新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

信，能够出来公开为自己要求对法国的专政呢？这当然谁也无法

断定。但是由于现今事变的迅速发展，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任何一

个阶级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这样，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

在街头重新爆发的时间，就可能比根据双方相对的或绝对的力量

所能预料的要早得多。因为，如果法国的革命政党即工人阶级政

党一定要等待１８４８年２月时的力量对比重新出现，那末它势必要

在上十年的时间中俯首听命，安分守己，——当然它不会这样做。

２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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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

真正原因”一文的“寄语人民”杂志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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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像路易－拿破仑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必然（这一点我们以后

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把自己和法国引向最终必须用巨大的革命

爆发来加以解决的那种困难境地。我们不谈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

其他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想谈谈一个事件，这个事

件之必将到来，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

普遍震动。１８４６年和１８４７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

了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十之八九，１８５３年全世界的工业和商业将经受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震动，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长

久地处于混乱状态１１３。有谁能够预料由路易－拿破仑驾驶的大船

十分牢固，足以抵挡得住必将爆发的风暴呢？

但我们还是就拿这只低能的雄鹰在他胜利的日子里所处的状

况来谈吧。支持他的是军队、僧侣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资产

阶级（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革命的工人。在他成为

政府的首脑以后，他不仅必须立即保持住那些帮他取得政权的集

团，而且要把那些过去一直反对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

至少也要尽可能让这些人安于新的秩序。至于军队、僧侣、政府官

吏以及很久以来他就已经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帮追名逐利的阴谋

家：所需要的只是直接贿赂、现金以及公开抢劫国家的财产。我们

已经看到路易－拿破仑如何敏捷地支付现金，或是把他的朋友们

安插到最能使他们暴富起来的肥缺。就拿戴莫尔尼来说吧：他在上

任的时候还是个满身债务的穷光蛋，而过了四个星期之后他已经

十分得意了，他不仅还清了债，而且还大大捞了一把，其数目甚至

连贝尔格莱夫广场１１４一带的人也都认为相当可观！但是对待农民，

对待大土地所有者，对待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对待银行家、工业

家、船主、商人、小资产者，以及对待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工人

５５２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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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

迫所有的人沉默，但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依然如

故，——尽管能够宣扬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的报刊、议会和会议讲坛

都已经不存在；因此，政府要做任何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事，都必然

触犯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路易－拿破仑做任何事，到处都会遇到

“谁来付款？”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而被推翻的政府的数

目，比所有其他问题——民军问题、改革问题等等——加起来还要

多。尽管路易－拿破仑强制他的前任路易－菲力浦支付了这笔款

项的很大一部分１１５，但是剩下要支付的还有很多。

以后我们还要考察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状况，弄清楚现

政府是否有办法改进这种状况。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个政府为此

目的做了什么尝试，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做些什么尝试，这样我们就

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就能对那个目前正在尽力玷

污拿破仑的名字的人的现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４月初

载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１日、３月２７日和

４月１０日“寄语人民”第４３、４８和５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寄语人民”

６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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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科伦日报”编辑部的声明

  “科伦日报”１１６第５１号发表的巴黎２月２５日的一篇通讯的作

者就所谓德法密谋１１７写了下面一段话：

“有些被告已经潜逃，其中有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说是马克思及其同

伙的代理人……”

这种不仅给我增添了“同伙”而且增添了“代理人”的说法的欺

骗性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阿·迈尔是卡·沙佩尔先生和前普

鲁士陆军中尉维利希的一个密友，他曾在他们领导的流亡者委员

会１１８中当会计师。关于这个同我毫不相干的人离开伦敦一事，我只

是从我的一个日内瓦的朋友的来信中才得知的。我的朋友告诉我，

有一个名叫阿·迈尔的人以最荒谬的指责对我进行攻击。最后我

从法国报纸上了解到这个阿·迈尔原是一位“政界人物”。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２年３月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２年３月６日

“科伦日报”第５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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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流亡中的大人物１１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１８５２年５—６月

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第一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３０年版第５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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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歌颂吧，永垂不朽的灵魂，为有罪的人的

赎罪”１２０……通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生于四十年前。他的生活在“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这本由阿道夫·施特罗特

曼出版（１８５０年汉堡霍夫曼和康佩出版社版，八开本）１２１的自传中

已有描述。

哥特弗利德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１２２的英雄，这个时期

在德国产生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

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

他的日记又长又乱（他的世俗生活就是带着这样的特点呈现

在读者的面前），他的表白也同样杂乱无章，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使

徒施特罗特曼，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使徒的“七拚八凑的叙述”。

波恩 １８３４年２月—９月

“年轻的哥特弗利德和他的朋友保尔·泽勒尔一同研读福音神学，他以

勤勉和虔诚博得了他的著名教师〈扎克、尼茨施和布列克〉的尊重。”（第５页）

一开始我们便看到他“显然是沉溺于深思”（第４页），他“悲伤

而忧郁”（第５页），完全像一个ｇｒａｎｄｈｏｍｍｅｅｎｈｅｒｂｅ〔未来的伟

人〕所应该表现的那样。“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闪烁着忧郁的火光

的眼睛注视着”几个“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他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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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感觉到，这些大学生“力图用外表的华丽来掩饰内心的空

虚”（第６页）。他感到道义上的愤慨是因为他“拥护黑格尔和马

尔海奈凯”，而这些大学生竟骂马尔海奈凯是“蠢才”。后来，当

这位候补神学家为了继续求学而到柏林去，并且要亲自求教于马

尔海奈凯的时候，他在日记中针对马尔海奈凯抄下了下列的文学

名言（第６１页）：

  “我说，徒爱空想的那是蠢人，

  那犹如一匹着了魔的畜生，

  不管周围都有牧场美好青青，

  却在干枯的荒原上四处找寻。”１２３

不过，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忘记了麦菲斯托费尔用来取笑渴求

知识的学生的另一句名言：

  “你尽管蔑视理智，蔑视科学！”１２４

整整这一个有教益的大学生事件只是一个序幕，是为了给世

界未来的解放者一个机会来作如下的表白（第６页）。

于是哥特弗利德说：

“假如没有战争，这一代是始终不会灭亡的…… 只有十分有力的手段

才能帮助我们这个衰微的时代！”

而他的朋友回答道：

“你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但又比他更胜一筹。”

由此可见，浅蓝色的外套使哥特弗利德蒸蒸日上，甚至可以宣

布自己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了。他的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了下列的

评语，这个评语可以作为传记的题词：

“我和父亲时常暗笑你偏爱模糊的概念！”

２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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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美丽的灵魂的所有这一切表白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概

念”不断重复出现，那就是金克尔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伟人

了。一切平凡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最平凡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成了意

义深重的事件。每个候补神学家比金克尔更有意思地经历过的那

些不值一提的痛苦和欢乐，在德国任何神学院学生宿舍中和任何

教会法庭中屡见不鲜的跟小市民环境的冲突，在这里都成了具有

世界意义的严重事件，而浸沉在人间苦痛之中的哥特弗利德总是

要趁这些机会表演一场喜剧。

友人保尔的家要离开波恩回维尔腾堡去。哥特弗利德便把这

件事按下述方式搬上了舞台。哥特弗利德爱保尔的妹妹，并且声明

连这一次他“已经爱过两次了”。但是这次的爱情不是寻常的爱情，

而是“对上帝的热烈而真诚的崇敬”（第１３页）。哥特弗利德和友人

保尔一起登上了龙岩，并在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背景的衬托下迸

发出下面的颂歌：

“别了，友谊，我将认救世主为兄弟！别了，爱情，信仰将是我的未婚妻！别

了，你的爱恋之情，我将和成千成万正直的人结合在一起！去吧，我的年轻的

心，学会单独和你的上帝在一起，和他战斗，直到你战胜他，直到他赋予你新

的名字，除了得到它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的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你好，壮丽的

初升的太阳，我的觉醒的灵魂的影象！”（第１７页）

这样，和朋友的离别成了哥特弗利德狂热地颂赞自己的灵魂

的良机。但是这还不够，朋友也应该同声齐唱。在这个热烈地倾

吐胸怀的时刻，哥特弗利德讲话时“声音激昂，容光焕发”，他“忘记

有朋友在场”，“他的眼光闪烁着喜悦”，“他的呼声充满了狂喜”，如

此等等（第１７页）。一句话，就像旧约全书中先知以利亚的出现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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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尔以忠实的眼光带着忧郁的微笑看着他，并说道：‘在你的胸中跳动

着一颗比我更勇敢的心，你，当然，将胜过我，但允许我在远离你的地方仍然

做你的朋友。’哥特弗利德高兴地握住向他伸出的手，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

盟。”（第１８页）

在高山上的改变形象这一场戏里，哥特弗利德达到了他所想

达到的目的。友人保尔不久前还嘲笑“哥特弗利德偏爱模糊的概

念”，现在却对“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哥特弗

利德的高超和未来的伟大。哥特弗利德欣喜若狂，随即友好宽厚地

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

          

布景换了。金克尔的母亲，上加塞尔的牧师金克尔的妻子的生

日。家庭的节庆也成了炫耀的机会，“可敬的母亲像救世主的母亲

一样，也叫马利亚”（第２０页）。毫无疑问，这就是预示着哥特弗利

德也要做世界的救主和赎罪者。这么一来，在传记的头二十页内，

通过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件，神学系的大学生便先后被描绘成挪亚、

圣以色列、以利亚以至基督了。

          

实际上什么经历也没有的哥特弗利德，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

要不断地挖掘他的内心的感受。他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和未来的神

学家所特有的虔敬主义，是同他的天生的精神上的软弱和矫揉造

作地故作忙碌的行为完全相适应的。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和姐姐都

虔信宗教，哥特弗利德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种虔诚的赎

罪观同普通大学生的“快乐的富于生趣的消遣”发生了冲突，而从

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来看，这种冲突在他身上便成了宗

教和诗意的斗争；上加塞尔牧师的儿子和一伙同学一起喝下的一

４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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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啤酒也变成了体现浮士德的两个灵魂搏斗的极不幸的一杯。从

对虔诚的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马利亚”如何反

对“哥特弗利德向往剧院的罪恶心意”（第２８页），这种被认为是未

来诗人的征兆的意味深长的两面性，实际上只是表明哥特弗利德

对演员的矫揉造作的偏爱而已。后来他的姐姐约翰娜被说成是一

个虔敬的悍妇，据说有一次她打了一个五岁的女孩一记耳光，因为

那个女孩子在教堂中不专心。我们在书末发现，正是这位约翰娜姐

姐最激烈地反对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小姐的婚事，否则宣扬这一

页家庭丑史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哥特弗利德在泽尔舍德作了“一次关于枯萎中的麦种的宏伟

的讲道”，这也被当作一个重大事件。

          

泽勒尔一家和“心爱的爱利莎”终于起程了。我们看到，哥特弗

利德“热烈地握着姑娘的手”并深情地低声对她说：“爱利莎，再见

了！别的话我不敢多说。”在这一段有趣的情节以后，接着便是第一

声济格瓦特式的叹息：

“毁灭了！”“默默无言！”“柔肠寸断！”“灼热的额头！”“深沉的叹息！”“剧

痛浸透了他的脑髓”等等。（第３７页）

这样，这一整场摹仿先知以利亚的表演，就成了演给“朋友保

尔”和自己看的一场纯粹的喜剧。保尔也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向孤

独而悲痛的济格瓦特低声耳语：“这一吻给我的哥特弗利德。”（第

３８页）

哥特弗利德又高兴起来了。

“只有当我配得上我的亲爱的人并有了名望的时候，我才再和她相见，我

的这个决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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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为爱情而苦闷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未来的名望

和预先向人炫示桂冠。哥特弗利德运用这一插曲，是为了以难以想

像的浮夸把他的恋爱故事记载在纸上，以便世界不致失掉他那些

只存在于日记本上的感情。不过，这场戏的主要效果还没有达到。

忠实的保尔不得不请他的打算征服世界的导师注意这种情况，如

果爱利莎停止了前进，而他继续不断地发展，那时，爱利莎也许就

不再能使他满意了。

哥特弗利德却庄重地说：“呵，不会的！这朵天上的花朵刚要开放便散发

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男性力量的炎夏的日光打开了内心的花瓣的时

候，又将会怎样呵！”（第４０页）

保尔不得不对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提出反驳，说理性上的理由

不能使诗人信服。

“哥特弗利德微笑着回答道：‘您的全部智慧就像我们的可爱的疯狂一

样，毕竟不能使您摆脱命运的波折。’”（第４０页）

对着自己微笑的纳尔苏修斯
１２５
，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笨拙的

候选者突然装扮成可爱的狂人，保尔变成了这位大人物所喜爱的

瓦格纳１２６，而这位大人物“微笑着”，“他甚至温柔而友爱地微笑

着”。效果达到了。

          

哥特弗利德终于离开了波恩。在波恩，他在学识上达到了高

峰，他对此做了如下的总结：

“可惜，我同黑格尔派离得愈来愈远了；成为一个唯理论者，这是我最衷

心的愿望，但是我同时又是超自然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而必要时甚至还是

一个虔敬主义者。”（第４５页）

这幅自画像是任何东西都不必再增添了。

６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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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１８３４年１０月—１８５３年８月

哥特弗利德脱离了贫乏的家庭生活和大学生活，来到了柏林。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大城市（至少和波恩比较起来）的生活情况对

他发生任何影响，也看不到他参加当时的学术运动的任何迹象。哥

特弗利德的日记中记载的，只是他同新的ｃｏｍｐａｇｎｏｎｄ’ａｖｅｎｔｕｒｅ

〔冒险伙伴〕，巴门的胡果·杜恩韦克共同感受的内心激动，以及可

怜的神学家的一些小小的不愉快，金钱上的窘困，破旧的燕尾服，

评论员的身分等等。他的生活和都市的社会生活完全没有任何联

系，只是在施略辛的家庭的圈子里打转。在这个家庭里，杜恩韦克

泰然自若地充作沃尔弗拉姆①大师，而哥特弗利德则充作斯特拉

斯堡的哥特弗利德大师（第６７页）。爱利莎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渐渐

暗淡下去；哥特弗利德又迷恋于玛丽·施略辛小姐了；他不幸得悉

爱利莎同他人订婚的消息，最后他概述了他在柏林“模糊地思念那

个本来应该完全属于他的女人”时的心情和想法。

但是，没有得到不可缺少的戏剧性效果，决不能离开柏林。

“在他离开柏林之前，老魏斯〈导演〉又一次把他带进剧院。这位殷勤的老

人指着陈列德国剧作家的半身像的人厅里的几个空着的壁龛，并意味深长地

说道：

‘还有空着的位置！’

这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控制了这个年轻人。”

哥特弗利德非常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老滑稽演员所作的

“未来的永垂不朽”这种过分的夸奖；为普拉顿的孽徒哥特弗利德

预备的这个位置的确还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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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 １８３５年秋—１８３７年秋

“他经常动摇于艺术、生活和科学之间，这三方面他都研究，但是没有固

定的意向，他希望在他决定不下从事哪一门的情况下在每一方面都尽可能多

地知道一些，得到一些，甚至创造一些。”（第８９页）

哥特弗利德意识到自己是个犹豫不决的学识肤浅的人，于是

他回到波恩。感觉到自己的学识肤浅自然并不妨碍他去考取学位

并担任波恩大学的讲师。

“无论是夏米索，或是克纳普都不顾在他们出版的年鉴１２７上发表他投去

的诗篇，这件事使他非常烦恼。”（第９９页）

这就是大人物想在社会舞台上显露头角的初次尝试，而他在

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直是凭吹嘘他的未来的伟大度日的。从这时

起他便最终成为大学生文艺小组中颇成问题的当地名人，直到他

在巴登遭到射击负了轻伤而一举成为德国小市民的英雄为止。

“在金克尔的胸中逐渐激起对永久和忠实的爱情的苦闷，这种苦闷是任

何工作都无法排除的。”（第１０３页）

这种苦闷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一个叫敏娜的姑娘。哥特弗利德

和敏娜演起戏来，为了玩花样，有时他竟扮作慈悲的马哈德伐１２８，

要这位姑娘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而他则关切姑娘的健康。

“如果关于她的状况金克尔能够欺骗自己的话，那末他是会爱她的；不过

他的爱情只能加速这朵凋萎中的玫瑰的死亡。敏娜是第一个能够了解他的姑

娘；不过她会成为他的第二个希姑葩①，她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火炬，双亲的

火焰会通过孩子烧毁自己的房屋，就像柏里亚的特洛伊城被烧毁一样。但是

８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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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离开她，他为她柔肠寸断，他的痛苦不是由于爱情，而是由于同情。”

这位非凡的英雄（他的爱情，如丘必特的目光那样，能致人于

死命），其实不过是个庸俗的、经常忙于装扮自己的花花公子，他在

选择未婚妻时最初总是想把自己扮成一个多情郎。此外，他所谓的

病状以及它对可能出世的孩子们的后果等那些令人作呕的议论，

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打算，因为他并没有断绝这种关系，而是在这种

关系中寻求内心的充分的自我满足；只是在这种关系使他有机会

去演一出新的情节剧的时候，他才割断了它。

哥特弗利德到他的一个刚死了儿子的舅父家去。在可怕的半

夜里，就在灵旁，他和他的表妹爱利莎第二小姐表演了一场很富于

贝里尼的歌剧风味的戏：“在遗骸旁”和她订了婚约，第二天早晨便

顺利地被舅父接纳为未来的女婿。

“他也时常想到敏娜，想到他必将重新见到她的时刻，那时她已永远地失

去了他；但是他并不害怕这个时刻，因为她不能向一颗早已交给了别人的心

提出任何要求。”（第１１７页）

订立新的婚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同敏娜的关系导向使

“义务和热情”发生矛盾的戏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通过极端庸

俗的卑鄙行为实现的；体面的小市民竟然自认为敏娜对他那“已经

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要求是不合法的。虽然这种怯懦的自我欺骗

是靠事后捏造“交心”的日期来维持的，但是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使

有德行的大人物感到丝毫困窘。

于是哥特弗利德在耐人寻味的必要情况下，伤害了“可怜的伟

大的心”。

“停了一会哥特弗利德继续说：‘同时我感到应当请求您的宽恕，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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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娜，也许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 敏娜，昨天我那样亲切地伸给您的这

只手，再也没有自由了，我已经订婚了！’”（第１２３页）

不过这位传奇式的候补神学家很谨慎，他告诉她订婚是在他

“那样亲切地”向她伸出手之后的几小时以后发生的。

“天啊！…… 敏娜，您能原谅我吗？”（同上）

“我是个男子，应该忠于自己的义务，我不应该爱您！但是我并没有欺骗

您。”（第１２４页）

在这个事后增添的道义上的义务出现之后，就该去作令人难

以想像的事——有成效地颠倒整个关系了：仿佛不是敏娜宽恕他，

而是道德高尚的伪善者宽恕被欺骗的敏娜。于是抱着这个目的又

去捏造了一套：敏娜“会从运处怀恨他”，由于这个假想，最后又添

上了一段道德说教：

“‘我愿意原谅您，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预先就相信我会宽恕您。而现

在要永别了！我的义务在召唤我，我不得不离开您了。’于是他缓步走出了凉

亭…… 从这一刻起哥特弗利德便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第１２４页）

喜剧演员和臆想的情人变成了伪善者，以假惺惺的宽恕一切

的姿态脱了身。济格瓦特通过臆造的恋爱纠纷，顺利地达到了能够

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幸的人的目的。

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这一切捏造的恋爱波折，只是哥特弗利德

的一幅矫揉造作的自画像。整个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幻想将来要永

垂不朽的伪善者，把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同施皮斯、克劳伦和克拉麦

尔式的时髦的“流动图书馆”幻想揉合在一起，并且陶醉于把自己

描绘成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

“他在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１２９，后者还在一

年前就时常鼓舞他去从事诗的创作。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同几

０７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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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条顿’的小组，小组成员给自己规定的目的是一起学

习德国历史和文学，他当时用的笔名就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现在

他才明白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他感到自己就是瓦特堡下面的可爱的小城里的

那个亨利希，对‘蓝色花朵’的思念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但是，不管他怎样质

问他的心，敏娜和他的未婚妻都决不是那童话中的闪闪发光的花朵。他陷入

了幻想，如饥如渴地继续读下去，光怪陆离的世界围住了他，最后，他哭着倒

在沙发上，思念着‘蓝色花朵’。”

在这里，哥特弗利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谎

言；爱伪装，力图穿上别人的盛装，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本质”。

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现在又装扮成亨利

希·冯·奥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根本不是“蓝色花朵”，而是会把

他认作这种角色的女人。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和他共同演出了一出

符合他们的理想的喜剧的女人身上，找到了这种“蓝色花朵”，虽然

这花朵已经有点枯萎了。

这一套伪造的浪漫故事，这种对古老传说和冒险故事的拙劣

可笑的摹制品（哥特弗利德的天资不足，这是他从别人那里抄袭来

的），所有这些感情上的幻觉，即同玛丽、敏娜、爱利莎第一和爱利

莎第二的毫无根据的冲突，竟使他以为他已经达到了歌德的感受

这样的高度。歌德在狂烈地恋爱之后，突然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写

他的“哀歌”，同样，哥特弗利德在陶醉于臆想的恋爱之后，认为现

在也应该旅行到罗马去。歌德已预感到哥特弗利德：

  “连鲸鱼身上也有虱子，

  我怎能摆脱它们的骚扰？”１３０

意大利 １８３７年１０月—１８３８年３月

哥特弗利德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描绘了从波恩到科布伦茨的

１７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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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这是罗马之行的开始。

新的时期开始了，和前一时期的结束完全一样，即把别人的遭

遇和感受全套用到自己身上。哥特弗利德在轮船上想起了“霍夫曼

的出色的刻画”，这位作家“使他的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在刚刚

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１３１。为了

证实这种“出色的刻画”的属实性，哥特弗利德在经历了因敏娜而

引起的“极大的痛苦”之后，便终日一心“想着那早已考虑成熟的悲

剧”。（第１４０页）

在金克尔从科布伦茨到罗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他的未婚妻的情浓意深的来信（他经常收到，通常是立刻回信）驱散了

阴郁的思想。”（第１４４页）

“对美丽的爱利莎的爱情，在年轻人的思念的胸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

１４６页）

          

在罗马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抵达罗马以后，金克尔在那里看到了未婚妻的来信，这使他更加爱她，

而敏娜的形象便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心暗暗告诉他，爱利莎能够使他

幸福，他非常兴奋地沉溺于这种感觉……只是现在他才学会了爱。”（第１５１

页）

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

的感情的舞台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

福，而不是他给她幸福。而在幻想“蓝色花朵”时，他早就预言过，无

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使他充满了强烈诗兴的

童话中的花朵的化身。他胸中重新激荡起对这两个姑娘的感情，是

为了编排新的冲突：

２７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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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大利，金克尔的缪斯显然是打瞌睡了。”（第１５１页）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体裁。”（第１５２页）

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意大利逗留了六个月之后，顺利地带着

“体裁”回到了德国。因为歌德在罗马写了他的“哀歌”，所以哥特弗

利德也写了哀歌“罗马的觉醒”。（第１５３页）

          

在金克尔的寓所，女佣交给他一封他的未婚妻的来信。他高兴

地拆开了信，然而

“大叫一声，倒在床上”。“爱利莎告诉他，有一个姓德·的医生，是个很有

钱的人，业务很发达，甚至还有……一匹乘马（！），这个人已向她求婚。因为

他，金克尔，可怜的神学家，还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弄到一个可靠的地位，

所以她请求他解除把他俩联结在一起的约束。”

接着便是“恨世和懊悔”
１３２
的完整的再现。

哥特弗利德“毁灭了”，“呆若木人”，“发楞的眼神”，“复仇的心”，“匕首”。

“情敌的胸膛”，“对手心脏的血”，“冰块一般地冷淡”，“痛苦得发狂”，如此等

等。（第１５６和１５７页）

在“可怜的神学家的这些痛苦和欢乐”中，不幸的候补者主要

是被一种思想折磨着：爱利莎为了“眼前的世俗的幸福”而“鄙视”

他（第１５７页）。哥特弗利德按照舞台艺术的各项规定沉湎于上述

感情，过了不多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下面的崇高的慰借：

“她配不上你，你有天才的双翼，它们将使你高高地飞越在这些阴郁的痛

苦之上！当你的荣誉遍布全球的时候，那个变节的女人将受到内心的惩罚！

…… 谁知道，也许过几年她的孩子会求我帮助，我倒并不想过早地回避这

件事。”（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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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克尔从科布伦茨到罗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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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罗马以后，金克尔在那里看到了未婚妻的来信，这使他更加爱她，

而敏娜的形象便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心暗暗告诉他，爱利莎能够使他

幸福，他非常兴奋地沉溺于这种感觉……只是现在他才学会了爱。”（第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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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

的感情的舞台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

福，而不是他给她幸福。而在幻想“蓝色花朵”时，他早就预言过，无

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使他充满了强烈诗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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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当然地预先高度享受了“将遍布全球的未来的荣誉”以

后，便露出了市侩伪君子的卑鄙的嘴脸。他估计，也许将来爱利莎

的陷入贫困的孩子会来求助于伟大的诗人，而“他倒并不想过早地

回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爱利莎“宁要乘马”而不要哥特弗利德

经常幻想的“未来的荣誉”，因为她为了“世俗的幸福”而摈弃了他

希望在其中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那出滑稽的喜剧。老

黑格尔早就正确地指出，高尚的意识总是转变成卑鄙的意

识１３３。           

波恩 １８３８年夏—１８４３年夏

（阴谋和爱情）

  哥特弗利德在意大利歪曲地模仿了歌德之后，决定回国后表

演席勒的“阴谋和爱情”。

虽然哥特弗利德的心灵因世界悲哀而受到难堪的折磨和煎

熬，他的身体却“比任何时候都好”（第１６７页）。他打算“通过著作

使自己在文学界成名”（第１６９页），不过，后来当“著作”并没有能

使他在文学界成名的时候，这并没有妨碍他不靠著作而给自己争

得更廉价的名望。

哥特弗利德经常因追求“女人”而感到的“模糊的苦恼”表现在

对婚约的朝订暮改上。订婚是强者和“未来的”高超的智者力图征

服和束缚住所爱的人的标准的方式。当他一发现那使他得以扮演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蓝色花朵的时候，诗人那种温柔的、模

糊的感伤的幻想便凝结成候补者的非常明朗的思想：用“义务”的

纽结来补充那理想的心灵上的亲和力。这种一见面便ａｔｏｒｔｅｔａ

ｔｒａｖｅｒｓ〔不加选择地〕追求同所有的雏菊和百合花订婚的庸俗行

４７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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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哥特弗利德为了证明他的“诗人的伟大的痛苦”而不停地倾

吐衷肠时所装出的那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变得更加令人作呕。

因此，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哥特弗利德当然又应该“订婚”了。

这一次是他的姐姐，即其虔敬的宗教狂热早被哥特弗利德用感叹

词在日记里永久记载的那个约翰娜，直接给他指明了使他苦闷的

对象。

“比格霍耳德恰巧在这几天宣布他同金克尔小姐订婚，而比任何时候都

缠得更紧地干涉弟弟的恋爱事件的约翰娜，由于种种原因和家庭方面的考虑

（这些最好不谈），希望哥特弗利德也同她的未婚夫的妹妹索菲亚·比格霍耳

德小姐结婚。”（第１７２页）“金克尔”——不言而喻——“应该无条件地爱慕那

位温顺的姑娘…… 那是个可爱的纯洁的姑娘”（第１７３页）。“金克尔以非常

的柔情”——这是不言而喻的——“获得了她的双手”，“只要”——这是不言

而喻的——“他在生活上有一个可靠的地位并且能够使地的未婚妻”——这

又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个教授的或牧师的和睦家庭，幸福的双亲就会高

高兴兴地立刻把她许配给他”。

充满热情的候补者在每次冒险中表现出来的对结婚的向往，

这一次以下面的优美诗句洋溢在纸面上：

  “我什么也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

其余的一切，眼睛、嘴唇、鬈发，他都认为是“空虚的东西”。

  “这一切我都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第１７４页）

遵照“比任何时候都缠得更紧的姐姐约翰娜”的命令，并且由

于经常使他心痒的对“小手”的爱慕，他同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

姐结下了私情，他把这种私情同时叫做“深刻的、牢固的和平静的”

爱情（第１７５页），‘在这新的爱情中宗教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５７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一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第１７６页）

事情是这样：在哥特弗利德的恋爱故事中宗教的因素经常同

浪漫的和戏剧的因素互相交替。当哥特弗利德没有能够通过戏剧

的效果在新的济格瓦特式的境况中显示自己的时候，他便求助于

宗教的感情，以便赋予平庸的故事以比较高尚的意义。济格瓦特变

成了虔诚的荣克－施梯林１３４，上帝赋予了后者非凡的力量，三个妻

子都死在他的男性的怀抱中，而他还能再同新的情人“结婚”。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充满事件的生命中的极不幸的灾难，

即施梯林同那个和马蒂约离了婚的女人约翰娜·莫克尔相识一

事。哥特弗利德在她身上找到了女性的金克尔，他的幻想的ａｌｔｅｒ

ｅｇｏ〔第二个“我”〕，只是更坚强，更聪明，更清醒，并由于年龄大而

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幻想。

莫克尔和金克尔的共同之点是两人都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

她有令人讨厌的庸俗的面貌；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她有

音乐才能，但是还不足以用她的作品或演奏技巧来博得声誉。在柏

林，她曾经企图模仿蓓蒂娜①的过了时的稚气，但是遭到了完全的

失败。她的经验使她的性格变得残酷了。她和金克尔一样，曾经喜

爱装腔作势和无限夸张地赋予自己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以“崇高的”

性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爱情的迫切“需要”（施特罗特曼的

话）比起用诗歌大谈爱情的需要来是愈来愈强烈了。金克尔在这方

面的女性的东西，在她那里成了男性的东西。因此，这样的女人自

然很高兴同金克尔表演一出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的喜剧，直到

６７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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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满足为止，就是说，把济格瓦特认作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

并让他把她当作“蓝色花朵”。

金克尔刚刚通过姐姐的帮助顺利地进行了第三次或者已是第

四次的订婚，现在立刻又被莫克尔引入了爱情的迷宫。

哥特弗利德置身在“团体的浪潮”（第１９０页）里，即在德国大

学城里的一个不大的教授小组（或者叫做“特权小组”）里，这些小

组只能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候补者的生活中开辟新的纪元。莫克尔

唱着歌，并且陶醉在掌声里。哥特弗利德被安置在她的座位旁边，

于是便演出了下面这场戏。

“哥特弗利德说：‘当你在大家的啧啧称赞下张开天才的双翼在快乐世界

的上空飞翔的时候，你大概感到心旷神怡吧。’莫克尔激动地反驳道：‘那是您

的感觉。我听说您有非常好的诗才；也许您也会受到极口赞扬……那时我将

问您，您幸福吗，如果您不……’‘如果我不？……’——哥特弗利德在她停顿

下来的时候问她。”（第１８８页）

笨拙的多情善感的候补者上钩了。

在这以后，莫克尔告诉他说，不久前她

“听了他关于基督受难的传道，她想，这个漂亮的青年真正弃绝了尘世，

他甚至唤醒了她胸中的因心灵中纯朴的梦想而引起的轻微痛楚，这种梦想从

前是由那已失去的信仰之声所唤起的。”（第１８９页）

哥特弗利德被这一段恭维话弄得“神魂颠倒”（第１８９页）了。

他异常高兴地“确信莫克尔是不幸的”（同上）。他立刻决定“以自己

对耶稣基督拯救世界的热烈的、感人的信仰”，“重新赢得……这个

痛苦的人的心灵”（同上）。因为莫克尔是天主教徒，所以关系是在

要“为全能的上帝效劳”就必须赢得人的心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建

立起来的，这是一出莫克尔也参加演出的喜剧。

          

７７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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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８４０年间金克尔也被任命为科伦福音公会的牧师助手，

他开始每星期日早晨到那里去讲道。”（第１９３页）

传记作者的这个说明提醒我们谈一谈金克尔在神学中的立场

问题。“在１８４０年间”，批判已经最无情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内容，以

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科学的……①同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冲

突。在这个时期，金克尔当了传教士。但是他既没有正统派的毅力，

又缺乏客观地理解神学的能力，他ａｌａ〔正如〕克鲁马赫尔一样，是

通过多情善感的空谈同基督教勾搭上的，他把基督描绘成“朋友和

老师”，企图抛弃基督教在形式上的一切“丑陋的东西”，并且用好

听的空话来偷换它的内容。用形式偷换内容、用空话偷换思想这套

手法在德国造就了整整一批牧师空谈家，他们自然是要把民主当

作自己最后的避难所。讲神学有时总还需要有一些哪怕是表面的

学问，讲民主则相反，好听的空话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这里，毫无

内容的响亮的空谈，ｎｕｌｌｉｔéｓｏｎｏｒｅ〔空谈〕完全代替了对问题的见

解和看法。金克尔研究神学不过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摘录一些感伤

的东西，采取克劳伦的方式加以阐述，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显示

出这种牧师饶舌的典范，这种饶舌有时也被叫做“散文诗”，而且

他可笑地企图以此来证明他有“诗才”。不过，他创作诗的目的

［不］②是要种植真正的月桂树，而是要栽培毒莓来装饰他那平凡

的小径。他想用方便的形式而不想在本质上解决冲突，这种性格

上的软弱也在他的大学讲师的位置上表现出来了。他“模仿大学

生”的举止，来回避同职业上的旧的学究气作斗争，于是，讲师

变成了大学生，而大学生则上升为大学讲师。这一派里出现了整

８７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这里原稿被弄环了。——编者注

下面的字是“运动’、“批判’，在原稿中已被划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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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代的施特罗特曼们、叔尔茨们以及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

归根到底只能在民主的怀抱里说他们的漂亮的空话，研究他们的

学问，完成他们的无足轻重的“崇高使命”。

          

新的恋爱关系现在具有了关于小公鸡、小母鸡①和小鸡蛋的

小故事的性质。

１８４０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

于神学和政治的批判的运用使科学革命化；另一方面，随着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的登位开始了资产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的立

宪要求在当时还是十分激进的。那时写作模糊的“政治诗歌”的现

象逐渐消失，而定期刊物具有强大革命力量这种新气象出现了。

哥特弗利德这时候做了些什么呢？莫克尔同他一起创办了“小

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和“小金虫协会”。这个刊物

“唯一的宗旨就是为亲密友好的小集团每周举行一次欢畅的和快乐的晚

会，并使参加者能够把自己的作品供爱好艺术的善意的批评家们评断”。（第

２１９页）

“小金虫协会”的真正宗旨是要解决蓝色花朵之谜。集会是在

莫克尔家中举行的，在从事美文学的平庸的大学生圈子里，莫克尔

当然要被捧为“女王”（第２１０页），金克尔则被捧为“大臣”（第２５５

页）。这两个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可以在“小金虫协会”里自得其

乐，以补偿“无情的人世给予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第２９６页）。他

们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和蓝色花朵的角

色中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扮演他人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的哥

９７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一

① 原文中是俏皮话：《Ｈｉｎｋｅｌ》（“小公鸡”）和《Ｇｏｃｋｅｌ》（“小母鸡”）同金克尔和莫

克尔的发音相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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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弗利德应该感到幸福了，因为他终于创立了真正的“业余剧团”

（第２５４页）。这一出可笑的喜剧本身同时成了实际行动的

序幕：       

“这些晚会也给了他到莫克尔双亲家中去拜访莫克尔的机会。”（第２１２

页）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小金虫协会”是哥丁根的“林苑协

会”１３５的摹制品，不同的只是后者标志着德国文学中的一个发展时

期，而“小金虫协会”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性的拙劣可笑的摹

制品。作为辩护士的传记作者自己承认，如塞巴斯提安·隆加尔

特、利奥·哈赛、卡·阿·施伦巴赫等等这些“忠实的小金虫”（第

２５４页）都是些平凡、庸俗、懒惰和头脑空虚的大学生。（第２１１和

２９８页）

          

哥特弗利德自然立刻就把他的未婚妻同莫克尔“在心里作了

比较”（第２２１页），不过“关于结婚和订婚的问题，暂时还没有时间

来作无谓的思考〈其实，他是惯于这样做的〉”（第２１９页）。他就像

布利丹的驴子一样，左两堆干草之间犹豫不决。但是饱经世故和比

较讲求实际的莫克尔却“明显地促进了看不见的联系”（第２２５

页）；她决定促成这个“机缘或天赐良缘”。（第２２９页）

“有一天，哥特弗利德在通常因为有课而不能去看莫克尔的时候到她那

里去。他轻轻地走到她的房门前，听到了哀怨的歌声。他注意地听着：

  ‘有你在旁，我就像

  沐浴在朝霞里……’

  ‘多么痛苦，

  唉，你却不知！’

０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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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的、悲哀的音调结束了她的歌声，并慢慢地消失在空中。”（第２３０和

２３１页）

哥特弗利德悄悄地（他自以为如此）溜回家里，他认为这一情

节非常有意思，便开始写起要死要活的十四行诗，把莫克尔比作罗

累莱１３６（第２３３页）。为了躲避罗累莱和保持对索菲亚·比格霍耳

德小姐的忠实，他打算在维斯巴登找一个教师的席位，但是被回绝

了。除了上述机缘以外，还有另一个命定的机缘，这一次算是定局

了。不仅“太阳转过了室女座”（第２３６页），而且哥特弗利德同莫克

尔乘着“小船在莱茵河里”荡漾，一般从旁驶过的轮船掀翻了小船，

哥特弗利德抱着莫克尔游到了岸边。

“当他紧抱着被救者游近岸边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只有这个女人才能给

他幸福。”（第２３８页）

这一次哥特弗利德终于不是想像地，而是实在地经历了小说

“亲和力”１３７中的一幕。这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同索菲亚·比格重耳

德解除了婚约。

          

爱情之后便是阴谋。牧师恩格斯代表教会监察公署告诉哥特

弗利德，说他是新教牧师，不能同离了婚的女人，况且还是个天主

教徒结婚。哥特弗利德引用了不可剥夺的人权，慷慨激昂地提出了

以下几点：

１．“他同那位女士在‘希尔策居姆普欣’饭店里喝咖啡这件事并没有什么

罪过。”（第２４９页）

２．“问题还没有决定，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既没有公开声明，他打算同这位

女士结婚，也没有说没有这个打算。”（第２５１页）

３．“至于信仰问题，那末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第２５０页）

“现在请您到我家里喝一杯咖啡。”（第２５１页）

１８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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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弗利德说完了这句话，便同无法拒绝邀请的恩格斯牧师

一起离开了舞台。哥特弗利德善于这样威严而温和地解决同现存

条件发生的冲突。

          

“小金虫协会”必然对哥特弗利德发生什么影响，我们举下面

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１８４１年６月２９日。这一天隆重地庆祝‘小金虫协会’成立一周年。”（第

２５３页）“关于谁应当受奖的问题，得出了一致的决定。哥特弗利德谦恭地跪

在女王的面前，女王把当然的桂冠戴在他的灼热的头上，这时夕阳的炽热的

光辉照耀在诗人的容光焕发的脸上。”（第２８５页）

在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隆重地接受了想像的诗人荣誉之

后，蓝色花朵就赶忙表示了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在这个晚上，莫克

尔演唱了由她自己配曲的“小金虫协会”会歌，歌词的结尾概述了

“协会”的全部宗旨：

  “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

    小金虫，飞吧！

  谁老了谁就找不到伴侣，

  因此，不要作过多的考虑！

    小金虫，飞吧！”

天真的传记作者说，“这里所包含的许婚的意思，完全是一时

之兴”（第２５５页）。哥特弗利德懂得这个意图，“但是并不想过早地

放弃”两年之内继续在“小金虫协会”里接受人们加给他的桂冠和

对他的崇拜和吹捧。１８４３年５月２２日，他和莫克尔结婚了，在这

以前，莫克尔（尽管她不信教）根据下面这个荒谬的借口信仰了新

教：“新教与其说是以某些信条为基础，不如说是以伦理概念为基

２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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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第３１５页）

“又得出一个教训：

蓝色花朵和信仰格格不入！”

          

哥特弗利德是在使她从不信教转向新教的借口下同她结合

的。但是现在莫克尔要读施特劳斯的“耶稣传”１３８，因而又变得不信

教了，

“他痛心地随她沿着怀疑的小径走向否定的深渊。他同她一起给自己开

辟走向新哲学迷宫的道路。”（第３０８页）

因此，他的走向否定并不是由于在当时已经对群众发生了影

响的哲学的发展，而是由于偶然的高兴。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知道他究竟从这个哲学迷宫里得到了什

么：

“我倒愿意看一看，这个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巨大的浪潮会不会把我抛

向泛神论！！”（同上）

好像这个浪潮不是恰巧超出泛神论的范围，好像费尔巴哈就

是德国哲学的最新成就！

日记里接着说道：“我的生活的基石并不是历史的认识，而是不可动摇的

体系，神学的核心也不是教会的历史，而是教义。”（同上）

好像德国哲学恰巧没有把不可动摇的体系溶化在历史的认识

里，恰巧没有把教义的核心溶化在教会的历史中！这些自白十分明

显地暴露出这位民主主义者的全部反革命性，对这位民主主义者

说来，运动本身只是达到某些不容辩驳的永久真理即腐朽的静止

点的一种手段。

３８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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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哥特弗利德上述的辩护的流水账本，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他的整个思想发展状况和这位多愁善感、装腔作势的神学家身上

究竟有什么革命因素。

４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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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克尔的生活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在二月革命发生以前，

他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情。科塔的出版社在不付稿酬的

条件下出版了他的诗集；但是大部分诗集都堆积在仓库里，直到作

者在巴登受伤为止，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了他以诗人的声望，并

为他的作品开辟了市场。

但是，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传记作者没有提到。金克尔自己

承认，他最大的愿望是至死也要当一个剧院的老经理。他的理想人

物是一个叫艾森胡特的巡回演出的丑角演员，这个人带着他的戏

班子沿莱茵河来回旅行，最后发了疯。

哥特弗利德除了在波恩发表充满牧师的雄辩的讲演之外，有

时也在科伦举办神学和美学方面的富于艺术的演出。当二月革命

爆发时，他用以下的预言结束了这些演出：

“从巴黎传来的战斗的雷声对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来说标志着一个美好

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暴风雨之后，接着便幸福地吹起自由的和风；从此开始了

一个伟大的幸福的时代——君主立宪的时代。”

君主立宪政体把金克尔提升为副教授，来答谢他的这番恭维。

但是，这个承认并不能使 ｇｒａｎｄｈｏｍｍｅｅｎｈｅｒｂｅ〔未来的伟人〕

感到满意。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决不急于让“他的荣誉遍布全球”。

此外，新的政治诗给弗莱里格拉特带来的桂冠，使曾经受到“小金

虫”们褒奖的诗人坐立不安。于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便来

５８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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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向左转，先成为立宪民主派，然后又成为共和民主派

（ｈｏｎｎêｔｅｅｔｍｏｄéｒé〔循规蹈矩的和温和的〕）。他很想当议员，但是

在５月的选举中他既没有能到柏林去也没有能到法兰克福去。然

而他不顾这些最初的失败，继续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他

花了不少力气。起先他很明智沉着，只在本地的小地区内活动。他

创办了“波恩报”，一种以民主派的无谓空谈和愚昧无知能够拯救

祖国这种幼稚可笑的看法著称的地方小报。他把“小金虫协会”提

高到民主派大学生俱乐部的水平，从这个俱乐部里不久便出现了

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向波恩地区的所有居民传播老师的荣誉，并

把金克尔教授先生硬塞给每一个集会。他自己在娱乐场同食品杂

货店老板大谈其政治，同正直的手工业者友好地握手，甚至在京德

尼希和泽尔舍德的农民中宣扬他热爱自由。但是他特别同情可敬

的手工业者阶层。他同他们一起，为手工业的衰落，为自由竞争的

惨重后果，为现代的资本和机器的统治而痛哭流涕。他同他们一起

制定了恢复行会制度和消灭交易所投机的计划，为了完成他所想

的这一切，他在“手工业，救救自己吧！”１３９这本小册子中阐述了他

在娱乐场同小业主们谈话的结果。

为了使人一眼看清金克尔先生的位置究竟应该摆在哪里，他

这部著作具有怎样的如法兰克福①所具有的全民意义，他把这本

著作献给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济委员会的三十位委员”。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对手工业者阶层的“美”的探求，使

他立刻得出结论：“手工业者阶层目前完全分裂了。”（第５页）分裂

就在于：有一些手工业者“去食品杂货店老板和官吏的娱乐场”（了

６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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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的成就！），而其他的人则没有去；有一些手工业者受到了教

育，而另一些没有。虽然有这种分裂，但作者仍然看到了有利的征

象：在可爱的祖国，各地都成立了手工业者协会和举行了手工业者

会议，并且到处都在进行改善手工业者阶层的状况的宣传（请回忆

一下１８４８年的“文克布莱希哀歌”１４０）。为了对这个有益的运动贡

献一份力量，他出了个好主意，陈述了他的拯救纲领。

首先，作者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通过限制来消除自

由竞争的弊病，而又决不根本取消自由竞争。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出

了以下的结论：

“立法应当防止没有学得足够的手艺和达到必要的熟练程度的青年成为

师傅。”（第２０页）

“每个师傅只能有一个学徒。”（第２９页）

“学习手艺也必须经过考试。”（第３０页）

“考试时考生将随之学习的师傅必须在场。”（第３１页）

“为了保证必要的熟练程度，我们要求立法规定，今后凡不满二十五岁的

人都不得当师傅。”（第４２页）

“为了保证学得足够的手艺，我们要求今后每一个新的师傅都要经过考

试，而且是当众考试。”（第４３页）“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考试要完全免费。”

（第４４页）“一个居住在农村里的同行师傅也要经过”（第５５页）这种考试。

朋友哥特弗利德自己干着挨户叫卖政治的勾当，却希望把“流

动的或挨户叫卖”其他普通商品的生意人当作不正当的生意人加

以取缔。（第６０页）

“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在营业中力图使自己赢利，而使他的被欺骗的贷款

人受到损失。就像一切含糊的东西用外国名字来表示一样，这种行为也用一

个外国名字来表示，这就叫破产。为此，他便很快地把自己的成品抛向邻近的

地区，并立刻把它们卖给出高价的人。”（第６４页）这种甩卖行为“是一种不老

实的行为，是我们的可爱的邻居——商业阶层灌输到手工业者的园地里来

７８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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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行为必须加以取缔（朋友哥特弗利德，连根铲除祸害和立即取缔破

产，不是更干脆得多吗？）。

“赶集当然是另一回事。”（第６５页）“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当让各个地方

召开专门讨论市集问题的全体公民会议来处理，由多数（！）去决定保存还是

取缔固定市集。”（第６８页）

哥特弗利德后来转到手工业和机器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

的“争论问题”，并且提出了下面的原则：

“让每一个出售成品的人只握有他能亲手制造出来的商品。”（第８０页）

“因为机器和手工业分离，所以二者都走向了衰落，并脱离了正道。”（第８４

页）

他想通过手工业者（如该城市的装订工人）成立协会和共同购

置机器的办法把手工业和机器结合起来。

“因为他们将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完成定货而利用机器，他们的生产

费用就能够少于拥有工厂的商人。”（第８５页）“资本可以用协会来摧毁”（第

８４页）（而协会可以用资本来摧毁）。

后来，他又把自己关于波恩的联合起来的有执照的装订工人

“拥有画线机、平整机和切纸板机”（第８６页）的思想扩大到关于

“机器所”的思想。

“有关行业的联合起来的行会师傅的协会应当在各地设立同小商人的工

厂相仿的企业，这些企业只为当地的师傅制造定货，不接受其他雇主的任何

定货。”（第８６页）这种机器所的特点是：只是“在开初需要经营商业”（同上）。

“陶醉于”这种想法的哥特弗利德高声叫道：“同这种想法一样新颖的任何想

法，在实现之前，都需要非常平静和实际地加以考虑，直至考虑到最微小的细

节。”他号召“每一种手工业都独自为自己作这样的考虑。”（第８７、８８页）

这里又扯到了关于反对来自利用囚犯劳动的国家的竞争的论

战、关于罪犯流放地（“建设一个人道的西伯利亚”第１０２页）的回

８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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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以及对军事部门的“所谓手工业连和手工业委员会”的抨击。不

言而喻，手工业者阶层所担负的军事重担应当减轻，为此，国家必

须按照高于自己所能生产的价格向手工业者订购炮弹。

“这样，竞争问题就不再存在了。”（第１０９页）

哥特弗利德然后转而谈到了第二个基本论点，这就是国家应

当给手工业阶层以物质援助。哥特弗利德完全是从官吏的观点来

看待国家，他坚持这样的意见：最容易帮助手工业者的是由国库贷

款建立手工业局、储金互助会等等。至于国库应当从哪里得到这笔

资金，这里当然没有加以研究，因为这是问题的“不漂亮的”方面。

最后，我们的神学家当然不能不重新扮演道德宣教者，不能不

指教手工业者阶层，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自己。起初是“抱怨长

期借款和扣款”（第１３６页），并且要求手工业者凭良心回答这样的

问题：“我的朋友，你是否坚持你所做的每一种活都取同样的和不

变的报酬？”（第１３２页）关于这件事，他特别警告手工业者不要向

“有钱的英国人”要过高的价钱。哥特弗利德英明地解决了这个难

题：“每年的结算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第１３９页）然后是埋怨手工

业者的妻子不该热衷于打扮和手工业者本人不该老惦着喝酒（第

１４０页及以下各页）。

手工业阶层能够用来改善本身情况的手段是：“行会、互助保

险会、手工业者仲裁法庭”（第１４６页），以及工人教育协会（第１５３

页）。这种教育协会的最新成就是：

“歌唱和朗诵终于架起了一座通往戏剧表演和手工业者剧场的桥梁，必

须把这种剧场始终看做这些美学意图的最终目的。只有当劳动阶级重新学会

登台表演的时候，对他们的艺术教育才告完成。”（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９８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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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哥特弗利德便顺利地把手工业者变成了喜剧演员，

从而又把问题归结为自身。

但是这种讨好波恩手工业者的行会要求的把戏产生了实际的

效果。朋友哥特弗利德由于发誓要帮助恢复行会，因而被选为代表

波恩出席钦定的第二议院１４１的议员。“从这一瞬间起哥特弗利德感

到自己”幸福了。

他立刻动身前往柏林，由于他认为政府打算把第二议院建立

成经过核准的立法者的永久“行会”，他准备永久居住在那里，并决

定叫妻子和孩子到他那里去。但是第二议院被解散了，哥特弗利德

在享受了为时不久的当议员的乐趣之后，伤心失望地回到了莫克

尔的身边。

此后不久，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爆发了冲突，接着德国

南部和莱茵河畔也掀起了运动。祖国在召唤，哥特弗利德响应了

它的号召。在济克堡有后备军的军械库，而且济克堡同波恩一样，

是哥特弗利德最经常地播种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同他的朋友退

职少尉安内克联合起来号召他们所有的追随者向济克堡进军。集

合地点在吊桥。本来应当来一百多人。但是等了很久以后，哥特

弗利德数了一下他的好汉们，还不到三十人，而且其中（这是

“小金虫协会”的洗不尽的耻辱）总共只有三个大学生！虽然如此，

哥特弗利德仍然同他们这一小部分人勇敢地过了莱茵河，直赴济

克堡。夜漆黑，下着雨。突然勇士们的背后传来了马蹄声。勇士

们躲在路旁，枪骑兵的巡逻队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有几个卑鄙

的坏蛋泄露了秘密：当局已有准备，无法进军了，于是只好退回。

这一夜哥特弗利德所感到的刺心的痛苦，只有他以前当克纳普和

夏米索拒绝把他的初期诗作收进他们的缪斯年鉴时所感受的痛苦

０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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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比拟。

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他已经不能再留在波恩了。可是，难道

普法尔茨不是他进行活动的广阔的场地吗？他动身前往凯则尔斯

劳顿，因为必须给他一项职务，所以便在军事局里给了他一个高俸

的闲差（据说是委托他管理海军事务１４２）。他照例是在当地的农民

中挨户叫卖自由和人民福利来赚取面包，听说，在某些反动地区他

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不幸，人们仍然可以看

到，哥特弗利德肩负行囊精神饱满地在大路上走着，从那时起，所

有的报纸都按这一不变的特征来描写他。

但是，普法尔茨的运动很快就结束了，金克尔又重新出现在卡

尔斯卢厄，不过肩上背的已不是行囊而是火枪，从此火枪又成了他

的不变的特征。据说，这枝火枪非常漂亮，枪柄和枪托是用桃花心

木做的。无论如何，这是一枝很美的、富于艺术性的火枪。美中不

足的是，朋友哥特弗利德既不会装弹，不会瞄准，不会射击，也不懂

步法。因此，有一个朋友问他：他为什么要去战斗，哥特弗利德反驳

道：“不战斗干什么，我不能回波恩去，可是我必须活下去！”

于是，哥特弗利德加入了战斗者的行列，加入了侠义的维利希

的部队。哥特弗利德的许多战友竭力要我们相信，从这时起，他分

担了这支队伍所遭遇到的一切命运，他很谦虚，像个普通的志愿

兵，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或是在困难的时候，他都和蔼可亲，不过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为掉队者预备的马车上度过的。在拉施塔

特１４３，这位真理和正义的真正保卫者不得不经受了后来使他在全

德国人民的赞叹声中成为纯洁无瑕的受难者的考验。这一事件的

详细情形到现在还没有确实查明，可以相信的只是，志愿部队在散

兵战中迷了路，这时从侧翼向他们射来了几枪，一颗流弹轻轻地擦

１９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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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我们的哥特弗利德的头；他大叫一声“我被打死了！”便倒在地

上。虽然他并没有被打死，但是已不能同其余的人一起撤退了；他

被护送到一个农民的家里，在那里他向黑林山的纯朴的居民请求

道：“救救我吧，我是著名的金克尔！”最后，他碰上了普鲁士人，于

是便当了巴比伦的俘虏。

２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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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被俘的时候起便开始了金克尔生活中的新时期，这个时期

同时也开辟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小金虫协会”

一听到金克尔被俘，便立刻写信给所有的德国报纸，说伟大的诗人

金克尔面临着被战地法庭判处枪决的危险，德国人民，尤其是有教

养的阶层，而特别是太太小姐们，应当竭尽全力来拯救被俘的诗人

的生命。据说，他自己这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把自己同“他的朋友和

导师基督”相比，关于自己他说：我的血是为你们流的。从这时起竖

琴成了他的标志。于是，德国突然知道了金克尔是一个诗人，一个

伟大的诗人。从这一瞬间起，大批德国小市民和风流自赏的庸人们

一时也都参加了我们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主演的关于蓝色

花朵的喜剧的演出。

这时普鲁士人已经把他交付军事法庭。这使他有机会在经过

了长时期的间歇以后第一次重新向他的听众发表令人感动得流泪

的演说，就像他在科伦当牧师助手时成功地做过的一样（莫克尔可

以作证），而且科伦也注定了不久就要重新欣赏他在这个舞台上的

辉煌成就。他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由于他的一位朋友的不

识分寸，这一辩护词后来不幸被柏林“晚邮报”传到了广大的公众

的耳里。在这个辩护词中金克尔“抗议”

“把我的行为同革命不幸最后沾上了的污垢和淤泥（我知道这一点）相提

并论。”１４４

３９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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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克尔发表了这一高度革命的辩护词之后，被判处二十年的

要塞监禁；不过后来又恩准改为普通监禁。他被转解到了瑙加

特①，据说他在那里曾经被迫纺羊毛，因此，他的标志先是行囊，后

是火枪，再后是竖琴，而从现在起则变成了纺车。以后我们将看到，

他怎样带着新标志钱袋横渡重洋。

与此同时，在德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众所周知的天生

有美丽的灵魂的德国小市民，由于１８４９年的沉重打击而对他们的

最甜蜜的幻想完全失望了。他们的任何一个希望都没有实现，在

青年们的沸腾的心里甚至对祖国的命运发生了怀疑。所有的人都

灰心丧气，到处都在渴求民主主义的基督，真实的或想像的殉难

者，因为他会像羔羊一样温顺地以自己的受难承担起小市民世界

的罪过，他的痛苦会最清楚地体现出一切庸人的脆弱的而缠绵的

苦闷。以莫克尔为首的“小金虫协会”准备来满足这一在各地都

已经酝酿成熟的要求。的确，除了被俘的坐在纺车旁的西番莲金

克尔之外，除了这个泪水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源，这个传道者、

美学教授、议员、政治流动商贩、火枪手、新出现的诗人和剧院

老经理的结合体之外，还有谁更适于表演这出伟大的蒙难喜剧呢？

金克尔是时代的英雄，而他也正是作为时代的英雄立刻被德国庸

人所接受的。所有的报纸都充满被俘的诗人的逸事、特写、诗篇、回

忆。他在狱中的苦难被无限地夸大，描绘得像神话一样；报纸每月

至少要报道一次他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在所有的市民俱乐部里

和一切晚会上，人们都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想起他。有教养的阶层

中的少女因他的诗篇而感伤叹息，体会过热恋之苦的老处女在祖

４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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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个城市里为他的男性力量的逐渐消失而痛哭。而参加运动的

其他一切普通的牺牲者、被枪杀者、阵亡者、被俘者，在这个唯一的

牺牲羔羊面前，在这个征服了男女庸人的心的大丈夫面前都销声

匿迹了，人们仅仅为他而泪如雨下，不过，就是他一个人也已经可

以给这些泪水以应有的报答了。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的

济格瓦特时期，丝毫也不比上一世纪的文学中的济格瓦特时期逊

色；而济格瓦特－金克尔从来也没有感到还有什么比扮演这个角

色更好了，在这个角色中，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那一

切，而是由于他所没有做的那一切，他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坚强和

反抗，而是由于软弱和恭顺，在这一角色中他的唯一任务是有礼

貌、有感情地忍受下去。饱经世故的莫克尔善于从公众的这种软心

肠中攫取实利，并且立刻展开了最积极的经营活动。她着手重新出

版哥特弗利德的一切已经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突然身价百倍、

风行一时的作品，并且在公众中广泛地替这些作品吹嘘。她趁机呈

献出她自己从昆虫世界里得来的经验，例如“萤火虫的历史”。为了

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她允许“小金虫”施特罗特曼应公众的要

求公布哥特弗利德日记中最隐秘的表白。她组织了各种捐款，表现

出无可置疑的经营者的机灵和极大的坚忍精神，把有教养的人们

的软心肠变成了硬塔勒①。同时她还感到满意的是能够

“每天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到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例如阿道夫·施塔

尔。”

这种济格瓦特狂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达到了顶点，在法庭

上哥特弗利德于１８５０年春天作了访问演出。这里举行了关于图

５９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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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攻打济克堡的审判，因此金克尔被押解到了科伦。由于在本传略

中哥特弗利德的日记摘要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这里

引用一位目击者的日记片断也是完全恰当的。

“金克尔的妻子在监狱中访问了他。她通过铁栏用诗句向他问候，而他，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则以六步韵诗作了回答。然后两人相对而跪，站在那里

的典狱吏，一个老军曹，弄不清他是不是要和这两个疯子或喜剧演员打交道。

后来检察长问他，他们在会面时说了些什么，狱吏回答说，虽然他们讲的是德

语，但是他连一句也听不懂。关于这一点金克尔夫人好像说过，不应当任命一

个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毫无教养的人充当狱吏。”

在陪审员面前，金克尔完全扮演成引人流泪的角色，“少年维

特之烦恼”１４５时代中济格瓦特时期的文学家。

“‘法官先生，陪审员先生……我的孩子们的勿忘我花一般的眼睛……莱

茵河的碧绿的水……再没有什么比同无产者握手更有失尊严的了……囚犯

的苍白的嘴唇……故乡的新鲜空气’以及其他胡话，这一整篇著名的辩护词

就是如此，公众们、陪审员们、检察官们、甚至宪兵们听了这篇辩护词都流出

了悲伤的眼泪，于是法庭在一片叹息和呻吟声中一致通过宣判无罪。金克尔

当然是一个可爱的好人，但是在其余的方面，他是宗教、政治、文学的回忆的

令人嫌腻的混合体。”

很明显，在这段话里，作者实在是忍耐不住了。

所幸的是这个痛苦的时期很快就因金克尔被解救出施潘道监

狱这件富于浪漫色彩的事情而告终。在这个解救事件中重演了狮

心理查和布朗德尔的故事１４６，不过在这里，坐在监狱里的是布朗德

尔，而狮心则在庭院里演奏手摇风琴，而且布朗德尔不过是一个平

庸的蹩脚诗人，而狮心实质上是个像兔子一样的胆小鬼。狮心就是

“小金虫协会”里的大学生叔尔茨，一个野心大而能力小的阴谋家，

不过他这点能力已足够来了解“德国的拉马丁”了。金克尔得救后

６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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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大学生叔尔茨便在巴黎发表声明说，他清楚，受他利用的金

克尔当然不是ｌｕｍｅｎｍｕｎｄｉ〔世界的灯塔〕，正是他叔尔茨，而不

是别人，肩负着担任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使命。这个人，一

个曾被“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闪烁着忧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视过

的“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的确是靠牺牲一个可

怜的狱卒而救出了金克尔。这个狱卒现在正因此而坐了牢，不过他

怀着一种崇高的感情：他是为争取……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自

由而牺牲的受难者！

７９２流亡中的大人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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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伦敦我们又看到了金克尔，这一次，由于坐牢的光荣和德国

小市民阶层的多泪，他成了德国最伟大的人物。朋友哥特弗利德意

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使命，很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富于浪漫色

彩的得救事件在国内又激起了人们对金克尔的狂热的迷恋，这种

迷恋只要非常巧妙地引上所需的道路，就会产生出实际的成果。同

时，这个世界城市给著名的英雄开辟了重新博得荣誉的新的广阔

场所。他很清楚：他一定会成为当代的红人。为此，他暂时放弃

了一切政治活动，把自己关在家中，首先关心的是重新留起胡子，

因为一个先知是不能没有胡子的。然后，他访问了狄更斯、英国

自由派报纸的编辑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商人，主要是访问了该

地的风流自赏的犹太人。他是所有人的理想人物：在一些人眼中

是诗人，一些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一些人眼中是美学教

授，一些人眼中是基督，一些人眼中是庄严的受难者奥德赛，但

是在所有的人的眼中，他都是温柔的、灵巧的、好心的和仁慈的

哥特弗利德。他一直到狄更斯在“家常话”里颂扬他和“新闻画

报”１４７上刊登了他的像片时才安静下来。他使少数几个也在异乡感

受到金克尔的烦恼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活动起来，好像是为了要他

们邀请他去作关于现代剧的讲演，并且把讲演会的门票整叠整叠

地分发到德国商人的家里去。他不耻于四处奔走，刊登夸大其词的

广告，进行诈骗，到处纠缠，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可是，大功到底

８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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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成了。哥特弗利德心满意足地陶醉于自己的荣耀，在水晶宫
１４８
的

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映像，可以说，他感到非常舒适。

他的讲演得到了承认（见“宇宙”１４９）。

“宇宙”。金克尔的讲演

“当我有一次看到德布勒的幻灯片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能否用

‘语言’来创作这样乱七八糟的作品，能否讲述幻灯片？当批判者一开口就不

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自由就像颤动的弦上发出的一个逐渐停息

的音符的逐渐消失的声音那样，在产生激动的反响的通了电流的神经里颤

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宁愿放弃对科学的无感觉作枯燥无味

的、学究式的分析，而不愿放弃德国流亡者的迷人的缪斯在我的感觉里的思

想游戏中产生的共鸣。一个响亮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逐渐形成的‘字

眼’——‘现代思想’构成这一金克尔式的基调，它的和音的这种反响。人类对

这一思想的‘判断’力从一堆混乱的虚伪传统中引伸出了真理，并把它当作不

可侵犯的公共财产置于智力发达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少数人的保护之下，这

少数人使真理脱离了有信仰的愚昧而走向无信仰的博学。博学的无信仰肩负

着诋毁由虔信宗教的错觉产生的神秘主义，铲除陷于偏见的传统习惯的势

力，利用怀疑，这个不停地工作着的哲学断头台来砍掉威信的头并且通过革

命使人民走出神权政治的迷雾，迈向花朵盛开的民主主义的原野。〈废话〉顽

强地、热心地学习人类的以及人们本身的编年史，这是一切变革参加者的极

伟大的任务，而这一点是被驱逐的反叛的诗人非常清楚的，他在前三个星期

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讲述现代戏剧史时，展示了自己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ｖｉｅｗｓ》〔“幻灯片”〕。”

“一个工人”

仅仅从“共鸣的范围”、“逐渐消失的声音”、“和音”和“通了电

流的神经”这几个用语来判断，大家都会确信，这个工人就是金克

尔的最亲近的亲人莫克尔。

然而，就是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孤芳自赏的时期也

不是一定能永久地维持下去。现存世界秩序的审判日、民主的末

９９２流亡中的大人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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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审判、光荣的１８５２年５月
１５０
一天天临近了。为了全副武装地迎

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重新披上政治的狮子皮，

同“流亡者”重新取得了联系。

在这里我们来谈一下伦敦的“流亡者”，这是一堆由法兰克福

议会、柏林国民议会和下院的前议员，巴登战役中的英雄，表演了

帝国宪法１５１这出喜剧的泰斗们，没有读者的作家，民主俱乐部里和

代表大会上的空谈家，第十流的报刊作家等等人物组成的混合物。

１８４８年德国的大人物们已经站在可耻的结局的边缘，而“暴

君”的胜利却挽救了他们，把他们扔到了国外，使他们变成了受难

者和圣徒。反革命救了他们。大陆上的政治发展把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引到了伦敦，于是伦敦便成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不言而喻，在

这种形势下，这些世界的解放者必须干出点什么事情，发动点什么

事情，好使公众日复一日地重新想起他们的存在。必须以任何代价

来防止产生这种印象：似乎世界历史不靠这些巨人的帮助也能前

进。这堆人类渣滓愈是没有能力（由于自身的无能，也由于现存的

条件）完成任何实际工作，他们就愈是需要热烈地从事不切实际

的、毫无益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参加者总是非常夸张地宣布想像

的活动情况、想像的政党、想像的战斗和想像的利益。这些废物愈

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他们就愈是不得不只在想像中考

虑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位置，并且预尝了当权的滋

味。这种充满豪言壮语的热烈活动的结果，是组织了大人物称号的

互助保险会和未来的政府职位的互助保障会。

００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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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这种“组织”的初次尝试早在１８５０年春天就作过了。那时

伦敦各处都散发了用极其夸张的笔调写成的“告德国民主派的通

告草案。草稿”和“致领袖们的附函”。这个通告和附函的内容是号

召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教会。最近目的是：建立德国流亡者事务中央

局１５２来共同管理流亡者的事务，在伦敦建立印刷所，团结一切派别

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流亡者就应当重新成为国内运动的领

导中心，流亡者的组织就应当为广泛的民主派组织奠定基础。没有

资金的卓越人物应当作为中央局的委员从德国人民所付的税款中

取得报酬。由于“德国流亡者不仅没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而且更糟

糕的是缺乏共同的资本”，实行这种课税就尤其显得恰当。同时也

毫不隐讳，现有的匈牙利、波兰和法国的委员会是这个“组织”的榜

样，而且整个文件中透露出对这些占有较有利的地位的卓越的同

盟者的羡慕。

这个通告是鲁道夫·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两位先生

合写的，在他们两人背后还隐藏着那时住在奥斯坦德的以通讯委

员身分出现的光辉形象阿尔诺德·卢格先生。

鲁道夫·施拉姆先生是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荒唐

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子”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个厚颜无耻的

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１５３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康普豪

森先生在权盛时期是很乐意授与年轻豪放的克雷弗尔得人以重要

１０３流亡中的大人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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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的，如果这样提升一个普通的见习法官并不有失体面的话。由

于官僚制度的体面，施拉姆先生只有操民主派的生涯这一条路可

走。在这个舞台上，他有一次真的当了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后

来在几个左翼议员的帮助下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①出席柏林国民

议会的议员。在这里平时非常爱讲话的施拉姆却默不作声，但是

又经常发牢骚。在制宪议会被解散以后，这个人民的民主派活动

家写了一本关于君主立宪的小册子，但是仍然没有重新当选。后

来，在布伦坦诺执政时期，他在巴登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并且在

那里，在“坚决前进俱乐部”１５４里认识了司徒卢威。来到伦敦以后，

他宣布要脱离一切政治活动，因此，立刻发出了上述的通告。官

运不佳的施拉姆先生由于家庭的关系而设想自己是流亡者中的资

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并且真的相当成功地装扮成激进资产

者的模拟品。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也是流亡者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的令

人想起山羊皮的脸，他的凸出的、狡猾而有点愚蠢的眼睛，他的微

微发光的秃头，他的斯拉夫－加尔梅克人的特征，立刻显示出他是

个不平常的人，而他的沙哑的喉音、充满感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和

妄自尊大的模样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可是，老实说，应该指出，由于

目前对每个人来说要出风头都是愈来愈困难了，我们的古斯达夫，

为了在同胞中显得出类拔萃，就不择手段地时而充当预言家，时而

充当投机家，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主

要职业，甚至宣传各式各样的荒唐无稽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俄

国出生，却突然热中于争取德国自由的斗争，这是他在派驻联邦议

２０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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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１５５
的俄国大使馆中担任了一个编制外的职务并写了一本维护联

邦议会的小册子之后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头盖骨是人类标

准的头盖骨，所以他开始沉醉于骨相学，并且从此只信任那些头盖

骨预先经他摸过和研究过的人。此外，他停止了肉食，开始宣传只

进素食的福音。他也是气候的预言者，吸烟的热烈反对者，并积极

地为德国天主教１５６的道德原则及水疗法作宣传。由于他对一切实

证知识深恶痛绝，他当然热中于自由大学的思想，在这些大学里应

当取消普通四系的课程１５７，教授骨相学、面相术、手相术和关亡术。

他所以非常顽强地想成为伟大的作家，自然正是由于他的著作的

风格完全不同于一切可以称为风格的东西。

早在四十年代初，古斯达夫便创办了“德国旁观者”１５８，这是他

在曼海姆出版的一张小报，他握有这张小报的特许权，而这张小报

就像一个固执的思想一样，和他形影不离。此外，他在那时就已经

发现，被他奉为新旧约的两本书，即罗泰克的“世界史”和罗泰克同

韦尔凯尔合著的“政治科学词典”１５９，已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

出版新的、民主主义的版本。古斯达夫便立即着手从事这一加工工

作，预先以“政治科学原理”１６０为名出版了一个片断；这个工作成了

“１８４８年以来最刻不容缓事情，因为已故的罗泰克没有运用近年

来的经验”。

与此同时，一次跟一次地爆发了三次巴登的“人民起义”，古斯

达夫亲自对这三次成为整个现代世界运动的中心点的起义作了具

有历史意义的描述１６１。在黑克尔起义之后，他立刻遭到了驱逐，而

当他的报纸“德国旁观者”刚刚得以复刊的时候，他遭到了沉重的

打击，原来，“德国旁观者”的曼海姆出版者另外找了一个主编，继

续出版了该报。真正的“德国旁观者”和自命的“德国旁观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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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常激烈，甚至弄得两家报纸都垮了台。不过，古斯达夫却为此

拟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按照该宪法，德国应该分成二十

四个共和国，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和两院。宪法上还附有精

确地划分了领土的详细地图。

１８４８年９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在这次起义里我们的古斯达

夫一身兼扮了凯撒和苏格拉底这两个角色。他利用了他为了向黑

林山脉的农民确切证明吸烟有害而重新来到德国土地上的这段时

间。在寥拉赫他出版了一张标题为“政府机关报。德意志自由国家。

自由、富强、教化”１６２的通报。可是，这张报纸登载了下列指令：

“第一条。取消瑞士进口货的百分之十的附加税。第二条。责成税务局长

克利斯提安·弥勒执行本决定。”

他的忠实的阿马利亚分担了他的全部苦难，后来还用浪漫主

义的笔调对它们作了生动的描绘。此外，她主持了被俘宪兵的宣誓

典礼，即给每一个宣誓效忠于德意志自由国家的人别上红色的袖

章，然后拥抱他。可惜，古斯达夫和阿马利亚被俘了，并且被困于牢

狱，在那里，古斯达夫并没有泄气，他立即开始继续按共和主义的

精神改写罗泰克的“世界史”，直到第三次起义恢复了他的自由时

为止。那时，古斯达夫成了真正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从那时起在他

的其余的固执的思想中又加进了对临时政府的狂热。他一担任军

事委员会的主席，便立刻把委托他管的部门的事务弄得一团糟，并

且推荐“叛徒”迈尔霍弗为陆军部长（见戈克“从……回顾……”

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１６３）。后来他妄想充当外交部长，并且取得六万弗洛

林归自己支配。布伦坦诺先生不久重又解除了我们的古斯达夫的

权力重担，于是古斯达夫便在“坚决前进俱乐部”里担任了反对派

的领袖。他特别热中于反对布伦坦诺实行那些他早先曾经支持

４０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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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措施。虽然这个俱乐部被解散了，古斯达夫也不得不流亡到普

法尔茨，但是祸中有福，当然的“德国旁观者”重新又在哈尔特河畔

的纽施塔特出版了唯一的一号，这补偿了古斯达夫所遭受的许多

不应遭受的痛苦。还可以自慰的是在上巴登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的

补充选举中，他被选为巴登制宪议会的议员，因此他有了以官方人

士的身分回到巴登的可能。在这个议会中使古斯达夫大出风头的

只有三个在夫赖堡提出的提案：（１）６月２８日：宣布一切想同敌人

举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２）６月３０日：任命新的临时政府，以司

徒卢威为全权委员；（３）前面这个提案被否决后，在同一天：由于拉

施塔特战役的失利，继续反攻已成为无益的事，应当拯救上巴登的

居民免遭战争的灾祸，为此必须预先发给每个官兵十天的薪饷，而

制宪议会的议员则发给十天的薪金和旅费，然后吹着军号，打着战

鼓开往瑞士。在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以后，古斯达夫独自潜入了瑞

士，然而却被詹姆斯·法济的棍棒从那儿打了出来，于是便来到了

伦敦，在这里他宣布了新的发现，即人类六大祸害。这六大祸害是：

君主、贵族、僧侣、官僚、常备军、钱袋和臭虫。古斯达夫的另

一发现是：钱袋是路易－菲力浦的发明，从这个发现中可以看出

他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改写已故的罗泰克的著作的。古斯达夫现

在开始在“德意志伦敦报”１６４（前不伦瑞克公爵的报纸）上宣传这

六大祸害，为此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因而也就感激万

分地屈服于公爵阁下的检查了。这就是古斯达夫对待第一个祸害

——君主的态度。至于他对第二个祸害——贵族的态度，那末我

们的富于宗教道义感的共和党人在给自己定制的名片上是自称为

“司徒卢威男爵”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够如此友好地对待其他几个

祸害，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古斯达夫利用在伦敦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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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编制共和国历书，在历书中圣徒的名字被有坚定信仰的人的名

字所代替，特别是经常代之以“古斯达夫”和“阿马利亚”这两个辉

煌的名字，月份所用的名称是按法兰西共和国历书仿制的德文名

称，并且还有许多对大家都有利的共同地方。但是，在伦敦，恢复

“德国旁观者”和“坚决前进俱乐部”以及成立临时政府等心爱的固

执的思想又重新出现了。这些思想得到了施拉姆的完全的赞同，因

此便产生了通告。

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员——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由于他

的面貌令人想起那始终在期待着取得文官职位的骑兵班长而在其

他一切流亡者中显得超群出众。决不能说，这位骑士由于外表特别

好看而与众不同。巴黎的熟人通常把他的波美拉尼亚－斯拉夫人

的脸型叫做貂的小脸（ｆｉｇｕｒｅｄｅｆｏｕｉｎｅ）。阿尔诺德·卢格，吕根岛

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因参加蛊惑者的阴谋１６５而在普鲁士的监牢里

坐了七年的受难者，一当他知道，只要浏览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全

书”１６６，就不用学习其他一切科学时，他便不假思索地投入了黑格

尔哲学的怀抱。此外，他遵守着这样的原则（这个原则他曾在一部短篇小

说中阐述过，并极力想在他的朋友中间推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

怜虫海尔维格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在婚姻中就应当实现自己，因

此，还在青年时代他便通过结婚给自己奠定了“实体基础”。

他靠他的黑格尔词句和“实体基础”充当了德国哲学的看门

人，而作为德国哲学的看门人，他便有责任在“哈雷年鉴”，和“德国

年鉴”１６７上通报初露头角的名人，并且称颂他们；他趁这个机会在

著作方面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可惜，不久哲学上的无政府时期

便来到了，在这个时期，已不再有公认的科学之王，施特劳斯、布·

鲍威尔、费尔巴哈彼此相斗，各式各样的彼此格格不入的人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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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简单明了的经典学说弄得糊里糊涂。这时我们的卢格茫然若失，

不知所从；他那些本来就是毫无联系的黑格尔范畴，现在更是乱成

一团了，于是他突然因强大的运动产生了强烈的苦闷，在这个运动

中，思考和写作已不再是那样重要了。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

“柏林月刊”１６８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一样，卢格也把出版别人的著

作并从中攫取物质利益和表露自己的智慧的写作材料看做自己的

主要使命。但是，对这种抄袭他的撰稿人的文章的行为，对这种一

直达到必然的最终结果的写作消化过程，我们的卢格比他的前辈

更善于赋以更加巨大得多的意义。在这方面卢格并不是德国启蒙

运动的看门人，而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尼古拉，而且他善于把他的才

智方面的天生的平庸隐藏在思辨的措词的浓密的荆棘之后。和尼

古拉一样，他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

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

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１６９。但是，和黑格尔不同，他和尼古拉一致认

为，作为浪漫主义精神的敌人，他以为自己有权把庸夫俗子，首先

是他本人这样的庸俗人物推崇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为了这个目

的，也为了在他自己的领域内战胜敌人，卢格也作起诗来，这些诗

枯燥无味得胜过任何一个荷兰人的最高成就，但卢格却把它们当

作挑战书，傲慢地向浪漫主义者的脸上扔去。

不过，我们的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实际上也不是非常满意黑

格尔哲学的。虽然他也能看出矛盾，但是他没有能力解决矛盾，而

且对辩证法抱有非常明显的反感。因此，在他的教条主义的头脑里

最大的矛盾都能和平共处，而他的本来就极端笨拙的思维再没有

比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更自在的了。有时，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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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按自己的方式同时消化两个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并把它们融

合成一篇新的著作，但是并没有发觉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

他经常陷入矛盾，但是他能靠这种方法来摆脱矛盾：在理论家面

前，他把自己的思维方面的弱点装扮成实际的思想方式，而在实践

家面前就刚刚相反，把自己的实践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终装扮成

理论思想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最终地宣布，正是这种对无法解决的

矛盾的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对一切时髦词句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胡

乱的信任才能算是“信仰”。

在进一步观察我们的萨克森的摩里茨（卢格喜欢在小圈子里

这样称呼自己）后来的生活中的波折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他早在办

“年鉴”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热中干

发表宣言。一当有人想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卢格看出了这个观点有

一些前途的时候，他便发出宣言。因为从来没有人责备他应当对某

一原始思想负责，所以这样的宣言总是使他便于把某种新东西当

作自己的东西（用多少有些夸张的方式）来加以捍卫，同时在这个

基础上尝试组织政党、派别、“群众”，他们都将拥护他，并且他在其

中也可以执行骑兵班长的职责。后来，我们看到，卢格把这种制作

宣言、公告和布告的工作做得简直完善得无以复加。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勤奋，阿尔诺德的这种勤奋是

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不爱多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如他所说的，“从

一个图书馆抄到另一个图书馆”，所以他宁愿“从活的生活中吸

取”，即每天晚上将头脑里所想的一切、一切“奇闻”、新思想和其他

在白天听到、读到和得到的消息无比认真地记载下来。然后看需要

把这一切用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的材料，这个课题卢格每天都是

像对待大小便那样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因此，他的崇拜者常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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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于无法控制写作。关于他在每天的写作劳动的产品里谈的是什

么问题，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给一切问题都加上了绝对

适用于一切东西的奇妙的风格调料，就像英国人喜欢在鱼里、鸡

里、肉饼里及其他一切食物里都加上他们的“索耶的调味品”或瓦

瑞克郡的调味品一样。而这种每天的风格上的腹泻卢格偏要称之

为“优美动人的形式”，并且以此作为自命为“艺术家”的充分理由。

虽然卢格很满意他那德国哲学的看门人的地位，但内心深处

仍然非常苦恼。他一本厚书也还没有写成，因此每天都在妒忌布鲁

诺·鲍威尔这个幸运儿，后者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出版了十八本

大部头的著作。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卢格把同一篇文章用三

个不同的标题登载在同一本书里，然后把同一本书用不同的开本

出版。这样一来，便出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全集，到现在为止，作

者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己的书房里逐卷地翻阅这些精装的书本，心

满意足地连连说道：“布鲁诺·鲍威尔连信仰都还没有呢！”

虽然阿尔诺德从来不懂黑格尔哲学，然而他本身倒是黑格尔

范畴之一的体现者。他千真万确地就是“正直意识”的化身，当他在

“精神现象学”１７０里（不过他是丝毫也不理解这本书的）高兴地发

现，“正直意识”能使自身永久快乐的时候，他更加确信这一点了。

这种“正直意识”把庸人的一切卑鄙奸诈的癖性和习惯都掩藏在硬

装出来的诚实后面。它可以允许自己做出各种卑鄙的事情，因为它

知道，它是由于正直才卑鄙的。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

信仰坚定的确实证据。他靠了确信内心的坦率而保持着一切不可

告人的思想，“正直意识”愈是想进行某种欺骗或干卑鄙的勾当，它

就愈能够表现得纯朴和可信。小市民的一切卑鄙习性蒙上一层正

直的意图的光彩，就变成了他的美德，丑恶的利己主义装扮成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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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牺牲的样子而出现，怯懦被描绘成最大的勇敢，卑鄙变成了

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被说成是坦率和心情畅快的表现。一条把

哲学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话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阴

沟，一个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

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既虚伪又像

一个被解放的农奴、像一个村夫一样地朴实的人，庸人和空想家，无

神论者和空话的信仰者，绝对的不学无术者兼绝对的哲学家，这就

是我们的阿尔诺德·卢格，黑格尔早在１８０６年就这样预言过了。

“德国年鉴”被封后，卢格便带着家眷乘上特制的马车搬到巴

黎去了。他的不幸的命运使他在那里结识了海涅，而后者却把他当

作“把黑格尔著作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来加以欢迎。海涅问他，

普鲁茨是不是他的笔名，对此卢格诚恳地表示了异议。但是海涅总

是无法改变我们的阿尔诺德就是普鲁茨的诗的作者这个观念。同

时海涅很快就发觉，卢格虽然没有天才，可是很成功地装成了一个

有坚强性格的人，因此，我们的朋友阿尔诺德引起了诗人关于阿塔

·特洛尔１７１的想法。虽然阿·卢格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给他的

旅居巴黎树立纪念碑，但是海涅为他完成了这一工作，这还是应该

归功于他的。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诗人献给了他一首著名的墓志

铭：

  “阿塔·特洛尔，一只跳舞的熊，

  作为一个丈夫，他色情，虔诚，壮实；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奸污，

  这个原始森林的短裤汉；

  舞跳得很坏，

  然而挺着绒毛蓬松的胸脯，自鸣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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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他也散发着恶臭，

  没有天才，可是倒有性格！”

在巴黎，我们的阿尔诺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和共产主义者

来往，并开始在“德法年鉴”１７２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而这

些文章的内容和他在前言中的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奥格斯堡的

“总汇报”使他注意到这件倒霉事，不过他以理智地退隐承受了这

个不幸。

为了弥补不善于社交这个天生的缺陷，我们的卢格学会了随

意重述几个他称之为“奇闻”的有趣的故事。长年利用这些“奇闻”

的习惯，竟使得一切事件、情况和关系对他来说都逐渐地变成了愉

快的或不愉快的、好的或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趣的或枯燥

无味的奇闻。巴黎的浮华、无数的新印象、社会主义、政治、皇宫１７３、

便宜的牡蛎，这一切竟把这个可怜虫征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

他的头脑里堆起了一堆永远存在的和难以消除的奇闻，而巴黎则

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奇闻库。至于他自己，竟也做出了这样的奇事，

竟想用锯末来替无产者做衣裳；而他平常对工业上的奇闻就颇有

癖好，但总是无法为实现这些奇闻找到股东。

当法国把政治上多少有点名气的德国人驱逐出境的时候，卢

格以ｓａｖａｎｔｓéｒｉｅｕｘ〔大学者〕的身分向杜沙特尔部长作了自我介

绍，因而摆脱了这种命运。也许，他在这里是指保尔·德·科克的

“拜月者”中的“学者”，这位学者称自己为学者的理由是，他会按特

殊方式把软木塞射到空中去１７４。

此后不久，阿尔诺德就到瑞士去了，他在那里遇见了前荷兰下

级军官、科伦地方的作家和普鲁士小税吏卡·海因岑。两人不久便

结成了莫逆之交。海因岑跟卢格学哲学，卢格则跟海因岑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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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卢格产生了一个迫切的要求，即只在德国运动中的更加

不学无术的人面前以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道地的〕哲学家的姿态出现。

可是在这方面命运使他每况愈下，最后只有一些属于“光明之

友”１７５派的僧侣（杜朗）、德国天主教神甫（隆格）和芬尼·列伐尔特

才认为他是哲学家。与此同时，德国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

强。施蒂纳的“唯一者”１７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一切自封的

新思想，使卢格的头脑混乱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必须下决心采取某

种重大的步骤了。于是，卢格在人道主义的庇护下得救了，德国的

一切糊涂虫，从罗伊希林到海德，都是用这种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狼

狈相的。这种词句尤其适合时宜的是，费尔巴哈刚刚“重新发现了

人”，阿尔诺德就拚命抓住了它，甚至到现在还不肯放弃。但是，阿

尔诺德在瑞士还有一个更加无比重要的发现，即“‘我’通过在公众

面前的再次出现把自己表现为有性格的人”。从这时起，在阿尔诺

德的面前展开了一片新的活动原野。他把最厚颜无耻的放肆和纠

缠提高为原则。卢格必须参与一切，到处出面干涉。一只母鸡要生

个蛋，如果不由卢格对这一“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１７７，那也不

行。无论如何都必须同随便哪一家地方报纸保持联系，因为在报纸

上可以完成“再次出现”。给报纸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他都得冠上自

己的名字并在里面尽可能地谈他自己，否则他就不写。这个“再次

出现”的原则必须运用在每一篇文章上，每篇文章都先是以书信的

形式在欧洲的和（从海因岑迁居纽约时起）美洲的报纸上发表，然

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最后再一次在全集里发表。

我们的卢格这样武装起来以后，可以回到莱比锡去叫那里的

人们明确地承认他是个“有性格的人”了。可是，他在这里找到的也

不尽是玫瑰花。他的老朋友，出版家维干德很成功地代替他充当了

２１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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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的角色，因为连一个空职位也没有，卢格陷入了忧郁的沉

思：一切“奇闻”都已毫无用处。突然，德国革命爆发了。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的阿尔诺德出乎意料之外地得救了。强大

的运动终于爆发了，在这个运动中，就连最迟钝的人也能顺顺当当

地随着大流走，因此，卢格立刻奔赴柏林，企图在那里混水摸鱼。因

为那里刚刚爆发革命，所以他认为建议改革是最合时宜的。他用这

个名字１７８创办了一张小报。革命前出版的巴黎的“改革报”
１７９
是法

国的一张最平庸、最无知和最枯燥无味的报纸。柏林的“改革报”证

明，它甚至可以超过它的巴黎的榜样；甚至在“理性的首都”也可以

毫无愧色地把这样难以想像的报纸呈献给德国公众。卢格的不善

辞令的特点似乎是最可靠地保障了隐藏在这种不善辞令后面的那

些思想的深刻内容，根据这个理由，阿尔诺德被选为布勒斯劳①出

席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在那里，他立刻找到机会以民主派左翼编

辑的身分带着荒谬的宣言出现。在其余的方面，他只是用欧洲各国

人民代表会议的宣言这种幻想来表现自己，他热心地附和大家的

关于普鲁士融合于德意志的愿望。后来，回到柏林以后，他却要求

德意志融合于普鲁士，而法兰克福则融合于柏林，而最后，当他想

起来要当萨克森的贵族的时候，他又要求德意志和普鲁士都融合

于德勒斯顿了。

他的议会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桂冠，相反地，他自己的那一帮

人由于看出他的迟钝和无能，而对他大失所望。同时，他的“改革

报”的业务也每况愈下，于是他认为，只有亲自回到柏林才能扭转

这种局面。作为“正直意识”的他，自然为自己的离去找到了具有

３１３流亡中的大人物——五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高度政治意义的借口，他并且还建议整个左翼同他一起退出议会。

这当然没有成功，于是卢格就一个人回到了柏林。在柏林，他发现

按照“德骚的榜样”（他这样称呼小的典型的民主立宪国家），最能

解决当前的冲突。后来，在维也纳被围的时候，他草拟了新的宣言，

号召弗兰格尔将军起来捍卫维也纳，反对文迪施格雷茨。他以签了

字的宣言已经排印好了为借口，使这个唯一的文件获得了民主派

代表会议１８０的批准。最后，当柏林也被围以后，卢格先生就到曼托

伊费尔那儿去，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报”的建议，可是这

些建议都遭到了拒绝。曼托伊费尔对他表示，再也没有比“改革

报”更好的反对派报纸了，“新普鲁士报”１８１要危险得多等等，天真

的卢格连忙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传播到德国各地。同时，阿尔诺

德醉心于消极抵抗１８２，并且自己实行起来了，他把报纸、编辑及其

他一切都交给命运去摆布，急忙溜之大吉。显然，积极逃跑是消

极抵抗的最彻底的形式。反革命进攻了，卢格头也不回地从柏林

逃到了伦敦。

在德勒斯顿爆发五月起义的时候，阿尔诺德同他的朋友奥托

·维干德和市议会一起成了莱比锡运动的领袖。他和他的这些同

事一起发表了告德勒斯顿人的强有力的宣言，请他们勇敢地战斗，

因为在莱比锡有卢格、维干德和本市的父老们守卫着，而守卫者也

受着上帝的保护。但是这个宣言刚一发表，我们的勇敢的阿尔诺德

便急忙离开，到卡尔斯卢厄去了。

在卡尔斯卢厄他也并不感到安全，虽然巴登人驻扎在尼喀河

畔，而形势也还远没有发展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步。他请求布伦坦

诺派他到巴黎去做大使。布伦坦诺开了他一个玩笑，让他做了十二

小时的大使，而在第二天早晨正好在卢格准备起程的时候从他那

４１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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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骗回了委任状。但是卢格还是同真正受到任命的布伦坦诺政府

的代表——许茨和布林德——一起到巴黎去了，他的举止非常奇

特，甚至连他自己过去的编辑奥本海姆也认为必须在官方的报纸

“卡尔斯卢厄日报”１８３上宣布，卢格先生完全不是作为官方人士到

巴黎来，而是完全“由自己负责”。有一次，当许茨和布林德带着他

去见赖德律－洛兰的时候，卢格突然中断了外交上的谈话，开始当

着法国人的面痛骂德国人，弄得他的同伴手足无措、窘迫不堪地退

了出来。６月１３日来到了，这一天大大地震动了我们的阿尔诺德，

他简直连什么理由都没有提出便逃跑了，并且一直到踏上了伦敦

这块自由的大不列颠的土地时才又镇静下来。后来，在提到这次逃

跑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狄摩西尼。

在伦敦，卢格先是企图宣布自己是巴登临时政府的大使。后来

他又企图以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的资格钻进英国新闻界，可

是到处碰壁，原因是英国人过于唯物，无法理解德国的哲学。此外，

当人们问起他的作品时，卢格只好以叹息来回答，与此同时布鲁

诺·鲍威尔的形象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因为，就拿他的

全集来说，也不过是一些重印过许多次的小册子！甚至连小册子

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印成小册子的报刊文章，实际上甚至连报刊

文章也不是，而只是从读过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片

段而已。必须重新做点什么，于是卢格给“先驱”写了两篇文章１８４，

在文章里他以描写德国民主派为借口，宣布“人道主义”在德国

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它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阿尔诺德·卢格，即（１）“当代的宗教”、（２）“民主和社会主

义”、（３）“哲学和革命”这几本著作的作者。这三本到现在还无

法在任何一个书店里找到的杰出的作品自然只是卢格的某些旧文

５１３流亡中的大人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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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还没有发表的新标题而已。与此同时，阿尔诺德又开始了他

每天的功课，把“晨报”１８５转载自“科伦日报”的一些文章重新译成

德文，这对他本身颇有教益，对德国公众也有利，只是使勃律盖曼

先生大吃了一惊。

他一无所成地回到了奥斯坦德，在那里他找到了为准备充当

德国流亡者中最聪明的糊涂虫①所必需的闲暇。

正如古斯达夫提倡素食，哥特弗利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

人的感情一样，阿尔诺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或者说

得确切些，是提倡这种人的无理性。和阿尔诺德·文克里特１８６一

样，他也没有发现自由的道路，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阴沟②。在德

国革命中，卢格就像路角上的一块写着“这里准许小便”的招牌那

样惹人注意。

但是，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通告和附函上来吧。通告没

有得到预期的反应，成立民主的统一的教会的初步尝试也毫无结

果。后来，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声明说，毛病只是出在卢格既不会讲

法语，也不会写德文。但是，大人物们立刻又重新行动起来了。

  Ｃｈｅｃｉａｓｃｕｎｏｌｔｒａｍｏｄａｅｒａｐｏｓｓｅｎｔｅ，

  Ｃｏｍｅｕｄｉｒｅｔｅｎｅｌｃａｎｔｏｓｅｇｕｅｎｔｅ．

  〔一人是另一人的奇妙的力量，

  详细情节，请听下一首歌曲。〕③

６１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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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皮话：德语中《Ｇａｓｓ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自由的道路”）和Ｇｏｓｓ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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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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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罗多芒特－海因岑１８７和古斯达夫同时从瑞士来到了伦敦。几

年来一直靠威胁要在德国铲除“暴君”为生的卡尔·海因岑，在二

月革命爆发后竟充满了前所未闻的勇气，决定重新踏上德国的土

地，到了舒斯特岛，以后又转往瑞士。在那里，在安全的日内瓦，他

又开始攻击“暴君和压迫者”，并利用机会宣布，“科苏特是个伟人，

但是他忘掉了雷汞”。由于厌恶流血，海因岑成了革命的炼金术士。

他幻想一种爆炸物，能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消灭整个欧洲反动势力，

而使用这种爆炸物的人连一个手指也不会烧伤。他特别厌恶在弹

雨下“散步”，讨厌普通的作战方法，因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信仰

是不能防御枪弹的。在布伦坦诺先生执政时期，他甚至冒险作了去

卡尔斯卢厄的革命旅行。由于在那里他没有得到预期的对他的伟

大功绩的奖励，他最初是决定去主编“叛徒”布伦坦诺的官方通

报①的。但是，当普鲁士人开始进攻的时候，他声明，他海因岑决

“不打算”为了叛徒布伦坦诺而“让人杀死”，并借口要组织精锐部

队（在这个部队里政治信仰和军事组织将相互补充，换句话说，即

军人的怯懦将被认作政治上的勇敢），要不断地追求这种模范的志

愿部队，他退却了，一直到重新回到瑞士的故土为止。“索菲亚从默

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１８８看来比罗多芒特的革命进军更富于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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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到瑞士后，他声明，德国已经再没有什么人了，真正的雷汞还没

有发现，战争不是靠革命信仰来进行，而是用普通的方法、用火药

和铅弹来进行的，现在他将开始使瑞士革命化，因为他认为德国已

经丢失了。在纯朴的被隔离的瑞士，由于当地讲的是完全走了样的

语言，罗多芒特倒可以被认为是德国作家，甚至是危险的人物了。

他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他遭到了驱逐，并由瑞士联邦出资将他

送到了伦敦。罗多芒特－海因岑没有直接参加欧洲的革命，但是毫

无疑问，他曾经为革命大大奔忙了一阵。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

他为了赶去帮助祖国，在纽约举行了“支援革命的捐款”，并且好容

易到达了瑞士边境。当三月革命在德国各邦遭到惨败的时候，他靠

了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资助从瑞士迁移到了拉芒什海峡的彼岸。他

很满意既能向革命征收款项作进攻之用，又能向反革命要钱作退

却之用。

在意大利的骑士叙事诗中常常出现威武的魁伟的巨人；他们

的武器是又粗又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们野蛮地乱

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围的树木。海因

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中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

粗壮结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做他应当成为伟大人物的标志。这

副笨重的体格影响到他的全部写作活动，他的写作活动也是粗笨

不堪的。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的，是连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

他甚至要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从上面看到他们。然而，当需要行动

的时候，《ｕｏｍｏｍｅｍｂｒｕｔｏ》〔“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在著作中或

法庭上寻找救星。因此，他一安全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便写了一

篇关于精神勇敢的文章。而在纽约我们的巨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内，经常挨一个叫李希特尔先生的人的毒打，以至原先只对后者处

８１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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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许罚金的治安法官，终于注意到他的行动带有目的性，判决侏

儒李希特尔先生因殴打而赔偿二百美元。

在这个一切都健康的巨大身躯上自然附有健康的人的思想，

海因岑先生深信，他是最富有这种思想的。按照这个健康的人的思

想的要求，海因岑先生这个天生的天才什么也不学习，在文学和科

学方面一无所知。由于健康的人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也叫做“他

特有的洞察力”，并根据这种思想向科苏特担保，“他已经深入到思

想的极限”），他学习只是靠道听途说或是靠报纸，因此他总是落后

于时代，总是穿着几年前就已经被著作界抛弃了的服装来炫耀自

己，而新的现代服装他还怎么也穿不惯，他把它们说成是不道德的

和无用的东西。但是，他对他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却坚信不移，而且

这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一向如此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每一个人都

应当赞同它，只有心怀恶意的、愚蠢的或是喜欢诡辩的人才不想理

解它。如此结实的体格，如此健康的人的思想当然也应当具有坚定

的端正的信仰，并且它们完全应当使对这些信仰的愚蠢的信任达

到极限。在这方面海因岑是做得最出色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

依靠信仰，拿信仰和每个论据相对抗，而对一切不理解他或是他

所不理解的人，他干脆都把他们说成是没有任何信仰、由于存心

不良和心怀恶意而否认像白昼一样明白的事物的人。他呼唤他的

缪斯——愤慨——来反对阿利曼１８９的这些可鄙的信徒：他咒骂，他

叫喊，他自吹自擂，他教训人，他吐沫飞溅地做着简直令人啼笑

皆非的空洞说教。他表明，谩骂式的文学如果被一个既不如白尔

尼那样机智又缺乏白尔尼那样的文学教养的人拿来运用，会弄成

什么样子。他的风格也和他的缪斯一样，永远是童话里的“袋子

里的小棍子！”１９０，但是，这里是一根极普通的小棍子，就是它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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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也不奇特，而且也没有刺。只有当他遇到某种科学上的东西的时

候，他才立刻踌躇起来。他的情况就像比林格斯盖特１９１的女鱼贩子

一样，有一次奥康奈尔同这个女商贩发生了争吵，奥康奈尔一个劲

儿地骂她：“你自己才是这样，你还要更坏，你这个等腰三角形，你

这个平行六面体！”，这样就骂得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从海因岑先生过去的经历中，应该指出，他在荷兰殖民地上虽

不曾做到将军，但是做到了下级军官。由于受此屈辱，后来他总是

批评荷兰人，说他们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以后，我们又在科伦看到

他做了小税吏，他用这个身分写了一个喜剧，在这个喜剧中他的健

康的人的思想竟枉费心机地想嘲弄黑格尔的哲学１９２。他在“科伦日

报”末版的地方闲话栏内感到非常自在，在那里他妄自尊大地议论

科伦的俱乐部（科伦的所有伟人都是从这个机构里产生出来的）里

发生的口角。他本人的不幸，以及他的父亲林务官海因岑同上司发

生冲突时所遭遇的不幸，就像健康的人的思想在各种微不足道的

私人冲突中的一般经历一样，在他看来都具有世界事件的性质。他

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一书中描述了这些不幸，这本书比费奈

迭的书１９３还要糟糕得多，书中除小官吏对上司的抱怨外，毫无其他

内容。这本书把他牵进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案子。虽然他在最坏的

情况下也不过是受六个月的监禁，可是他竟感到有杀头的危险，因

此逃到布鲁塞尔去了。他从那里要求普鲁士政府不仅保证他能自

由通行，而且为他完全废除法国的诉讼程序，并把他交付审理普

通犯罪案件的陪审法庭１９４；普鲁士政府颁布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以

普鲁士政府的“逮捕令”一文作了答复１９５；可是，在这篇文章里，

他宣传精神反抗和君主立宪，而把革命者说成没有道德的和狡猾

的人。他从布鲁塞尔转到了瑞士。在那里，如上所述，他会见了

０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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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阿尔诺德，并且除了他的哲学以外，还向他学会了非常有用的

发财致富的方法。正如阿尔诺德在论战中力图掌握对手的观点一

样，海因岑在咒骂中也开始掌握他所反对的新思想。他还没有来得

及成为无神论者，便怀着改宗者的热忱和激情，立刻向可怜的老福

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因为后者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晚年无缘

无故地也成为无神论者。他现在直接接触到的瑞士联邦共和国使

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他现在就希望在德

国也实行这样的联邦共和制。但是健康的人的思想也使他得出了

这样的结论：不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海因岑成了革命

家。他开始兜售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他以瑞士乡下佬的最粗鲁

的语调鼓吹立刻投入“战斗”，并以死亡来威胁所有的君主，世上的

一切灾祸的根源。他打算在德国成立一些委员会来募集出版和推

销这些小册子的资金，趁机不客气地进行大规模的勒索——在这

一笔生意中，属于他那一派的人先是被利用，然后是挨一顿臭骂。

这方面的情况伊茨施太因老头可以作详细的说明。这些小册子在

周游全国的德国酒商中为海因岑博得了很大的荣誉，这些酒商到

处都把他吹嘘成勇敢的“斗士”。

他从瑞士转到了美洲；在这里他虽然靠了瑞士乡下佬的风格

而被认为是个真正的诗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断送了纽约的

“快邮报”１９６。

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了欧洲，给“曼海姆晚报”１９７写了几篇关于

伟人海因岑到来的报道，出版了一本攻击拉马丁的小册子１９８，来报

复拉马丁和整个政府轻视他、对他的在美洲的德国人代表的委任

状置之不理的行为。他不想回普鲁士，因为，虽然发生了三月革命

和宣布了大赦，但是他认为他在那里仍然有杀头的危险。人民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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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召唤他。而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打算缺席当选为代表汉堡出席法

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他的理由是：既然他不是一个好演说家，那末

他就会更积极地投票。但是他失败了。

巴登起义结束后，他来到了伦敦，他极其愤怒地批评青年人，

因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大人物都由于这些青年人而被忘却，也被

这些青年人自己所忘却。他永远只是Ｉｈｏｍｍｅｄｅｌａｖｅｉｌｌｅ或

Ｉｈｏｍｍｅｄｕｌｅｎｄｅｍａｉｎ〔昨天的人或明天的人〕，却从来不是

Ｉｈｏｍｍｅｄｕｊｏｕｒ〔今天的人〕，特别不是ｄｅｌａｊｏｕｒｎéｅ〔坚决行动的

日子的人〕，因为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必须寻找同反动派斗争

的新工具。因此，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以便他能够以独裁者的身

分踏过深及踝骨的鲜血（当然是别人流的）。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出

丑。反动派曾出钱把他送到伦敦，现在他们应当用放逐出英国的办

法再把他免费送到纽约。可是，他的企图并没有实现，而只是惹得

法国激进派报纸把他叫做蠢货，说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只是因为

他从来不拿自身去冒险。但是为了冠冕堂皇地了解这件事情，他

……在前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了他的杀气腾腾

的、充满了血腥味的文章，——当然是为了现钱。

古斯达夫和海因岑老早就是互相敬仰的。海因岑把古斯达夫

说成圣贤，而古斯达夫则把海因岑说成斗士。海因岑几乎等不到欧

洲革命结束，就来结束“民主派德国流亡者之间的致命的纠纷”，并

重新开始他的３月以前的工作。他“提出了德国革命政党的纲领，

作为自己的建议和草案以供讨论”。这个纲领引人注意的是：它发

明了一个特殊的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任何部门，它负责建

立公共的运动场、格斗场（不是在弹雨下）和公园”；其次是它命令

“取消男子的优先权，尤其是在婚姻上的优先权”（特别是在战时采

２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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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突击策略的时候。见克劳塞维茨）。其实，这个纲领不过是海因

岑给古斯达夫的一纸外交照会：根本没有人注意它。这个纲领非但

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引起了这两只阉鸡之间的立即破裂。海因岑要

求为“革命的过渡时期”任命一个唯一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一定

要是普鲁士人，同时为了避免误会，他补充道：“士兵不能当独裁

者”。而古斯达夫则相反，要求三头独裁，其中除他以外，至少还应

当有两个巴登人。此外，古斯达夫还以为他已经发现，海因岑在急

忙公布的纲领里窃取了他的某种“观点”。这样，这第二次团结的尝

试就破产了，而根本未被世人承认的海因岑，又回去过他的隐居生

活，一直到他发现英国的土地使他再不能忍受而在１８５０年秋天到

纽约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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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古斯达夫和斋戒移民区

  不知疲倦的古斯达夫在他再一次打算和弗里德里希·博布

钦、哈贝克、奥斯渥特、罗森勃鲁姆、康海姆、格隆尼希和其他“杰出

的”人物共同成立流亡者中央委员会的企图遭到失败以后，就到约

克郡去了。在这里，奇妙的花园应当百花盛开，而满园争艳的也不

是阿耳契娜１９９花园里的邪恶，而是美德。一个很幽默的英国老头，

讨厌我们的古斯达夫的理论，他抓住了他的话柄，在约克郡给了他

几摩尔根沼泽地，附上一个必须执行的条件即要他在那里建立“斋

戒移民区”，在这个移民区里严禁吃肉、吸烟和喝酒，只允许素食，

每个移民每天早晨都必须读一章司徒卢威关于国家法的著作，以

代替祈祷。此外，移民区还必须自力更生。古斯达夫带了他的阿马

利亚、黄口小儿士瓦本人施瑙费尔和其他几个战友顺从地出发了，

并且建立了“斋戒移民区”。关于这个移民区能说的只是：在那里，

不是一片“繁荣安乐”的气象，而尽是教化和烦恼与消瘦的无限“自

由”。就这样，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的古斯达夫发现了一个巨大

的阴谋。他的伙伴们没有像他那样的反刍的习惯，他们厌恶素食，

因而决定背着他宰掉唯一的一头老奶牛，而这头奶牛的牛奶却是

“斋戒移民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古斯达夫对于如此恶意地对待一

个同类的行为惊骇异常，痛哭流涕，他愤怒地宣布，移民区解散了，

而既然他这次仍然无法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或者建立某种

“临时政府”，于是他决定去当一个湿的教友派信徒２００。

４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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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决不适于奥斯坦德的隐居生活并向往着“再次出现”于公众面

前的阿尔诺德听到了古斯达夫的不幸的消息。他立刻决定赶回英

国，踏着古斯达夫的肩爬上欧洲民主派五巨头之一的地位。事情是

这样：当时由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和达拉什成立了欧洲中央委员

会２０１，其首脑是马志尼。卢格嗅到了这里还有一个空位。马志尼固

然可以把由他自己一手造成了将军的恩斯特·豪格任命为他的

“流亡者”２０２的德国撰稿人，但是，即使从面子来考虑，他也不可能

让这个毫无名声的人充当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的卢格知

道，古斯达夫还在瑞士就认识了马志尼。他自己虽然也认识赖德律

－洛兰，但是可惜他不认识自己。于是，阿尔诺德在布莱顿住了下

来，开始时好和同情纯朴的古斯达夫，答应和他一起在伦敦创办

“德国旁观者”，甚至由他出钱来共同经营罗泰克－韦尔凯尔的政

治科学辞典的民主派版本。同时，他把我们的古斯达夫作为大人物

和撰稿人介绍给一家德国地方报纸，这些报纸他按照自己的原则

总是把它们放在手边的（这一次命运落到了“光明之友”派教士杜

朗的“不来梅每日纪事”２０３的身上）。彼此互赖互助。古斯达夫把阿

尔诺德介绍给马志尼。因为阿尔诺德讲的是别人完全不懂的法语，

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大人物的姿态，尤其是以德国“思想家”的

姿态自荐于马志尼。饱经世故的意大利狂热者第一眼就看出了阿

尔诺德是他所需要的人，是一个ｈｏｍｍｅｓａｎｓｃｏｎｓéｑｕｅｎｃｅ〔无关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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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人〕他可以在他的反罗马教皇的训谕上以德国人的名义签名。

于是，阿尔诺德·卢格便成了欧洲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

轮子。当一个亚尔萨斯人间赖德律，他怎么会产生同这种《ｂêｔｅ》

〔“蠢货”〕联合的念头，赖德律刻薄地回答道：《ＣｅｓｔＩｈｏｍｍｅｄｅ

Ｍａｚｚｉｎｉ》〔“他是马志尼的人”〕。当有人间马志尼，为什么他要和赖

德律这个毫无思想的人联合的时候，老滑头回答道：《Ｃｅｓｔ

ｐｒéｃｉｓｅｍｅｎｔｐｏｕｒｑｕｏｉｊｅｌａｉｐｒｉｓ．》〔“这正是我选中他的原因。”〕

马志尼本人有充分理由摆脱开有思想的人。而阿尔诺德·卢格却

感到他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有时甚至把布鲁诺·鲍威尔

也忘记了。

当他必须签署马志尼的第一个宣言的时候，他忧郁地想起了

他在哈雷反对利奥教授和在瑞士反对福伦老头的时刻，前一次他

还是神圣三位一体的学说的信徒，而后一次则是人道主义的无神

论者了。而这一次却要同马志尼一起反对君主，保卫上帝。这时，

我们的阿尔诺德的哲学良心已经由于他同称他为哲学家的杜朗及

其他教士的交往而大大地堕落了。最近，我们的阿尔诺德已完全

无法摆脱某种宗教上的弱点，此外，他的“正直意识”又在对他

悄悄地说：“签名吧，阿尔诺德！Ｐａｒｉｓｖａｕｔｂｉｅｎｕｎｅｍｅｓｓｅ〔为巴

黎作弥撒是值得的〕２０４。决不能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ｒ〔在异国的〕欧洲临时

政府中白白地充当无关紧要的委员！想想吧，阿尔诺德！每两星

期在宣言上签一次名，而且是作为《ｍｅｍｂｒｅｄｕ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ｅ

ｍａｎｄ》〔“德国议会议员”〕置身于欧洲最伟大的人物的集团里！”

于是阿尔诺德汗流浃背地签了名。他喃喃自语道：“真是奇妙的怪

事！Ｃｅｎｅｓｔｑｕｅｌ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ｐａｓｑｕｉｃｏｕｔｅ〔万事开头难〕。”他在

头天晚上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后面这句话。然而，对阿尔诺德的考

６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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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还没有完结。欧洲中央委员会向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西里西

亚的波兰人、瓦拉几亚人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以后，现在轮到德国

了，好在这时正好爆发了布隆采尔城下的大战２０５。马志尼在草稿中

攻击了德国人缺乏世界主义精神，尤其是攻击他们没有必要傲慢

地对待意大利的腊肠商、流浪乐师、糖果点心商、玩土拨鼠者和捕

鼠器贩卖商。阿尔诺德虽受此羞辱，却什么都一口承认下来。他甚

至声明，同意将提罗耳省的意大利语部分和伊斯的利亚半岛让给

马志尼。但是这还不够。不仅必须忠告德意志民族，而且还应当给

它的软弱的一面以影响。阿尔诺德这次受命发表本人的意见，因为

他代表了德意志部分。这时他的感受就像应考的约卜西２０６一样。他

沉思地搔着后脑勺，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含糊地说：“从塔西佗时代

起，德意志的弹唱诗人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冬天里在所有的山上

生起篝火，以便烤脚。”

马志尼微笑地说：“弹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和所有的山上的篝

火！这对德意志的自由并无帮助！”于是，弹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出

上的篝火和德意志的自由都被当作给德意志民族的小费而收入了

宣言２０７。阿尔诺德·卢格自己也很奇怪，居然通过了考试，并且第

一次懂得，管理世界并不需要有多少智慧。从此，他比任何时候都

更鄙视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写出十八部巨著的布鲁诺·鲍威尔

了。

当阿尔诺德在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仆从座位上这样为马志尼签

署反对君主保卫上帝的好战宣言的时候，和平运动在科布顿的领

导下不但席卷了英国，甚至越过了德意志海，这才使骗子手美国佬

艾利修·巴里特和科布顿、尧普、日拉丹以及印第安人卡－基－加

－基－瓦－瓦－贝－塔得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和平代表大

７２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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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２０８
。我们的阿尔诺德也手痒痒的，很想趁这个机会实现他的“再

次出现”，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宣言。因此，他自命为这个法兰克福

会议的通讯委员，并且向那里寄去了乱得一塌糊涂的和平宣言，这

篇宣言是他用他的思辨的波美拉尼亚文照科布顿的演说改写成

的。有几个德国人向阿尔诺德指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好战立场

同他的教友派信徒的和平宣言之间有矛盾。对此他通常是这样予

以反驳：“这里是存在着矛盾的。这就是辩证法。我在年轻时研究

过黑格尔。”而“正直意识”则这样安慰他：马志尼不懂德文，因此很

容易蒙混他。

刚刚在赫尔登岸的哈罗·哈林对他的庇护也预示了阿尔诺德

同马志尼的关系有巩固的希望。哈罗·哈林以一个新的、非常出色

的人物登上了舞台。

８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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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的民主派流亡者的伟大戏剧的序幕，还在十八

年前就已经揭开了，这个序幕就是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的蛊惑民心的流

亡者。虽然这样长的时间已经足以把这首批流亡者中的很大一部

分从舞台上清除出去，然而还是有几个可尊敬的残余人物存留下

来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本身活动的结果泰然处之，他们

继续操着鼓动家的行业，拟定包罗万象的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和向

左右散发宣言。显然，这些经验丰富的骗子在通晓事务方面比新的

一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由十八年来玩弄阴谋、勾结、诡计、宣言、

欺骗和个人突出的实践经验所获得的这套办事本领，使马志尼先

生在掌握了三个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傀儡之后，有勇气和信心宣

布自己就是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

谁也没有像我们的朋友哈罗·哈林那样由于时势而处于成为

典型流亡者鼓动家的更有利的地位。而他也的确成了我们的一切

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诺德们、古斯达夫们和哥特弗利

德们多少是有意识地并且多少是成功地竭力加以摹仿的榜样；他

们也许能做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不利的情况的话）和他平起平

坐，但是未必能够高他一筹。

哈罗像凯撒一样自己描写了自己的功勋（１８５２年于伦敦）２０９。

他生于“金弗里亚半岛”①，属于有先见的北弗里西安人种，这个人

９２３流亡中的大人物——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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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通过克雷门特博士证明了，世界上一切伟大民族都起源于它。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力求“用行动来证明他对各族人民的事业的

忠诚”，因而于１８２１年出发前往希腊。显然，从青年时代起，朋友哈

罗就认为，他负有前往一切发生了任何骚乱的地方的使命。后来，

他

“由于奇妙的命运而来到了专制制度的发源地，直接靠近了沙皇，而在波

兰的时候，仔细观察了君主立宪的伪善的性质”。

因此，还在波兰时哈罗就已经为自由而战了。但是，“华沙陷落

后的欧洲历史上的危机使他陷入了深思”，而这次深思却使他产生

了关于“国籍民主”的思想：他立刻把这一思想“发表在１８３２年３

月于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各族人民’这本著作里”。关于这一著作必

须指出，人们差点在汉巴赫大典２１０上引用了它。与此同时，他发表

了他的“共和主义的诗篇：‘血滴’、‘扫罗王的历史，或君主政体’、

‘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并主编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杂志

“德意志”２１１。所有这些著作，甚至他的一切未来的著作，突然幸运

地于１８３１年１１月４日遭到了联邦议会的禁止。这正是光荣的战

士所缺少的，现在他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戴上了受难者的花

冠。于是，他可以高呼：

“我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它

们大部分是免费奉送的。其中有几部的收入甚至不能抵销出版费的开支。”

但是新的荣誉等待着他。还在１８３１年１１月，韦尔凯尔先生就

在一封长信里，枉费心机地企图“说服他走向立宪主义的垂直的地

平线”。以后，在１８３２年１月，普鲁士在国外的著名的代理人马

尔滕先生到他那里去，建议他为普鲁士服务。两次推崇居然都是

来自敌人方面！可以说，马尔滕的建议“无意中”唤起了他的 

０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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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希望：复活斯堪的那维亚国际这个观念，来对抗这种王朝的背叛行

为”，并且“从这时起至少是已被遗忘了一百年的‘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已经

复活了”。

这样，来自南日德兰半岛的、不清楚自己是德国人还是丹麦人

的、我们的北弗里西安人至少得到了一个幻想的国籍，而由此所得

到的第一个结果却是：汉巴赫人不想同他打交道了。

通过这些事件，哈罗的地位有了保障。争取希腊和波兰自由的

老战士，“国籍民主”的发明者，重新发现了“‘斯堪的那维亚’这个

词”的人，由于联邦议会的禁令而得到公认的诗人，思想家和新闻

工作者，受难者和立宪主义者、专制政体拥护者和共和主义者竞相

争夺的、连敌人也尊敬的伟大人物，加上又是一个头脑空虚和糊涂

得足以相信自己伟大的伟大人物，——他还有什么不幸呢？但是，

随着荣誉的增高，哈罗作为一个严格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增高

了。应当写一部巨著，以引人入胜的和通俗的形式、用艺术的笔调

来综合关于自由的伟大学说、国籍民主的思想，以及在他心目中正

在觉醒的青年欧洲的一切高尚的爱好自由的愿望。这样的著作只

有头等的诗人和思想家才写得出来，而能够成为这样的诗人和思

想家的也只有哈罗。于是便出现了“戏剧集‘人民’”的头三部，“而

总共则有十二部，其中有一部是用丹麦文写的”，作者为这一著作

贡献出自己生命中的整整十年。可惜，这十二部书中有十一部“至

今还只是些手稿”。

然而，同缪斯的甜蜜的交往维持得并不很久。

“１８３２—１８３３年冬天，运动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法兰克福的悲

剧性的混乱中遭到了失败。当时我受委托在４月６日深夜占领克尔要塞〈？〉。

人和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

１３３流亡中的大人物——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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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哈罗也不得不离开，而到法国内地

去，在那里他写成了他的“一个人的话”。已经准备好向萨瓦进军的

波兰人召唤他从那里到瑞士去。在那里，他成了“他们的司令部的

同盟者”，还写了两部戏剧集“人民”，并且在日内瓦认识了马志尼。

然后，这一帮由波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冒险家组成的硫

黄党２１２在高贵的拉莫里诺的率领下，向萨瓦进行了有名的侵犯
２１３
。

在这次进军中，我们的哈罗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和毅力的价值”。但

是，因为其他自由战士都像哈罗一样感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而对于自己的“毅力”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结果很糟，这一伙人回

到瑞士的时候，已经土崩瓦解，东逃西散了。

为了使这群流亡的骑士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于暴君是多么可

怕，仅仅这一次进军是不够的。当七月革命的回声还在法国、德国

或意大利以个别起义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时候，当还有人拥护我们

的流亡的英雄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只是行动起来的全体群众中

的一分子，虽然是多多少少享有特权的领导分子，但终归还是一分

子。随着这些起义的力量的逐渐消失，随着广大的群众即“懦夫”、

“漠不关心的人”、“缺乏信仰的人”日益嫌弃起义的把戏〔Ｐｕｔｓｃｈｓ

－ｃｈｗｉｎｄｅｌｅｉ〕，而我们的骑士也感到自己愈来愈孤单，于是他们的

妄自尊大也就开始滋长起来了。既然整个欧洲都变得那样怯懦、愚

蠢和自私自利，那末，在他们自己看来，忠于事业的人的出现是多

么必要！这些人像献身者一样胸怀仇视暴君的神圣火焰，并为未来

的更勇敢的下一代保存了伟大时代的美德和对自由的热爱的传

统。如果连他们也背叛了事业，那末暴君就要永远得救了。于是，

像１８４８年的民主派一样，他们在每一次的失败中都吸取了新的必

胜的信心，并且日益变成生活资料大成问题的游侠唐·吉诃德。采

２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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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可以创立他们的最伟大的功绩，即成立

“青年欧洲”２１４了，这个同盟的由马志尼拟定的关于团结友爱的宣

言，于１８３４年４月１５日在伯尔尼签署。哈罗以下面的身分参加了

这个同盟，这就是

“中央委员会的发起人，被授予公民权的‘青年德意志’和‘青年意大利’

的成员，同时又是斯堪的那维亚支脉的代表”，他“直到今天还代表”这一脉。

团结友爱宣言签署的日子，对于我们的哈罗来说，成了伟大世

纪的开端：纪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往前计算和往后倒算的，就像过

去一直是从基督降生日开始一样。这个日子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顶

点。他是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异国的〕欧洲几头独裁中的一头，虽然他并

没有名闻世界，但总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在他后面，除

了他的无数尚未出版的著作、几个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和一打

堕落的政治骗子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

断言，各族人民都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一切大人物的特点：当代

并不承认他们，而正因为如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这个未来，我

们的哈罗已清清楚楚地带在自己的背包里了，这个背包就是团结

友爱宣言。

可是从这时起，哈罗开始倒霉了。他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

“‘青年德意志’于１８３６年脱离了‘青年欧洲’”。但是德国因此而受

到了惩罚，也就是由于这一脱离，“１８４８年春天，德国对于民族运

动毫无准备”，所以一切事情的结局都是如此地可悲。

但是这时出现的共产主义使我们的哈罗感到更为沉痛。在这

里，我们听说，共产主义的发明者不是别人，而是

“柏林来的老脸厚皮的约翰奈斯·弥勒，１８３１年在阿尔坦堡出版的关于

３３３流亡中的大人物——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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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政治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的作者”，他到英国去了，在那里他“除了每

天早晨在斯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照料猪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共产主义流行病很快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中间传播

开来，而且它已经成了我们的哈罗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的著作

的唯一的销售市场因此封闭了。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

检查”，可怜的哈罗直到现在还遭到这种苦难，而且正如他忧郁地

承认的，我在的苦难甚至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沉重，“他的戏剧

‘王朝’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甚至把我们的哈罗赶出

了欧洲，他到了里约热内卢（１８４０年），在那里他曾充当了一个时

期的艺术家。他“忠实地遵循着时代的精神”，在那里出版了

“斯堪的那维亚之诗’（两千册），这部作品，从这时起由于在水手中流行

而成了海洋上的作品”。

但是可惜，“由于对‘青年欧洲’的毫不苟且的责任感”，他很快

又回到了欧洲，

“他连忙到伦敦去看马志尼，并且在那里很快就看出了共产主义对欧洲

人民事业的危险性”。

新的功勋等待着他。邦迪埃拉兄弟已作好了远征意大利的准

备２１５。为了支援他们的这一事业和向专制制度进攻，哈罗

“又回到了南美，预备同加里波第共同为了人民的未来，用暴力协助南美

合众国的成立”。

然而，专制君主识破了他的意图，于是哈罗便急忙躲了起来。

他到纽约去了。

“在海洋上航行的时候，我展开了频繁的脑力活动，除了其他作品之外写

４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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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属于戏剧集‘人民’的‘思想的权力’，这部作品到现在同样地还只是一份

手稿。”

他随身带着一个臆想的地方组织《Ｈｕｍａｎｉｄａｄ》〔“人类”〕的委

任状从南美到达了纽约。

二月革命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用法文写了“苏醒了的法国”一

书，而在启碇去欧洲的时候

“我又一次把自己对祖国的爱永记在诗集‘斯堪的那维亚’中的几首诗

里”。

他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这里，他发现

“离开了二十七年后，国际法、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

被弄得无比混乱，这些概念就像腐烂的稻草一样乱七八糟地堆在党派的暴怒

和民族的仇恨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里”。

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

“从１８３１年起，我的政治著作，以及我的一切意愿和活动，在祖国的这些

边疆地区便不被人们所知”。

奥古斯滕堡党
２１６
十八年来一直以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ｓｉｌｅｎｃｅ〔沉

默的阴谋〕来窒息他。为了摆脱这个不幸，他带了军刀，拿着一支步

枪、四支手枪、六把匕首，来号召成立志愿部队；但是这一切都徒劳

无益。作了各种冒险之后，他最后在赫尔上了岸。在那里，他急忙

公布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另一封是给

斯堪的那维亚人和德国人的，而且据说也给伦敦的两个共产主义

者寄去了一张字条，内容是：

“我代表一万五千个挪威工人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

虽然发出了这一奇怪的通知，但是由于过去的团结友爱宣言，

５３３流亡中的大人物——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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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又成了欧洲中央委员会的谦逊的伙伴，同时又是

“太晤士河畔的格累夫森德的守夜人和佣人，在那里，在我被怀疑弄虚作

假之前，我要用九种不同语言为不久前成立的经纪商行寻找商船船长，这至

少是哲学家约翰奈斯·弥勒在照料猪的时候所没有遇到过的事”。

哈罗把他的充满了丰功伟绩的生活总结如下：

“除了诗歌以外，很容易算出，我献给民主运动的德文著作有一万八千册

以上（按照汉堡的行市，每册价格从十先令到三马克，总价值约二万五千马

克），没有一次收入能抵销出版费的支出，更不用说，我根本就没有从这里面

得到任何收入来维持我的生活。”

关于我们的来自南日德兰的拉曼彻的蛊惑人心的探险家的冒

险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在希腊和巴西，在维斯拉河和拉普拉塔

河，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纽约，在伦敦和瑞士，忽然是“青年

欧洲”的代表，忽然是南美的《Ｈｕｍａｎｉｄａｄ》〔“人类”〕的代表，忽然

是艺术家，忽然是守夜人和佣人，忽然又是推销自己的著作的书

商；今天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中间，明天在南美人中间，后天又在

商船船长中间；他得不到承认，被人一脚踢开，孤独一身，默默无

闻，但是又到处都以自由的游侠姿态出现，深深地蔑视一般市民的

行业，——我们的英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始

终是个以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著称的糊涂虫。他不顾整个世界，总

是滔滔不绝地说话、写作和发表文章，把自己说成１８３１年以来推

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要车轮。

６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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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阿尔诺德虽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他

辛勤劳动的目的。由于马志尼的恩宠，他成了德国的代表，因此他

一方面至少应当得到德国流亡者对这一称号的确认，另方面应当

把承认他的领导的人们拿出来给中央委员会看。固然，他断定在德

国他“背后有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但是，当马志尼和赖德律在

卢格脸上只看到前面一部分的时候，这后面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引

起他们的信任。一句话，阿尔诺德必须在流亡者中间给自己制造

“轮廓鲜明的”尾巴。

这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来到了伦敦，和他一起来的，或者

不如说紧跟着他来到的还有许多被驱逐的人，一部分来自法国，一

部分来自瑞士和比利时，这就是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奥本海姆、席

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这些新来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已在瑞

士受过建立临时政府的训练，他们给伦敦流亡者的生活带来了一

股新鲜空气，而对我们的阿尔诺德来说，这真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

机。同时，海因岑在纽约重新当上了“快邮报”的主编，因此，阿尔诺

德现在已有可能除了在不来梅的小报①上以外，还在大洋的彼岸

实现他的“再次出现”。如果阿尔诺德有一天找到了自己的施特罗

特曼的话，那末这个施特罗特曼一定会认为１８５１年头几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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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邮报”全是不可估价的资料。阿尔诺德在排出他那丰富的文学

排泄物时所表现的那种无限庸俗的空谈，那种愚蠢、无耻和纯粹像

蚂蚁般的勤勉以及妄自尊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海因岑把阿尔

诺德描绘得俨然是欧洲的一股强大的力量，阿尔诺德则把他的海

因岑看作美国报界的贤哲！他告诉他欧洲外交的秘密，特别是流亡

者的世界历史中每天的最新变化；有时，为了向美国公众报道伟大

的阿尔诺德的某些《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ｂｌ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举世闻名的举

动”〕，他以伦敦和巴黎的匿名的通讯者的身分出现。

“阿尔诺德·卢格又一次使共产主义者陷入了困境。”——“阿·卢格昨

天〈巴黎的来讯，但日期出卖了狡猾的老笨伯〉作了从布莱顿到伦敦的散步。”

还有：“阿尔诺德·卢格写信给卡尔·海因岑说：‘亲爱的朋友和编辑……马

志尼向你致意……赖德律－洛兰允许你翻译他的论６月１３日的文章’”如此

等等。

关于这一点，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说道：

“我在卢格的信中〈在“快邮报”上〉看到，海因岑向卢格〈秘密地〉大肆吹

嘘他的报纸在美国的重要性，而卢格对他则以欧洲强国的政府自居。只要卢

格给海因岑报道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他总不放过机会附带说，可以让合众国

的其他报纸转载这一新闻。好像它们都认为这一消息很有价值，都在等待卢

格的允许似的。顺便说说，虽然有卢格先生的话和许诺，但是我还一次也没有

看见这些重要新闻在什么地方转载过。”

卢格老大爷利用这张小报，就像利用“不来梅每日纪事”一样，

也是为了用下面这类阿谀奉承的话来罗致新到的流亡者：现在这

里有天才诗人和爱国者金克尔，伟大的作家施特罗特曼，如此可

爱、如此勇敢的青年人叔尔茨，此外还有许多杰出的革命统帅等等。

同时，为了和马志尼的委员会相对立，成立了平民的欧洲委员

会，委员会的拥护者是“流亡者下层”和属于欧洲各民族的全部流

８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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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下等人。当布隆采尔城下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们发表了宣言，

在宣言上签署的有下面这些杰出的德国人：格贝尔特、迈尔、迪茨、

谢特奈尔、沙佩尔、维利希。这个用非常独特的法文写成的文件把

下面的消息当做最新的新闻报道说：暴君们的神圣同盟这时（１８５０

年１１月１０日）已武装了一百三十三万士兵，在他们后面还有七十

万武装起来的君主政体的仆役作为后备，“德国的报纸和委员会本

身的联系”使它有可能知道华沙代表会议２１７的旨在屠杀欧洲一切

共和党人的秘密计划。因此，宣言最后必不可免地号召武装起来。

这个宣言（收到这份宣言的“祖国报”２１８给它一个外号，把它叫做法

农—卡佩隆—古泰宣言）遭到了反革命报刊的残酷无情的嘲笑。

“祖国报”称它为

“ｄｉｉｍｉｎｏｒｕｍｇｅｎｔｉｕｍ〔二流伟人的〕宣言”，写得毫无色彩，毫无风格，只

是戴了几朵《ｓｅｒｐｅｎｔｓ》〔“蛇”〕、《ｓｉｃａｉｒｅｓ》〔“雇佣的凶手”〕和《é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ｓ》

〔“血腥的屠杀”〕这类可怜的雄辩之花。

“比利时独立报”
２１９
报道说，它的起草人都是些《ｓｏｌｄａｔｓｌｅｓ

ｐｌｕｓｏｂｓｃｕｒｓ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民主派中的无名小卒”〕，并且说，

虽然该报所持的是保守派方向，但这些可怜虫把宣言送给它在伦

敦的记者。他们极其渴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该报为了

给以惩罚，恰巧不想刊载这些签名。这些骑士尽管向反动派讨好，

但是仍然无法使人承认他们是阴谋家和危险人物。

这一新的竞争机构促使阿尔诺德加强他的活动。因此，他企图

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人共同创办一张名叫“人民

之友”（《Ｖｏｌｋｓｆｒｅｕｎｄ》）的报纸，或者，如果古斯达夫坚持的话，那

就叫“德国旁观者”。但是事业遭到了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其余的伙

伴反对阿尔诺德作保护人，一部分原因是“多情善感的”哥特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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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要求稿费付现款，可是阿尔诺德坚持汉泽曼的观点：在金钱问题

上没有感伤派的地位２２０。阿尔诺德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专门的目

的，这就是向读者协会——由工资优厚的工人和小资产者组成的

德国钟表工人俱乐部勒索钱财。但是，就连这件事也没有成功。

但是，不久又有了阿尔诺德“再次出现”的新机会。赖德律和他

的法国流亡者中的追随者，不能白白地放过２月２４日（１８５１年）

而不举行庆祝欧洲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不过出席的只有

法国人和德国人。马志尼没有来，寄来一封信表示谦意。哥特弗利

德出席了纪念会，但是盛怒而回，因为他的无声无息的出现并没有

引起预期的奇妙的效果。阿尔诺德的遭遇是惨痛的：他的朋友赖德

律装做不认识他；而他走上讲台后，竟惊慌失措到这样一种程度，

连得到他的上峰同意的法文演讲稿也没有掏出来，只是用德语含

糊地讲了几句话，之后又叫了一句：《Ａｌａ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为恢复革命而斗争！”〕，便在大家都很不满意的情

况下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同一天，在上述竞争委员会的旗帜下举行了反宴会。路易·勃

朗恼恨马志尼—赖德律的委员会一开始没有吸收他参加，因而加

入了平民流亡者队伍，并声明“必须也消灭天才的贵族！”流亡者下

层全到齐了。宴会由侠义的维利希主持。大厅里挂满了锦旗，墙上

赫然排列着伟大的人民活动家的名字：加里波第和科苏特之间是

瓦尔德克，布朗基和卡贝之间是雅科比，巴尔贝斯和罗伯斯比尔之

间是罗伯特·勃鲁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路易·勃朗尖声尖气地

宣读了他的老应声虫，即未来的社会共和国的贵族、１８４８年在卢

森堡宫里开会的代表们２２１的献词。维利希宣读了来自瑞士的献词，

这个献词上的签名有一部分是用虚假的借口骗取到的，由于不知

０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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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寸地公布了这些名字，在献词上签名的人后来大批地遭到了放

逐。德国没有寄来献词。然后便是演讲。尽管充满了无限的团结

友爱的感情，但是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无聊的神情。

这个宴会引出了一件大有教益的丑事，这件丑事就像平民流

亡者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英雄业绩一样，被反革命报纸拿来

大肆宣扬。最稀奇的是，在这个宴会上有一个叫做巴特尔米的人当

着路易·勃朗的面宣读了对布朗基的夸张的颂词。但是不久真相

就大白了。“祖国报”发表了布朗基应特别的请求而从贝尔－耳岛

监狱中寄出来的献词２２２。在献词中布朗基尖锐而公正地抨击了

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中的所有的委员，尤其是路易·勃朗先生。“祖国

报”故作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个献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

·勃朗立刻在“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

根本没有给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献词。委员会方面以勃

朗、维利希、朗道夫、沙佩尔、巴特尔米和维迪尔诸先生为代表

同时给“祖国报”送去一个声明，说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

献词。但是“祖国报”在它向转寄献词原文给它的布朗基的妹夫

安都昂先生查明实际情况以前，并没有发表达一声明。它把安都

昂先生的回答发表在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声明下面，安都昂在回

答中说，他把献词寄给了声明的签署人之一，即巴特尔米，并收

到了他的关于献词已收到的通知。这以后，巴特尔米先生不得不

声明，他撒了谎，他确实收到了献词，但是认为献词写得不恰当

而把它压下了，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还在这以

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法国上尉维迪尔，没有通知巴特尔米便

写了一封信给“祖国报”，在信中他声明说，军人的荣誉感和对真

理的向往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维利希及其他在委员会

１４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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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的人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六

个而是十三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献词，大家讨论了这个献

词，经过了长久的辩论之后，以七票对六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这个

献词。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六个委员中的一个。

当“祖国报”在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特尔米先生的

声明时，它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它发表这一声明时加上了下面的

“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蛊

惑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来的

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是

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蒙

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

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

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由于对写作的

同情心，我们因此刊载了‘公民’巴特尔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

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著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

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证这个献词的存在而互相辱骂

以至撕打起来了。”

２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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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真正发展的力量”（用我们的阿尔诺德的“通体美丽的”话来

说），是在下面。２月２４日卢格在国外给自己出了丑，又连累了德

国流亡者。少数还想同他一起工作的流亡者感到失去了信心和得

不到支持。阿尔诺德把一切都归罪于流亡者中间的纠纷，并且比从

前更坚决地主张团结起来。他已经出了丑，却还在渴望获得新的机

会再一次给自己出丑。

因此，维也纳三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就被利用来组织一次德国

人的宴会。侠义的维利希拒绝参加，因为他属于“公民”路易·勃

朗，不能同属于“公民”赖德律的“公民”卢格一起工作。前议员赖辛

巴赫、施拉姆、布赫尔等人也避免接近阿尔诺德。因此，出席的有

（除了不发言的客人以外）马志尼、卢格、司徒卢威、陶森瑙、豪格、

隆格、金克尔，他们都发表了演说。

卢格的演说“愚蠢透顶”，就连他的朋友也这么说。但是出席宴

会的德国公众还要忍受更大的苦难。陶森瑙的小丑戏、司徒卢威的

呻吟、豪格的空谈，隆格的哭诉弄得大部分听众等不到听善于词令

的耶利米－金克尔２２３准备在最后上点心时发表的演说，都纷纷溜

走了。哥特弗利德以受难者的身分，“代表受难者”，并且为了受

难者向所有的人，“从争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色共和党人”，发

表了悲伤的调和词。他们全都照共和党人的样子悲切地呻吟，在

个别场合下，如金克尔，甚至仿照红色共和党人的样子呻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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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全都带着惊羡的心情五体投地地拜倒于英国宪法之

前，——“纪事晨报”２２４在第二天早上就提醒他们注意这种矛盾。

但是，在同一天晚上，卢格仍然达到了自己想望的目的，这可

以从发表的宣言中看出，我们现在把宣言中最精彩的地方摘引如

下：

告德国人！

“祖国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我们，下面的签名人，现在，在你们吩咐之前，

成立了德国事务委员会〈什么样的委员会都是一样〉。

“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给我们派来了阿尔诺德·卢格，巴登的革命

派来了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维也纳的革命派来了恩斯特·豪格，宗教运动

派来了约翰奈斯·隆格，监狱送来了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我们建议社会民

主派的工人们给我们派来自己的代表。

“德国的弟兄们！事变夺去了你们的自由……我们知道，你们不能永远放

弃你们的自由；至于说到我们，我们是不惜用一切手段〈不论是成立委员会或

发表宣言，这是阿尔诺德可以证明的〉来加速恢复自由的。

“当我们……当我们支持马志尼的公债并为它作担保的时候，当我们

……当我们……成立各国人民的神圣的同盟来对抗他们的压迫者的非神圣

的同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你们衷心希望做的事情……自由在人类

的世界论坛的法庭面前对暴君们进行了伟大的审判〈在阿尔诺德当检察长

时，“暴君们”可以安心地睡觉〉……火灾、谋杀、破坏、饥饿和破产不久就会成

为德国的普遍命运。

“请你们把目光从德国转向法国，法国全国正燃烧着怒火，比任何时候都

一致要求自由〈见鬼，谁能预见到１２月２日！２２５〉。请看看匈牙利，甚至克罗地

亚人也站到了自由的一边〈多亏“德国旁观者”和卢格发明的由锯末制造的衣

服〉。并且请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波兰是永垂不朽的〈这

已由达拉什先生秘密的托付给他们了〉。

“力量对力量——这就是公正，而公正的时刻就快到了。而我们将尽一切

努力来争取成立比预备议会更有效的〈啊哈！〉临时政府和比国民议会更强有

４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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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人民政权〈关于这些先生们想用彼此哄骗的办法来争取些什么东西，请

看下面〉。

“我们要特别向你们介绍我们在财政和报刊方面的草案〈强大的临时政

府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指令——责令税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执行本决

定〉。它们主要地只是提供实际的利益。广大的社会人士都十分清楚地知道，

每认购一次意大利公债就是对我们的委员会和我们的事业的直接的帮助，而

目前你们能够给我们的实际援助主要是加强资金的来源。我们会把钱变成社

会舆论和社会力量〈阿尔诺德来从事这种变化！〉……我们告诉你们：请认购

一千万法郎——我们就将解放大陆！

“德国人，请记住……〈你们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在山上生起篝人〉请把

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这在目前非常需要，几乎同需要金钱一样〉，请把你们

的钱袋给我们〈请别忘记了这一点！〉，请你们伸出手来！我们期待着，你们的

热心将随着你们的被压迫的增强而增强，并且在决定性的时刻，你们的及时

的支援将充分加强委员会的力量〈否则委员会就不得不借助于烧酒了，这是

违背古斯达夫的良心的〉。

“责成全体民主派传播我们的宣言〈其余的工作由税务局长克利斯提安

·弥勒去做〉。

“德国事务委员会：阿尔诺德·卢格，古斯达夫·司徒卢威，

恩斯特·豪格，约翰奈斯·隆格，哥特弗

利德·金克尔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３日于伦敦。”

我们的读者认识哥特弗利德，认识古斯达夫；阿尔诺德的“再

次出现”也十分频繁地一再重复着。因此，剩下的只有两位“有效的

临时政府”的成员还需要加以介绍。

约翰奈斯·隆格（或者如他喜欢在密友中自称的那样，就称作

约翰）自然没有写成启示录２２６。他身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这

是个庸俗的、平凡的、像水一样、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像洗涤用的温

水一样淡而无味的人。大家知道，约翰奈斯所以成为有名的人物，

是因为他不愿让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２２７充当自己的庇护者，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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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充当约翰奈斯的庇护者都是一样。当约翰奈斯出现时，老保

路斯惋惜黑格尔已死，因为后者现在当然已经不能把他叫做肤浅

的人，而已故的克鲁格却很高兴自己已死，因而避免了负有深谋远

虑者之名的危险。约翰奈斯属于在历史上经常碰到的这样一些人，

这些人在某个运动发生和壮大后几个世纪，还硬把这件事当作最

新的新闻，以最枯燥无味的方式向庸人和八岁的孩童述说这一运

动的内容。当然不能长久靠这种行业为生，我们的约翰奈斯在德国

很快就陷入了一天比一天难堪的境地。他的从德国假文明中流出

来的平淡无味的水已经再也没有人要了，于是约翰奈斯来到了英

国，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以加瓦齐神父的竞争者的身分从事活动，

但是并无特殊成绩。这个无能的、单调的、枯燥无味的乡村神甫在

热情充沛、演技精湛的意大利修道士面前当然显得逊色了，而英国

人开始打起赌来，赌注很大，争论的问题是，这个令人讨厌的约翰

奈斯是不是就是那个把如此庄重的德意志民族导向运动的人。但

是，阿尔诺德·卢格安慰着他，阿尔诺德·卢格发现我们的约翰奈

斯的德国天主教同自己的无神论有显著的血缘上的相同

之处。         

路德维希·冯·豪克，前奥地利皇家工兵上尉，后来，在１８４８

年，是在维也纳拟定的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以后是维也纳国民自卫

军的营长，他在１０月３０日以雄狮般的勇猛守卫着城市的大门，抵

抗皇帝的军队，只是在一切都已经丧失以后才离开了岗位。这以后

他逃到了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参加了贝姆的军队，在军队里由

于勇敢而升到总参谋部的上校之职。戈尔盖在维拉戈什城下投

降２２８之后，路德维希·豪克被俘，并且英勇地被绞死于奥地利人在

匈牙利设立的绞架之下。奥地利人由于经常遭到失败而怀着复仇

６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之心，并因俄国人的使他们无法忍受的庇护而恼恨得发狂，因而在

匈牙利设立了无数的绞架。我们的豪格在伦敦长时期地被认为就

是在匈牙利战役中闻名的、被绞死的军官豪克。现在，似乎已经确

定，他并不是已故的豪克。正如罗马陷落后他必须同意马志尼把他

提升为将军一样，他现在也不能拒绝阿尔诺德把他变成维也纳革

命的代表人物和强大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后来他在音乐的伴奏下，

从地质学观点出发作了关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宇宙演化论的经

济基础的优美的演讲。在流亡者中间，这个忧郁的人以愚蠢的小牲

畜或者如法国人所说的ｌａｂｏｎｎｅｂｅｔｅ这个外号闻名。

阿尔诺德把自己的愿望看得高于一切。宣言、强大的临时政

府、一千万法郎的公债，加上一张类似周刊的小报，由豪格将军主

编，名称叫得很谦逊：“宇宙”。

宣言没有任何结果，谁也不去读它，“宇宙”出到第３期便憔悴

而死；钱没有收到；强大的临时政府分裂成了本身的几个组成部

分。

在“宇宙”上首先登载了关于金克尔的演讲的广告、关于可尊

敬的维利希为什列斯维希－雷尔施坦的流亡者募集捐款的广告和

关于哥林盖尔的啤酒店的广告。此外，它还刊载了阿尔诺德的讽刺

文章。老丑角给自己捏造了一个好客的朋友，一个在德国的叫做弥

勒的人，而自己则以一个德国族长的身分出现。弥勒对于在报纸上

读到的关于英国的好客盛举的一切都感到惊奇，并且表示担心，这

种“奢侈享乐的生活”会妨碍族长管理“国家事务”。不过，随他去

吧，因为族长回到德国后将会因忙于国家事务而不得不拒绝弥勒

的款待。在结尾，弥勒感叹地说：“就是说，被邀请到温莎去的并

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公民维利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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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和您自己〈阿尔诺德·卢格〉！”不过，如果说“宇宙”出到第３

期就长眠了，那无论如何不是由于不善于做推销工作之故，——他

们在英国的一切群众大会上把报纸塞给演讲人，请他们代为介绍，

因为它捍卫的正是他们的原则。

关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债的呼吁书还没有登出，突然谣传伦

敦西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连同阿马利亚）赴美

收集捐款。

“当委员会决定出版一张德文周刊，并委托豪格为主编的时候，司徒卢威

因自己想当主编并给小报起名‘德国旁观者’，故提出了抗议并决定赴美。”

纽约“德意志快邮报”报道的消息就是这样。该报没有提到（而

海因岑对此有自己的理由），马志尼已把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

伦敦报”撰稿人司徒卢威的名字从德国委员会的名单中一笔勾销

了。古斯达夫立刻把自己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纽约的土地上去。

但是不久便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紧急情报：“古斯达夫的‘旁观者’完

蛋了。”照古斯达夫所说这完全不是由于缺少订户，也不是由于他

没有闲空写文章，而仅仅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订户不多的缘故。但

是因为现在按民主方式加工罗泰克的“世界史”已不能再拖延下去

（而这一工作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因此，他，古斯达夫要用“世

界史”的形式，而不是用“德国旁观者”的形式付给订户以他约许下

的文章页数，但是，他不得不请求先付预订款，而这个请求在目前

情况下是不应该归罪于他的。当古斯达夫在大洋此岸的时候，海因

岑宣称，他同卢格是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但是，他还没有到达彼岸，

他们之间就拚命地吵起来了。古斯达夫写道：

“海因岑于６月６日在卡尔斯卢厄看到人们把大炮推出来，他就夹在女

人中间逃到斯特拉斯堡去了。”

８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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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因岑则称古斯达夫为“女卜者”。

“宇宙”正好是当阿尔诺德在信奉正统派的海因岑的报纸上为

它大肆吹嘘的时候毁灭了，而强大的临时政府则恰好是在罗多芒

特－海因岑对它宣布“军人的服从”的时候停止了存在。海因岑在

和平时期偏爱军事，这是很出名的。

“在司徒卢威离去后不久，金克尔也退出了委员会，于是委员会便停止了

工作。”（纽约“德意志快邮报”第２３号）

因此，“强大的临时政府”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

生。甚至阿尔诺德也已经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创造新世界，

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同时，无论怎样重新布置、改组和组合，这三

个人总是政府以后成立各种委员会的核心。但是，这个不倦的人还

不愿承认，他的计划失败了；对他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

么事情；这能使他像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

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实现“再次出现”和醉心于

洋洋得意的空谈。

至于哥特弗利德，那末他为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Ｃｉｔｙ－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伦

敦西蒂区的可敬的大商人〕做的戏剧性的演讲丝毫也未能使他丢

脸。另一方面，十分明显，３月１３日的宣言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

的，这就是巩固阿尔诺德先生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

哥特弗利德本人以后一定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他丝

毫也没有好处。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宣言公布后不久，ｄａｍａ

ａｃｅｒｂａ〔严厉的太太〕莫克尔便在“科伦日报”上登载了如下的声

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宣言上签名，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公债，

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委员会。对此阿尔诺德在纽约“快邮

报”上是是非非地说，金克尔由于生病的确没有在宣言上签名，然

９４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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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是赞成宣言的；宣言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转寄

了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委员会是因为选出的主席不是他而

是豪格将军。阿尔诺德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绝对的受难

者”、“民主派的贝凯拉特”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金克

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伦日报”这种被禁止的

报纸。

可是阿尔诺德撒下的种子并不是落到了多石的土地上。“美丽

的灵魂”哥特弗利德决定用巧计胜过对手，并且把革命的财宝攫为

自己一人所有。约翰娜还没有来得及在“科伦日报”上否认这件令

人可笑的事，我们的哥特弗利德就已经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

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当把金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

人。除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外，还有谁能是这样的人呢？他要求先

交纳五百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

布，他，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员，在他那里可以得到马

志尼的已经准备好的纸币。因此，对于想丧失五百英镑的人来说，

取得现成的纸币无论如何总比拿还不存在的东西来投机要聪明得

多。而罗多芒特－海因岑则喊叫道，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

计谋，那就要公开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于是哥特弗利德在“快

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国家报”２２９上发表了回击的文章。这样，在

大西洋彼岸已经在采取一切形式进行战争，而在此岸还在交换犹

大之吻。

但是，哥特弗利德自己很快就觉察到，由于他不客气地以自己

的名义宣布推销国民公债，多少总有点伤了民主派道德高尚的庸

人们的面子。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他现在想出了一个解释：

“这个为了推销德国国民公债而发出的号召交款的宣言根本不是他发表

０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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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可能是他的在美国的过分热心的朋友为此利用了他的名字。”

这个说明引出了维斯博士在纽约“快邮报”上发表的以下的回

答：

“大家知道，这个号召为德国公债进行宣传的宣言是哥特弗利德·金克

尔寄给我并且迫切地请求我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发表的。谁要是对此表示怀

疑，我可以把这封信给他看。如果这个声明确实是金克尔发表的，那末为了他

的荣誉，他应当公开放弃这个声明，并且公布我同他的来往信件，以便向当事

人声明，我同这件事毫无关系，根本谈不到‘过分热心’。如果情况不是这样，

金克尔就必须把这个声明的可敬的作者公开叫作不怀好意的诬蔑者，或者，

如果这样会发生误解，就叫作轻率的和无耻的空谈家。我自己这方面不能相

信金克尔会做出这样空前的背信弃义的事。维斯博士。”（纽约“德意志快邮周

报”）

哥特弗利德该怎么办呢？他又抬出了ａｓｐｒａｄｏｎｚｅｌｌａ〔严厉的

太太〕，他声明说，“轻率的和无耻的空谈家”是莫克尔；他断定，他

的夫人是背着他在进行公债的事情。无庸争辩，这个策略是非常

“美”的。

因为我们的哥特弗利德像芦苇一样柔软，他随着人民感情的

风向（按照他所认为的），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

手一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伦

敦为他这个革命的受难者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同时却背着这个资

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流亡者下层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的

生活同他在波恩时的俭朴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是他往圣路易

斯写信，说他生活得像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的那样。总之，他

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阶级。

但是，作为一个想像力大大盖过了理智之声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现

出一个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道德高尚的流亡

１５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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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他在“宇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工业展览会

的文章是他的最富于代表性的写照。最使他惊讶的是挂在水晶宫

里的一面大镜子。对他来说，客观世界已化为镜子，而主观世界则

化为句子。好像是为了展示一切事物的美的一面，他对一切事物卖

弄风骚①，并且随着需要的不同而把这种卖弄叫做诗，叫做牺牲，

或者叫做宗教。老实说，他需要这一切只是为了卖弄自己。可是，

当想像直接变成说谎，夸张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便没有力量使

丑的一面不在实际中暴露出来。不过可以预先告诉我们的哥特弗

利德，既然他已经落到古斯达夫和阿尔诺德这些经验丰富的小丑

手里，那他就只好丢掉自己的狮子皮了。

２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俏皮话：德语中《ｓｃｈｏｎｅＳｅｉｔｅ》的意思是“美的一面”《ｓｃｈｏｎｔｕｎ》的意思是“卖弄

风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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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

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

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

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浃背地

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

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

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胯起，一片酒

店政治的气氛。在这里，“整个祖国都聚到一起”，何况还可以免费

观看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坐在这里，有议会议员、议院代表、

统帅、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４９年这段美好时期里的俱乐部演说家，他们像

一切其他普通人那样吞云吐雾，日复一日地ｃｏｒａｍｐｕｂｌｉｃｏ〔在全

体人民面前〕神气十足地议论着祖国的最高利益。在这里，德国小

市民，只要不吝惜几瓶极廉价的酒，那就能详细地得知欧洲各国内

阁的最秘密的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可以非常准确地得知

什么时候“开始冲击”。于是人们便一瓶又一瓶地冲击起来，然后各

派意见的拥护者虽然已经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但是带着他们已为

拯救祖国尽了一份力量这种令人鼓舞的意识纷纷回家去了。流亡

者们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拥到伦敦的这段时期里比任何时候

都喝得多，而花费则比任何时候都少。

流亡者的真正的组织就是这个在锡仑－谢特奈尔２３０的庇护下

３５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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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朗－爱克街上的靠了展览会而极其兴隆的酒店组织。真正的

中央委员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其他一切委员会、组织、党的小组都

纯粹是这个真正德国的寄生性酒馆常客组织的唬人幌子和爱国主

义小摆设。

这时，流亡者又得到了以新来者梅因、孚赫、济格尔、戈克、菲

克勒尔等等先生为代表的增援部队。

梅因，这个因错误而生下来就没有刺的小刺猬，早就被歌德用

潘辛涅的名字描绘如下：

“在文学中，就像在社会上一样，常常能遇到这样一些矮小的、可笑的、长

得滚圆的人物，他们天赋某种才能，和人们纠缠不清，因为每一个人都能随便

地从高处看他们，所以他们可以让人随便地寻开心。而这些人就从中获得许

多好处：他们生活着，活动着，他们的名字被人称道，老是受人们的款待。如果

他们遭到失败，他们也不惊惶不安，而是把失败看作个别的情况，并且等待将

来获得最大的成功。在法国的文学世界里，潘辛涅便是这样的人物。简直令人

难以相信：无论怎样捉弄他，无论引诱他去做什么，无论怎样欺骗他，甚至他

的悲惨的死亡（他在西班牙淹死）也不能减弱他的生命所产生的滑稽可笑的

印象，正如焰火筒决不会由于噼噼啪啪响了一阵以后嘣的一声爆炸开来而获

得什么意义一样。”２３１

相反地，当代的作家们谈到他时这样说：爱德华·梅因属于那

些“坚定的”、代表柏林的智慧的人物，同德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

愚蠢正相反。他同他的朋友缪格、克莱因、察贝尔、布尔等人也在柏

林成立了“梅因的甲虫协会”。每一个梅因的甲虫都坐在自己的独

特的小叶子上，而爱德华·梅因则坐在曼海姆的一张小晚报上①，

他在这张小叶子上每星期以极大的努力生产绿色的通讯员幼虫。

４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即“曼海姆晚报”。这句话里的“小叶子”和“小报”原文是双关语：德语中

Ｂｌａｔｔｃｈｅｎ一字，既有“小叶子”之意，又有“小报”之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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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梅因甲虫在１８４５年甚至行将主编一本月刊；人们从各方面给

他寄来了文章，出版者等待着，但是整个事业一下全垮了，因为爱

德华在经过了八个月以后，混身冷汗地声明他写不出刊物的广告。

因为我们的爱德华对待自己的一切幼稚行为都很认真，所以在柏

林三月革命后，他以一个对待运动严肃认真的人而出了名。在伦敦

他同孚赫一起参加了由一个二十年前略懂德文的老太婆主编和审

查的“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的工作，但是被当作不能胜任工作的

人而解除了职务，因为他顽固地非要把自己早在十年前就已在柏

林发表过的一篇深奥的关于雕刻的文章排进这本杂志。当金克尔

的流亡者们后来任命他为秘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个实际的

ｂｏｍｍｅｄ’éｔａｔ〔国家活动家〕，并且在石印的通告里宣布他已获得

了“稳固的观点”。在他去世之后，在这个梅因甲虫的遗产中将会发

现许多为预定的著作写好的标题。

梅因在编辑工作和秘书工作中的同事奥本海姆同他有不可分

的联系。关于奥本海姆，有人说他好像根本不是现实的人，而是

一个寓言中的人物；即好像是寂寞女神以犹太首饰匠儿子的形象

出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伏尔泰写《Ｔｏｕｓｌｅｓｇｅｎｒｅｓｓｏｎｔ

ｂｏｎｓｅｘｃéｐｔéｌｅｇｅｎｒｃｅｎｎｕｙｅｕｘ》〔“除了枯燥无味，一切风格都

好”〕①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预感到我们的亨利希·伯恩哈特·

奥本海姆的出现。我们宁愿把奥本海姆当做作家，而不愿把他看

做演说家。你可以不看他的作品，但是要想回避听他的演说，ｃ’ｅｓｔ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那是不可能的〕。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说也许是正

确的，但是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在前几个世纪中所用的

５５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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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确实无法确定了，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世纪里都从来没有一个

人是以令人厌恶的空谈而出名的。他的生活体现在三个辉煌的时

期中，这就是阿尔诺德·卢格的编辑、布伦坦诺的编辑、金克尔的

编辑。

这一伙人中的第三个是尤利乌斯·孚赫先生。他属于柏林移

民区中那些善于以巨大的进取心发挥自己的小小的才能的胡格诺

教徒之列。他最初是以自由贸易派别的旗手华斯托２３２的角色登上

社会活动的舞台，而他扮演这个角色是被汉堡商人雇来进行宣传

的。在革命风潮时期他们允许他打着气势凶凶的无政府主义招牌

鼓吹贸易自由。当这样做已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便被揭开了，于是

他同梅因一起开始主编柏林的“晚邮报”。他在国家应当根本消灭

并且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借口下，在这里避开了反对现存政府

的危险立场，而当后来该报由于没有钱交纳保证金而停办的时候，

“新普鲁士报”对于民主派中唯一称得上作家的孚赫的命运表示了

惋惜。同“新普鲁士报”的这种亲热关系不久便达到了非常密切的

程度，以至我们的孚赫竟开始在伦敦为这家报纸写起通讯来了。孚

赫参加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并不太长久。他对自由贸易的迷恋使他

明白，他的使命是从事企业活动，他热切地恢复了这一活动，他在

这方面所完成的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根

据非常完善的活动标尺制定了他的文章的价目表。由于“布勒斯劳

报”的不知分寸，这个文件已为广大公众所知。

同这个柏林智慧的三星相对立的是南德永恒信念的三星，即

济格尔、菲克勒尔和戈克。

弗兰茨·济格尔，如他的朋友戈克所描绘的，是个

“个子不大、没有胡须、一切都同拿破仑相似的人”；他，按照同一个戈克

６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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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个“英雄”，“未来的人”，“首先是个天才的、天赋创造精神的、不倦

地忙于新计划的人”。

在我们之间有人说，济格尔将军是巴登的一个自信而又野心

勃勃的年轻的尉官。他从法国革命的战役史中看到，由一个少尉一

跃而成为总司令，这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于是从这个时候

起，这个没有胡须的人便下定决心：弗兰茨·济格尔总有一天要成

为某个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由于名字的相同而在军队中博得的

声望①和１８４９年的巴登起义帮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在尼喀河

畔进行的战斗以及在黑林山没有进行的战斗都出了名，而他的退

往瑞士甚至他的敌人也认为是适时的和正确的策略。他的军事计

划证明他通晓革命战争的历史。为了忠实于革命的传统，不考虑敌

人、也不注意作战线和退却道路以及其他这类小事的英雄济格尔，

忠实地从莫罗在当时选择的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尽管如此，

如果说，他没有能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模仿莫罗的进军，如果说，他

不是在帕拉迪兹，而是在埃格里绍渡过莱茵河，那末应当说这是由

于敌人的眼光短浅，不善于估计这种非常科学的机动行为。济格尔

在自己的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他是个传教士，他在这些命令和指

令中表现出固然比拿破仑更缺乏文采，然而比拿破仑更充满信念。

后来，他制定了各兵种的革命军官手册；我们可以从这本手册中举

出下面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按照章程，革命军官必须备有：一顶帽子（除便帽外），一把带鞘的军刀，

一条黑红黄三色的骆驼绒腰带，两副黑色皮手套，两套军服，一件斗篷，一条

呢裤，一条领带，两双皮靴或鞋，一个十二英寸长、十英寸高、四英寸厚的黑皮

７５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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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袋，六件衬衣，三条衬裤，八双长袜，六块手帕，两条面巾，一副刮脸和洗

脸用具，一副文具，一块规定式样的石板，一把刷子，一本野战勤务章程。”

约瑟夫·菲克勒尔（按照他的朋友戈克的描绘）是

“诚实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榜样，这个人曾经把上巴登

和湖滨边区的所有的居民都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并由于多年的斗争和苦难

而博得了差不多同布伦坦诺一样的声誉。”

和一个诚实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身分很相

称，约瑟夫·菲克勒尔有一张胖得滚圆的脸、一根粗胖的脖子和一

个同样肥胖的大肚子。关于他过去的生活，人们只知道他是靠十五

世纪的一件艺术雕刻品和几件同君士坦士宗教会议２３３有某种关系

的圣物过活的，他让旅行者和外国的艺术爱好者出钱观赏这些珍

品，并且把各种“古董”卖给他们，而这些东西，就像菲克勒尔自己

洋洋得意地说的那样，都是他“仿照古董的样式”重新制造的。

他在革命时期的唯一的功绩是：第一，他在预备议会２３４的会议

结束后被马提下令逮捕，第二，他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在施图加特被勒

麦下令逮捕。由于这两次被捕，他幸运地避免了给自己丢丑的危

险。后来维尔腾堡的民主派为他交纳了一千古尔登的保证金，而菲

克勒尔却隐姓埋名地到土尔高去了，他就这样销声匿迹，使保证人

感到非常痛心。不可否认，他在“湖滨小报”上成功地用油墨表现了

湖滨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此外，他看到他的朋友卢格的情况，便抱

定这样一种见解：长期的学习会使人变得愚蠢，因此他预先警告他

的朋友戈克，不要到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去。

阿曼杜斯·戈克，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可爱的

人①，他

８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俏皮话：Ａｍａｎｄｕｓ（阿曼杜斯）一字有“愉快的”“可爱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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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然而是个诚实的公民，他的谦逊和高尚的

行为使他到处都有朋友”（“西美周刊”）。

戈克因行为高尚而成了巴登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他自己承

认，在政府里他丝毫也不能反对布伦坦诺，并且由于谦逊而给自己

加上一个独裁者先生的称号。谁都不否认，他当财政部长时所取得

的成就是很微小的。由于谦逊，他在已经宣布向瑞士总退却的前一

天宣布在多瑙埃申根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由于谦逊，他后来宣

称（在１８５２年向雅努斯－海因岑２３５），１２月２日巴黎无产阶级所

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种巴登－法兰西的和法兰西式

的南德所固有的民主派的洞察力。谁想找到进一步证实戈克的谦

逊和“戈克派”的存在的证据，那他可以到他本人所著的“回顾巴登

革命……”１８５０年巴黎版中去找。他谦逊的最高表现要算是他在

辛辛那提的公众集会上谈到的下面这件事情：

“巴登革命失败后有些可敬的人到苏黎世来看他，并对他说，参加巴登革

命的有德国各个种族的人，所以必须把巴登革命看做全德的事件，正如罗马

革命是全意大利的革命一样。他是坚持到底的活动家，所以他应当成为德国

的马志尼。由于谦逊，他拒绝了。”

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独裁者先生”而且又是“拿破仑”－济格

尔的挚友的人，是可以也“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的。

由于这些人，以及和他们类似但不如他们那样杰出的活动家

们的到来，流亡者就算是ａｕｇｒ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会齐了〕，他们可以开

始进行伟大的战斗了，关于这些战斗，读者可以从下面这支歌中看

到。

９５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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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Ｃｈｉｍｉｄａｒａｌａｖｏｃｅｅｌｅｐａｒｏｌｅ，

  Ｅｕｎｐｒｏｆｅｒｉｒｍａｇｎａｎｉｍｏｅｐｒｏｆｏｎｄｏ！

  Ｃｈｅｍａｉｃｏｓａｐｉｕｆｉｅｒａｓｏｔｔｏｉｌｓｏｌｅ

  Ｎｏｎｆｕｖｅｄｕｔａｉｎｔｕｔｔｏｑｕａｎｔｏｉｌｍｏｎｄｏ；

  Ｌ’ａｌｔｒｅ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ｅｆｕｒｒｏｓｅｅｖｉｏｌｅ，

  Ａｌｒａｃｃｏｎｔａｒｄｉｑｕｅｓｔａｍｉｃｏｎｆｏｎｄｏ；

  Ｐｅｒｃｈèｉｌｖａｌｏｒ，ｅ’ｌｐｒｅｇｉｏｄｅｌｌａｔｅｒｒａ

  Ａｆｒｏｎｔｅｓｏｎｃｏｎｄｏｔｔｉｉｎｑｕｅｓｔａｇｕｅｒｒａ．

    （Ｂｏｊａｒｄｏ．Ｏｒｌａｎｄｏｉｎｎａｍ．Ｃａｎｔｏ２７．）

  谁使这架小小的竖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汲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剑相斗。①

由于这些最后的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ｂｌｅａｒｒｉｖａｌｓ〔新到的名人〕充实了流

亡者的队伍，流亡者必须努力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使自己具有一

个最终的形式的时刻来到了。可以设想，这种努力将引起新的和激

烈的敌对行动。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展开的笔战现在已达到了最

高潮。个人之间的争吵，互相倾轧，玩弄诡计，无节制地自吹自

０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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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大人物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了。

但是流亡者却因此获得了一些东西，这就是存在于世界历史之外

的自己本身的历史，同公众的政治并存的自己这个小圈子内的政

治。从彼此攻击中，流亡者甚至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因为在所

有这些追求和奋斗的后面都隐藏着对民主派的资产，对这只圣

杯２３６的盘算，所以先验的竞争，关于红胡子皇帝①的胡须的争论立

刻就成了小丑们的毫不出色的竞赛。谁要想根据原始材料研究这

一塌老鼠与青蛙之战２３７，那他可以在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

报”、“德意志总汇报”、“国家报”、巴尔的摩的“通讯员”、“警钟报”

及其他美国德文报纸上找到一切必需的文件。但是，这种卖弄虚构

的同盟和臆想的阴谋的把戏，这一切流亡者的吵嚷并不是没有引

起某些严重的后果。它给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

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伦敦的可怜的

草人（就像利用吓唬鸦雀的草人一样）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这些

流亡的英雄们对于现状决没有任何危险，他们热烈希望的只有一

件事——使德国国内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沉静，好让他们的声音在

这片死寂的沉静中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好

让甚至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伟人。

新到的南德的正直人物们同哪一方都没有联系，因而在伦敦

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充当各种集团的调停人的角

色，同时可以把所有的流亡者像一个合唱队似的集合在一些杰出

人物的周围。他们的高度发达的责任感要他们不要放弃这种机会。

但是他们同时看到，在这方面同他们完全团结一致的赖德律－洛

１６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三

① 红胡子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绰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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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已经坐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安乐椅。对于他们这些法国的

近邻来说，重要的是得到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即承认他们是德国

的临时统治者。对济格尔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让赖德律保障他的

总司令的职位。但是，只有越过阿尔诺德才能走向赖德律。况且，

阿尔诺德所戴的坚强性格的假面具那时还使他们敬仰，而且他还

应当作为哲学上的北极光照耀他们南德的黄昏。因此，他们首先去

向卢格请求援助。

站在另一方面的首先是金克尔及其亲密的周围人物——叔尔

茨、施特罗特曼、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然后是以赖辛巴赫

为首的前议会议员和议院代表，以及作为文学代表人物的梅因和

奥本海姆，最后是维利希和他的义勇军，但后者已成泡影。在这里，

角色的分配如下：作为西番莲的金克尔代表全体德国庸人；作为伯

爵的赖辛巴赫代表资产阶级；而作为维利希的维利希则代表无产

阶级。

关于奥古斯特·维利希，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古斯达夫总是因

他的尖头盖骨而暗中不信任他，在这种头盖骨里面，自负这个过分

发达的凸出部分压倒了其余的一切脑力。有一个德国庸人在伦敦

的一家啤酒店里看到前尉官维利希的时候，惊恐地抓起自己的帽

子逃跑了，他边跑边喊道：“我的上帝，这个人多么像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啊！”为了增强这种相似的气氛，维利希在革命前不久，做了一

个时期的木匠。后来，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他当了游击队的领

袖。

游击队的领袖，这个古意大利佣兵队长的后代，在现代战争

中，尤其是在德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游击队的领袖习惯于独立行

动，是反对任何最高总司令的。他的游击队员只服从他，而他也完

２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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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依赖于他们。因此，纪律在志愿部队里有极其特殊的性质：看情

况而定，有时它严格到野蛮的程度，有时（而这是经常的）则极端松

懈。游击队的领袖不能够总是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面孔，他经常必

须迎合他的游击队员，以实惠来讨好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般的军

人品质在这里并没有多大用处，为了使下属服从，必需用其他的品

质来巩固勇敢。如果领袖没有高贵的出身，那他必需具有哪怕是高

尚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必须补充以阴谋、诡计和隐蔽的卑鄙行

为。这样就不仅能博得自己的士兵的好感，而且也能收买居民的

心，欺骗敌人，同时还被认为，特别是被敌人认为是个卓越的人物。

但是，有了这一切还不足以掌握志愿部队，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一

开始就是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或者是很快就变得和流氓无产

阶级一样了。为了掌握志愿部队，需要有一种最高的观念。因此，

志愿部队的领袖必需具有某些固定观念的精华，他必需是有原则

的人，经常意识到自己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他应当向队伍传教，

在同每一个士兵作个别谈话时经常进行有教徒的宣传，从而把这

个最高观念灌输给他的士兵，并使整个部队就此变成自己的精神

上的儿女。如果这个最高观念具有思辨的、坚强的性质，并且超

过一般的理智的水平，如果它具有某些黑格尔的特色，正如维利

森将军企图灌输给普鲁士军队的那种观念２３８一样，那就更好了。因

此，使每一个游击队员具有高尚的意识，整个部队的行动就因此

而获得思辨的神通，这使他们高高地超越于一般的缺乏头脑的勇

敢之上；而这样的部队所以能获得荣誉，与其说是靠了它的成绩，

不如说是靠了它的救世主的使命。如果使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

他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同归于尽，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

最后一个被杀死在边境上的最后一棵苹果树下，那末部队就能够

３６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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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坚强。这样的部队和这样的领袖如果同普通的世俗的军队交

往，自然一定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并且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一定

要竭力争取脱离军队，或者立刻使自己摆脱无信仰者的团体；他们

最痛恨大规模的军事联合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这时靠最高尚

的感悟来支持的阴谋行为，如果忽视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则，就会毫

无作用。因此，游击队的领袖应当是个道地的十字军骑士：他应当

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他应当用自己的德行

来对付他的五光十色的部队的放荡的生活方式。谁也不敢把他灌

醉，而他自己必须宁可避开众人，偷偷地，哪怕是在晚上躲在被子

里抱着酒瓶痛饮。如果他由于人类的弱点，在饱尝了人世的幸福之

后，超过规定的时间，到深夜里才回到兵营，那末他就永远不要走

大门，而宁肯绕个弯，越墙进去，以便不要把任何人诱入歧途。对于

女人的魔力他应当表示冷淡，但是，如果他偶尔让一个裁缝的帮工

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就像克伦威尔对待自己的下级军官那样，那他

就会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决不应当成为过分的

禁欲主义者。因为在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ｅｄｅｌｌａｖｅｎｔｕｒａ〔探险的骑士〕的后面

站着他的部队的、主要是靠征用和免费住宿勉强度日的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ｉ

ｄｅｌｄｅｎｔｅ〔吃饭的骑士〕，而穷汉瓦尔特总是不得不对此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所以，仅仅由于这一点，隐士彼得就必须经常出面来进

行准备好的安慰，说采取这种不愉快的办法，纯粹是为了拯救祖

国，因而也是为了受难者本身的利益。

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所表现的这一切品质也表现在平时，诚

然，这些品质发生了某些不十分好的变化。首先他应后为新的部

队保存核心，并经常派出招募新兵的下级军官。这个主要是由志

愿部队的残余和平民流亡者组成的核心，在兵营中的生活或者由

４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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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维持（例如在伯桑松时）
２３９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维持。兵营中的

生活应当用观念来使它神圣化；这要通过兵营共产主义来实现，由

于实行兵营共产主义，对一般非军人活动的卑视获得了最崇高的

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兵营已不再受军事条例的约束，而

只是服从于精神上的权威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训条，所以偶尔因共

同的金库而打架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拳头也会落到精神上

的权威的头上。如果哪里附近有手工业者协会，那末这里就可以用

来作为替酗酒的部队补招新兵的据点，并且给手工业者描绘将来

的放荡生活和游击队冒险活动的远景，以补偿他们现在所做的沉

重的劳动。此外，有时可以做到使手工业者协会出钱供养部队，因

为这样的兵营对于无产阶级的未来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的意义。不

论在兵营里，或者在协会里，说教和在个人交往中的古老的不拘礼

节的作风都不是没有影响的。游击队员就是在平时也不应失去他

所绝对必需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且，正如他在战时在每次失败以

后总是预告明天将获得胜利一样，现在他也经常宣告，这至迟再过

两星期就“会开始”，这一点在精神上是无疑的，在哲学上是必需

的。因为他经常必须面对着敌人，因为高尚的人总有无耻的人反

对，所以他在后者中间将发现对自己的明显的敌意，并且确信，无

耻的人光是由于痛恨他应得的声望就会打算毒害他或刺死他；因

此，他总是在枕头底下放一柄长刀。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如果不

想像他被居民奉为偶像，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胜利，同样，在平时

就是在没有实际的政治联系的情况下，他也不断地设想或想像着

这些联系，而这有时会造成惊人的骗局。征用和免费住宿方面的

才能又以愉快的寄生生活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反之，我们的罗

兰的严格的道德上的禁欲主义，像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行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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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博雅多在第二十四首歌中唱道：

  特平在谈到布拉瓦伯爵时说，

  他的一生在童贞中度过，

  谁愿意相信就相信吧，先生们！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布拉瓦伯爵由于美丽的安吉利卡的

眼睛而失去了理智，而阿斯托尔弗不得不在月亮上寻找这个理智，

就像洛多维科·阿里欧斯托先生令人神往地描写的那样２４０。但是，

我们的现代的罗兰竟把自己同诗人本人混淆起来，诗人在讲到自

己时说他也因恋爱而失去了理智，并且用嘴唇和手在他的安吉利

卡的胸怀里找回理智，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所得到的是被赶出

了大门。

在政治上，游击队的领袖要表现出他在进行小战斗的各种方

法上的无与伦比的经验。他按照“游击队员”这个字的本意，从一个

派别转到另一个派别①。小小的阴谋活动、可鄙的规避行为、不时

的撒谎、以道义上的愤慨为借口而干出来的阴险的勾当在他那里

都表现为高尚意识的自然标志，他对自己的使命及他的言论和行

为的最高意义满怀信心，他坚决地宣布：“我从来也不说谎！”固定

观念成了伪装起来的背信弃义行为的富丽堂皇的屏障，并且使缺

乏任何观念的蠢笨流亡者们认为，他，这个有固定观念的人，不过

是个傻瓜而已，——而对这样一个饱经世故的出色人物来说，这正

是所需要的。

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札的二位一体，既热爱粮袋又热爱固

定观念的、对漫游骑士的免费膳食和他们的光荣同样感到振奋的、

６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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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坚强性格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欺骗行为的、进行小战斗和搞

小阴谋活动的英雄，这就是维利希。他的真正的未来是在格兰德河

大草原上。

关于上述两批流亡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戈克先生在给纽约“德

意志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他们〈南德人〉决定同其余的派别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

委员会的声望。但是，实现这个良好意图的希望很渺小。金克尔继续在搞阴谋

活动；他同他的拯救者、他的传记作者和几个普鲁士尉官组成一个委员会，这

个委员会应当秘密行动，逐渐扩大，尽量把民主派的钱弄到手，然后就以强大

的金克尔派的身分突然公开出现。这样做既不诚实，又不公平，也不合理。”

济格尔先生在给同一家报纸的信中把南德分子在这些联合企

图中的“诚实”想法表露如下：

“如果说，我们少数几个有正直想法的人也局部地进行了秘密活动，那末

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抵御金克尔和他的同谋者的卑鄙的阴谋活动和勒索行

为，并且向他们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主宰一切而出生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

强使金克尔出席有许多人参加的大会，在那里我们要向他和他的（照他的说

法）亲密的政治上的朋友们证明，并不是一切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首先让乐

器〈叔尔茨〉，然后是让奏乐者〈金克尔〉去见它的魔吧。”（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４日

“纽约德文周报”）

在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卢格的“理智”，而在北德分子

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金克尔的“感情”，只要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

断，这两个互相咒骂，互相称之为“南德人”和“北德人”的集团的成

分是多么奇特了。

为了了解下一个伟大的战斗，必须谈一下这两个震动世界的

派别的外交手腕。

阿尔诺德（以及他的伙伴们）首先关心的是组织“不公开的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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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部”，它的公开的表面的目的是“进行革命活动”。他所特别喜爱

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应当从这个俱乐部里产生，而卢格本人则应

当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欧洲中央委员会。阿尔诺德从

１８５０年夏天起就已经在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他希望在南德人中

“找到理想的中国分子，在他们之中他可以毫不客气地作为统治者

主宰一切”。因此，成立正式的流亡者组织、组织各种委员会就构成

了阿尔诺德及其同盟者的政策中的必要因素。

从金克尔及其同伴这方面来说，他们应当竭力设法不让卢格

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有合法化的可能。金克尔发表

的号召预先签名认购五百英镑的宣言得到了回答，他收到了一份

从新奥尔良来的寄钱给他的通知，根据这一点，他就同维利希、席

梅尔普芬尼希、赖辛巴赫、泰霍夫、叔尔茨以及其他等人一起组成

了秘密的财务委员会。他们这样想：如果我们有了钱，流亡者就会

拥护我们；如果流亡者拥护我们，那末我们也将成为德国的统治

者。因此，他们首先必须让流亡者群众忙于参加各种单纯是为了讨

论形式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但是用一切办法阻挠成立正式的组织，

使不超出“未形成的团体”的范围，尤其是不让组织任何委员会，这

样就可以妨碍敌对的派别，阻挠他们的活动，而自己则在他们背后

耍手腕。

这两个派别（即“有名的活动家们”）共同的特点是力图欺哄流

亡者群众，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只是把他们当作幌子，

然后，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他们抛弃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民主派的马基雅弗利们、达来朗们和

梅特涅们是怎样互相攻击的。

第一场。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４日。“同金克尔进行的关于共同出场

８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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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协商失败”之后，卢格、戈克、济格尔、菲克勒尔、隆格就邀请

所有派别的有名的活动家都来参加７月１４日在菲克勒尔处召开

的会议。有二十六人出席。菲克勒尔提议组织德国流亡者的“不公

开的小组”并且从小组中分出“工人委员会，来协助达到革命的目

的”。提案主要是遭到金克尔和他的约六个信徒的反对。经过了许

多小时的热烈争论之后，菲克勒尔的提案通过了（十六票对十票）。

金克尔和少数派声明，他们再不能参加这个计谋，并且离开了会

场。

第二场。７月２０日。上述的多数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同盟，在

新加入者中间有菲克勒尔介绍的陶森瑙。

就像隆格是德国民主派的路德，金克尔是它的梅兰希通一样，

陶森瑙先生是它的阿伯拉罕－圣克拉。西塞罗的两个肠卜者不可

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２４１。陶森瑙先生也不可能对着镜子中自己的

严肃表情而不哈哈大笑。如果说，卢格曾经获得巴登人对他的敬

仰，那末命运报复了他，给他派来了一个令他敬仰的奥地利人陶森瑙。

根据戈克和陶森瑙的建议，会议延期了，延期的目的是设法再

一次同金克尔派达成协议。

第三场。７月２７日。会议在克朗邦饭店举行。“有名的”流亡

者ａｕｇｒ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全都到齐了〕。金克尔派也出席了，但不是为

了来参加已经成立的同盟。相反地，他们坚持“组织不包括工人委

员会和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公开的辩论俱乐部’”。叔尔茨在这整

个议会程序中扮演了年轻的金克尔的导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以下

的建议：

“本团体应以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名宣布自己为非公开的政治同盟。新

成员应从德国流亡者中，根据同盟成员的建议，由多数票通过吸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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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致通过。俱乐部决定每星期五集会一次。

“这个提案的通过引起了全场的鼓掌和欢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由

于全体一致通过，每个人都感到，他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为革命作了件有益

的事情。”（戈克，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０日“快邮周报”）

爱德华·梅因因这个胜利而欣喜若狂，他在自己的石印通告

中欢呼道：

“现在全体流亡者组成了一支统一的紧密团结的队伍，连布赫尔也参加

了，只有怙恶不悛的马克思集团除外。”

梅因的这些话也可以在柏林的石印的政府通告①中看到。

于是，在全体表现了互相谦让的情况下，在为庆祝德意志共和

国而发出的“乌拉”欢呼声中，伟大的流亡者俱乐部诞生了，它将举

行非常令人振奋的会议，并且将在金克尔赴美几星期以后就皆大

欢喜地解了体。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直到今天仍在美国作为健在的

机构而发生作用。

第四场。８月１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

“很遗憾，我现在必须报告：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俱乐部的胜利上是犯

了错误。”（戈克，８月２７日“快邮周报”）

金克尔不经多数人预先通过便把六个普鲁士流亡者和六个工

业展览会的普鲁士参观者引进了俱乐部。达姆②（主席，前巴登制

０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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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达姆在这里！

谁在这里？达姆！

谁？

达姆，达姆，难道你不知道达姆？

“普鲁士石印通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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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议会主席）对这种等于叛国的破坏章程的行为表示惊奇。金克尔

声明说：

“俱乐部只是一个公开的松弛的团体，它除了提供人们互相认识和举行

任何人都可以来听的座谈的机会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因此，最好是尽量

让外面的拜访者参加本团体。”

大学生叔尔茨连忙来补救他的教授的愚蠢行为，提出一个关

于准许拜访者参加的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了。阿伯拉罕·圣克拉

—陶森瑙站了起来，并严肃地提出了下面两个严肃的提案：

（１）“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它每周要提出关于当前政

治、特别是德国的当前政治的准确报告；这些报告应当归入同盟的档案，在必

要的时候应当公开发表；（２）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把反动派

的奴仆们在过去三年中对民主派的拥护者干出来的以及现在还在干的违法

行为和残暴行为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记载到同盟的档案中”。

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的有

赖辛巴赫：“在这两个看样子似乎不错的提案里他看到了可疑的见不得

人的用意和想法，这就是想通过选举这些委员会的办法来赋予本团体以他和

他的朋友们所不希望的正式的性质。”

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这样的委员会可以攫取到一种具有秘密性

质的职能，因而可以逐渐导致形成正式的委员会。”

梅因：“我所希望的是言论，而不是行动。”

如戈克所断定的，多数人似乎都倾向于通过这两个提案。于是

马基雅弗利—叔尔茨便提议延期表决。阿伯拉罕·圣克拉—陶森

瑙由于天真而同意了这个提案。金克尔认为，

“表决应当延期，到下一次会议再举行，主要原因是，今天晚上他那一派

看来是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和他的朋友们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举行的表

决是‘结合他们的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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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转到下一次会议讨论。

第五场。８月８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陶森

瑙的提案。金克尔和维利希违反协议，带来了“流亡者下层，ｌｅ

ｍｅｎｕｐｅｕｐｌｅ〔平民〕，以便在这一次结合自己的良心。”叔尔茨提

出一个关于志愿报告当前政治问题的修正案，于是，经过了预先的

商议，立刻就有人自愿宣读这些报告：梅因谈普鲁士，叔尔茨谈法

国，奥本海姆谈英国，金克尔谈美国和未来（因为他的最近的将来

是在美国）。陶森瑙的提案被放到了一边。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

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他愿意留在同盟者的

圈子里。但是卢格—菲克勒尔派立刻摆出一副受了骗的美丽的灵

魂的愤怒姿态。

插曲。金克尔终于从新奥尔良收到了一百六十个英镑，这笔

钱，金克尔必须在其他有名人物的参与下，为了革命的利益把它变

为能赢利的资本。本来就已经被上一次的表决结果刺痛了的卢格

—菲克勒尔派知道了这件事。决不能再浪费一分钟，必须行动起

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用“鼓动者协会”的名字为自己的停滞的和

污浊的存在装璜门面的新的流亡者泥潭。它的成员是陶森瑙、弗兰

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隆格、豪格、菲克勒尔、卢格。协会立刻

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声明，

“它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了活动，它将不是致力于ｗｏｒｄｓ

〔言〕，而是致力于ｗｏｒｋｓ〔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现金。鼓动

者协会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瑙，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对外的全权代表和通讯

员；同时，它承认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里的地位〈帝国摄政者的地位〉，也承

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德国人民。”

在这个新的联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原始的集团，即卢格

２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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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格—豪格集团。这样，阿尔诺德在经过了多年的奋斗和努力之

后，终于达到了他所想望的目的：他被承认为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

的第五个轮子，并且在自己的背后有了由整整八个人组成的“一部

分轮廓鲜明的〈可惜太鲜明了〉人民”。但是连这一点满足也被破坏

了，因为就在他被承认的同时也被间接免去了职务，而且他只是在

粗汉菲克勒尔提出的条件下被承认的，根据这个条件卢格必须从

现在起就停止“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粗暴无礼的菲

克勒尔认为阿尔诺德的作品中只有那些他本人没有读过也用不着

去读的作品，才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场。８月２２日，克朗邦饭店。首先便是叔尔茨的“外交上

的杰作”（见戈克）：建议由属于各派的六人组成全体流亡者委员

会，并吸收维利希的手工业者协会的已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五

个成员加入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金克尔—维利希派将总是处于

多数的地位）。建议通过了。选举也举行了，但是“国家”中由卢格

统治的那一部分的成员拒绝参加选举，因此，这个外交上的杰作便

破产了。此外，过了四天维利希就退出了早就只在名义上存在的手

工业者的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表现出极端不恭的“流亡者下层”的

多次叛乱使这个委员会的解体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

关于这个流亡者委员会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有

人对鼓动者协会的公开出场提出质问。有人建议要流亡者俱乐部

同鼓动者协会脱离一切关系，并且要公开宣布不同意它的全部活

动。在场的“鼓动者”——戈克和小济格尔（也就是老济格尔，见

下面①）遭到了疯狂的攻击。鲁道夫·施拉姆宣布，他的老朋友卢

３７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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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马志尼的奴仆和“老牌的肮脏的造谣中伤者”。布鲁士斯，你也

在内！①戈克不是以伟大的演说家的身分，而是以一个正直的公民

的身分进行反驳，并且无情地攻击两面派的、优柔寡断而阴险的、

牧师般地慷慨激昂的金克尔：

“不让那些希望工作的人有机会参加工作，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是这些人

显然只要求表面上的、无所作为的联合，为的是在这种幌子下使这个集团能

够达到某种目的。”

当戈克谈到鼓动者协会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时

候，金克尔庄严地站了起来，并庄重地说，他

”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法国新闻界也服从

他的影响”。

真正的德国派的提案通过了，并且引起“鼓动者”提出了声明，

说他们的协会会员再也不能留在流亡者俱乐部里了。

于是，流亡者俱乐部和鼓动者协会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在

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上形成了一道裂口。最有趣的是，这两个流亡者

的产物实际上只存在到它们之间发生分裂时为止，而现在它们好

像只存在于考尔巴赫的异教徒灵魂之战２４２中，而这场战斗到今天

还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以及在各种会议上继续进行着，并且看样

子将继续进行到世纪末。

不承认任何纪律的施拉姆也攻击起维利希来了，他断定，流亡

者俱乐部同这个骑士联合是丢了脸，这件事使整个会议更加骚乱

了。主席——这一次是胆怯的梅因——绝望了，已经几次失去了对

会议的控制。而在讨论鼓动者协会的问题时，由于它的会员的退

４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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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混乱已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叫喊、喧嚷、鼓噪、威胁、狂哮

声中，这个有教益的会议开到了深夜两点，最后主人熄灭了煤气

灯，使愤怒的敌对者陷入一片漆黑，并且以恐怖结束了这场拯救祖

国的事业。

在８月底侠义的维利希和多情善感的金克尔企图从内部来炸

毁鼓动者协会。他们向诚实的菲克勒尔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他，菲克勒尔应当同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密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一起组成

财务委员会以支配新奥尔良寄来的钱。这个委员会将一直存在到能够召集革

命本身的正式的财务委员会时为止；但是，如果接受这个建议，那就是同意解

散一切存在到那时的德国的革命团体和鼓动团体。”

正直的菲克勒尔被这个“钦定的、秘密的、不负责任的委员会”

激怒了，

他喊叫道：“仅仅是一个财务委员会怎么能把一切革命政党团结在自己

的周围？不论是现在收到的或是过去收到的钱都不能成为要求民主派中各个

意见不同的派别牺牲自己的独立的理由。”

这样，这个叫人开小差的企图非但没有引起预期的解散，反而

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此，陶森瑙可以宣布，两个强大的派别——

“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破裂已成为无可挽救的了。

５７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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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为了表明“鼓动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战争是以多么融洽的方

式进行的，我们从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引用几个片断。

“鼓动者”

卢格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

另一个“鼓动者”发现，流亡者俱乐部中的杰出的成员似乎是：

“除牧师金克尔外，还有三个普鲁士尉官、两个来自柏林的平庸的作家和

一个大学生。”

济格尔写道：

“不可否认，维利希获得了几个信徒。当然，既然在三年的时间内不断向

人们说教并且只说他们爱听的话，那末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能把这些人

变成自己的信徒。金克尔一伙力图把维利希的这些信徒拉到自己这方面来。

维利希的信徒和金克尔的信徒便开始勾搭起来了。”

第四个“鼓动者”宣布，金克尔的追随者都是“偶像崇拜者”。

陶森瑙对流亡者俱乐部作了如下的说明：

“在爱好和平的假面具下坚持分立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一贯进行欺骗，

不知名的大人物以党派的领袖和组织者的身分出现，企图钦定秘密的财务委

员会和玩弄各种幕后的阴谋诡计（不管它们在那里被叫做什么），不成熟的政

治家们总是想通过这些手法来在流亡中支配祖国的命运，可是一旦爆发革

命，这类讲究虚荣的计划就都烟消云散了。”

６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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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罗多芒特－海因岑宣布，卢格、戈克、菲克勒尔和济格尔

是他个人所认识的在英国的唯一值得尊重的流亡者。流亡者俱乐

部的会员都是“利己主义者、保皇党人和共产党人”。金克尔是“不

可救药的爱好虚荣的蠢才和夸夸其谈的显贵”；梅因、奥本海姆、维

利希等等都是他海因岑“只有把身子弯到膝盖骨才能看清的小人

物，他们甚至还没有长到卢格的踝骨那样高”。（１８５１年纽约“快邮

报”“纽约德文报”“警钟报”等等）

“流亡者”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悬在空中的、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自命为全权代表

的钦定委员会？它既不是由任何人选出的，也不询问一下它想代表的人，他们

是否愿意让这些人来做他们的代表？”——“凡是知道卢格的人都晓得，发表

宣言是他的不可救药的毛病。”——“在议会里，卢格甚至还不如特利尔的拉

沃或西蒙有影响。”——“凡是需要行动的革命毅力、组织工作、镇静或沉默的

地方，卢格就成了危险人物，因为他既不能闭口不说，又无法停笔不写，而且

总希望代表整个世界。卢格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结交，这翻译成卢格的

话，就是向所有报刊发出通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结成了兄弟般的革命联

盟。’”——“这种妄自尊大的钦定委员会的做法、这种自夸的无所作为，促使

卢格的最亲近和最明智的朋友，如奥本海姆、梅因、施拉姆，为了共同的活动

而同其他人建立联系。”——“站在卢格背后的不是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

而是一个轮廓鲜明的宁静的书呆子。”

“每天都有好几百人询问，这个陶森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谁也不

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维也纳人偶尔相信，他是为了把维也纳民主派的坏的

一面公布于世而经常责难它的反动性的维也纳民主派中的一个。但是这应由

这个维也纳人负责。无论如何，这个大人物是不知名的；但是他究竟是不是个

大人物，还不得而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尊敬

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问历史的缪斯，这个

平平无奇的微不足道的人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那她就会陷于极端狼狈的

７７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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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发表尖锐的反政府的言论而

成为有声望的军官，不过，他的这些言论是由于经常为了最平常的腐化行为

便遭到逮捕而引起的。年轻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高潮中的最初的混乱时

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陆军部长的充分理由。在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具有优

良品质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较成熟的和真正的军官，在他们面前，年轻

的、毫无经验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

无名的、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才能的年轻人的时候，他们感到相当的气愤。但是

这里有布伦坦诺，他十分愚蠢，又蓄意叛变，因而可以做出任何必然毁灭革命

的事情…… 济格尔在整个巴登战役中表现了极端的无能…… 无论如何，

值得注视的是，在拉施塔特城下和在黑林山脉中，济格尔把共和国军队的英

勇的士兵们交给命运去随意摆布，不给他们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

同时他自己却带着菲尔施坦堡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轻便马车在苏黎世城里

环游，并且还以引人注意的失败的统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

的众所周知的伟大就是如此，他由于可以自认以往有英勇的业绩，所以又一

次把自己任命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们这位伟大的熟人，弟弟的哥哥就

是如此。”

“的确可笑，当这些人〈如鼓动者协会的会员们〉责难别人不彻底的时候，

他们自己却是些政治上的零，无论如何，既不是整个什么，又不是半个什

么。”——“个人野心，这就是隐藏在他们的原则基础后面的东西。”——“鼓动

者协会作为一个协会只具有私人的意义，就像一个什么文艺小组或台球房一

样，因此，它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承认它，也没有任何权利颁发委任状。”——

“你们自己抽签决定的！外行应当成为内行，为的是让他们自己来判断，你们

是些什么样的人！”（巴尔的摩“通讯员”）

应当承认，这些先生们彼此都很了解，又几乎都达到了了解自

己的地步。

８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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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这时，“流亡者”的秘密的财务委员会选出了管理委员会，由金

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组成，并且决定认真地从事发行德国公

债。大学生叔尔茨，正如１８５１年底的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

报”和巴尔的摩“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被派到法国、比利时和瑞

士去，并且开始在那里寻找一切过去的、已被遗忘的和销声匿迹的

议会议员、帝国摄政、议院代表和其他有名的人物，直到已故的拉

沃，争取他们为公债作保证。这些已被遗忘的倒霉的人便急忙为这

一事业作保证。要知道，如果说为公债作保证到底还有点什么意思

的话，那末这就像互相保证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异国的〕政府职位一

样，而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等先生就这样为自己的将来的前

途取得了保证。而在瑞士无可慰借地苟延残喘的、可敬的、道德高

尚的人物们，对于“组织”和保障职位热中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老

早就在他们中间根据资历按秩序分配了未来的政府职务，而在决

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职位归谁时，总要吵得不亦乐乎。一句

话，大学生叔尔茨回来时口袋里是带着保证书的，于是伙伴们便开

始了工作。固然，几天以前，金克尔在同“鼓动者”进行的又一次的

会商中曾答应不以“流亡者”的名义单方面进行公债的事情；但是

正因为如此，他才带了保证人的名单及赖辛巴赫和维利希的全权

委托书离开了，好像是为了要在英国北部作他的美学演讲，而实际

上是为了从利物浦横渡大洋到纽约去，就像帕威法耳２４３那样到美

９７３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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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去寻找圣杯，即民主派的金银财宝。

于是开始了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从未听说过的、真正的和

充满冒险情节的关于“流亡者”和“鼓动者”在大洋两岸进行得更加

激烈和更加顽强的伟大战斗的故事，——关于哥特弗利德为了同

科苏特竞争而进行的十字军征讨的故事，关于他怎样在经受了千

辛万苦和难以形容的考验之后终于带着装在旅行袋里的圣杯回到

了故乡的故事。

Ｏｒ，ｂｅｉｓｉｇｎｏｒｉ，ｉｏｖｉｌａｓｃｉｏ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ｅ，

Ｅｓｅｖｏｉｔｏｒｎｅｒｅｔｅｉｎｑｕｅｓｔｏｌｏｃｏ，

Ｄｉｒòｑｕｅｓｔａ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ｄｏｖ’ｉｏｌａｓｓｏ

Ｃｈ’ｕｎ’ａｌｔｒａｎｏｎｆｕｍａｉｄｉｔａｌｆｒａｃａｓｓｏ．

       （Ｂｉｊａｒｄｏ，ｃａｎｔｏ２６）

现在，先生们，我要离开你们了；

如果你们再到这里来的话，

我将告诉你们战斗的喧嚷和叫嚣，

这个战斗是没有任何战斗可以与之相比的。①

０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丝”第二十六首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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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ＶＯＬ． ＸＩＬ ＮＯ． ２５４０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 １８５２．  ＰＲＩＣＥ ＴＷＯ ＣＥＮＴＳ．

卡·马克思

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２４４

１８５２年８月６日星期五于伦敦

不列颠议会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了。关于这个结果，我将在下

一篇文章①中更详细地加以分析。

在竞选运动中，互相攻击或者互相支持的有哪些党派呢？

有托利党、辉格党、自由派保守党人（皮尔派），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曼彻斯特学派２４５的信徒、议会改革和财政

改革派），最后，还有宪章派。

辉格党、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联合起来反对托利党。真正的竞

选斗争就是在这个联盟和托利党之间展开的。至于宪章派，他们是

既反对辉格党、皮尔派和自由贸易派，也反对托利党的，也就是说，

他们反对的是整个官方英国。

大不列颠的政党在合众国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因此，这里只

要把每个政党的显著特点略提几笔就够了。

托利党在１８４６年以前以旧英国传统的卫道者闻名。人们说，

他们把英国宪法奉为世界第八奇迹；他们是ｌａｕｄａｔｏｒｅｓｔｅｍｐｏｒｉｓ

ａｃｔｉ〔往事的赞美者〕，是王位、高教会派
２４６
以及不列颠臣民的特权

① 见本卷第４０５—４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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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的狂热的拥护者。在不祥的１８４６年谷物法废除时
２４７
，托利

党人叫苦连天，这就证明了他们正是地租的狂热的拥护者，同时也

揭露了他们之所以对旧英国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恋恋不舍的秘

密。原来，这些制度正是最适合于大土地所有制的，他们（土地贵

族）一直依靠这些制度统治着英国，而且直到现在还企图以此保持

自己的统治。１８４６年赤裸裸地暴露了构成托利党的现实基础的物

质的阶级利益。１８４６年从托利党身上撕下了一直用来掩盖它的阶

级利益的那张为传统所尊崇的狮子皮。１８４６年使托利党变成了保

护关税派。“托利党”是个神圣的名字，“保护关税派”则是个凡俗的

称呼；“托利党”听起来是政治上的战斗的呐喊，“保护关税派”听起

来却是经济上的绝望的哀鸣；“托利党”似乎标志着一种思想、一种

原则，“保护关税派”则代表着物质利益。这些保护关税派所保护的

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是他们自己的地租。可见，托利

党人归根到底是和其他资产者一样的资产者；难道世界上还有不

保护自己钱袋的资产者吗？托利党人和其他资产者的区别，也就

等于地租和工商业利润的区别。地租是保守的，利润是进步的；地

租是民族性的，利润是世界性的；地租信奉国教，利润则是天生

的非国教徒。１８４６年废除谷物法，只是承认了一并既成的事实，承

认英国市民社会的成分中早已发生的变化，这就是：土地占有的

利益服从于金融集团的利益，地产服从于商业，农业服从于工业，

乡村服从于城市。当英国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是一比三的

时候，还怎么能够不肯定上述这个事实呢？托利党实力的物质基

础就是地租。地租是由食物的价格来调节的，而食物的价格又是

靠谷物法人为地保持在高度水平上的。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食物

的价格，食物价格的降低又使地租下降，而随着地租的下降，托

２８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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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党的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实力也就被破坏了。

现在托利党人企图干些什么呢？他们企图保持住已经丧失了

社会基础的政治权力。他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除了

反革命，即国家对社会的反动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力图

用强力保持那些从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两倍时起就已注定要复

灭的制度和政治权力。这种企图必然要以托利党人的失败而告终；

它一定会加速和加剧英国的社会发展，造成危机。

托利党人在租佃农场主中间争取拥护者，这些农场主或者还

习惯于把地主看做自己天然的尊长，或者在经济上依赖地主，或者

还不懂得农场主与地主之间利益的共同点并不比债务人与高利贷

者之间利益的共同点更多。托利党人还得到那些关心殖民利益、关

心航海利益的集团以及国教信徒，一句话，得到所有那些认为必须

反对现代工厂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和它所酝酿的社会革命

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分子的拥护和支持。

托利党的世仇是辉格党，一个与美国的辉格党２４８除了名称以

外毫无共同之处的政党。

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政治博物学上属于这么一个种类，像所有

的两栖类一样，他们的生活很轻松，但要加以描写却很困难。我们

还是像他们的敌人那样，称他们为在野的托利党人呢？还是像大陆

上的作家们所爱做的那样，把他们看做一定的人民原则的维护者

呢？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陷入像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库克先

生所陷入的那种窘境，这位先生在他的“政党史”２４９中非常ｎａｉｖｅｔé

〔天真〕地宣称，虽然辉格党所依据的确是一些“自由的、道德的和

开明的原则”，但是，非常遗憾，在辉格党存在的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

期内，每当它执政的时候，总是有些什么东西妨碍它实现这些原则。这

３８３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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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连辉格党自己的历史家也承认，辉格党的实际行为同它所

宣布的“自由的、开明的原则”完全是两回事。因此，这个党很像一

个酒鬼，在市长面前坚称他在原则上是拥护戒酒的，但是每逢礼拜

天他总是完全偶然地喝得酩酊大醉。

现在我们还是不要去管辉格党人的原则吧；我们根据历史事

实可以更好地判断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所

做所为，而不是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信仰，以及希望别人怎样来

看待他们的作用。

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样，也是大不列颠的大土地占有者。不

仅如此，辉格党的核心正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

占有者构成的。

他们和托利党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的，

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

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

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

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而每

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

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

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２５０上。辉格党人要比托

利党人易于忍受地租收入减少之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列颠

帝国收入的得天独厚的管理人。只要他们还把政权的垄断看成自

己的世袭财产，他们就可以放弃谷物法为他们造成的垄断。自从

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２５１以来，除了若干次短期的中断（主要是由于

第一次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执掌国务的一直是辉格党。

谁要是回忆一下这一段英国历史，他就会发现：力图保持自己世袭

４８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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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寡头政权乃是辉格主义的唯一特征。至于除此以外辉格党有时

也加以维护的那些利益和原则，并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工商业阶

级的发展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强加于它的。就像１６８８年以后辉格党

和当时拥有极大权势的金融巨头联合起来一样，在１８４６年我们看

到它又和工业巨头联合在一起。辉格党对１８３１年改革法案２５２的实

行没有尽多大力量，正像它对１８４６年自由贸易法案的实行也没有

尽多大力量一样。这两个改良运动——政治的也好，商业的也好

——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当这两个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发展到

不可遏止的地步，一当它同时变为把托利党从政府职位赶走的最

可靠手段，辉格党便上台执政，并把同政权有关的那一部分胜利果

实据为己有。１８３１年辉格党人把政治方面的改革刚好进行到不致

使资产阶级过分不满的程度；１８４６年以后他们又把自己的自由贸

易措施限制到能替土地贵族挽救尽可能多的特权的地方。他们每

一次都急忙拉住运动，以便阻止运动继续发展，同时恢复自己的地

位。

非常明显，一旦土地贵族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保

持自己的地位，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来争夺政权，一句

话，当托利党彻底垮台的时候，英国历史上也就不会再有辉格党的

地位了。既然贵族已经消灭，那些反对这个贵族的资产阶级贵族代

表还有什么用处呢？

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当城市开始兴起时，德国的皇帝曾经给

这些城市委派了帝国总督——《ａｄｖｏｃａｔｉ》——以保护它们不受周

围贵族阶级的攻击。但是当城市由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而十分强

大，完全独立，不仅能打退贵族的进攻，而且还能向贵族进攻时，它

们就立刻把那些高贵的总督——ａｄｖｏｃａｔｉ赶走了。

５８３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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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对于不列颠资产阶级来说就是这种ａｄｖｏｃａｔｉ，而一旦托利

党丧失对土地的垄断，辉格党也就会立刻丧失对政权的垄断。随着

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力量的增长，辉格党也就由一个政党退化为

一个集团。

很清楚，英国辉格党只能是这样一种令人厌恶的、各色各样的

分子的混合物，其中有拥护马尔萨斯的封建主义者，抱着封建偏见

的大富商，失却荣誉感的贵族，无力经营产业的资产者，满嘴进步

词句的保守分子，狂热迷恋保守主义的进步分子，一点一滴地贩卖

改良的掮客，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以及

宗教中的伪善者和政治上的伪君子。英国人民群众一向以富有健

全的审美感著称。他们对一切杂七杂八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对蝙蝠

和罗素的政党都抱着本能的嫌恶。英国的人民群众，城市和农村的

无产阶级，和托利党一样仇恨“大富商”，也和资产阶级一样仇恨贵

族。而对辉格党，人民恨的则是两种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即压迫他

们的地主和剥削他们的金融巨头。人民恨的是辉格党所代表的寡

头政权，它一百多年来统治着英国，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

事情。         

皮尔派（自由派保守党人）不是一个政党，他们不过是对一位

政党活动家，对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一种纪念而已。但是，

英国人是过于讲求实利的民族，他们认为纪念除了用来编写挽歌

是没有什么别的用处的。而现在，当英国人民已在全国各地为已故

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建立起青铜的和大理石的纪念碑时，他们更

加认为没有格莱安、格莱斯顿、卡德威尔等这样一些活的皮尔纪念

碑也未尝不可了。所谓的皮尔派，不过是罗伯特·皮尔为自己训练

的一帮幕僚而已。而由于这批幕僚为数甚多，所以他们也就一时忘

６８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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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他们背后是没有任何人马的。这就是说，皮尔派就是过去的皮

尔的拥护者，目前他们还没有决定归附哪一个政党。而这种犹豫不

决，显然是不能成为建立独立政党的充分根据的。

剩下的还有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关于他们，我将在下一篇文

章中简略地加以说明。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２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５４０号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

２日“人民报”第２２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７８３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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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ＨＰＩＯＮ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ＲＩＧＨＴ．
ＮＯ．２２３             ＬＯＨＤＯＸ， ＢＡＴＵＲＤＡＹ， ＯＣＴＯＢＫＲ ９ １８５２．          Ｐｒｉｃｅｐｏｕｓｐｓｅｓ

卡·马 克 思

宪 章 派

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０日星期二于伦敦

托利党、辉格党、皮尔派，——总之，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

分析过的党派，或多或少都属于旧的时代，而自由贸易派（曼彻斯

特学派的信徒、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则是现代英国社会的正式

代表者，即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他们是认识到自己的

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党派，是竭力想把自己的社会势力也变成政治

势力并把最后一批傲慢的封建社会仆役铲除的工业资本的党派。

领导这个党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中最积极最坚决的部分——工厂

主。他们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

治，力求使人们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现代资本主义生

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贸

易自由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

教的束缚。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

营。应该有纺纱业和棉织业工厂主，也应该有食品业工厂主，而

贵族地主却不应该再有。简言之，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政治的

或社会的限制、规章和垄断存在，除非它们来源于“政治经济学

的永恒规律”，即来源于制约着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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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这个党派反对英国旧制度——这是社会发展中的过了时的、行

将告移的阶段的产物——的斗争的实质的，是下面这个口号：生产

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即生产的一切多余的、非

必需的费用）。这个口号不仅是向个人提出的，而主要地是向全民

族提出的。

王权连同它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宫廷、王室费以及侍从人员

难道不是生产的ｆａｕｘｆｉａｉｓ吗？没有王权，民族一样能够生产和交

换产品，所以，要打倒王位！贵族的薪高而清闲的职位，上院，——

这是些什么呢？生产的Ｆａｕｘｆｉａｉｓ。庞大常备军呢？生产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

殖民地呢？生产的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同教会连同它通过掠夺和募化而掌

握的财富呢？生产的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还是让神甫们互相自由竞争吧，

让每个人愿意给他们多少钱就给他们多少吧。庞大臃肿的英国司

法机构以及它的大法官法庭２５３是什么呢？生产的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民族

之间的战争呢？生产的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英国如果能同别的民族和平相

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剥削它们。

可以看出，对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

派的信徒们说来，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从机器生产的角度来看，

都是昂贵而且无益的，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民族以最低的生

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及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

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

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只是在总的方面留

下一个为整个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以便在对内

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

务；而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

济。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党就会叫做民主党。但它不能不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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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它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作为贵

族国家的旧英国。然而，它最近的目的却是实现议会改革，议会改

革会使进行这种革命所必需的立法权转到它的手里。

但是不列颠的资产者不像法国人那样容易激动。虽然他们也

力求实现议会改革，他们却不会为此而进行一次二月革命。相反

地，在１８４６年由于废除谷物法而取得了对土地贵族的巨大胜利以

后，他们就满足于从这一胜利中获得的物质利益，并不想同时从这

一胜利中得出必然的政治和经济结论，这样也就使辉格党得以恢

复它对行政权的继承性垄断。在整个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年期间，他们由

于高喊“伟大的原则，实际的〈应读作：渺小的〉行动！”这样的口号

而受到人们的嘲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每一次强大的

运动中，他们都不得不求助于工人阶级。但是，如果说贵族是他们

垂死的对手，那末工人阶级却是他们新生的敌人，因此他们宁愿同

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

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所以，他们极力避免同贵族发生任何暴

力冲突。但是历史必然性和托利党人都在推着他们向前走。他们

不可避免地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把旧英国、把过去的英国彻底破

坏；而一旦他们成为政权的唯一执掌者，一旦政治统治和经济实力

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因而对资本的斗争不再同对现政府的斗争割

裂开来，那时就会爆发英国的社会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谈宪章派这个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

性的部分。他们为之而斗争的宪章里的六条，所包括的内容不外是

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

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

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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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

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

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

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

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关于宪章派的复兴和改组，我下次再谈。现在我只讲讲不久前

的选举。

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颠议会选举权，如果是在城市选区，他

就得有除缴纳济贫捐外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产；如果是在各郡，

那他必须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四十先令的自由农２５４，或者是一

个每年交纳不少于五十英镑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

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

动的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为了说明他们在实际上怎样参加了这

次选举斗争，我应该把英国选举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再提一提，这就

是：

候选人提名日［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ａｙ］和选举结果揭晓日［Ｄｅｃｌａ－

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ｙ］的区别！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的区别！

当候选人在选举日出面向人民发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们第

一步要经过举手表决选举。每一个人都有权举手，不管他是选民

还是非选民。多数人举手赞成的人，选举主持者就宣布他经举手

表决（暂时）当选。可是好景不常。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一

种仪式，是对“有主权的人民”的形式上的礼貌；一旦特权受到

威胁，这种礼貌马上就不要了。例如，如果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们

的候选人在举手表决中落选，这些候选人就会要求投票表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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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决则只有享有特权的选民阶层才能参加，只有在投票表决

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才算是合法的当选者。第一次举手表决的选

举只不过是暂时给予社会舆论的一种表面上的补偿，以便在下一

步更加有力地向它证明它的软弱无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举手表决的选举，这种危险的形式做

法，其目的只是要把普选权弄得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只是同“老百

姓”开个天真的贵族式的玩笑（军务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就是这样

说的）。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一切德意志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

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十九世纪，只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

大的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

衣。统治阶级从这种习俗得到的好处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

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加以维

护。只是当资产阶级开始在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正式政党采取

独立的立场时，工人群众才开始在候选人提名日独立地行动。然而

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间、候选人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之间

的对立，从来没有像在最近这次１８５２年选举中表现得这样明显，

从来没有这样尖锐地表现为敌对原则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具有

这样的威胁力，这样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请看这是什么样的对立！谁在举手表决时被提名为候选人，他

就会在投票表决时落选。谁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他就会

饱尝人民的烂苹果和砖头。完全依照法律手续当选的议员不得不

首先好好地考虑作为议员的肉体的“我”的安全。一边是人民的

大多数，另一边是占全人口十二分之一、占全国成年男性居民五

分之一的人。一边是热情，另一边是贿赂。一边是一些抛弃了自

己的特点的党派：坚持保守观点的自由派，宣讲自由主义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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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另一边是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捍卫自己的事业的人民。一边

是一架只能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破烂机器，是所

有的正式党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逐渐把对方碾得粉碎这样一个

无益的过程；另一边是奋勇前进的国民群众，他们将消除这种原地

打转的状态，打碎这架官方的机器。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候选人提名同投票表决之间的对立、竞选

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同统治阶级的偷偷摸摸的竞

选手法之间的对立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在所有的选区中，我只举一

个集中表现出这种对立的城市选区即哈里法克斯的选举为例。在

这里，互相竞争的候选人有爱德华兹（托利党）、查理·伍德爵士

（前辉格党内阁财政大臣，格雷伯爵的女婿）、弗兰克·克罗斯利

（曼彻斯特派），最后还有厄内斯特·琼斯，他是一个最有才干、最

彻底、最坚决的宪章派。哈里法克斯是个工业城市，所以在那里托

利党的希望不大。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同辉格党人联合在一起。所

以，激烈的斗争只是在伍德和琼斯之间、在辉格党人和宪章派之间

展开的。

“查理·伍德爵士发表了历时约半小时的演说，开头和后半段都被广大

听众的不满的喊声吵得根本听不清。据一个坐在他近旁的记者报道，他的演

说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罗列已经实行的自由贸易派措施，攻击得比勋爵政府

和吹嘘‘国家和民族的空前繁荣！’（喊声：“听啊！听啊！”）他连一个新的有助

于改革的措施都没有提出来，只是用暗示的口吻稍稍提到约翰·罗素勋爵的

选举法改革法案”２５５。

因为你们不会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型报纸上找

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所以，下面我就从中作一些比较详尽的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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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内斯特·琼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说：

‘选民和非选民们！你们到这里来庆祝一个庄严隆重的节日。宪法今天在

理论上承认普选权，也许只不过为了明天在实践中把它抛弃…… 今天站在

你们面前的有两种制度的代表，你们必须决定要哪一种制度的代表来统治你

们七年。七年——这是整整一小段生命啊！…… 我请你们在这七年的大门

前停一停，让这几年今天在你们的眼前缓慢地平静地走一趟吧。你们两万人

今天采取的决定，也许就是为了让五百个人明天违反你们的意志！（喊声：

“听啊！听啊！”）我已经说过，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两种制度的代表。不错，在

我的左边有辉格党人、托利党人和富有的企业主，但是实质上他们之间没有

任何区别。富有的企业主说：要贱买贵卖。托利党人说：要买得贵，卖得更

贵。对于工人说来他们是一模一样。但是这第一种制度现在是占上风的，虽

然它的根子已经因大众赤贫的脓疮而糜烂。这个制度是靠同国外的竞争生存

的。而我可以断言，在贱买贵卖的制度下，在依靠同国外的竞争的制度下，工

人阶级和小企业主阶级的破产还要继续下去。为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创

造者。哪怕是长一粒粮食，织一码布，都要人去劳动。可是在这个国家里，工

人没有任何独立的营生。劳动是以雇佣方式出卖的商品，劳动是市场上买卖

的对象；既然劳动创造一切财富，所以首先必须购买劳动。“要买得便宜，要

买得便宜！”劳动在最廉价的市场上被购买。而跟着来的是：“要卖得贵，要

卖得贵！”卖什么？劳动产品。卖给谁？卖给外国——这是不言而喻的！——

也卖给工人自己，因为工人既然不是自己劳动的主人，就不能享有劳动的第

一批果实。“要贱买贵卖！”你们喜欢这种事情吗？“要贱买贵卖！”买工人的劳

动要贱，把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卖给工人要贵！这种交易的原则就是一定要

让人吃亏。企业主以便宜的价钱购买劳动，他又出卖产品并必然从中获得利

润。他把产品卖给工人自己，结果，企业主同被雇佣者之间的每一次买卖，都

是企业主的有意的欺骗行为。这样，劳动由于不断的亏损而愈来愈降低，资本

则由于经常的欺骗而愈来愈提高。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制度还不仅仅限于这

些。它依靠着同国外的竞争，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得破坏其他国家的商业，正像

已经在本国破坏了劳动一样。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关税高的国家必须比

关税低的国家卖得便宜。但是外国的竞争总是不断增长的，因之价格也就总

是不断降低。因此，在英国工资就要不断下降。怎样使工资下降呢？通过过剩

的劳动。这种劳动的过剩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通过对土地的垄断，把超过工厂

需要的人手赶向工厂；通过对机器的垄断，把这些人手赶到街头；通过使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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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夺走男工手中的织布梭；通过使用童工又把女工从织布机上排挤下来。企

业主站在这种由活人堆成的过剩劳动的基础上，脚下踩着破碎的心灵，大声

喊道：“会饿死的！您愿意做工？有一点总比根本没有强啊！”于是备受折磨的

群众就如获至宝地抓住这个机会，同意企业主提出的条件。（有人高喊：“听

啊！听啊！”）对于工人来说，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而这对你们选

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对国内商业，对小商人，对济贫捐，对一切捐税会

产生什么影响呢？外国竞争的任何一点加强都会相应地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

降。劳动价格的任何下降都必须以过剩劳动的增加作为基础，而过剩劳动的

增加又是靠扩大机器生产达到的。我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这对你们会产生

什么影响呢？我左边的这位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派采用了一项新的发明，把

对他说来已成为多余的三百人抛到了街头。小商人们！这样你们就失掉了三

百个买主。济贫捐缴纳者们！这三百人就成了新的贫民。（人们向演说者高声

喝采）但是请注意，邪恶还不仅仅限于这些！这三百个人首先会使那些还在

同一生产部门中工作者的人的工资降低。企业主说：“从现在起我降低你们的

工资。”工人们反对。于是企业主就补充说：“你们没有看见我刚刚赶到街头

去的这三百人吗？要是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尽可以同他们调换一下位置，只

要让他们回来，他们是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的，因为他们快要饿死了。”工人们

感到，事情的确是这样，于是他们的反抗也就垮了。喂，你这个自由主义的

曼彻斯特派，政治上的伪君子啊！在听我们讲话的这些人面前，你现在怎样

回答我？但是，邪恶还不仅限于这些。失掉了自己本来职业的人要到其他部

门去谋生，这就会大大增加过剩劳动和降低工资。今天工资很低的职业，过

去曾经是工资很高的，而今天工资高的在不久的将来工资也会降低。这样，工

人阶级的购买力就一天一天地缩小，国内商业也将随之而萧条下去。商人们，

要记住这一点！你们的买主愈来愈穷，你们的利润愈来愈少，而要你们救济

的贫民将愈来愈多，你们必须缴纳的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数目将愈来愈

大。你们的收入降低，你们的支出增加。你们收入得更少了，花费得更多了。

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有钱的工厂主和地主把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全部

担子都转嫁到你们身上。你们中等阶级成了为富翁们补偿捐税支出

的工具。他们制造出了为他们创造财富的贫困，而硬要你们为他们亲手

制造的这种贫困负担代价。地主逃避了这种负担，因为他们享有特权；工厂

５９３宪 章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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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逃避了这种负担，他们从工人的工资方面得到补偿，而这又会影响到你们。

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我左边的这些先生所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至于我自

己向你们提出的意见是什么呢？我向你们指出了邪恶。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

题。但是我还想做得更多一些。我在这里还要指出正义何在，并加以证明。’

（热烈鼓掌）”

接着厄内斯特·琼斯就开始阐述自己对政治经济改革的观

点，然后又继续说道：

“‘选民和非选民们！我刚才向你们讲述了几项社会政治措施，现在我也

像在１８４７年做过的一样，呼吁立刻实行这些措施。但是，因为我力求扩大你

们的自由，结果他们夺去了我的自由。（喊声：“听啊！听啊！”）因为我努力

为你们所有的人建立自由之宫，他们就把我丢进了刑事犯的牢房。这里在我

左边就坐着一位看管过我的狱官。（听众对坐在左边的人发出一片激烈的长

时间的责难声）因为我要大声疾呼地保卫真理，我就被责令闭口。我被关在

狱中达两年又一个星期之久，住在单人牢房里，受到最严厉的隔离管束，不

但不给我纸笔墨水，反而强迫我撕乱麻…… 不错，（演说人转向查理·伍德

爵士）在两年又一个星期的期间内，你们是战胜者，可见现在我的出头之日

到了！我要唤醒在场的英国人心中的复仇之神。（场内爆发热烈的掌声）听吧！

你们难道没有感到，在这广大群众的每一动作中复仇之神都在振动他的翅膀

吗！（场内再次爆发经久不息的掌声） ……有人会说这不是社会的事情。不，

这正是社会的事情！（喊声：“对呀！对呀！”） ……我所以说这是社会的事

情，是因为不同情被捕者的妻子的这个人，也绝不会同情工人的妻子。不同

情被监禁者的儿女的这个人，也绝不会同情雇佣奴隶的儿女。（掌声和喊声：

“对呀！对呀！”）他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他今天的许诺也推翻不了这一

点。是谁投票赞成爱尔兰非常法，赞成禁口律法案，赞成压制爱尔兰的报刊？

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十五次投票反对休谟关于扩大造举权

的提案，反对洛克·金关于各郡选区的提案，反对尤尔特关于短期议会的提

案，反对贝克莱关于秘密投票的提案？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

谁投票反对释放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

是谁投票反对调查在殖民地的暴行，包庇华德和托林顿，包庇伊奥尼亚群岛

６９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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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锡兰的暴君？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反对减少收入一万二

千英镑的剑桥公爵的薪俸，反对陆海军费的任何削减，反对废除窗口税？是

谁四十八次投票反对缩减一切其他的捐税（其中也包括减少他们自己的薪

俸）？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废除纸张税和广告税，

反对废除知识税？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赞成增设一批

主教职位和教区，赞成给予梅努特学院津贴，反对削减这类津贴，反对免除非

国教徒２５６的教会税？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对食品

掺假的事件作任何调查？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降

低食糖的关税和取消麦曲税？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

对缩短面包师的夜班工作时间，反对调查针织工厂工人的状况，反对对工人

住宅的卫生检查，反对禁止未成年工人早上六时以前上工，反对由教区给贫

苦孕妇以救济，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以

上帝和人道的名义打倒他！哈里法克斯的公民们！英国公民们！两个制度摆

在你们面前，现在你们来加以抉择吧！’（简直无法描写这个演说、特别是演说

的最后一部分所引起的热烈反应。广大的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一句话，

演说每一停顿，立刻就像滚滚波涛一样响起了对辉格党代表和阶级统治的愤

慨之声。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经久难忘的场面。在举手表决的时候，赞成查理

·伍德爵士的只有很少几个主要是被收买或者被吓倒的人。几乎全部与会者

都在难以描绘的热情和欢呼中高举双手赞成厄内斯特·琼斯。）

市长宣布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和亨利·爱德华兹先生经举手表决当选。

于是，查理·伍德爵士和克罗斯利先生随即要求投票表决。”

事情的结局正如琼斯所预言的那样：他以两万票被提名为候

选人，但是辉格党人查理·伍德爵士和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却以

五百票被选入议会。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２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５４３号，并摘要载于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人民报”第２３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７９３宪 章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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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选 举 中 的 舞 弊

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０日星期五于伦敦

上届下院解散以前，议员们决定给自己的继任者尽量制造困

难，阻挠他们进入议会。他们通过了一条严峻的法律，禁止行贿、舞

弊、恫吓和一切选举中的诈骗行为。

他们拟定了一大串详尽的和琐碎得难以想像的问题，根据上

述法律，这些问题可以向呈交选举抗议书者提出，也可以向当选的

议员提出。可以要求他们宣誓说明：他们的代理人是谁，他们和代

理人的联系如何。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并要求加以说明：不仅就他

们所知，甚至就他们“推测、估计和猜想”，在选举中他们自己花了

多少钱，或者别人替他们花了多少钱——经他们同意的或者没有

经他们同意的。一句话，任何一个议员，只要稍微怀疑也许有人曾

为了他而违犯法律，他就无法经住这种奇异的考验①而不犯违誓

罪。

总之，即使新的立法者也像僧侣对待三十九信条２５７那样自由

地——只相信其中几条，却在全部信条上签名——对待这个法律，

８９３

① “考验”原文为Ｏｒｄｅａｌ，原意是古代条顿族所实行的一种裁判法——令受裁判

者将手插入烈火或沸水中，或服毒药，倘若不受伤或不中毒，便算无罪；此外，

同原告举行决斗而获胜也算无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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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这个法律中也仍然有足够的条款使新的议会成为

曾经代表三个王国发表演说并为它们制定法律的历届议会中最清

白的一届。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法律和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紧接

着进行的大选对比一下，就会看出这个法律使托利党获得了无可

争辩的光荣：在他们执政期间，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

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新的选举正在进行，其间演出了从过去托利党人的垄断以来的空前未

有的行贿、舞弊、暴行、酗酒和谋杀的活剧。我们听说有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抓

住自由派选民，强迫他们在地主的监视下违背自己的信念投票；如果人民对

被迫害的选民表示同情，这些士兵就冷酷地瞄准这些人开枪，他们大批地屠

杀手无寸铁的人〈指六里桥、克勒尔郡和里美黎克的事件〉。也许有人会说：这

都发生在爱尔兰啊！不错，可是在英格兰托利党人利用警察去捣毁对手的讲

坛；他们派遣成群的匪徒和打手到街上去拦截和吓唬自由派选民；他们开设

了道地的酒窟；他们不惜巨资进行收买，例如在得比就是这样；几乎在每一个

竞选的地方，他们都不断恫吓选民。”

上面是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２５８描写的情形。听了宪章

派这个周报的报道以后，现在我们来听听同宪章派敌对的政党的

周刊——工业资产阶级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伦敦的“经

济学家”怎样说吧。

“我们确信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大选中发生的舞弊和恫吓，出现的谄

媚、狂热和放肆，都是以往的类似情况所不及的。据说，这次选举中行贿的规

模比往年大得多…… 最近这次选举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恫吓和非法影响

选民的手段超过了最大胆的想像…… 大摆酒宴，玩弄卑劣的阴谋，大规模

地行贿，野蛮地恐吓选民，诬蔑候选人的声誉，蹂躏正直的选民，收买和侮辱

软弱的选民，光天化日之下露骨地无耻地进行造谣、陷害、诽谤，亵渎神圣的

语言，诋毁高尚的名声，——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会

在一大堆肉体被践踏、灵魂受折磨的牺牲者面前感到毛骨悚然；而新议会就

是在这些牺牲者的坟墓顶上建立起来的。”

９９３选举中的舞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恫吓和舞弊是司空见惯的方式。首先是政府方面直接施加压

力。例如，在得比，有一个选举代理人在行贿时被当场抓住，从他身

上搜出了军务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的一封信，这位少校借给他一

笔钱作竞选费用，要他凭信到一家商行去支取。“普尔公报”公布了

由一个海军基地司令官签署的海军部给预备役军官的通告，要他

们执政府提名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直接使用了武力，在科克、拜

尔法斯特和里美黎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里美黎克打死了八

个人）。地主威胁佃户，如果佃户不和他们投一样的票，就要把他们

从土地上赶走；得比勋爵的地产管理人在这方面给他们的同行做

出了榜样。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到处

都使用了把选民灌醉的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使用这些

世俗的舞弊方法外，托利党还采用了宗教的手段。女王颁布了禁止

天主教举行游行仪式的告谕，借以煽起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到处

都是“打倒天主教徒！”的喊声。斯托克波尔特的骚动２５９就是这个告

谕造成的一个后果。当然，爱尔兰的神甫也用类似的武器回敬了敌

人。

在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只是一个皇家法律顾问就已

经收到二十五个地区递来的抗议书，要求由于选举中的行贿和恫

吓事件而宣布议会选举无效。在得比、考克茅斯、巴恩斯特珀耳、哈

里季、坎特布里、亚马斯、威克菲尔德、波士顿、哈得兹菲尔德、温莎

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当选的议员的抗议书，并筹

集了相当的诉讼费用。可以肯定，即使在事态的发展对议会中拥护

得比政府的议员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至少会有八个到十个

人由于这些抗议书而被取消议员资格。

当然，行贿、舞弊和恫吓的主要场所自然是农业地区和贵族统

０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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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下的城镇。在通过１８３１年的改革法案时，辉格党曾费尽心机把

这些地区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工业地区的

选区，由于情况特殊，是非常不适于采用这些手段的。

举行大选的日子，在英国向来是狂饮滥醉的酒神节，是照例的

政治信仰交易的结账期，是酒店老板生意最兴隆的日子。有一家英

国杂志①这样说：“这种定期举行的农神节每一次都长久地留下伤

风败俗的痕迹。”这是很自然的。这是道地的古罗马的农神节。在

这个节日里，主人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主人。可是如果奴隶只

当一天主人，那末这一天粗野的本能就会统治一切。主人就是统治

阶级的或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贵，扮演奴隶角色的就是

这些阶级的大批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他们周围则有成千上万个没

有选举权的人，后者的唯一使命就是充当单纯的配角；这些人的

口头支持或举手赞成向来都是很需要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

戏剧效果。如果回溯一下英国百余年来的选举史，那末产生的问

题就不会是英国历届议会为什么这样糟糕，反而会提出这样的问

题：它们为什么居然还能成为它们过去的那个样子，并且还能模

模糊糊地多少反映出一些英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样，反对

代议制的人在发现下面的事实时想必也会感到惊奇：只凭抽象的

多数、只凭票数的偶然对比来决定一切的立法机关，有时却能按

照形势的要求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至少在其全盛时期是如

此。任何时候，单从票数的对比，即使借助于最牵强的逻辑推理，

也不能得出表决必然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相反，议员的一定的

对比的必然性，却是由当前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的。英国选举中

１０４选举中的舞弊

① 即“经济学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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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行贿，不正是表现互相竞争的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一种粗

野而露骨的特殊形式吗？这些政党在其他场合以寻常的方式采用

的影响和统治的手段，在选举的这几天中则以特殊的方式，以相当

离奇的形式实行着。而这两种不同情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互相

竞争的政党的候选人代表着全体选民的利益，而这些有特权的选

民又代表着没有选举权的群众的利益，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没有

选举权的群众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德尔斐的女巫必须被一种

气体迷倒，才能得到神谕；不列颠人民必须用杜松子酒和黑啤酒把

自己灌醉，才能找到带来神谕的立法使者。至于到哪里去找这些使

者，那是不说自明的。

从工商业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式的政党与辉格党

和托利党平起平坐的时候起，特别是从１８３１年改革法案通过的时

候起，各个阶级和政党彼此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者对

耗费颇大的竞选手段，对大选的这些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非生产费用〕丝

毫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同土地贵族竞争，利用一般的道德手

段要比个人出钱来得便宜。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代表着普

遍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因此他们能够要求选民本

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本着个人或地方的利益行事。用来影响选民

的陈旧手段愈是（由于选民的成分本身）主要地成为土地贵族的

武器，而为资产阶级所不能使用，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坚持上述的

要求。因此，资产阶级就为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选举而斗争，

并且强迫议会通过根据这种精神制定的法律，其中每一项法律都

是用来抵御土地贵族的地方势力的。的确，从１８３１年起，贿赂行

为采取了比较文明比较隐蔽的形式，大选也在较为平静的状态下

进行了。现在，人民群众总算是不再做应声虫了，过去他们或多

２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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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热心地参与了那些抽签决定胜负的官场英雄们的斗争，当议

会偶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克里特岛上的库列特在丘必

特诞生时一样痛饮狂欢２６０，并因热烈地参加对这些偶像的歌颂而

获得相当的酬金和款待。现在，宪章派则成群结队，来势汹汹，团团

围住了要演出官方的竞选斗争的场所，并且用充满怀疑的目光仔

细地监视着场上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条件下，１８５２年这样的选举

不能不引起公愤。甚至保守党的机关报“泰晤士报”也破天荒第一

次替普选权说了几句话，而不列颠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则异口

同声地喊道：改革的敌人给改革的拥护者提供了最好的论据；在现

存的阶级制度下的选举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产生的

下院就是这个样子！

要了解最近这次选举中所采用的这一套行贿、舞弊、恫吓手段

的真正性质，必须注意到同样也在这一方面起作用的一个情况。

如果看一下１８３１年以来的各次大选，那就会发现，占国内人

口大多数的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对享有特权的选民圈施加的压力愈

大，资产阶级要求扩大这个圈子的呼声和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消灭

这个圈子的呼声愈高，真正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就愈来愈少，因而，

选民圈也就愈来愈缩小。这在最近这次选举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

了。

我们就拿伦敦做例子来看吧。在西蒂区，有２６７２８个选民，参

加投票的只有１００００人。在哈姆雷特塔区，登记的选民有２３５３４

人，参加投票的只有１２０００人。在芬斯贝里，２００２５个选民中投票

的还不到一半。在竞选斗争最剧烈的利物浦，１７４３３名登记的选民

中投票的只有１３０００人。

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

３０４选举中的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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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

已经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

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

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

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

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

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

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

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

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

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

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

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因此，托利党人使用贿赂和恫吓手段，只不过是想拚命挽救那

个已不能有什么积极作为的、在选举中再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和选

出真正国民的议会的垂死的选民圈而已。结果怎样呢？旧议会解

散了，因为在它快要完结的时候，它已经分裂成一个个互相使对方

不能有丝毫作为的派别集团了。新议会开始时的情形则同旧议会

完结时一样。它一生下来就陷于瘫痪状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６日前后

载于１８５２年９月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５５２号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人民报”第２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４０４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选 举 的 结 果

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７日星期五于伦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次大选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辉格党、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合在一起总称之为

“反对党”而把它们同托利党相对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新议

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反映出我们在过去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经指

出的那种巨大的对立，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

在英格兰，城市选出了一百零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二百一十

五名反对党的拥护者，而各郡则选出了一百零九名内阁的拥护者，

反对党的代表只有三十二名。从作为托利党的堡垒的各郡中，应当

除去最富庶和影响最大的地方——约克郡的西区、南郎卡郡、密多

塞克斯、东萨雷等；把派遣代表参加议会的城市除开不算，这些地

方包括了居住在各郡的一千万居民中的四百万人。

在威尔士，如果把城市的选举和农村的选举对照一下就可以

看到，选举结果恰恰相反。这里的城市选出了十名反对党的拥护者

和三名内阁的拥护者，而各郡则选出了十一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三

名反对党的代表。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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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格兰，这种对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城市中当选的有二十

五名反对党的代表，而没有一个内阁的拥护者。各郡则选出了十四

名内阁的拥护者和十三名反对党的代表。

在爱尔兰，对比关系不同于大不列颠。爱尔兰的民族政党在农

村地区有很大势力，这里的居民更直接地受天主教僧侣的影响，而

在北方城市中占优势的是英格兰人和新教徒。所以在这里农村是

反对党的真正的中心，虽然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这一点不能够清

楚地显示出来。在爱尔兰，城市选出了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二十

五名反对党的代表，各郡则选出了二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三十

五名反对党的代表。

如果你们要问，究竟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那末应当

说：所有政党合在一起战胜了托利党，因为后者很明显地获得少

数，尽管它使用了收买、恐吓和政府的压力等等手段。根据最精确

的材料，共选出了二百九十名内阁的拥护者，三百三十七名自由

派，或者说三百三十七名联合反对党的代表，以及二十七名动摇分

子。即使把这二十七名动摇分子算作是内阁的拥护者，自由派仍然

保持二十票的优势。可是，托利党人本来是指望获得多数的，他们

希望至少获得三百三十六票。即使不谈这个在数字对比上失利的

问题，托利党人也已经在竞选中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们的领袖被迫

放弃了自己的保护关税原则。在得比的二百九十个拥护者之中，有

二十个表示根本反对任何保护关税政策，而在其余的人中间，大多

数人——包括迪斯累里本人在内——都反对谷物法。

得比勋爵在他提交议会的咨文中断言，只有在绝大多数人赞

成的情况下，他才改变英国的贸易政策。他远没有想到他自己可

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虽然选举的结果完全不符合托利党人的乐

６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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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愿望，这种结果对托利党人来说仍然要比反对党所期望的好

得多。

没有一个政党比辉格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而且这恰好是在

这个党的力量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所谈的就是它的上一任的大

臣们。辉格党的群众一方面同自由贸易派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同皮

尔派混在一起。英国辉格主义的真正的重要原则集中地体现在辉

格党的官方上层人物身上。不错，伦敦西蒂区重新选举了上届辉格

党内阁的首脑约翰·罗素勋爵，但是，在１８４７年伦敦西蒂区的选

举中，马斯特曼先生（托利党人）曾经比约·罗素勋爵少得四百一

十五票，而在１８５２年他却比罗素勋爵多得八百一十九票，成为第

一名当选人。上届辉格党政府的十一个成员失去了议会的席位，这

十一个人是：财政部部务委员威·基·克雷格爵士、财政部部务委

员理·孟·贝留、检察长戴·邓达斯爵士、内务大臣乔·格雷爵

士、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约·哈奇尔、财政部秘书长乔·康瓦尔·路

易斯、军械总长秘书克·爱·佩吉特勋爵、海军部秘书长约·派

克、爱尔兰事务大臣威·索麦维尔爵士、海军部部务委员斯图亚特

海军上将，此外，还应当把下院委员会２６１主席贝尔纳先生算上。一

句话，自从改革法案公布以来，辉格党人还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失

败。

皮尔派在上届议会中所占的数目就已经很少，而由于他们的

名额进一步减少，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微不足道的集团；他们的

许多最有影响的领袖都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例如：卡德威尔和尤尔

特（两人都是利物浦的）、格林（朗卡斯特）、马洪勋爵（哈特福）、朗

德尔·帕麦尔（普利茅斯）等等。卡德威尔的失败引起了最强烈的

反应，这不仅由于他曾代表过的城市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由于他

７０４选 举 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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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已故的罗·皮尔爵士的私人关系。要知道，他同马洪勋爵都是皮

尔爵士的遗嘱保管人。卡德威尔遭到失败的原因是他拥护废除航

海法令２６２和不同意“打倒天主教徒！”的口号。而在利物浦，国教信

徒给了选举以很大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自由贸易派的一个机关刊物①说：“这个只会做生意的、贪

得无厌的团体，很少有时间去培养宗教情感；因此它必须依靠僧侣，变为僧侣

手中的工具。”

此外，和曼彻斯特的选民不同，利物浦的选民不是普通“人”，

而是“有身分的人”；而维护宗教上的旧的正统观念，是对有身分的

人的首要的要求。

最后，自由贸易派在这次竞选中也有几个最有声望的人落选。

例如，在布莱得弗德，最老的自由贸易派宣传家和政论家之一汤普

逊上校（绰号“老母鹅”）遭到了失败；在奥尔丹，自由贸易派的一个

最有名的鼓动家和最有辩才的演说家威·约·福克斯遭到了失

败；甚至连布莱特和基卜生本人也仅仅以微弱的多数在该党的堡

垒曼彻斯特战胜了自己的对手辉格党人。不言而喻，在现行的选举

制度下，曼彻斯特派是不指望也不能指望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但

是，许多年来他们吹嘘说，只要一旦辉格党被打倒，托利党重新执

政，他们就会展开大规模的鼓动并完成英雄的业绩；现在情况却不

是这样，在不久以前的竞选中我们又看到他们谦恭地同辉格党携

手合作，单单这一点就已经表明了他们道义上的失败。

但是，尽管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党获得胜利，甚至相反地，它们

每一个都遭到了失败，而英国国民却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安慰：

８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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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一种职业——律师在议会中取得了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的代表权。下院有一百多名议员是

律师；看来，这个数字不论对于希望自己的事业在议会中获得成功

的政党来说，还是对于企图根据国民的同意作出决定的议会来说，

都不是一个吉兆。

上面援引的数字对比毫无疑义地说明，整个反对党与托利党

相比获得了否定的多数。如果它采取联合行动，那末它在议会召开

的最初几天就能把内阁推翻。但是它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巩固的

政府。为此必须重新解散议会而举行新的大选；然而新的大选又只

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必须重新解散议会。要摆脱这种兜圈子的状

况，就必须进行议会改革。但是腐朽的政党和新的议会宁肯要托利

党统治，也不愿采取这样英勇的步骤。

如果单独地来考察每一个政党，那末托利党人虽然同联合起

来的反对党相比是少数，但他们仍然是议会中最有力量的政党。况

且，他们巩固地占有最重要的国家职务，依靠着一支训练良好的、

紧密团结的和相当统一的军队；最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这

一次遭到失败，他们的比赛就会永远结束。而与它相对峙的是一个

由四支军队组成的联盟，每一支军队都由一个特殊的长官来率领，

这个联盟是由利益、原则、回忆和欲望各不相同的一些集团构成的

一个不稳定的混合物，这些集团反对把议会纪律宣布为最高原则，

它们以嫉妒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当中任何别的集团提出的要求。

显然，各个反对党集团之间在议会中的对比同它们在国家中

的力量对比是完全不符合的。例如，辉格党在议会中日益成为反对

党的一个人数最多的部分，其余的集团都以它为核心，集结在它的

周围。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危险的是，这个经常把自己想像为管理

９０４选 举 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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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首脑的政党，更加关心得多的是如何回避自己的同盟者的

要求，而不是如何打败共同的敌人。反对党的第二个集团皮尔派，

共有三十八个代表；它的首领是詹·格莱安爵士、悉·赫伯特和格

莱斯顿。詹·格莱安爵士依靠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结成联盟来

进行投机活动。他本人过于强烈地追求首相的职位，因而丝毫也不

愿意帮助辉格党人重新获得他们旧日的管理国家的垄断权。另一

方面，许多皮尔分子赞同托利党人的保守观点，自由派只能在贸易

政策问题上指望得到他们的经常的支持。

一家自由派的报纸写道：“在许多其他问题上，要使自己的措施具有某种

形式以保证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这对大臣们来说并非难事。”

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的力量比上届议会中更

强了；他们现在拥有一百一十三名代表。同托利党人的斗争将使他

们更前进一步，超过辉格党人的稳健政策认为适当的界限。

最后，还有一个拥有大约六十三名代表的“爱尔兰旅”，虽然它

自从“丹王”①死后就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但是它的人数却完全可

以左右力量的对比；除了对得比的憎恨以外，它同不列颠的反对党

毫无共同之外。在不列颠议会中，它代表爱尔兰反对英格兰。在比

较长期的运动中没有一个议会政党能够有把握地指靠它的支持。

现在我们把上面所作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总括：虽然与托利

党人相对抗的是一个否定的多数，但是没有一个党能够代替它而

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托利党人的失败必然会引起议会改革；他

们拥有一支紧密团结的、统一的、训练良好的军队，并且占据着最

重要的国家职位；反对党是四个各不相同的集团的堆积物，而联合

０１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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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军队打起仗来往往打不好并且缺乏机动性；加之，否定的多

数仅仅占二三十票的优势，占议会四分之一的一百七十三名议员

都是由新人构成的，他们胆怯地避开一切威胁他们的东西，即一切

可能使他们丧失用高价买到的议员席位的东西。综上所述，我们必

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托利党是有力量的，如果说这种力量不足以

取得胜利，那末却足以把事情引向危机。看来，它已经决心这样作。

伦敦所有的日报和周刊都流露出对于这种危机的恐惧，因为它会

使整个英国官场的面貌革命化。“泰晤士报”、“纪事晨报”、“每日新

闻”、“旁观者”、“观察家”都惊慌失措，议论纷纷。它们最希望的是

能通过发表激烈的言论说服托利党辞职，并想以此防止危机。但

是，不论是激烈的言论还是善意的不满，都不能使它们逃避冲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６日前后

载于１８５２年９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５５８号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

日“人民报”第２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１１４选 举 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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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

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８日星期二于伦敦

下面我报道几件确凿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关于意大利和匈牙

利流亡者的活动的。

不久前，匈牙利将军费特尔受科苏特和马志尼之托，带着一位

美国画家的护照游遍了整个意大利。一位经常演出的匈牙利女歌

唱家费伦齐女士和他同行。因此他得以深入上层官方人士之间，而

马志尼交给他的信又使他得以出入秘密团体。他游遍了全国各地，

从都灵和热那亚经米兰到罗马和那不勒斯。不久前他回到了英国，

并做了一个使民主派的首脑马志尼先生大为震惊的旅行报告。费

特尔报告的主要点是说意大利已完全陷入了实利主义泥坑：丝织

品、植物油和其他土产品的贸易急剧扩展，已成为当前压倒一切的

事情，资产阶级（马志尼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念念不忘地仔细盘

算着革命所造成的损失，热切希望通过精心经营来弥补这些损失，

因此根本不可能设想，革命运动会在意大利首先爆发。费特尔在

这个文件里说，在法国的火山口没有再喷出火焰之前，意大利这

个国家里不可能爆发任何起义，何况那部分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道

地的〕革命居民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和计划经常被破坏，现在已经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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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沉下来，而主要的是没有群众的支持。

马志尼根据费特尔的这个报告，把法国厉声乱骂了一通，于是

ｖｏｌｅｎｓｎｏｌｅｎｓ〔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重新让古老的巴比伦①领先

了。

但是，这些先生决定再同法国结成联盟，他们开始同（你们猜

同谁？）路易·波拿巴先生进行谈判。

经马志尼同意，科苏特把一个叫基什的人派往巴黎同波拿巴

分子建立联系。基什从前曾和日罗姆·波拿巴的儿子们相识。现

在他经常逍遥自在地出入于巴黎的咖啡馆和其他类似的场所，老

是在比埃尔·波拿巴跟前转来转去，对他大加恭维，并不断向科苏

特发送堂而皇之的报告。这样看来，匈牙利的解放从今以后毫无疑

问是要靠路易－拿破仑和科苏特的合营公司了。革命者的首脑同

“暴君”结成了生死同盟。

还在这一切事件发生之前，波兰人列列韦尔老头和正教神甫

塔杰乌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所谓波兰的“集中”２６３来到了伦敦，把

起义的计划给科苏特和马志尼看，波拿巴的协助自然是该计划的

决定条件。他们在伦敦有一个密友，即兰茨科隆斯基伯爵，这位伯

爵同时又是俄国皇帝的密探，而他们所提出的计划，十分荣幸地已

经过圣彼得堡的预先审查和修正了。这位兰茨科隆斯基伯爵目前

正在巴黎，一面监视基什，一面好到奥斯坦德去接受圣彼得堡发来

的新指示。

基什从巴黎给科苏特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保证，这些保证放在

神话集里倒是很合适的；但是由于法国的神话般的状况，这些保证

３１４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① 指巴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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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据说科苏特收到了路易－拿破仑邀请

他到巴黎去的一封亲笔信。科苏特似乎把这封信的副本散发到匈

牙利全国各地去了。他好像已经在这个国家里为总起义做好了一

切准备。参加密谋活动的甚至有皇家的官吏。科苏特希望在１０月

间起事。

以上我只是几乎逐句转述了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一切。如果

你们现在问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怎样，那末我认为路易·波拿巴是

想一箭双雕。他在竭力骗取科苏特和马志尼的信任，然后好把他们

出卖给奥地利人，以此作为奥地利人同意他攫取法国皇冠的交换

条件。此外，他估计，只要大家一知道科苏特和马志尼同他进行了

谈判或建立了某种关系，他们在革命党人之中就会威信扫地。另

外，由于他的即位遇到了专制强国的激烈反对，像他这样一个冒险

家也是完全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同密谋叛乱者结合在一

起去碰碰运气的。

至于说到意大利，路易·波拿巴是在梦想把伦巴第和威尼斯

并入自己的领土，而把那不勒斯转给他的堂兄缪拉特。马志尼先生

的前途真是不错啊！

既然我又谈起了意大利，就请允许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意

大利最近几次争取自由斗争的女英雄之一维斯康蒂伯爵夫人不久

前曾在伦敦同帕麦斯顿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勋爵阁下告诉

她说，他希望在年底以前成为英国政府的首脑，那时欧洲很快就能

得到改造；尤其是意大利不能再继续忍受奥地利的蹂躏，因为用铅

弹和火药长期统治一个国家是决不可能的。帕麦斯顿说，他指望法

国在所有这些方面能成为他的盟友。如果爆发总起义，无论如何他

希望伦巴第立即并入皮蒙特，而伦巴第宣布为共和国的问题，则完

４１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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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留待将来去决定了。

我相信老奸巨滑的帕麦斯顿是让强烈的幻想给迷住了，特别

是他不了解，即便他在议会党徒之间还享有一点威望，但是他在全

国范围内是毫无威信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５９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１４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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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

迫近的商业危机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五于伦敦

商业大臣汉利先生不久以前向他的一伙朋友，在班伯里的制

曲厂聚会的农场主们宣布说：贫困现象由于某些原因而减轻了，但

是这决不是由于贸易自由，而首先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海外黄金

的发现，爱尔兰居民的大批外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英国船舶的更

大需求等等。所以，我们应当承认，“饥荒”是对付贫困的特效药，正

如砒霜对付老鼠一样。

伦敦的“经济学家”说：

“至少，托利党人不得不承认现今的繁荣和它的必然结果——习艺所的

荒废。”

“经济学家”接着试图向表示怀疑的商业大臣证明，习艺所的

荒废纯粹是贸易自由的作用的结果，只要贸易自由得到充分的发

展，习艺所也许就会从不列颠的土地上完全消失。然而很遗憾，“经

济学家”的统计根本没有证明人们希望通过它来证明的东西。

大家都很了解，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

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

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

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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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

谈完这点之后，我们再来谈“经济学家”的统计。

１８３４年，济贫费的数额达６３１７２５５英镑，到１８３７年，这个数

字降到最小限度，只有４０４４７４１英镑。后来，这个数字又逐年增加，

至１８４３年增加到５２０８０２７英镑。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和１８４６年，又降到

４９５４２０４英镑，但是在１８４７和１８４８年又有增长，１８４８年达到

６１８０７６４英镑，几乎达到１８３４年实行新济贫法２６４之前的水平。在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和１８５２年，这个数字又降到４７２４６１９英镑。但是

１８３４—１８３７年这段时间是繁荣时期，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是危机和停滞

时期，１８４３—１８４６年是繁荣时期，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是危机和停滞时

期，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又是繁荣时期。

那末，这种统计说明了什么？它至多不过证明那个陈腐的同义

反复：不列颠的贫困现象随着停滞和繁荣时期的更替而加剧和减

轻，这不取决于贸易自由或保护关税政策。此外，我们甚至发现，在

自由贸易时代的１８５２年，济贫费的总额比保护关税时代的１８３７

年多６７９８７８英镑，尽管有爱尔兰的饥荒、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

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英国的另外一家自由贸易派报纸企图证明，贸易自由使出口

额增加，而出口额的增加又促进繁荣；繁荣的结果必然使贫困现象

减轻，以至于最终消失。它援引下面的数字作为论据。有劳动能力

但又需要靠教区的救济来维持生活的人数如下：

  １８４９年１月１日在５９０个济贫区——２０１６４４人

  １８５０年１月１日在６０６个济贫区——１８１１５９人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日在６０６个济贫区——１５４５２５人

把这个表同出口的统计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不列颠和爱

７１４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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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的产品出口额是：

  １８４８年 ４８９４６３９５英镑   ………………………………………

  １８４９年 ５８９１０８８３英镑   ………………………………………

  １８５０年 ６５７５６０３２英镑   ………………………………………

这个表说明什么呢？由于出口额增加了９９６４４８８英镑，１８４９

年有２００００多人摆脱了贫困；由于出口额进一步增加了６８４５１４９

英镑，１８５０年又有２６６３４人得到了生路。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贸易

自由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循环和与之相联系的盛衰交替现象，那末，

在现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使对

外贸易额每年再增加５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即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这些

神志清醒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竟敢侈谈“空想主义者”。——其实

没有比这些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

我手头有济贫委员会公布的几份文件。诚然，这些文件表明，

从１８４８到１８５１年贫民的数目有所减少。但是，同时从这些文件中

也可以看出，从１８４１到１８４４年这段时间，贫民的平均数是

１４３１５７１，而在１８４５到１８４８年这段时间的平均数是１６００２５７。

１８５０年在习艺所内和习艺所外受到救济的贫民有１８０９３０８名，

１８５１年有１６００３２９名，即比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的平均数略有增加。

现在把这些数字同人口调查所提供的人口数对照一下，我们就会

发现１８４１—１８４８年每１０００个居民中有８９个贫民，而在１８５１年

有９０个贫民。由此可见，与１８４１—１８４８年的平均数字相比，实际

上贫困现象是加剧了，尽管有自由贸易、饥荒、繁荣，尽管有澳大利

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罪犯的人数也增加了。只要看一看医学杂

志“手术刀”就足以使人相信，食物掺假和食物掺毒一直是同贸易

８１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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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行发展的。在伦敦每周都由于“手术刀”揭露新的秘密而引

起新的恐慌。这家杂志成立了一个由医生、化学家等等组成的完备

的调查委员会来检验在伦敦销售的食品。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

经常公布咖啡、茶、醋、胡椒、酸辣菜等掺毒的情况——可以说所有

这些食品都掺上了毒。

显然，资产阶级贸易政策的两个方面，即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

政策，都同样地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

的和自然的结果的现象。１００万贫民在不列颠的习艺所里混日子

的情况，正如在英格兰银行存有１８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英镑的黄金一

样，也是与不列颠的繁荣密切相连的。

这一点是应当永远肯定的，而资产阶级的幻想家却不然，他们

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

西看作贸易自由的结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

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虽然应当永远肯定这一点，但毕竟

还要确认，１８５２年是英国所经历过的那些特别繁荣的年代中的一

年。国家收入的数额——虽然废除了窗口税，——关于航海的报

告，出口商品的清单，金融市场的牌价，而首先是工业区的空前活

跃，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

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迫

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

段。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说：“绝非如此，交易所的投机买卖

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我们现在

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市场

上一经出现，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这样便保证生产者获得相当的利

９１４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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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并且刺激他们进一步实行扩大再生产。”

换句话说，现在的繁荣的特点是：现有的剩余资本已经直接集

中到，并且还在继续集中到工业生产中去。根据工厂总监莱昂纳德

·霍纳先生最近的报告，１８５１年，仅仅棉纺织厂的设备能力就增

加了３７１７马力。他列举了一大串正在建设中的工厂的名字。在这

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１５０马力的纺纱厂，那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

拥有６００台织布机的生产花布的织布厂，另一个地方又在建设一

个拥有６万纱锭、６２０马力的纺纱厂，还有一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

拥有２００马力的纺纱厂和一个拥有３００马力的织布厂等等。而最

大的一个生产驼绒和各种衣料的工厂正在布莱得弗德（约克郡）附

近兴建起来。

“据计算，为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建造的那个工厂占地６英亩，从这一点

可以判断这个工厂的规模大小。主厂房将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式样非常奇特

的石头建筑物，它有一个长达５４０英尺的大厅；机器设备将包括最新的结构，

这些结构的优点已经得到公认。费尔贝恩兄弟将在曼彻斯特建造一批预计有

１２００马力的蒸汽发动机来开动这许多机器。仅一个煤气工厂，按其规模来说

不亚于一个小城市的煤气工厂；这个工厂将按照怀特的碳氢化合物系统进行

建设，估计将花费４０００英镑。据统计，需要５０００个喷嘴，这些喷嘴每天要消

耗１０万立方英尺煤气。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工厂以外，索耳特先生要在这个工

厂附近为工人建筑７００所住宅。”２６５

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

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１８４７年

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１８４７年的危机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要比在工

业方面更为严重。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

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同样是由工业过度生产所直接引起的

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这个空前的停滞时期。剩余资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

０２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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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不分散到贸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径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资

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如果在危机

到来时充斥市场的全部商品立即变成沉重的累赘，那末这对于大

批扩建和新建的工厂来说将更加沉重好几倍，因为这些工厂已经

装备到能够开工生产的程度，而立即开工生产对这些工厂来说乃

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任何时候，只要资本放弃了它的通常的商业流

通途径，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混乱甚至会钻进英格兰银行的拱门。

当巨大的金额变成那些或者在危机开始时才投入生产，或者部分

地需要先追加流动资本才能开始工作的工厂、机器等等固定资本

时，ｓａｕｖｅｑｕｉｐｅｕｔ〔能自救的人，自救吧〕这样的呼声也就必然喊

得更高。

我从“印度之友”中引用了另外一个可以说明日益迫近的危机

的性质的事实。根据它所公布的１８５２年加尔各答的商业材料来

看，１８５１年加尔各答进口的棉织品和各种棉纱的价值是４０７４０００

卢比，几乎占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今年这种进口的总额还要增

加。而且这还不包括关于孟买、马德拉斯和新嘉坡进口的资料。但

是，１８４７年的危机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对印贸易的这些方面，所以

现在没有人能对这种向“我们的印度帝国”的输入额占总额三分之

二的工业繁荣的最终结局抱有丝毫的怀疑。

关于将紧跟着现在的繁荣时期到来的那个崩溃时期的特点，

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许多征兆，特别是英格兰银行中的黄金盈

余以及促使金块急剧流入的那些特殊情况，都预示这个崩溃将在

１８５３年到来。

目前在英格兰银行的地下室中储存着２１３５３０００英镑的金块。

有人试图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采掘的过剩来解释这种

１２４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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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流入的情况。但是，只要略微看一看事实，我们就会相信这种

说法是不正确的。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增加，实际上只意味着其他商品进

口的减少，换句话说，意味着出口大大超过进口。事实正是如此，最

近的贸易报告指出，大麻、糖、茶、烟草、酒、羊毛、谷物、油类、可可、

面粉、靛蓝、皮革、马铃薯、熏肉、猪肉、黄油、干酪、火腿、猪油、大

米，以及欧洲大陆和英属印度的几乎全部产品的进口都大大减少

了。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进口额显然是过大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大

陆上由于歉收而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上涨，就造成了缩减进口的趋

势。只有棉花和亚麻的进口增加了。

这种出超的情况也说明为什么外汇牌价有利于英国。另一方

面，由于出超部分得到了黄金输入的补偿，因此，相当大一部分英

国资本闲置起来，从而扩大了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和个人都在想方

设法为这些白白闲置的资本寻找出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借贷资

本充裕而利率低的原因。头等期票的贴现率是１．７５％到２％。但

是从任何关于商业史的著作中，例如从图克的“价格史”２６６中，都可

以看出，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金块的大量储存、出口超过进口、

有利的外汇牌价、借贷资本的充裕和低利率等等征兆汇合起来，总

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转为狂热

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

而另一方面是围绕着诱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

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溃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

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

到来。             

我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的经济预言家会把这种观点看作

２２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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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异端邪说。但是，自从著名的财政大臣“繁荣的罗宾逊”①在１８２５

年危机的前夜召开的议会会议开幕时预言将有空前的持久的繁荣

那个时代起，这些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有一次预测或预言

过危机吗？相反地，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

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而在危机到来的

时候，他们就作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训诫的、庸俗的说教来攻击

商业家和工业家，说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和没有谨慎从事。

关于暂时的工商业繁荣所造成的那些特殊的政治情况，我将

在下一篇文章中加以论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０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３２４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① 弗·约·罗宾逊，葛德里奇子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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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目前英国工商业的状况；现在我们

来看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政治后果。

预期的工商业危机的到来，会使不可避免的反对托利党人的

斗争带有更激烈和更革命的性质。相反地，现在的繁荣在当前是这

个党的最好的同盟。诚然，这个同盟者不允许他们恢复他们自己已

经放弃了的谷物法，但是的确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并帮助他们实现

社会反动，如果这种反动不遇到什么阻碍，就一定会为他们争得根

本的阶级利益，因为从一开始这种反动就是为了物质的阶级利益

而实行的。迪斯累里并没有宣布任何谷物法，而是为了负担过重的

租佃农场主的利益宣布重新分配税收负担。为什么租佃农场主的

负担过重呢？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交纳像在保护关税

政策时期那么多的租金，而保护关税政策时期的谷物价格却一去

不复返了。同时贵族也不想降低自己土地的地租，但是它想实行一

种新的税收形式，借以补偿农场主向贵族多交纳的那部分税金。

我再重复一遍：当前的商业繁荣有利于托利党的反动。为什

么？

“劳埃德氏新闻周报”２６７抱怨说：“爱国主义甚至可以栖身于餐柜之中，只

要它能在那里找到饮食。因此，自由贸易现在是得比伯爵的支柱；他高卧在用

科布顿和皮尔采集的玫瑰花铺成的床榻上。”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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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有足够的工作，并且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当然贫民

（他们的存在与不列颠的繁荣是不可分的）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

是不大听信政治鼓动的。但是，得比勋爵的诡计首先得到资产阶级

投身于强大的工业生产过程的那种狂热的帮助，这个过程是：开办

工厂，设计机器，制造船只，生产棉纱和棉制品、毛织品，充实库存，

出售商品，交换，出口，进口，以及其他各种多少有益的事；但是他

们从事这些事情的目的总不外是发财致富。在生意兴隆的时候，资

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这样幸运的时机将愈来愈少、愈来愈难遇到，所

以它所渴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并且一定要弄到钱，弄到尽可

能多的钱，除了钱它什么也不需要。资产阶级让自己的ｅｘ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职业〕政治家监督托利党。但是这些政治家（请看约瑟夫·休谟

在“赫尔报”２６８发表的信）完全正当地抱怨说，他们在没有外来压力

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活动，正如人的机体在没有大气压力的情况下

很难进行活动一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能够摆脱那种不愉快的预感：

在最高当权派当中正发生某种可疑的事情，内阁非常厚颜无耻地

利用目前的繁荣所引起的政治冷淡。所以它有时在自己的刊物上

用这样的话来警告内阁：

“很难预测，民主派〈请读作：资产阶级〉会多么长久地保持自己现在这种

英明的忍耐，保持对自身的力量和别人的权利的尊重，而不打算利用当时贵

族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贵族不应当从民主派的一般行为中

得出结论说，民主派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温和态度。”（伦敦的“经济学家”）

对此，得比回答说：难道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傻瓜，以为我会在

光天化日之下让你们给吓住？难道在随着经济风暴和营业停滞时

期的到来你们无暇认真过问政治的时候我会袖手等待？

５２４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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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利党人的活动计划日益清楚地暴露出来。

他们首先是阻挠召开露天群众大会；在爱尔兰他们迫害刊登

对他们不利的文章的报纸；现在他们对那些散发小册子反对在民

军中使用体罚的和平协会２６９的活动家提出控诉，说他们造谣惑众，

煽动骚乱。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声不响地镇压

那些在大街上和报刊上进行活动的孤立的反对党。

然而他们却逃避同自己的反对者作任何重大的公开的争论，

延迟议会的召开，并且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在议会的会议开

幕之后，正如一家激进派报纸①所说的，为“死去的公爵②的葬礼，

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民的利益”奔忙。议会将在１１月的第一周召开，

但是毫无疑问，严重的辩论不会在１月以前开始。

托利党人用什么来填补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呢？用选民登记运

动和建立民军来填补。

选民登记运动的目的是把反对托利党的人从明年的议会选举

的新名单中删除，或者阻挠把他们列入这些名单；为此就提出这样

或那样的反对意见，以便为阻挠把某人列入选民名单提供法律根

据。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律师作为代表，并由自己开支有关诉讼手

续的一切费用。关于因未被列入名单而提出的申诉或对某人列入

名单而提出的异议二者孰是敦非的问题，须由皇家法院２７０的首席

法官所任命的资格审查律师加以裁决。这个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

一直是郎卡郡和密多塞克斯。为了获得在北郎卡郡开展运动的经

费，托利党人发出了认捐签名簿，上面有得比勋爵本人的签名，他

慷慨地捐献了五百英镑。在郎卡郡反对选民登记的意见非常多，甚

６２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即威灵顿。——编者注

即“人民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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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达到六千七百四十九条，其中南郎卡郡四千六百五十条，北郎卡

郡二千零九十九条。在南方，三千五百五十七条反对登记的意见是

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的，一千零九十三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

的；在北方，一千三百三十四条反对意见是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

的，七百六十五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的（当然，这里所谈的只

是农村选民，而不涉及本郡的城市选民）。托利党人在郎卡郡成了

胜利者。在密多塞克斯郡有三百五十三个激进主义者和一百四十

个保守分子被从选民名单上除名，这样一来，后者就赢得了二百多票。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托利党人，另一方是辉格党人和曼彻斯

特学派的代表。大家知道，后者成立了一些自由农土地协会，即制

造新选民的机构。托利党人不去触犯这个机构，而是破坏它的产

品。根据密多塞克斯的资格审查律师沙德维尔先生的判决，许多属

于上述自由农土地协会的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他宣布，凡是土地

的价值不足五十英镑的土地占有者不得享有选举权。因为这里所

涉及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权利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判决不能向普

通法法院２７１提出上诉。大家都很清楚，对事实问题和权利问题所作

的这种区分，就会使始终为现存内阁所左右的资格审查律师在编

制新的选民名单方面握有极大的权力。

托利党人在进行选民登记运动上所花费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

的领袖对这个运动的直接干涉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得比伯爵对于新议会的长久存在没有寄以特别的希

望，如果议会不俯首听命，他就会解散它，而现在，他企图借助资格

审查律师来保证保守党人在新的大选中获得多数。

因此，托利党人一方面想掌握住他们通过选民登记运动所操

纵的选举机器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民军法案来支配

７２４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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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而刺刀是实施最反动的议会法令和沉着地对付和平协会的

威胁所必需的。

宪章派的机关刊物①喊道：“只要反动派控制了赋予它以合法外表的议

会和作为常备军事力量的武装民军，它在英国什么都干得出来！”

正在这个特别危急的时刻，“铁公爵”这位平淡无奇的滑铁卢

英雄之死使贵族摆脱了讨厌的守护天使，这位天使在军事上是颇

有经验的，他往往为了掩护得很好的退却而牺牲表面的胜利，为了

及时的妥协而牺牲十分顺利的进攻。威灵顿是上院的安抚者；在决

定关头，他可以全权代表六十个或更多的人发表意见；他阻止了托

利党人向资产阶级和社会舆论公开宣战。但是现在，由于存在着一

个以争论的爱好者②为首的、渴求冲突的托利党内阁，上院

“不再像在公爵领导时那样，作为一个压舱物来稳定这艘国家的船，它可

能成为危及这艘船的安全的多余的索具”。

上述关于作为压舱物的上院对于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意见，

当然不是我们的意见，而是自由派的伦敦报纸“每日新闻”的意见。

曾经被称作杜埃罗侯爵的新威灵顿公爵，立即从皮尔派阵营转到

了托利党人阵营。所以，现有的一切迹象都说明，贵族准备作最冒

险的尝试来重新占领失去了的阵地，重温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的黄金时

代。而目前资产阶级既没有时间进行鼓动，也没有时间造反，甚至

没有时间适当表达自己的不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６０２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２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即得比。——编者注

即“人民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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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

  亲爱的先生！

我们请您注意普鲁士报界，甚至包括像“新普鲁士报”这样一

些最反动的报纸对于正在审判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所持的立场，

以及在目前，当法庭还没有来得及把三分之一的证词审查完毕，对

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文件的可靠性都还没有加以证实，辩护人还一

言未发的时候，这些报纸所表现出的那种值得赞扬的审慎态度。这

些报纸最坏也不过是配合着国家起诉人的说法把科伦的被告和我

们这些在伦敦的朋友描写成“对近四年来欧洲的整个历史以及

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所有革命震荡要负完全责任的危险的阴谋家”，

而在伦敦却有两家公开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竟

出言不逊地把科伦的被告和我们几个人描写成“一帮游手好闲的

无赖”、骗子手等等。我们也向英国公众提出被告辩护人曾向德国

公众所提出的同样请求——在案件审理完毕以前，不要忙于作出

自己的判断。如果他们现在就作进一步的说明，就会使普鲁士政

府有可能阻碍揭发警察局所干的违反誓约、伪造文件、篡改日期、

窃盗等等一切骗人勾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册上

都是没有先例的。当所有这一切在当前的审理过程中被揭露出来

时，英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扮演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辩护人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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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喉舌的“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匿名作者，将作出公正的评

价。

      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卡·马克思 威·沃尔弗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旁观者”

第１２７０号、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人

民报”第２６号、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晨报”、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先驱”

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观察家”

第２３３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

根据其他报纸校对过

０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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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晨报”编辑的声明

  亲爱的先生！

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感谢您对我的朋友，科伦被告人的案件

所给予的慷慨援助①。为了使被告的辩护人能够揭露普鲁士警探

甚至在审讯过程中所干的一系列卑鄙行为，我想告诉您他们在最

近为了证明我和科伦的被告之间存在着罪恶关系这一点而干出的

骗人勾当。据１０月２９日“科伦日报”报道，警务顾问施梯伯先生造

出了他的一个新文件——一封似乎出于我的手笔的令人可笑的

信，说什么我在信中委托我的一个虚构的代理人“把五十份‘红色

问答书’从门缝里塞给克雷弗尔得的某些民主主义者，执行这一任

务的时间选定在１８５２年６月５日午夜时分”。

为了我的被控告的朋友，我特作如下声明：

（１）我未曾写过上述的信件；

（２）我只是从本月２９日的“科伦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信；

（３）我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４）我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这个声明我也向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官陈述过，因而它等于经

１３４

① 指“晨报”发表为科伦的被告辩护的声明（见本卷第４２９—４３０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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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宣誓所作的证词，我已把它寄往科伦。如蒙贵报予以披露，我将

非常感激，因为这是防止普鲁士警察局截留这个文件的最有效的

方法。

亲爱的先生，我始终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于伦敦   

索荷广场第恩街２８号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日“晨报”

和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报”

第２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并根据

“人民报”校对过

２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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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日星期二于伦敦

让我们来继续考察从当前的工商业繁荣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

各种政治后果。

在工业普遍活跃、商业周转加速以及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

气氛下，摆脱了一切外来压力的各个议会政党十分平静地完成着

它们自己的解体过程。

“目前皮尔派和罗素派彼此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皮尔派——这些单

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出来的、不可缺少的‘国家活动家’，现在竭力想同

当权派攀亲。例如，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机关报‘纪事晨报’对约翰·罗素勋

爵在佩特发表的那篇十分平庸的演说作了多么热烈的称赞！”

这是政府的半官方报纸“先驱晨报”
２７２
的话。

“卫报”２７３反驳说，相反，只要听听商业大臣汉利先生在班伯里

的制曲厂中对自己的朋友们——农场主们谈论皮尔派的那番话就

够了。

汉利先生说：“这个党派有自己的原则，并且始终忠实于这些原则。贸易

自由还是保护关税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只是已故的罗伯特

·皮尔爵士把它变成了党派的问题。”

“卫报”写道，汉利先生在谈论皮尔派时是怀着敬意的，他并且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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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目前，在恢复伟大的保守党的统一方面已不再有什么严重

的障碍。”完全正确，——“卫报”喊道——让我们把保护关税政策

放在一边吧，让我们来恢复保守党吧！换言之，“卫报”预料，既然谷

物法问题已不再是争论的对象，皮尔派现在是愿意同托利党结成

反动的联盟的。而“每日新闻”是把一部分皮尔派转到得比阵营这

一点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报道的。可是，人们怀疑许多辉格党人也

都做了这种不体面的事，而只要注意到他们的贵族核心是由一伙

贪图私利的人组成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拿达尔豪西勋爵来说

吧，这位大人在皮尔执政的自由主义时期，是皮尔内阁的大臣。在

皮尔倒台以后，罗素又在自己的新闻中给他安排了一个位子。他同

纽卡斯尔公爵、圣日耳曼兹勋爵以及前政府的其他成员一起在上

院中支持辉格党人玩弄的手腕，从而获得了奖赏，补到了印度总督

这样一个肥缺——这是寡头政权的奖券中的头奖。他从这里大大

地捞了一把。辉格党人曾经由于他们作出的这种“空前的”牺牲

——没有让自己的心腹去担任这个大家都看着眼红的职位——而

自吹自擂。现在，又有一个诱饵摆在达尔豪西勋爵面前——五港总

督之职，这是一个年进万金的闲差事２７４。据说，这位可敬的大人并

不嫌遗产过多，因此他认为甚至在得比内阁时期保有这个职位不

出任何意外，也是他的爱国的天职。

我们可以从本星期的自由派报刊上的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ｓｃａｎｄａｌｅｕｓｅ

〔丑事奇闻〕中找到几十则这样的趣事，找到许多关于某某辉格党

人就他投到托利党人方面去的最低价格进行谈判的丑闻。这一切

说明辉格党已经极端腐败；可是，这些事情如果同该党的两个主要

领袖——罗素和帕麦斯顿之间的分裂比较起来，就得退居次要地

位了。关于同最近的竞选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已经早有所闻；帕

４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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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顿勋爵在这次竞选中对内阁阵营的候选人所给予的支

持，——按照自由派报纸自己的说法，——看来是十分令人不解

的。可是现在，帕麦斯顿本人的报纸“晨邮报”２７５居然也在一篇社论

中透露说，帕麦斯顿打算或者以大臣和下院领袖的身分参加内阁，

或者，——如果得比内阁很快倒台的话，——就用旧内阁遗留下来

的那些不太“难以接受的人”组织一个新的内阁。“晨邮报”认为整

个说来这些传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同时它又声明它不是以帕麦

斯顿勋爵的名义讲话，而是以它自己的名义讲话。但是，帕麦斯顿

却不顾辉格党报刊和自由派报刊的所有这些刨根问底的、甚至是

令人讨厌的探询，还是认为不需要反驳上述这种有损他的名誉的

报道。皮尔派的“纪事晨报”在谈到这些传闻时的口吻清楚地表明，

上述这种合并的思想，在格莱斯顿及其伙伴们那里并不会引起什

么ｈｏｒｒｏｒｖａｃｕｉ〔对死的恐惧〕①。曼彻斯特学派的报纸“每日新闻”

揭露了这一事实，并且慷慨激昂地要求辉格党和皮尔派中间的变

节者公开地转到得比那边去。这样，我们看到，议会中的这些迄今

为止总是你上我下、轮流执政的党派，它们每一个都既不信任所有

其他党派，也不信任自己的成员；他们彼此都以临阵脱逃、贪污行

贿、妥协主义相责难，然而它们又毫无例外地全都承认：如果把谷

物法问题撇开不谈，那末，除了私仇和个人虚荣心之外，没有任何

东西妨碍它们同得比派联合起来。它们对得比采取的态度，同去年

１２月２日前夕秩序党各个派别对波拿巴采取的态度几乎一模一

样。

不难理解，反对党在展望即将到来的议会竞选运动时是相当

５３４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① 直译是：害怕空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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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怯的。

小约翰·罗素被授予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的、佩特城荣誉公

民证书，于是在盛大的午宴以后，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作为答

谢，下面就是这篇演说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正如理智在提醒我们一样，正义感也责成我们等待采取措施，

这些措施将使农业、殖民活动和航运的利益得到以往曾遭到无理拒绝给予的

那种满足（笑声）；这些良好的措施的使命就是结束长期的斗争。”

现在还归罗素支配的唯一的一家报纸“地球报”（晚报）
２７６
对这

些话作了如下的评述：“任何一个像１８３５年反对罗·皮尔爵士的

那样的反对党，都必然会因各个自由派领袖之间的竞争而遭到失

败。”这就是说，利用联合的反对党一致投票的办法在会议开幕后

立即推翻得比内阁的企图已经完全打消了，而约翰·罗素勋爵仍

旧扮演了他那第一个发出退却信号的角色。关于议会反对党的整

个前途，它的领袖约·休谟先生在致“赫尔报”的一封信中作了如

下的自白：

“我与过去出席下院的爱尔兰议员接触的经验说明，爱尔兰议员绝不是

那种能够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影响下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且坚持这种立场

的人。爱尔兰议员过于乖癖，过于急躁，过分注意爱尔兰的屈辱和灾难。直到

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做任何努力去促使那些对得比政府的行动抱不信任

态度的自由派联合起来。当我听到得比勋爵的前任〈辉格党人〉发表空洞的声

明，并看到他们准备洗手不干，而不愿意捍卫人民的事业、号召改革的拥护者

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对他们在政党的联合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也就不能

寄予很大的信任了。我担心，也许得比派会听任这些人翻来复去地重弹他们

的老调，而同时得比派自己却照旧任意利用他们的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事业获

得成功，使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好处。在建立人民政党的某种可能性产生以前，

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

尽管曼彻斯特学派的现在的领袖约翰·布莱特在特设的午宴

６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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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群尔法斯特的厂主们发表演说时，竭力向爱尔兰议员们献殷

勤，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冲淡约瑟夫·休谟对他们的攻击所造成的

恶感，但是在一切有关议会纪律的问题上，“老约”的意见仍然是权

威的意见。

由此可见，议会反对党已经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

的确，旧的议会反对党已经过于衰朽了，以致它的奈斯托

尔２７７——休谟现在在他漫长的一生的晚年，竟然也公开声明，在下

院中不存在“人民政党”，而采用这个名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幻

觉”。

总之，目前笼罩着整个反对党阵营中的是一片分崩离析、萎靡

不振、束手无策的景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２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３４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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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怯的。

小约翰·罗素被授予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的、佩特城荣誉公

民证书，于是在盛大的午宴以后，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作为答

谢，下面就是这篇演说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正如理智在提醒我们一样，正义感也责成我们等待采取措施，

这些措施将使农业、殖民活动和航运的利益得到以往曾遭到无理拒绝给予的

那种满足（笑声）；这些良好的措施的使命就是结束长期的斗争。”

现在还归罗素支配的唯一的一家报纸“地球报”（晚报）
２７６
对这

些话作了如下的评述：“任何一个像１８３５年反对罗·皮尔爵士的

那样的反对党，都必然会因各个自由派领袖之间的竞争而遭到失

败。”这就是说，利用联合的反对党一致投票的办法在会议开幕后

立即推翻得比内阁的企图已经完全打消了，而约翰·罗素勋爵仍

旧扮演了他那第一个发出退却信号的角色。关于议会反对党的整

个前途，它的领袖约·休谟先生在致“赫尔报”的一封信中作了如

下的自白：

“我与过去出席下院的爱尔兰议员接触的经验说明，爱尔兰议员绝不是

那种能够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影响下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且坚持这种立场

的人。爱尔兰议员过于乖癖，过于急躁，过分注意爱尔兰的屈辱和灾难。直到

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做任何努力去促使那些对得比政府的行动抱不信任

态度的自由派联合起来。当我听到得比勋爵的前任〈辉格党人〉发表空洞的声

明，并看到他们准备洗手不干，而不愿意捍卫人民的事业、号召改革的拥护者

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对他们在政党的联合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也就不能

寄予很大的信任了。我担心，也许得比派会听任这些人翻来复去地重弹他们

的老调，而同时得比派自己却照旧任意利用他们的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事业获

得成功，使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好处。在建立人民政党的某种可能性产生以前，

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

尽管曼彻斯特学派的现在的领袖约翰·布莱特在特设的午宴

６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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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２７８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９日星期二于伦敦

随着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解体以及它们的特征的消

失，愈来愈感到需要一个新的反对党，这是很自然的。这种要求正

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约翰·罗素勋爵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演说中第一个提出了这

个问题①。他宣称，得比勋爵发出的警报部分地是由于妄加在他约

翰·罗素勋爵头上的那些谣言——所谓他持有“极端民主的观

点”——而引起的。“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再指出，这些

谣言是毫无根据的，是荒唐无稽的。”但是他宣布自己的确是一个

民主主义者，接着，他就从毫无害外的意义上阐明了这个词。

“一个国家的民主，换句话说也就是指这个国家的人民。毫无疑问，民主

也像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一样有权享有自己的各种权利。民主并不打算侵犯

王室的任何特权。民主也不想废除上院的任何合法的特权。这种民主究竟是

什么呢？这就是财富的增长、智力的增长，就是那些更加开明的和更加适合于

以开明的方法统治世界的观点的形成。但是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我想说，在

民主的阵地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不能再求助于连我过去也非常熟悉的那种以

旧的强制办法为基础的作法了。相反，民主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必须使它有

８３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３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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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律所认可的合法机构来表现它的力量和影响。”

对此，“先驱晨报”慷慨激昂地说道：

“约翰·罗素勋爵有两套原则，在他执政的时候使用一套，在他是反对党

的时候则使用另外一套。在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原则是什么也不做，而在他不

执政的时候，他却庄重地许诺一切。”

如果“先驱晨报”竟把我们在上面援引的约翰·罗素的那些胡

诌叫做是“一切！”，如果它以弗罗斯特、威廉斯以及其他人的命运

来警告小约翰·罗素是由于他的那种爱戴国王、尊重贵族和保护

主教的“民主”，那我们倒很想知道，“先驱晨报”所说的“什么也不”

是指的什么了。而整个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得比勋爵在上院

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公开反对者，并且把民主说成是唯一的一个

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党派。于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罗素出场了，

他出来研究这种民主的实质，即财富的增长，这种财富的智力的增

长，以及它们通过舆论和法律所认可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愿望的

增长。由此可见，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愿望的体

现。得比勋爵以这种民主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约翰·罗素则自

告奋勇地充当这种民主的旗手。两人都一致默认这样一件事实：他

们本阶级内部即贵族阶级内部的旧的内讧已经不能引起国内的任

何兴趣。因此，罗素已经准备抛弃“辉格党人”这个称号而改名“民

主主义者”，——如果这是打倒他的对手的一个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

ｎｏｎ〔必要的条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辉格党实际上将继续扮演

过去的角色，正式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由此可见，罗素所提出的

改组党的计划，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给党起一个新的名称。

约瑟夫·休谟也认为必须组织一个新的“人民政党”。然而，

９３４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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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意见，不能根据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要求和类似的建议来

组织这样的党。“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六百五十四个代表中，您甚

至连一百个也联合不起来。”那末，他究竟有什么可以获得专利权

的新发明呢？

“人员同盟——或人民政党，或人民联盟——应当在一点上，譬如说，在

秘密投票这样一个要求上达成协议；达到这一点之后，就能够一步一步地过

渡到其他各点。尽管这个运动只能由下院中为数不多的一批代表发起，但是

运动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议会外的人民和选民相信他们必须参加，并支持议

会中的那个不大的人民政党。”

这个休谟曾经是人民宪章
２７９
的起草人之一。后来他抛弃了由

六点构成的人民宪章而转向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的那个仅仅由

三点构成的“小宪章”。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满足于秘密投票这

一点了。从他给“赫尔报”的一封信的结尾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自

己的新发明也只寄托多么小的希望：

“请告诉我，有多少编辑会冒险去支持在议会保持目前这样的成分的情

况下永远不可能执政的政党呢？”

因此，既然这个新的政党不打算在目前多少改变一下议会的

成分，而只限于要求秘密投票，那末连它自己也承认，它是永远不

可能执政的。建立这样一个软弱的政党（而且已经公开承认是软弱

的政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约瑟夫·休谟的尝试之外，还有一个创立新政党的尝试。

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政党。这个党不要人民宪章，而想以普选权作为

自己唯一的口号，于是它就恰好丢掉了那些能够把争取普选权的

运动变为全民运动并使这个运动得到人民支持的条件。下面我还

有机会谈到这个民族政党。它是由那些力图跻身于体面的上流社

０４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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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过去的宪章派，以及那些企图使宪章运动听从自己支配的激

进派、资产阶级思想家组成的。站在他们后面的——不管“民族主

义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曼彻斯

特学派的信徒，这些人驱使和利用他们为自己打先锋。

因此，任何人都很清楚，所有这些卑鄙的妥协和叛变行为，所

有这种追逐蝇头小利的行为，所有这些动摇不定和欺骗手段都只

能证明：卡提利纳已经站在大门口；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即将到来；

反对党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和无力反抗；一切建立新的防御中心

的企图仅仅在所谓“后退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民族政党”从

宪章后退到普选权；约·休谟从普选权后退到秘密投票；其他的人

从秘密投票后退到平均分配选区，如此等等，最后一直到小约翰·

罗素为止，在他那里，除了民主这样一个空洞的字眼之外，已经找

不到任何可以作为口号的东西。约翰·罗素勋爵的民主，实际上就

是民族政党的最终目标，也是休谟的“人民政党”和其他一切有名

无实的政党（就假定它们之中有那么一个党具有某些类似生命力

的东西）的最临目标。

一方面由于进入物质繁荣时期而产生了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和

冷淡态度，而同时却不能不担心托利党仍然怀有某种不良意图；一

方面资产阶级的领袖看到他们很快就会需要人民的支持，而同时

某些有声望的领袖又清楚地意识到人民过于冷淡，因而不可能在

目前发动一个独立的运动，——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各个政党做了

相互靠近的尝试，反对党的各个派别，从最激进的到最不激进的，

力图在议会之外通过互相让步结成联盟，最后一直到全都回到罗

素勋爵所乐于称之为民主的东西上来。

关于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族政党”的企图，厄内斯特·琼斯发

１４４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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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以下的公正的见解：

“人民宪章是政治改革方面所能采取的措施中的一种最全面的措施，宪

章派是大不列颠的唯一的真正的民族政党，只有它极力主张政治的和社会的

改革。”

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２８０的委员之一罗·乔·盖米季是这样告

诉人民的：

“你们拒绝资产阶级的合作吗？当然不，如果这种合作是根据公正的、光

荣的条件提出的话。什么条件呢？普通的和可以接受的条件。要承认宪章，而

在承认之后就同它的为了实现它而已经组织起来的朋友联合起来。如果你们

拒绝这样做，那末你们不是反对宪章本身，就是因自己的阶级优势而自傲，以

为它可以给你们领导权。在第一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忠实的宪章主义者会同

你们结成同盟；在第二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工人会这样损害自己的尊严而崇

拜你们的阶级偏见。工人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同时也接受真诚的帮助，

不论这种帮助来自谁。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行动中所要遵循的方针是：他们要

想得救，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

目前，宪章派的群众也被物质生产吸引住了。但是党的核心到

处都在重新组织起来，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重新建立了联系。一旦商

业和政治的危机到来，目前宪章运动的总参谋部毫不声张地进行

的活动就会在整个大不列颠显示出它的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２２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４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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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

致“纽约论坛报”编辑

亲爱的先生！

我在９月２８日写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些事实，说明科苏特和

马志尼的活动真相①，现在我发现那篇文章引起了许多非难，造成

了民主派报刊广泛进行空泛的辩驳、咒骂和大声威胁的口实。

我确实知道科苏特并没有跟着叫嚷。如果他本人出来反驳我

的报道，那我就会重新来谈谈这些报道，并且举出可以确凿证明上

述事实确实可靠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可是，我写那篇文章与其说是想反对科苏特，不如说是想给他

一个警告。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

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至于说到根据权威材料反驳我的那位先生，那末我要提醒他

一句古老的谚语：Ａｍｉｃｕｓｉｎｃｏｍｍｏｄｕｓａｂｉｎｉｍｉｃｏｎ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ｔ．〔愚

友和敌人没有两样〕②。

民主派报刊、尤其是德国的民主派报刊方面的先生们，照例是

叫嚷得最响亮的；我要告诉这些先生，他们心里全是狂热的保皇党

３４４

①

② 和俄国的谚语“殷勤的傻瓜比敌人更危险”差不多。——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１２—４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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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些先生离开了国王、神明和教皇是不行的。他们刚一脱离旧

的统治者的监护，就已经给自己制造了新的统治者，并且对“异教

徒和谋叛者”暴跳如雷。这些人非常令人讨厌：他们揭露了令人不

快的真相和公布了有损名誉的事实，因而侮辱了新出现的民主主

义之王的尊严，亵渎了新出现的民主主义之神的圣明。

您的特约通讯员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３６２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４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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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

致“晨报”编辑

亲爱的先生！

为了对自己和对现已在科伦被判罪的朋友们负责，我们认为

有必要向英国公众介绍一下同最近的一个巨大案件有关的如下一

些事实。这一案件发生在科伦，在英国的报刊上没有得到足够的说

明。

仅仅为了弄到这一案件所需要的证据，就花了十八个月的时

间。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们的朋友们一直被单独监禁着，在那里，

什么事情也不许他们干，甚至连书都不许他们看，病了也得不到必

要的治疗，就是得到了治疗，那也是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甚

至在递交了“起诉书”之后还是禁止他们同自己的辩护人交换意

见，这是一种直接破坏法律的行为。而把他们监禁得这样长久、这

样严酷的借口究竟是什么呢？当头九个月已经过去的时候，“检察

厅”宣布：缺乏起诉的根据，因此需要重新开始侦查。于是重新开始

侦查。过了三个月，当陪审法庭开庭的时候，国家起诉人推托说，证

据太多，他至今还无法把它们弄清楚。接着又过了三个月，由于原

告方面的一个主要证人生病，于是审讯又拖延下来了。

这样一再拖延的真实原因，是普鲁士政府当局心虚，它害怕它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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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肆渲染的“闻所未闻的揭发”在如此贫乏的事实面前经不起考

验。最后，政府总算物色到了一批从来没有在莱茵省露过面的陪审

员：其中有六个是反动贵族、四个是ｈａｕ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贵族〕的代

表、两个是高级官员。

向这个陪审法庭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证据呢？不过是一小

撮想当阴谋家的不学无术的幻想家（这帮家伙是一个叫舍尔瓦尔

的公开的警探的同谋者和工具）瞎造乱编的一些宣言和信件。在这

以前，这些文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个叫做奥斯渥特·迪

茨的人的手里。在国际博览会２８１期间，普鲁士警察当局乘迪茨不在

家，砸开了他的写字台的抽屉，这样，就用平常的盗窃办法偷得了

他们所需要的文件。这些文件首先被用来揭发所谓巴黎的德法密

谋２８２。现在科伦的法庭辩论已经证明，这些阴谋家及其在巴黎的代

理人舍尔瓦尔正好都是被告们和我们这几个在伦敦的朋友们的政

敌。但是国家起诉人硬说，只是某些纯私人的纠葛才阻碍了被告们

和我们这几个在伦敦的朋友们参加舍尔瓦尔及其同谋者的密谋。

有人指望用这类论据来证明科伦的被告们在道义上参与了巴黎的

密谋。当人们要科伦的被告们对他们的公开敌人的行动负责时，舍

尔瓦尔的真正的朋友们和他的同谋者就被政府当局传到法庭，但

他们并不是以被告的身分坐在被告席上——不，他们是坐在证人

席上提供反对被告的证词。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卑鄙的。由

于舆论的压力，政府当局不得不去寻找比较不令人怀疑的证据。在

一个叫做施梯伯的人——科伦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王室警务顾

问、柏林刑事警察局长的领导下，全部警察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在

１０月２３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声称，有一个特别信使从伦敦给他带

来了一批特别重要的文件，说什么这些文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被

６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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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们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参与了他所控告的密谋。“除其他许多文件

外，信使给他送来了在被告们与之保持通信关系的马克思博士主

持下举行的秘密协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可是施梯伯在他那矛盾百

出的证词中竟把他的信使到达他那里的日期弄错了。而当被告的

主要辩护人施奈德尔博士当面指责施梯伯的证词不真实的时候，

施梯伯除了摆出一副他是负有国家最高当局所委托的最重要使命

的国王代表的臭架子以外，不敢作任何别的回答。至于记录本，施

梯伯曾两次发誓作证说，它是“伦敦共产主义协会的原本记录”，可

是后来，他被辩护人弄得无可奈何，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可能只是他

手下的一个暗探所获得的一个笔记本。最后，从他本人的证词中也

可以看出，记录本是别有用心捏造的，它出自施梯伯在伦敦的三个

代理人——格莱夫、弗略里和希尔施之手。希尔施本人后来也承

认，记录本是他在弗略里和格莱夫的指使下编造出来的。这一点在

科伦已经十分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甚至连国家起诉人也说施梯伯

的这一个如此重要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倒霉的本子”，纯

粹是捏造。这个人否认原告方面提出来作为一种证据的那封模仿

马克思博士笔迹的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个文件也是一种

明显而粗糙的捏造的证据，同样，用来证明被告不是有革命意图、

而是实际参与某一个哪怕是稍微有点像是密谋的活动的其他一切

文件，都变成了警察当局所干的捏造勾当的明证。政府当局生怕被

揭露，因而它不但迫使邮局扣压寄给辩护人的一切文件，而且还指

使施梯伯用威胁手段去吓唬辩护人，说要控告他们同我们几个人

有“罪恶的通信关系”。

如果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件也拿不出来，而硬要宣判有罪，那

末，能够这样做（即使这一类陪审员也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只是由

７４４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于把新刑法典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应用；在这

样应用法律时，就连“泰晤士报”与和平协会也随时有可能被扣上

叛国的可怕罪名而被告发。此外，科伦案件由于长期拖延，由于原

告方面采取了种种不寻常的手段，已成了一起尽人皆知的案件，因

而宣判被告们无罪就无异于宣判政府当局有罪，而莱茵省普遍认

为，宣判无罪的后果将是陪审法庭这个制度本身立即被废除。

  亲爱的先生，我们始终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卡·马克思

威·沃尔弗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０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晨报”第１９１６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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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最近的科伦案件２８３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日星期三于伦敦

你们也许已经从欧洲报刊上看到许多关于迫害普鲁士共产党

人的科伦的巨大案件及其结局的报道。但是，鉴于这些报道没有一

个哪怕是比较真实地说明了事实，鉴于这些事实能够揭穿使欧洲

大陆受到束缚的各种政治手段，我认为有必要回头来谈谈这一案

件。

由于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废除，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

同其他政党一样，都失去了在大陆上建立合法组织的可能性。更何

况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袖们都已被逐出自己的国

境。但是，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如果说在自由资产

阶级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那里，它们的社会地位、它们的物质优

势以及它们的成员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日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

能代替这类组织的话，那末，没有这种社会地位和资财的无产阶

级，便不得不在各种秘密的联合中寻求这种组织。正因为如此，无

论在法国或者在德国都出现了许多秘密团体，这些团体从１８４９年

起就被警察当局一个个地破获了，并且被扣上阴谋家组织的罪名

而遭到迫害。这些团体中，有许多的确是阴谋家的组织，的确是为

了推翻现存政府而建立起来的，——谁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动手组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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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谋，那他就是胆小鬼，同样地，在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那就是

胡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团体，它们抱有更远大更崇高的目的，它

们懂得：推翻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中的过渡阶

段，它们竭力把以它们为核心的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训练党去进

行最后的决战。这一决战或迟或早将必然在欧洲不仅永远消灭“暴

君”、“专制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统治，而且永远消灭无比强大

的极端可怕的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

德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２８４的组织就是这样。这个政党根据

它的“宣言”（发表于１８４８年）的原则以及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连载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①这组文章中所阐明的原理，

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似乎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

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它研究了１８４８年革命

运动的起因及其失败的原因。它认为，阶级间的社会对抗是一切政

治斗争的基础，因此它去探究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上，一

个社会阶级能够而且必然要担负起代表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使命，

也就是担负起在政治上领导该民族的使命。历史向共产主义政党

表明：继中世纪的土地贵族之后，后来也夺取了政权的最初一批资

本家的金融实力怎样成长起来；这个金融资本家集团的社会影响

和政治统治怎样被工业资本家的日益增长（从使用蒸汽时起）的

威力所排挤；另外两个阶级即小资产者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目前

在怎样要求统治权。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实际革命经验证实了一种理

论观点，从这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首先必

须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当政，然后它才能指望在不断的斗争中

０５４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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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消灭使它处于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雇佣奴隶

制。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不能抱有推翻德国现存各邦政

府的直接目的。它建立这种秘密组织不是为了推翻这些政府，而是

为了推翻迟早必将取它们而代之的那个叛乱政府，该组织的每一

个成员当时都能给予并且无疑地会给予反对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的

革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但是，在给这种运动作准备的时候，除了

在群众中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能有其他方法列为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任务的。这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对它的这些基本原

则都是十分明了的，因此，当它的某些成员为虚荣心和个人野心所

驱使，企图把同盟变成ｅｘｔｅｍｐｏｒｅ〔即兴地〕进行革命的阴谋家组

织时，他们很快就被开除出盟。

世界上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提出理由把这样的同盟叫做阴谋家

组织，叫做为策划叛乱而建立的秘密团体。如果这也算是密谋的

话，那也不是反对现存敌府的密谋，而是反对它的可能的继承者的

密谋。这一点普鲁士政府当局也是知道的。当局之所以把十一名

被告单独监禁了十八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来干最惊人的法律勾当，

原因也就在这里。在八个月的监禁之后，“由于缺乏证明他们犯罪

的证据”，竟又把被告们关了好几个月来继续进行侦查，简直岂有

此理！最后，当被告们终于出现在陪审法庭上的时候，竟没有办法

给他们扣上某种带有叛国性的预谋勾当的罪名。但是他们毕竟被

判了罪，现在不妨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是怎样被判罪的。

１８５１年５月，同盟的一个特派员①被捕，根据从他那里查获的

文件逮捕了其他一些人。一个叫施梯伯的普鲁士警官很快就接到

１５４最迫的科伦案件

① 即诺特荣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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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命令，要他监视莫须有的密谋在伦敦的据点。他终于从上述一

些被开除出盟以后真的在巴黎和伦敦组织了密谋的叛徒们那里获

得了若干文件。这些文件是通过双重的罪行获得的。收买了一个

叫罗伊特的人，砸开了该协会秘书①的写字台，从抽屉里偷走了文

件。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这种盗窃行为的结果是揭发出所谓巴

黎的德法密谋，并给密谋的参加者判了罪，但是仍然没有提供出

共产主义者大同盟的线索。顺便提一下，巴黎的密谋的领导人是

住在伦敦的几个爱虚荣的傻瓜和政治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ｓ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骗

子〕以及一个过去曾经因伪造行为被判了罪但目前已在巴黎当上

了警探的人②。受他们愚弄的一些糊涂虫老是用狂暴的豪言壮语

和杀气腾腾的浮夸辞藻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极端微不足

道。         

因此，普鲁士警察当局不得不去寻求新的发现。它在普鲁士驻

伦敦的大使馆里设立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分署。一个叫格莱夫

的警探以大使馆随员的头衔为掩护进行他的卑鄙活动——老实

说，这种作法足以把普鲁士的所有大使馆都置于国际法之外，甚

至连奥地利人也还不敢这样做。在格莱夫的领导下工作的，有一

个叫弗略里的伦敦西蒂区的商人，这个人在上流社会中有一定的

地位和联系，是一个天生下贱专干卑鄙勾当的下流坯；另一个暗

探是店员，名叫希尔施，不过，他在伦敦时就已经有人怀疑他是

一个密探。他曾经混入流亡伦敦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中间。他

们为了查明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曾容忍他在自己人中间混了一个

时期。他勾结警察当局的罪证不久就被发现，这位希尔施先生从

２５４ 弗·恩 格 斯

①

② 即舍尔瓦尔。——编者注

即奥·迪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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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就隐藏起来了。这样一来，他虽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获得可供

出卖的情报，但他毕竟还不是无事可干。当他幽居在肯辛顿时，虽

然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上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每周都要编造

一些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根本无法破获的那个阴谋家组织的虚构

中央委员会的虚构会议的虚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是最荒唐不

过的。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没有一个姓是真有的，强加在这个

或那个人身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多少有点像这个人可能说出的话。

希尔施在伪造这些假货时曾得到他的老师弗略里的帮助，而且也

绝不能证明“随员”格莱夫没有亲自动手干这一卑鄙的勾当。尽管

这些东西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普鲁士政府当局还是把这些荒谬绝

伦、胡说八道的东西当做神圣的真理，可以想像，把这类证据当作

提交给陪审法庭的诉讼材料，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混乱。案件开始

审讯时，上述的警官施梯伯先生亲自出马坐在证人席上，发誓证明

所有这些荒谬的捏造材料都是真实的，并洋洋自得地硬说什么他

手下的一个密探和在伦敦的那些应当被看作这一可怕密谋的主要

组织者的人们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个密探的确处于极端秘密的

状态，因为八个月中他在肯辛顿一直没有露过面，生怕真的碰到密

谋的某一个参加者。但是他似乎每周都在报告这些人的最秘密的

思想、言论和活动。

然而，希尔施和弗略里这两位先生还留了一手，他们还有一个

杰作。他们把他们所捏造的全部报告改编成秘密的最高委员会（普

鲁士警察当局硬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而施梯

伯先生发现，这个本子竟同他过去从这两个人那里得到的报告一

模一样，所以他立刻把它交给陪审员，并再一次发誓说，经过一

番慎重的研究之后，他坚信这个本子是真的。就在那个时候，希

３５４最迫的科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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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施所报告的那绝大部分荒谬的捏造材料公布了。当这个秘密委

员会的虚构成员听到了他们在此之前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关于

他们的报道时，他们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洗礼时本来命名为威

廉的人，在这里却被改名为路德维希或卡尔；一些人硬被说成在

伦敦发表演说，其实当时他们在英国的另一个地方；一些人被报

告说他们读过某些信件，其实这些信件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报

告中还说什么他们每星期四都举行例会，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在每

星期三照例举行一次友谊聚会；一个刚会写字的工人竟成了记录

之一，并且以记录的身分签了名；他们所有的人发表意见时都被

迫一律用也许是普鲁士警察派出所的语言，但决不用多半是由在

本国享有盛名的著作家组成的那个协会的语言发表意见。除了这

一切，还捏造了一张伪造者们为收买记录本而向臆造的中央委员

会的虚构的秘书付款的收据。但是这个虚构的秘书的存在，其根

据只不过是某个诡谲的共产党人用来愚弄不幸的希尔施的一个迷

阵而已。

这种拙劣的捏造是太糟糕了，结果竟弄得事与愿违。虽然被

告的在伦敦的朋友们根本不可能向陪审员说明事实真相，虽然他

们寄给辩护人的信件在邮局里被没收了，虽然文件和发誓写成的

书面证词（它们毕竟被交到这些律师的手里了）不允许作为证据，

但是由于激起了公愤，甚至连国家起诉人，以及曾发誓担保这个

记录本的真实性的施梯伯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捏造

的。        

但是，这种伪造并不是警察当局所干出来的唯一的伪造行为。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三件这样的事情。警察当局在罗伊

特伦来的文件上加油添醋，借以歪曲文件的原意。有一个满纸荒唐

４５４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文件是模仿马克思博士的笔迹写成的，这个文件直到最后起诉

人方面不得不承认是捏造的以前，有一个时候硬被说成是马克思

写的。但是，在警察当局的每一种无耻勾当被揭穿之后，又于出五

六种无法立刻揭穿的新的无耻勾当，因为当局千方百计地要把辩

护人弄得措手不及，不得不在伦敦弄证据，而辩护人同流亡在伦敦

的共产主义者的每一次通信在法庭上都被说成是参与假定的密谋

的一种行为！

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两个人的真面目就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

这是连施梯伯先生本人在他的证词中也已经表明了的。至于说到

希尔施，他在伦敦治安法官面前曾经供认，他在弗略里的指使和协

助下伪造了“记录本”，后来他为了逃避刑事处分而逃离了英

国。          

在审判过程中所进行的这样可耻的揭露，使政府当局狼狈不

堪。它为这个案件物色的陪审员都是过去没有在莱茵省露过面的

人物：六个贵族——十足的反动分子、四个金融巨头、两个政府官

员。这帮人毕竟不很愿意去细心地分析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证据；这

些证据竟在他们的面前堆了六个星期之久，而这时经常在他们的

耳边发出这样的叫喊声：被告们是可怕的共产主义密谋的头子，这

个密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神圣的东西：财产、家庭、宗教、秩序、

政府和法律！可是，如果政府当局在当时不向特权阶级暗示：在这

个案件中宣判被告无罪，这将成为废除陪审法庭的信号，并将被人

理解为直接的政治示威，理解为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准备甚至同

极端革命派结成同盟的证据，那末终归是会宣判无罪的。不管怎

样，政府当局最终还是把普鲁士的新刑法典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

往的力量的法律，给七名被捕者判了罪，而只有四人被宣判无罪。

５５４最迫的科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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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罪者分别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监禁
２８５
。毫无疑问，当你们得到

这个消息时，你们一定会及时地把它报道出去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４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５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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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２８６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

底—１２月初

１８５３年以小册子“揭露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发行于巴塞尔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１８８５年版本，并

根据１８５３年和１８７５年版

本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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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

第一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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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０日，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不久以后，毕尔

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也被捕了。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

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始审讯被捕者，他们被控犯了反对普鲁士国家

的“图谋叛国”罪。这样，审前羁押（单独监禁）竟拖了将近一年半之

久。

在诺特荣克和毕尔格尔斯被捕时，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

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宣传协会）章程”、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两个

告同盟书２８７，以及一些人名住址和印刷品。诺特荣克被捕的消息已

经传出八天以后，科伦才开始搜查和逮捕。可见，如果当时还能发

现一些东西的话，那末现在，无疑一切都已经无影无踪了。实际上，

被查获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件。过了一年半之久，当陪审

法庭终于审讯被捕者的时候，原告方面所掌握的ｂｏｎａｆｉｄｅ〔可信〕

材料一份也没有增加。可是，据检察机关（以冯·泽肯多尔夫和泽

特为代表）断言：普鲁士的整个国家机构曾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多方

面的活动。它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呢？Ｎｏｕｓｖｅｒｒｏｎｓ！〔让我们

来看一看吧！〕

审前羁押一再拖延的理由被说得奥妙无穷。最初，说什么萨克

森政府不愿把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引渡给普鲁士。科伦的司法

机关曾向柏林的内阁要求过引渡，但是没有结果；柏林的内阁也向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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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当局要求过引渡，但是也没有结果。其实，萨克森政府已经

同意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已经被引渡。最后，到了１８５１年

１０月，事情有了一些进展，材料终于交给科伦上诉法院的检察院。

检察院作了决定，认为“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

必须重新开始侦查”。司法机关的这一股忠于职守的热情，是由前

不久刚颁布的纪律法鼓起来的，这一法律规定：普鲁士政府有权清

除不称它心的任何一个司法官。这一次，审判由于缺乏犯罪的证明

材料而宣告改期。而当陪审法庭在下一个季度审判庭开庭时，审判

则不得不由于材料太多而延期。据说，文件太多了，起诉人来不及

细心研究。起诉人慢吞吞地细心研究了材料，把起诉书交给了被

告，并规定在７月２８日对案件进行审理。但是这时，政府当局的主

要审判台柱警察厅长舒耳茨病倒了。由于舒耳茨的健康欠佳，被告

们不得不再坐三个月的牢。好在舒耳茨死了，公众也已经迫不及

待，于是政府当局才不得不把幕布拉开。

在这整个时期里，科伦警察厅、柏林警察总局、司法部和内务

部经常对侦查的过程进行干涉，同样，后来它们的可尊敬的代表施

梯伯也经常以证人身分对科伦举行的公开审讯进行干涉。政府物

色了一批在莱茵省的编年史上空前未有的陪审员。其中除了资产

阶级上层的代表（黑尔什塔德、来丁、约斯特），城市贵族的代表（冯

·比安卡、冯·拉特），顽固守旧的容克的代表（海布林·冯·兰岑

瑙尔、菲尔施坦堡男爵等人），还有两个普鲁士的政府顾问：一个是

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一个是普鲁士教授（克罗伊斯

勒尔）。由此可见，在这个陪审法庭中，德国统治阶级中的一切阶层

都有代表，而且也只有它们才有代表。

有了这样一批陪审员，普鲁士政府当局似乎可以选择一条直

２６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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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以组织一次完全有倾向的审判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等

人承认属实的文件以及那些直接从他们那里查获的文件的确丝毫

不能证明有什么密谋；这些文件根本不能证实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２８８所规

定的任何行为的存在，而只是不容置辩地证明了被告们对现存政

府和现存社会的敌对态度。但是，立法者的理性所没有预料到的东

西是可以由陪审员的良心来加以补充的。被告们把他们对现存社

会的敌对行为弄得不违犯法典的任何一个条文，这难道不是他们

的一种奸计吗？没有列入治安卫生条例的病名录的病难道就不是

传染病了吗？如果普鲁士政府仅仅根据实有的材料就想证明被告

们是一些有害的人，而陪审员又认为判决被告“有罪”就足以使他

们不致为害，那末谁能攻击陪审员和政府当局呢？除了那些目光短

浅的幻想家以外，谁也不能这样做。原来这些幻想家认为，普鲁士

政府和普鲁士的统治阶级非常强大，只要它们的敌人不越出辩论

和宣传的范围，就能给他们以自由活动的场所。

然而，普鲁士政府自己把政治审判的康庄大道堵塞了。审判一

拖再拖，内阁对侦查的过程进行直接干涉，暗中指示进行不可思议

的恐怖活动，大肆吹嘘什么全欧洲性的密谋已被揭穿，令人发指地

虐待被捕者，这就使案件扩大成为ｐｒｏｃèｓｍｏｎｓｔｒｅ〔巨大案件〕，

成了全欧洲报刊注意的中心，而使公众的猜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

点。普鲁士政府已经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面

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

已经站在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面前。

政府为了补救第一次失策，必然又再一次失策。在侦查时执行

法院侦查员职务的警察，在审讯时不得不以证人的身分出面。除了

平常的起诉人以外，政府还得挑选一个不平常的起诉人；除了检察

３６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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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以外，还得叫警察出面；除了泽特和泽肯多尔夫以外，还得派

出施梯伯和他的维尔穆特、他的鸟儿格莱夫以及他的小玩艺儿戈

德海姆①。为了用特效的警察手段不断向法律上的原告方面提供

该方面所白费力气、捕风捉影地寻找的种种事实，第三种国家力量

对法庭的干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庭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庭

长、法官和检察官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让给

警务顾问兼证人施梯伯，并经常躲在他的背后。在阐明检察院无法

找到的“客观的犯罪构成”所依据的那些警察启示以前，我们还要

再说几句开场白。

从人们在被告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及他们本人的供词中发现：

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它的中央委员会最初设在伦敦。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这个中央委员会分裂了。多数派——起诉书称

它为“马克思派”——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少数派——他们后

来被科伦人开除出同盟——在伦敦组织了独立的中央委员会，并

在伦敦和大陆上建立了宗得崩德２８９。起诉书把这个少数派及其应

声虫叫做“维利希—沙佩尔派”。

泽特和泽肯多尔夫硬说，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是由某些纯

私人的纠葛引起的。早在泽特和泽肯多尔夫说这种话以前，“侠义

的维利希”就已经在伦敦流亡者中间散布了种种关于分裂的原因

的卑鄙无耻的流言蜚语。维利希利用阿尔诺德·卢格先生欧洲民

主主义者中央２９０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及其他同他类似的人作为

工具在德国和美国报刊上大肆散播这类流言蜚语。民主派曾经认

４６４ 卡·马 克 思

① 俏皮话：Ｗｅｒｍｕｔｈ，Ｇｒｅｉｆ和Ｇｏｌｄｈｅｉｍ（小称是Ｇｏｌｄｈｅｉｍｃｈｅｎ）都是警官的姓，

同时《Ｗｅｒｍｕｔ》又有“苦痛”、“苦艾”、“苦艾酒”的意思，《Ｇｒｅｉｆ》有“兀鹰”的意

思，《Ｇｏｌｄｈｅｉｍｃｈｅｎ》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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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要尽快地把“侠义的维利希”描绘成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他

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共产党人。“侠义的维利希”本人也认为，

“马克思派”如果不出卖德国的秘密协会，特别是如果不让科伦中

央委员会去接受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慈父般的监护，就不可能揭露

分裂的原因。现在这些情况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妨从１８５０

年９月１５日举行的伦敦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①中引

证几小段话。

马克思在说明他的关于分离的建议时，曾经说过以下的一段

话，他说：“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

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

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

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

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

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

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

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

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

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

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如此等等。

沙佩尔先生作了回答，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问

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

〈沙佩尔甚至保证说，一年以后，即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５日，有人将要把他的脑袋

５６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前言

① 见本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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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掉。〉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

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

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

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见解”如此

等等。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并不是由私人原因引起的。但

是，如果说是原则性分歧，那也是不对的。沙佩尔—维利希派从来

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的思想

的本领，他们把别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把这些思

想连同词句都掌握了。如果指责维利希—沙佩尔派是“行动派”，也

同样是错误的，除非把行动理解为在下流的叫嚣、臆想的密谋和毫

无结果的表面的联系掩盖下的那种无所作为。

６６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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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迪 茨 的 档 案

  在被告那里查获的“共产党宣言”是二月革命前出版的，几年

来一直公开出售；这本书无论从它的形式或者从它的使命来说，都

不可能是“密谋”的纲领。被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只

谈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此外，章程是秘密的宣传协会的章

程，但是，在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典〕里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惩罚秘密的

协会。这种宣传以破坏现存社会为最终目的，但是普鲁士国家已经

灭亡过一次，以后还可能灭亡十次，以至最终灭亡，而现存社会决

不会因此掉一根毛。共产党人能够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过程，

但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社会去瓦解普鲁士国家。如果有人把推翻普

鲁士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宣布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

破坏社会，那末，他无异就是一个为了清除道路上的粪堆而打算炸

毁地球的疯狂的工程师。

但是，既然同盟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社会，那末它的手段必然是

政治革命，而推翻社会要以推翻普鲁士国家为前提，就像地震要以

破坏鸡窝为前提一样。然而被告们是从这样一种罪恶观点出发的：

没有他们，当前的普鲁士政府也会垮台。因此，他们并没有组织过

目的在于推翻现在的普鲁士政府的同盟，也不曾犯过任何“图谋叛

国”罪。

７６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二、迪茨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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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曾经有人控告过把打倒任何一个顽固守旧的罗马地

方官当作自己目的的第一批基督徒呢？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们，从

莱布尼茨到黑格尔，都致力于推翻神，可是，如果我要推翻神，那我

也同样要推翻神所恩赐的国王。难道曾经有人以危害霍亨索伦王

朝的罪名追究过他们吗？

这样看来，事情可以任意翻转和颠倒，已发现的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

〔犯罪构成〕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像幽灵一样消失了。事情依然没

有进展，检察院诉苦①说：“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马克思派”

也真够狡猾的了，侦查了一年半还根本没有使缺乏的犯罪构成增

加任何一点东西。

这样的苦差是需要帮助解除的。而维利希—沙佩尔派就和警

察当局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派的接生婆施

梯伯先生是怎样把他们拖进科伦案件中去的。（见施梯伯１８５２年

１０月１８日在法庭上的证词。）

１８５１年春季，当施梯伯以保护工业博览会的参观者不受坏蛋

和小偷②之害为名而逗留在伦敦时，柏林警官总局寄给他一份从

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同时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我特别注意密谋的档案，根据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

的文件来看，这个档案一定是在伦敦的一个名叫奥斯渥特·迪茨的人手里，

档案里面一定有同盟盟员的全部来往信件。”

密谋的档案？同盟盟员的全部来往信件？但是迪茨是维利希

８６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双关语：原文是《ＳｔｉｅｂｅｒｎｕｎｄＤｉｅｂｅｒｎ》，这两个词是由施梯伯这个姓的同音词

《Ｓｔｉｅｂｅｒ》（警犬，转意是坏蛋，到处找人的密探）和《Ｄｉｅｂｅ》（小偷）这个词构成

的。——编者注

在 原文中是双关语：《ＫｌａｇｅｄｅｓＡｎｋｌａｇｅｓｅｎａｔｓ》也有“检察院起诉”的意

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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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因此，如果说他手头有密谋的档

案，那就是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密谋的档案。如果说迪茨手头有同

盟的来往信件，那只能是敌视科伦被告们的宗得崩德的来往信件。

但是，只要查阅一下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可以发现一个

大漏洞，即这些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奥斯渥特·迪茨这样一个档

案保管人。在莱比锡的诺特荣克怎么能知道在伦敦的“马克思派”

本身所不知道的事情。

施梯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陪审员先生们请注意！我在伦敦有

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发现。很遗憾，这一发现所涉及的密谋，同科伦

的被告们毫不相干，科伦的陪审员无权根据它作出判决；但是它能

够提供把被告们单独监禁一年半的理由。施梯伯是不能这样说的。

为了把在伦敦发现的线索和偷来的文件同科伦案件似是而非地扯

在一起，就有必要把诺特荣克牵连到这个案件里去。

于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有人建议他用现金去收买奥斯渥特

·迪茨手中的档案。然而这不过是这样一回事情：有一个叫做罗伊

特的普鲁士密探，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主义协会，和迪茨同住在一

幢房子里。他乘迪茨不在家，砸开他的写字台，偷走了文件。施梯

伯先生很可能为这种偷窃行为而赏给罗伊特一笔钱，但是，如果这

一勾当在施梯伯逗留伦敦时被人发觉，那末他就难免要到凡迪门

岛２９１去旅行一趟。

１８５１年８月５日，施梯伯在柏林收到了从伦敦寄来的一个

“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包裹”，里面包的是迪茨的档案，即一大包

文件，共有“六十种之多”。这是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同时他还发誓

作证说，他在１８５１年８月５日收到的包裹里面，除了其他许多信

件以外，还有柏林总区部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０日的一封信。如果有人一

９６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二、迪茨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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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说，施梯伯在作伪誓，他竟担保他在１８５１年８月５日收到了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０日的信，那末他会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普鲁士王室

顾问和福音书作者马太有同样的权利，例如拥有创造事件发生的

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权利。

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提一下）。从在维利希—沙佩尔派那里偷走

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上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派

对罗伊特的破门行窃的行径虽然有所防备，但后来还是让别人偷

走了文件，并让文件落到普鲁士警察当局手里。

当施梯伯得到了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这个宝贝时，他简直

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发誓说：“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我的眼前

了。”但是，有关“马克思派”和科伦被告们的这个宝贝究竟是些什么

货色呢？施梯伯本人供认，什么也没有，根本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

“标有‘９月１７日于伦敦’字样的、显然是构成马克思派核心

的几个中央委员关于因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发生的著名分裂而退出

共产主义协会的原本声明。”

施梯伯本人是这样说的，但是，即使是在提出这个不伤人的证

词时，他也不能限于简简单单地叙述一下事实。他不得不把它提高

到一定的高度，使它带有警察当局的威风。上述的原本声明除了提

到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及其朋友们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工

人协会２９２、但决不退出“共产主义协会”这几行字以外，别无任何内

容。

施梯伯可以为他的通信者省下油布，为他的上司省下邮资。施

梯伯只要翻阅一下①１８５０年９月份的几家德国报纸，他就会发现

０７４ 卡·马 克 思

① 双关语：《Ｓｔｉｅｂｅｒ》〔施梯伯〕是姓《ｄｕｒｃｈｓｔｉｅｂｅｒｎ》的意思则是“乱翻”、“搜查”、

“探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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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字印在白纸上的“马克思派核心”的一项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宣

布同时退出流亡者委员会２９３和大磨坊街的工人协会。

可见，施梯伯之流在搜查证据的工作中获得的直接成果，就是

“马克思派核心”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协会

这一闻所未闻的发现。“科伦密谋的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他的眼

前了。”但是公众并不相信他的眼睛。

１７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二、迪茨的档案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三

舍尔瓦尔的密谋

  然而，施梯伯很善于从偷来的宝物中得到好处。他在１８５１年

８月５日收到的文件，给他提供了一条发现所谓“巴黎的德法密

谋”的线索。这些文件中有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派员阿道夫·迈

尔的六份报告（上面标有“巴黎”的字样）和巴黎总区部给维利希—

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五份报告。（施梯伯于１０月１８日在法庭上

作的证词。）施梯伯到巴黎作了一次愉快的外交旅行，并且在那里

亲自结识了伟大的卡尔利埃；这个人刚刚在臭名远扬的金条彩票

事件２９４中证明他虽然是共产党人的大敌，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

外国私有财产的挚友。

“因此，我在１８５１年９月前往巴黎。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给了

我极其热情的支持……在法国警探的帮助下，敏捷而准确地查出了在伦敦的

信件上发现的线索。确实探查到了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并对他们的一举

一动，特别是他们的一切会议和他们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在那里

发现了非常危险的东西……我当时不得不向卡尔利埃局长所提出的要求让

步，于是在９月４日午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施梯伯在１０月１８日所作的

证词。）

施梯伯是在９月份离开柏林的。我们假定他是在９月１日离

开柏林的。他到达巴黎最早也得在９月２日晚间。９月４日夜里采

取了果断的行动。这样，跟卡尔利埃谈判和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

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而在这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不仅“探查到

２７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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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而且还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一

切会议、他们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当然，这一切都只

能在“探查到了他们的住所”之后进行。施梯伯的到达巴黎，不仅激

起了“法国警探们”的奇效的“敏捷性和准确性”，而且还迫使专搞

秘密活动的首领们变得“殷勤”起来，迫使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进行了那么多的活动，举行了那么多的会议，写了那么多的信件，

以致在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对他们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９月３日这一天探查到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并且对他们

的一举一动，一切会议和全部信件都进行了监视，但是这还不够。

施梯伯还发誓作证说：“法国警探们有机会出席了阴谋家的许多次会议，

并获悉他们关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

这样看来，警探们刚刚对会议进行监视，他们就能通过监视出

席了会议，他们刚刚出席了一次会议，会议就变成许多次会议，刚

刚举行了几次会议，事情就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竟通过了关

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而这一切都是在同一天发

生的呵！就在施梯伯结识卡尔利埃的那一天，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

员打听到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首领们结识了卡尔利埃的警察

局人员，在当天请他出席自己的会议，并在当天举行了许多次会议

来迎合他，一直到急急忙忙地通过关于在最近革命中的活动方式

的决议，才同他分手。

不管卡尔利埃怎样献殷勤，——当然谁也不会怀疑他在政变

前三个月内破获共产主义密谋的殷切心情，——施梯伯期望于他

的东西要比他所能办到的多。施梯伯要求警察的奇迹，他不仅要求

这种奇迹，而且还相信这种奇迹，他不仅相信这种奇迹，而且还发

誓证实这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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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开始行动时”，即当采取果断的行动时，“我亲自跟一位法国警官一

起首先逮捕了法国共产党人的主脑——危险的舍尔瓦尔。他猛烈地反抗，于

是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格斗”。

这就是施梯伯在１０月１８日作的证词。

“舍尔瓦尔在巴黎曾经谋害过我，而且是在我的住宅里进行的，他在夜里

潜入了我的住宅；当我们俩人格斗时，我的妻子赶来帮我，结果受了伤。”

这就是施梯伯在１０月２７日作的另一个证词。

４日午夜，施梯伯对舍尔瓦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

生了格斗，在格斗中舍尔瓦尔进行了顽抗。３日午夜，舍尔瓦尔对

施梯伯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施梯伯

进行了顽抗。但是，就在３日这一天，阴谋家和警探之间还有着ｅｎ

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了那

么多的事情。而现在已经表明，不仅施梯伯已在３日发觉了阴谋家

的意图，而且阴谋家也已在３日发觉了施梯伯的意图。当卡尔利埃

的警探们发现阴谋家的住所时，阴谋家也发现了施梯伯的住所。当

施梯伯对阴谋家扮演“监视者”的角色时，阴谋家对他扮演了采取

行动的角色。当施梯伯梦见阴谋家的反政府密谋时，阴谋家正在组

织对他本人的谋害。

施梯伯在他的１０月１８日的证词中继续说道：

“在这次格斗中〈当时施梯伯是进攻的一方〉，我发现舍尔瓦尔竭力要把

一片纸塞进嘴里并要把它吞下去。我好容易抢救出半片纸来，另外半片已被

他咽下去了。”

可见，当时这一片纸是被舍尔瓦尔在嘴里用牙齿咬住了，因为

只抢救出半片纸来，而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施梯伯和他的同

谋者——警官或其他什么人——只有把手伸进“危险的舍尔瓦尔”

４７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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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嘴里去，才能抢救出另外半片纸来。舍尔瓦尔在这种进攻面前能

够进行自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咬人，据巴黎的一些报纸报道，舍尔瓦

尔真的把施梯伯夫人咬伤了。但是在演这场戏时，跟施梯伯一起在

场的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位警官。施梯伯明明说，施梯伯夫人

是舍尔瓦尔在施梯伯的住所进行谋害时由于赶来帮他才受伤的。

如果把施梯伯的证词同巴黎报纸的报道对照一下，就会产生这样

一种印象：舍尔瓦尔为了夺回施梯伯先生在４日午夜从他嘴里撕

下的纸片而在３日午夜咬仿了施梯伯夫人。施梯伯将会这样回答

我们：巴黎是个奇迹的城市，拉罗施夫柯早就说过，在法国一切都

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对奇迹的信仰，那就会明白：前一个奇迹的

发生是由于施梯伯把许许多多在时间上彼此毫无联系的活动硬凑

在一起，并把它们硬塞在９月３日这一天里；而后一个奇迹的产生

则是由于他把在同一个晚间、同一个地方发生的各种不同事件安

排到两个不同的晚间和两个不同的地方去。现在让我们来把实际

情况同他从“一千零一夜”里学来的那一套胡吹瞎说比较一下吧。

但首先我们还要谈一谈一种奇迹般的情况，虽然它并不是奇迹。施

梯伯把舍尔瓦尔正要咽下去的纸片撕下了一半。在这半片抢救出

来的纸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有施梯伯所要寻找的一切。

他发誓作证说：“在这片纸上有给驻斯特拉斯堡的特派员吉佩里希的一

项极其重要的指示以及他的详细地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我们从施梯伯那里得知，他是在１８５１年８月５日收到用结实

的油布包起来的迪茨的档案的。１８５１年８月８日或９日，在巴黎

出现了一个叫施米特的人。看来，施米特这个姓对化名旅行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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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警探来说是一个最理想的姓。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施梯伯曾化名

施米特完成了西里西亚山区的旅行，１８５１年，他在伦敦的走卒弗

略里也化名施米特完成了巴黎的旅行。他在巴黎侦察了维利希—

沙佩尔派密谋的各个头子，而首先发现了舍尔瓦尔。他大吹大擂，

说什么他是从科伦逃出来的，曾经给地方同盟储金部捐助了五百

塔勒。他用德勒斯顿和其他各个地方的委任状来证明自己的身分，

他谈到了同盟的改组情况，谈到了各个派别的联合情况，说什么分

裂纯粹是由某些私人纠葛引起的，——当时警察当局已经在宣传

团结与和睦了，他并且保证要用上述的五百塔勒来重新把同盟引

向繁荣。施米特在巴黎逐渐地认识了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同盟支

部的各个头子。他不但知道他们的住址，而且还拜记他们，侦查他

们的来往信件，监视他们的活动，钻进他们的会议，并且充当ａ

ｇｅｎｔ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奸细〕向他们进行煽动。施米特把舍尔瓦尔吹捧

得愈厉害，愈是把他誉为同盟中的一个尚被埋没的伟人，一个至今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就像许多伟大人物所经历的那样）的

“主脑”，舍尔瓦尔就愈是飘飘然地自鸣得意起来。有一天晚上，施

米特和舍尔瓦尔一起去参加同盟的会议，舍尔瓦尔把他写给吉佩

里希的一封著名的信在寄出之前念给施米特听了。这样，施米特才

知道有吉佩里希这么一个人。施米特说，“既然吉佩里希已经回到

斯特拉斯堡，那末我们就应当马上把领取存放在斯特拉斯堡的五

百塔勒的那份委托书寄给他。现在我把保存这笔款项的那个人的

住址给您，请您把吉佩里希的住址给我，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证件

寄给吉佩里希准备找的那个人。”施米特就这样弄到了吉佩里希的

住址。当天晚上，舍尔瓦尔把写给吉佩里希的信寄出了，过了一刻

钟，按照来电指示，逮捕了吉佩里希；在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那封

６７４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著名的信被截获了。吉佩里希是在舍尔瓦尔被捕以前被捕的。

此后不久，施米特告诉舍尔瓦尔说，一个名叫施梯伯的普鲁士

密探已到达巴黎。他施米特不仅已打听到了他的住所，而且据他住

所对面的一个咖啡馆的招待说，施梯伯居然商量好要逮捕他施米

特。他说，舍尔瓦尔准行，他一定能把这个卑鄙的普鲁士警察好好

教训一顿。舍尔瓦尔回答说：“我要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去。”他们约

定了第二天闯进施梯伯的住所，就说他在家里，并且要记住他的特

征。第二天晚上，我们的这两位英雄真的出动了。在路上，施米特

认为，最好舍尔瓦尔进房子去，而他留在门外放哨。他还说：“你可

以问一下看门人，施梯伯在不在家，如果看门人让你进去，你就对

施梯伯说，你打算跟施彼尔林先生谈谈，打算问他一下，他是否从

科伦带来了急需的期票。还有，你的白帽子太惹人注意，民主气味

太重。真的！把我的黑帽子戴走吧！”他们交换了帽子。施米特留

在外面看守，舍尔瓦尔拉了一下铃，走进施梯伯住的房子。看门人

说施梯伯可能不在家，舍尔瓦尔刚想走开，忽然从楼梯上传来了一

个女人的叫声：“呵，施梯伯在家。”舍尔瓦尔顺声走去，走到了一个

戴绿色眼镜、自称是施梯伯的人的面前。舍尔瓦尔把早就商量好

的关于期票和施彼尔林的那一番话说了一遍。施梯伯急忙打断他

的话：“这可不行，您跑进这所房子里来打听我，等有人把住所告

诉了您，然后您就准备离开，……我看这是非常可疑的。”舍尔瓦

尔很不客气地作了回答。施梯伯按了按铃，马上出来几个小娄罗

把舍尔瓦尔包围起来；施梯伯一把抓住他那装着一封信的上衣口

袋。虽然这不是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指示，但毕竟是吉佩里希

给舍尔瓦尔的信。舍尔瓦尔竭力想把信咽下去，施梯伯把手伸进

他的嘴里。舍尔瓦尔连咬带推，又动手打人。当施梯伯拚命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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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这一半的时候，他的爱妻则在拚命抢救信的另一半，而且由于

她对丈夫的忠心而受了伤。这一场面所掀起的喧闹声惊动了许多

邻居，他们纷纷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这时，施梯伯手下的一个

小娄罗穿过楼梯栏杆扔下一块金表来，当舍尔瓦尔高喊

《Ｍｏｕｃｈａｒｄ！》〔“密探！”〕的时候，施梯伯及其同伙就一齐高喊《Ａｕ

ｖｏｌｅｕｒ！》〔“捉贼！”〕。看门人把金表送来，这时《Ａｕｖｌｅｕｒ！》的喊声

四起。舍尔瓦尔被逮住了，他在门外已找不到他的朋友施米特了，

而在那里发现了四五个来押解他的士兵。

在事实面前，施梯伯所宣誓证实的一切奇迹都云消雾散了。他

的走卒弗略里活动了三个多星期；他不仅发现了密谋的线索，而且

还帮助捏造了这些线索；施梯伯只要从柏林来一趟，并且高喊：

Ｖｅｎｉ，ｖｉｄｉ，ｖｉｃｉ！〔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胜利了！〕就行了。他可以

把现成的密谋当做一件礼物赠给卡尔利埃。而要求卡尔利埃的只

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殷切心情”。施梯伯夫人没有必要在３日被舍

尔瓦尔咬伤，因为施梯伯先生是在４日才把手伸进舍尔瓦尔的嘴

里去的。在吉佩里希的地址和重要指示被咽下一半之后，它们无须

像从鲸鱼的肚子里爬出来的约拿①那样完全从“危险的舍尔瓦尔”

的大嘴里爬出来。真正算得上奇迹的，不过是陪审员对奇迹的信

仰，施梯伯竟敢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和盘托出他臆造的谎言。他们真

不愧是“顺民的愚昧”②的不折不扣的体现者！

施梯伯在１０月１８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在监狱里，我把舍尔瓦尔寄

到伦敦去的一切原本报告那给他看了，结果使他大吃一惊，他发觉我已了解

８７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这是普鲁士大臣冯·罗霍夫说的一句话。——编者注

亚米太的儿子约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命海风大作，约拿被抛入

海中，耶和华又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没。约拿向耶和华祷告求饶，耶和华吩咐

鱼把他吐到陆地上。（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二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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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于是他就全都向我交代了。”

施梯伯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的东西，决不是舍尔瓦尔寄到伦

敦去的那些原本报告，这些原本报告不过是施梯伯后来在柏林跟

其他文件一起从迪茨的档案上抄下来的。他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

的是舍尔瓦尔刚刚收到的由奥斯渥特·迪茨署名的一封通知信以

及维利希最近写的几封信。施梯伯究竟是怎样弄到这些信的呢？原

来当舍尔瓦尔同施梯伯及其夫人又咬又打的时候，勇敢的施米特

－弗略里跑到舍尔瓦尔的太太（一个英国女人）那里去；他告诉

她，——当然，这一位伦敦的德国商人弗略里是用英语跟她讲

的，——她的丈夫被捕了，危险得很，她可以把舍尔瓦尔的文件交

给他，以免它们给舍尔瓦尔带来更大的危害，舍尔瓦尔委托他把文

件转交给第三者。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使者，他拿出一顶白帽

子来，这顶白帽子是他从舍尔瓦尔那里拿过去的，因为它的民主气

味太重。弗略里从舍尔瓦尔的太太那里弄到了这些信件，而施梯伯

又从弗略里那里得到了它们。

不管怎样，施梯伯现在已拥有比以往在伦敦时更为有利的作

战基地了。他偷到了迪茨的文件，同时还捏造了舍尔瓦尔的口供。

这样，他就迫使他的舍尔瓦尔（在１０月１８日的法庭上）供出“他同

德国的联系”：

“据他说，他长期住在莱茵地区，在这中间，１８４８年住在科伦。在那里，他

结识了马克思，并被马克思接收入盟。后来他在巴黎，在那里现有的一些人的

基础上积极协助扩大同盟。”

舍尔瓦尔是１８４６年在伦敦由沙佩尔介绍并接收入盟的，而马

克思当时在布鲁塞尔，根本不是同盟２９５的盟员。可见，舍尔瓦尔不

可能是１８４８年在科伦被马克思接收加入该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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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革命爆发时，舍尔瓦尔到莱茵普鲁士呆了几个星期，但后

来他又从那里回到伦敦，从１８４８年春末到１８５０年夏天他一直呆

在伦敦。这样看来，他在这一个时期不可能“在巴黎积极协助扩大

同盟”；也许能创造发生事件的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施梯伯还能创造

空间的奇迹，甚至还能使第三者有一种分身的本领。

马克思只是在１８４９年９月间离开巴黎之后，当他在伦敦加入

了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时，才同包括舍尔瓦尔在内的几百名工人有

了一面之交。由此可见，马克思不可能在１８４８年在科伦认识他。

舍尔瓦尔起初向施梯伯真实地交代了所有这些问题。施梯伯

企图迫使他招假口供。他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只有施梯伯

本人的证词才能说明这一点，因而，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对施梯伯

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使舍尔瓦尔同马克思之间有一种虚构的联

系，从而在科伦被告们和巴黎密谋之间制造一种人为的联系。

施梯伯刚刚需要ｅｎｄéｔａｉｌ〔详尽地〕述说舍尔瓦尔及其同志

跟德国的联系和通信的问题的时候，他甚至连提也不提一下科伦，

可是却洋洋自得地大谈特谈不伦瑞克的赫克、柏林的劳贝、美因兹

的莱宁格尔和汉堡的提茨等等，等等，一句话，大谈特谈维利希—

沙佩尔派。施梯伯说，这一派“手里”有“同盟的档案”。由于粗心大

意，档案已从该派的手里转到了他的手里。在这个档案里，他并没

有发现舍尔瓦尔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伦敦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写

给伦敦或者只写给马克思个人的只言片语。

他通过施米特－弗略里从舍尔瓦尔太太那里骗取了她丈夫的

文件。但是，他仍然没有发现舍尔瓦尔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只言片

语。为了帮助解除这种苦楚，施梯伯就口授而强迫舍尔瓦尔笔录：

“他和马克思的关系很紧张，原因是，虽然中央委员会在科伦，但是马克

０８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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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还是要求同他通信。”

如果施梯伯没能发现马克思同舍尔瓦尔之间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

以前的来往信件，那不过是由于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以后舍尔瓦尔

同马克思完全断绝了通信联系。Ｐｅｎｄｓ－ｔｏｉ，Ｆｉｇａｒｏ，ｔｕｎ’ａｕｒａｉｓ

ｐａｓｉｎｖｅｎｔéｃｅｌａ！〔上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①

普鲁士政府侦查了一年半所搜集到的对付被告们的材料（一

部分是由施梯伯本人提供的），否定了被告们同巴黎支部、同德法

密谋的任何联系。

１８５０年６月的伦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证明：巴黎支部在中

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就已经解散了。迪茨的档案中的六封信证明：巴

黎各支部是在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以后由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

派员阿·迈尔重新组织起来的。该档案中的巴黎总区部的信件证

明：这个区部极端敌视科伦中央委员会。最后，法国的起诉书也证

明：据以控告舍尔瓦尔及其同志的一切事件只是在１８５１年才发生

的。因此，泽特（在１１月８日的法庭上）竟不顾施梯伯的种种揭露，

认为最好稍微暗示一下，马克思派可能于某年某月通过某种方式

参与了巴黎的某种密谋，但是他声称，他泽特根据上级指示，认为

这是可能的，至于这个密谋的时间和密谋本身一概不知。那种纵谈

泽特有洞察力的德国报刊，它的迟钝是可以想见的！

普鲁士警察当局ｄｅｌｏｎｇｕｅｍａｉｎ〔老早〕就企图在公众面前把

马克思并通过马克思把科伦被告们说成是参与德法密谋的一伙

人。在审讯舍尔瓦尔的案件时，警探贝克曼给“科伦日报”寄去下面

这样一个标有“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５日于巴黎”字样的简讯：

１８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三、舍尔瓦尔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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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被告已经潜逃，其中一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说是马克思及其

同伙的代理人。”

在这以后，“科伦日报”刊登了马克思的一个声明，声明说：“阿

·迈尔是沙佩尔先生和前普鲁士陆军中尉维利希的一个密友，他

同马克思毫不相干。”①现在，就连施梯伯本人在他的１８５２年１０

月１８日的证词中也声称：“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在伦敦被马克思派

开除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派遣阿·迈尔到法国去”云云，甚至还引

证了阿·迈尔同沙佩尔—维利希的来往信件。

“马克思派”的成员之一——康拉德·施拉姆在外国人受迫害

的情况下，于１８５１年９月间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和其他五六十

个顾客一起被捕了：他被控犯有参与爱尔兰人舍尔瓦尔所领导的

密谋罪，把他监禁了将近两个月。１０月１６日，一个德国人在警察

局的监狱里访问了他，向他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是普鲁士官员。您知道，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科伦，由于共产主义协

会的被破获，已经有许多人被逮捕。只要信上一提到什么人的名字，他就要遭

到逮捕。目前，政府当局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它逮捕了许多人，但不知道他

们是否同这个案子有某种关系。我们知道，您并没有参加过ｃｏｍｐｌｏｔｆｒａｎｃｏ－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法德密谋〕，相反地，您很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您无疑很了解德国

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一切详情。假如您能给我们提供有关这一方面的必要情

报，并愿意比较准确地指出哪些人是有罪的，哪些人是无罪的，那我们将感激

不尽。这样，您就能帮助许多人获得释放。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的

话写成正式记录。您不必为这种话担心”等等。

当然，施拉姆向普鲁士国家的这一位笑里藏刀的官员下了逐

客令，并向法国内阁提出抗议，抗议这类访问，于是，施拉姆在１０

月底被驱逐出法国。

２８４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２５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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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施拉姆是“马克思派”的成员，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当局

从迪茨那里发现的关于退出工人协会的一项声明中了解到的。关

于“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毫无关系，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

当局自己向施拉姆承认过的。如果“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

之间的联系能够得到证实，那末，这不可能是在科伦发生，而只能

是在巴黎发生，因为该派的一个成员跟舍尔瓦尔同时在那里坐牢。

但是，普鲁士政府最怕舍尔瓦尔和施拉姆之间的对质，因为这种对

质事先会把政府当局希望从巴黎案件中得到的、用以对付科伦被

告们的全部结果统统推翻。法国的法院侦查员在释放施拉姆时作

出的判决，承认科伦案件和巴黎密谋毫无关系。

施梯伯还作了最后的尝试：

“至于上述的法国共产党人的头子——舍尔瓦尔，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

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从马克思

本人向一个警探所作的一项秘密声明中才弄清楚，原来此人曾因伪造期票被

关进亚琛监狱，１８４５年越狱潜逃，１８４８年，在当时的一片混乱情况下被马克

思接收入盟，并以同盟特派员的身分被派往巴黎。”

马克思不可能告诉这位ｓｐｉｒｉｔｕｓ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ｓ〔家神〕——施梯伯

的警探：他于１８４８年在科伦把早在１８４６年就已被沙佩尔在伦敦

接收入盟的舍尔瓦尔接收入盟；或者他曾迫使舍尔瓦尔住在伦敦，

并迫使他在同一个时期内在巴黎亲自进行宣传；同样，马克思也不

能在施梯伯提供证词之前告诉施梯伯的ａｌｔｅｒｅｇｏ〔第二个

“我”〕——老牌警探：舍尔瓦尔于１８４５年在亚琛坐过牢并伪造过

期票，因为这一点他恰好是从施梯伯的证词中知道的。也许这一类

ｈｙｓｔｅｒｏｎｐｒｏｔｅｒｏｎ〔逆序法〕①是只允许施梯伯应用的。古代世界

３８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三、舍尔瓦尔的密谋

① 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ｈｙｓｔｅｒｏｎ）当作最初的、前面的

（ｐｒｏｔｅｒｏｎ），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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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垂死的角斗士，普鲁士国家会留下发誓的施梯伯①。

很久很久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这个舍尔

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９月２日晚上施梯伯到了巴黎。４日

晚上舍尔瓦尔被捕，５日晚上他被从他的牢房押到一个灯光暗淡

的房间里去。施梯伯在那里，跟施梯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法国警

官、亚尔萨斯人，他的德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是精通德语，并具

有警察的记忆力；这个人对虚情假意的、卑躬屈节的柏林警务顾问

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于是，在这个法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如

下的谈话：

施梯伯用德语说：“您听着，舍尔瓦尔先生，您的法国姓和爱尔兰护照究

竟是什么意思，这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您是莱茵普鲁士的居民。您的名字叫

Ｋ．，您能否避免一切后果，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您如果老老实实地把一切

都向我们坦白出来，那就能达到这一点”如此等等。

舍尔瓦尔表示拒绝。

施梯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伪造了期票并从普鲁士监狱越狱潜逃，现

已被法国当局引渡给普鲁士，因此我再一次提醒您，您得考虑考虑，这是一个

关系到十二年单独监禁的问题。”

法国警官说：“我们给这个人时间，让他到自己的牢房里去好好想一想。”

舍尔瓦尔被押回他的牢房。

当然，施梯伯不能把话说穿，他不能向公众承认：他企图用引

渡和十二年单独监禁的威胁手段来吓唬舍尔瓦尔，逼他招出假口

供来。

但是，施梯伯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他在

陪审员面前仍然叫他舍尔瓦尔，而不是叫 Ｋ·。不仅如此，施梯

４８４ 卡·马 克 思

① 双关语：《Ｓｔｉｅｂｅｒ》〔施梯伯〕是姓，又有“侦探”、“暗探”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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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在哪里。在１０月２３日的法庭上，他仍然

推测那个人是在巴黎。辩护人施奈德尔第二在１０月２７日的法庭

上质问说：“曾经再三提到的舍尔瓦尔现在不是在伦敦吗？”施梯伯

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只好回答说，“他不能透露有关这一方面的任

何消息，而只能重复那种说什么舍尔瓦尔躲在巴黎的谣传”。

普鲁士政府经常遭到厄运：它总是被愚弄。法国政府允许它从

火中取出德法密谋之栗，但是不允许它把栗子吃掉。舍尔瓦尔竟能

博得法国政府的好感，它使他有可能在巴黎陪审法庭结束案件的

审理工作以后，过几天就跟吉佩里希一起逃到伦敦去。普鲁士政府

曾指望用舍尔瓦尔作为科伦案件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只不过为

法国政府又物色了一个间谍２９６。

在舍尔瓦尔假逃跑的前一天，有一个普鲁士的 ｆａｑｕｉｎ〔无赖

汉〕来到他那里；这个人身穿黑礼服，镶着袖头，留着一撮向上翘的

黑胡子，短短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已经斑白了，总之，这是一个挺

体面的男人。后来，据介绍，这个人是普鲁士的警监格莱夫，随后他

还作了自我介绍，也说他是格莱夫。格莱夫是凭他那个未经警察局

长而直接从警务总长那里得到的通行证去会见舍尔瓦尔的。警务

总长对哄骗他所心爱的普鲁士人的那种主意大为开心。

格莱夫说：“我是普鲁士官员，是奉命前来同您谈判的；没有我们，您永远

出不去。我向您建议。您应当向法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它把您引渡给普鲁

士；它早就答应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需要您在那里作科伦的证人。当您完成自

己的使命和将来案件结束时，我们一定会把您释放，决不食言。”

舍尔瓦尔说：“我没有你们也能出去。”

格莱夫确有把握地说：“这不可能！”

格莱夫还召来了吉佩里希，建议他以共产党特派员的身分到

５８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三、舍尔瓦尔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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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去五天。而这个建议也没有奏效。第二天，舍尔瓦尔和吉佩

里希就溜之大吉了。法国官员们洋洋得意，笑逐颜开，关于这一不

幸事件的紧急情报已经发到柏林，而施梯伯在１０月２３日仍然发

誓证明说，舍尔瓦尔是在巴黎；甚至在１０月２７日，他还是不能提

供出任何情报，而只是从谣传中得知舍尔瓦尔藏“在巴黎”。同时，

警监格莱夫在科伦审讯期间曾三次到伦敦去访问舍尔瓦尔，以期

顺便从他那里打听打听奈特在巴黎的住址，指望从他手里收买到

对付科伦人的证词。但是一无所得。

施梯伯有理由把他同舍尔瓦尔的关系隐瞒起来。因此，Ｋ·仍

然是舍尔瓦尔，普鲁士人仍然是爱尔兰人，施梯伯直到现在还不知

道，舍尔瓦尔在哪里，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①。

在舍尔瓦尔同吉佩里希的来往信件中，泽肯多尔夫—泽特—

施梯伯的三人合唱队终于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东西。

  “卡尔·穆尔是吸血鬼，

  我把他当作榜样。”２９８

６８４ 卡·马 克 思

① 甚至在“黑书”２９７里，施梯伯还是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在第２册的第３８

页上，在 １１１下面提到了‘舍尔瓦尔”，同时标出：“见克列美尔”，而在 １１６

下面则说：“正如从 １１１中所看到的，克列美尔曾化名舍尔瓦尔为共产主义

者同盟展开了极其广泛的活动。他也用过弗兰克这个盟内代号。１８５３年〈应当

是１８５２年〉２月，他（当时所用的名字是舍尔瓦尔）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八年

监禁，但很快就逃出监狱，到伦敦去了。”在该书第２册里，载有嫌疑分子的履

历表（按字母顺序排列并依次编号），但施梯伯在这一册里对舍尔瓦尔还是一

无所知。他已经忘记了，他在第１册的第８１页上曾这样承认过：“舍尔瓦尔原

来就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列美尔的莱茵官员的儿子，他〈好一个他！老子还

是儿子？〉竟滥用自己石版匠的手艺伪造票据，因而被捕，但在１８４４年他从科

伦的〈不对，从亚琛的！〉监狱逃了出来，先到英国，后来又到巴黎。”大家不妨把

这一点同上面引证过的施梯伯在陪审员面前所提出的证词比较一下。警察当

局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说真话的。（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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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信深深地印在代表陪审法庭的

三百名主要纳税者的顽固头脑里去，这封信被荣幸地宣读了三遍。

凡是熟悉内情的人，透过它那种天真的、吉卜赛人的热情，一眼就

能识破这是一套企图吓唬自己和别人的小丑把戏。

其次，舍尔瓦尔及其同志跟民主派对１８５２年５月第二个星期

日２９９的那种能奏奇效的力量抱有共同的希望；他们决定在这一天

参加革命事变。施米特－弗略里妄图使这种固定观念具有计划的

形式。这样一来，舍尔瓦尔及其同志就陷入了密谋的法律范畴。因

此，通过他们就获得了一项证据：即使科伦的被告们没有组织反对

普鲁士政府的密谋，那末，显然舍尔瓦尔派无论如何曾组织过反对

法国的密谋。

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施米特－弗略里来制造施梯伯发誓证实

的、巴黎密谋和科伦被告们之间的虚构的联系。施梯伯—格莱夫—

弗略里，这种三位一体在舍尔瓦尔的密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下面我

们还会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情形。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一切概括如下：

甲是共和主义者，乙也自称是共和主义者。甲和乙的关系是敌

对的。乙受警察局的委托制造定时炸弹。甲因此被告发。如果制

造定时炸弹的不是甲，而是乙，那末，甲的罪过就在于他同乙的关

系是敌对的。为了揭发甲，乙被召去作反对他的证人。这就是舍尔

瓦尔密谋的可笑的一面。

当然，这类逻辑在公众面前已站不住脚了。施梯伯的“事实

的”揭发已化为一股熏天臭气；检察院只是诉苦说“缺乏客观的犯

罪构成”。需要新的警察奇迹。

７８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三、舍尔瓦尔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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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 本 记 录

  在１０月２３日的法庭上，庭长①指出：“正像警务顾问施梯伯

向他宣布的那样，施梯伯还要提供新的重要证据”，为此，他要再一

次把上述的证人召来。施梯伯向前蹦了一下，开始新的演出。

在这以前，施梯伯所描述的是维利希—沙佩尔派的活动，或者

简言之，舍尔瓦尔派的活动，即这一派在科伦被告们被捕以前和以

后的活动。不论在被告们被捕以前或被捕以后，施梯伯关于他们本

身都只字不提。舍尔瓦尔的密谋是发生在这些被告被捕以后，而施

梯伯现在却说：

“在这以前，我在我的证词中所描述的，只不过是这些被告被捕以前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内部情况及其盟员的活动。”

这样说来，他承认舍尔瓦尔的密谋“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

情况及其盟员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他在这以前所提供

的证词是毫无用处的。他对他在１０月１８日提供的证词太漠不关

心，竟认为继续把舍尔瓦尔和“马克思派”混为一谈简直是多此一

举。

他说：“首先还存在着维利希派，在这以前，只抓到了该派中在巴黎的舍

尔瓦尔，等等。”

８８４ 卡·马 克 思

① 即哥贝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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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这就是说，主要的首领舍尔瓦尔就是维利希派的首领。

但是，施梯伯现在应当提供最重要的报告，不仅是最新的，而

且是最重要的。最新的和最重要的呵！如果不强调在这以前所提

供的证词的不重要性，那末这些最重要的报告就会失去它们的重

要性。施梯伯暗示，在这以前，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报告，而只是现在

我才开始。注意！在这以前，我报告的是被告们敌对的舍尔瓦尔派

的情况，老实说，这同案件毫不相干。现在我来报告一下“马克思

派”的情况，所谈的也只是该派在这次案件中的情况。可是，施梯伯

不可能说得那么简单明了。因此他这样说：“在这以前，我所描述的

是被告们被捕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被告们

被捕以后的同盟。”他甚至能够用他的那一套特技使纯粹修辞上的

词句具有伪誓的性质。

科伦的被告们被捕以后，马克思似乎组织了一个新的中央委

员会。

“这一点，可以从已故警察厅长舒耳茨悄悄地派进伦敦同盟并跟马克思

有直接来往的一个警探的证词中看出来。”

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作过记录，而这个“原本记录”目前在施

梯伯手里。原本记录证实了在莱茵省、在科伦，甚至就在法庭里的

可怕的阴谋活动。记录中载有被告们从监狱中跟马克思通信的证

据。一句话，迪茨的档案是旧约全书，而原本记录则是新约全书。旧

约全书是用结实的油布包装的，而新约全书则是用绯红的皮面精

装的。红的皮面在任何情况下都是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ａｄｏｃｕｌｏｓ〔明显

的证据〕，然而，现今的世界比多马时代更不信神了；它甚至不相信

亲眼看到的东西。自从摩门教３００被发现以来，现在谁还相信旧约

或新约全书呢？可是，同摩门教并非毫不相干的施梯伯却要规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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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

“当然，”——摩门教徒施梯伯说，——“当然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一切只

不过是可鄙的警探们的胡说八道，但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但是

我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他们所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可靠的。”

说得多好听呵！正确的证据和可靠的证据！而且还是充分的

证据！充分的证据！而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施梯伯早就知道：

“马克思同审前羁押的被告们进行秘密通信，但是我没能发现他们通信

的线索。而在上个星期日，一位伦敦来的特别信使给我带来了一份报告说，进

行这种通信的秘密地址终于发现了；这是一个住在旧市场的当地商人德·科

特斯的地址。这位信使还交给我一份伦敦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原本记录；这个

本子是用钱从一个同盟盟员那里买到的。”

原来，施梯伯同警察厅长盖格尔和邮政总局勾结在一起了。

“好在曾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要不然，再过两天，晚班的邮政人员

就把寄给科特斯的信从伦敦运走了。根据最高检察机关的命令，把信没收并

把它拆开。在信里发现了马克思亲笔写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的一个长达七页

的指示。信中指明应该怎样进行辩护……在信纸背面还写着一个大拉丁字母

Ｂ。照信抄了一份，把容易分开的部分原信同原信封一起保存起来。然后把信

装入信封；外勤警官接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一封信，该警官是被派去会见科特

斯并向他介绍自己是马克思的特派员的”等等。

接着，施梯伯描绘了一出卑鄙的、警察狗腿子式的喜剧：外勤

警官怎样扮演马克思的特派员，等等。１０月１８日，科特斯被捕，二

十四小时以后，他声明说：标在信中收信人位置上的拉丁字母Ｂ

指的是贝尔姆巴赫。１０月１９日，贝尔姆巴赫被捕，并在他的家里

进行了搜查。１０月２１日，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又被释放了。

这个证词是施梯伯在１０月２３日星期六提供的。“在上星期

０９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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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就是１０月１７日的那个星期天，特别信使带着科特斯的地

址和原本记录到来了；信使到达后两天，即１０月１９日，接到了寄

给科特斯的信。可是，科特斯早在１０月１８日就由于外勤警官在

１０月１７日转交给他的那一封信而被捕了。可见，信到达科特斯手

里要比带来科特斯的地址的那个信使早两天，或者说，科特斯１０

月１８日被捕是由于他在１０月１９日才接到的那一封信。这难道不

是时间顺序的奇迹吗？

后来，施梯伯被律师们追问得狼狈不堪，只好说，带来科特斯

的地址和原本记录的那个信使是１０月１０日到达的。为什么是１０

月１０日呢？因为１０月１０日也是星期天，同时对１０月２３日来说，

也正好是“上”星期天，因此，以往关于上星期天的最初的说法仍然

有效，从这一方面来说，伪誓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信就不是信使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而是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接

到的。现在，伪誓的对象已变成信，而不是信使了。施梯伯的誓言

简直就跟路德心目中的农民一模一样。如果帮助他从这一边爬上

马背，他就会从另一边滚下马去。３０１

最后，在１１月３日的法庭上，从柏林来的警监戈德海姆这样

说：１０月１１日，即星期一，从伦敦来的警监格莱夫已当着他和警

察厅长维尔穆特的面把记录本转交给施梯伯了。这样，戈德海姆就

是指控施梯伯犯有双重伪誓罪。

盖有伦敦邮局邮戳的原信封证明，马克思是在１０月１４日星

期四把写给科特斯的信交给邮局的。这样，信就应当在１０月１５日

星期五晚上到达。因此，在接到信前两天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

记录的那个信使，应当在１０月１３日星期三出现。但是他既不可能

在１０月１７日到达，也不可能在１０日或１１日到达。

１９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管怎样，格莱夫这个信使毕竟已把他的原本记录从伦敦带

给施梯伯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子呢？施梯伯和他的同事

格莱夫一样，也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因此，他没有马上把它提交

给法庭，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在马扎斯３０２的监狱铁窗

后面所获得的口供。在这个时候，恰好收到了马克思写的信。这帮

了施梯伯的大忙。科特斯只起了姓名地址的作用，因为信本身并不

是写给科特斯的，而是写给标在装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那个

拉丁字母Ｂ的。可见，科特斯实际上至多只是一个地址。不过，我

们暂且假定这是一个秘密的地址。其次，暂且假定这是马克思同科

伦被告们通信的那个秘密地址。最后，暂且假定我们的伦敦警探们

已委托同一个信使把原本记录和这个秘密地址同时带走，信是在

信使以及地址和记录本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

一箭双雕。一则，我们证明了同马克思秘密通信这一事实是存在

的，二则，我们证明了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原本记录的确实性为地

址的正确性所证实，地址的正确性又为信件所证实。我们的警探们

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为地址和信件所证实，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又为

我们的警探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所证实。Ｑｕｏｄｅｒａ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

ｄｕｍ．〔这就是需要证明的。〕接着是外勤警官演出的愉快的喜剧；

后来又是秘密逮捕—— 公众、陪审员和被告本身都大为

震惊。          

但是施梯伯为什么不叫他的特别信使在１０月１３日到达呢，

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吗？因为不然的话，他便不成其为特别的了；因

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是普鲁士警务顾问的

弱点，而翻阅普通的日历在他看来则是有失尊严的。除此之外，原

来的信封是保存在他自己手里的；因此，谁能够弄清楚这件事呢？

２９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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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施梯伯在他的证词中由于对某一事实讳莫如深，早就弄

得声名狼籍了。如果他的警探知道科特斯的地址，那末，他们也就

知道用装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暗号Ｂ作为掩护的那个人了。

施梯伯对拉丁字母Ｂ的秘密一无所知，因此竟在１０月１７日下令

在监狱里搜查贝克尔，以便从他那里找到马克思的信。他只是从科

特斯的供词中才知道字母Ｂ指的是贝尔姆巴赫。

可是，马克思的信是怎样落到普鲁士政府手里的呢？原因很简

单。普鲁士政府经常把委托给它的邮局的信件拆开，而在科伦案件

审理期间，它特别爱干这种勾当。亚琛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能提供

许许多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哪一封信能从政府当局手里溜过

去，哪一封信要落到政府当局手里，这全靠碰运气。

同真正的信使一起，原本记录也无影无踪了。可是，当然，在

１０月２３日的法庭上，当施梯伯洋洋得意地谈他的新约全书，即红

皮书的内容的启示时，他还没有怀疑这一点。他的证词的直接结

果，就是以证人身分出席法庭的那个贝尔姆巴赫第二次遭到逮捕。

贝尔姆巴赫为什么第二次被捕呢？

因为从他那里查获了文件吗？不是的，因为在他那里搜查之后

又把他释放了。他是在科特斯被捕以后二十四小时被捕的。可见，

如果他那里有对他不利的文件，那末它们必定会不见了。究竟为什

么要把证人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而让已被确定为不是了解同盟

活动情况，就是参加同盟的那些证人——亨策、黑特采尔和施泰因

根斯，安然无恙地坐在证人席上呢？

贝尔姆巴赫接到了马克思的信，信中除了对起诉这件事情进

行批评以外，并没有谈到别的东西。施梯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信

就摆在陪审员的面前。他不过是用警察式的夸张手法来叙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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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马克思本人经常从伦敦对目前的案件予以影响。”同时，

陪审员们给自己提出了像基佐曾向他的选民们提出过的问题：

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ｖｏｕｓｖｏｕｓｓｅｎｔｅｚｃｏｒｒｏｍｐｕｓ？〔你们是否感到自己被

收买了呢？〕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把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呢？普鲁士

政府从侦查一开始就力图在原则上系统地剥夺被告们进行辩护的

种种手段。律师们由于直接同法律发生抵触，甚至在递上最后的起

诉书之后，仍然被禁止同被告们进行联系，这一点他们曾经在公开

审判时申诉过。根据施梯伯本人的证词，从１８５１年８月５日起他

手头就已经有迪茨的档案了。但是迪茨的档案并没有附入起诉书

内。只是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８日举行的公开审判的进程中才把它宣

布了一下，同时也只是在有利于施梯伯的限度内宣布的。必需把陪

审员、被告和公众弄得惊慌失措，措手不及；必需把律师们弄得在

警察式的意外行动面前束手无策。

而在提出原本记录之后是怎样变得热心起来的呵！普鲁士政

府生怕揭穿。但贝尔姆巴赫从马克思那里收到的是辩护材料：不难

设想，他可能收到有关记录本的说明。通过对他的逮捕，宣布了一

项同马克思通信的新罪行，并确定这种罪行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这

就必然要妨碍每个普鲁士公民交出自己的姓名地址来。Ａｂｏｎｅｎ

ｔｅｎｄｅｕｒｄｅｍｉｍｏｔ．〔对懂得的人来说，半句话就够了。〕贝尔姆巴赫

的被监禁是为了排除辩护材料。贝尔姆巴赫要坐五个星期的牢。如

果审判一结束就马上把他释放，那末，普鲁士法庭无异就公开承认

它是俯首贴耳、卑躬屈节地服从于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贝尔姆巴赫

是ａｄ〔为了〕普鲁士法官的ｍａｊｏｒｅｎｇｌｏｒｉａｍ〔莫大的光荣〕而坐牢

的。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４９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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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伦被告们被捕之后，马克思又在伦敦纠集了他的党的残余分子，

组织了一个大约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等等。

这些残余分子从来没有散过伙，一直是纠集在一起的，因此他

们从１８５０年９月起就经常组织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私人团体〕。施梯

伯用一道最高当局的命令迫使它们消失，以便在科伦被告被捕之

后用另一道最高当局的命令又使它们复活，并以新的中央委员会

的形式出现。

１０月２５日星期一，在伦敦收到一份“科伦日报”，上面刊载了

关于施梯伯在１０月２３日所作的证词的报告。

“马克思派”既没有建立过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没有作过自己

的会议的记录。它很快就了解到，新约全书主要是由汉堡的威廉·

希尔施捏造出来的。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初，希尔施以共产主义流亡者的身分参加了“马

克思的协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汉堡方面的来信揭发他是一个

密探。可是当时决定允许他在协会里留一个时期，以便对他进行考

察，获得他究竟有罪还是无罪的证据。在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５日的集会

上，曾宣读了一封科伦来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的一位朋友告诉

他说，审判照例延期，并说甚至亲人也很难同被捕者见面。同时信

中还提到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集会以后，

无论是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或者是在远方都不见希尔施了。１８５２

年２月２日，马克思从科伦接到通知说，根据警察当局的秘密报

告，曾在丹尼尔斯博士夫人那里进行了搜查；据这个秘密报告称，

丹尼尔斯夫人写给马克思的信似乎在伦敦共产主义协会里宣读

过，并且委托马克思给丹尼尔斯博士夫人写回信，说他，即马克思，

正在进行德国的同盟的改组工作等等。这个秘密报告被逐字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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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照抄在原本记录的第一页上。——马克思立即回信说，因为丹

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所以他不可能宣读她写给他的

信。整个秘密报告是由一个叫希尔施的不正直的青年人捏造出来

的；此人为了捞到钱，毫不费力气地给普鲁士警察当局编造它所必

需的种种谎言。

从１月１５日起，希尔施不见了，他不参加会议了：现在他已被

最后开除出协会。同时还决定转移协会的集会地点和改变开会日

期。在这以前，照例是每星期四在西蒂区的法林顿街商场内约·威

·马斯特尔斯家里集会的。现在，会议日期改在星期三，地点改在

索荷区王冠街上的“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警察厅长舒耳茨能够使

希尔施不声不响地直接接近马克思”，尽管有了这种“接近”，但是

希尔施过了八个月还是不知道协会的集会地点和开会日期。不论

在２月以前或以后，他在编造“原本记录”时，老是硬把会议编在星

期四，并把会议标上“星期四”的字样。只要翻开“科伦日报”，我们

就会发现：１月１５日（星期四）的记录，以及１月２９日（星期四）的

记录、３月４日（星期四）的记录、５月１３日（星期四）的记录、５月

２０日（星期四）的记录、７月２２日（星期四）的记录、７月２９日（星

期四）的记录、９月２３日（星期四）的记录、９月３０日（星期四）的记

录。

“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老板向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如下

的声明：“马克思博士的协会”从１８５２年２月起每逢星期三都在他

的店里集会。希尔施硬说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是他的原本记录的

记录员，他们在上述的治安法官面前出示了自己的签名。最后，还

弄到了希尔施在施泰翰工人协会３０３里所作的记录，因此，就可以把

他的笔迹同原本记录上的笔迹加以比较。

６９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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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原本记录已证明是捏造的，甚至在这里没有必要对它的

内容进行批判，因为它的内容由于本身矛盾百出已不攻自破了。

困难在于把文件送给律师。普鲁士邮局只不过是从普鲁士国

境一直布置到科伦的一种前哨①，其目的在于切断对辩护人的武

器供应。

人们不得不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进行这项工作，以致１０月

２５日寄出的第一批文件，直到１０月３０日才能到达科伦。

因此，律师们一开始就只好使用在科伦能够得到的一点点辩

护材料。施梯伯受到了第一次打击，这种打击是来自他根本没有料

想到的方面的。法律顾问、丹尼尔斯博士的岳父、可敬的法学家、因

思想保守而著称的市民弥勒，１０月２６日在“科伦日报”上发表声

明说，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同马克思通过信，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一

种“欺骗”。１８５２年２月３寄往科伦的信——信中马克思说希尔施

是个警探，是伪造警察情报的人——是偶尔被发现并交给了辩护

人的。在“马克思派”关于退出大磨坊街协会的声明（该声明存放在

迪茨的档案里）中，发现了Ｗ·李卜克内西的真正笔迹。最后，律

师施奈德尔第二从科伦济贫所的秘书比恩包姆那里收到了李卜克

内西的亲笔原信，从私人文书施米茨那里收到了林格斯的亲笔原

信。在法庭秘书外，律师们一方面把记录本同退出协会的声明中的

李卜克内西的笔迹作了比较，另一方面又把记录本同林格斯和李

卜克内西的信件作了比较。

已被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弄得心慌意乱的施梯伯，得到了有

不祥之兆的研究笔迹的消息。为了预防带有威胁性的打击，他在

７９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① 双关语：《Ｐｏｓｔ》是“邮局”；《Ｖｏｒｐｏｓｔｅｎ》是“前哨”。——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０月２７日的法庭上又插嘴进来，声明说：

“李卜克内西在记录本上的签名同已经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他的各

次签名迥然不同，他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怀疑。因此，他作了一番较为详细的

调查以后，才发现该记录的签名人原来叫做Ｈ·李卜克内西，而在其他各种

文件上碰到的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前面，写的是字母——Ｗ。”

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质问道：“谁告诉他还有一个Ｈ·李卜克内

西”，施梯伯拒绝回答。施奈德尔第二又问他，林格斯和乌尔麦尔是

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们这两个记录的姓是跟李卜克内西的姓同时

在记录本上出现的。施梯伯感到面临着新的威胁。他三次假装没

有听见别人提出的问题，竭力掩饰自己的慌张，又拚命保持镇定，

一连三次毫无理由地唠叨什么他是怎样得到记录本的。最后，他支

吾其词，喃喃自语地说，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也许不是真名，而只不

过是“盟内代号”。对于记录本上经常提到丹尼尔斯夫人是马克思

的通信人一事，施梯伯这样解释说，可能需要读作：丹尼尔斯博士

夫人，而需要把这理解为公证人贝尔姆巴赫的助手。律师冯·洪特

海姆问他希尔施是个什么样的人。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他也不认识这个希尔施。但是据传这个人并不是普鲁士警探，原因是普

鲁士方面曾经对这个希尔施本人进行过监视。”

施梯伯作了一下手势，于是戈德海姆就急忙地发出尖叫：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他曾经被派到汉堡去捉拿希尔施。”我们将要看

到，同是这一个戈德海姆，就在第二天又被派到伦敦去捉拿同一个

希尔施。由此可见，硬说什么用现款向流亡者收买过迪茨的档案和

原本记录的同一个施梯伯，现在又硬说希尔施不可能是普鲁士警

探，因为他是一个流亡者！对他说来成为流亡者已经足够了，因为

施梯伯保证他的绝对受贿或者绝对清廉是以需要为转移的。但是，

８９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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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梯伯本人在１１月３日的法庭上宣布弗略里是警探，难道这一个

弗略里不是政治流亡者吗？

在已发现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漏洞百出以后，他在１０月２７日

还恬不知耻地说，“他对原本记录的真实性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

疑”。

在１０月２９日的法庭上，鉴定人把由比恩包姆和施米茨转交

来的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两人的信件同记录本作了一番比较以

后，声称，记录本上的签字是捏造的。

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起诉词中说：

“在记录本上发现的材料是同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的材料相吻合的。但是

检察机关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记录本是真实的。”

这个本子是真的，可就是缺乏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新约全书

呵！泽肯多尔夫继续说道：

“不过，辩护词本身已经证明，记录本里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因

为里面有关于在那里提到的林格斯的活动情报，而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一个人

知道。”

如果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林格斯的活动情况，那末记

录本也不会提供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情报。因此，在记录本里谈到的

有关林格斯的活动的一切，不可能证明记录本的内容，而就其形式

来说，倒能够证明“马克思派”的一个成员在记录本上的签字确系

捏造。可见，用泽肯多尔夫的话来说，这一切证明了：“记录本里

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也就是真正的捏造。检察长

（泽特—泽肯多尔夫）和邮政总局同施梯伯一道拆开了寄给科特斯

的信。可见他们知道信件到达的日期；因此他们知道，当施梯伯

最初发誓作证说信使是１７日到达的，后来又说是１０月１０日到达

９９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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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初是在１９日接到信的，后来又说是在１２日接到的时候，他

是在违反誓约。他们都是他的同谋者。

在１０月２７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妄图保持镇定。他担心有朝一

日可能从伦敦收到揭发性的文件。施梯伯感到情况不妙，同样，由

他所体现出来的普鲁士国家也感到情况不妙。已经到了被当众揭

露的地步。因此，１０月２８日警监戈德海姆被派往伦敦去拯救祖

国。戈德海姆在伦敦干了些什么呢？他企图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

协助下驱使希尔施到科伦去，以Ｈ·李卜克内西的名义发誓证明

记录本的真实性。给予希尔施固定的国家津贴。但是希尔施的警

察本性发展得并不亚于戈德海姆。希尔施知道，他既不是检察官，

也不是警监，也不是警务顾问，因此他没有违反誓约的特权。希尔

施已预感到，一旦事情搞糟了，他就会孤立无援。希尔施不愿变成

羊①，尤其不愿变成替罪羊。希尔施断然拒绝了。但是光荣仍然留

给普鲁士的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因为它曾企图在关系到它的那些

被告同胞的脑袋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中雇用假证人。

这样一来，戈德海姆就毫无结果地回到了科伦。

在１１月３日的法庭上，在起诉词结束之后和辩护词开始之

前，施梯伯迫不及待地又一次地突然插嘴进来：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应对记录本作进一步的调查。他已派警监戈德海

姆从科伦到伦敦去，委托他去进行这一调查工作。戈德海姆是１０月２８日离

开的，而是在１１月２日回来的。戈德海姆现在就在这里。”

戈德海姆按照他的上司的手势，慢吞吞地走了出来，发誓作证

说：

００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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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执警监格莱夫，格莱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

找警探弗略里，即把记录本转交给格莱夫的那个警探。弗略里向他——证人

戈德海姆承认了这一点，并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名叫Ｈ·李卜克内西的马克

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弗略里毫不犹豫地承认了Ｈ·李卜克内西出卖

记录本的收款条属实。证人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李卜克内西，据弗略里断定，

因为后者害怕公开露面。他这个证人在伦敦确信：除了某些错误以外，记录本

的内容是完全靠得住的。尤其是，几个曾参加过马克思召集的许多次会议的

可靠警探向他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个本子并不是原本记录，而只是载有马克

思召集的许多次会议的开会情况的笔记本。这样看来，要解释还没有完全弄

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像警探坚决保证的那样，它

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

迹书写；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

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札记，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而使这个札

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要知道，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

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证人戈德海姆断言：他在伦敦确信，以往关于

马克思召集的秘密会议、伦敦同科伦之间的联系、秘密通信等等的一切情报

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了证明伦敦的普鲁士警探们就在目前消息还是

怎样灵通，证人戈德海姆报告说，１０月２７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

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对付那个对伦敦

党来说最头痛的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把有关的决议和文件绝

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就在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文件中还有一封私

人信件。这封信是施梯伯本人在１８４８年写给在科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把它

保管得极其严密，因为他希望用这封信来败坏证人施梯伯的声誉。”

证人施梯伯插嘴说，他当时由于遭到无耻的诽谤而写信给马

克思，说要控告他，等等。

“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

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这样一来，按照戈德海姆的意见，原本记录除了不正确的部分

１０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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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是“完全靠得住的”。戈德海姆之所以确信它的可靠性，主要

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原本记录根本不是什么原本记录，而只不过

是“笔记本”。而施梯伯呢？施梯伯决不会感到自己是从极乐世界

中跌了下来，相反地，他倒觉得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了地。在最

后一瞬间，原告方面的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而辩护人的第一句话还

没有来得及说出，施梯伯就通过他的戈德海姆一下子把原本记录

变成了笔记本。如果两个警察彼此揭露对方的谎言，那末，这是不

是表明他们两个人都献身于真理呢？施梯伯利用戈德海姆来掩护

他的退却。

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找警监格莱夫，

格莱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在这以后，谁不会

发誓作证说，可怜的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在一道到达住在老远

的城区肯辛顿的弗略里那儿以前，简直就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但

是警监格莱夫是住在警探弗略里的家里的，而且正好是住在弗略

里家的楼上的，所以，事实上并不是格莱夫带戈德海姆去找弗略

里，相反地，是弗略里带戈德海姆去找格莱夫。

“住在城区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多么准确呀！普鲁士政府

把自己的间谍也揭露出来了，指出了他们的姓名和住址，把他们全

都暴露了，这样，你们还能怀疑它的真实性吗！如果记录本是伪造

的，那只好请你们去找“住在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了。真妙！去找

十三区的私人文书比埃尔。要知道，如果人们想要准确地指明这个

或那个人，那末，就不但要叫出他的姓，而且要叫出他的名。不是弗

略里，而是查理·弗略里。人们要指出这个人公开进行的某种活

动，而不是他秘密从事的职业。可见，这是商人查理·弗略里，而

不是警探弗略里。而当人们想要说出这个人的住址时，就不但要

２０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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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伦敦的一个区，而且要指明区、街、门牌

号码。因此，并不是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而是肯辛顿区维多利亚

路１７号的商人查理·弗略里。

可是，“警监格莱夫”，这至少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但是，如

果警监格莱夫在伦敦把自己列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内，并从警

监变成ａｔｔａｃｈé〔随员〕，这是跟审判毫无关系的多么ａｔｔａｃｈｅｍｅｎｔ

〔令人依恋的人物〕。心的意向就是命运的声音。

因此，正像警监戈德海姆所保证的一样，警探弗略里也保证，

他是从一个真的保证自己是Ｈ·李卜克内西而且甚至把收款条交

给弗略里的人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戈德海姆在伦敦只是未能“逮

住”这个Ｈ·李卜克内西。这样一来，戈德海姆就可以泰然自若地

留在科伦，因为警务顾问施梯伯的保证由于下列情况而变得不太

有分量了：他的这些保证只不过表现为由警监格莱夫所保证的警

监戈德海姆的那些保证，而警探弗略里又为格莱夫效劳，保证了他

的保证。

戈德海姆并不以自己的那一套聊以自慰的伦敦经历而感到难

堪，同时他还以他所固有的那种巨大自信力（它必然要代替他的

判断力）“完全”相信，施梯伯关于“马克思派”、关于它同科伦

的联系等等所发誓作证的“一切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而

在现在，当他的部下戈德海姆把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ｕｍｐａｕｐｅｒｔａｔｉｓ〔赤贫证

明书〕交给他的时候，难道警务顾问施梯伯还没有被掩护起来吗？

施梯伯通过他那一套发誓作证的伎俩获得了这样一种结果：他把

普鲁士的教阶制头脚颠倒过来了。你们不相信警务顾问吗？好。他

已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会相信警监。你

们不相信警监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至少会相信警探，ａｌｉａｓ

３０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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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换言之，即普通的密探〕，除此之外，别无他

法。这就是发誓的施梯伯所制造的异教徒的概念混乱。

戈德海姆直到现在还证明说，正如他在伦敦所确信的那样，原

本记录是不存在的，而关于Ｈ·李卜克内西的存在，他只能肯定

说，在伦敦没有能“逮住”他；正因为这样，他就确信施梯伯关于“马

克思派”的“一切”证词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以后，

除了这些否定的论据（按照泽肯多尔夫说法，其中包含“许多真实

的东西”）之外，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提供肯定的论据，来证明“伦敦

的普鲁士警探们就在目前消息还是怎样灵通”。他引用了下列情报

作为典型例子：１０月２７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的会

议”。在这次绝密的会议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和“最令人头痛的”

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把有关的命令和指示“绝密地

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

虽然普鲁士警探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这些信件的发送路

线对他们来说还是“绝密的”，因此，尽管邮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无法扣押这些信件。不妨听一听蟋蟀①是怎样在断垣残壁的窟

窿里忧郁地啷啷叫的：“把有关的信件和文件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

奈德尔第二”。对戈德海姆的密探们来说是绝密的。

关于记录本的无中生有的决议不可能是在１０月２７日在马克

思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上通过的，因为马克思在１０月２５日就已

经把证明记录本是捏造的那些基本材料寄走了，虽然不是寄给施

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先生。

文件毕竟寄到了科伦，这向警察当局暗示的不仅是它的良心

４０５ 卡·马 克 思

① 双关语：《Ｈｅｉｍｃｈｅｎ》——“蟋蟀”，这个词和Ｇｏｌｄｈｅｉｍ〔戈德海姆〕这个姓谐

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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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纯洁。１０月２９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１０月３０日，他在“晨

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报”以及“人民”上发现了一项由恩

格斯、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和沃尔弗署名的声明①；这些人在声

明中要求英国公众注意辩护人对ｆｏｒｇｅｒｙ，ｐｅｒｊｕｒｙ，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捏造、违反誓言、伪造文件〕，总之对普鲁士警察当局

所干的卑劣行径所进行的揭发。发送文件是如此“绝密”，以致“马

克思派”把这件事公开地告知英国公众，诚然，这只是在１０月３０

日，即戈德海姆到达伦敦和科伦收到文件以后的事。

然而，就是在１０月２７日，也曾往科伦寄送过文件。无所不知

的普鲁士警察当局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呢？

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活动并不像“马克思派”那样绝密。相反地，

它在这以前的几个星期里就已完全公开地在马克思的住宅前面安

排了两名密探，他们ｄｕｓｏｉｒｊｕｓｑｕａｕｍａｔｉｎ，ｄｕｍａｔｉｎｊｕｓｑｕ’ａｕ

ｓｏｉｒ〔从晚到早、从早到晚〕都在街上监视他，跟踪他。于是，马克思

于１０月２７日在马尔波罗街的完全公开的治安法庭上当着英国各

报的采访记者正式确证绝密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上有李卜克内西

和林格斯的亲手笔迹以及“王冠”小酒店老板关于会议日期的证

词。普鲁士的守护天使们跟踪他，从他的住所跟到马尔波罗街，从

马尔波罗街跟到他的住所，又从他的住所跟到邮局。他们只是在马

克思绝密地到区的治安法官那里去，要求他下令逮捕这两名“盯

梢”时才溜之大吉。

但是，普鲁士政府还有一条门路。这就是，马克思直接通过邮

局把１０月２７日确证过并标有“１０月２７日”字样的文件寄到科

５０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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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以防普鲁士之鹰的利爪抓走这些文件的绝密地寄出的副本。所

以，科伦邮局和警察当局知道标有“１０月２７日”字样的文件是由

马克思寄出的，而戈德海姆就大可不必前往伦敦去揭露这个秘密。

最后，戈德海姆感到，他必须从“１０月２７日召开的绝密会议”

上“特别”决定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那些东西中“特别”指出某种东

西来，而他举出了施梯伯写给马克思的信。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寄

这封信的日子并不是在１０月２７日，而是１０月２５日，而且并不是

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先生。可是，警察当局

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还把施梯伯的信保存起来并准备把它寄给辩

护人呢？还是让施梯伯再出面来谈一谈。

施梯伯打算采取ｐｒａｅｖｅｎｉｒｅ〔先发制人的行动〕来阻止施奈德

尔第二把对他来说如此“令人头痛的信件”公开出去。假如戈德海

姆说，我的信是在施奈德尔第二那里，据施梯伯的估计，而且还是

由于“同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而得到信的，那末，施奈德尔第二就

会把这封信隐藏起来，借以证明戈德海姆的密探们的消息不确实，

证明他本人同马克思并没有罪恶的联系。因此，施梯伯插了嘴，歪

曲信的内容，最后还以盛气凌人的叫喊声结束他的话：“除了我和

马克思，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的种

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施梯伯有一套别出心裁的手法，用以掩盖那种使他感到头痛

的秘密。当他不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必须保持沉默。因此，除

了他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贵夫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曾

经作为她的ｈｏｍｍｅｅｎｔｒｅｔｅｎｕ〔面首〕住在魏玛附近。但是，如果施

梯伯有种种理由力求使马克思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信的内容，

那末马克思就有种种理由力求使施梯伯以外的一切人都知道这封

６０５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信的内容。现在我们知道了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

的证明。那末施梯伯的最坏的证明究竟是怎样的呢？

但是，当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什么“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

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在有意识地违背誓言。他知道，

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新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给他回信的３０４。无论

如何这还是“除了他和马克思之外的一个人”。我们不妨在这里引

证一下这封信：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内容。

在“新莱茵报”第７７号上刊登了一篇１２月２１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

出的通讯报道，通讯中无耻地捏造说，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以一个

有民主主义思想方式的人的姿态去侦查杀害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

特将军的罪犯的。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２１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

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居民冯·施韦茨勒尔夫人的私

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１２月１２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３３８号和这

里的“国民报”第２４８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

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代我正告那个假报道的作

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

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我对民主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

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

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

不倦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的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

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现的

迟钝。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

家声名狼籍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妨碍这家

报纸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

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

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

７０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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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

因狡猾获得了胜利。

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密探，这也是一种

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

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谀奉

迎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

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

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于柏林骑士大街６５号

施梯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是在１０月２７日把他的信寄给施

奈德尔第二的呢？但是，信不是在１０月２７日，而是在１０月２５日

寄的；不是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的。可见，施

梯伯只知道这封信还存在，并推测马克思将把信告诉辩护人中的

某一个。可是，这类推测有什么根据呢？当载有施梯伯１０月１８日

提供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科伦日报”到达伦敦时，马克思给

“科伦日报”、柏林“国民报”和“法兰克福报”写了一个声明（载于

１０月２１日），他在声明的结尾用他的还保存着的信威胁施梯伯。

为了把信保守“绝对秘密”，马克思亲自在报纸上发表有关信的声

明。由于德国的报纸胆小怕事，他遭到了失败，但从此普鲁士邮局

便闻名了，而同普鲁士邮局一道，它的施梯伯也闻名了。

这样，啷啷叫的戈德海姆从伦敦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这就是：希尔施并不发誓作伪证；Ｈ·李卜克内西的存在并不

是“可感触到的”；原本记录根本不是原本记录；消息灵通的伦敦密

探们知道“马克思派”在伦敦报刊上所发表的一切。为了挽回普鲁

士密探们的名誉，戈德海姆把用拆信和偷信的办法探出的①一点

８０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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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消息说了出来。

在１１月４日的法庭上，在施奈德尔第二推翻了施梯伯和他的

记录本，揭穿了他的借口和违反誓约的勾当之后，施梯伯最后一次

插嘴进去，并且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大家甚至竟敢指责维尔

穆特先生、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先生违背誓言。可见，施梯伯又回到

正统的教阶制的上升阶梯上来了。在过去，他是按照异端的、按照

下降阶梯移动的。如果大家不愿相信他——警务顾问，那就必须相

信他的警监；如果不愿相信警监，那就必须相信这位警监的警探；

如果不愿相信警探弗略里，那终究要相信下级警探希尔施。而现在

则相反。他这位警务顾问似乎可以提供假誓言；而警察厅长维尔穆

特呢？难以想像！在他愤慨时，他就用愈来愈痛苦的心情去颂扬维

尔穆特② ，他就用最纯洁的维尔穆特、作为人的维尔穆特、作为

律师的维尔穆特、作为家长的维尔穆特、作为警察厅长的维尔穆

特、ｆｏｒｅｖｅｒ〔不朽的〕维尔穆特来款待公众。

甚至在现在公开审判时，施梯伯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们ａｕ

ｓｅｃｒｅｔ〔完全隔离〕③ ，并在辩护人和辩护材料之间竖起一道屏

障。他指控施奈德尔第二跟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说什么施奈

德尔侵害了以他为代表的普鲁士最高当局。就速陪审法庭庭长哥

贝尔、就连哥贝尔本人也感到了施梯伯的沉重压力。他无法摆脱这

样一种必然性：尽管他谨小慎微、卑躬屈节，他也要在施梯伯背上抽几鞭

９０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③ 直译是：单独监禁。——编者注

② 双关语：《Ｗｅｒｍｕｔ》〔维尔穆特〕也有“痛苦”、“苦艾”、“苦艾酒”的意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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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过施梯伯自持正确。因为弄得臭名远扬的不光是他一个人，

还有检察机关、法庭、邮局、政府、柏林警察总局、内阁、普鲁士驻伦

敦大使馆——一句话，整个普鲁士国家及其手中的原本记录。

现在施梯伯先生允许刊登“新莱茵报”给他的回信。

可是，让我们跟戈德海姆一起再一次回头来谈谈伦敦。

施梯伯仍然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舍尔瓦尔究竟是什么样

的人，同样，根据戈德海姆的证词（在１１月３日的法庭上），记录本

的来源也还没有弄清楚。戈德海姆为了说明记录本的来源，作了两

个假定。

他说：“要解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以下两个办法：

或者是像密探所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

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大家知道，Ｗ·李卜克内西是属于“马克思派”的。但是大家也

知道，记录本上李卜克内西的签名并不是Ｗ·李卜克内西。因此，

施梯伯在１０月２７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这一签名并不是这个

Ｗ·李卜克内西的，而是另一个李卜克内西的，即一个叫做Ｈ·李

卜克内西的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同姓的人，但是他不能指出自己

的消息的来源。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弗略里证实他的确是从一

个叫做Ｈ·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接

着，戈德海姆还发誓作证说，“他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Ｈ·李卜克

内西”。那末，直到目前为止，施梯伯所发现的Ｈ·李卜克内西究竟

给世界，特别是给警监戈德海姆提供了什么样的存在标志呢？除了

他在原本记录上的笔迹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存在标志；但是，戈德

海姆现在声明：“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到目前为止，Ｈ·李卜克内西只是作为笔迹而存在。但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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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Ｈ·李卜克内西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笔迹也没有留下，甚

至连一个字母也没有留下。可是，戈德海姆从哪儿知道Ｈ·李卜克

内西（戈德海姆只是根据记录本上的笔迹才知道他的存在的）是用

与记录本上的笔迹不同的另一种笔迹书写的，这一点直到现在仍

然是戈德海姆的一个秘密。如果施梯伯能创造自己的奇迹，那末戈

德海姆为什么就不能创造自己的奇迹呢？

戈德海姆忘记了他的上司施梯伯已经发誓保证过Ｈ·李卜克

内西确有其人，忘记了他自己刚刚也发过这种誓。但是就在他发誓

作证说什么Ｈ·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的同时，他想起了Ｈ·李卜

克内西是施梯伯不得不采用的一种遁词，是不得不散布的一种谎

言，而情急就不顾法律了。他想起了只有一个真的李卜克内西，即

Ｗ·李卜克内西，如果说Ｗ·李卜克内西是真的，那末记录本上

的签名便是假造的。他不敢承认，弗略里的下属希尔施，除伪造了

原本记录以外还伪造了签名。因此，他作了一个假定：“李卜克内西

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我们也不妨来作一假定：戈德海姆过去一

度伪造过钞票。他受到了法庭审判，经查明，钞票上面的签字并不

是银行经理的签字。戈德海姆会这样说，先生们，请不要曲解我的

话，请不要曲解我的话！钞票是真的。它出自银行经理本人之手。

如果他的姓不是他本人签上的，而是别人伪造的，那末这同事情有

什么关系呢？“原来他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戈德海姆继续说道，如果关于李卜克内西的假定是不成立的，

那末，或者：

“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

特那里得到了记录本的札记，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而使这个札

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要知道，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

１１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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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或者？从哪里来的“或者”呢？如果类似原本记录的记录本是

由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三个人签署的，那末，谁也不会

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德朗克和

伊曼特之手，而所有的人都会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

自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之手。不幸的戈德海姆一下子就提高到分开

的判断——或者，或者，——难道他还要说“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不

用自己的笔迹书写”吗？就连戈德海姆也认为有必要换个别的说

法。

正像密探弗略里所断言的那样，如果原本记录不是出自李卜

克内西之手，那末，它就是弗略里本人编造的，但他是从德朗克和

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札记的。关于他们，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

确定，他们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戈德海姆说，“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弗略里使这个札

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他不仅进行欺骗，而且他还伪造签名。他

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像这位普鲁士密

探这样安分守己的人，（他由于贪图私利而编造假记录并伪造签

名），无论如何都不会编造假札记。这就是戈德海姆的结论。

德朗克和伊曼特是在１８５２年４月间，即在他们被瑞士当局驱

逐出境之后才到伦敦的。但是原本记录的三分之一是由１８５２年１

月、２月和３月的记录组成的。可见，原本记录中有三分之一无论

如何是弗略里在没有德朗克和伊曼特在场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

虽然戈德海姆也发誓说，或者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编出来的，或

者是由弗略里编出来的，然而是根据德朗克和伊曼特的札记编出

来的。戈德海姆对此发誓，而戈德海姆虽然不是布鲁土斯，但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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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戈德海姆。

可是，还是这样假定，德朗克和伊曼特是从４月以来就已经把

札记交给弗略里了，因为戈德海姆发誓说，“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

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种来往。

如上所述，弗略里并不是作为普鲁士警探在伦敦出名，而是作

为西蒂区的商人、而且还是作为民主派商人在伦敦出名的。他是阿

尔坦堡人，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了伦敦，后来跟一个出身于很有声

望相很富裕的家庭的英国女人结了婚，外表上跟他的妻子和岳父

——老企业家、教友派信徒过着俭朴的生活。１０月８日或９日，伊

曼特以教员的身分同弗略里开始了“私人来往”。但是，根据施梯伯

提出的详细证词，科伦是在１０日收到原本记录的，而根据戈德海

姆的最后一次证词，科伦则是在１０月１１日收到原本记录的。可

见，当弗略里素不相识的那个伊曼特在家里给他上第一课法文课

时，他就不仅已经把原本记录装订成红皮精装本，而且已经把本子

交给特别信使带到科伦去了。弗略里原来就是这样根据伊曼特的

札记创造了自己的记录本。弗略里只是在伊曼特那里偶尔见过一

次德朗克，而且那是在１０月３０日，当时原本记录早已回到它那原

来就不存在的状态了。

这样看来，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并不满足于砸破写字台，偷走别

人的文件，诈取假证词，制造臆想的密谋，伪造文件，发伪誓，企图

贿买假证人，一句话，不满足于为了判科伦被告们的罪所能利用的

一切手段。政府当局还竭力给被告们的伦敦朋友扣上肮脏的嫌疑

犯的帽子，以便袒护自己的希尔施，对于他，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

并不认识他，而戈德海姆则作证说，他不是密探。

３１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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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５日星期五，伦敦收到了一份“科伦日报”，上面刊载了

有关陪审法庭于１１月３日的开庭情况的报告，庭上听取了戈德海

姆的证词。人们马上打听起格莱夫来了，就在同一天查明，他是住

在弗略里那里的。与此同时，德朗克和伊曼特带着“科伦日报”到弗

略里那里去。他们硬要他读一读戈德海姆的证词。弗略里面色苍

白，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假装惊奇的样子，说什么他时刻准备在英

国治安法官面前提供驳斥戈德海姆的证词。不过，他事先还必须跟

他的律师商量一下。约好在第二天，即１１月６日星期六下午见面。

弗略里答应在这次见面时把他的已经官方证明的现成的证词带

来。当然，他没有露面。因此，伊曼特和德朗克在星期六晚上到他

家里去，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写给伊曼特的这样一个便条：

“在律师的帮助下，一切都已办妥，一旦把人查明，就可进行下一步的工

作。今天律师还寄来这件东西。我有事要到西蒂区去一趟，请明天到我这儿

来，明天从午饭后到五点钟我都在家。弗·”

在便条的背面还附着这样几句话：

“我刚刚回到家里，但我又不得不跟威纳尔先生和我的妻子一道出去，这

一点你们明天就会相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来，请写信给我。”

伊曼特留下了如下的答复：

“我十分惊奇，我现在竟没有在您家里碰见您，因为您又没来赴下午的约

会。我要老实对您说，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已经对您有意见了。如果您感到

有必要说服我的话，那就请您到我那儿来，而且最迟明天早晨就去，因为我不

能向您担保，您这个普鲁士间谍的活动不会成为英国报纸上的议题。伊曼特”

弗略里星期天早晨也没有去。因此，德朗克和伊曼特在星期天

晚上又到他那里去了一趟（他们装作对他的信任只是在最初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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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生过动摇），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声明。不管怎样踌躇和动摇，声

明还是写成了。当对弗略里说，他不但要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姓，

而且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动摇得特别厉害。声明的全文

是：

致“科伦日报”编辑部

本人认识伊曼特先生大约有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教我法文课，至于

德朗克先生，我是在今年１０月３０日星期六才初次见到的；

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给我提供过同科伦案件中出现的记录本有关的任

何情报；

我并不认识任何叫李卜克内西的人，而且同这个人毫无联系。特此声明。

查理·弗略里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８日于伦敦肯辛顿

当然，德朗克和伊曼特深信，弗略里会指令“科伦日报”不要接

受有他的署名的任何声明的。因此，他们没有把他的声明寄给“科

伦日报”，而把它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可是，施奈德尔第二是

在案件即将结束时才收到声明的，他已经无法加以利用了。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ＦｌｅｕｒｄｅＭａｒｉｅ］
３０５
，但

他毕竟是一枝花①，它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一枝Ｆｌｅｕｒｓ－ｄｅ－ｌｙｓ

〔百合花〕②。

记录本的历史到此还没有结束。

１１月６日星期六，汉堡的威·希尔施向伦敦弯街的治安法官

作了声明，它无异发誓作证说，他本人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

５１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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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了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出现的原本记录。

这样一来，最初是“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接着是密探弗略里

的笔记本，最后又成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的作品，单纯的警察作品，

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 〔毫无粉饰的〕警察作品。

就在希尔施向弯街的英国治安法官泄露原本记录的秘密的那

一天，另一个普鲁士国家代表在肯辛顿弗略里家里大忙了一阵子，

这一次却不是把偷来的文件，也不是把伪造的文件和其他各种文

件，而是把自己的家私什物包上了结实的油布。这只鸟儿不是别

人，正是格莱夫①，这是一位全巴黎都熟悉的人物、科伦的特别信

使、伦敦的普鲁士警探头子、演出神秘剧的官方指挥者、被派到普

鲁士大使馆里去当随员的警监。格莱夫接到了普鲁士政府的立即

离开伦敦的命令。一分钟也不得耽误。

在歌剧演出结束时，一直被侧面布景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

形逐级上升的后台布景，突然被五色灯光照得通明，它的光耀夺目

的轮廓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同样，在这出普鲁士警察的悲喜剧演出

结束时，被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形逐级上升的这一个伪造原本

记录的小作坊也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了。站在最低一个台阶上的是

那个不幸的、按件取酬的警探希尔施；站在第二个台阶上的是那个

资产者密探和ａｇｅｎｔ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 〔奸细〕、西蒂区的商人——弗

略里；站在第三个台阶上的是那个外交警监格莱夫；站在最高一个

台阶上的则是格莱夫被派到那里去充当随员的那个普鲁士大使馆

本身。在六个到八个月当中，希尔施一直按时地、逐周地在弗略里

的监督之下在工作室里伪造他的原本记录。但是，在弗略里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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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住的是普鲁士警监格莱夫，他监视弗略里并指导他。格莱夫本

人照例地在普鲁士大使馆里度过一天的一部分时间，在那里也有

人监视他并指导他。可见，普鲁士大使馆是原本记录赖以生长的原

来的温室①。因此，格莱夫必然溜之大吉。他是在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６日

溜走的。

原本记录再也不能死死抓住不放了，即使是笔记本也是如此。

检察官泽特在他回答律师们的辩护词时已把这个记录本埋葬了。

这样一来，人们又回到了上诉法院的检察院鉴于“缺乏客观的

犯罪构成”而发布的需要重新开始侦查的命令所由产生的那个出

发点去了。

７１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四、原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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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在１０月２７日的法庭上，克雷弗尔得的警局督察员荣克尔曼

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他没收了一个包有几本‘红色问答书’的小包裹，是寄给克雷弗尔得的

一家旅馆的招待员的，上面盖有杜塞尔多夫邮局的邮戳，其中有一个附函。发

信人不详。”“据检察机关说，看来附函是出自马克思之手。”

在１０月２８日的法庭上，鉴定人（？？？）莱纳德认为，附函是马

克思写的。这一附函是这样写的：

公民！

因为我们完全信任您，所以我们现在把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寄给您，您

务必在６月５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钟把它们悄悄地塞进被公认为有革命信

念的公民们、最好是工人们的家门里去。我们满怀信心地指望您的那种公民

的英勇行为，因此我们等待您完成这一指示。革命比某些人所想像的更迫近

了。革命万岁！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革命委员会

１８５２年５月于柏林

证人荣克尔曼还说，“上面提到的包裹是寄给证人基安奈拉

的”。

在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期间，柏林的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充

当了总指挥，他领导着耍了种种手腕。他不让莫帕专美于前。

８１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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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辩论时，到场的有两个警察厅长——一个活的，一个死

的；一个警务顾问——而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经常

从伦敦跑科伦，另一个则经常从科伦跑伦敦；许许多多警探和下级

警探，他们有时用真名，有时又匿名，有时用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

又用化名，带尾巴的和不带尾巴的；另外还有一个警局督察员。

载有１０月２７日和２８日的证人证词的那份“科伦日报”一到

伦敦，马克思就到马尔波罗衔的治安法官那里，把“科伦日报”上引

证的附函全文转抄了下来，并请求予以证实；同时，他作了相当于

誓词的如下的声明：

（１）他未曾写过上述的附函；

（２）他只是从“科伦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附函；

（３）他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４）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应当顺便指出，这个声明（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是向治安法官提出的，

如果它是假的，那末，在英国就会招致违背誓言的种种后果。

上述文件已经寄给施奈德尔第二，同时还发表在伦敦“晨报”

上①，因为在案件审理期间可以确信：普鲁士邮局把邮局有责任将

委托给它的信件对收信人保守秘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遵守通

信秘密扯在一起了。最高检察机关反对审查这个文件，即使只是为

了对照一下。最高检察机关知道，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附函原件，然

后再看一下马克思的经官方证明的抄件，就足以使有意伪造马克

思笔迹这件事甚至连我们的陪审员的锐利目光也蒙混不过去。因

此，为了维护普鲁士国家的道义上的声誉，它反对作任何对照。

９１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五、“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① 见本卷第４３１—４３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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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奈德尔第二指出，

“情愿给警察当局提供有关假想的发信人的情报并以密探身分直接为警

察当局效劳的收信人基安奈拉，根本不是指马克思”。

即使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充满

戏剧性的附函是马克思写的。在６月５日的夏夜里，在半夜三更的

睡梦中，把“红色问答书”悄悄地塞到革命庸人们的家门里去这样

一种讨厌的显然受人指使的行动，很能表明金克尔的性格，就像

“公民的英勇行为”以及“指望”用来在军事上“完成”这一“指示”的

“满怀信心”很能表明维利希的想像力一样。但是金克尔—维利希

怎么能做到用马克思的笔迹写他们的革命处方呢？

如果能够提出关于这封用假笔迹写的附函手稿的“尚未完全

查明的来历”的假定，那末这种假定看来就是这样：警察当局在克

雷弗尔得发现了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其中附有一个夸大其辞的、

完全是答复质问的附函。警察当局命令——在柏林或科伦，

ｑｕｉｍｐｏｒｔｅ？〔不都是一样吗？〕——把附函的原文改成马克思的语

气。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

可是，就连最高检察机关在它的堪称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①

的那个演说中也不敢引用这一附函。检察机关拒绝使用附函。这

样一来，该附函对于确定所缺乏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并没有提供

任何东西。

０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指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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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

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

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

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

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

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１８４９年以后，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１８４８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

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１８４９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

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

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部分是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

的直接目的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

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

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

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

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本国半封建政府的压迫

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破坏资产阶级

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相反地，必须首先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

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

１２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六、维利稀—沙佩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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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 〔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

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

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

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生

存的总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

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

现象，而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只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环节，同时，即使跟它

搞得筋疲力尽，也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民主。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而是一个秘

密地进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

剥夺了ｉｇｎｉｅｔａｑｕａ〔必需的生活条件〕①，被剥夺了出版、言论相

结社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团体也进行秘密活动，那末，这只有在蒸

汽和电进行反对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 的秘密活动的意义上才会发生。

不言而喻，这种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

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

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

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

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

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

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们的拥戴。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

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

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

２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直译是：火和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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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

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中是以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承揽人］的身分出现的。

关于这一集团对科伦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态度，刚

才已经说过了；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已对

这个问题作了明白而详尽的阐述。

在结束我们的叙述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情况，看一

看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伦案件审理期间的所作所为。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施梯伯从该集团那里窃取的文件的日期

证明，即使在罗伊特干了盗窃勾当之后，该集团的文件还是继续通

过某种途径落到了警察当局的手里。到现在为止，该集团仍然没有

澄清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实。

沙佩尔最了解舍尔瓦尔的过去。他知道，舍尔瓦尔是在１８４６

年由他接受人盟的，而不是在１８４８年由马克思接受人盟的，等等。

他对施梯伯的谎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该集团知道，威胁证人豪普特的信是该集团的成员哈克写的，

但是它竟容忍把嫌疑的罪名继续加在被告们的党的头上。

该集团的成员莫泽斯·赫斯，即“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倒霉的

拙劣可笑的摹本“红色问答书”的作者３０７，这个莫泽斯·赫斯不仅

亲手写自己的大作，而且亲自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他确切地知道，

他究竟是把自己的一批批“红色问答书”送给谁的。他知道他自己

储存的大批“红色问答书”，马克思一本也没有动过。莫泽斯若无其

事地使被告们沉重地背着嫌疑的罪名，说他们的党在莱茵省散发

了他那附有戏剧性的附函的“红色问答书”。

该集团一方面采取沉默的办法，另方面又通过自己的言论跟

５２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六、维利稀—沙佩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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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在审讯期间，该集团并不在被告席上出

现，而是以“王室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亨策，维利希的朋友和恩人，自认曾参加过同盟活动，在伦敦

维利希那里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回到了科伦，以便提供反对贝克尔

的假证词，其实反对贝克尔的证据要比反对他自己的证据少得多；

他证明什么贝克尔在１８４８年是同盟的成员。

黑特采尔从迪茨的档案可以看出，他参加过该集团、从它那里

得到了金钱支持、并因参加同盟而一度受到柏林陪审法庭审讯，现

在竟以证人的身分出来反对被告们。他提供了假证词，竟把在革命

时期偶然发生的柏林无产阶级的武装跟同盟的章程胡扯在一

起。         

施泰因根斯因自己的信件（见１０月１８日的法庭）暴露了：原

来他曾经是该集团在布鲁塞尔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他在科伦并不

是以被告的身分，而是以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前不久，维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

缝的帮工①充当特派员前往德国。金克尔虽然并不是该集团的成

员，但维利希曾是德美革命贷款的头目之一。

后来突如其来的那种危险当时就已威胁着金克尔：伦敦的委

托者们不让他和维利希掌管贷款，尽管他们表示愤怒抗议，那笔钱

还是寄回美国去了。因此，金克尔正是在那个时候需要到德国去

的摆摆样子的使命和跟德国的摆摆样子的通信，一方面是为了证

明在那里总还有革命活动的场所，能使他和美元在活动中得到使

用，另方面是为了寻找金克尔和他的朋友维利希在财务报告（见

６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即奥·格贝尔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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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赖辛巴赫伯爵的石印通告）中所记载的那种大量通信的借口、

邮资开支的借口，等等。正如金克尔自己供认的，他在德国不论同

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什么联系。因此，

他也就认错了人，竟把该派的特派员当做德美革命同盟的特派员。

这个特派员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旨在反对科伦被告们

的党的活动。应当承认，时机选得很好，给在最后一瞬间恢复审讯

提供了新的借口。普鲁士警察当局完全了解特派员的为人、动身日

期和行程。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呢？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警察局

的密探们出席了他在马格德堡召开的几次秘密会议，并报道了会

议上进行讨论的情况。科伦被告在德国和伦敦的朋友们对此简直

不寒而栗。

如上所说，１１月６日，希尔施向弯街的治安法官供认，他在格

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原本记录。这一步是维利希驱使他

走的。维利希和旅馆老板谢特奈尔曾陪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希

尔施的供词抄了三个不同的副本，并邮寄给科伦的不同的收信人。

在希尔施刚跨出法庭的门坎回家的时候，就应当立即把他逮

捕起来，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在他身上的经官方证实的证词，在

科伦遭到了失败的案件有可能在伦敦取得胜利，即使不能使被告

们取胜，那至少也是对政府的胜利。但是，相反地，维利希却千方百

计地阻挠这一步的实现。关于这一点，他不仅对直接有关的“马克

思派”，而且对他自己的同伙，甚至对沙佩尔都守口如瓶。只有谢特

奈尔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谢特奈尔声明，他和维利希一道把希尔

施送上了轮船。这就是，按照维利希的打算，希尔施本来应当在科

伦提出反对他自身的证词的。

维利希告诉希尔施用什么方法把文件寄出去，希尔施把这一

７２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六、维利稀—沙佩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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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转告普鲁士大使馆，普鲁士大使馆又把这一点通知邮局。文件没

有到达指定地点，它们就不翼而飞了。过了一些时候，本来无影无

踪的希尔施又在伦敦悠然出现了，并在民主派的公开大会上声称，

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者。

维利希在答复就这件事情向他提出的质问时承认，他从１８５２

年８月初起又跟希尔施保持了联系，原来根据他的提议，希尔施已

在１８５１年被当做密探开除出大磨坊街协会。正是希尔施向维利希

泄露了弗略里是个普鲁士间谍，后来又把写给弗略里的和弗略里

寄出的全部信件都告诉了维利希。据说，他——维利希曾利用这一

手段来监视普鲁士警察当局。

大家知道，维利希近一年来已成了弗略里的密友，并且得到了

他的支持。但是，如果维利希从１８５２年８月起就知道弗略里是普

鲁士间谍，并且深知他的那一套阴谋诡计，那末，他怎么不知道原

本记录呢？

他怎么只是在普鲁士政府本身暴露了自己的间谍弗略里之后

才出面干预呢？

他怎么采取这种干预方式呢？这种方式至多只能使他的同盟

者希尔施也从英国溜走，而使经官方证实的弗略里的罪证从“马克

思派”手边溜掉。

他怎么继续得到弗略里的支持呢？这个弗略里曾吹嘘从他那

里弄到了十五英镑的收据。

弗略里怎么继续在德美革命贷款中进行活动呢？

他怎么把自己的秘密协会的住所和开会地点告诉弗略里，致

使普鲁士密探能在隔壁房间把讨论情况记录下来呢？

他怎么把上述的特派员、裁缝的帮工的行程告诉弗略里，甚至

８２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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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略里那里弄到钱来组织这次负有特殊使命的旅行呢？

最后，他怎么对弗略里说，他指示住在他那里的亨策，叫他应

当如何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贝克尔①呢？应当承认，ｑｕｅ

ｔｏｕｔｃｅｌａｎｅｓｔｐａｓｂｉｅｎｃｌａｉｒ〔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很清楚的〕。

９２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六、维利稀—沙佩尔集团

① 维利希和贝克尔的关系是这样的：

“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

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使科伦的卫戍部队革命化！！！不

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

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盅惑民心的法官３０８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

我在科伦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责任的。真够朋

友！”（引自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７日贝克尔给马克思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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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判  决

  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地被揭穿，舆论就愈来愈支持被

告。当原本记录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待宣判无罪。

“科伦日报”已经认为自己已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转过身来攻击政

府。在这以前，它的各栏一直都只是为警察当局进行诽谤开放的，

现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的种种短评了。普鲁士

政府自知事情弄糟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通讯员们

突然开始让国外舆论对不利的结局作好准备。不管被告们的学说

怎样有害和骇人听闻，也不管在他们那里发现的文件怎样令人厌

恶，但是密谋的事实根据是不存在的，因而他们未必能被判罪。“泰

晤士报”的柏林通记员竟那样虚伪地、俯首听命地写报道，这是一

种奴才的回声，它反映了普遍存在于斯普界河旁的这个城市的上

层分子中间的恐惧心理。当电报闪电般地把陪审员作出的那种“有

罪”的宣判从科伦传到柏林的时候，拜占庭宫廷和它的宦官们的那

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更是无法压制了。

随着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

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

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

有罪。          

在答复律师们的辩护词时，检察官泽特抛开了记录本。说什

０３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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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不希望使用上面沾有这种污点的文件，他本人认为它是“不可

靠的”，这是一个“倒霉的”记录本，它在时间上造成了巨大的无益

的浪费，而对案件却毫无裨益；施梯伯受骗是出于值得赞扬的忠于

职守，等等。

但是，检察机关本身在自己的起诉书中硬说，记录本里包含有

“许多真实的东西”。它绝口不谈记录本是不可靠的，而只是对不能

证明它是真的这一点表示遗憾。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记录本已失

去了真实性，在这同时，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舍尔瓦尔在巴黎的那

个证词（泽特在自己的答复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证过这个证词）也

失去了真实性；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由于在一年半当中进行

了极其紧张的活动而拼凑起来的种种事实也随之失去效力。陪审

法庭原定在７月２８日进行的案件审理工作，竟拖延了三个月之

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厅长舒耳茨生病。这个舒耳茨是个

什么人呢？就是第一个发现原本记录的那个人。但是我们不妨稍

微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在１８５２年１月和２月间，曾在丹尼尔斯

博士夫人的家里进行了搜查。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弗略里转寄给

舒耳茨、舒耳茨转交给科伦警察厅、而科伦警察厅又转交给法院侦

查员的那个原本记录的头几页；就是原本记录的头几页把法院侦

查员引进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房间里去。

尽管有舍尔瓦尔的密谋，检察院在１８５１年１０月还是没有获

得所缺乏的犯罪构成，因此，它就根据内阁的命令，下指示开始

新的侦查。这次侦查是谁进行的呢？是警察厅长舒耳茨。所以，舒

耳茨应当找到犯罪构成。那末舒耳茨究竟找到了什么东西呢？找

到了原本记录。他所弄到的全部新材料只不过是记录本上的几页，

施梯伯后来下令把它们加以补充和装订成册。为了使原本记录的

１３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七、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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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和成长有必要的时间，被告们被单独监禁了十二个月。鸡毛蒜

皮！——泽特大声喊道，他已经在下面这件事情中发现了罪证：辩

护人和被告花了八天的时间去清除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不辞

劳苦地工作了一年半才填满的那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①，为此被告

们坐了一年半的监牢。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

活动的种种线索，即来自大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

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伦等等方面的种种线索的集结

点。原本记录对案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把它发明出来，完

全是为了制造案件。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逮捕、违背誓言，无

非都是为了使原本记录保持有效，ｆａｌｓａ〔伪造〕，无非是为了制造原

本记录；企图收买，无非是为了证明原本记录是真的。原本记录的

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

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

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用这句话宣告

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他更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

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

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在演了

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以期

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

“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

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纯

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合法手续烧死

２３５ 卡·马 克 思

① 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王的牛圈极其肮脏，转意为藏污纳垢之所。这里指普

鲁士政府当局所捏造的全部伪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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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后颁布的新

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

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

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

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

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

因此，如果问题仅仅在于倾向，那末，我们是否应当跟泽特—

施梯伯—泽肯多尔夫之流、跟哥贝尔之流、跟普鲁士政府、跟科伦

行政区的三百名主要纳税人、跟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

和菲尔施坦堡男爵进行一场关于倾向的原则性争论呢？Ｐａｓｓｉ

ｂêｔｅ．〔我们并不那样愚蠢。〕

泽特承认（在１１月８日的法庭上）：

“几个月以前，当他被委任，即被检察长委任同他一道代表检察机关干预

这一案件时，当他因此开始审阅材料时，在他的头脑中首先出现了这样的念

头：稍微熟悉一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他感到自己更应当同陪审员们

分享这些研究成果，因为在他看来，他必须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陪审员中间

有许多人也许都跟他一样，还很少研究过这类问题。”

所以，泽特买了一本施泰因的著名指南
３０９
。

  “他今天学到的东西，

  明天就想教给别人。”３１０

可是，检察机关遭到了特别的不幸。它去找反对马克思的客观

材料，而找到的却是反对舍尔瓦尔的客观材料。它去找被告们所

宣传的共产主义，而找到的却是他们与之进行斗争的那种共产主

义。在施泰因的指南里虽有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然而就是没有

泽特所要找的那种共产主义。施泰因还没有把德国的批判的共产

３３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七、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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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登记上。不错，泽特手中有被告们承认是自己的党的宣言的那

个“共产党宣言”。而在这个“宣言”中有一章是专门批判先前所有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从而专门批判施泰因登记过的所有

大智大慧的。从这一章里想必能清楚地看出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

义派别同过去所有共产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从而能清楚地看出

泽特所反对的那种学说的独特内容和独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任

何一个施泰因都帮不了绊脚石的忙①。在这里应当懂得，即使仅仅

是为了提出控告。现在被施泰因所遗弃的泽特究竟怎样摆脱窘境

呢？他肯定地说：

“‘宣言’共分三章。第一章的内容是用共产主义观点阐明各类市民〈！〉的

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的。〈Ｖｅｒｙｆｉｎｅ．〔妙极了。〕〉……在第二章里分析了共产

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 末了，在最后一章里探讨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在１１月６日的法庭上）

虽然“宣言”共分四章，而不是分三章，但是凡是我不知道的东

西，我就干脆不去想它。因此，泽特硬说，“宣言”共分三章，而不是

四章。对他来说不存在的那一章正好是倒霉透顶的一章，它的内容

是批判施泰因记录过的共产主义的，就是说，它的内容包括被控告

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独特倾向。可怜的泽特！最初他缺乏犯罪构成，

现在他又缺乏倾向。

然而，我的朋友，理论在任何地方都是灰色的３１１。泽特指出，

“所谓的社会问题和它的解决，在最近既已使被号召者忙了起来，

也已使不被号召者忙了起来。”泽特无论如何是属于被号召者之列

的，因为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三个月以前已正式“号召”他研究社

４３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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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泽特们早就一致地认

为：伽利略“并没有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而只有那些把他说成是

异教徒的宗教裁判者才“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Ｅｐｕｒｓｉｍｕｏｖｅ！

〔而地球依然在运转！〕①

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

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因此，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因为

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摇舆

论那样动摇一下陪审员们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遗的政

府的阴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陪审员们自言自

语地说，但是，如果普鲁士政府对被告采取如此无耻的、同时又是

如此冒险的手段，如果它——比如说——把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孤

注一掷，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们，无论他们的党怎样弱小，想必还是

非常危险的，他们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政府为了使

我们免受这个罪恶的怪物之害，它破坏了刑法典的一切法律。为了

挽回政府的荣誉，我们也来破坏我们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ｐｏｉｎｔ

ｄｈｏｎｎｅｕｒ〔荣誉〕。让我们来感谢，让我们来判罪。

莱茵的贵族和莱茵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判决：“有罪”来应和

法国资产阶级在１２月２日以后所发出的狂吠：“只有盗贼还能拯

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

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法国的整个国家机构都已经出卖了灵魂。可是毕竟还没有一

５３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七、判决

① 原来泽特不止一次“被号召”。而在后来他又继续“被号召”——为的是表彰他

在这一案件中的功绩——即“被号召”担任莱茵省总检察官之职；在担任这一

官职时在任期内拿到了退休的养老金，后来，他接受了临终的圣餐，于是就安

安静静地归天了。（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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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关像法国的法庭和陪审员那样彻底地出卖灵魂。科伦的陪审

员和法庭喊道，让我们胜过法国的陪审员和法官吧。政变后不久，

在舍尔瓦尔的案件中，巴黎的陪审员竟宣判罪证比任何一个被告

都要多得多的奈特无罪。让我们胜过１２月２日政变的陪审员吧。

让我们补判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以及其他人所体现的奈特的罪吧。

这样一来，在莱茵普鲁士还存在的那种对陪审法庭的迷信就

一扫而光了。显而易见，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

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

耶拿！３１２…… 这就是给需要这类手段来维持生存的政府和

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结论。这就是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的最后结论…… 耶拿！

６３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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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议会。——１１月２６日的表决。

——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关于各个政党在议会中重新掀起的斗争的重要结果所作的

预言已经应验了①。在会议开幕时，反对党对内阁获得了否定的多

数；但从那时起，构成这一多数的各个互相竞争的派别彼此削弱了

对方。１１月２６日下院没有通过维利尔斯先生提出的关于贸易自

由的“激进的”决议案，而通过了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个模棱两

可的修正案，这就表明了议会里各个旧政党之间的普遍的尔虞我

诈和它们的普通的分崩离析。

把１８４６年的法令３１３说成是一项“英明而公正的”法令的维利

尔斯先生的决议案，是背着科布顿和布莱特这些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而拟定的。辉格党决定按自由贸易派的利

益行事，可是既不让他们有主动精神，也不让他们在获得预期的胜

利以后参加政府。最先建议使用“英明而公正的”这种使内阁感到

侮辱的字眼的罗素，表示赞同格莱安的修正案。得到内阁拥护者赞

助的皮尔派提出了一项提案，这项提案承认贸易自由在将来是适

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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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而否认它在过去是适宜的；这一提案使托利党有可能补偿由

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令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可是，同是这些

皮尔派却不赞成迪斯累里的修正案，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提案，而准

备支持最初那个主张贸易自由的决议案。本来已经快要取得胜利

的辉格党，由于帕麦斯顿的出场而遭到了失败，后者维护格莱安的

修正案，从而在皮尔派的帮助下使内阁拥护者获得了胜利。最后，

保护关税派内阁所获得的这一胜利，本身却是承认贸易自由的，因

而它激起了至少五十三名最坚决的执政党本身拥护者的反对。形

形色色的虚假论据、政党倾轧、议会手腕、相互背叛等等，就是１１

月２６日辩论的总结，在辩论期间，自由贸易政策被正式承认，不过

它是以保护关税派作为解释者，以保护关税派作为代表者，以保护

关税派作为未来的执行者。

我在会议召开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竞选演说中已

拒绝恢复谷物法的迪斯累里，打算通过税收改革来补偿大地主的

损失，这种改革使租佃农场主有可能缴纳同过去保护关税政策时

期同样的地租①。迪斯累里解除了农场主目前的一部分税负，把它

转嫁给人民群众，于是他就能这样安慰自己：他给日益感到拮据的

大地主找到了一个新的手段，它比那种意味着直接拿群众的胃进

行投机的旧的不可靠的保护关税制度更有效得多。迪斯累里先生

的计划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拿他们的钱袋进行投机；这一计划

目前体现在他本月３日提交给下院的预算案中。而今晚的辩论大

概就要决定这个预算案的命运了。

高谈“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的措施”（ＭａｓｓｒｅｇｅｌｎｚｕｒＨｅｂｕｎｇ

８３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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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Ｋｌａｓｓｅｎ）已成了德国各邦政府和德国慈善家们的

习惯。而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案则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系列

“改善有闲阶级的状况的措施”。可是，就像这类措施在我们的德国

各邦政府和慈善家们那里总是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江湖骗术一

样，英国财政大臣目前为了有闲阶级的利益而想出来的这个计划

也纯粹是一场欺骗，他指望用这种欺骗来促使农场主更加心甘情

愿地缴纳现行的高额地租，而答应他们表面上减轻他们的税负；迪

斯累里只有借助于某种显然带有真正掠夺城市居民的性质的措

施，才有可能用这种幻想来愚弄他们。

迪斯累里早就故作神秘地宣布了自己的预算案，向所有人保

证创造出世界第八奇迹。据说他的预算案可以“结束各个阶级之间

的利害之争，制止它们之间的殊死的战争”，“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满

足，而不使任何人受到侵犯”，“把各种各样的利益融合成为一个繁

荣的整体”，“通过确立”会在将来出现的“新原则来第一次建立起

我们的贸易和财政体系之间的和谐”。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已不再在将来出现，而在一星期以

前就向英国议会和全世界宣布了的启示吧。像在作这种神秘的启

示时所应做的那样，迪斯累里十分庄严地按照一切应有的仪式把

它交付审议。１８４２年，皮尔在阐明自己的财政草案时曾花了两个

钟头。迪斯累里则至少讲了五个钟头。他第一个钟头用来详细地

证明：“受害者”根本没有受害；第二个钟头他用来说明哪些事情是

他不打算为受害者干的，他的这些话同沃尔波尔、帕金顿、马姆兹

伯里的声明以及他自己过去的声明是相矛盾的；其余三个钟头则

用来说明预算案，列举种种情节来描绘爱尔兰的状况，说明国防问

题，说明预定的行政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题目。

９３５议会。——１１月２６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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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案的要点如下：

（１）航运。部分地降低灯塔税，一年中降低的总额约为十万英

镑。这就是说，每吨在一年中所减轻的负担不到六便士，而且同时

这要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能对航运发生某种影响。完全停止征收

过境运输税。海军部的某些触犯商船利益的权力被取消了；例如，

海军军官在外国港口召募海员时不应当要求立即付给海员薪水，

他们应当对遇险的海船予以无报酬的帮助，在港口里不应当把非

军事船只从最适合于停泊的地方赶走。最后，应当委派下院的一个

委员会来处理领港和船只上装载压舱物等项事宜。这就是全部有

利于航运的措施。可是，为了使自由贸易派不致由于这些规定对他

们作了某种实际的让步而夸口，输入造船用的木材的关税的残余

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２）殖民地。允许在缴纳关税以前对砂糖加以精制，这样，今后

就要根据为出售而生产的精制砂糖的数量征收关税，而不再按原

糖征税。此外，准备鼓励中国人移入西印度，以保证种植场主有足

够数量的廉价劳动力。砂糖的级差关税不予取消。

（３）麦曲税和蛇麻草税。麦曲税应当降低一半，据迪斯累里说，

这将使收入减少二百五十万英镑。同时，蛇麻草税也要降低一半，

这又将使收入减少约三十万英镑。这种降低税收的措施应从１８５３

年１０月１０日起实行。取消现行的禁止外国麦曲输入的规定和现

行的外国蛇麻草的进口税，应当规定新的税率，其数额应相当于这

些商品所应缴纳的消费税。

（４）茶叶。把现在对各种茶叶所征的税从每磅两先令两个半便

士降低到一先令；可是这种降低税收的措施应当在六年之中逐步

实行：１８５３年降低四个半便士，以后每年降低两便士，一直到１８５８

０４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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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止。就１８５３年来说，这将使收入减少四十万英镑。

（５）财产税和所得税。这种税原定只实施到１８５３年８月５日

为止，现在规定延长三年；这种税的税额照旧，但它的分配应加以

改变。对能提供收入的财产的税额和对各种职业的收入的税额应

当有所区别。不动产和有价证券的税额不变，即每英镑征税七便

士，各种职业（农业、商业、自由职业、领薪水的工作）的收入的税额

则由百分之三降低到百分之二。以后这些收入每英镑将只征收五

又四分之一便士。另一方面，免税的收入的最高额，从一年收入一

百五十英镑降低到一百英镑，对不动产和有价证券，则降低到一年

五十英镑。为了使农场主不致因这些准备实行的改变而遭到某种

损失，向他们征税时将不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地租的一半来征收，而

是根据地租的三分之一来征收，这样一来，在改变以后，凡是一年

缴纳的地租不到三百英镑的农场主都可以免税。为了对教会表示

照顾，凡是一年收入一百英镑的牧师都继续免于纳税。最后，所得

税第一次被推广到爱尔兰，但这决不涉及大地主，而仅仅适用于有

价证券的收入和薪金。

（６）房屋税。规定凡是每年付房租在十英镑以上的租户都要缴

纳房屋税，——到现在为止，只是每年付房租在二十英镑以上的租

户才缴纳这种税。此外，房屋税数额本身也增加一倍；例如，小店铺

应缴的税额由每英镑六便士增加为一先令，住房应交的税额则由

每英镑九便士增加为一先令六便士。

总起来说，这一预算案意味着：

一方面，把英国的所得税扩展到那些过去免税的城市居民阶

级身上去，并且向爱尔兰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国家官员征收这

种税；房屋税则被推广到那些过去不缴纳这种税的城市居民阶级

１４５议会。——１１月２６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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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并把这种税的数额增加一倍。另一方面——把由农业负担的

麦曲税和蛇麻草税减少二百八十万英镑；把由航运负担的税额减

少十万英镑，把茶叶税减少四十万英镑。

由于增加所得税、扩大房屋税的缴纳者的范围、把房屋税的税

额增加一倍，城市居民的税负加重了；这样做是为了使农村居民的

税负减轻二百八十万英镑。因此，小店铺老板、工资收入较高的机

械工人和商业职员都成了房屋税的纳税人，并且第一次成了征收

所得税的对象。与此相适应，地皮每英镑缴税七便士，住房则每英

镑缴税两先令一便士。降低茶叶税并不会改变这种对比关系，因为

这一数目同增加的直接税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从降低茶

叶税得到的好处，对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

免除爱尔兰的大地主的一切所得税，并使英国的农场主和僧

侣不受扩大所得税范围的影响，这显然是靠牺牲城市的利益来向

农村表示仁慈。可是，从降低麦曲税得到好处的究竟是谁呢？是大

地主，是农场主，还是消费者呢？把税降低意味着减少生产方面的

风险。按照政治经济学规律，减少生产费用必然会使价格降低，因

此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大地主，也不是农场主，而仅仅是消费者。

可是，这就应当注意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能生长头等大麦的

土地，在英国是独占的领地，适合种大麦的土壤只是在诺定昂郡、

诺福克等地才有，而外国麦曲的供应，是有自然界限的，因为不论

大麦或者麦曲都经不住长途的海洋运输。第二，英国的大啤酒酿造

者实际上握有那种主要以现行的进出口贸易许可证制度为基础的

垄断权。因此，甚至谷物法的废除也没有使烈性黑啤酒和烈性白啤

酒的价格下降。

所以，从降低麦曲税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消费

２４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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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些好处将为大地主和大啤酒酿造者所瓜分。既然消费税征收

局仍然对农业进行可恶的干涉，那末，征收以往各种税的半数所需

要的行政开支，将同过去征收全数时所需要的相等。现在，为征收

一千四百四十万英镑的消费税所需的开支，每一百英镑是五英镑

六先令。而把税收减少三百万英镑以后，每一百英镑的开支则为六

英镑到六英镑四先令。总而言之，收入愈是减少，非生产开支就愈

是增加。

因此，迪斯累里的预算案可以说就是给大地主赔偿损失，而且

是“十分慷慨地赔偿”。

可是，这一预算案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奇特的地方。

如果你们想实行自由贸易派的贸易制度，那末，你们首先就得

改变财政制度。“你们应当从间接税回到直接税”，——迪斯累里这

样说，而迪斯累里是正确的。

直接税，作为一种最简单的征税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最原始最

古老的形式，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时代产物。

后来，城市实行了间接税制度；可是，久而久之，由于现代分工，由

于大工业生产，由于国内贸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间

接税制度就同社会消费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

体现为保护关税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

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

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间接税

制度就愈来愈有必要了。直接税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税不

容许进行任何欺骗，每个阶级都精确地知道它负担着多大一份国

家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税、财产税和房屋税

等直接税更不受人欢迎的了。现在不妨问一下：由于自由贸易而

３４５议会。——１１月２６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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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转向直接税制度的英国工业阶级，究竟用什么办法能够实

行直接税制度，而不致激起社会的不满，同时也不致增加自己的负

担呢？

这只有通过下列三种办法：

向国债进攻。可是，这将是破坏国家信用，是没收，是革命的措

施。

把地租变成征税的主要对象。但这也是对财产的侵犯，也是没

收，也是革命的措施。

收回教会掌握的财产。但这仍然是对财产的进一步侵犯，仍然

是没收，仍然是革命的措施。

科布顿大声喊道：“决不能这样做，我们只应当缩减国家开支，这样，我们

也就能减轻我们目前的税负。”

这是一种空想。首先，英国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要求不断地增加

国家开支；其次，科布顿所代表的工业阶级的胜利也要求这样做，

因为由于它的胜利，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会变得更加残酷，用于

镇压方面的开支也会愈来愈多。换言之，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缩

减。

综上所述，贸易自由促使转向直接税制度。直接税制度则包含

着反对教会、大地主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

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将使英国资产阶

级丧失它可以从贸易自由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即资本对劳动的无

限统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５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

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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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答科苏特的“秘书”

致“纽约论坛报”编辑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二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不久前我写的一篇报道科苏特和马志尼的活动的通讯①在美

国报刊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因此，最近我曾寄给您一篇关于

该通讯的说明②。在那篇说明里（在那里我曾经顺便指出，科苏特

本人和那些由于我的通讯而引起的无数文章是毫无关系的，而且

我与其说是想反对科苏特等，不如说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等等），

我谈了我认为当时必须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但是我收到了

最近几号的美国报纸，在那里我发现了好像是出自科苏特先生的

秘书之手的、对我的报道所做的类似官方辟谣的东西。由于这个

“文件”，我必须通知您，科苏特经我询问，已向我肯定地作了如下

的说明：

（１）目前他根本就没有秘书；

（２）上述“辟谣”并未得到他的认可；

（３）他在接到我的通知前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５４５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１２—４１５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４３—４４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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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权威的”声明，我就不预备再谈这个问题

了。让那些不请自来、不适当地表现殷勤的辩护士去自寻安慰吧。

您的特约通讯员

卡·马克思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５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４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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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内 阁 的 失 败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要赶快告诉你们昨天晚上使内阁失败的一场辩论的结果。

在内阁大臣们遭到这次总的失败之前，他们那位最勇敢的战

士军务大臣阿基里斯·贝雷斯福德３１４的单独作战就已经遭到可耻

的失败。得比选举审查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个报告确认

了自由党人提出的选举抗议书中所列举的各种事实，并在结论中

认为证人的供词已经证实：在得比的选举期间普遍采用了贿赂手

段。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进一步审查罪证，它没有直接控告贝雷斯福

德的贿赂行为，而只限于对他的“态度轻率和目光短浅”进行严厉

的指责。且看议会是否同意这个可尊敬的委员会的意见，是否容许

贝雷斯福德先生继续保留他在议院里的席位吧。如果这样，议会本

身就等于是同意贝雷斯福德大臣先生关于“英国人民是世界上最

可憎的贱民”这一著名的格言。不管怎样，贝雷斯福德的大臣的官

职是难保了。

在谈了这一小段题外话以后，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

下院的议员们一连花了四个晚上零大半个晚上来讨论这样一

个问题：是应当审查整个预算案还是应当审查整个决议，是研究总

的原则还是研究与某一点有关的具体材料。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

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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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议院目前只应当研究提高房屋税和扩大直接税征收范围的问

题。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案中的这一重要提案遭到了议院的否

决，表决的结果是：

二百八十六票赞成，三百零五票反对。

内阁的反对者获得了十九票的多数。在此以后，议院决定把下

次会议延迟到下星期一举行。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可能对这次辩论

进行详细的分析，虽然我很希望这样做。我只能谈谈迪斯累里先生

最后一次发言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而他的发言无疑是所有发

言中最值得注意的。

前财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集中火力

攻击了迪斯累里关于动用借来的社会福利基金（每年四十万英镑）

来弥补由于降低航运税而造成的赤字的提案。詹姆斯·格莱安爵

士非常起劲地论证了这笔基金的良好作用。迪斯累里先生对这一

点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想向委员会指出过去曾经有过多么令人吃惊的滥用国家资金的行

为，指出实际上曾经不经议会的同意、不受议会的监督而浪费了多少金钱，而

且这还仅限于通过主管这项借来的社会福利基金的机关所浪费的金钱。”

接着他就详细地揭露了辉格党政府在这笔基金上面玩弄的卑

鄙的财政手腕。然后，迪斯累里说明了他的预算案所依据的原则。

“在决定我们第一步究竟应当怎样走之前，需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即在规定直接税的数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国家提出多大的要求，而这笔款

项是任何想走上财政改革道路的内阁所必不可少的。（喊声：“对呀！”）哈里法

克斯的代表（查理·伍德爵士）指责我的提案是轻率地增加国家的直接税。

（喊声：“听啊，听啊！”）卡赖尔的代表（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责备我随便地把

直接税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首先，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的这个提案不但

８４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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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轻率地增加直接税的税额，而且在实际执行这个提案的时候，直接税也

不会达到这位可敬的绅士、哈里法克斯的代表掌管财政时期所达到的数额，

因为他不仅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甚至还征收窗口税；在实行窗口税的最后

一年，他从这种税得到的收入将近二百万英镑。（掌声）这位警告我们不要轻

率地提高直接税额的可敬的绅士，在掌管财政的最后一年减少了窗口税的数

额，满足于由于用另一种税代替窗口税而保留下来的七十万英镑这样一个小

小的数字。但是我不会忘记，轻率地责备我提高直接税额的这位可敬的绅士，

起初提出的、代替窗口税的另一种税的税额是如此庞大，如果真的实行，他的

房屋税就会比我任何时候提出的都要高。（热烈的掌声）但是，就只这些吗？这

位责备我轻率地提高国家直接税的可敬的绅士所做的就只这些吗？正是这位

征收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其确切数额的财产税的财政大臣，正是这位征收

了近二百万英镑的窗口税的大臣，有一次曾经来到下院，提出了一个使会议

大吃一惊的提案：把财产税和所得税增加将近一倍。（热烈的掌声）我认为这

种行为才真可以说是一种毫不考虑后果的轻率态度…… 向我们提出要把

房屋税增加一倍。这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数目啊！但是，如果这位可敬的绅

士真的把财产税和所得税增加一倍，那末我看，指责他轻率地提高国家的直

接税倒是很公平的。（热烈的掌声）有人在叫嚷什么轻率态度，难道在财政史

上还有什么可以和这位可敬的绅士所表现的轻率态度相比吗？（热烈的掌声）

究竟他有什么根据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提案，一个只有在关系到

国家安危的情况下才应该提出的提案呢？当他遭到抵制、遭到失败和备受嘲

笑的时候，他又声明说收入已经够用，没有他的这个提案也过得去了。（热烈

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假如将来有一位历史家叙述说，有一个大臣提议把所得

税增加将近一倍，而第二天他又声明，预算的收入已经完全够用，大家一定都

不会相信这位历史家，一定会怀疑他是在撒谎吧。（又爆发一阵掌声）”

迪斯累里这样向查理·伍德爵士进行报复之后，继续说道：

“我们应当说明，在财产和收入之间，在不固定的收入和固定的收入之间

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是唯一正确

的原则，这个原则即使现在不被承认和通过，它将来也一定会被承认和通过，

这个原则就是直接税的基础应当扩大。（执政党议席上发出赞同的喊声）……

９４５内 阁 的 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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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有人想使这样的状况，也就是使拥有政权的阶级靠社会上一部分更富

有的人担负过重的直接税而靠工人负担过重的间接税来维持自己的情况成

为我们社会制度的永恒的原则，那我不能设想有什么东西会比这样做对我们

国家更为危险和更能引起毁灭性的后果了。（掌声）不过，我深信，特权阶级将

会首先由于这种毁灭性的后果而受害。”

迪斯累里把话题转向自由贸易派，他说：

“我们看到，殖民地关税的伟大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地拥护对生产者课

以重税；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是故意要嘲笑我们似的，竟利用了我们后

来终于有勇气正当地放弃了的那些错误论点。（热烈欢呼）你们对我说，保护

关税政策已经死亡，你们对我们说，保护关税派的政党已不存在！不！这个政

党还健在，这个政党就在这里。（用手指反对党议席）他们不仅坐在我们原来

的席位上，而且把我们的原则也据为己有，不过，我相信他们也同样不会做出

多大的成绩。（掌声）”

最后迪斯累里对查理·伍德爵士劝他收回自己的预算案的忠

告作了如下的回答：

“有人劝我收回自己的预算案。有人对我说，皮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预算

案，而且不久前其他一些人〈辉格党人，其中包括查理·伍德爵士〉也这样做

了。（笑声）我并不羡慕皮特先生的荣誉，但也不想降低到其他一些人那样的

水平。（热烈的掌声）不，先生们，我已经看到，无力实行自己措施的政府将

会得到什么结果，这种结果既不会给政府带来荣誉，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

照我看来，这种结果同我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同对议院的尊严是不相容的。（热

烈的掌声）我想起了一个预算案，这个预算案曾经在１８４８年提出又收回，重

新提出又重新收回。（笑声）这个只是在人们忍耐的情况下才勉强存在的政府

的活动造成了什么结果呢？在这个国家的财政上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结

果不正是我现在必须努力加以纠正的那种以房屋税代替窗口税的可耻行为

吗？（掌声）不满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某些政党的利益…… 是的，我很清楚

谁将反对我。我遇到的将是一个联盟。（掌声）妥协也可能会得到成功。过去

也曾经有过得到成功的联盟。不过，即使是得到成功的联盟，其胜利也总是

很短暂的。我也知道，英国不喜欢联盟。（掌声）我不愿意求助于联盟，我要

０５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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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支配着国家的社会舆论。由于自己那种英明的不可抗拒的影响，社会舆

论甚至足以使议会的决议受它的控制，没有它的支持，最庄严最古老的机构

也不过是没有根基的幻想的产物。（可敬的绅士在震耳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今天各报对于内阁这次失败的后果的看法如何呢？

“纪事晨报”（皮尔派的机关报）和“晨报”（激进派的机关报）认

为内阁一定会辞职。“泰晤士报”也同样认为大臣们会提出辞职，不

过它怀疑反对党是否能像它推倒旧政府一样容易地成立起新政

府。“每日新闻”（曼彻斯特派的机关报）认为倒台的内阁可能和帕

麦斯顿勋爵联合起来重新组阁。“晨邮报”（帕麦斯顿的机关报）认

为这种重新组阁是一种当然的事情。最后，“先驱晨报”（得比一迪

斯累里）认为如果大臣们今天辞职，女王①明天就会被迫把他们重

新召回。

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大臣们由于自由贸易派的扩大直接税

的决议案而遭到了失败。但是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如果说他们

曾经以放弃自己的原则为代价胜利地击退了议会的第一次攻击，

那末反对党所以能在第二次战役中战胜他们，也正是由于反对党

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原则。

这样，这些辩论完全证实了我以前谈到的议会中各个政党的

状况②。联合起来的反对党和二百八十六名紧密团结的托利党人

相比，仅仅获得十九票的优势。如果反对党组织新政府，那末这个

政府很快就会被推翻。如果反对派组成的新政府解散下院，那末，

将在原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新的选举，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

１５５内 阁 的 失 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３３—４４２页。——编者注

即维多利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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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在新的下院中重新开始旧的角逐的时候，各政党又会照旧相

互削弱，英国的政治又会重新陷入ｃｅｒｃｌｅｖｉｃｉｅｕｘ〔兜圈子的境地〕。

因此我认为，现在还是同过去一样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

或者是让托利党政府继续存在下去，或者是实行议会改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５９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５５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

前途及其他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１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政治千年王国３１５的开始，在这个王国中，派系纷争

的风气将从地面消失，只有天才、经验、勤劳和爱国主义才会成为有权担任官

职的唯一品质。现在内阁成立了，在我们看来，它得到各派人士的赞同和支

持，它的原则也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泰晤士报”首先用这些话热情洋溢地颂扬了阿伯丁政府的成

立。根据该报的语调，人们会以为，从今以后为英国造福的将是一

个完全由年轻有为的新人物所组成的内阁。所以，当全世界发现在

大不列颠的历史上开辟新纪元的几乎全是些年逾八十精力衰弱的

老头时，无疑都会感到惊奇。阿伯丁年近八十；兰斯唐已经入土半

截；帕麦斯顿和罗素也近乎如此；格莱安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就差不

多在历届政府里供职的官僚；内阁的其他成员，由于年老体衰已经

死过两次，只是又被人为地复活了。一句话，十个百岁的老头——

这就是“泰晤士报”的政论家用来组成（看来是用简单合成的方法）

新的“千年王国”的材料。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在这个“千年王国”里，任何派系纷争，甚

至党派本身，都必将消失。“泰晤士报”想以此来说明什么呢？从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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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直享有使自己表面上成为民族政党或议会党的特权的某些贵

族集团，现在已经认识到继续扮演这种滑稽剧已经不可能了，这些

贵族集团由于这种认识和近来他们所取得的惨痛教训决定停止小

小的内讧，并且为了保卫他们的共同特权而联合成一个紧密的总

体，——难道仅仅因为这种原因从这个时刻起一切党派就该不再

存在了吗？组成这类“联合”的事实本身难道不正是确定无疑地象

征着那两个真正在成长壮大但又局部地丧失代表资格的现代社会

的基本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准备保卫自己成为

全国仅有的两个政党的权利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

在得比勋爵执政时期，托利党人永远地放弃了自己的旧的保

护关税理论，并宣称自己是贸易自由的拥护者。当得比伯爵宣布自

己的内阁辞职时，他说：

“诸位先生，我记起了——而你们，诸位先生，大概也会记得——高贵的

伯爵〈阿伯丁〉在本议院曾不止一次地宣称，除了贸易自由问题以外，他同现

政府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分歧。”

阿伯丁勋爵在证实这种说法时又进了一步，他指出，“为了抵

抗民主派的侵害，他准备联合高贵的伯爵〈得比〉，但是，他难于指

出，哪儿有这种民主派”。根据两方面的承认，在皮尔派和托利党人

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分歧。但这还不是全部。关于外交政策，阿伯丁

伯爵指出：

“三十年来，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没有改变，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有过某些

差别。”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５０年一直在阿伯丁和帕

麦斯顿之间进行的整个斗争，即前者力求与北方强国结成同盟，而

后者坚持国法国建立《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一个是赞成

４５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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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菲力浦，而另一个是反对路易－菲力浦；一个是反对干涉，

而另一个是赞成干涉等等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总之，他们所有的纠

纷和争论，甚至不久以前由于马姆兹伯里勋爵“可耻的”外交政策

而引起的普遍愤怒——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纯粹的错觉”。可

是，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还能找到比它的外交政策遭到更彻底的

改变的其他东西吗？１８３０年前同北方强国同盟；从１８３０年起同法

国同盟（四国同盟）３１６；从１８４８年起英国同整个大陆隔绝而陷于完

全的孤立。

首先，得比勋爵向我们保证说，托利党人同皮尔派之间没有任

何分歧；随后，阿伯丁伯爵又向我们保证说，皮尔派同辉格党人、保

守党人同自由党人之间也同样没有分歧。按照他的意见：

“国家就是由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对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或原则没有实际

影响的区别而弄得疲惫不堪了。除了保守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都是不

可想像的，——同样正确的是，除了自由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也是不可

想像的。”

“这些术语的涵义不是十分确切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区别已使国家感到

厌倦。”

这样一来，三个贵族党派——托利党人、皮尔派和辉格党人一

致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此外，在另外一点上

他们也都是一致的。迪斯累里申明，他打算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

阿伯丁勋爵说：

“女王陛下的现任务部大臣的伟人目的和他们执政的主要特点，必须是

保护和合理地扩大自由贸易。这是特别委托给他们的使命。”

总而言之，整个贵族阶级都同意，政府应该使资产阶级得到好

处，实行有利于它的政策，但同时他们又决定不让资产阶级直接领

５５５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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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这方面的事务。为了这个目的，旧的寡头政体使尽全力去搜罗它

那里的有才干、有影响和有威望的人，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

任务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资产阶级直接掌管国家大权。联合起

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

阶级，这个原则就是：《Ｔｏｕｔｐｏｕｒ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ｒｉｅｎｐａｒｌｅｐｅｕｐｌｅ》

〔“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

厄内斯特·琼斯在“人民报”上指出：

“显然，排除资产阶级的明显意图，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伪装，而他们

〈大臣们〉为了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就把一些次要的和影响不大的职位让

给如威廉·摩耳斯沃恩爵士、贝尔纳·奥斯本等这些自由派的贵族。但他们

不该设想，梅费尔区３１７的这个讲究穿戴的自由派会满足曼彻斯特派的那些严

肃的先生们。后者所感兴趣的除了市场交易，别无所求。他们所想的就是英

镑、先令和便士，是职务和地位，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巨额收入，这个帝国连

同它的一切资源都应该专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

而实际上，只要浏览一下“每日新闻”、“晨报”特别是“曼彻斯

特时报”３１８，即布莱特先生的直属机关报，就足以使人相信，曼彻斯

特派的信徒在答应给联合政府以临时支持时，所遵循的只是皮尔

派和辉格党人对上一届得比内阁所实行的政策：他们想使大臣们

有可能把自己考验一下。至于这种“考验”的意义是什么，迪斯累里

不久以前已经有机会领教过了。

因为托利党内阁的失败是由爱尔兰旅决定的，所以新的联合

政府自然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自己在议会中得到这个

党团的支持。他们用财政部部务委员的职位很快地引诱上了爱尔

兰旅的经纪人萨德勒先生，使克奥先生得到了爱尔兰总检察长的

官职，让蒙塞耳先生当了军械局秘书。

“先驱晨报”写道：“他们指望用这三项收买来争取到爱尔兰旅。”

６５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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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根据怀疑，这三项收买是否能保证得到整

个爱尔兰旅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已经在爱尔兰的“自由人报”３１９上

读到了这样的话：

“目前已经到了解决租佃者权利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决定性时刻。这

些问题的成败，现在不取决于大臣们，而取决于爱尔兰的议员。得比内阁是被

十九票推翻的。如果有十个人转向另一方，那就会改变事件的进程。在各党派

的这种情况下，爱尔兰议员是万能的。”

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或者是托利党政

府，或者是议会改革，二者必居其一①。读者如果了解一下阿伯丁

勋爵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将是很有趣的。他说：

“改善人民的状况，并不排斥〈这样！〉消除代议制的缺点，因为在最近一

次选举中发生的事件，未必能唤起人们对这种制度的热爱。”

阿伯丁勋爵的同僚在他们担任政府要职之后进行的选举中异

口同声地宣布，代议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们每次都要自

己的听众了解，这样的改革必须是“温和的、合理的，改革要深思熟

虑，谨慎从事，不应操之过急”。可见，现在的代议制暴露的缺陷愈

多，人们愈是公开地承认这一点，那就愈加表明不愿迅速和彻底地

改变这种制度。

最近这次大臣的改选，对一个新的发明作了首先试验，由于这

个发明，各个政治活动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能否进入内阁，

都能够保持自己的威望。这个发明就是使用至今尚未在实际中运

用过的“尚待商榷的问题”这个概念。奥斯本和维利尔斯过去曾当

众保证赞成秘密投票，可是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

７５５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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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摩耳斯沃思曾保证为殖民地的改革而斗争，而现在，这又是一

个尚待商榷的问题；克奥、萨德勒等人曾保证维护租佃者的权利，

而现在，这也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总之，他们作为议员时经常

谈到的自己认为已经解决了的一切问题，在他们当了大臣之后，都

变成了尚待商榷的问题。

最后，我还必须指出由于皮尔派、辉格党人、激进派和爱尔兰

人的联合而出现的另一个新奇的情况。这些党团的每一个著名的

活动家，都被调离他们被认为能够发挥某种才能或运用某种知识

的那些部门，而被委派到对他们很不恰当的岗位上去。帕麦斯顿这

位著名的外交大臣被委派到内务部，而在内务部干了一辈子的罗

素却被调去掌管外交；格莱斯顿这个皮由兹教派３２０的埃斯科巴尔

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作为威克菲尔德先生的荒谬的殖民主义制

度３２１的模仿者或拥护者而获得一定声望的摩耳斯沃思，当了公共

工程大臣；在任财政大臣时经常被财政赤字或盈余而弄得到处碰

壁的查理·伍德爵士，现在当了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连来复

枪和火枪的区别都分辨不清的蒙塞耳被任命为军械局秘书；唯一

没有调离原职的一个人是詹姆斯·格莱安，他在任海军首席大臣

时很早就由于第一个把腐烂的蛆虫带进不列颠舰队而博得了极大

的荣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７７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５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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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

——饿死事件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４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外交部接受外交官衔证章时宣称，他只打

算临时担负这个部门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外交事务将转变克拉

伦登伯爵掌管。的确，罗素勋爵在外交部始够是个真正的外国人；

如果把出版枯燥的汇编（大概是关于从尼姆韦根和约以来所签订

的各个条约的历史的汇编）这一工作除外，那他就没有任何特殊表

现了，而这本书老实说充其量不过是像罗素曾一度用来震惊世界

的那本“悲剧”３２２一样地引人入胜。约翰勋爵既然保住了在内阁的

地位，他很可能成为下院的首领，看来，他在内阁里将集中全副精

力来制定新改革法案。要知道，自从１８３１年为了实行自己的措施，

而在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十分巧妙地分配“腐朽的市镇”３２３以

来，议会改革一直就是他的专业。

我曾预言：内阁为了把整个“爱尔兰旅”争取到联合政府方面

而对三位爱尔兰议员所采用的收买手段①，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这

个预言完全被证实了。“自由人报”和“记事报”的立场，鲁卡斯、穆

尔和达菲先生的书信和声明的语调以及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３２４的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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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反对萨德勒和克奥先生的决议足以证明，

阿伯丁政府将控制的仅仅是爱尔兰的极小的一部分力量。

众所周知，内阁的首脑阿伯丁勋爵将出席上院会议。布莱特先

生不久前在曼彻斯特欢迎美国新任大使英格索尔先生的宴会上发

表演说时，利用机会宣称，彻底废除上院是工业资产阶级“进步”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条件〕。自从组成联合内阁以来，这是

曼彻斯特派的第一次正式声明；这个声明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将帮

助阿伯丁勋爵发现那个使得比勋爵恐惧万状的民主派的踪迹。

由此可见，“泰晤士报”的充满乐观主义的政论家曾声称永远

消除了的党派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尽管“千年王国”的纪元是以

议会会议延至２月１０日而开始的。

在新年之初，人们异口同声地大肆宣扬商业和工业繁荣的继

续增长，截至本月５日为止的国家收入报告的公布、商业部关于最

后一个月和截至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５日为止的十一个月的正式报告、

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以及每到新年之初发表的综述上一年整个商业

形势的商业年报都证实了这一点。

国家收入报告表明全年收入总共增加９７８９２６英镑，最后一个

季度增加７０２７７６英镑。除关税外，本年的各项收入均有增加，国家

收入总额达５０４６８１９３英镑。

被认为是人民福利标志的消费税为：

 截至１８５２年１月５日为止的一年 １３０９３１７０英镑  …

 截至１８５３年１月５日为止的一年 １３３５６９８１英镑  …

商业活跃程度的标志——印花税为：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度 ５９３３５４９英镑  ………………………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度 ６２８７２６１英镑  ………………………

０６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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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展望。——商业繁荣。

——饿死事件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４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外交部接受外交官衔证章时宣称，他只打

算临时担负这个部门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外交事务将转变克拉

伦登伯爵掌管。的确，罗素勋爵在外交部始够是个真正的外国人；

如果把出版枯燥的汇编（大概是关于从尼姆韦根和约以来所签订

的各个条约的历史的汇编）这一工作除外，那他就没有任何特殊表

现了，而这本书老实说充其量不过是像罗素曾一度用来震惊世界

的那本“悲剧”３２２一样地引人入胜。约翰勋爵既然保住了在内阁的

地位，他很可能成为下院的首领，看来，他在内阁里将集中全副精

力来制定新改革法案。要知道，自从１８３１年为了实行自己的措施，

而在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十分巧妙地分配“腐朽的市镇”３２３以

来，议会改革一直就是他的专业。

我曾预言：内阁为了把整个“爱尔兰旅”争取到联合政府方面

而对三位爱尔兰议员所采用的收买手段①，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这

个预言完全被证实了。“自由人报”和“记事报”的立场，鲁卡斯、穆

尔和达菲先生的书信和声明的语调以及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３２４的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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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上层阶级财富增加的财产税为：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度 ５３０４９２３英镑   …………………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度 ５５０９６３７英镑   …………………

商业部关于截至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５日为止的一个月和十一个月

的报告表明：

１８５２年 １８５１年 １８５０年 

出口价值（按英镑计算）

至１２月５日为止的一个月     ６１０２６９４ ５１３８２１６ ５３６２３１９

至１２月５日为止的十一个    ６５３４９７９８ ６３３１４２７２ ６０４００５２５

可见，上述一个月的出口价值几乎增加了一百万英镑，而十一

个月的出口价值才增加了二百多万英镑。至于出口价值的增长是

否与进口价值的增长相平衡或者被出口价值所超过，由于缺乏进

口价值的任何资料，我们无法知道。

再来看看工厂视察员的报告。郎卡郡地区工厂视察员霍纳先

生在他刚发表不久的包括截至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资料的

半年报告中写道：

“至于谈到毛纺、精梳毛织和丝织厂的情况，一年来在我负责的地区变化

不大，亚麻厂仍处于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１日以前那样的状况。但棉织厂获得了很

大的发展。甚至从中减去目前停工的厂（其中很多厂大约很快就可以复工，特

别是保全了机器设备的厂），那末近两年来投入生产的新厂也有１２９个，总设

备能力达４０２３匹马力。５３处现有工厂的设备能力共增加２０９０匹马力，因

此，设备能力总共增加６１１３匹马力。看来，这至少使棉织工业增添２４０００名

工人。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目前还有许多新的工厂正在兴建。在包括埃士

顿、斯泰里布雷芝、奥尔丹和利斯等城市在内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就有１１个

工厂在兴建，其设备能力估计共达６２０匹马力。据说，机器制造业由于定货过

多简直忙得喘不过气来。不久前一位十分明智的、善于观察的工厂主对我说，

现在许多正在建筑的工厂，由于缺乏机器设备，大约最快也要到１８５４年后才

１６５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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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工生产。尽管上述材料以及我的同行在他们今年的报告中引用的材料能

够说明生产的巨大增长，然而，这些材料还不能反映这种增长的全貌。因为目

前存在着生产增长的十分广泛而丰富的源泉，关于这方面还很难得到什么资

料。我所指的就是蒸汽机方面的现代化的革新，由于这种革新，旧的、甚至新

的发动机能够发挥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过去认为不可能达到的能力”。

接着，霍纳先生引用一位杰出的建筑工程师奈斯密斯先生从

北明翰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如果加速机器的运转和给它们

装上伍尔夫的高压双重汽缸，这会使生产率得到多么大的提高；采

用这种汽缸，就可以使现在使用的机器的生产率比革新以前至少

提高５０％。

从所有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的总结材料中可以看出，到１８５２年

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一年中，开工生产的新厂共有２２９个，它们共拥

有４７７１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５８６匹马力的水力发动机；扩建现

有工厂６９个，拥有１５３２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２８匹马力的水力

发动机；两项总计达６９１７匹马力。

往下，再来看看商业年报，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年报都充满了像

“泰晤士报”颂扬政治“千年王国”时的那种激情，不过，无论如何，

这些年报总比这家报纸要好些，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是事实（至少在

涉及到过去一年的情况时），而不是愿望。

农业也没有抱怨的理由。年初，小麦的每周平均价格是３７先

令２便士，年底就达到了４５先令１１便士。由于谷物价格的上涨，

牲畜、肉类、油类和干酪的价格也提高了。

１８５１年８月，某些食品，主要是糖和咖啡的价格空前下跌，并

且一直继续到１８５１年年底，因为明辛街３２５的混乱在１８５２年１月

才达到了顶点。现在年报指出大部分外国产品，特别是从殖民地输

入的产品，如糖、咖啡等等的价格大大上涨。

２６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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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原料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加以判断。

休斯和罗纳德先生在年报中说道：

“羊毛贸易状况在去年整个一年中非常令人满意…… 国内市场对羊毛

的需求量空前巨大…… 毛织品和精梳毛织品的出口达到最高水平，甚至超

过了１８５１年的出口额，而１８５１年的出口指标曾是这几年中最高的…… 价

格不断上涨，但是暴涨只是在最近一个月内发生的，因此目前可以认为，这些

产品的价格与去年同期比较平均超过１５—２０％。”

邱吉尔和西姆先生报道：

“木材贸易在１８５２年国内商业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伦敦的输

入量是１２００船货物，相当于１８５１年的数字。两年来比以往各年的８００船货

物左右的平均指标增加了５０％。如果说建筑木材的数量仍然是过去几年的

平均水平，那末对松木薄板、条板或锯过的木料等的需求量在１８５２年却空前

地增加了，年平均数达到６８０万块，而过去是４９０万块。”

关于皮革制品，波威尔公司作了如下的报道：

“无疑，去年几乎对所有制革工业部门的工厂主都是有利的。在年初原料

很便宜，但是后来的情况却是：皮革制品的价值比往年提高了很多。”

特别繁荣的是冶金工业。铁的价格由每吨５英镑涨到每吨１０

英镑１０先令，不久之前又涨到每吨１２英镑；以后涨到每吨１５英

镑是可能的。有愈来愈多的高炉投入生产。

关于航运业，奥弗尔和加门先生作了如下的报道：

“去年的特点是不列颠的航运业异常景气，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金矿的

发现对实业活动的刺激…… 货船载运量普遍增加了。”

造船业也是同样活跃的。利物浦的汤季、卡里等先生的年报中

关于这个生产部门谈到以下情况：

“我们还从来没有机会在我们的年度报告中报道过关于本港在出售船只

的吨数和成交价格方面的如此有利的材料。殖民地船舶的价格整整上涨了

３６５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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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且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尚未售出的船舶的数量已减至４８只，而１８５２

年是７６只，１８５１年为８２只，预计最近不会增加…… 一年来开到利物浦和

出售的船舶数是１２０只，总载重量为５００００吨；１８５２年在本港下水和正在建

造的船舶数是３９只，总载重量为１５０００吨，而１８５１年是２３只，总载重量为

９２００吨。在这里已经造成和正在建造的轮船数是１３只，总载重量为４０５０吨

…… 至于说到铁制帆船，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船只愈来愈受到欢迎。

现在，无论是这里，或者克莱德、新堡以及各地的造船工人那在以空前的规模

建造这样的船只。”

关于铁路的情况，伍德斯和斯塔布斯先生写道：

“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最美好的希望的根据，并且远远赶过了一切过去的

计算。上周的报告指出线路长度比１８５１年增加了３４８哩，即５．５％；货运收入

增加了４１４２６英镑，即１４％。”

最后，杜菲公司（曼彻斯特）的通报指出，１８５２年１２月份同印

度和中国的贸易是十分广泛的。剩余货币被看作是这样一种情况，

它有利于国外市场的企业家的活动，并能使他们在年初所受到的

商品和产品方面的损失得到补偿。

“目前，开垦新地、开采矿山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方案正吸引着投机商人

和资本家。”

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就可以看到一般工业地区，特别是棉

织工业区的繁荣情况。关于棉织生产的情况，约翰·里格利父子公

司（利物浦）作了如下的报道：

“过去一年的棉花贸易的发展成了国家普遍繁荣的标志，它导致了非常

良好的结果…… 同时也表露了一系列的好现象，但是最惊人和最值得注意

的一点是美国空前丰收的三百多万捆棉花都非常顺利地销售出去…… 在

很多地区，对进一步增加工业企业的设备能力已经做了准备工作，因此，我们

可以预料，明年将加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棉花。”

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

麦克奈尔、格林毫和厄尔文（曼彻斯特）先生说：“我们要指出格拉斯哥的

４６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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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织工业和冶金工业，哈得兹菲尔德、里子、哈里法克斯、布莱得弗德、诺定

昂、莱斯特、设菲尔德、北明翰和乌尔未汉普顿的各种工业部门——所有这些

工业看来都处在非常繁荣的状况。”

普遍繁荣中唯一例外的是约克郡的丝织工业和梳毛工业。关

于工商业的总的前景，可以用曼彻斯特的一个通报的话归纳如下：

“我们预感到的与其说是交易停顿和货币不足，不如说是投机过剩。”

在这种普遍繁荣极盛的时候，不久前英格兰银行所采取的措

施，引起了商业界的普遍不安。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２日，英格兰银行把

贴现率降到了２％。而１８５３年１月６日早上宣布，贴现率由２％提

高到２．５％，也就是说，增加２５％。有人企图把这次提高说成是由

于最近某些承包铁路的大企业家得到巨额贷款造成的，如众所知，

他们的一笔为数很大的期票仍在流通。另外一些人认为（见伦敦

“太阳报”），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提高贴现牌价，是想从普遍繁荣中获

取自己的一份利益。而总的说来，这种行动被指责为“不妥当”。为了使读

者对此作出正确的评价，我在这里引用“经济学家”的一份资料：

英 格 兰 银 行

黄  金 有价证券 最低贴现率

１８５２年

４月２２日……

７月２４日……

１２月１８日……

１２月２４日……

１８５３年

１月１日……

１９５８７６７０英磅

２２０６５３４９英磅

２１１６５２２４英磅

２０７９４１９０英磅

２０５２７６６２英磅

２３７８２０００英磅

２４０１３７２８英磅

２６７６５７２４英磅

２７５４５６４０英磅

２９２８４４４７英磅

降低到２％

   ２％

   ２％

   ２％

２％，但从１月６
日起提高到２５％

  由此可见，银行的现有黄金储备比贴现率降到２％的１８５２年

５６５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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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多１００万英镑，但在这两个时期中间有显著的差别，因为黄金

的周转是从流入转为流出。这种流出表现得特别猛烈，它超过了上

月份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转入量。此外，１８５２年４月有价证

券比现在少５５０万英镑。因而，在１８５２年４月，借贷资本供过于

求，而现在正好相反。

与黄金输出的同时，外汇牌价显著下跌，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

大多数进口货价格的大大提高，部分是由于对进口货的广泛投机

所致。与此有关的还有对农场主不利的秋冬两季的影响，由此而产

生的对今年收成的疑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谷物和面粉的巨额交

易。最后，英国资本家广泛入股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

威、丹麦、德国和比利时建立铁路和其他公司，并且在不小程度上

参与了现在以巴黎交易所为活动中心的普遍欺诈。因此，现在充斥

于所有欧洲市场的伦敦期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这就引起

了外汇牌价的继续下跌。７月２４日一英镑在巴黎换２５法郎３０生

丁，而１月１日就只能换２５法郎，某些生意甚至按低于２５法郎的

行市成交。

由于资本的需求与资本的供应成正比地增加，英格兰银行最

近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指望通过此项措施来消

除投机和防止资本外流，我敢预言，这是丝毫无济于事的。

在读者们随我浏览了证明英国不断繁荣的一系列资料之后，

我再请他们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名叫亨利·摩尔根的不幸的制针工

人为了出外谋生而在由伦敦到北明翰的路途上的遭遇。为了避免

夸大之嫌，我特从北安普顿的报纸①上逐字地转抄了这篇报道。

６６５ 卡·马 克 思

① 即“北安普顿信使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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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贫穷

科斯格罗夫。“星期一早晨９时左右，有两个工人在科斯格罗夫教区斯雷

德先生的破烂的草棚里避雨，他们听到人的呻吟声，接着就发现一个不幸的

人躺在牲口棚里，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和他谈话并友好地请他共进早餐，但没

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摸了他一下：发觉他的身体冰凉，于是就去叫住在附近

的斯雷德先生。过了一会儿，这位绅士打发一个小孩将这个不幸的人搁在小

车上，用干草垫盖着，送往约一哩以外的亚德利－哥比昂的收容所，他到达那

里正好下午一时整，但是过了一刻钟就死了。他的枯瘦的、脏污的、穿着破烂

衣衫的身躯，令人不忍目睹。后来查明事情是这样的：２日星期四晚上，这个

不幸的人得到斯托尼－斯特腊特福德济贫所所长发给穷人去亚德利收容所

的一张路宿证，然后，他步行三哩多到达亚德利，被收留在收容所。他狼吞虎

咽地吃完了发给他的饭食，并请求允许他再呆一昼夜。他的请求被允许了。星

期六清晨，他吃完早饭（可能，这就是他在这人世上的最后一餐）就离开收容

所，返回斯特腊特福德，由于身体衰弱，两脚又被磨破（他的脚后跟已经磨

破），看来他乐意呆在这个第一次碰到的安身之处，这是属于某农场的野外建

筑物的一个离公路有四哩远的敞棚。６日星期一的中午，在那里有人发现他

躺在干草里，因为主人不愿生人留在这里，遂命令他离开，他请求允许他再稍

微呆一会儿，到下午４时左右他走了，以便在天黑前能在附近找个休息和过

夜的地方，这地方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缺少半间房顶、没有门窗的破烂的草

棚。就在这个难以想像的寒冷的住处，他钻进牲口棚，在那里滴水未进地躺了

七天多，正如上面所叙述的，直到１３日早上他才被发现。这个不幸的人叫亨

利·摩尔根，是个制针工人；大约三、四十岁，看样子是个身体结实的人。”

很难想像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件了。一个身强力壮、精力

充沛的人，由伦敦到斯托尼－斯特腊特福德的漫长而痛苦的旅途，

向周围“文明”求援的绝望哀求，他的七日断食，迫使他听任命

运摆布的那些人们的残酷无情，寻找容身之所的四处奔波，从收

容所的屡被驱逐，最后，一个名叫斯雷德的人的惨无人道和一个

奄奄一息的人的默默惨死——这是一幅足以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

７６５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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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景象。

当他在敞棚里和破烂的草棚里寻找一个容身之处时，无疑，他

侵害了所有权！！！

如果把这个在高度繁荣时期发生的饿死事件告诉西蒂的养尊

处优的资本家，那他会用１月８日伦敦“经济学家”上的话来回答

你们：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可以看到，在贸易自由时期，一切阶级是如何繁荣昌

盛；成功的希望增强着他们的力量；他们都在改善自己的生产，整个社会和每

一个人都从中得到好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８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６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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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３２６

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１日星期五于伦敦

作为内阁新措施的结果的改选已告结束。内阁遭到了失败。一

直被认为是“爱尔兰旅”领袖的财政部部务委员萨德勒先生，被亚

历山大先生所战胜；亚历山大先生以六票的优势当选。亚历山大先

生的当选应归功于奥伦治派３２７和天主教徒的联合。另方面，内阁在

牛津大学取得了胜利，那里的投票继续了十五天之久，斗争达到了

极端紧张的程度。格莱斯顿以一百二十四票的优势战胜了高教会

派３２８拥护者的候选人达德利·派西沃。我们建议古迪布腊斯逻

辑３２９的崇拜者读一读在这次斗争中相互敌对的两家报纸——“纪

事晨报”和“先驱晨报”的社论。

昨天，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们又将最低

贴现率从２．５％提高到３％，这种情况很快地就影响到了巴黎交易

所，那里的各种有价证券又下跌了。即使英格兰银行能够制止住巴

黎的投机，但仍然会有使现存黄金外流的另一途径——输入谷物。

无论是在英国，或在大陆，去年的收成估计要比常年减产三分之

一。此外，到下一季收成的时候，到底能有多少粮食，人们也还存在

着某些怀疑，因为庄稼由于土壤潮湿而播种晚了。所以正在签定输

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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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量谷物的合同，结果，外汇牌价还是对英国不利。用海船从澳

大利亚运来的黄金也不足以补偿突然增加的谷物入口。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关于铁的投机买卖①。英格兰银行

第一次将贴现率由２％提高到２．５％就已经影响了这个商业部门。

近两周售价七十八先令的苏格兰生铁，本月１９日跌至六十一先

令。在铁路股票的交易中，大概从利率提高的那一瞬间起，也就可

以预料到由于强制出售至今作为贷款抵押的股票而会出现停滞现

象，强制出售股票的业务已经开始办理。但是，在我看来，黄金外流

不仅仅是由黄金输出引起的，国内贸易的活跃，特别是工业区的国

内贸易的活跃也充分助长了黄金的外流。

在目前政治生活暂时平静的情况下，斯泰福宫的妇女大会关

于黑人奴隶制告美国姐妹书和“美国千百万妇女关于白人奴隶制

给自己的英国姐妹们的充满热情和基督教情感的信”，对新闻界来

说是很宝贵的材料。但是，没有一家英国报纸注意到斯泰福宫会议

是在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主持下在宫里举行的这个情况。而根据斯

泰福和萨特伦德这两个名字是足以公正地评价英国贵族的仁爱

的，这种仁爱就是，尽可能远离故乡，而且最好不在大西洋此岸而

到彼岸去为自己寻找目标。

萨特伦德家族致富的历史，就是苏格兰－盖尔居民破产和被

剥夺的历史，是把他们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上赶走的历史。远在十世纪

时，丹麦人就在苏格兰登陆并侵占了凯特涅斯平原，将原住居民赶到

山里。按盖尔语叫做“萨特伦德大人”的ＭｏｒＦ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ａｉｂｈ，经常

可以找到这样的战友，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保卫他，反对他的敌

０７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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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丹麦人或苏格兰人，外地人或当地人。斯图亚特被逐出不列

颠的那次革命３３０之后，苏格兰的小克兰首领间的私人纠纷日益减

少，因而希望在这边远地区至少表面上保持自己的权力的英国国

王们就鼓励克兰首领建立本族军队；通过这种制度，勒尔德，即这

些首领们，就把现代的军事组织和古代的克兰制度结合起来，从而

使前者成了后者的支柱。

为了正确地理解随后发生的篡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克

兰。克兰是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比封建制度低一整个阶段。换言之，它是属于家长制社会制度的。

《Ｋｌａｅｎ》按盖尔语的意思就是“子女”。苏格兰盖尔人的一切风俗和

传统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克兰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亲系。“大

人”——克兰的首领，一方面握有无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只限

于在血缘亲属之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一个民族［Ｆａｍｉｌｙ］的首

领都是如此。某一克兰，即氏族，所居住的地区就属于该氏族，正如

俄国的农民公社所占用的土地不属于个别农民而属于整个公社一

样。可见，所在地区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在这种制度下，现代意义

上的私有财产是谈不上的，同样，克兰成员的社会地位同生活在我

们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地位也是无法相比的。土地是按克兰

各个成员的军事职能来划分和分配的。首领依据各个人的军事能

力赐给他们一定的份地，他可以自行决定增加或削减族长的封地，

而这些族长也可以在自己的大小家臣之间分配地段。但是，整个

地区永远是克兰的财产，无论个人的奢望多么容易起变化，封地

的条件是固定不变的；同样，战争贡税或向首领缴纳的贡税同样

也是永不增加的，首领是战时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平时的最高统

治者。一般说来，每一块地段是由交纳固定贡税的同一个家族世

１７５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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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代耕种的。这种贡税不大，这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租或一

般的收入来源，还不如说是表示承认“大人”和从属于他的族长的

最高权力而缴纳的贡物。直接从属于“大人”的族长称为“塔克斯

缅”［《ｔａｋｓｍｅｎ》］，委托他们管理的土地叫“塔克”［《ｔａｋ》］。“塔克斯

缅”则管辖充当各村头目人的下级仆役，而这些仆役又管辖农民。

由此可见，克兰不外是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氏族，同任何氏

族一样，它很少用法律来规定什么，而是受着各种传统的强烈约

束。在任何情况下，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

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

公社一样。

最初的篡夺是在驱逐斯图亚特之后由于建立氏族军队而发生

的，从这时候起，贡税成了“大人”〔ＭｏｒＦ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ａｉｂｈ〕收入的主

要来源。由于感染了伦敦宫廷的挥霍无度的风气，他就想方设法地

从自己的仆役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而仆役们也采取同样的办

法对待他们的下属。最初的贡物变成了固定的货币代役租，实行这

种代役租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会使传统贡税明确地固定下

来，但另一方面：它却意味着篡夺，因为现在“大人”对“塔克斯缅”

说来是处于领主的地位，而“塔克斯缅”对农民说来则以农场主的

身分出现。由于现在“大人”也同“塔克斯缅”一样需要货币，因此，

必然使生产不仅是为了直接消费，而同时也是为了输出和交换。所

以，国民生产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而造成的多余人

手也要摆脱掉。居民人数由此而开始减少。但在十八世纪时，居民

多少还安然无恙，人们还没有明显地成为赤裸裸的暴利的牺牲品，

这点可以从苏格兰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著作是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前十年发表的。斯图亚特（第一卷第

２７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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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章）说：

“这些地段交纳的地租，与地段的面积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

如果把它同这个经济单位所供养的人数相比，那就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

个地段比最富饶地区的同样面积的经济单位所供养的人数要多十倍。”３３１

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管家、指导她的领地改善工作的洛克先

生的著作（１８２０年）３３２证明，即使在十九世纪初期，土地贡税还是

很低的。例如，他举出了金特腊多埃耳领地１８１１年土地贡税的清

单，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以前，每家每年至多须要缴纳几

先令的现款、供给少许家禽和服几天的劳役。

只是在１８１１年以后，才实现了彻底的和真正的篡夺，氏族的

财产被强行变成了首领的私有财产，即现代意义的私有财产。这次

经济革命中的首领人物，是一位精通马尔萨斯学说的女性——穆

罕默德－阿利，也就是萨特伦德伯爵夫人，或者说，是斯泰福侯爵

夫人。

首先，必须指出，斯泰福侯爵夫人的祖先是差不多拥有萨特伦

德领地四分之三的苏格兰最北部的“大人”。这块伯爵领地比法国

的许多省或德国的小公国还要大。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继承了这些

领地，随后当作嫁妆带给了自己的丈夫斯泰福侯爵，以后又带给了

萨特伦德公爵，这时，居住在这些领地上的居民已减少到一万五千

人，高贵的伯爵夫人决定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将整个领土变为牧

场。从１８１４年至１８２０年，这一万五千居民（约三千户）不断地遭到

驱逐和灭绝。他们居住的所有村庄都被破坏和烧毁，所有的田地都

被变为牧场。不列颠的士兵被派来执行这种暴行，结果他们竟同当

地居民发生了直接的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自己的茅舍而

被烧死在里面。高贵的伯爵夫人就是经过这种方式把自古以来属

３７５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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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氏族的七十九万四千英亩的土地攫为己有。在极为慷慨之时，她

退还给被赶走的居民约六千英亩，每户二英亩。而这六千英亩土地

在退还以前一直是荒地，不能给所有者带来任何收益。伯爵夫人是

如此的宽宏大量，她只以平均每英亩二先令六便士的租金把土地

出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为伯爵家流血流汗的氏族成员，她把从

氏族那里非法霸占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二十九个大牧羊场，每个

牧羊场只住一家人，大部分都是英格兰的租佃雇农。到１８２１年，一

万五千个盖尔人已被十三万一千头羊所代替。

一部分被赶至沿海地区的原任居民武图以捕鱼为生，他们变

成了两栖动物，按一位英国作家的说法是一半生活在陆地上，一半

生活在水中，但是，陆地和水合起来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

西斯蒙第在其“社会概论”这部著作中关于对萨特伦德领地的

盖尔人的这种剥夺（而这种剥夺还成了苏格兰其他“大人”仿效的

榜样）作了如下的评论：

“大规模的占有领地不单单是英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查理大帝的整个

帝国，在整个西方，军事首领们都是篡夺整个整个的省份，并利用被征服的居

民，有时甚至利用自己的战友的劳动来为自己耕种土地。在九世纪和十世纪

时，曼恩、昂茹和普瓦图这三个地方，对它们的伯爵来说，与其说是公国，不如

说是三块辽阔的领地。在很多方面与苏格兰相似的瑞士，在当时就被划分为

几块领地。如果基堡、伦茨堡、哈布斯堡和格鲁尔等伯爵处于不列颠法律的保

护之下，他们也会达到像萨特伦德伯爵这样的地位。可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会表现出同样的改良倾向〈像斯泰福侯爵夫人那样〉，那时，为了给羊群让出

地方，阿尔卑斯山上就会是不止一个共和国应该消灭了。甚至德国最专制的

君主也不会让自己干出这类事情来。”３３３

洛克先生在为萨特伦德伯爵夫人辩护时（１８２０年）对这一点

作了如下的回答：

４７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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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正是在这个别的场合下必须有与其他一切场合所采用的原则

不同的例外呢？为什么土地占有者必须为了社会的利益以及为了只是同社会

本身有关的那些原因而牺牲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绝对权力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主就应当为了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殿下的虚假的慈善行为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呢？

到处以牛羊来代替人的不列颠贵族阶级，在不久的将来也同

样会被这些有益的动物所代替。

我们刚才所叙述的苏格兰“圈地”的过程，在英国是在十六、十

七和十八世纪发生的。还在十六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就曾对这一

点大鸣不平。在苏格兰，这个过程是在十九世纪初叶完成的；而在

爱尔兰，当时正是高潮。高贵的子爵帕麦斯顿本人不过是几年以前

才把人们从自己的爱尔兰领地上“圈出去”，并且用的就是上述的

方法。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

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

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

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在这不久以前发

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阶级为贵族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

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

作“封建所有制”３３４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在为所有权进行的

诉讼中，在资产阶级大发横财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对于有关财产的

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文件就作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在贵族阶

级发财致富的苏格兰，则作有利于贵族阶级的解释，而在两种场合

下，都充满着敌视人民的精神。

上述的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土耳其式的改革，至少可以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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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来证明是对的。但是，其他的苏格兰贵族还更进

了一步。在以羊代替人以后，他们紧接着又以野兽代替羊，而以狩

猎区代替牧场。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阿托尔公爵。

“在征服英国以后，诺曼诸王把英国的大片土地改变成森林；现在这里的

领主也是这样对付苏格兰高地的。”（罗·萨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１８４８

年版）３３５

为了要给阿托尔公爵的野兽和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羊腾出地

方而被赶走的那群人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他们被迫逃往何方呢？他

们在哪里找到了容身之处呢？

在北美利坚合众国。

英国雇佣奴肃制的反对者有权谴责黑人奴隶制：但是萨特伦

德公爵夫人、阿托尔公爵、曼彻斯特的棉纺大王们——决不可能！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９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６８７号，并摘要载于１８５３

年３月１２日“人民报”第４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６７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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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３３６

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８日星期五于伦敦

１月２６日“泰晤士报”上有一篇题为“自杀成风”的文章，发表

了如下见解：

“常常可以看到，在我国每当公开执行绞刑之后通常会立即发生许多自

杀事件，或不幸事故；这是处死某一著名罪犯对神经过敏病患者和神经衰弱

的人的强烈影响的结果。”

“泰晤士报”列举了一些事件来证实这种论断。其中一个事件

是：在设菲尔德有一个疯子，当他同另一些疯子谈过关于巴尔布尔

被处死的情形之后，就上吊自杀了。另一事件发生在一个十四岁的

男孩身上，他也是上吊自杀的。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大概也不会认为所举事实可以作为哪一

种说法的论据。这里简直是在公开歌颂刽子手，因为死刑被称赞为

社会的ｕｌｔｉｍａｒａｔｉｏ〔最后的手段〕，而这一切居然登载在一家“指

导性的报纸”的社论上。

“晨报”对“泰晤士报”的酷爱绞架和该报的血腥逻辑提出非常

尖锐而又恰当的批评，并附有下面一个在１８４９年四十三天内发生

的事件的很有趣的日志：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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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刑      杀人和自杀

米尔兰 ３月２０日…………… 汉纳·桑德耳斯 ３月２２日…………

莫·乔·牛顿 ３月２２日……………

普利 ３月２６日……………… 约·乔·格利森——在利

 物浦四次杀人 ３月２７日…………

斯密 ３月２７日………………

豪 ３月３１日………………… 在莱斯特杀人和自杀 ４月２日………

在巴特毒杀事件 ４月７日……………

威·贝利 ４月８日……………………

兰迪奇 ４月９日…………… 约·华德杀死了自己的

 母亲 ４月１３日……………………

萨位·托马斯 ４月１３日…… 亚德利 ４月１４日……………………

道克西杀死了父亲 ４月１４日………

约·贝利杀死了自己的

 两个孩子之后自杀了 ４月１７日…

约·格里菲思 ４月１８日…… 查理·奥弗顿 ４月１８日……………

约·拉什 ４月２１日………… 丹尼尔·霍姆斯登 ５月２日…………

这个统计表证明（“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不仅自杀

而且连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奇怪

的是，上述文章甚至没有拿出任何一个论据和前提来阐明它所宣

扬的野蛮理论。的确，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

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

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

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

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

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从抽象权利的观点看，只有一种刑

罚理论是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的，这就是康德的理论，特别是当黑

格尔用了一个更严谨的定义来表述它的时候。黑格尔说：

８７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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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罚是罪犯的权利。它是罪犯本身意志的行为。罪犯把违法说成是自

己的权利。他的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刑罚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对法的

肯定；这种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并且是他强加于自身的。３３７

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不是

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

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些观察问

题的本质，就会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

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

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

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

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这种把刑罚看成是罪犯个人

意志的结果的理论只不过是古代《ｊｕｓｔａｌｉｏｎｉｓ》〔“报复刑”〕——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思辨表现罢了。直截了当地说：

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

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比刽子手更好的自

卫手段，并通过“世界指导性的报纸”把自己的残酷宣称为“永恒的

法律”，这样的社会也实在是太美妙了。

阿·凯特勒先生在他的高超的科学著作“人和人的能力”３３８一

书中写道：

“有一种预算，是我们根据它有规律地进行开支的，这就是监狱费、拘留

所费、断头台费…… 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预计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数的方法

来预算出将会有多少人用自己亲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将有多少人进行

欺诈，将有多少人进行毒杀。”

凯特勒先生在１８２９年发表的对可能出现的罪行的估计，不仅

仅以惊人的准确性预算出了后来１８３０年在法国发生的犯罪行为

的总数，而且预算出了罪行的种类。凯特勒引用的下面这个

９７５死型。——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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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２—１８２４年间的统计数字证明，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国民犯

罪行为的平均数与其说决定于该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说决定

于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基本条件。美国和法国的一百

个被判刑的罪犯的情况是这样的：

 年 龄   费拉得尔菲亚 法 国

２１岁以下 １９  ………………………………   １９

２１岁到３０岁 ４４  …………………………   ３５

３０岁到４０岁 ２３  …………………………   ２３

４０岁以上 １４  ………………………………   ２３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

这样，如果说大量的犯罪行为从其数量和种类就会揭示出像

自然现象那样的规律性，或者如果说，照凯特勒的说法，“在两个领

域〈物理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哪一领域中动因非常合乎规律地导致

一定结果，这是很难断定的”，那末，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

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来为

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

理查·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１７９３年和１８５３年，三封信”

（１４０页）３３９的出版是哄动一时的事件之一。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

分考察了１７９３年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前的时期，由于作者公开和大

力地抨击了英国人对这个时代的陈旧的偏见，这一部分是值得称

赞的。科布顿先生证明，在革命战争中英国曾是侵略的一方。但是，

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独创的见解，实质上他只是重复英国过去

的最伟大的小品文作家、已故的威廉·科贝特下过的结论，而且要

逊色得多。另一部分虽然用经济学观点写成，却多少带有浪漫主义

的色彩。科布顿先生极力证明：关于路易－拿破仑企图入侵英国的臆

测是完全荒谬的，关于英国未设防的流言并没有现实的根据，而且

０８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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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言只是希望增加国家开支的人散布出来的。他根据什么来

证明路易－拿破仑对英国不怀一点敌意呢？他根据的就是拿破仑

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跟英国翻脸。他又根据什么来证明敌人不可

能侵入英国呢？照科布顿先生的说法，就是根据英国在八百年间没

有遭受过侵犯这一点。最后，他根据什么理由来证明关于国防情况

令人不满的叫嚷是纯粹自私自利的欺人之谈呢？他根据的就是最

高军事当局的声明：他们感到非常安全！

路易－拿破仑甚至在立法议会上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一个崇拜

者是如此地轻信他的真诚意愿与和平意愿，而现在他却十分意外

地发现以理查·科布顿先生就是这样的崇拜者。拿破仑的一贯维

护者——“先驱晨报”——发表了（在昨日那一号）一封信，这封信

是给科布顿先生的，而且大家确信是在波拿巴本人直接唆使下写

成的；萨托里的至高无上的英雄３４０在信中向我们担保，只有在女

王①遭到起来暴动的民主派的威胁因而需要他的二十万名

ｄéｃｅｍｂｒａｉｌｌａｒｄｓ，或呐喊者②的时候，他才会光临英国。但是，按“先

驱报”的意思，这个民主派不是别人，正是科布顿一伙人！

必须承认，仔细读过上述的小册子之后，我们自己也开始担

心，是不是会发生像侵犯大不列颠这样的事。科布顿先生不能算是

幸运的预言家。在废除谷物法之后，他旅行了大陆，甚至访问了俄

国；回国后他说，一切都很正常，暴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国人民

都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商业和工业活动，现在都给自己选择了一条

平静的、没有政治风暴、爆发和震荡的纯业务的发展道路。他的预

１８５死型。——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①

② ｄéｃｅｍｂｒａｉｌｌａｒｄｓ（ｄéｃｅｍｂｒｅ＋ｂｒａｉｌｌａｉｄｓ）直译是：“十二月会的呐喊者”；指波拿

巴的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编者注

即维多利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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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还未来得及传到大陆，整个欧洲就爆发了１８４８年革命，这在某

种程度上是对科布顿先生简短的预言的讽刺性的回答。在根本没

有和平的地方，他却说那里有和平。

如果认为曼彻斯特派的和平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那就大

错特错了。它只是把问题说成应当用商业方法代替打仗这种封建

方法，应当用资本代替大炮。和平协会昨天在曼彻斯特开了会，会

上几乎一致宣称，只要报刊停止它们对路易－拿破仑的统治进行

的令人讨厌的攻击而沉默下来，就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什么

侵犯英国安全的意图。在注意这篇声明的时候，使人感到非常奇怪

的是：下院通过了增加陆海军费用，竟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且没

有一个出席和平会议３４１的议员讲一句反对扩军提案的话。

在因议会延期召开而出现的政治沉寂的时期，报刊的注意力

集中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当前的改革方案和英格兰银行最近

关于贴现率的规定。

本月２４日“泰晤士报”向公众报道说，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草拟

中。关于改革方案的性质，从查理·伍德先生在哈里法克斯的竞选

演说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表示反对各选区一律平等的原则；

其次，从詹姆斯·格莱安在卡赖尔的演说也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

反对秘密投票；最后，根据下面流传的一种看法也可以看出，这种

看法就是：甚至约翰·罗素３４２在１８５２年２月开的极小的改良主义

药丸也是过于强烈和过于危险的。但是，还有一些迹象使人产生了

更大的怀疑。联合内阁的喉舌“经济学家”在１月２２日的这一期中

不仅肯定：

“我们的代议制的改革被列为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才是不久以前

的事情”，而且硬说“我们还没有从事立法活动的初步材料。选举权的扩大、

２８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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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化、调整、修改、保护和重新分配，这就是问题的各个方面，而其中每一方

面都需要深入考虑和认真研究…… 不能说我们有一部分国家活动家对所

有这些问题或其中若干问题缺乏应有的有用知识，不过他们的知识是偶然获

得的而不是经过一番功夫得来的，因而这些知识很杂乱、片面和不完全……

显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选出一个问题研究委员会来研究同这个问题直接或间

接有关的全部问题。”

这样，ｃｏｒａｍｐｕｂｌｉｃｏ〔当着全体人民，当着公众〕研究政治的任

务又摆在我们的玛土撒拉的内阁３４３面前了。皮尔的同僚、墨尔本的

同僚、坎宁的助手、老格雷的副手以及在利物浦勋爵手下或在格伦

维耳勋爵内阁里供职的人们，原来所有这些半个世纪前才开始自

己的活动的新手，都因为经验不足而不能向议会提出什么有关选

举改革的彻底的建议。看来，“经验随年岁而增加”这个旧谚语也得

被推翻了。“每日新闻”惊呼道：“各派老将的联盟的这种谦虚态度

可笑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同时它质问道：“你们的改革方案又在

哪里呢？”“晨报”回答说：

“我们的意见是，现在这次会议根本不会讨论任何改革法案。也许会试着

采用一些立法措施来防止贿选和惩罚贿选，对其他一些次要问题也可以采取

这种办法；也许会努力去清除在国内议会代表名额的分配中产生的缺点，不

过这种立法措施是不能称为新改革法案的。”

至于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规定，那末初期由于这些

规定而引起的混乱，现在已经平息了。实业家也和理论家们一样相

信，目前的繁荣景象不会再有大的中断或根本中止。但是，请读一

读“经济学家”的下面这段话吧：

“今年我国种植小麦的广大地区什么东西也没有长出来。在我国土壤肥

沃的广大区域有许多用来种植小麦的地方至今没有播种，某些已经播种的地

方情况也不妙，因为麦苗不是死了就是很不茁壮，要不就是遭了严重的虫灾，

以致这些地区的所有者的前景未必会比根本没有下种的好。要把全部用来种

３８５死型。——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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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小麦的面积重新翻耕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和矿井的开发而暂时推迟

了的危机无疑地将在歉收时发生。银行关于贴现率的规定只不过

是第一个不祥之兆罢了。１８４７年，英格兰银行曾十三次变更贴现

率。１８５３年这种措施将会有几十次。最后，我想向英国经济学家们

提个问题：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反对重商主义时曾证明：黄金的流入

和流出对国家没有什么意义，产品只是同产品交换，黄金像其他产

品一样也是产品，可是现在，同一个政治经济学在其生命终结的时

候又以极其恐慌的心情注视着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怎么会发生这

样的事呢？“经济学家”说：“银行必须通过自己的业务来达到的实

际目的，就是阻止资本输出。”但是，“经济学家”是否打算阻止棉织

品、生铁、毛织品和衣料的输出这样的资本输出呢？难道黄金不是

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吗？“经济学家”是不是在晚年也变成了

重商主义者呢？它是不是打算让外国资本自由输入而禁止英国资

本输出呢？它是不是希望废除文明的保护关税政策而恢复土耳其

式的保护关税政策呢？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政界里广泛流传

着一种说法，好像格莱斯顿先生与阿伯丁内阁的许多领导人物在

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且这位可尊敬的绅士的辞职可能会

是这些分歧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墨尔本勋爵政府的前任财政大臣

弗兰西斯·贝林先生也许就是格莱斯顿的继承人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９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８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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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防。——财政。——贵族的

死绝。——政局

１８５３年２月８日星期二于伦敦

“每日新闻”断言，政府现在正在认真地研究设立海防民军的

问题。

银行的报告说明，黄金的数量又减少了３６２０８４英镑。最近两

个星期内支出的黄金约１００００００英镑，其中一部分运往大陆，另一

部分铸成货币运往澳大利亚。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也在继续减

少（尽管英国的黄金大量流入法国），这表明私人已经开始在储藏

黄金，而这一点又清楚地说明：人们都不相信拿破仑政权能够持

久。

现在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特别是造船工人、采煤工人、工

厂工人和机械工人。这种要求是由普遍的繁荣引起的，而这种要求

不能看做是一种十分异常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农业工

人的组织得井井有条的罢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件。南

威尔特郡的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２先令，现在他们

一周的工资只有７先令。

根据中央户籍局局长的季度报告，去年从大不列颠迁往国外

的每天有１０００人；人口的增长数略有下降。与此同时，结婚的人数

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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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有显著的增加。

在最近两周内，由于墨尔本子爵和梯尔科奈尔伯爵以及牛津

伯爵的亡故，贵族中又有三家死绝。如果说有什么阶级是马尔萨斯

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的例外的话，那末这就是世袭贵

族阶级。就拿大不列颠的贵族和从男爵为例来说吧。目前，诺曼贵

族已经是绝无仅有；最初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从男爵留下的也不

多了。上院的绝大部分议员是在１７６０年被册封为贵族的。从男爵

的称号始于１６１１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

号的贵族，现今只剩下１３家了；在１６２５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贵

族，现在只剩下了３９家。这个规律的作用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威尼

斯贵族的异常迅速的死绝，尽管威尼斯贵族的所有的子孙，一降生

就被列为贵族。据阿姆洛的计算，在他那个时候，在威尼斯议会

享有表决权的贵族有２５００人３４４。到十八世纪初这种贵族只剩下

１５００人，而其中还包括了在这段时期补充进来的一些新的贵族。

伯尔尼最高评议会在１５８３年到１６５４年这段时间里曾经把４８７家

列入世袭贵族；其中在两个世纪之内死绝的有３９９家，到１７８３年，

剩下的只有１０８家。如果看看更占一些的历史时期，那末塔西佗

告诉我们，克罗狄乌斯帝王册封了整整新的一代贵族，《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ｓ

ｅｔｉａｍｑｕａｓ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ＣａｅｓａｒｌｅｇｅＣａｓｓｉａｅｔｐｒｉｎｃｅｐｓ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ｌｅｇｅ

Ｓａｅｎｉａｓｕｂｌｅｇｅｒｅ》〔“因为甚至执政官凯撒根据卡西乌斯法和元首

奥古斯都根据谢尼法补充册封的那些贵族也都死绝了”〕①从这些

事实可以看出，大自然并不珍惜世袭贵族，同时，可以大胆地断

言，如果不是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如果不是有人为地加以维持的

６８５ 卡·马 克 思

① 塔西佗“编年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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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那末英国的上院恐怕早已因自然死亡而绝灭了。现代生理学

认为，在高级动物中间，生殖力同神经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同脑髓

的增加成反比例。但是，谁也不敢说，英国贵族的死绝同脑髓的过

多有任何联系。

看来，那些预言“千年王国”的到来并且为它奠定了基础的政

党，现在，即还在下院开会之前，就认为它已经不存在了。２月４日

的“泰晤士报”说道：

“曼彻斯特派对阿伯丁勋爵的政府大发雷霆……而爱尔兰天主教和爱尔

兰社会主义（？）则把他们值得怀疑的热烈的赞扬献给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

生。”

“泰晤士报”使用的“爱尔兰社会主义”一词，显然是指关于保

障租佃者权利的宣传。我打算在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说明，现代

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

则是完全一致的３４５。其他报纸很少赞同刚刚引用的“泰晤士报”的

这篇文章的见解，这一点我们从“晨报”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假如我们认为爱尔兰人能够背叛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则，我们就

是轻视了他们。”

阿伯丁的报纸的盛怒，是由于“千年”内阁的希望完全破灭的

事实引起的。萨德勒先生和克奥先生是爱尔兰旅的公认的领

袖，——一个是在内阁中，另一个是在战场上。萨德勒先生是指导

者和操纵者，克奥先生是发言人。收买了这两个人，就可以指望控

制他们全体。但是，爱尔兰旅的成员被派到议会来担负着一项义

务，这就是：充当反对派，对任何一个不确立宗教上的完全平等和

不实现舍尔曼·克罗弗德关于爱尔兰租佃专权利法案３４６原则的政

７８５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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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保持独立。由此可见，“泰晤士报”所以对这些人发怒，是因为这

些人不愿意毁弃自己的诺言。克耳斯（米斯郡）的集会和宴会是使

它发怒的直接原因。分发出去的通知号召所有收到通知的人对“不

久前爱尔兰议会党团队伍中的逃跑现象”表示自己的不满；同时还

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决议。

内阁在爱尔兰旅身上打的主意落空了，这是事前就可以预料

到的；但是，爱尔兰各个党派的性质和立场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看

来不论是这些政党本身还是英国报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意识

到这些变化的深刻意义。主教们和绝大多数僧侣都赞同参加政府

的天主教议员的行为。卡尔洛的僧侣完全支持萨德勒先生，假如不

是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成员齐心协力的话，他是不会遭到失败

的。真正的天主教政党对这个分裂的看法，可以从法国的耶稣会全

欧机关报“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的一篇文章看出来。这

篇文章说：

“能够有充分根据地对克奥先生和萨德勒先生提出的唯一的指责，就是

他们让人家把他们同两个团体〈即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和宗教平等拥护者协

会〉牵扯在一起，这两个团体只有一个目的——使毁灭爱尔兰的无政府状态

合法化。”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在激怒中泄露了自己的秘

密：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达两个团体公开同主教和僧侣作对，而且这是发生

在主教和高级僧侣过去一向是人民和国民组织的最能得到信赖的领导者的

国家里。”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保障租佃者权利同

盟的拥护者偶尔出现在法国的话，那末“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

８８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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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是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放逐到凯恩①去的。合并取消派
３４７
的

鼓动纯粹是政治运动，因此天主教僧侣能够利用这个鼓动从英国

政府那里争取到一些让步，在这里爱尔兰人民只是神甫手中的工

具。保障租佃者权利的鼓动则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社会运动，这个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教会和爱尔兰革命政党之间发生彻底的破

裂，从而把人民从几百年以来使他们所做的全部努力和牺牲以及

他们的全部斗争化为乌有的宗教奴役下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郎卡郡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们和该郡的代表

本月３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聚会”。大会主席是乔治·威尔逊先

生。他只谈到商业和工业区的代表名额同农业区的代表名额不平

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

“在巴金汉、多尔塞特、威尔特、北安普顿和塞洛普这５个郡里，５２９２１名

选民选出了６３名议员，而拥有８９６６９名农村选民和８４６１２名城市选民即共

计１７４２８１名选民的郎卡郡和约克郡也只选出同样数目的议员。假如仅仅根

据选民数字按比例地选举议员的话，那末这５个郡只能得到１９个席位，而郎

卡郡按同样的代表比例，则有权得到２０７个席位。１２个大城市或城市选区

（把伦敦算作两个城市选区）拥有１９２０００名选民、３２６８２１８名居民和３８３０００

家住户，共选举２４名议员。同时，安多佛尔、巴金汉、契珀楠、考克茅斯、托特

涅斯、哈里季、洪尼顿、泰特福德、利明顿、马尔波罗、大马尔波罗和里士满共

有３５６９名选民、６７４３４名居民和１３７３家住户也同样选举２４名议员…… 即

使是最胆怯的改革家和最温和的人，大概也不会反对剥夺居民在５０００人以

下的小地方的代表权而给大选民区增加２０个以上的席位。”

议员米尔纳·基卜生先生谈论了国民教育和知识税的问题。

关于改革法案，在他的演说中只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关

９８５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

① 凯恩是南美法属圭那亚的行政中心。过去法国反动统治者经常把政治犯流放

到这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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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等的选区这一条的声明：

“这一条也许会成为一个重大的阶级问题。”

另一位议员布拉瑟顿先生说：

“目前，任何一个不规定平等分配代表名额的改革法案都不能令人满

意。”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议员布莱特先生、这位“曼彻斯特大

人物”中间的真正大人物的演说。他说：

“政府是由辉格党和皮尔派组成的联合政府…… 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

理由可以庆幸，以为我们的政府里已经有了能够致力于新的原则、执行新的

政策的人，有了广泛地开创事业而不需要全国各地所有的改革拥护者推动他

们的人。（喊声：“对！”）”

关于议会改革，布莱特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假如路易－拿破仑在法国实行像我们这样的代议制，假如他把所有的

代表席位都给了最拥戴波拿巴王朝的农村地区，而不允许巴黎、里昂、马赛选

举代表，那末所有的英国报刊都会对他在法国实行的这种虚伪的代表制度加

以谴责。（喊声：“对，对！”）…… 这里，郎卡郡，人口占英国的八分之一，征税

的财产占英国的十分之一，住户也占英国住户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开

始懂得了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个小障碍，

这就是秘密投票碰到的障碍。（喊声：“听啊，听啊！”）我读了约翰·罗素勋爵

在他竞选时发表的演说；大概，伦敦的选民们当时的情绪特别好，否则他们是

不会不反对他所说的‘反对任何秘密’的。看完这个演说后，我自言自语地说：

‘好，假如我是你的一个拥护者，我就会建议你带上“泰晤士报”编辑部的记者

参加内阁的最近一次会议。’（喊声：“对！”笑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论据，他声明说，‘他不认为，

可以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为什么不能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

要的制度呢？既然公开投票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制度，那末秘密投票也同样可

以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至少，秘密投票在马萨诸塞州（或许也在美国其他州

里）已经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同时，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很了解，他在卡赖

０９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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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两三千居民面前讲的话是多么缺乏根据。那一天下着雨，我猜想，听众们在

雨伞底下是不能十分仔细地斟酌他所提出的论据的。

布莱特先生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说：“我们不应当忘记，英国从１６８８年革

命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内获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在工业和商业阶级反对

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勇敢的斗争中取得的。我们应当继续这种

冲突，伟大的事业还有待于完成。（掌声，喊声：“对，对！”）”

一致通过的决议写道：

“大会号召同郎卡郡有联系的自由派代表们把自己看成一个以促进有利

于议会改革的任何措施为己任的委员会，以便保证郎卡郡的代表名额能够增

加得同该郡的人口、工业、财产和文化相适应。”

在这个大会上，曼彻斯特派又重复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工业

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泄露了他们的政

策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他们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

权，并且严格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所有有关秘密投

票、国民教育、知识税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修辞性质的点缀。他们

认真提出的唯一的目标就是选区的平等，至少这是作为通过决议

的基础和加给代表们以相应的义务的唯一的一条。为什么？在选

区平等的情况下，城市的利益就会压倒农村的利益，资产阶级就能

把下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曼彻斯特派能够获得选区的平等，而

又能避免对宪章派作重大的让步，那末后者碰到的就将不再是两

个互相竞争的、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力图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去的

敌人，而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大军，他们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抵

制人民的要求。这样，就会在一个时期内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

政治方面建立起资本的无限统治。

对于联合内阁来说，那些在克耳斯和曼彻斯特对上届政府所

作的热烈的赞扬可以说是一个不吉之兆。议员鲁卡斯先生在克耳

１９５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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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声称说：

“在租佃者权利的反对者当中，没有比兰斯唐侯爵、帕麦斯顿勋爵、悉尼

·赫伯特等人更坚决的了…… 辉格党的内阁和格莱安的支持者不是对租

佃者问题经常发表敌意的怨言吗？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托利党的官方代

表；让每一个读过由各个党派提出的提案的人说句良心话：得比内阁在这个

问题上的行为是不是比辉格党更诚实一千倍？”

米尔纳·基卜生在曼彻斯特的大会上发表声明说：

“即使上届内阁的预算案整个说来非常糟糕，它在将来的政策方面总还

有一些好的迹象。（喊声：“对，对！”）上届财政大臣至少是打开了局面。我指的

是茶叶税。据我听到的可靠的消息说，上届政府曾经打算废除广告税。”

布莱特先生的赞扬更进一步：

“在所得税问题上，上届政府做的是很大胆的。从占有英国很大一部分不

动产和地产的农村贵族方面提出和支持一个规定不动产的税率和商业收入

以及其他非固定收入的税率不同的草案，这是一个我们不应当加以忽略的步

骤，在我们的地区是应当欢迎这个步骤的。而迪斯累里先生还提到了一点，应

当说，为此我向他表示感谢。在他报告预算案的前言中，在使他遭到最终失败

的那天夜里同所有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力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舌战的演说中，

他谈到了遗产税（而所谓遗产税，按我们的理解，包括动产继承税和遗产印花

税），他认为这些税是需要加以整顿的。（热烈的掌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８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９９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９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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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１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意大利传来的革命消息，突然打破了伦敦很久以来普遍存

在的、在天然的浓雾复盖下的政治上的消沉气氛。根据电报得知：

本月６日在米兰爆发了起义；散发了两份传单，一份由马志尼署

名，另一份由科苏特署名，传单号召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人站到

革命者方面来；起初起义曾经被镇压下去，但随后又重新爆发起

来；驻守军火库的奥地利人被全部歼灭，等等；米兰的城门已经关

闭。不错，法国政府的报纸发表了本月８日来自伯尔尼和本月９日

来自都灵的两则补充消息，消息说起义在７日已被彻底镇压下去。

但是意大利的朋友们却认为，英国外交部接连两天都没有获得任

何直接的情报，这是一个吉兆。

巴黎传说皮萨、鲁卡和其他一些城市都处在巨大的骚动中。

在都灵，内阁在接到奥地利领事的通知以后，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伦巴第的局势。最早的消息传到伦敦是２月９日，这一天恰好

是１８４９年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纪念日３４８，是１６４９年查理一世

被处死的日子，也是１６８９年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的日子，这真是一

个巧合。

假如不能有几个奥地利团的兵力转到革命方面来，那末目前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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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米兰起义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最近我会接到一些从都灵寄来

的私人信件，也许，这些信件会使我有可能对所发生的一切作详细

的报告。

关于不久前路易－拿破仑恩赐的大赦的性质，报刊上发表了

法国流亡者的一些评论。维克多·福萨德（过去的军官）在布鲁塞

尔的“民族报”３４９上声明说，他在赦免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感

到惊奇；其实，当五个月之前从阿尔及利亚逃跑的时候，他就已经

自己赦免了自己。

“通报”最初报道说，有三千名流放者被赦免，只有大约一千二

百名公民不受法律保护。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同一家有威望的报

纸又报道说，被赦免的有四千三百一十二人；这就是说，路易－拿

破仑实际上赦免的人数比过去被他判罪的全部人数还多一百人！

仅巴黎和塞纳省被流放的人就达四千人，其中获赦免的只有二百

二十六人。埃罗省被流放的有二千六百一十一人，其中被赦免的有

二百二十九人。涅夫勒被流放的有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其中有一千

一百人是平均有三个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他们被赦免的有一百八

十人。在瓦尔省的二千一百八十一名流放者中被放回的有六百八

十七人。在被流放到凯恩去的一千二百名共和党人当中，被赦免的

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是已经从这个服苦役的移民区逃跑的人。流

放到阿尔及利亚而现在被放回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个数目是根

本没有办法同被押解到整个非洲去的大批人的人数相比的。这个

数字据估计共达一万二千人。现在居住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和

西班牙的流亡者，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全部都没有获得赦免。另

一方面，被赦免的名单上包括很多从来没有离开法国或者在很久

以前已经被允许回国的人；不但如此，甚至有些人的名字，在名

４９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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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上出现好几次。而最荒唐的是，名单上还有很多谁都知道已经在

１２月的血腥ｂａｔｔｕｅｓ〔围剿〕中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昨天，议会又召开了会议。在上院演出了一场戏，这可以算是

“千年”内阁的未来活动的一个应有的序幕。得比伯爵质问阿伯丁

伯爵，政府打算提出什么措施提交议会审议。后者回答说，他早先

已经说明过自己的原则，再重复一遍是不必要的，而在向下院宣布

这些原则之前，在这里再作进一步的说明是过早的。接着是一场十

分奇妙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得比伯爵的话一句接一句，而阿伯

丁伯爵只是意味深长地不住地点头。

得比伯爵：“我想请问勋爵阁下：在这次会议期间，他打算向上院提出什

么样的措施？”

哑场几秒钟；勋爵阁下并未起座。

得比伯爵：“也许，沉默就是意味着没有措施？”（笑声）

阿伯丁伯爵嘟囔了一句什么，谁也没有听清。

得比伯爵：“我是否可以请问一下，向上院将要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没有任何回答。

议长提议休会，上院通过了休会的决定。

假如我们从上院转到“忠于女王陛下的下院”的话，那末我们

也许不能不同意：阿伯丁伯爵用他的沉默阐述内阁的纲领，比约翰

·罗素勋爵昨天晚上用冗长而费解的演说阐述得要清楚得多。罗

素的演说可以简单地归纳如下：“重要的不是措施而是人”；把所有

应由议会审议的问题的解决推迟一年，而在此期间，女王陛下的大

臣们的薪俸将按时发给。约翰·罗素勋爵大致用下面的话表达了

政府的这个意图：

“至于应当加以确定的陆军、海军和炮兵的人员数目，那将不会超过圣诞

节前所确定的数字。至于预算中各个支出项目的数额，它们将比去年的预算

５９５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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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增加…… 将提出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加拿大立法机关将有权使用

加拿大的后备教会基金…… 商业大臣将提出关于领港员问题的法案……

 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权利限制将要废除…… 将提出有关教育的提

案。我还不能肯定，我将以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在这方面提出的草案的范围

究竟有多么广泛。这个草案包括有关贫苦阶级的教育的措施，以及关于牛津

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建议…… 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将要废除…… 将

提出有关减轻对犯罪行为的惩罚的制度的法律草案…… 在复活节之后，财

政大臣将立即或尽快地提出本年度的财政草案…… 最近几天，上院议长将

说明他准备提出的有关修正法律的措施…… 爱尔兰事务大臣准备几天后

提出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提案，该委员会将负责研究关于爱尔兰的大地主

和租佃者的一个法律草案…… 大臣们将尽全力来重新规定今年的所得税，

而不必再进行任何讨论和辩论。”

关于议会改革，约翰·罗素勋爵声明说，它可能成为下届会议

的讨论题目。这就是说，目前不会提出任何改革法案。并且，小约

翰还竭尽全力否定这样一种设想：似乎他曾在什么时候答应提出

比他在上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法案３５０更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代议

制的草案。他甚至由于把这种诺言硬加在他的身上感到生气。他

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他甚至不能担保，他打

算在下届会议上提出的法案能像１８５２年的法案那样全面。关于贿

赂和舞弊行为，他说：

“关于进一步制止贿赂和舞弊行为的措施是否必要，我认为最好等一等

再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只想指出一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简直无法形容下院对顶点约翰
３５１
的这篇演说的反应多么冷淡

和多么感到惊奇，很难断定，究竟是他的朋友大惑不解还是他的

敌人的幸灾乐祸占主要地位。但是，看来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篇演

说彻底推翻了卢克莱修的关于《ｎｉｌｄｅｎｉｈｉｌｏｆｉｔ》〔“无中不能生

６９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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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①的学说。至少约翰勋爵是从无中生出了一种东西，这就是一

篇冗长的、枯燥无味的演说。

原来以为，内阁是把自己的生存同新的所得税税额和新的改

革法案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但结果是：关于所得税，建议以现

有的形式继续保留一年。关于改革法案（甚至是在辉格党所规定的

限度内的改革法案）则宣布说，大臣们只有在他们继任一年的条件

下才准备提出。总的来说，除了改革法案以外，这些都是上届罗素

内阁的纲领的再版。甚至预算草案的讨论都要推到复活节以后，这

样，大臣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领到一季的薪俸。

关于部分改革的提案几乎完全是从迪斯累里先生的纲领中抄

来的。例如，修正法律、废除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关于领港员

问题的法案、设立租佃者权利问题委员会等等。属于现任内阁自己

的条款只有设想中的教育改革（这个改革的规模，根据约翰勋爵自

己告诉我们的话来看，不会比他本人更大）和废除对于拉约涅尔·

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法律限制。赋予这个犹太高利贷者（大家都知

道，他是波拿巴所发动的政变的同谋者之一）以选举权，是否就能

使英国人民得到很大的满足，那是值得怀疑的。

由在最近的大选中遭到完全失败的两个政党的代表组成的内

阁的这种无耻行径，除了下面这个原因之外，是很难用别的理由来

解释的，这就是：任何新的改革法案都会要求解散现在的下院，而

下院的大多数却牢牢抓住他们的议员席位不放，因为这些席位是

他们高价买来的，是靠微不足道的多数选票获得的。

“泰晤士报”试图用来安慰读者的办法可以说是最妙不过的

７９５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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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下届会议，——这个期限比明天要更肯定得多，因为明天不仅取决于意

志，而且取决于办事拖拉的人的生命。而只要世界不毁灭，下届会议却一定会

到来。既然如此，我们就把整个议会改革问题推迟到下届会议召开时再谈，而

让内阁安静一年吧！”

至于谈到我的看法，我认为，在目前社会舆论消极冷淡的情况

下，“在贵族联合内阁的冰冷气氛的笼罩下”，改革法案不由大臣们

赏赐给人民，这对人民来说倒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应当忘记，阿

伯丁勋爵曾经是托利党内阁的成员，这个内阁在１８３０年曾经拒绝

同意改革方面的任何一个步骤。全国性的改革必须通过全国性的

宣传运动来实现，而不能依靠阿伯丁阁下的恩赐。

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件事：上星期一，全国保护不列颠工业和

资本协会３５２的总委员会在里士满公爵主持下在南海公司大厦召开

了一个专门会议，会上该协会通过了解散协会的明智的决议。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０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

论坛报”

８９５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

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迪斯累里的演说。

——拿破仑的遗嘱

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２日星期二于伦敦

来自施土尔威森堡①的电报报告了如下的消息：

“本月１８日下午一时，沿维也纳城堡散步的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突然遇

刺，行刺者是一个名叫拉斯洛·李伯尼的匈牙利的裁缝帮工、原维也纳的骠

骑兵。行刺者用短剑刺伤了皇帝。侍卫官奥当奈尔伯爵拦住了行刺者。弗兰

茨－约瑟夫脑后被刺伤。这个二十一岁的匈牙利人被侍卫官用马刀砍倒在地

上，并当场被捕。”

据另外一种传说，行刺者使用的武器是火枪。

在匈牙利，最近刚刚揭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旨在推翻奥地利

的统治的密谋案。

“维也纳日报”发表了几份军事法庭关于三十九人案件的判决

书，这些人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们曾经同汉堡的科苏特和卢施萨克

共同策划密谋。

９９５

① 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米兰的革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拉德茨基立即颁布命令断

绝同皮蒙特和瑞士的一切来往。也许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你们已经

得到从意大利传到英国来的点滴消息。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米兰

事件的一个特征。

拉德茨基元帅的助手斯特拉索尔多伯爵在他本月６日发布的

第一道命令中坦率地承认，大多数的居民完全没有参加这次起义，

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他宣布米兰实行特别戒严。在随后发布的、

带有“２月９日于维罗那”字样的公告中，拉德茨基推翻了他的部

下的声明，力图利用起义的事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除了显然

属于奥地利党的人之外，他对所有的人都外以大量罚款，把这些钱

拿来给卫戍部队用。他在本月１１日的公告中说，“大多数居民，除

了少数值得赞扬的例外，都不愿服从帝国政府”，他命令所有的司

法机关即军事法庭没收所有同谋者的财产，而他给同谋下的定义

是：

《Ｃｈｅｔａｌ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ｔ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ａｓｅｍｐｌｉｃｉｍｅｎｔｅｎｅｌｌａ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ｅ

ｄｅｌｌａ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ａｃｕｉｏｇｎｕｍｏèｔｅｎｕｔｏ》．〔“拒绝告密本身就是同

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告密的义务。”〕

根据这个理由，他可以拿６日发生起义，而５日居民没有告密

为借口，立即把整个米兰没收。谁不愿作哈布斯堡王朝的间谍和密

探，克罗亚特兵３５３就可以依法加以外置。一句话，拉德茨基宣布了

一个新的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制度。

米兰起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欧洲大陆革命危机逼近

的信号。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它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

行动。这些手中只有短刀作为武器的少数无产者，竟敢于向卫戍

部队和驻扎在四周的四万名欧洲精锐之师这样的强敌发动进攻；

００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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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财神的子孙们却在自己的民族饱受凌辱和

蹂躏、流着鲜血和眼泪的时刻，沉缅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生活。

但是，把这次起义当作马志尼的种种不朽的密谋的最后结局来看，

当作他针对着法国人民而发表的种种言过其实的宣言和盛气凌人

的说教的最后结局来看，其结果却未免太可怜了。不过，我们只希

望这种像法国人所说的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ｓéｅｓ〔即兴的革命〕能

够从此结束。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

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

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

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召已经不够了。

科苏特利用一个机会，公开地完全否认自己同起义的联系以及以

他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但是，他在事后要求大家承认他作为一个政

治家比他的朋友马志尼高明，这一点看来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先

驱”就这一点写道：

“我们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我们的读者，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是科苏特

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目前不在英国。”

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科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就科苏特

先生和阿哥斯提尼先生的种种否认写道：

“有人怀疑他们是在坐观起义的成败，准备或者分沾成功的荣誉，或者推

脱失败的责任。”

前匈牙利大臣贝·瑟美列在致“纪事晨报”编辑的信中抗议

“科苏特非法盗用匈牙利的名义”，他说：

“谁想要对作为国家活动家的科苏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就应当仔细研

究一下最近一次匈牙利革命的历史；谁想要了解他作为一个密谋家的才能，

他就应当回顾一下去年的不幸的汉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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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虽败犹胜。这一点，从米兰的 éｃｈａｕｆｆｏｕｒéｅ〔盲目举动；有

勇无谋的行动〕在大陆各国的统治者中间引起的恐怖就可以清楚

地看到。这个事件使他们大为震惊。只要读一读下面这封发表在

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的信就可以知道了：

“柏林２月１５日讯：米兰事件在这里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消息

的电报是本月９日传到国王那里的，那时正是宫廷舞会进行得最热烈的时

候。当时国王立即宣布说，运动是同一个有深刻根源的密谋相联系的，这个密

谋的枝桠遍布各地。他说，面对着这个革命运动，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建立紧

密的联盟…… 一位高级官员喊道：‘也许，我们不得不在波河上保卫普鲁士

王国了’。”

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以至于在柏林逮捕了大约二十

个居民，对米兰事件的“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次逮捕的唯一理由。极

端保皇主义的报纸“新普鲁士报”就因刊登了科苏特所写的一份文

件而被没收。１３日，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向上院提出了一个匆匆

拟定的法案，这个法案授权政府没收所有一切不是在普鲁士出版

的报纸和书刊。在维也纳，逮捕和家宅搜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

象。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立即开始了会谈，以便就政治流亡者问

题向英国政府提出共同的抗议。请看，所谓的欧洲“列强”是多么脆

弱，多么无力！革命地震的预报刚刚发出，他们就感到欧洲所有的

王位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虽然他们在自己周围布满了军队、绞

架和监狱，他们却在被他们称之为“少数被人收买的恶棍的暴乱”

面前发抖了。

“已经恢复平静”。是的，是恢复平静了。但这是在暴风雨的第

一次爆发之后和它的第二次强劲的冲击之前出现的不祥的、可怕

的平静。

让我们从大陆上的暴风骤雨的场面转到风平浪静的英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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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看来，似乎小顶点约翰的精神主宰着官方世界的一切领域；似

乎整个民族也像统治它的那些人一样变得麻木不仁了。甚至“泰晤

士报”也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这也许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这也许是大火之前的烟雾…… 目前时

期的特点就是阴郁沉闷。”

议会恢复活动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联合内阁的最富有戏剧

性的和唯一引人注意的行动，还是阿伯丁勋爵的三鞠躬。关于约翰

勋爵的纲领给他的敌人留下的印象，可以根据他的朋友的议论作

出最好的判断。

“泰晤士报”说：“约翰·罗素勋爵发表了演说：他的演说还不如一个普通

的拍卖商在拍卖旧家具、残货或小店铺用品之前的那一套兜揽生意的活动听

…… 对约翰·罗素勋爵的演说的反应十分冷淡。”

众所周知，由于有更迫切地需要立法者处理的更加紧要的实

际改革，新的改革法案被搁置下来了。目前，已经有实例可以说明，

在实现改革的工具即议会本身尚未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些改革会

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２月１４日，克兰沃斯勋爵在上院说明了他的法律改革的纲

领。他的冗长的、枯燥无味的、含糊不清的演说的一大部分，是

列举了人们期待他做而他还不准备做的那些事情。他为自己辩解

说，他在羊毛口袋３５４上总共才坐了七个星期。但是，正如“泰晤士

报”指出的，“克兰沃斯勋爵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六十三年，在

六十三年中他当了三十七年律师”。依据道地的辉格党精神，他从

以往的细小的法律改革所获得的比较大的成就当中得出了一个结

论：如果继续以过去同样的热忱实行改革，就会违反一切谦虚的

规则。按照道地的贵族精神，他避免涉及教会法，因为“这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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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利益完全相违背”。这些利益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使社会

蒙受损失。在克兰沃斯勋爵所准备的措施中只有下面两项多少还

有点意义。第一是“关于简化转卖土地的手续的法案”，这个法案的

主要特点是，它使转卖土地更加困难，它增加了这方面的费用和技

术上的障碍，而同时却并不减少拖延现象和简化转卖财产的复杂

手续。第二是关于成立整理规章法３５５的委员会的提案，该委员会的

全部功绩将是编纂出全部四十大本规章的索引。一个可怜的少女

可以在忏悔神甫面前为自己辩护说，她虽然的确是生了一个孩子，

但这个孩子非常小。毫无疑问，克兰沃斯勋爵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

为自己的措施辩护，以抵御法律改革的最顽固的反对者的攻击。

由本月１８日迪斯累里先生就英法关系问题向内阁提出的质

问而引起的辩论，是到现在为止下院中唯一有趣的辩论。迪斯累里

从普瓦提埃和阿津库尔３５６讲起，一直讲到卡赖尔的竞选运动和在

哈里法克斯的圣职大厅里的演说。他的目的是要指责对拿破仑第

三作无礼的批评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迪斯

累里竟然出面为他所领导的政治派别的世仇波拿巴分子辩护，这

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老托利党的彻底的瓦解。他不可能再用比

为法国现在的制度辩护更恰当的方式来开始自己的反对党活动

了。我们只要对他的演说的这一部分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明

显地看出它的软弱性。

当他企图说明公众对于英法关系的现状感到不安的原因时，

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在他本人执政时开始的大规模的军备活动，是

这种不安的主要来源。尽管如此，他还是力图证明，增加和改进大

不列颠的国防手段的唯一理由是由于现代科学运用于军事艺术而

引起的那些巨大变化。他宣称，权威人士很久以前就已经承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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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采取这种措施。１８４０年在梯也尔先生内阁时期，罗伯特·皮尔

爵士的政府曾经作了一些努力，其目的是至少为在国防方面实行

新的制度打下基础，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在１８４８年大陆上爆

发革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得有机会又把社会舆论引向它所希望

的有关国防的问题上去。但这次还是没有得到结果。只是在他和

他的同僚应召领导政府的时候，国防的问题才最终成熟。他们当时

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如下：

（１）成立了民军。

（２）整编了炮兵。

（３）采取了充分巩固国家的军火库和沿海某些重要据点的措施。

（４）提出了为海军补征五千名水兵和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提

案。

（５）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原有的实力；建立一支由十五到二十艘战列

舰以及相当数量的巡航舰和较小的船只组成的拉芒什海峡舰队。

从所有这些来看，迪斯累里所证明的和他所想要证明的恰好

相反。当叙利亚问题和塔希提岛问题使同路易－菲力浦的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的时候
３５７
，政府没有能够增

加军备，当革命在整个大陆蔓延开来并且似乎已经威协到不列颠

的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一

点直到现在才成为可能，为什么恰好是迪斯累里先生的政府做了

这件事呢？这是因为拿破仑第三的行动使人们有理由比过去，比

１８１５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英国的安危。此外，科布顿先

生说得很对：

“所计划的海军力量的增加不在于增加蒸汽机的数量，而在于增加人员；

但从帆力舰过渡到蒸汽舰并不需要增加水手的数量，而是恰恰相反。”

迪斯累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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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存在着一个军人政府，这是所以设想同法国的关系可能破裂的第

二个原因。但是，如果军队渴望战争，那末这是因为它们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

不巩固。而法国现在所以为军队所控制，并不是因为军事野心家掌握了军队，

而是因为公民担心自己的安全。”

迪斯累里先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问题是在于：军队感到在自

己国家中的地位巩固这种情况将维持多久；整个民族被迫对一个

人数不多的公民阶级的利己主义的不安情绪让步，对军事专制（它

归根到底不过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工具）的现代恐怖制度屈服，这

种情况将维持多久。

迪斯累里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

“我们国家里对今天法国的统治者的极大的成见…… 人们抱定这样一

种见解：他取得政权后已经取消了在我国受到极大尊重的议会宪法，取缔了

出版自由。”

但是，迪斯累里并没有能够举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种成见。他

自己也说：“要对法国政治作出自己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即使英国人民不像迪斯累里先生那样深知法国政治的

秘密，他们的单纯而健全的思想也会告诉他们，当自己的国库因为

疯狂的浪费和挥霍而枯竭的时候，那个既不受议会管辖、也不受报

刊监督的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也就正是可能对英国实行海盗式袭

击的人。

其次，迪斯累里先生举例证明波拿巴和前届政府之间的诚意

协商对于维护和平起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他举了下列一些例子：

在法国和瑞士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问题上、在开放南美河流自由

通航问题上、在普鲁士－纽沙特尔问题上，在强迫美国参加签订不

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时期，在就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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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东采取联合行动时期，在改变关于希腊王位继承次序的条约

时期，以及在突尼斯问题上实行友好合作时期，等等。３５８这使我不

禁想起法国秋序党的一个代表在１８５１年１１月底关于拿破仑和议

会多数派之间的诚意协商的演说，据说这种协定使议会有可能很

容易地解决关于选举权、联合和出版等问题。但两天之后却发生了

改变。

迪斯累里演说的这一部分软弱无力，矛盾百出，但是他演说的

末尾对联合内阁所作的攻击却十分精彩。

他在演说的末尾说道：“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现在不能不作这样

的分析。这个理由我是在这个议院的各政党的现状中发现的。目前的状况是

十分特殊的。现在我们有一个保守的内阁，同时我们又有一个保守的反对党。

（掌声）关于伟大的自由党，我怎么也找不到。（掌声）辉格党和它们伟大的传

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又一次掌声）

我想问问，激进派的青春的活力，它那过分乐观的期待，它那巨大的希望又到

什么地方去了呢？我担心，当它一从青年时代所常有的那种由于热情奔放和

阅历太少而形成的梦幻中苏醒过来时，它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已被利用过并且

已被抛弃的无用之物。（掌声）利用时毫不留情，抛弃时毫不客气。（掌声）激进

派在哪里？在这个议院里是否还有一个人自称为激进派呢？（喊声：“听啊，听

啊！”）一个人也没有。他害怕人们会抓住他，把他变成保守党的大臣。（哄然

大笑）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可笑的情况呢？造成这种非常不幸的政治局面的

奥妙何在呢？我认为，为了说明目前的事态，我有必要去求助于那个取之不

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库，这个武库就是海军首席大臣〈格莱安〉。也许议院还记

得这样一件事：大约两年前，海军首席大臣曾经按照他的习惯奉送给我们一

个政治信条（他的演说中是有很多这种信条的）。他声明说：‘我是站在进步

的基础上的。’先生们，当时我就想：如果进步可以站在上面，那它该是一种

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大笑和掌声）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演说者一时的失言。

但是，请原谅我这一度在我头脑中闪过的怀疑吧。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经

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在目前已经施行起来的制度。因为我们现在的内阁是一

个进步的内阁，所以一切就都站在那里没有动。（掌声）‘改革’这个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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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再也听不到了，已经再也没有改革内阁，而只有进步内阁了，在这个内阁

里，每一位阁员都决定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切困难问题都被搁置一旁，一切不

能达成协议的问题都被变成了尚待商榷的问题。”

迪斯累里的对手们是没有很多话可以反驳的。只有“取之不尽

的政治手腕的武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至少

在这样一个方面还保持了体面：他没有完全收回那些被说成是他

的过失的、对路易－拿破仑的侮辱性的言词。

约翰·罗素勋爵指责迪斯累里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变成了党派

之争，并劝导反对党说，

“在去年的种种纠纷和冲突之后，如果能有一个哪怕是短期的和平进步

而避免各种重大的激烈的党派之争，那将是国家之大幸。”

辩论的结果，用于海军的全部开支将被议院通过。但可以使拿

破仑放心的是：这一切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只是满足科学上

的需要。Ｓｕａｖｉｔｅｒｉｎｍｏｄｏ，ｆｏｒｔｉｔｅｒｉｎｒｅ〔方式温和，实质强硬〕①。

在上星期四上午，皇家律师出席了大主教法庭，以外交大臣的

名义要求约·多德森爵士把档案中的拿破仑·波拿巴的遗嘱的原

本及补充指令交给法国政府。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如果路易－

拿破仑愿意打开这个遗嘱，并打算实现它，那末这个遗嘱很可能会

成为现代的潘多拉的盒子３５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１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

日论坛报”

８０６ 卡·马 克 思

① 同俄国谚语：“嘴甜手辣”差不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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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

工作日的斗争。——饿死３６０

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５日星期五于伦敦

本周的议会辩论是不大令人感觉兴趣的。２２日在下院，斯普

纳先生提出一项取消梅努特神学院津贴３６１的议案，斯科菲尔德先

生又提出一项“废除由国家负担教会或宗教事宜的任何开支的全

部现行条例”的修正案。斯普纳的提案以一百九十二票对一百六十

二票被否决。斯科菲尔德的修正案要等到下星期三才讨论；可是这

个修正案也有可能根本撤回。在关于梅努特的所有讨论中，值得注

意的只有“爱尔兰旅”的达菲先生的发言，他说，在他看来，

“要说美国总统或法国新皇帝会乐于恢复他们的国家同爱尔兰僧侣之间

的联系，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昨晚的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他的“废除对

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这一提案以二十九

票的多数被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又一次在下院获得了解决，但是

毫无疑问，它在上院还是要成为悬案的。

高利贷精神早已统治了不列颠议会，而犹太人却不准进入下

院，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尤其是当犹太人已经有资格被选举担任一

切地方公职的时候，不准他们进入下院就更加荒谬了。但是，“顶

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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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约翰”没有提出他曾经向英国广大人民许诺的那个消除他们的

无权状态的改革法案，而只是提出废除对拉约涅尔·路特希尔德

男爵的权利限制的议案，这件事倒是完全符合他这个人和他的时

代的特点的。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情多么

不感兴趣：在整个大不列颠，没有一个地方向议会提出一封要求准

许犹太人进入议会的请愿书。小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说揭穿了

这场可怜的改革滑稽剧的全部秘密：

“说实在的，议会管的只是勋爵阁下的私事。（高声喝采）勋爵阁下是同一

位犹太人一起被选为伦敦的代表的，（喝采声）他并且起誓每年要提出一个有

利于犹太人的法案。（喊声：“对！”）毫无疑问；路特希尔德男爵是一个很有钱

的人，但这丝毫也不能使他有权利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特别是当人们想到

他这些财产是如何得来的时候。（政府党席位上发出“对，对！”和“哦，哦！”的

喊声）昨天我刚刚从报上读到，路特希尔德银行同意在有可靠保证的条件下

以百分之九的利息贷给希腊一笔款项。（喊声：“听啊！”）利息这样高，难怪路

特希尔德银行大发横财。（喊声：“听啊！”）商业大臣曾经谈到压制报刊的问

题。其实，谁也没有像路特希尔德银行这样厉害地、用贷款帮助专制国家的手

段来压制欧洲的自由了。（喊声：“对，对！”）可是，即使男爵具有的美德像他的

财产一样多，我们也还是有理由期望在下院中代表由一切反对前任内阁的政

派领袖组成的政府讲话的勋爵阁下，能够提出比今天所讨论的更重要的措

施。”

对选举抗议书的审查工作已经开始了。坎特布里和郎卡斯特

的选举，已被宣布无效，因为情况证实了某一阶级选民的习以为常

的受贿行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案件都将通过妥协暗中

了结。

“每日新闻”写道：“很明显，那些使改革法案的意图化为乌有并在本届议

会中重新取得优势的特权阶级，是非常害怕完全的彻底的揭发的。”

本月２１日，约翰·罗素勋爵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的继

０１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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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克拉伦登勋爵宣誓就职。约翰勋爵是第一个没有任何官职而

参加内阁的下院议员。他现在只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幕僚，没有官

职，也没有薪俸。可是，凯利先生已经宣布，对于可怜的约翰没有薪

俸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将提出一项提案来加以补救。外交大臣一职

在目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德意志联邦议会突然决定要求大不

列颠把一切政治流亡者驱逐出境，而奥地利人则提议把我们全部

装上轮船，送到太平洋南部的一个荒岛上去。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已经指出过，保障爱尔兰租佃者权利

的运动，不管它现在的领袖们的观点和意愿如何，很可能有一天会

变成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①。我指出了上层僧侣已经开始对同盟②

采取敌对的立场。从那时起，舞台上又出现了一种把运动朝这个方

向推进的力量。北爱尔兰的地主竭力要使他们的租佃者相信，保障

租佃者权利同盟和保卫天主教徒协会是同样的东西，他们正假借

反对天主教的传播为名，努力组织力量来对付这个同盟。

爱尔兰地主就是这样号召他们的租佃者反对天主教僧侣的，

而另一方面，英国新教僧侣则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工厂老板。英国工

业无产阶级以双倍的力量重新展开了长期以来的争取十小时工作

日、废除厂内店铺和实物工资制［ｔｒｕｃｋａｎｄｓｈｏｐｐ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的

斗争。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在已经接到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请愿书的

下院提出来，因此，在以后的文章里，我将有机会详细地谈谈那些

惯于把报纸和议会讲坛变成散布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的传

声筒的暴虐的工厂主所使用的种种残酷而卑鄙的手段。这里我们

只需提起这样一件事情：从１８０２年起，英国工人就不断地为争取

１１６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

①

② 指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译者注

见本卷第５８９页。——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从法律上限制工厂工作日而斗争，直到１８４７年通过了有名的约翰

·菲尔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工厂中强迫女工和童

工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但是自由主义的大工厂主们很快就看出

这一法案为在工厂实行轮班工作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１８４９

年，有人向高等控诉院提出控诉，法官的判决是：实行童工两班轮

流工作而成年工人在机器转动的全部时间内不停地工作的轮班制

［《ｒｅｌａｙｏｒｓｈ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又提到议会里；于

是，在１８５０年，轮班制被宣布为非法，可是在这同时，十小时法案

却变成了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目前工人阶级要求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ｕｍ

〔不折不扣地〕恢复原来的十小时法案，而为了使这一法律更加有

效，工人们又加上了一条要求：限制机器转动时间。

简单说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公开的历史就是如此。至于这

个历史的内幕则如下述：资产阶级以通过１８３１年的改革法案打击

了土地贵族，工厂主因要求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而侵犯了土地

贵族的“最神圣的利益”；因此土地贵族就决心把自己装扮成工人

的利益和要求的保护人，支持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他

们的限制工厂中的工作日的要求，以此来反击资产阶级。这些所谓

的慈善家老爷们当时在一切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会议上都是打先

锋的。艾释黎勋爵甚至由于他在这个运动中的言论而获得了某种

“声誉”。土地贵族由于１８４６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废除而遭到了致命

的打击，于是他们在１８４７年就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法案作为报

复。可是，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

失的东西。１８５０年，地主老爷们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他们和厂主

老爷们取得了妥协，即一方面宣布轮班制非法，另一方面则给工

人阶级每天加上半小时的额外劳动，作为老板们被迫遵守这项法

２１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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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而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惩罚。而目前，贵族们感到同曼彻斯特派决

斗的时候迫近了，所以又想来操纵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可

是，他们又不敢亲自出面，于是就通过国教会的教士来鼓动人民群

众反对棉纺大王，企图用这种手段来拆后者的台。这些神父怎样毫

不留情地对工厂主进行十字军征讨，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就可以

看出来。在克兰普顿曾举行过一次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集会，主持

会议的是圣布拉梅尔博士（国教会的代表）。在这个会上，斯泰里布

雷芝的教区牧师圣约·雷·斯提芬斯宣称：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各民族是受神权政体统治的…… 这种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法律的精神依然如故…… 劳动者应当首

先分享他亲手生产出来的大地的果实。工厂法被肆无忌惮地破坏到了这样的

地步，以致这里的工厂区的首席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先生不得不亲自写信

给内务大臣说，没有警察的保护，他不敢派也决不派他手下的任何视察员到

某些区里去…… 要防的是谁呢？防的是工厂主！防的是区里最有钱有势的

人，防的是区里的地方官，防的是女王陛下的治安法官，防的是以王室代表的

身分出席地方审判庭的人…… 可是老板们犯法受到过处罚没有呢？……在

我那个区里，星期日睡到九十点钟甚至十一点钟已成了工厂男工和大部分女

工的习惯，因为一星期的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得精疲力竭了。星期日是他们疲

乏的躯体能获得休息的唯一的一天…… 而且，一般总是工作时间愈长，工

资愈少…… 我宁愿在南卡罗莱纳当奴隶，也不愿在英国工厂里当工人。”

在贝恩利举行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大会上，哈伯翰－伊夫斯

的教区牧师圣埃·阿·维利提向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当郎卡那的人民受尽压迫的时候，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以及其余的

曼彻斯特派的先生们在做什么呢？…… 富翁们暗地里在打什么主意呢？他

们在盘算怎样更好地通过欺骗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再夺取一两个钟点。这就是

所谓的曼彻斯特派的代表们所抱的目的。这就使他们成了如此无耻的伪君

子，如此狡猾的流氓。我以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身分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

３１６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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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敬的国教会的教士们所以会摇身一变成了保护工人权

利的游侠骑士，而且是如此见义勇为的骑士，其原因我们已经指出

过了。他们不仅要笼络人心，以防苦难的日子、民主主义胜利的日

子的来临，他们不仅意识到国教会实质上是一个和地主寡头政权

共存亡的贵族机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曼彻斯特派的信徒都

是国教的敌人，他们都是非国教徒３６２，而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

教会每年就要从他们腰包里掏去一千三百万英镑，这首先就使他

们非常心痛，他们决心要让这些世俗的金钱和僧侣阶层断绝关系，

以便使这阶层的人更不愧为上帝的使徒。这就是说，这些虔诚的教

士进行斗争是ｐｒｏａｒｉｓｅｔｆｏｃｉｓ〔为了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对曼

彻斯特派的代表们来说，这次攻击则应当促使他们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除非他们决心——不管他们怎样不乐意——把人民所应当

享有的一份权力完全给予人民，他们就不可能把政权从贵族手中

夺过来。

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

些把他们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

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

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

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

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

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

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

本月在伦敦又发生了一些饿死的事件。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

玛丽·安·桑德利，年四十三岁，死于伦敦市沙德威尔的煤巷。参

加验尸的医生托马斯·皮恩指出，她是因虚弱和寒冷致死的。死者

４１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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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一小堆干草上，身上什么也没有盖。屋子里面用的、烧的、吃的

什么也没有。五个小孩子坐在靠近母亲尸体的光秃秃的地板上，由

于饥寒而不住地号哭。

关于“强迫移民”的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加以论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１６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

论坛报”

５１６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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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

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３６３

１８５３年３月４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２月份公布的关于１８５１年和１８５２年贸易和航运的报告中

我们看到，通过海关宣布的出口总值，１８５１年为６８５３１６０１英镑，

而１８５２年为７１４２９５４８英镑；在１８５２年的出口总值中，棉织品、毛

织品、麻织品和丝织品占４７２０９０００英镑。１８５２年进口的数额比

１８５１年小。由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的比重没有减少，甚至还有所

增加，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有若干数量的金银代替通常

数量的殖民地产品而成为再输出品。

殖民地移民局公布了１８４７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５２年６月３０日

期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向世界各地移民的报告：

自英格兰 自苏格兰 自爱尔兰 总 数

１８４７年 ３４６８５………………… ８６１６ ２１４９６９ ２５８２７０

１８４８年 ５８８６５………………… １１５０５ １７７７１９ ２４８０８９

１８４９年 ７３６１３………………… １７１２７ ２０８７５８ ２９９４９８

１８５０年 ５７８４３………………… １５１５４ ２０７８５２ ２８０８４９

１８５１年 ６９５５７………………… １８６４６ ２４７７６３ ３３５９６６

１８５２年（到６月止） ４０７６７…… １１５６２ １４３３７５ １９５７０４
    

总计 ３３５３３０………………… ８２６１０ １２００４３６ １６１８３７６

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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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指出：“据估计，从利物浦迁出的移民十分之九是爱尔兰人，而从苏

格兰迁出的移民四分之三是苏格兰高地的赛尔特人或经格拉斯哥出境的爱

尔兰的赛尔特人。”

由此可见，在全部移民中，将近五分之四是爱尔兰和苏格兰高

地以及苏格兰附近岛屿上的赛尔特人。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就这

个问题发表评论说：

“移民是以租佃小块土地和种植马铃薯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崩溃的结果。”

该杂志接着又说：“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过剩人口的迁出，是实行任何一种

改良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论是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的饥荒或是随之而来的

移民，都没有使爱尔兰的收入受到影响。相反，它的纯收入在１８５１年达到

４２８１９９９英镑，即比１８４３年增加１８４０００英镑。”

首先是把本国居民弄到赤贫的境地，而当从这些一贫如洗的

人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任何利润的时候，当他们成为妨碍收入增长

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就把他们赶走，然后来结算自己的纯收入！这

就是李嘉图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３６４中所阐明的学说。李

嘉图说，我们假定，一个资本家每年获得２０００英镑的利润。对他来

说，雇用１００个工人还是雇用１０００个工人不是一样吗？李嘉图问

道：“就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来说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一个国家的

实际纯收入——地租和利润——始终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上，那末

不管这些收入是来自１０００万居民还是来自１２００万居民，归根到

底是一样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３６５一书中针对

这种说法指出，根据这种观点，即使英国全部人口都消失了，岛上

只剩下一个国王（当时统治英国的是国王①，而不是女王），只要有

一种自动机器能使他获得和今天１２００万居民所创造的同样多的

７１６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

① 即乔治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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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入，那末这对英国来说也会是完全一样的了。的确，在这种情

况下，“国民财富”（这个词在这里只是一个文法上的概念）是一点

也不会减少的。

我在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举过在苏格兰高地“圈地”的例

子①。下面这段引自“高尔威信使报”的话告诉我们，到现在，这个

过程在爱尔兰还是造成强迫移民现象的根源：

“在爱尔兰西部，居民几乎已经从地面上消失。康诺特的大地主们悄悄地

商议好赶走所有的小土地租佃者，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歼灭战…… 在这个省

里，每天都发生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对此，公众是丝毫也不了解的。”

但是，不仅一贫如洗的绿色艾林②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由于

农业的改良和“过时的社会制度的崩溃”而被赶走，也不仅英格兰、

威尔士和苏格兰平原的强壮的农业工人被赶走（他们的迁移费是

由移民局代办发给的），而且另一个阶级——英格兰最稳定的阶

级，现在也被卷入这个“改良”过程。在英格兰的小农场主中间，特

别是在那些租赁粘性重的土地的小农场主中间也发生了惊人的移

民运动。这些小农场主眼看收成很坏，又缺乏必需的资本来大力改

良土质以便偿付欠租，他们就只好远涉重洋去寻找新的家园和新

的土地，此外别无出路。我这里所谈的不是由淘金狂引起的移民，

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

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耕作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

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

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

８１６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即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７０—５７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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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

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

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

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

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

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在这里，仍旧是同一个原因在起作用，虽然

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继续作野蛮人，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

人口。这是一些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它们的生产方式使

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

落的情况也还是这样。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长，使它们彼此削减生

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

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

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

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

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

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我既不同意李嘉图的见解，也不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李嘉图

把“纯收入”看做摩洛赫①，认为大批大批的居民应该心甘情愿地

做它的牺牲品；西斯蒙第则从他那悲天悯人的慈善心肠出发，企图

用强力来保持已经过时的农业经营方法，并把科学从工业中驱逐

出去，就像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３６６中驱逐出去一样。社会上

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虑成

９１６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

① 古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别是儿童作祭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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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像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

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但是，

有一些经济学家竟当真以为，这种悲惨的过渡状态的意义就只是

要使社会适应资本家（地主和金融巨头）的食欲，还有什么能比这

种看法更幼稚更浅薄的呢？在大不列颠，这一过程表现得最为明

显。由于在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居民被从农业地区驱逐出

去，同时人口在工业城市集中起来。

“经济学家”写道：“移民局代办除了给斯比脱菲尔兹和佩斯里的少数手

工织工以补助之外，是不会给工业工人以补助的，自己花钱移居海外的更是

寥寥无几，甚至没有。”

“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工人是不可能自己出钱移居海外的，

而工业资产阶级又不会在这方面帮助他们。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

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在聚集着巨大生产

力的大城市集中起来，而这些巨大的生产力的创造史到现在为止

总是劳动者的殉难史。谁能阻挡他们再前进一步去支配这些到现

在还支配着他们的力量呢？有什么力量能抗拒他们呢？没有这种

力量！到那时，乞灵于“所有权”是没有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们自己也承认，目前生产方式中的变化摧毁了过时的社会制度

及其占有方式。这些变化剥夺了苏格兰的氏施的成员，爱尔兰的

短工和佃农，英格兰的自耕农、手工织工、无数的手工业者以及

整代整代的工厂童工和女工；总有一天他们也将剥夺地主和棉纺

大王。

现在，大陆的上空还只是电光闪闪，但在英国已经是地动山

摇。在英国已经兴起了改造现代社会的真正的风暴。

０２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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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３月１日的文章中曾经说，马志尼打算公开反驳科苏

特３６７。果然，在３月２日的“晨报”、“晨邮报”和“每日新闻”上出现

了马志尼的信。既然现在马志尼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末我也可以

告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认了他自己

发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我们就看到过许多这种优

柔寡断、极端矛盾和模棱两可的表现。他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优良

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缺点，即所谓“演员的”气

质。ｅｎｐａｒｏｌｅｓ〔就言词方面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员。谁要不愿

意为流行的偏见所左右，而希望有自己的以事实作为根据的见解，

那我就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路德

维希·鲍蒂提尼、阿尔都尔·戈尔盖和路德维希·科苏特的传

记３６８。

如果说马志尼在伦巴第没有能够把意大利资产阶级吸引到运

动中来，那末可以确信，拉德茨基在这方面是完全能够做出很大成

绩的。目前他打算没收所有迁居国外的人的财产，甚至连那些奥地

利当局允许出境而在其他国家里获得公民权的人的财产也包括在

内——如果他们不能证明他们同最近的起义毫无联系的话。据奥

地利报纸的估计，应当没收的财产，价值约１２００万英镑。

在３月１日的下院会议上，帕麦斯顿勋爵对达德利·斯图亚

特勋爵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大陆国家并没有提出任何从英国驱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而如果他们

提出这种要求，他们就将遭到断然的、坚决的拒绝。不列颠政府从来不愿意为

其他国家的内部安全操心。”

不过，从交易所商人的报纸“通报”以及“辩论日报”上可以看

出，这样的要求已经准备提出；“辩论日报”在最近的一号上推测

１２６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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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英国已经同意接受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法国的联合要求。关

于这一点该报接着说：

“如果瑞士联邦拒绝奥地利在其边境各州实行监视，那末奥地利就可能

破坏瑞士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而占领德森州；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为了保持政

治均势，便会把军队开进与它的国境毗连的瑞士各州。”

“辩论日报”实际上是建议用１７７０年普鲁士的亨利希亲王以

玩笑方式向叶卡特林娜女皇建议的解决波兰问题的简单方法３６９来

解决瑞士的问题。与此同时，自称为德意志联邦议会３７０的那个可敬

的机关，正在郑重其事地讨论关于“应当向英国提出的要求”的问

题，在这个庄严的问题上，从肺部呼出了如此多的空气，简直可以

鼓起德国舰队的所有的篷帆。

在３月１日的下院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有人

宣布黎纪诺特和布莱克本的代表是通过贿赂手段选举出来的，因

此他们的当选是不合法的。当时约·雪莱爵士提议，把向这两个区

的委员会提出的证据转交议院审查，并建议最早于４月４日发出

重选的指令。关于这个问题，可敬的从男爵约·特罗洛普爵士指

出，“已经委派了十四个委员会来调查各小选区的舞弊情况，现在

还要再委派五十个新的委员会”，所以已经很难找出足够的议员来

成立对是否合法有所争论的那些选举做出决定的仲裁委员会以及

成立处理议院日常事务的委员会。如果更深刻地考察一下议院本

身所依据的基础，那末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等待着它的是崩

溃，议会机器将完全停止转动。

科布顿先生在他最近的一篇评论中，以及他在曼彻斯特和平

大会３７１上和许多争取教育改革的大会上所作的庄严的演说中，都

不愿放弃享受抨击报刊的乐趣。所有的报刊对他也以牙还牙，其中

２２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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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攻击得最厉害的是“一个英国人”①，这个人写的一些评论路

易－拿破仑的文章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时期曾经引起非常强烈的

反应３７２，此后他就把自己的矛头转向丝织业巨子棉纺大王们。他用

给这位西区②的圣哲所下的刻薄的评语结束了致科布顿的信：

“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使他洋洋得意，冲昏头脑，他已经准备充当万民归心

的独裁者了。这个小行帮的先知，整日喋喋不休：贪求荣誉，他不容异见，刚愎

自用，不讲逻辑，耽于空想，有了一个念头就顽固不化，对人态度傲慢不逊，他

是一个爱吵架的和平鼓吹者，好发脾气的博爱的劝化者，高唱‘自由’的专制

教条的信奉者；当报纸不怕他的恫吓和不受他的欺骗时，他便暴跳如雷；他想

阉割报纸，剥夺它的影响、精神力量和独立；他想把有高度教养的绅士们的职

业降低为一伙雇佣的帮闲文人的行业，以使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的唯一的领

袖。”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４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２２号，并摘要载于

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６日“人民报”第５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３２６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

①

② 约克郡分为东西北三区。——译者注

即理查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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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

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

普鲁士的通商条约。——

“泰晤士报”和流亡者３７３

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星期五于伦敦

今天议会因复活节而休会到４月４日。

在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根据流行的说法报道了李伯尼的妻

子在佩斯遭到奥地利人的鞭挞３７４。后来我查明，李伯尼根本就没有

结过婚；在伦敦报刊上流传着的另一谣言，说什么他是替他的受了

奥地利人凌辱的父亲报仇，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行动纯粹是

受政治动机的支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保持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并且像一个英雄一样地行动。

你们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就能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科苏特对马

志尼的声明的答复。我以为，科苏特把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情况弄

得更糟了。他的最初的声明和最近的声明之间的矛盾异常明显，甚

至不用我再来详细证明了。此外，这两个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别

也引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第一个是用东方算命先生的夸张语

言写的，第二个是用律师在法庭上用的诡辩文体写的。

马志尼的朋友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说，米兰起义是他和他的同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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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们所无能为力的客观形势造成的。但是，从一方面来说，密谋的

本质决定了起义的特点，即过早地爆发，其原因不是由于叛变，就

是由于偶然事件。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们在三年的时间里老是

叫喊行动，行动，行动，而你们的整本革命词典又只有“起义”一个

词，那末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足够的威信来命令：不要举行起

义，那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奥地利人的残酷已经使米兰的失败

变成了民族革命的真正的开端。例如，请看帕麦斯顿勋爵的消息灵

通的机关报“晨邮报”今天的报道：

“那不勒斯人民期待着在奥地利帝国中必将爆发的运动。那时从皮蒙特

边境到西西里岛，整个意大利都将奋起，可怕的灾祸就要发生。意大利的军队

将溃散，从１８４８年革命以来募集的所谓瑞士士兵也拯救不了意大利的君主

们。意大利正在走向难以想像的共和国。毫无疑问，在１８４８年开场的戏剧的

下一幕就是这样。在拯救意大利君主的斗争中外交手腕已失去任何作用。”

在马志尼宣言上署名并在起义前游遍了意大利的阿乌利奥·

萨菲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公开承认：“上层阶级已陷入淡漠和绝

望”，只有“米兰人民”，无产阶级，

“没有领导而全凭本能的无产阶级面对着奥地利总督的专制政治和军事

法庭的杀人勾当而对祖国的未来保持着信心，并一致地决心要复仇”。

马志尼的政党终于相信，甚至在反抗异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

族起义中，阶级差别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期

待上层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是马志尼的政党的一大进步。也许马志

尼的拥护者还会前进一步，深深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他们的口号

《Ｄｉｏｅｐｏｐｏｌｏ》〔“上帝和人民”〕能得到响应，那末他们自己就必须

认真地研究意大利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我打算将来详细地

阐述一下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些物

５２６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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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直到现在还使他们不是变得反动，就至少是对意大利的民

族斗争漠不关心。

不久前我在巴塞尔出版的题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Ｅｎｔｈｕｌｌ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ｅｎｋｏｌｎ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Ｐｒｏｚｅｓｓ》）①的二

千本小册子在巴登边境被没收，并按普鲁士政府的要求焚毁了。巴

塞尔政府也没收了还在发行者那里的少数几本，企图引用大陆列

强强加于瑞士联邦的新出版法，对发行者沙贝利茨先生、他的儿

子②，以及印刷所所有者加以迫害。这将是瑞士的第一桩这类审判

案件，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争论的题目。普鲁士

政府由于要对舆论掩盖它在科伦审判时期的卑鄙行为而如何焦虑

不安，这你们只要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外交大臣通令，无

论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本小册子便一律没收（Ｆａｈｎｄｅｂｒｉｅｆｅ），但

是他竟不敢指明这本小册子的真名。为了迷惑公众，他把它称为

“共产主义学说”，可是这本小册子除了揭露普鲁士国家的秘密之

外，毫无其他内容。

１８４８年后德国当局唯一的“进步”就是订立了奥普通商条约。

ｅｔｅｎｃｏｒｅ！〔此外！〕这个条约还附加了许多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ｅ〔保留条件〕，

参插了许多例外，并把许多极重要的问题留待将来由还没有成立

的各种委员会去解决，同时，规定的税率的减低实际上微乎其微，

所以整个条约不过是幻想真正在商业上统一德国而已，是毫无意

义的。该条约最显著的特点是：奥地利又战胜了普鲁士。这个阴险、

卑鄙、怯懦、动摇的假强国这次又屈服于比它残酷、但是比它坦白

的对手。奥地利不仅迫使普鲁士勉强同意接受条约，而且普鲁士还

６２６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即雅科布·沙贝利茨。——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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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恢复实行旧税率的旧“关税同盟”
３７５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十二

年内，不经关税同盟内部各小邦一致同意，也就是不经奥地利（德

意志南部各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方面都是奥地利的附庸，

因而也就是普鲁士的敌人）允许，不得更改自己的商业政策。普鲁

士自从“蒙上帝恩赐”恢复君主政体以来，便日益衰落。大概，普鲁

士的国王，“当代贤人”认为，他的人民可以把他的政府在国外被迫

忍受的屈辱看做对他们服从残无人道的专制政治的慰借和

奖励。           

流亡者问题还没有解决。半官方的“奥地利通讯”驳斥了这种

武断之说：奥地利当时向英国政府发出了新的照会，因为“鉴于最

近各种事件表明帕麦斯顿勋爵重又得势，故帝国政府不能曝自身

于尊严受辱之危地”。我已经向你们报道了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的

声明①。现在你们在英国报纸上可以看到阿伯丁在上院所做的亲

奥的声明，照此声明来看，英国政府决心充当奥地利的密探和大审

判官。帕麦斯顿的报纸②现在这样评论他的同僚的声明：

“即使是显然有意对阿伯丁勋爵做出的一些比较温和的让步，我们也不

能说，我们很相信它们能够实现…… 没有谁敢建议不列颠政府作充当外国

政治工具和政治陷阱的尝试。”

你们看，在玛土撒拉③的内阁这个最高评议会里的“老朽无能

者和自由主义少壮派”之间是多么地和谐一致。伦敦的一切报刊都

同声愤斥阿伯丁和上院。“泰晤士报”是唯一可耻的例外。

７２６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①

②

③ 旧约全书中传说活到九百六十九岁的最长寿的老人；这里指由老头组成的内

阁。——译者注

即”晨邮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２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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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记得，首先告发流亡者并挑唆外国列强要求驱逐他们出

境的就是“泰晤士报”。当它确信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３７６的提案将

在下院遭到否决而使内阁蒙受耻辱的时候，它便突然花言巧语地

高唱为了保护避难权它（当然罗！）决心作任何牺牲。最后，在上院

的议员大人们彼此亲切地交换了意见之后，它为了犒劳它的崇高

的公民道德，便在３月５日的社论中迸发出恶毒的攻击：

“在许多大陆国家中，人们都认为，我们很高兴我国有一个豢养流亡者、

豢养什么罪恶勾当都干得出的各国暴徒的场所…… 那些对英国有他们的

不受法律保护的同胞这一点表示抗议的外国作家是不是以为，在我国流亡者

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我们要消除他们的误解。这一类可怜的人大部分过着

贫困和悲惨的生活，吃的是异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而且被这个大城市的混

浊浪涛所吞没的他们能得到这种面包还算是好的…… 对他们的惩罚是一

种最残酷的放逐。”

最后一点“泰晤士报”说得很对：英国是个出色的国家，问题是

要不住在那儿。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见了他的祖先卡却基达·迪·亚利基

利，后者用下面的话预告他将被逐出佛罗伦萨：

  《Ｔｕｐｒｏｖｅｒａｉｓìｃｏｍｅｓａｄｉｓａｌｅ

  Ｌｏｐａｎｅａｌｔｒｕｉ，ｅｃｏｍèｄｕｒｏｃａｌｌｅ

  Ｌｏｓｃｅｎｄｅｒｅ，ｅｌｓａｌｉｒｐｅｒｌａｌｔｒｕｉｓｃａｌｅ》．

  “你将懂得

  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

  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３７７

幸运的但丁！他也是“属于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可怜的一类的

人”，但是他没有受到敌人的像“泰晤士报”的无谓社论这样的攻

击！“泰晤士报”则更幸运了！它逃脱了但丁在“地狱”里给它“预备

８２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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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席位”。

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不得不吃异乡的含着苦味的

面包（它还忘了加一句：就是这种面包还使他们花费了极大的代

价），那末“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外国人的血汗养肥的吗？这

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①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

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

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②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

金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

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太晤士河上

的六座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

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

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那时，“泰晤士报”

将多么地不幸啊！“泰晤士报”自从它要求英国政府处死拿破仑第

一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

这家报纸在１８１５年７月２７日那一号上曾写道：“人们是否考虑到，关于

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必然会对欧洲各地的不满者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有

充分的理由）认为，联盟国的君主们害怕杀害这个有如此众多的崇拜者和拥

护者的人。”

这家报纸曾鼓吹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十字军征讨：

“不消除这个民主主义叛乱得胜的恶例，决不同美国媾和。”

“泰晤士报”编辑部里没有从大陆来的“暴”徒。恰恰相反，那里

有一个可怜的人物，一个名叫奥托·冯·文克施特恩的普鲁士人，

９２６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①

② 马克思的俏皮话，意思是：被砍掉了头颅的革命者和被没收了的革命者的财

产。——译者注

古希腊迭尔非地方阿波罗神殿的女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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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前是一家德国小报的发行人，后来在瑞士陷入了贫困和悲惨

的生活之中，因而不得不向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流亡者告贷，直到

最后投效伦敦的普鲁士大使即颇有点名气的本生，并成为印刷所

广场３７８的预言者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止。“泰晤士报”编辑部有

不少其他类似的从大陆来的温顺人物，他们成了联系大陆警察和

英国的指导性的报纸的环节。

下面这件事可以作为说明英国的出版自由的例子。住在滨河

街的特鲁劳先生由于国内税务部门的全权代表根据威廉四世统治

时期第六和第七年的法令第七十六章提出控告而受到伦敦弯街治

安法庭的审判；他被控出售没有付足印花税便出版的、名叫“陶工

自由报”的报纸。这家报纸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出了四号。它

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是争取废除知识税协会的秘书科勒特·多布森

·科勒特。他“按照印花税局的实际作法”出版报纸，这就是说“印

花税局曾许可‘文艺论坛’、‘建筑师’、‘笨拙’、‘赛马新闻’３７９及其

他刊物免付印花税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他显然打算

引起政府方面的追究，以便达到由法庭决定什么样的报道应免交

一便士印花税的目的。法官亨利先生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这个

决定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该报的出版本来就不是打算向印花税

法挑战，而只是想利用该法律文字上至今还存在的两重含意

而已。       

今天的英国报纸刊登了君士坦丁堡３月６日来电，根据来电，

利法特－帕沙将接替傅阿德－埃芬蒂的外交大臣之职。这个让步

是俄国特命大使缅施科夫公爵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的。俄国、法国

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圣地的纠纷３８０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因为路

易－拿破仑恨透了俄国和奥地利阻挠他受教皇加冕的阴谋，他打算

０３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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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牺牲土耳其人的利益来进行报复。在下一篇文章中我想谈谈这

个老是不断出现的东方问题，这个欧洲外交上的ｐｏｎｓａｓｉｎｉ〔傻瓜

的绊脚石〕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３３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

日论坛报”

１３６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① 直译是：驴桥（人们这样称呼初学者很难解的欧几里德第五定理）。——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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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３８１

出席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

留斯、沙佩尔、维利希、列曼。

弗伦克尔因事缺席。

由于本次会议是非常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不在手头；因此记

录无法宣读。

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３８２委员会会议

时固有冲突。既然维利希①召集了区部会议，——我不想提出这个

会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次会议必须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三点意见：

１ 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它的职权在今天的会议结束

之后立即移交给该地的区部委员会。这项决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

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

员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现在，既然出现了

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建议中这一点就不提了。无论在上

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和现在在区部召开全会的问题上以及

５３６

① 在星期一（在这里和后面的脚注中引有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记录的两个

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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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
３８３
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

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

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

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２ 现行的同盟章程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

章。

理由：１８４７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曾于１８４８年由伦敦中央

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

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

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①制定的盟章。可

见，在盟内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布，因而现

行的盟章不能再继续生效。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

盟章３８４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３ 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

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

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

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

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

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②通知信，甚

至跟宣言３８５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

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

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

６３６ 附  录

①

② 中央委员会的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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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

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

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

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

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词一样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

这句话①，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

他们ｄｅｆａｃｔｏ〔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们不得

不用革命的空话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辩论最后②说明，私人

决裂的内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而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措

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见解成了两派各自的战斗口号；某些

盟员把宣言的维护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办法使他们威信

扫地，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威

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有权解散伦敦区部并把少数派③作为不同

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意见，因为这样可能引

起无益的争吵，因为尽管这些人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

的，至多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就其信仰来说他们还是共产主

义者。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则纯粹是浪费时间。沙佩尔常常说

要分裂——那就分裂吧，我对待分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

我 们 既 可 以 分 道 扬 镳 而 又 不 致 引 起 党 的 分 裂 的

途径。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愿意加入我们的区部的最多有

十二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给少数派。如

７３６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①

②

③ 中央委员会少数派

最后明显地

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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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个建议将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①协会里了；我和多

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协会。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两派之间存在敌

对关系，相反地是在于停止纷争，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

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关系。         

沙佩尔：正像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出岳党３８６和“新闻报”决裂一

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决裂。

我赞成中央委员会迁移②和修改盟章。科伦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

还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现一批比所有在１８４８年享有声誉的

人更善于行动③的人。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

起今天的辩论的问题。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

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砍掉别

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

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

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

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

反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道，好吧——我们

就分道扬镳。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

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

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

时我们又走上一条道路。我是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

８３６ 附  录

①

②

③ 领导革命

到科伦

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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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好吧——那我们走我们的，而我们走我们的①。但是在这种

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

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我不赞成

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握政权和我在这一方面是个盲目

的狂热者的说法；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

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

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意见。只要我的意见被通过，我们

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互

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员

会②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个

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

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却

不太需要。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为之献

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

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

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

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

例证３８７。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

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

施。巴黎公社３８８证明，为了实现某种东西，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可

是，当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譬如公民维利希，

为什么不发言呢？我们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把伦敦区

９３６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①

② 中央委员会

你们走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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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问题是我提出的，我确实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

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取

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政

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也采取同样的作

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沙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

科伦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具有法律

效力。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伦没有就这

件事写过文章①。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

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议大家在记录上签名。这个意见被通过。沙佩尔

声明他不签名。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写于伦敦。

经过宣读，表决和签名②。

０４６ 附  录

①

② 在第二个副本上没有这几个字。——编者注

在第二个记录副本上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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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 卡·马克思

书记 弗·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康·施拉姆

约·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６年的

“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１卷

第２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的翻版照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４６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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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
３８９

我们收到了如下的一封信和附在下面的一份呼吁书。根据作

者们的请求，我们把收到的信和呼吁书一并发表。

致“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４日于华盛顿

告德国—美国公众书！

随着科伦巨大案件的发生，德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它摆脱了狭隘的、狂热的宗派运动对它的束缚，从而公开地登上了

政治舞台。同官僚警察国家的检察官相对抗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活动家。莱茵省的贵族和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成立了本等级的法庭

作为陪审法庭，并且判决对他们的特权采取反对立场的劳动者是

“有罪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应尽的光荣义务是：提醒

公众注意下面的呼吁书，这是呼吁书签名人为了在美国散发而寄

给我们同盟的成员的；同时尽我们的力量把我们可能收到的那一

小部捐款转寄伦敦，并提出这笔捐款的用途报告。

各联合会（不论你们是什么名称）！

现在你们的成员正在举办许多热闹的联欢晚会。请支持我们

祖国的这些坚强的朋友们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将这些晚会中

的一次收入捐给他们。捐款请寄到：华盛顿艾恩大厦亚当斯运输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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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救济事务所”阿道夫·克路斯收。

主席 秘书

约·格尔哈特 阿·克路斯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０日于华盛顿

呼吁书！

救济我们的科伦被判罪的先进战士，特别是关怀他们的无依

无靠的家属，是工人政党的义务。我们相信，美国工人也不会把自

己置于党的这项义务之外。为被捕者和他们的家属捐献的款项，请

寄交伦敦哈克尼区赛顿广场３号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约翰·贝尔 威·李卜克内西

恩·德朗克 弗·明克斯

约·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约·弗·埃卡留斯 威·皮佩尔

弗·恩格斯 勒·弗·林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艾·卢普夫

伊曼特 约·乌尔麦尔

厄内斯特·琼斯 斐·沃尔弗

格·罗赫纳 威·沃尔弗

卡·马克思 明克斯第二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请德国—美国各报转载这份呼吁书。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月“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４６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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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

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

救济那些由于坚持先进的立场并为之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以

致最后落于敌人手中的人们是各个政党及其成员的不可推卸的首

要义务。对于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政党说来，德国科伦被判罪者的遭

遇就是如此。他们所以被判罪并不是因为犯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

罪名——令人可笑地制造革命，而是因为他们致力于组织工人的

政党。审判他们的是属于金融贵族和封建贵族的法官，仅仅由于这

一点，就足以肯定这些人的判决是不会公平的，至于普鲁士政府会

利用最无耻的捏造来强使这些人昧着他们也许可能有的一点良心

而保持缄默，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被判罪者都是每天靠自己的双手或笔墨来挣钱糊口的穷

苦的工人和著作家，现在他们被囚在狱中，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可能

继续照顾自己的亲属。他们本人在监狱也遭受着各种苦难和折磨，

如果不采取一切办法来救济他们和消除他们对自己家庭的深重忧

虑，他们势必会有丧失他们今天在党内赖以取得杰出地位的那种

智慧的鲜明性和灵活性的危险。

不久前在伦敦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会推选无产阶级诗人斐·

弗莱里格拉特担任会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英国宪章派的领袖厄

内斯特·琼斯。委员会向旅居美国的德国工人发出了呼吁书，我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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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立即表示响应。

“救济我们的科伦被判罪的先进战士，特别是关怀他们的无依

无靠的家属，是工人政党的义务。我们相信，美国工人也不会把自

己置于党的这项义务之外。”

为被捕者和他们的家属捐献的款项，请寄交伦敦哈克尼区赛

顿广场３号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签名者：约·贝尔     恩·德朗克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约·弗·埃卡留斯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伊曼特

厄内斯特·琼斯  威·李卜克内西

格·罗赫纳    弗·明克斯

明克斯第二    卡·马克思

卡·普芬德    威·皮佩尔

弗·林格斯    艾·卢普夫

约·乌尔麦尔   斐·沃尔弗

威·沃尔弗

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３９０委托它的理事会组织被判罪者救济工

作，并为此成立了由下面签署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呼吁所有

侨居纽约的那些珍惜自由事业和爱护祖国自由事业的保卫者的德

国人把救济捐款寄给委员会。体操联合会将及时提出关于这些捐

款的使用报告。我们相信，和我们属于同一党派的各团体一定会愿

意积极参加这项救济工作。

主席团已经向美国各体操联合会发出了相应的建议。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在３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社会主义体

５４６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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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联合会确定举办一次公众抽彩，我们相信这次抽彩会提供大量

的捐款，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德国的妇女和姑娘们不止一次地表

现了慷慨解囊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她们同情自由及其先进战士的

表现。

认捐现金和物品的募捐单盖有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印章，

认捐者可到下列地址索取：运河街３８号本协会；北威廉街１２号莱

歇尔泽尔和海茵处，以及寄居约·弥勒家的凯克——艾伦街２１

号。

代表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理事会   

救济委员会

莱歇尔泽尔 舒勒尔 贝克尔

凯克 莱斯特尔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６日于纽约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月“纽约刑法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纽约刑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４６ 附  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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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争”这个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的观点。１８５１年８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

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理·德纳要求马克思为该报写稿，

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于是他请求

恩格斯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

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的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向他提

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且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同时，这些文章在寄

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到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署名是马克思；直到１９１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

道这个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命”没有重新出版过。这本著作的英文单行本第一版是在１８９６年由马克

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出版的；同年出版了该书的德文译

本；１９００年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该书法文版出版。１８９９

年在柏林出版了该书前三章的俄文译本，从英文翻译的本书俄文版全文

第一次是在１９００年于伦敦出版的，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本书在俄国

曾多次出版，后来，本书又多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以俄

文再版。

这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没有标题；在１８９６年的

英文版中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给它们加上了标题，本版中仍旧保留

了这些标题。——第３页。

２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是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的简称，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和政

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的报纸，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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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采

取了进步的立场，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

家和记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经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

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１８６２

年３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

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

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

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

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

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

发表，有时编辑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马克思曾经对编辑部的这种做法不

止一次地提出抗议。从１８５７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纽约每日

论坛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时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给该报

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

“纽约每日论坛报”同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中主张与实行奴

隶占有制的各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而引起

的。——第７页。

３ 大陆体系 是指１８０６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

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第８页。

４ １８１８年的保护关税条例 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并且为建立关税

同盟创造了条件。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１８３４年由普鲁士主

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

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

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９页。

５ 指１８４４年６月４—６日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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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１８４４年６月下半月捷克工

人的起义。这种捣毁工厂、破坏机器的工人运动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

压。——第１２页。

６ 德意志联邦 是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意志各

邦的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

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

联邦议会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

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

的工具。——第１３页。

７ 在１８３４年５月成立了所谓“税务同盟”（Ｓｔｅｕｅｒｖｅｒｅｉｎ），这个同盟的成员

是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登堡和绍

姆堡－利珀。到１８５４年，这个单独的同盟瓦解了，该同盟的参加者并入了

关税同盟。——第１３页。

８ 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奥地利、英国和

沙皇俄国，不顾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

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第１５页。

９ 指１８３０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以及继七月革命之后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

意大利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的起义。——第１６页。

１０ “青年德意志” 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

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

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

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

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

自由派。——第１６页。

１１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１８２１年柏林版（Ｇ．Ｗ．Ｆ．Ｈｅｇｅｌ．

《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１。——

第１６页。         

１５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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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柏林政治周刊”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极端反动的

刊物，１８３１年至１８４１年在许多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参加下出版，受到

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１８４０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的支持和保护。

法的历史学派 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

一个反动流派。该派以胡果、萨维尼等为自己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卡·马

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９７—１０６页和第４５２—４６７页）两篇文

章。        

正统派 是法国１７９２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

朝的拥护者。１８３０年，在这个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之后，正统派组成了政

党。——第１８页。

１３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

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

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

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１８４２年４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

茵日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弗

·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

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

封闭了。——第２０页。

１４ 海外贸易公司 （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是１７７２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

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

了政府的银行老板的作用。１９０４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

２１页。

１５ 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用仁爱和友情的温情宣传冒

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卡·马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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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

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３卷第５３３—６４０页，第４卷第３—２０页、第２２３—２７５页、第４６１—５０４

页）中批判了这种思潮。——第２３页。

１６ “德国天主教” 是１８４４年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

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各种极端的神

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

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

要。

“自由公理会” 是１８４６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

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

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这个宗教

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

表现形式。

１８５９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第２７页。

１７ 一神论派 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一

神论派运动产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是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激

进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斗争的反映。在英国和美国，一神论派

出现于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一神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的仪式，而

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首位。——第２７页。

１８ 拿破仑在德国的胜利导致了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１８０６年８

月奥皇弗兰茨一世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个在十世纪建立

起来的帝国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各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利的封建

公国和自由市的联合。——第２８页。

１９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

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５０页）。这个口号

在１８４８年３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

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５卷第１页）中，被提出作为第一条要求。——第２８页。

３５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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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指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即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的英国侵华战争。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签定的南京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

国开放五个港口与外国通商，这就使外国人更加方便地侵入中国。——

第３０页。

２１ １８４６年２—３月，与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同时，加里西亚爆发了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在加里西亚起义农民和

企图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突。从解除小贵族起义

部队的武装开始的农民起义，具有大规模毁坏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

政府在制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也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

义。——第３０页。

２２ 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

争是在人民起义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取得胜利后于

１８４８年３月开始的。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

主国也参加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害怕意大利通过革命手段实行统一的

意大利统治阶级的叛变行为，使同奥地利的斗争遭到了失败。——第

３９页。

２３ 引自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集５０页。

２４ 指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６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

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

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

普鲁士政府，在人员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

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１８４８年８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可耻的休

战条约。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１８４８年９月批准这个休战条约的决定，引

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１８４９年春天，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１８５０年７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

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５０页。

２５ 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发的关于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历

史命运的观点，见本卷说明第 页。——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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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胡斯战争 是１４１９—１４３４年间以伟大的捷克爱国者、捷克宗教改革的

领袖杨·胡斯（１３６９—１４１５年）的名字命名的、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

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

为主力的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神父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

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

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５４页。

２７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

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

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沙

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局族问题。民主

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和同德

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

加１８４８年６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

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６月１６日宣布代表大会会议无限期休

会。——第５７页。

２８ 见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诗集“现代的诗”）。——第５９页。

２９ 宪章派原定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

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当局禁止这次

游行示威，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

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

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

派。——第６１页。

３０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６日巴黎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

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被专门为了对付这次示威

而动员起来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所阻止。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在举行

人民示威时，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拥进了制宪议会的会议大厅，宣布解

散制宪议会，建立革命政府。但是示威者很快就被及时赶来的国民自卫

军和军队所驱散。工人领袖布朗基等被捕。——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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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因１８４８年１月炮轰墨西拿而被称为炮弹国王的那不

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人民起义，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解散了议会，

取消了１８４８年２月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改革。—— 第６１

页。         

３２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出版暂行条例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

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方面犯

罪”的人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的制度，政府官吏就有可

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日宪法规定了在选举议会方面的苛刻的财产资格

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建立了两院——下院和上院，并且保留了各省的

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执行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否决两院通过

的法律的权力。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１日选举法 剥夺了工人、日工和仆役的选举权。一

部分上院议员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上院议员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

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是两级制。——第６５页。

３３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３日匈牙利军队在背叛了革命事业的戈尔盖率领下在维

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第７５页。

３４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天在科伦出版，

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

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

斯。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

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

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

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

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

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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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

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

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

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

使该报停刊。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新莱茵

报”，即第３０１号。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

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

放！”。——第７５页。

３５ 朗卡斯特学校 是以英国教育家约瑟夫·朗卡斯特（１７７８—１８３１）的名

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的

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十九世

纪前半期，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朗卡斯特学校。——第

７７页。

３６ １６３６年约翰·汉普敦（后来他成了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

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官缴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

船费”。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在英国社会中激起了对专

制制度的反抗情绪的高涨。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是英国北美殖民地

争取独立的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的序幕。１７６６年英国议会在抗议下不得

不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缴纳间接税的英

国商品。１７７３年想通过暴力向美国输入缴纳高额消费税的茶叶的企图，

以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而告终。这一切冲突导致了纠纷的尖锐化

和加速了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起义的爆发。——第８１页。

３７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

议下，在柏林举行了国王出巡的盛典，同时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

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黑红黄三色

臂章——德国统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

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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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７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

维尔腾堡参加的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

的所谓帝国宪法。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６日代表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

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合”），到１８４９年８月共有二

十九个德意志邦加入了这个协定。按照协定，帝国宪法被修改得符合于

君主制的利益，规定帝国的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并规定议会由两院

组成。“联合”是一种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

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且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退出了

“联合”。——第９８页。

３９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

堂举行了全德国民议会的会议。——第１１２页。

４０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

发表。在１８９６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

科伦案件”（见本卷第４４９—４５６页）一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

章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 第 １１５

页。         

４１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

刊，１８１０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１１６页。

４２ 指在科伦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等

人）的事件，这次逮捕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于１８５１年５月间继萨克森当局

在莱比赐逮捕同盟的特派员诺特荣克以后进行的。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

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挑拨性审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马克思的

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揭示了科伦案件

的作用。——第１１６页。

４３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个著

作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

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分析法国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的革命事件的基础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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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国农机器的必要性的论点。马克思及时地将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到

１８５２年３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了书。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关于法国事件的意见。除了报刊

和官方的资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个人通讯作为资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本来是准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

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革命”周刊上以文丛的

形式发表的，但是这个杂志魏德迈只出了两期（１８５２年１月），以后就由

于经济困难而停刊了。马克思的文章到的太晚，所以在这两期中没有来

得及发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魏德迈于１８５２年５月把这个著作以单行

本出版，作为“不定期杂志”“革命”的第１期（也是唯一的一期）。魏德迈

将书名改为“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没有用路易·波拿巴）。由于

经济窘迫，这个第一版的大部分魏德迈都没有能够从印刷厂主那里买

回，运到欧洲去的册数不多。在德国或英国（用英文）再版的企图也没有

成功。书的第二版到１８６９年才出版。在这次出版时，马克思将著作的原

文又重新审阅了一遍。在１８６９年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将他对原文的校订

作了如下的说明：“这本书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

我只是改正了一些刊误，并且删掉了一些现在已经看不懂的暗喻。”１８８５

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三版，全文与１８６９年版一致。“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本最先于１８９１年１—１１月载于法国工人党机

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同年该书又在利尔以单行本出版。１８９４年在日内

瓦第一次出版了本书的俄文版。此后这本书曾多次以俄文重版，其中很

多次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出版的。这次出版时是根

据１８６９年德文版的原文。——第１１７页。

４４ 雾月十八日 （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是在法国完成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

的一次政变；改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

１２１页。

４５ 贝德勒姆是伦敦的疯人院。——第１２３页。

４６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

统。——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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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据圣经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

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

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第１２４

页。          

４８ Ｈｉｃ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ｓａｌｔａ！（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转意：这

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

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

的人”）。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语（Ｐδ 在希

腊文中是一个岛名，也作“玫瑰花”讲），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

言中使用的。——第１２５页。

４９ １８５２年５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根据法国１８４８年宪法，每

四年一次的新总统的选举应该在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

１２５页。

５０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１２６页。

５１ 在１８６９年的德文版以及１８５２年版和１８８５年版中，都将立法议会的召

开日期错写为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９日。——第１２６页。

５２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

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

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

法。——第１２７页。

５３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

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ｃｒａｐｕｌｅ（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

类的意思）形成的。

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１３１页。

５４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

日报，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１３２页。

５５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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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１７８９年

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

点。——第１３２页。

５６ 洗国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

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

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警察官僚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

动。——第１３４页。

５７ 《Ｆｒèｒｅ，ｉｌｆａｕｔｍｏｕｒｉｒ！》（“兄弟，要准备牺牲！”）——是特拉普天主教修

道会的成员在见面时的互相问候词。特拉普修道会成立于１６６４年，以严

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名。——第１３６页。

５８ 克利希是１８２６—１８６７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１３７页。

５９ 指１８４９年５—７月那不勒斯王国参加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事。

１８４９年２月９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

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

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

主改革。但是，在土地政策中表现出了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由于拒绝把

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共和国失去了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同盟

者。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１８４９年７

月３日被推翻。——第１３９页。

６０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生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１８３２年路易·

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１８４８年在英国的时候，路易·波拿

巴曾志愿充当特别警察（特别警察是英国的一种由公民组成的警察后备

力量），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由宪章派组织的工人示

威。——第１３９页。

６１ 指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１８４８年１２

月１０日选举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９—５１

页）。——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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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罗马皇帝卡利古拉（３７—４１）是由于御用军的拥戴而即皇位的。——第

１４３页。

６３ １８４９年４月法国政府在援助皮蒙特抗击奥地利和保卫罗马共和国的借

口下，从制宪议会那里得到一笔装备去意大利的远征军的拨款。而远征

的真正目的却是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第１４３

页。

６４ 指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６日保皇党人勒夫洛、巴兹和帕纳及立法议会的议会总

务官（议会负责经济、财政及安全保卫事务的特派员）提出的法案，法案

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在１１月１７日被否决。在表决时山岳党人将保皇

党人看成是主要危险而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第１４４页。

６５ 彼得·施莱米尔是夏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

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１４７页。

６６ 爱姆斯是德国的疗养地。１８４９年８月正统派曾在这里召开会议，法国王

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克勒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住在

这里。——第１５０页。

６７ 第 条属于１８４８年法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正文的条文是以阿拉伯

数字编号的。——第１５３页。

６８ 暗指路易·波拿巴想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手中接受法国王位的阴谋。据

圣经故事，古犹太皇帝大卫是由先知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

的。——第１５８页。

６９ 暗指１８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ｓ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一书。——

第１６４页。

７０ 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

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

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

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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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按照１８５０年７月立法议会通过的出版法的规定，报纸出版者应当交付

的保证金数额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在征收范围之

内。这个新的法律是在法国实际上取缔出版自由的一些反动措施的继

续。——第１７０页。

７２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是从１８３６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

的机关报。——第１７０页。

７３ “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

的简称，它是政府的官方机关报，１７８９年至１８６９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

出版。——第１７３页。

７４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１８３８年９

月３０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驻

防军的两个炮兵闭，但只经过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

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１８４０年８月６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

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

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

身监禁，但他１８４６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１７４页。

７５ 聂克·波顿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马克思这里引用

的是第一幕第二场的情节。——第１７４页。

７６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是席勒的话剧“强盗”中的人物，是丧失一切道德

观念的盗匪和凶手的形象。——第１７５页。

７７ 指波拿巴派的报纸；这个名称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

邸爱丽舍宫而去。——第１７７页。

７８ 马克思在这里是用席勒的诗“欢乐颂”中的一行而写的双关语。在这首诗

中诗人歌颂了欢乐——来自爱丽合乌姆或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在古代

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园是天堂的同义语）。爱丽舍园也是巴黎街名，路易·

波拿巴的官邸就在这里。——第１８１页。

７９ 议会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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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作用最大的是巴黎的议会，它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

疏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及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议

会的反对立场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

一定要被登记下来。——第１８５页。

８０ 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１８４９—１８５７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

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１８８页。

８１ 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二至三世纪）的著作“学者

们之宴会”（《Ｄｅｉｐｎｏｓｏｐｈｉｓｔａｅ》）中的一个情节。他转述得不完全确切。埃

及法老泰俄斯以隐喻的方式讥笑带兵前去帮助他的斯巴达皇帝阿革西

拉乌斯的矮小身材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

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狮子

的”。——第１９０页。

８２ 威尼所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正统派的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

驻在地。——第１９４页。

８３ 指复辟时期正统派阵营中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维莱尔主张

比较小心地采取反动的措施，而达尔图尔伯爵（从１８２４年起为国王查理

十世）和波林尼雅克却完全忽视法国的局势；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

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

在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官邸。——第１９６页。

８４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１８４３年

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１９８页。

８５ 伦敦工业展览会是第一次全世界工商业展览会，于１８５１年５—１０月展

出。——第２０３页。

８６ “国民议会通报”（《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ｄｅ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是法国反波拿巴派的

日报，于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６日至１２月２日在巴黎出版。——第２０５员。

８７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第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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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塞文是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１７０２—１７０５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

了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由于对新教徒的

迫害而爆发的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１７１５年还

有起义爆发。

万第 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万第省曾经发生贵族和僧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第２１８页。

８９ 在１８５２年的版本中没有本段最后两句，作为本段的结束的是：“打碎国

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

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

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

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

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

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第２２３页。

９０ 君士坦士宗教会议（１４１４—１４１８）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为巩

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会上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

领约翰·威克利夫和杨·胡斯的教理。会议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

态，选出了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互相争夺教皇王位的人。——第

２２４页。

９１ 见注１５。——第２２４页。

９２ 是指１７１５—１７２３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

还处于童年。——第２２７页。

９３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

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第

２２７页。

９４ 恩格斯的关于英国的这两篇文章是为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

写的。恩格斯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至１８５２年１月期间共写了四篇文章，魏德

迈只收到了其中的两篇，另外两篇在途中遗失了。然而魏德迈收到的两

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在保留下来的这两篇文章的手稿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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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这一篇名。第二篇上的篇名看样子是被魏德迈划

掉了，文章的罗马字母编号显然也是他加上的。——第２２８页。

９５ 在１８４６—１８５３年英国在开普兰进行了第五次反对科萨族的“卡弗尔战

争”。（卡弗尔人是对东南非的一些部族的不正确的统称）。战争的头几

年，当地居民不止一次的打败过英国军队。但是根据１８５３年的和约科萨

族却被迫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英国人。

１８５１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侵占奴隶海岸（西非），并且为此目的，

对居住在这里的约鲁布族的内讧进行干涉。虽然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英国人

轰击了拉格斯城，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征服当地居民，而不得不只限

于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傀儡政权。只是在１８６１年“购买”了拉格斯城以后，

英国人才在奴隶海岸站住脚并为自己在尼日利亚的殖民地打下基

础。——第２２９页。

９６ 指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队。——第２２９页。

９７ 贝朗热在他的“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Ｌｅｓｍｉｒｍｉｄｏｎｓｏｕｌｅｓ

ｆｕｎéｒａｉｌｌｅｓｄＡｃｈｉｌｌｅ》）这个歌曲中讽刺了复辟时期法国的渺小的和无能

的统治者。歌曲的标题中带有一个双关语：ｌｅｓｍｉｒｍｉｄｏｎｓ——米尔米东

人，据传说这是南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在特洛伊战争中，这个部落的战

士曾在阿基里斯的率领下作过战；ｍｉｒｍｉｄｏｎ〔米尔米东〕同时还有小胖

子、矮子的意思，而转意是渺小的、无能的人。——第２３０页。

９８ 见注２９。——第２３０页。

９９ 这里和下面指的是布匿战争 （公元前２６４—２４１，２１８—２０１，１４９—１４６

年），这个战争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在

地中海西部建立统治，为了争夺新的领土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以

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第２３１页。

１００ 在反对第一次反法联盟的战争（１７９２—１７９７）中，在拿破仑率领下同奥

军作战的法国军队于１７９７年５—６月占领了中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根

据同年１０月在康波福米奥签订的法奥和约，威尼斯共和国领土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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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括威尼斯城划归奥地利，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后者在莱茵河边界

上作出让步；另外一部分划归南阿尔卑斯共和国，该共和国是拿破仑

在他所夺取的意大利北部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

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沿岸的领土划归法国。——第２３２页。

１０１ 指停泊在葡萄牙塔霍河河口的英国舰队。十九世纪，英国地中海舰队曾

利用塔霍河河口作为中间基地。——第２３２页。

１０２ 指１８０３—１８０５年拿破仑第一在布伦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他打算从这

里越过拉芒什海峡侵入英国。在这里集中了约二千五百只小运输船和

十二万登陆部队。法国舰队在对英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在俄国和奥地利

参加下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新的反法联盟，迫使拿破仑放弃了他的计

划。——第２３４页。

１０３ 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见注２４）的一个战役。１８４９年４月５

日，由十只船组成的丹麦分舰队，从海上向什列斯维希的濒临海湾的城

市埃克恩弗尔德发起攻击，以便登陆兵上陆。分舰队被海岸炮兵的交

叉射击击溃。——第２３５页。

１０４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１８１６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

协会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

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工业上的优势进而达到经

济上政治上的统治。——第２３６页。

１０５ 此处在手稿上有下面这样一个编者注：“讨论帕麦斯顿被撤职的文章，

我们没有收到。显然它是从英国寄来的时候在途中遗失了。”这个编者

注看样子是魏德迈加的。——第２３７页。

１０６ “每日新闻” （《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

级的喉舌；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２３７

页。

１０７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交

议会的一项法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

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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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第２３８页。

１０８ 现在发表的这封信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写的，而由马克思寄给

“泰晤士报”编辑部。恩格斯还给“每日新闻”的编辑部寄去了一封类似

的信。但是，因为这些报纸的编辑部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采取极

端敌视的态度，所以这两封信未能发表。给“泰晤士报”的这封信是根据

恩格斯在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８日给马克思的信的背面所写的该信的草稿刊

印的。

“泰晤士报”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一家报纸，

１７８５年创办于伦敦。——第２４１页。

１０９ 大陪审团 是１９３３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

拔十二到二十三个“善良的和诚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

进行预先审查，并对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问题作出决

定。——第２４２页。

１１０ “每周快讯” （《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是英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０１年至

１９２８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

第２４４页。

１１１ 指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的周刊“寄语人民”（《Ｎｏｔｅｓｔｏ

ｔｈｅＰｏｐｌｅ》），它的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

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１８５１年６月到１８５２年４月

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２４５页。

１１２ 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通过的（１８４８年８月９—１１日，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７

日，１８５０年７月）一系列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出版报刊要

缴纳很高的押金，对书报征收印花税，并且规定对攻击“所有制原则和

家族权利”，以及“煽动内战”的出版物要严加惩处。这些法律实际上是

取消了法国的出版和言论自由。

恩格斯把这些法律叫作“禁口律”，以此来和１８１９年英国议会通过

的六项反动法令作类比，这些法令取消了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和出版、

集会自由。——第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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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在１８５３年底和１８５４年，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尖锐的

危机现象。市场商品滞销现象（首先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使英国纺织

业和制铁业生产缩减。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同样，美国的工业

也遭受到严重的困难。——第２５５页。

１１４ 贝尔格莱夫广场 是伦敦西头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的一个邸园，贵族

和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这一带。——第２５５页。

１１５ 指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２日路易·波拿巴颁布的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

令。——第２５６页。

１１６ “科伦日报” （《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德国日报，自１８０２年起即

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

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并且激烈

地反对“新莱茵报”。——第２５７页。

１１７ １８５１年９月法国逮捕了在１８５０年９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

－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

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

局能够靠领导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

谋。在１８５２年２月，被捕者根据图谋叛国的罪名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

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１８５１年９月在巴黎被捕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也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

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所能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

伪证都被马克思揭穿了（见本卷第４７２—４８７页）。——第２５７页。

１１８ １８４９年９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

于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

者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企图，委员

会根据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者的建议改组成了有马克

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１８５０年９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

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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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流亡中的大人物” 是抨击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活

动家的小册子，这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在革命失败后便攻击无产阶级

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是给这种进攻以应有的反击，并揭露

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这本著作写于１８５２年

５—６月，一部分写于伦敦，一部分写于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马克思是

５月底到他那里的。这一著作利用了靠朋友们的帮助事先收集起来的

大量的实际材料：流亡者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文件、报纸、回忆录），德

国、法国和英国的报刊等等。参加选材和手稿整理工作的除马克思夫

人外，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恩斯特·德朗克。７月初手稿就委托给

一个自愿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斑迪亚在德国出版。后来发现这个人是

警察局的暗探，他把小册子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

１８５３年４月写的、发表在美国报纸“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文

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时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

为。

作者在世的时候，小册子一直没有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保存

的手稿本（前几页是德朗克执笔，以后都是恩格斯执笔由马克思作补

充）后来落到了爱·伯恩施坦手里，他不仅不设法出版，而且在１９１３年

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的时候，竟尽数地删去了所有涉及马克

思就“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同班迪亚谈判的地方。直到１９２４

年，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才从伯恩施

坦那里得到了手稿。１９３０年这一著作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

义研究院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和以前的版本不

同，本版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校阅中所做的修改，凡手稿中删去

的地方都没有再刊印出来。——第２５９页。

１２０ 克洛普什托克“救世主”第一首歌。——第２６１页。

１２１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Ｋｉｎｋｅｌ．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ｏｈｎ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Ｓｋｉｚｚｅｎ

ｂｕｃｈｖｏｎＡｄｏｌｆＳｔｒｏｄｔｍａｎｎ．Ｂｄ． － ，Ｈａｍｂｕｒｇ，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ｕｎｄ

Ｃａｍｐｅ，１８５０—１８５１．——第２６１页。

１２２ 指德国文学中的感伤派，十八世纪末曾风行一时的密勒的小说“济格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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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修道院的历史”（１７７６年出版）是这一派的代表作。——第２６１页。

１２３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２６２页。

１２４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２６２页。

１２５ 纳尔苏修斯——古代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转意是妄

自尊大的人。——第２６６页。

１２６ 瓦格纳——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伪学者、经院哲学

家的典型。——第２６６页。

１２７ 指文学杂志“德国缪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Ｍｕｓｅｎａｌｍａｎａｃｈ》）和“基督教

徒的娱乐”（《Ｄ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ｔｅｒｐｅ》）。前者由阿·夏米索和古·施瓦布于

１８３２—１８３８年在莱比锡出版，后者由阿·克纳普于１８３３—１８５３年在

杜宾根出版。——第２６８页。

１２８ 马哈德伐 即“伟大的神”，是印度主神之一湿婆的别名。印度姑娘们都

自己制作湿婆的形象，作为她们崇拜的偶像。——第２６８页。

１２９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 是德国作家诺瓦利斯的未完成的小说，

德国反动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亨利希·冯·奥夫

特丁根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于寻找“蓝色花朵”——理想

的诗篇的象征。——第２７０页。

１３０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２７１页。

１３１ 指霍夫曼的中篇小说“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中的一段情节。小说中

的主人公木匠约翰奈斯·瓦赫特，由于不久前死了妻子和儿子而非常

悲痛，但他在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并创造出独特的建筑设计图案。——

第２７２页。

１３２ “恨世和懊悔” 是德国反动作家奥·科采布的剧作的名称。——第

２７３页。

１３３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１８０７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ＢａｍｂｅｒｇｕｎｄＷｕｒｚｂｕ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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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７）。——第２７４页。

１３４ 指作家荣克－ 施梯林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希·施梯林的青年时代”

（１７７８年版）中的主人公，这本小说是伪善的虔诚的文学作品的典

型。——第２７６页。

１３５ “林苑协会” 是１７７２年在哥丁根大学里成立的青年诗人小组（约·福

斯、亨·毕尔格尔斯、路·哥尔蒂等人）。克洛普什托克是小组在思想上

的鼓舞者。小组倾向于不久之后获得“狂飚”（《ＳｔｕｒｍｕｎｄＤｒａｎｇ》）之称

的思潮，这种思潮表达了德国市民阶层对德国现存制度的不满。哥丁根

小组成员的特点是写抒情诗，在这些诗里有抗议的主题，同时也夹杂着

对德国市民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及其庸俗道德的伤感的歌颂。——第

２８０页。

１３６ 罗累莱是德国诗人广泛引用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致人于死

命的、冷酷无情的美人的象征。亨·海涅“罗累莱”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出

色地体现了这个形象。——第２８１页。

１３７ 歌德“亲和力”（Ｇｏｅｔｈｅ．《ＤｉｅＷａｈｌ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第２８１

页。

１３８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杜宾根版第１—２卷（Ｄ．Ｆ．

Ｓｔｒａｕβ．《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Ｂｄ．１—２，Ｔｕ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第

２８３页。

１３９ 哥·金克尔“手工业，救救自己吧！或德国手工业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

况应当要求什么和做些什么？”１８４８年波恩版（Ｇ．Ｋｉｎｋｅｌ．《Ｈａｎｄｗｅｒｋ，

ｅｒｒｅｔｔｅＤｉｃｈ！ｏｄｅｒＷａｓｓｏｌｌ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Ｈａｎｄｗｅｒｋ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ｎｕｎｄ

ｔｈｕｎ，ｕｍｓｅｉｎｅｎＳｔａｎｄｚｕｂｅｓｓｅｒｎ？》，Ｂｏｎｎ，１８４８）。——第２８６页。

１４０ “文克布莱希哀歌”（德国经济学家卡·格·文克布莱希，他发表了恢复

行会制度的反动理论）在这里是用来讽刺地称呼１８４８年在许多德国城

市里召集的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在这些大会上提出了恢复行会的反

动、空想的纲领。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５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集了全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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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者代表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由于师傅们不愿让帮工平等地参加代

表会议，后者便自己组织了一个代表会议，并且吸收南德各城市的工人

参加。但是这个代表会议的纲领也是根据亲自参加了这两个会议的文

克布莱希的反动学说制定的。——第２８７页。

１４１ 普鲁士议会的第二议院是１８４９年２月５日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钦定的宪法而召集

的。尽管该院的选举是根据极不完备的选举法进行的，但是第二议院里

仍然形成了强有力的左翼反对派。到４月２８日第二议院就被政府解散

了。——第２９０页。

１４２ 普法尔茨并没有海岸线。——第２９１页。

１４３ １８４９年６月２９—３０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

了最后一次激战。被围困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军残部在７月２３日

投降。——第２９１页。

１４４ 金克尔１８４９年４月４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曾登载在

１８５０年４月６—７日的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晚邮报”上。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尖锐地批评了金克尔的这个

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１—３５４页）。——

第２９３页。

１４５ 歌 德“少 年 维 特 之 烦 恼”（Ｇｏｅｔｈｅ．《Ｌｅｉｄｅｎ ｄｅｓｊｕｎｇｅｎ

Ｗｅｒｔｈｅｒｓ》）。——第２９６页。

１４６ 指英国国王狮心理查从囚禁中逃脱一事，他是在第三次十字军远征

（１１９０—１１９２年）的归途中被奥地利大公列奥波特一世囚禁的。他是被

法国的吟游抒情诗人布朗德尔解救出来的，据传说后来弗朗德尔成了

狮心理查的宫廷诗人。——第２９６页。

１４７ “家常话”（《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ｏｒｄｓ》）——英国的一种文艺周刊；由查理·狄

更斯于１８５０—１８５９年在伦敦出版。

“新闻画报”（《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Ｎｅｗｓ》）——英国的一种画报（周刊）“伦

敦新闻画报”（《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的简称；１８４２年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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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２９８页。

１４８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１８５１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

业展览会建造的。——第２９９页。

１４９ “宇宙”（《ＤｅｒＫｏｓｍｏｓ》）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

（周刊）；由恩斯特·豪格于１８５１年在伦敦出版；参加周刊工作的有金克尔、

卢格、隆格、奥本海姆、陶森瑙。共出了六期。——第２９９页。

１５０ １８５２年５月，在法国按照宪法应当改选共和国总统。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人士，尤其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通过这次改选上台执政。——第

３００页。

１５１ 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宪法

遭到了德意志各邦多数的否决。５—６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

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恩格斯在“德国维护

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

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９１—１０４页）这两本著作中评

述了这一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３００页。

１５２ 成立全体德国流亡者中央局的企图是为了反对这个时期由马克思和恩

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１１８），其目的是阻挠无

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组织。——第３０１页。

１５３ 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摘自“狄德罗铁文集”１８２１年巴黎版（Ｄ．

Ｄｉｄｅｒｏｔ．《ＬｅｎｅｖｅｕｄｅＲａｍｅａｕ》．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ｉｎéｄｉｔｅｓｄｅＤｉｄｅｒｏ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第３０１页。

１５４ “坚决前进俱乐部”是１８４９年６月５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

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

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

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等）。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

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的回答

后，于６月６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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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

乐部”被封闭了。——第３０２页。

１５５ 见注６。——第３０３页。

１５６ 见注１６。——第３０３页。

１５７ 德国大学里的普通的四系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第

３０３页。

１５８ “德国旁观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Ｚｕｓｃｈａｕｅｒ》）是德国激进派的周报，由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自１８４６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８年４月在曼海姆

出版，１８４８年７—９月在巴塞尔出版。该报于１８４８年７—１２月由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默尔德斯继续以此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

个小标题：“续刊”（《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并重新编号。——第３０３页。

１５９ 指卡·罗泰克“从古代到１８３１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

斯图加特版第１—４卷（Ｋ．Ｒｏｔｔｅｃ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ｆｕｒ

ａｌｌｅＳｔａｎｄｅ，ｖｏｎｄｅｎｆｒｕｈｅｓｔｅｎＺｅｉｔｅｎｂｉｓｚｕ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３１》．Ｂｄ．１—４，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和卡·罗泰克同卡·韦尔凯尔“政治词典。一

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阿尔托纳版第１—１２卷

（Ｋ．ＲｏｔｔｅｃｋｕｎｄＫ．Ｗｅｌｃｋｅｒ．《Ｄａｓ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ｘｉｋｏ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ｄｅｒ

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ｆｕｒａｌｌｅＳｔａｎｄｅ》．Ｂｄ．１—１２，Ａｌｔｏｎａ，

１８４５—１８４８）。——第３０３页。

１６０ 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１—４卷（Ｇ．Ｓｔｒｕｖｅ．《Ｇｒｕｎｄｚｕｇｅ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ｄ．１—４）。头两卷于１８４７年在曼海姆出版，第

３—４卷于１８４８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３０３页。

１６１ 指古·司徒卢威“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１８４９年伯尔尼版（Ｇ．

Ｓｔｒｕｖ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ｒｅｉＶｏｌｋｓｅｒｈｅｂｕｎｇｅｎｉｎＢａｄｅｎ》．Ｂｅｒｎ，

１８４９）。——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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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指“共和国政府报”（《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ａｎｉｓｃｈ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该报是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由古·司徒卢威和卡·布林德于１８４８年９

月第二次巴登起义时期在寥拉赫出版。“德意志共和国！富强、教化、人

人 自 由！”（《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Ｗｏｈｌｓｔａｎｄ，Ｂｉｌｄｕｎｇ，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ｆｕｒ

Ａｌｌｅ！》）这个口号被当作副标题刊印在该报上。——第３０４页。

１６３ 指河·戈克匿名出版的书“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的革命。巴登制宪议

会一委员写”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Ａ．ｅａ《ＲｕｃｋｂｌｉｃｈａｕｆｄｉｅＢａｄ－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ｔｅｒＨｉｎｗｅｉｓｕｎｇａｕｆｄｉｅ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ｉｇｅＬａｇｅＴ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ＭｉｔｇｌｉｅｄｅｄｅｒＢａｄｉｓｃｈ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ｒｅｎｄｅｎ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第３０４页。

１６４ “德意志伦敦报”（《Ｄｃ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办

的周报，自１８４５年４月出版到１８５１年２月该报在物质方面受失去权

位的不伦瑞克的卡尔公爵支持。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易·

班贝尔格尔。自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０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

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论文；此外，它转载了卡·马克思

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３月）、卡·马克思写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１８５０年４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国

际述评（三）”的一部分（１８５１年２月）以及许多卡·马克思和弗·恩格

斯签名的声明。——第３０５页。

１６５ 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

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生体操协会的许多成员，在维也纳

代表会议（见注８）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

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１８１９年大学生桑

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国王的走狗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

的借口。在１８１９年８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

过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 第

３０６页。

１６６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１８１７年海得尔堡版（Ｇ．Ｗ．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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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ｇｅ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

ｄｒｉｓｓｅ》．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１７）。——第３０６页。

１６７ “哈雷 年 鉴”和“德 国 年 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１８３８

年１月至１８４１年６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

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ｆｕ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

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１８４１年７月至１８４３年１月以“德国科学和艺

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ｆ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名称

出版。该杂志在１８４１年６月以前由阿·卢林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

哈雷主编，从１８４１年７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１８４３年１

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则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

内出版。——第３０６页。

１６８ “柏林月刊”（《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是德国启蒙派的机关刊物；

于１７８３—１８１１年出版。该杂志曾几度改变名称，在１７９９—１８１１年间弗

·尼古拉参加了它的出版工作。——第３０７页。

１６９ 指乔·威·弗·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第１—３卷；“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５

年、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柏林版第１０卷第１—３册（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Ｖｏｒ

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ｋ》，Ｂｄ． — ；Ｗｅｒｋｅ，Ｂｄ． ，Ａｂｔ．１—３，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及亨·海涅“浪漫主义学派”１８３６年汉堡版

（Ｈ．Ｈｅｉｎｅ．《Ｄｉｅｒｏｍａｎ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ｕｌ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３６）。—— 第３０７

页。

１７０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１８０７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ＢａｍｂｅｒｇｕｎｄＷｕｒｚｂｕｒｇ，

１８０７）。——第３０９页。

１７１ 指亨·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诗中以一只博学的熊阿塔·特

洛尔的形象来嘲笑德国的哲学家。——第３１０页。

１７２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版的德

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

７７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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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

国状况。评托马所·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６２６—６３５页）。这些著

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

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

意见分歧。——第３１１页。

１７３ 皇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属于奥尔良王族。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

宫里设置了表演场和娱乐场；皇宫里的花园和走廊是游乐的场

所。——第３１１页。

１７４ 指索西萨尔——保尔·德·科克的轻浮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老滑

头和酒鬼的典型。——第３１１页。

１７５ 关于“光明之友”，见注１６。——第３１２页。

１７６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Ｍ．Ｓｔｉｒｎｅｒ．《Ｄｅｒ

Ｅｉｎｚｉｇ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第３１２页。

１７７ 从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派竞选宣言”（１８４８年４月）中借用的话，

在这个宣言中，全德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被宣布为“对事件的合理性加

以审查”。——第３１２页。

１７８ “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Ｄｉ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是德国一家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１８４８年４月

起主编是爱·梅因，由阿·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出版；

１８４８年夏天到五十年代初该报在柏林出版。——第３１３页。

１７９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

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至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３１３页。

１８０ 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３０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会议。出席

８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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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的有德国各城市的二百六十个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

表。但是由于代表的成分复杂，在极重要的问题上引起了争执和分歧。

代表会议不是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员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是限于

制定毫无结果的矛盾百出的决议。例如代表会议在１０月２９日根据卢

格的建议而通过的保卫维也纳的呼吁书中，要求德意志各君主邦政府

援助革命的维也纳。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对这个呼吁书作了尖锐的

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５２７—５３０页）。——第

３１４页。

１８１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

年６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这

个报又名为“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十

字。——第３１４页。

１８２ 关于消极抵抗的策略，见本卷第８０—８４页。——第３１４页。

１８３ “卡尔斯卢厄日报”（《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５７年

创刊，是巴登政府以及１８４９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３１５

页。

１８４ 指卢格未加署名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和２８日的英国自由派周报

“先驱”上的一篇名为“德国民主党”的文章。——第３１５页。

１８５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４年在伦敦

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３１６

页。

１８６ 阿尔诺德·文克里特是半传说的瑞士战士，反对普鲁士压迫的解放战

争的参加者；相传在１３８６年６月９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

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

瑞士人的胜利。——第３１６页。

１８７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主人公的

名字罗多芒特来称呼海因岑，罗多芒特的特点是善于大吹大擂，胡说八

道。——第３１７页。

９７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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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指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在德国流行的德国作家约·提·海尔梅斯的

说教的和感伤的小说“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第３１７

页。

１８９ 阿利曼是古代波斯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称，是众恶之神在世上的化

身。安赫腊曼纽同众善之神阿胡腊玛士达（希腊名称是奥尔穆兹德）永

远处于不调和的敌对地位。——第３１９页。

１９０ 引自格林兄弟的童话“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小

棍子按照主人的命令从袋子里跳出来痛打敌人。——第３１９页。

１９１ 比林格斯盖特是伦敦的鱼市场，以粗野的吵骂而恶名昭著，这种吵骂已

成为该市场商贩的生活习惯。——第３２０页。

１９２ 指海因岑的喜剧“奈贝尔博士，或学问和生活”１８４１年科伦版（《Ｄｏｋｔｏｒ

Ｎｅｂｅｌ，ｏｄｅｒ：ＧｅｌｅｈｒｓａｍｋｅｉｔｕｎｄＬｅｂｅｎ》．Ｋｏｌｎ，１８４１）。——第３２０页。

１９３ 指卡·海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１８４５年达姆斯塔德版（Ｋ．Ｈｅｉｎｚｅｎ．

《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ｋｒａｔｉｅ》．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５），和雅·费奈迭“普鲁

士和普鲁士制度”１８３９年曼海姆版（Ｊ．Ｖｅｎｅｄｅｙ．《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ｕｎｄ

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ｔｈｕｍ》．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１８３９）。——第３２０页。

１９４ １８１１年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内实行法国的诉讼程序。莱茵省在１８１５

年归并于普鲁士后，仍保存了这个诉讼程序；而法国的诉讼程序在这里

逐渐地被普鲁士人所排斥。——第３２９页。

１９５ 指卡·海因岑“逮捕令”１８４５年施哈尔贝克版（Ｋ．Ｈｅｉｎｚｅｎ．《ＥｉｎＳｔｅｃｋ

ｂｒｉｅｆ》．Ｓｃｈａｅｒｂｅéｋ，１８４５）。——第３２０页。

１９６ “快邮报”（《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是“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

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ｆｕｒＥｕ

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ｓ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Ｌｅｂ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的简称，是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于

１８４３—１８５１年在纽约出版，半周刊。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５１年该报的主

编是卡·海因岑，１８５１年阿·卢格也加入了编辑部。该报还有

一份附刊“德意志快邮周报”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０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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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 第３２１页。

１９７ “曼海姆晚报”（《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一家激进派

的日报，１８４２年由卡·格律恩创办，他不久便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代表（见注１５）。该报于１８４８年底停刊。——第３２１页。

１９８ 指１８４８年出版的小册子：卡·海因岑“法国‘和德国的兄弟同盟’”莱茵

斐尔顿版（Ｋ．Ｈｅｉｎｚｅ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ｓ《Ｂｒｕｄ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ｍｉｔ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Ｒｈｅｉｎｆｅｌｄｅｎ）。——第３２１页。

１９９ 阿耳契娜是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

巫。——第３２４页。

２００ 教友派信徒（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纪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派信徒反对官

方教会和它的教仪，鼓吹和平主义思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主

张革新教友派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教友派信徒（区别于信奉正

统教义的教友派成员——“乾的”教友派信徒）。——第３２４页。

２０１ 欧洲中央委员会（全名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

倡议于１８５０年６月在伦敦成立的。委员会是个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其成员和思想观点方面都极其复

杂，因此它并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民主主义流亡者之

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到１８５２年３月实际上就已

经瓦解了。——第３２５页。

２０２ “流亡者”（《Ｐｒｏｓｃｒｉｔ》）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

刊）“流亡者，世界共和国的杂志”（《Ｌｅ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的简称；于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共出两期。参加杂志编辑

部的有赖德律－洛兰、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

沃尔策耳。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底起，改组成周刊“流亡者之声”（《ＬａＶｏｉｘ

ｄｕＰｒｏｓｃｒｉｔ》），在圣阿曼（法国）出版到１８５１年９月。——第３２５页。

１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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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 “不来梅每日纪事”（《ＢｒｅｍｅｒＴａｇｅｓＣｈｒｏｎｉｋ》）是德国民主派报纸，于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出版；１８５０年３月起，该报主编是鲁·杜朗。—— 第

３２５页。

２０４ “为巴黎做弥撒是值得的”（《Ｐａｒｉｓｖａｕｔｂｉｅｎｕｎｅｍｅｓｓｅ》）是亨利四世的

话，１５９３年由于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

主教，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３２６页。

２０５ 布隆采尔城下的大战在这里是对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８日在库尔黑森的起义

时期普鲁士先头部队和奥地利先头部队之间的一次小冲突的讽刺称

呼；为争夺德国的统治权而交战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

黑森内政的权利，目的是镇压起义。奥地利得到了俄国在外交上的支

援，普鲁士在这次冲突中不得不作了让步。——第３２７页。

２０６ 约卜西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卡·阿·科尔图姆的极受欢迎的讽刺

长诗“约卜西之歌”中的主人公。——第３２７页。

２０７ 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进行讽刺的这些词句摘自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

员会的“告德国人书”（该文刊载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的“流亡者之声”杂志

上），在摘引时作了改写。——第３２７页。

２０８ 指１８５０年８月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

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起显著作用的人物是美国资产阶级博爱家艾

利修·巴里特，英国自由贸易派的领袖科布顿，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和政论家日拉丹，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前自由派政

府首脑尧普，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教友会派的代表，以及一个印第安部

落的领袖。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都是伪善的和假仁假义的。——

第３２７页。

２０９ 指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

史片断”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Ｈ．Ｈａｒｒ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ｕｂｅｒｄｉｅ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ｕｎｄｉｈｒｅｎＶｅｒｆａｌｌ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３２９页。

２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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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汉巴赫大典于１８３２年５月２７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

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

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

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３３０页。

２１１ 指“德意志”（《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民主派机关报，从１８３１年１２月到１８３２

年３月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主编是哈罗·哈林），以及这位作者的下列

著作：“各族人民。诗剧。光荣。自由。祖国”１８３２年斯特拉斯堡版（《Ｄｉｅ

Ｖｏｌｋｅｒ．Ｅｉｎ 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ｓ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ｈｒｅ．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

Ｓｔｒａβｂｕｒｇ，）１８３２；“血滴。德国诗”１８３２年斯特拉斯堡版（《Ｂｌｕｔ

ｓｔｒｏｐｆ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Ｓｔｒａβｂｕｒｇ，１８３２）；“君主政体，或扫罗王

的历史”１８３２年斯特拉斯堡版（《Ｄｉｅ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ｏｄｅ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ｖｏｍＫｏｎｉｇＳａｕｌ》．Ｓｔｒａβｂｕｒｇ，１８３２）；“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德国

诗”１８３２年斯特拉斯堡版（《ＭａｎｎｅｒＳｔｉｍｍｅｎ．ｚｕ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Ｅｉｎｈｅｉｔ．Ｄｅｕ

ｔｓｃｈｅ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Ｓｔｒａβｂｕｒｇ，１８３２）。——第３３０页。

２１２ 硫黄党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的学生联合会最初的名称，这个

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黄党”成了一个普

通的用语。——第３３２页。

２１３ 指１８３４年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志尼组织的革命流亡者的进军。由各种民

族的流亡者组成的起义者部队在拉莫里诺的指挥下由瑞士攻入了萨

瓦，但是被皮蒙特的军队击溃了。——第３３２页。

２１４ “青年欧洲”是政治流亡者各个革命组织的国际联合会，根据马志尼的

倡议于１８３４年在瑞士成立，存在到１８３６年。“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组

织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等。联合会的宗旨

是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第３３３页。

２１５ 邦迪埃拉兄弟，密谋者组织的成员，于１８４４年６月带领着一支不大的意

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起义者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

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队伍中一个成员

３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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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了。——第３３４

页。

２１６ 指德国奥古斯滕堡王朝的拥护者，该王朝向丹麦国王争夺占有什列斯

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第３３５页。

２１７ 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会议，根据俄国的倡议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在华沙

举行，目的是对普鲁士施加压力，并迫使它放弃把德国统一在自己的保

护下的计划。——第３３９页。

２１８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１年创刊，１８５０年该报反映

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们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

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３３９页。

２１９ “比利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ｇｅ》）是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

１８３１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３３９页。

２２０ 引自汉泽曼于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在柏林的联合省议会的会议上的演

说。——第３４０页。

２２１ 指法国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巴

黎的卢森堡宫召开。这个所谓卢森堡委员会是资产阶级为了引诱工人

群众放弃革命发动而成立的，它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权力。路易 勃朗

领导下的这个委员会的实际活动，是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起调停作用。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人民群众发动以后（见注３０），政府便撤销了委员

会。——第３４０页。

２２２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４日在群众大会（所谓“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企图隐瞒布

朗基的献词，不使社会舆论得知，但是这篇献词的全文在许多法国报纸

上都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加上了

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３０—６３２页）。德译文出版

的份数很多，并且流传在德国和英国。——第３４１页。

２２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圣经上的先知耶利米这个名字称呼金克尔。因耶路

撒冷的被毁而引起的“耶利米哀歌”在文学中被作为悲叹和诉苦的例子

（从此得出耶利米哀歌这个用语）。——第３４３页。

４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２２４ “纪事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

１７７０年到１８６２年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

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３４４页。

２２５ 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路易 波拿巴的政变。——第３４４页。

２２６ “启示录”是收在新约中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该书被认为是圣徒约

翰所著。“启示录”中关于“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神秘预言，在中世

纪异教徒的人民运动中经常被利用。后来“启示录”中的预言被牧师用

来吓唬人民群众。——第３４５页。

２２７ 见注９３。——第３４５页。

２２８ 见注３３。——第３４６页。

２２９ “纽约国家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民主派的一家日

报，１８３４年出版；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３５０页。

２３０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锡仑这个名字称呼谢特奈尔。根据希腊神话，锡仑是

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同伴。——第３５３页。

２３１ 歌德“评‘拉摩的侄子’对话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题”（Ｇｏｅｔｈｅ．《Ａｎ

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ｕｎｄ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ｅｎｉｎｄｅｍＤｉａｌｏｇ：

《ＲａｍｅａｕｓＮｅｆｆｅ》ｅｒｗａｈｎｔｗｉｒｄ》）。——第３５４页。

２３２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

“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谎

者。——第３５６页。

２３３ 见注９０。——第３５８页。

２３４ 预备议会是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４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

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预备

议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和要求”的草案，这个草案只是一纸空文，它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

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

３５８页。

５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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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雅努斯这个名字称呼海因岑。雅努斯是古罗马的一

个神，它被描绘成具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转意是两面派的人。海

因岑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报纸也叫“雅努斯”（《Ｊａｎｕｓ》），

他在该报上攻击马克思。——第３５９页。

２３６ 圣杯——按照中世纪的传说，是一只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３６１页。

２３７ 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

亚”），荷马的叙事诗的摸拟诗，作者不详。——第３６１页。

２３８ 指维利森在“关于１８３１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１８４０年

柏林版１—３册（《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ｇｒｏβｅｎＫｒｉｅｇｅｓａｎｇｅｗｅｎｄｅｔａｕｆｄｅｎｒｕｓ

ｓｉｓｃｈ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Ｆｅｌｄｚｕｇｖｏｎ１８３１》．ＩｎｚｗｅｉＴｈｅｉｌ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这部

书中所叙述的观点。维利森的理论所根据的不是军事艺术史的实际材

料，而是抽象的哲学原理。——第３６３页。

２３９ 指维利希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

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成员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贴，但

是在１８４９年初津贴便停止了。后来该队伍编入了所谓的维利希军团，该

军团参加了１８４９年５—６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第３６５

页。         

２４０ 指阿里欧斯托的诗“疯狂的罗兰”中的第三十四首歌。阿里欧斯托把这

首诗当作博雅多的诗“恋爱中的罗兰”的续篇。——第３６６页。

２４１ 这是西塞罗在“论预言”（《Ｄｅ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ｅ》）这本书中引用的老卡托的一

句话；肠卜者是古罗马的查看祭神牺牲的内藏而卜神意的预言者。——

第３６９页。

２４２ 指“匈奴人之战”——德国艺术家考尔巴赫的一幅名画。画中描绘了许

多阵亡战士的灵魂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在战场的上空进行的。——第

３７４页。

２４３ 帕戚法耳——许多中世纪诗歌的主人公；他是出去寻找圣杯（见注２３６）

６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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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骑士；树立了许多功勋。帕戚法耳成了圣杯的守护者。——第３７９页。

２４４ 马克思本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２）撰稿实际上是从“英国的选

举。——托利党和辉格党”这篇文章开始的。在这以前，他寄给该报的

文章只是恩格斯写的“德国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本文和“宪章

派”一文是一个整篇，最初马克思是用德文写的，写后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２日

寄给了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由他译成英文。马克思在这以后写的一

些文章，也是这样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这种做法一直继续到１８５３年１

月底，那时马克思已经精通英文的文学语言，他本人已能用英文写通

讯了。在翻译当中，恩格斯有时把长篇文章分为两篇，然后马克思就把

它们作为单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例如，这一次恩格斯就是把马

克思寄来的文章分成了两篇：“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

“宪章派”。

“人民报”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以“大不列颠的大选”为标题连续转载了

上述文章以及“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这两篇文章。“人民报”

发表“宪章派”一文时，删掉了马克思从这份报纸上引用的某些材料。

“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是宪章派的周报，１８５２年５月由

宪章派的左翼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 琼斯在伦敦创办。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５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同时还对

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该报除了转载“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

克思的重要文章以外，还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该报撰写的一

些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

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

“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１８５８年６月该报转到

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３８１页。

２４５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的一个派别。这一

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自

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１８３８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

年代自由贸易派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则成为自由党的左

翼。——第３８１页。

７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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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

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是

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低教会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

层神甫中间，这一派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第３８１页。

２４７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１８４６年６月通过的。英国的旨在限制和禁止

谷物输入的所谓谷物法，是为了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

１８４６年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在贸易自由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

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３８２页。

２４８ 辉格党——美国政党名，该党主要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

级以及同他们相联系的部分种植场主的利益。辉格党存在于１８３４年至

１８５２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的尖锐化，引起了国内各个政党的分

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人和部分反奴隶制度党人

（ｆｒｅｅｓｏｉｌｅｒ）一起于１８５４年组织了主张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

辉格党人则加入保护种植场主－奴隶占有者利益的民主党。——第３８３

页。

２４９ 乔 温 库克“政党史，从查理二世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成立起到改革

法案的通过”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３卷（Ｇ．Ｗ．Ｃｏｏｋ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Ｐａｒ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ｇａｎｄ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ｉｇｎ

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ｏｔｈ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Ｂｉｌｌ》．Ｖｏｌ．１－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６—１８３７）。——第３８３页。

２５０ 这里是暗指辉格党领袖约翰 罗素的绰号“顶点约翰”。当罗素在１８３７年

发表了演说之后激进派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因为他在

演说中说，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已经是英国宪制发展的顶点。——第３８４

页。

２５１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１６８８年的政变称之为“光荣革命”。在这次

政变之后，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的基础上的君主立

８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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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制在英国得到确立。——第３８４页。

２５２ 指１８３１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１８３２年６月为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

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

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

第３８５页。

２５３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洗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１８７３年司法改

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

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

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

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３８９页。

２５４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第

３９１页。

２５５ 指的是选举改革法案，罗素曾在１８５２年２月做了预示即将实行该法案的

声明；可是法案后来并没有提交议会讨论。关于这个法案，恩格斯在论

英国的各篇文章中做了分析（见本卷第２３７—２４０页）。——第３９３页。

２５６ 指的是英国议会在１８４６年发给梅努特（爱尔兰）神学院津贴用以修建新

校舍，并为该学院拨发经费的事。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把爱尔兰的天主教

僧侣笼络到英国统治阶级方面来，从而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非国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

教徒。——第３９７页。

２５７ 三十九信条是１５７１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英国国教会的信条。——第３９８

页。

２５８ 见注２４４。——第３９９页。

２５９ 指１８５２年６月２９—３０日一群狂热的英国新教徒在地方当局和警察的纵

容下在斯托克波尔特城（英国柴郡）蹂躏爱尔兰人的暴行。占全城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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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住房被捣毁，有些爱尔兰人被打死，数十

人受伤；而当时警察却把一百多名无辜的爱尔兰人拘禁起来，拘禁的借

口是他们参加了骚动。斯托克波尔特事件使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民

族纠纷重新加剧起来。——第４００页。

２６０ 据希腊神话，库列特在克里特岛上保护了婴儿宙斯（至高无上的天神，

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丘必特）。宙斯的父亲害怕自己的孩子篡夺自己

的王位，想把他吃掉，他的母亲女神蕾娅把他藏起来。康列特用矛击盾

牌发出的一片响声盖住了新生的宙斯的哭声。——第４０３页。

２６１ 根据英国议会沿用的议事程序，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下院可以宣布

自己为全院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Ｈｏｕｓｅ）开会；在这种会议

上，执行主席（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的职务由下院议长专门指

定主席名单上的一个人担任。——第４０７页。

２６２ 航海法令是英国议会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从１６５１年起）通过的各种保护

关税法的名称，其目的在于扶持英国的航海事业；这些法令于１８４９年被

废除。——第４０８页。

２６３ “集中”是１８３６年成立的波兰民主协会的领导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

１８３２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协会

的纲领中规定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级的不平等，规定将份地无偿地转归

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１８４６年争

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１８４９年夏波兰民主协会

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集中”便迁至伦敦，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员

仍旧留在法国。在五十年代，民主协会内部发生了思想上的分裂。１８６２

年，由于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

散。——第４１３页。

２６４ １８３４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去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

置到实行监狱苦役制的习艺所，人民把这种习艺所叫作“穷人的巴士底

狱”。——第４１７页。

２６５ 马克思摘自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２日“泰晤士报”。——第４２０页。

０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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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 这里指的是托 图克的著作：“价格史和１７９３年到１８３７年的流通状况”

１８３８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７９３ｔｏ１８３７》．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价格史

和１８３８年、１８３９年的流通状况”１８４０年伦敦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１８３８ａｎｄ１８３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

和“价格史和从１８３９年到１８４７年为止的流通状况”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８３９ｔｏ

１８４７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４２２页。

２６７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ＬｌｏｙｄｓＷｅｅｋ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英国自由派报纸，１８４３—１９１８年以这个名称出版。——第４２４页。

２６８ “赫尔报”（《ＴｈｅＨｕｌｌ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英国报纸，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

关报；１７９９—１８６７年出版。——第４２５页。

２６９ 见注１０４。——第４２６页。

２７０ 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１８７３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

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

决。——第４２６页。

２７１ 指的是民事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１８７３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

的分院），在这里诉讼程序根据英国普通法进行。民事法院的职权范围

是，除了其他问题外，还可以审理对资格审查律师就选举人名单所作的

决定提出的上诉。根据英国的普通法，上诉法院只审理法律问题，即有

关破坏法律的和诉讼程序的准则问题；至于事实问题，即有关案件的实

际情况问题，根据普通法，则归陪审员审理。——第４２７页。

２７２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

报，１７８０—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３３页。

２７３ “卫报”（《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英国教会的机关报；１８４６

年创刊于伦敦。——第４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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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 五港（Ｃｉｎｑｕｅｐｏｒｔｓ）是英国东南部在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几个沿海城市

的联合组织，由最初加入这个组织的港口的数目而得名。这个联合组

织享有海洋贸易和捕鱼方面的种种特权，同时它也担负给国王提供战

船和军事装备的义务。五港总督在中世纪时曾经握有广泛的行政权力

和司法权力，但随着常备的皇家海军的建立，五港总督已逐步变成了

英国君主政体中的一个领高薪的闲差事之一。——第４３４页。

２７５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报纸；１７７２—

１９３７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３５页。

２７６ “地球报”（《ＴｈｅＧｌｏｂｅ》）是英国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３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

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１８６６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４３６页。

２７７ 奈斯托尔——根据希腊神话，奈斯托尔是参加特洛伊之战的希腊英雄

中的一个最老最贤明的英雄；在文学传统中，他经常被当作饱经世故的

聪明的长者的典型。——第４３７页。

２７８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３８页。

２７９ 见注１０７。——第４４０页。

２８０ 这里指的是１８４０年７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协会

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它

的成员曾达到四万名。在协会的活动中表现出它的成员之间缺乏思想

上和策略上的统一，也表现出宪章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的小资产阶级

思想。１８４８年宪章运动失败后，这个协会也随之一蹶不振，到五十年代

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活动。——第４４２页。

２８１ 见注８５。——第４４６页。

２８２ 见注１１７。——第４４６页。

２８３ “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写的。后来，这篇文章被收集在经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整理并于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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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年出版的单行本“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论文集里，以代替恩格斯

答应过但未见报的这个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第４４９页。

２８４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

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

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１８４６年

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反对魏特林的粗俗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

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阴谋组织，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

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

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１８４７年１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

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

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

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 沃尔弗

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

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

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

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

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

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７２—５７７页）。马克思和恩格

斯都参加了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８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

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

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

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把同

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

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３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

３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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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到４月初，中

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

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３月底所写成的“共产

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５页）是共

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１８４８年４月初返抵德国，他们

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

在全民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

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

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

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

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

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

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３４）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

中心。１８４８年年底，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中断的联系，派

约瑟夫 莫尔作为特派员去德国整顿同盟组织。伦敦中央委员会曾修改

了１８４７年的盟章，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譬如，不提推翻资产阶

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宣布同盟

的宗旨是建立社会共和国。１８４８到１８４９年的冬天莫尔在德国的使命并

没有完成。

１８４９年４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人

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一

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中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爆发了

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

点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

断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

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４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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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许多盟员不是

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

停顿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１８４９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１８５０年春天，以前的组织

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中，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并

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

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１８５０年３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

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１８５０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

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

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它

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

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

级的革命干部。１８５０年９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

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见本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

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

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起草

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１８５１年５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

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在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

身。——第４５０页。

２８５ 根据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２日科伦陪审法庭的判决，被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５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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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毕尔格尔斯、彼 诺特荣克和彼 勒泽尔三人被判处六年徒刑，海 贝

克尔、卡 奥托和威 赖夫三人被判处五年徒刑，弗 列斯纳被判处三年

徒刑。罗 丹尼尔斯、约 克莱因、约 埃尔哈特和阿 雅科比四人被宣判

无罪。罗 丹尼尔斯因在监狱中得了肺病，获释后过了几年就死了。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斐 弗莱里格拉特为躲避逮捕和审判而逃亡伦

敦。——第４５６页。

２８６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是马克思痛斥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

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的一个战斗性的小册子。１８５２年１０

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伦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已

经着手写这一著作。虽然条件极其艰难——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极端贫

困，但马克思仍然在１２月初写完了这一著作。１２月６日，手稿寄给了瑞士

的出版商小沙贝利茨。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给了在美国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阿 克路斯，以便在那里出版。１８５３年１月，小册子在瑞士的

巴塞尔出版，但是，３月间在巴登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

数是二千册）被警察没收。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

“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１８５３年４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也没有能够在德国流传。这本书只是在１８７５年在

德国再版以后才在那里得到流传。这一版和１８５３年匿名出版的版本不

同，它标上了作者的名字。马克思给这一版写了一个专门的结束语；马

克思于１８６０年写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不加标题补充到这本书里面。１８８５年，这本书经过恩格斯的编辑

出了第三版，恩格斯还写了一篇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

前几版不同的是，恩格斯把１８５０年３月和６月写成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

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

页、第３５９—３６６页）加进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第一

个俄译本是在１９０６年出版的。——第４５７页。

２８７ 马克思指的是在１８５０年３月和６月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共产主义

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第３５９—

３６６页）。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出，在诺特荣克被捕时落入警察手里的，还

６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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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面两个在审判时当作罪证的文件：１８５０年９月同盟分裂后在科伦的

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和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

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宣言。——第４６１页。

２８８ 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是１８１１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

区实施的刑法典；在１８１５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在该省和民法典

同时有效。——第４６３页。

２８９ 宗得崩德原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

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以后脱离共产主

义者同盟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活动使普鲁士警察当局易

于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而且帮助制造了迫害共产主

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１８５２年的科伦案件。——第４６４页。

２９０ 见注２０１。——第４６４页。

２９１ 凡迪门岛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１８５３年以前一直

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４６９页。

２９２ 指卡 沙佩尔、约 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１８４０年２月成立的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

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

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

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７卷第４８４页）。从五十年代未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

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

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４７０页。

２９３ 关于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退出流亡者委员会一事，见注１１８。——第４７１

页。

７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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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４ 关于金条彩票的事，见本卷第１８１—１８３页。——第４７２页。

２９５ 见注２８４。——第４７９页。

２９６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它的附录以及“揭露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一书的１８７５年版的跋中，引用了补充的真实材料，揭露舍尔瓦尔

是个密探和奸细。根据这些材料，舍尔瓦尔是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间

谍，同时也是法国的密探；他的越狱潜逃是在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的

同意之下进行的。他１８５２年５月到达伦敦时被接受加入沙佩尔所领导的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但是，由于他在所谓德法密谋（见法１１７）的案件

中的奸细作用被人揭发，不久便被清除出协会。——第４８５页。

２９７ 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

谋”１８５３年柏林版第１册、１８５４年柏林版第２册（《Ｄｉ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Ｖｅｒ

ｓｃｈｗｏｒ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

１８５３，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１８５４）。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

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

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４８６页。

２９８ 引自海涅的诗“我从残暴的女神那里逃脱”。——第４８６页。

２９９ 见注１５０。——第４８７页。

３００ 摩门教徒是１８３０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的成员。该派的创始人约瑟

夫 斯密特（１８０５—１８４４）由于得到所谓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门

经”。在这本充满荒诞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

佛古代曾经发生过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第４８９页。

３０１ 路德在一次“席间演说”中曾把世界比作骑不稳马的醉熏熏的农

夫。——第４９１页。

３０２ 马扎斯是巴黎的监狱。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因所谓德法密谋案（见注

１１７）而被监禁的人们所提供的口供。——第４９２页。

８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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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 指在马克思支持下１８５２年１月在伦敦成立的工人协会，该协会的主席是

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

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该

协会的许多成员，其中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了维利希—沙佩尔集

团的影响，都归附于先前的组织了。——第４９６页。

３０４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保存下来一份马克思亲笔写的、但不是他签字的寄

给施梯伯的一封回信草稿。信中对这个警探进行了尖锐的驳斥。看来，

这封回信是在寄给施梯伯之前由“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某个人签字的，

很可能是由威 沃尔弗签字的，因为他可能了解施梯伯在西里西亚的活

动。——第５０７页。

３０５ 玛丽花是欧仁 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在罪

犯当中长大、但依然保持着高尚人格和心地纯洁的姑娘；作者给她冠上

了一个虽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仍然保持着夺目的白色花瓣的百合花花

名。——第５１５页。

３０６ 恩格斯指“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１８７５年版和１８８５年版上

所加的第一个补遗。在这个补遗里重刊了马克思写的“福格特先生”一

书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但没有加标题。附录中指出，

科伦案件发生后不久，弗略里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了几年苦

役。——第５１５页。

３０７ 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１８７５年德文版的跋中指

出，“红色问答书”的作者原来并不是赫斯，而是一个姓列维的人。后来

查明，马克思当时是弄错了。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种种文件，特别是

赫斯本人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１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件，都证明了“红色问答书”

还是出于赫斯之手。——第５２５页。

３０８ 见注１６５。——第５２９页。

３０９ 这里指的是罗 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１８４２

年莱比锡版（Ｌ．Ｓｔｅｉｎ．《Ｄ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ｄｅｓｈｅｕ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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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２）。——第５３３页。

３１０ 席勒的短诗“天之骄子”（《ＤｉｅＳｏｎｎｔａｇｓｋｉｎｄｅｒ》）中的一句的改写。——

第５３３页。

３１１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５３４页。

３１２ 暗示普鲁士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在耶拿城下遭到的失败；由于这次失败，普

鲁士向拿破仑法国屈膝投降，这证明霍亨索伦封建君主政体的社会政

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５３６页。

３１３ 指谷物法的废除（见注２４７）。——第５３７页。

３１４ 马克思把贝雷斯福德讽喻为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最勇敢的英雄阿基

里斯。——第５４７页。

３１５ 据宗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绝对的正义

将在大地上确立。——第５５３页。

３１６ 七月革命后，英法之间建立了名为“诚意协商”（《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的

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到１８３４年４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

间的签订所谓四国同盟时才完成了正式的条约手续。但是，在签订这

个条约的时候，英法利益的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这种矛盾后来使

英法之间的关系尖锐化。这个条约在形式上是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

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在对西班牙和葡

萄牙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 米格尔和西班

牙的王位追求者唐 卡洛斯的借口下，加强自己在这两国中的地

位。——第５５５页。

３１７ 格费尔是伦敦的一个区，许多英国贵族的私邸都在这里。——第５５６页。

３１８ 马克思指的是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Ｅｘ

ａｍｉｎｅｒａｎｄＴｉｍｅｓ》）。它是在１８４８年由“曼彻斯特时报”和“曼彻斯特观

察家”两报合并而成的。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该报

曾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到１８９４年。——第５５６页。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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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 “自由人报”（《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爱尔兰日报，于１７６３—

１９２４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

的要求，维护爱尔兰租佃者的权利。——第５５７页。

３２０ 皮由兹教派是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以

它的创始人之一皮由兹的名字得名。皮由兹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神学家，

他号召在英国国教内恢复天主教仪式及天主教的某些教理。皮由兹教

派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当时英国贵

族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抵制大部分属于各个新教教派的工业

资产阶级。——第５５８页。

３２１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批判了威克菲尔德的殖民

理论。——第５５８页。

３２２ 指罗素“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事务札记”１８２４—１８２９年伦敦版第１—２

卷（《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ｏｆＵｔｒｅｃｈｔ》．

Ｖｏｌ．１—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１８２９）一书和他的１８２２年出版的悲剧“唐 卡

洛斯”。——第５５９页。

３２３ “腐朽的市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

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时起享有选举代表

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腐朽的市镇”的代表，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

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腐朽的市镇”的这种特权被１８３２、１８６７和１８８４年

的改革所取消。——第５５９页。

３２４ 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是１８５０年８月由一些爱尔兰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创立的。同盟的目的是废除阻碍爱尔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对爱尔兰农民

的半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尽管这个同盟的领导过于温和，但

它还是反映了为反对大地主和土地投机者而斗争的爱尔兰租佃者的利

益。同盟的纲领归结起来就是要求禁止大地主任意废除佃约，在停止租

佃时赔偿租佃者在改良土壤方面的开支，确定公平合理的租金，确认租

佃者有通过自由买卖转让租佃的权利。在１８５２年的议会大选期间，同盟

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同盟的要求得到了爱尔兰广大租佃者（天主教

徒和新教徒都包括在内）的拥护。在１８５３年１月的改选中，同盟宣传反对

１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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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奉行妥协政策而成为政府成员的爱尔兰议员。害怕国内民主和民

族解放运动高涨的爱尔兰大地主同天主教和新教的高级僧侣联合起来

对付同盟。不久同盟就解散了。——第５６０页。

３２５ 明辛街——伦敦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第５６２

页。

３２６ 本文中引用的关于萨特伦德家族剥夺农村居民土地的材料，以后被马

克思运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第５６９页。

３２７ 奥伦治派协会是大地主和新教僧侣为对付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于１７９５年建立的反动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经常指使新教徒迫害爱尔兰

天主教徒。它在新教徒居住的北爱尔兰势力最大。在保障租佃者权利同

盟进行宣传时期（见注３２４），在爱尔兰，违背着大地主和天主教及新教

的高级僧侣的意志，建立了奥伦治派新教僧侣和天主教徒的一般联合

组织。——第５６９页。

３２８ 见注２４６。——第５６９页。

３２９ 古迪布腊斯是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长诗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

是喜好无意义的谈论和争辩，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论断证明最

荒谬的论点。巴特勒的长诗写于１６６３—１６７８年，它的用意是揭露英国资

产阶级的虚假道德和宗教上的伪善行为。——第５６９页。

３３０ 指１６８８年的政变（见注２５１）。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

世，宣布尼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王。——第５７１页。

３３１ 詹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０４

页（Ｊ．Ｓｔｅｕａｒｔ．《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７，ｐ．１０４）。——第５７３页。

３３２ 詹 洛克“关于斯泰福和塞洛普省斯泰福侯爵夫人领地和萨特伦德领地

的改良情况的报告”１８２０年伦敦版（Ｊ．Ｌｏｃｈ．《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ｑｕｅｓｓｏｆ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ｄＳａｌｏｐ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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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０）。——第５７３页。

３３３ 马克思引自让 沙 列 西藏 德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巴

黎版第１卷第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７页（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Ｅ

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７，ｐｐ．２３０－２３１、

２３７）。——第５７４页。

３３４ 约 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１７５９年伦敦版（Ｊ．Ｄａｌ

ｒｙｍｐｌ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ｅｕｄ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９）。——第５７５页。

３３５ 罗 萨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或１８４７年的饥荒”１８４８年伦敦—爱丁堡

—格拉斯哥版第２７页（Ｒ．Ｓｏｍｅｒ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ｏｒ，ｔｈｅ

Ｆａｍｉｎｅｏｆ１８４７》．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Ｇｌａｓｇｏｗ，１８４８，ｐ．２７）。——第

５７６页。

３３６ 本文是马克思用英文写的第一篇论文（见注２４４）。——第５７７页。

３３７ 乔 威 弗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１８２１年柏林版（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

《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１）。—— 第５７９

页。

３３８ 阿 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经验”１８３５年巴黎

版第１—２卷（Ａ．Ｑｕｅｔｅｌｅｔ．《Ｓｕｒｌ’ｈｏｍｍｅｅｔｌｅ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ｅｓ

ｆａｃｕｌｔéｓ，ｏｕＥｓｓａｉｄｅ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马

克思曾引用的是本书的英译本（１８４２年爱丁堡版）。——第５７９页。

３３９ 理 科布顿“１７９３年和１８５３年，三封信”１８５３年曼彻斯特版（Ｒ．Ｃｏｂｄｅｎ．

《１７９３ａｎｄ１８５３．Ｉｎｔｈｒｅ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３）。——第５８０页。

３４０ 指在萨托里阅兵的路易 波拿巴（见本卷第１７６页）。——第５８１页。

３４１ 指１８５３年１月底和平协会（见注１０４）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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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派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

进行的反法战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然而这些决议没有起什

么实际作用。——第５８２页。

３４２ 见注２５５。——第５８２页。

３４３ 暗指阿伯丁联合政府成员的老迈的年龄。玛土撒拉是圣经故事中的大

主教，传说他活到九百六十九岁。成语“玛土撒拉之年”是长寿的同义

语。——第５８３页。

３４４ 阿姆洛 德 拉 乌赛“威尼斯政府的历史”１６７６年巴黎版第４８页（Ａｍｅｌｏｔ

ｄｅｌａＨｏｕｓｓａｉｅ．《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ｎ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１６７６，ｐ．

４８）。——第５８６页。

３４５ 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６月写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租佃权”一文中实现了

他的这个意图。——第５８７页。

３４６ 指的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尔曼 克罗弗德１８３５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

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由于在土地上进行改良而废除原来合同时给租

佃者以赔偿，１８３６年法案被下院否决。后来，该法案又曾数次被重新提

出讨论（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和１８５６年），但是每一次都被下院否决。——第５８７

页。

３４７ 合并取消派（来自ＲｅｐｅａｌｏｆＵｎｉｏｎ，即取消合并），主张废除１８０１年英国

同爱尔兰的合并。英国政府在镇压了１７９８年爱尔兰起义以后强加给爱

尔兰的这个合并，彻底消灭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取消了爱尔兰议会。废

除这个合并的要求，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爱尔兰成为最普遍的口

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把鼓吹废除

合并的宣传运动仅仅看成是争取使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资产阶级作某些

小的让步的手段。１８３５年，奥康奈尔同英国辉格党达成了妥协，完全停

止了这个宣传运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

１８４０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并力图把它引上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

的道路。——第５８９页。

３４８ 见注５９。——第５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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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ｅ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ｄé—

ｍｏｃ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比利时小资产阶民主派的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

在布鲁塞尔出版。——第５９４页。

３５０ 见注２５５。——第５９６页。

３５１ 见注２５０。——第５９６页。

３５２ 指保护农业和不列颠工业协会，该会最初的名称是保护农业协会。它是

在１８４５年为同自由贸易派作斗争而建立的。该协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

反对废除谷物法（见注２４７）。——第５９８页。

３５３ 克罗亚特兵——是奥地利军队中的装备轻武器的军队，主要是从克罗

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第６００页。

３５４ 根据英国议会的传统，上院议长（Ｌｏｒｄ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的座位用一个羊毛口

袋作为座垫，它曾经是英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象征。——第６０３页。

３５５ 规章法是英国的以议会法令——规章为根据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第６０４页。

３５６ 指英国和法国在百年战争（１３３７—１４５３）时期中的两次大会战。１３５８年

在普瓦提埃和１４１５年在阿津库尔，英国步兵打败了法国骑兵。——第

６０４页。

３５７ １８３９年土耳其和埃及因叙利亚问题又起冲突（叙利亚１８３３年被埃及军

队强占）。法国对埃及帕沙（总督）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使这个时期英

法在近东的关系恶化。英国为了竭力不让法国的影响在这个位子通向

它的亚洲殖民地的要冲的重要地区得到加强，给土耳其以军事援助来

反对埃及，并且在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对法国施加外交压

力，迫使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援助。

１８４４年由于英国代办３月间被从塔希提岛驱逐（塔希提岛在此不久

以前被宣布为法国保护国），英法关系又告紧张。塔希提岛事件是英国

和法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殖民竞争加剧的结果。——第６０５页。

３５８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８５２年１月，它是由于路易 波

５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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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要求瑞士把法国的共和党人流亡者驱逐出瑞士国境而引起的。

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９年期间，英国和法国对阿根廷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巴

拉那河和巴拉圭河，让英法商船通过。由于沿海遭到英法海军的长期封

锁，阿根廷最后被迫让步，于１８５２年签订了开放上述河流让外国船只通

行的条约。

纽沙特尔（诺恩堡的德国叫法）是瑞士的一个州，同时又隶属于普

鲁士。由于１８４８年的２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纽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鲁

士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欧洲列强（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干涉

阻止了普鲁士采取武力。一直到１８５７年普鲁士才最后放弃对纽沙特尔

的要求。

１８５２年，英国和法国由于害怕美国强占隶属于西班牙的岛屿古巴，

建议同美国政府签订关于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由于美国的拒绝，协

定没有签订。

１８５１年土耳其借口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坦吉马特政策是

１８３９年起在土耳其实行的一种改革政策，其目的是通过新兴的资产阶

级的妥协来巩固君主政体），要求埃及统治者实行一系列“改革”，实行

这些“改革”就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归属于土耳其。由于英国和法国施加

压力，埃及被迫部分地接受了土耳其的要求。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英国、法国、俄国、巴伐利亚和希腊在伦敦签订了一个

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指定没有子女的希腊国王奥托的弟弟巴伐利

亚的阿德尔贝特代替巴伐利亚王窒的另一个拒绝接受正教的亲王为王

位的继承人。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英国和法国一直阻碍突尼斯的独立，干

涉它的对外政策并支持土耳其统治突尼斯的野心。——第６０７页。

３５９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

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祸害

的盒子，把这些祸害散布出来。——第６０８页。

３６０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本文的标题作了修改。“纽约每日论

６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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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使用了一个与内容不符的标题：“议会辩论。——

反对社会主义的僧侣。——饿死”。——第６０９页。

３６１ 见注２５６。——第６０９页。

３６２ 非国教徒（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ｔ），见注２５６。——第６１４页。

３６３ 在“人民报”上，本文中题名为“强迫移民”的部分是单独作为一篇发表

的；其余四部分即用“美国报刊和欧洲的运动”这个总标题发表。——第

６１６页。

３６４ 大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第一版于１８１７年在伦敦出

版。——第６１７页。

３６５ 让 沙 列 西蒙 德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

系”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Ｎｏｕ

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

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第６１７页。

３６６ 指柏拉图的对话集“理想国”，其中描写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理想

国家；柏拉图认为，应该把诗人从这个国家中驱逐出去，因为他们一点

用处也没有。——第６１９页。

３６７ 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篇文章没有登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我们也没

有得到该文的手稿。——第６２１页。

３６８ 指贝 瑟美列“路德维希 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 戈尔盖、路德维希

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１８５３年汉堡版（Ｂ．

Ｓｚｅｍｅｒｅ．《ＧｒａｆＬｕｄｗｉｇＢａｔｔｈｙáｎｙ，ＡｒｔｈｕｒＧｏｒｇｅｉ，ＬｕｄｗｉｇＫｏｓｓｕ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ｓｋｉｚｚｅｎａｕｓｄｅｍ Ｕｎ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ｋｒｉｅｇｅ》．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５３）。——第６２１页。

３６９ 指１７７０年普鲁士的亨利希在访问彼得堡时所作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建

议。——第６２２页。

３７０ 见注６。——第６２２页。

３７１ 见注３４１。——第６２２页。

７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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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 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到１８５２年１１月间英国记者理查兹用笔名“一个英国人”发

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第６２３页。

３７３ 本文的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６２４页。

３７４ 马克思所引的事实大约在马克思提到的１８５３年３月１日写的那篇文章中

引用过，这篇文章我们没有找到（见注３６７）。——第６２４页。

３７５ 见注４。——第６２７页。

３７６ １８４８年的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４月１０日宪

章派的游行示威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

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６２８页。

３７７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首歌。——第６２８页。

３７８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设在该处。——第

６３０页。

３７９ “文艺论坛”（《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是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文艺论坛，文

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杂志”（《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Ａｒｔｓ》）的简称；１８２８—１９２１年在伦敦出版。

“建筑师”（《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ｅｒ》）是英国一家建筑学问题周刊，１８４２年起

在伦敦出版。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一家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的简称，１８４１

年起在伦敦出版。

“赛马新闻”（《Ｒａｃｉｎｇ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一家运动周刊，１８５１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６３０页。

３８０ 希腊正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由于争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而引起了

纠纷，这个老纠纷在１８５０年又因路易 波拿巴的发动而重新燃起，后者

的目的是要加强法国在近东的阵地。关于圣地的纠纷发展成了外交上

的大冲突，成了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第６３０页。

８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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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 在这次发表的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

当中，从前仅知道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

４６５—４６６页）一文中引证的摘录。此外，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科伦中央委员

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也知道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１５页）。这个记录最初全文发表在“社会历史

国际评论”１９５６年第１卷第２部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ｙ》，ｖｏｌｕｍｅ ，ｐａｒｔ２，１９５６）上。为这次发表而写的序言中说道，这个

记录全文是按不知姓名的人所摄制的副本刊印的，而与恩格斯写的记

录底稿有出入的地方在脚注中注明。

但是，经过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提供给马克思列

宁主义研究院的两个上述文件的摄影副本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

究院的研究人员们断定，两个文件都只是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

副本。这两个副本之中的一个是出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被中央

委员会派到科伦去传达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海 威 豪普特的手

笔。第二个副本是谁摄制的，迄今还不能肯定。

本卷发表的记录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记录的两个

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均在脚注中注明。——第６３５页。

３８２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２９２）。——第６３５页。

３８３ 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见注１１８）。——第６３６页。

３８４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７２—

５７７页）是１８４７年１２月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１８４８年下半年，

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作了修改，从而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性。

在新盟章的第一段，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含糊的要求来代替关于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

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莫尔在他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这个盟

章。１８４９年３月，盟章全文在黑特采尔领导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

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１８５０年８月审讯黑特采尔小组时作为一

个证据。１８５０年１２月，科伦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了新的盟

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第６３６页。

９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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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５ 指１８５０年３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和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

页）。——第６３６页。

３８６ 山岳党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的一派，它代表以

赖德律－洛兰为首的结合在“改革报”周围的一群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主义者的政党；以路易 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参加了这

个党。——第６３３页。

３８７ 指路易 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参加１８４８年２—５月间的法国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一事。以路易 勃朗为首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的活动没有任

何实际结果，同时路易 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命斗

争。——第６３９页。

３８８ 指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

际上它从１７９２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

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

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９日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第６３９页。

３８９ 本篇和下一篇文件包括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

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阿道夫

克路斯在德国和美国的报纸上发表。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给克路斯

的信中指出，援助行动应当成为党的团结一致的表现。并建议在美国各

地成立科伦被判罪者及其家属救济委员会。——第６４２页。

３９０ 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是德国民主流亡者在美国的组织之一。该联合会

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５日在费拉得尔菲亚德国体操协会代表大会上成立。联合

会联合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数十个协会；在其成立初期同美国的德国工

人运动保持联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魏德迈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

报“体操报”（《Ｔｕｒ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出版）撰稿。在美国内战年

代里，该联合会积极参加了反对奴隶主各州的斗争。１８６５年这个组织改

称为北美体操联合会。——第６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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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８５３年３月）

１８５１

８月—１１月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在

伦敦的马克思和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竭尽全力保护

未来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

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干部。

马克思认为探讨经济学说对于用经济发展规律

的知识武装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他继续

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整天都在英国博物馆图

书馆里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殖民问题、人口问

题、信贷问题、银行体系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他从萨

默斯、劳顿、威克菲尔德、普莱斯科特、霍吉斯金、凯

特勒、唐森、马尔萨斯、休谟、格雷、达布耳德、威 巴

艾利生、阿 艾利生、哈德卡斯耳、普莱斯、孚赫、麦克

库洛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摘录，并作了

评注。同时，马克思还研究农艺学和农业化学问题，

为此他阅读了李比希和约翰斯顿的著作。

考虑到军事知识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未来的革

命战争的巨大意义，恩格斯继续研究军事史和军事

理论。

８月上半月 马克思读了比 约 蒲鲁东的新著“十九世纪革命总

论”，认为这是一本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论战性的著

作。他打算在报刊上对这本书加以批判。马克思在给

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转叙了蒲鲁东这部著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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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恩格斯对这本书发表自己的意见。

８月２日前后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在曼彻斯特经常受

到警察的监视，他请马克思把党的文件放在安全的

地方。

８月８日前后 马克思收到资产阶级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

辑查理 德纳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马克思欣然

接受了德纳的建议，他想利用给这个报纸写稿的机

会影响社会舆论，从工人阶级立场上阐明一些最重

要的问题。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共有十

年以上。马克思是该报的正式撰稿人，但是，因为马

克思忙于经济学说的研究工作，所以大部分的文章

是马克思请恩格斯执笔的。

８月８日和１４日 马克思请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组关于德

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文章。

８月下半月—１０月 恩格斯读了比 约 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总

论”，并写了一篇评论，揭露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观点

和无政府主义观点。恩格斯把这篇文章的手稿寄给

马克思。马克思决定把它作为他准备写的一部反对

蒲鲁东的著作的基础。

８月１８以后 马克思收到了在科伦的一个通讯人贝尔姆巴赫的来

信，信中报告了１８５１年５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

活动家案件的审讯的情况。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１日—１８５２年
９月２４日

恩格斯撰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这

些文章由马克思署名连续发表在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至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些文章从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

８月底 马克思收到琼斯的信，琼斯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在

他主编的宪章派杂志“寄语人民”第１６期上转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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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论巴黎工人的六月起

义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为该杂志撰稿，帮助

琼斯写了一些文章，并在杂志的总的编辑工作方面

协助他。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通过宪章派的刊物给

英国无产阶级以思想影响，并支持琼斯和他的拥护

者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他们赞

同琼斯反对哈尼的言论，后者在宪章运动处于低潮

时受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脱离了无产阶级的

立场。

９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上得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的成员在巴黎被捕的消息和所谓的德

法密谋案开始审讯的消息。

９月１１日 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批评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

命家马志尼的政纲和策略，指出马志尼不了解从农

民的利益出发解决土地问题对于胜利地进行意大利

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

９月２３日和２６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霍夫的宣言“未来战争

概论”之后，在通信中对这个宣言提出了许多批评意

见。

９月底—１０月 马克思为了研究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影响问题，

阅读有关技术史方面的著作，从波佩、贝克曼和尤尔

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札记。

１０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引诱工人阶

级脱离革命运动的真正任务的企图，他们密切注视

金克尔的活动，因为金克尔企图在美国进行“德美革

命贷款”的冒险主义活动。马克思给在华盛顿的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阿 克路斯许多关于同金克尔作斗

争的指示。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
１８５２年

恩格斯继续研究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并且研究各

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和文学。他阅读了包林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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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集”，并从这本书中作了许多关于罗蒙诺索夫、

捷尔沙文、苏马罗科夫、波格丹诺维奇、赫拉斯科夫、

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克雷洛夫以及其他十八世纪

到十九世纪初的俄国作家的札记。恩格斯从原文阅

读了一些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

奥涅金”和“青铜骑士”，格利波也多夫的“聪明误”，

并且把“叶甫盖尼 奥涅金”第一章中的几节译成了

散文。

１０月２日以后 马克思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信中说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的出版家勒文塔尔已最后拒绝出版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想在德国出版自己著作的

其他尝试也都没有成功。

１０月４日 １８５１年９月３０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就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一事对马克思进行诽

谤的报道。为此，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刊登在１０月９

日的“科伦日报”上，１０月１８日的“总汇报”摘要发表

了这篇声明。

１０月１６日 马克思请迁居到美国的魏德迈想法把刊登在１８５０年

宪章派杂志“红色共和党人”（《Ｒ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上

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文以单行本在美国出版。在美

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事未能实现。

１０月３１日 马克思建议魏德迈把马克思、恩格斯、威 沃尔弗和

维尔特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些文章，以及马克

思、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反对

海因岑的文章编成一套袖珍丛书在美国出版。马克

思并且打算以后把一些评论当前问题的小册子也收

入这套丛书。出版丛书的事未能实现。

１１月５日—１５日
前后

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１１月下半月 马克思读了蒲鲁东的“无息贷款”一书，并给以否定

的尖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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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４日和２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发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

济学的著作的计划问题交换意见。

１２月１日 为了组织一个抗议运动，反对普鲁士警察当局在科

伦一手捏造的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审

讯，并迫使报刊对科伦被告案件表示意见，马克思写

信反对普鲁士当局，并将这些信寄到巴黎，以便在法

国报纸上发表。同时他还请威 沃尔弗给美国和瑞士

写同样的信，并请恩格斯给英国写信。但是在报刊上

组织抗议运动一事未能成功。

马克思同反对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维利希

—沙佩尔集团的德国工人施泰翰、居姆佩尔等人建

立了联系。

１２月１日以后 马克思从弗莱里格拉特那儿得知，拉萨尔为了出版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计划在德国创办一个股份

公司，马克思不同意这个建议。

１２月３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深刻地分析了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２日在法国发生的路易 波拿巴反革命政变。这封信

里的一些思想在马克思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一书中得到发展。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９日前
后—１８５２年１月初

马克思收到海涅的秘书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许多

关于１２月２日政变前后法国的政治局势的详细报告。

马克思在写“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时利

用了信中提供的许多材料。

１２月下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魏德迈的信中得知他准备在纽约

出版“革命”周刊（《Ｄｉ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以及这个周刊

的纲领。魏德迈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寄稿，并

告诉他们，他准备在该杂志上转载他们和他们的战

友过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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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６日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为“革命”杂志写一篇关于法国１２

月２日政变的文章。

１２月１９日前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威 沃尔弗、斐 沃尔弗、维尔特、

弗莱里格拉特、埃卡留斯商谈为“革命”杂志写文章

的事。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９日前
后—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５
日前后

马克思写“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在这部

著作中，马克思深刻地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各国革

命的历史经验，在发展自己的革命学说方面做了新

的贡献。马克思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

政的理论，第一次表述了工人阶级必须粉碎资产阶

级国家机器这个重要原理。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前
后—１８５２年１月３日
前后

恩格斯居住在伦敦马克思处。

１２月２７日 马克思请弗莱里格拉特为“革命”杂志写一篇新年献

诗。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８５３
年３月

恩格斯研究军事艺术史，他特别注意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的各次战争，尤其是匈牙利的和意大利的

战争，他打算撰写这些战争的历史。他请了克劳塞维

茨、若米尼、维利森、霍夫施泰特尔、金策耳、戈尔盖

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１月１日 马克思把“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寄

给魏德迈发表。

１月２日—２４日 马克思患重病，他很吃力地继续写作“路易 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

１月６日 “革命”杂志第一期在纽约出版。这一期转载了马克

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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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同时，预告即将发表马克

思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社会主义的最

新启示，或比 约 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总论’”，

后一著作因“革命”杂志在第２期后停刊，马克思未写

成。

１月９日 燕妮 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转述了马克思的请

求，马克思希望在“革命”杂志上说明科伦被告案件

的真相，因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在英国的刊物

在金克尔的指使下，有意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１月中旬 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工

人，在伦敦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德国工人协会，由施

泰翰担任主席。

１月１５日 马克思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会上宣

读了从科伦寄来的关于延期审讯科伦被告案件的

信。

１月２３日 恩格斯为“革命”杂志写了一篇论英国的文章，文中

阐述了他对大陆各国军队侵入不列颠群岛的可能性

问题的研究成果。由于杂志停刊，这篇文章没有发

表。

１月２８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写信给“泰晤士报”和“每日

新闻”编辑部，揭露普鲁士政府对待科伦被告的横暴

行为。其中一封寄给了马克思。１月２９日马克思将这

封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署名“普鲁士人”。但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报刊上发表关于科伦被告的

境况的材料的尝试未能成功。

１月３０日 马克思询问魏德迈能不能在美国出版他的政治经济

学著作。

２月 马克思在经济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他不得不把衣服

送进当铺，因此他不能到图书馆去。由于每夜辛苦地

从事写作，马克思的眼睛开始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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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４月初 恩格斯写作“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

正原因”一文。文章发表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１日、３月２７日

和４月１０日的“寄语人民”上。

２月４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吸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瑟美列和佩尔采尔为“革命”杂

志撰稿。

２月中旬 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的工作十分繁

忙，他在百忙中勉强抽时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

“寄语人民”写稿。

２月１８日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关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

的补充材料，并建议他严厉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的左派。

２月１９日前后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定

期会议将威 希尔施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他

是普鲁士警察局的奸细。根据这种情况，会议通过了

改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每周会议的地点和日期的

决议。

２月２０日 马克思知道“革命”杂志被禁止出版之后，请魏德迈

设法在美国出版“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的单行本。

２月２４日 马克思接到参加庆祝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四周年的宴会

的邀请，这次宴会是由伦敦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的领袖们发起举行的。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宴会。

２月２７日 恩格斯经常注意英国经济的发展和英国的政治事

件。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分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

政治状况，并答应以这个题目写一篇论文寄给他。但

是，恩格斯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没有地方发表这篇

论文。

３月３日 马克思写给“科伦日报”一篇声明，驳斥了这家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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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和所谓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维利希—沙佩尔

集团的成员阿 迈尔有联系的断言。声明发表在３月６

日“科伦日报”上。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注意，他们的书信遭

到警察的秘密检查。

３月５日 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表述了他在对于阶级和阶

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方面所作的一些完全

新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是：“（１）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

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２）阶级斗争必

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

向消灭任何阶级和向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过渡。”

３月下半月 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的关于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

阶级流亡者的活动情况的报告。

３月１８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希望关闭“欧门—恩格

斯”公司到利物浦去。在那里他将少管一些父亲的商

业事务，而能够更多地从事科学工作和党的活动。他

在信中还谈到他研究俄语语法和词汇的成绩。

３月２４日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定期会议上，马克思

报告了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的活动，特别是他们

反对海因岑、金克尔的活动。会议赞同克路斯和魏德

迈的活动。

３月２５日 马克思将“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最后

一部分寄给魏德迈。

马克思通知魏德迈说，琼斯打算出版一份新的

宪章派的报纸，为此，他正在宪章派工人中间募集经

费。

４月１３日前后 在伦敦马克思处住了几天之后，恩格斯从伦敦回到

曼彻斯特。

４月１４日 马克思的小女儿马克思 弗兰契斯卡病死。他不得

９１７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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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邻居——一个法国流亡者借钱埋葬女儿。

４月１６日 马克思接到魏德迈来信说，由于缺乏必要的钱，在美

国出版“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单行本一事，

不得不推迟。

４月２４日前后 马克思从魏德迈给他的信中得知，由于一个德国工

人流亡者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四十美元，他的著作“路

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将在美国出版。

４月３０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计划和恩格斯共同写几篇

描绘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活动家们的“政治面貌”

的文章。马克思写道，瑟美列和佩尔采尔的熟人匈牙

利流亡者班迪亚在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奔走。（后来发

现班迪亚是警察局的密探）马克思请恩格斯把流亡

者活动家们引用他给恩格斯的信和其他材料所作的

评述的综合评论寄给他，并请恩格斯写一些关于维

利希的评述。

５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收集关于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活

动家们的小册子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请德朗克、

威 沃尔弗、克路斯、弗莱里格拉特、魏德迈等人寄给

他们有关这些活动家当中的一些人的传记材料，并

着手写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

５月４日于英 国目前状况的论于英国目前状况的论文。

５月１９日前后 “革命”杂志以不定期刊物的形式复刊，马克思的著

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该杂志的一期

在纽约出版。

５月２１日 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的物质待遇在该

公司的股东们签订的合同中明文规定下来，因此恩

格斯就有可能更多地帮助马克思的家庭。

５月底—６月下半月 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共同写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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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中的大人物”一书。

６月１８日 马克思委托妻子把一些材料转交给琼斯，以便在

１８５２年５月开始出版的新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

发表。马克思在总的编辑工作方面，特别是在国外通

讯专栏方面给了琼斯许多帮助，并且还协助他管理

该报的财务。后来，马克思一直继续帮助了这个宪章

派机关报。由于马克思的帮助，该报的订户数目增

加，报纸得到了巩固。

６月２５日—２８日
前后

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以后，就向他的妻子和德朗

克口授“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然后把一份交给班

迪亚，另一份自己保存。

６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魏德迈来信说，他在纽约成立

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魏德迈请求按期寄送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以便使支部的成员能够及时阅

读。

７月—８月 马克思恢复他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他

研究了世界通史、国家机构史、艺术史、各个不同时

代的妇女的状况等方面的大量著作。马克思从马基

雅弗利、休里曼、瓦克斯穆特、西斯蒙第、艾希霍恩、

布特维尔克、荣克、赛居尔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作了

摘要。

７月初—８月 恩格斯研究匈牙利军事家戈尔盖的著作“我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在书的空白处作

了批注。同时还研究了有关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战

争的其他著作。

８月—１０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留心观察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之

间围绕金克尔通过“德美革命贷款”募集来的款项而

进行的斗争。

８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还要推延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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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政党

的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该文

分作独立的两篇文章于８月６日和１０日寄往纽约，题

目是：“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

派”。这两篇文章发表在８月２１日和２５日的“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

８月１２日—２２日 恩格斯写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第

十七篇，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根据各次战争和革命

的历史经验，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

重要原理。

８月中—９月 马克思询问拉萨尔、艾布纳尔、施特列特、瑙特是否

有可能在德国出版“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

德国出版此书的一切尝试都未成功。

８月１６日前后 马克思著文揭露英国选举制度的反人民实质。文章

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该文分作两个单篇于８

月２０日和２７日寄往纽约，题目是：“选举中的舞弊”和

“选举的结果”。这两篇文章发表在９月４日和１１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８月１９日前后 为了帮助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马克思在英国博物

馆图书馆里翻阅了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书籍，并写

了一个资料目录寄给恩格斯。

８月１９日 马克思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信，信中告诉马克思关于

科伦被告的境况，信中还说，科伦正在向各方面的人

物进行查问，目的就是寻找马克思的信件。

马克思向莱比锡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建议，为他

的出版物“时代”写一篇“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２年的英国现

代政治经济文献”的评论。布罗克豪斯拒绝了马克思

的建议。

９月初 马克思经济极端困难，他没有钱为生病的妻子、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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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和女仆海伦 德穆特请医买药。有一个星期，马

克思全家只能吃到面包和马铃薯。

９月２日以后—２１日
前后

马克思希望用英文出版“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校审由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皮佩尔翻译的第一章。

９月２８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马志尼和科苏特的

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一文，目的是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流亡者的领袖们

防止民族运动被波拿巴集团所利用的危险。该文发

表在１０月１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关心地注视着由普

鲁士政府一手制造的、１０月４日在科伦开始的对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的审讯。他们竭尽全力帮

助被告们的律师在法庭上证明起诉的虚伪，他们用

各种方法把揭露普鲁士警察当局的阴谋的文件和材

料寄往科伦。

１０月２日—２３日 宪章派报纸“人民报”转载了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

日论坛报”上的一组文章：“英国的选举。——托利党

和辉格党”、“宪章派”、“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

果”。这一组文章以“大不列颠的大选”作为总标题。

１０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

迟迟没有出版感到不安，他们请求维尔特、德朗克等

人调查一下班迪亚和出版商们的人品，据班迪亚说，

他们表示愿意出版这本小册子。

１０月１２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文章。

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文章分作两

个单篇于１０月１５日和１９日寄往纽约，题目是：“贫困

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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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政治后果”。文章发表在１１月１日和２日的“纽

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０月１６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政党状况的文章。这篇文

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这篇文章分作两个

单篇于１１月２日和９日寄往纽约。第一篇文章发表在

１１月２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题目是：“各个政

党和政局展望”。第二篇发表于１１月２５日该报，发表

时没有标题。

１０月２０日前后 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的、由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百三十本。

１０月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

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第十九篇。恩格斯答应写的最

后一篇——第二十篇没有见报。

１０月２５日 马克思约请恩格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共同

写一篇“告公众书”，以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勾当。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在伦敦受到警察的监视。

１０月２６以后 马克思从维尔特那里获得出版商敦克尔从柏林发来

的消息说，班迪亚所说的那个所谓预定出版“流亡中

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商根本不存在。

１０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揭露“泰晤士报”和“每日新

闻”对科伦的被告和他们在伦敦的朋友们所作的诽

谤和攻击。这篇由弗 恩格斯、斐 弗莱里格拉特、卡

马克思、威 沃尔弗签名的声明，发表在１０月２８日的

“旁观者”和１０月３０日的“人民报”、“晨报”、“观察家”

和“先驱”上。

１０月底—１２月初 马克思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小册子。

１１月１２日以后 马克思恩格斯从报纸上得知，陪审法庭对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的判决：七人被判决三年到六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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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四人被无罪开释。

１１月１６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

回答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刊物就马克思的“马志尼和

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

麦斯顿”一文进行的诬蔑宣传。该报１２月１日刊登了

这个声明。

１１月１７日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上，马克思提议解

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遭到逮捕的情况下，同盟

实际上已不存在。马克思的提议被通过。

１１月２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晨报”编辑部“关于最近的科

伦案件的最后声明”。这篇由弗 恩格斯、斐 弗莱里

格拉特、卡 马克思和威 沃尔弗签名的声明发表在

１１月２９日的“晨报”上。

１１月２９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最

近的科伦案件”一文。该文由马克思屠名，发表在１２

月２２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１月底—１２月 普鲁士警察局的首脑得悉马克思准备出版揭露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的策划者的小册子之后，发布命令说，

小册子一出现就立即没收。同时，还向其他国家的警

察局特别是比利时警察局提出同样的要求。

１２月３日 马克思严厉要求班迪亚回答“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

长期拖延出版的原因，并要求他对于他所说的那些

出版商根本不存在一事作出解释。

１２月６日和７日 马克思为了出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将这本

小册子的手稿寄给在瑞士的沙贝利茨和在美国的克

路斯。

１２月７日 马克思寄给在美国的克路斯一份关于救济科伦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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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呼吁书，并提议组织救济委员

会。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

西、弗莱里格拉特、德朗克、威 沃尔弗、斐 沃尔弗、

琼斯、约 格 埃卡留斯、罗赫纳、普芬德、皮佩尔等

人。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１月的“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和“纽约刑法报”上。

马克思在给克路斯的信中，批评了比 约 蒲鲁

东关于路易 波拿巴政变的著作。

１２月１０日前后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议会。——１１月２６日

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一文。在这篇文章

里马克思揭露了英国税收制度的阶级实质。该文由

皮佩尔译成英文，发表于１２月２８日的“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

１２月１４日前后 马克思接到出版家沙贝利茨的通知说，“揭露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一书已开始在巴塞尔印刷。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和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１日

马克思写“内阁的失败”和“衰老的政府。——联合内

阁的前途及其他”一文，论述得比—迪斯累里的托利

党内阁和代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反动政策。该

文发表在１月７日和２８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下半月
—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０日

恩格斯居住在伦敦马克思处。

１２月２７日以后 马克思得知班迪亚和普鲁士警察局有联系，他大概

已把“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交给普鲁士警察当

局。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一有机会马上在报刊上揭

露班迪亚。

１８５３

１月—３月 马克思研究货币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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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时还研究文化史和斯拉夫人历史。他从加利阿

尼、瓦克斯穆特、考尔福斯等人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摘

录。马克思和克路斯通信谈在美国出版“揭露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的事。

１月下半月 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在巴塞

尔出版。

１月２１ 马克思写“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

夫人和奴隶制”一文，论述苏格兰高地大地主剥夺农

民的问题。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发表在２月９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并摘要发表在３月１２日的“人

民报”上。

１月２８日 马克思第一次自己用英文写文章，题目是：“死

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

施”。这篇文章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行为增多

的社会原因。该文发表在２月１８日的“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

２月１１日和２２日 马克思写“意大利人起义。——不列颠的政策”和“弗

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

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这两

篇文章发表在２月２５日和３月８日的“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

２月１２日 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琼斯邀请马克思参

加２月２２日的宪章派公开群众大会。

３月４日 马克思写“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

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

先生”一文。该文发表在３月２２日的“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并摘要发表在４月１６日的“人民报”上。

３月７日—１０日前后 马克思患严重的肝炎。

３月９日 马克思从沙贝利茨那里得知，运往德国的两千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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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巴登的一个靠边境的村子

里被警察没收了。

３月１８日 马克思写“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

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

报’和流亡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谈到在瑞

士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全部被警察没收

和销毁。该文发表在４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３月２５日 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得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一书分节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马克

思建议他想办法出版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马克思的

这部著作在４月２４日前后由“新英格兰报”出版社出

版了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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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大卫（Ｄａｖｉｄ 公元前九世纪末—十世纪

上半叶）——根据圣经传说，是古代以

色列的国王。——第１５８页。

四  画

日罗，沙尔 约瑟夫 巴特尔米（Ｇｉｒａｕ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ｓｅｐｈＢ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ｙ １８０２ －

１８８１）——法国法学家，保皇派，曾任教

育部长（１８５１）。——第２０６页。

日拉丹，艾米尔 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

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在政治上毫无

原则；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在

革命期间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曾任

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后成为波

拿巴主义者。——第１８２、３２７页。

日拉丹，德尔芬娜 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Ｄｅｌｐｈｉｎｅ

ｄｅ１８０４—１８５５）——法国女作家，艾米

尔 德 日拉丹之妻。——第２２７页。

丹东，若尔日 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第１０２、１２１、

１２２页。

丹 尼 尔 斯，罗 兰 特（Ｄａｎｉｅｌｓ，Ｒｏｌａｎｄ

１８１９—１８５５）——德国医生，从１８５０年

起是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

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传无罪。——第

２４１、２４２、４６１、４９５—４９６、４９８、５３１页。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Ｄａｎｉｅｌｓ，Ａｍａｌｉｅ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罗兰特 丹尼尔斯的

妻子。——第４９５、４９６、４９８、５３１页。

文 克 施 特 恩，奥 托（Ｗｅｎｃｋｓｔｅｒｎ．

Ｏｔｔｏ）——德国记者，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初是“泰晤士报”的撰稿人，是普鲁

士派遣到伦敦的间谍。——第６２９页。

文克布莱希，卡尔 格奥尔格（Ｗｉｎｋｅｌｂｌｅｃｈ

Ｋａｒｌ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０—１８６５）——德国经

济学家，鼓吹反动的恢复行会理论，即

所谓“联邦社会主义”。——第２８７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Ｗｉｎｄｉｓ

ｃｈｇｒ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 １７８７－１８６２）—— 公

爵，奥地利元帅，１８４８年指挥镇压布拉

格和维也纳的起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率领

奥地利革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

５７、６６、６９、７１、７７、７８、３１４页。

戈克，阿曼杜斯（Ｇｏｅｇｇ，Ａｍａｎｄｓ 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七十年代归附德

国社会民主党。——第３０４、３５４、３５６—

３５９、３６７—３７４、３７７页。

戈尔盖，阿尔都尔（Ｇｏｒｇｅｙ，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１８—１９１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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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巴登的一个靠边境的村子

里被警察没收了。

３月１８日 马克思写“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

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

报’和流亡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谈到在瑞

士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全部被警察没收

和销毁。该文发表在４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３月２５日 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得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一书分节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马克

思建议他想办法出版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马克思的

这部著作在４月２４日前后由“新英格兰报”出版社出

版了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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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革命的军事活动家，匈牙利军队总司

令（１８４９年４—６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

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实

行怠工。——第７５、３４６、６２１页。

戈德海姆（Ｇｏｌｄｈｅｉｍ）——普鲁士警官，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警察局派

在伦敦的密探之一。—— 第４６４、４９１、

４９８—５０６、５０８—５１４页。

比约，奥古斯特 阿道夫 玛丽（Ｂｉｌｌａｕｌｔ，

ＡｕｇｕｓｔｅＡｄｏｌｐｈｅＭａｒｉｅ  １８０５—

１８６３）——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奥尔

良派，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１８４９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

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８）。——第１８９页。

比安卡（Ｂｉａｎｃａ）——城市贵族代表，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的陪审员。——第４６２页。

比恩包姆，威廉（Ｂｉｒｎｂａｕｍ，Ｗｉｌｈｅｌｍ）——

科伦济贫所的秘书，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证人。——第４９７、４９９页。

巴伊，让 西尔万（Ｂａｉｌｌｙ，ＪｅａｎＳｙｌｖａｉｎ 

１７３６—１７９３）——法国天文学家，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自

由立宪资产阶级领导者之一。—— 第

１２３页。

巴罗，奥迪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ｎ １７９１—

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

派的首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０月领

导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盟

所支持的内阁。——第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７、

１６１—１６３、１７２、１８６、１８９、１９６、２０５

页。    

巴兹，让 狄德埃（Ｂａｚｅ，ＪｅａｎＤｉｄｉｅｒ 

１８００—１８８１）——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

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会议员，奥尔良派。——第１９５、２０９

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民主主义者，政

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加

者；后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在

第一国际里为马克思主义之歼敌；由于

分裂活动于１８７２年在海牙会议上被开

除出第一国际。——第１０８页。

巴罗什，比埃尔 茹尔（Ｂａｒｏｃｈｅ，Ｐｉｅｒｒｅ

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

动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秩序党的代表人

物；１８４９年为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波拿

巴主义者，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前后曾

数度入阁。——第１６８、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５、

１８６、１９０页。

巴特勒，赛米尔（Ｂｕｔｌｅｒ，Ｓａｍｕｅｌ １６１２—

１６８０）——英国讽刺诗人，“古迪布腊

斯”一诗的作者。——第７０２页。

巴拉盖 狄利埃，阿希尔（Ｂａｒａｇｕａｙｄ’

Ｈ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８）—— 法

国将军，从１８５４年起是元帅；第二共和

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５１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波拿巴主义

者。——第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７页。

巴里特，艾利修（Ｂｕｒｒｉｔｔ，Ｅｌｉｈｕ １８１０—

１８７０）——美国语言学家，资产阶级慈

善家和和平主义者，多次国际和平主义

者代表大会的组织者。——第３２７页。

巴尔扎克，奥诺莱 德（Ｂａｌｚａｃ，Ｈｏｎｏｒｅ’ｄ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０）——伟大的法国现实主

义作家。——第２２７页。

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 丹尼尔（Ｂａｓｓｅｒ

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ａｎｉｅｌ  １８１１—

１８５５）——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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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自由派，巴登议会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

会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８３页。

巴尔布尔，詹姆斯（Ｂａｒｂｏｕｒ，Ｊａｍｅｓ 

１８３１—１８５３）——罪犯，囚在设菲尔德

杀人被处死。——第５７７页。

巴尔贝斯，阿尔芒（Ｂａｒｂèｓ，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

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

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１８４８

年５月１５日事件被判无期徒刑，１８５４年

被赦。——第３４０页。

巴特尔米，艾曼纽尔（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 约１８２０—１８５５）—— 法国工

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

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

体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在伦敦的

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团体的领导人

之一，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１８５５年因刑事罪被判处死

刑。——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奥尔良公爵。

巴巴罗萨——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

萨。

尤尔特，威廉（Ｅｗａ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８—

１８６９）——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自

由贸易派，议会议员。——第３９６、４０７

页。

牛津伯爵，阿弗里德 哈里（Ｏｘｆｏｒｄ，Ａｌｆｒｅｄ

Ｈａｒｌｅｙ １８０９—１８５３）—— 英 国 贵

族。——第５８６页。

邓达斯，戴维（Ｄｕｎｄａｓ，Ｄａｖｉｄ １７９９—

１８７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检察长。——第４０７页。

扎克，卡尔 亨利希（Ｓａｃｋ，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７５）——德国新教神学家，波

恩的教授。——第２６１页。

孔斯旦，本扎曼（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６７—１８３０）——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

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 第１２２

页。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

斯 特－ 威 廉（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４—

１８７３）——从１８２３年起为不伦瑞克公

爵，１８３０年９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曾

企图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帮助下复辟；在

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者中间的民主

派分子保持联系，曾出版“德意志伦敦

报”。——第３０５、３２２、３４８页。

韦尔凯尔，卡尔 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０—１８６９）—— 德国法学

家，自由派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

翼。——第１５、２５、７７、３０３、３２５、３３０页。

五  画

加瓦齐，亚历山德罗（Ｇａｖａｚｚｉ，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１８０９—１８８９）——意大利教士，意大

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

败后流亡英国，宣传反对天主教教会和

教皇世俗权力；后成为加里波第的战

友。——第３４６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１８４８年率领志愿兵团站在皮蒙特军队

方面英勇地与奥国作战；１８４９年４—６月

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五十

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

１３７人 名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解放和国内统一的斗争。—— 第３３４、

３４０页。

尼茨施，卡尔 伊曼努尔（Ｎｉｔｚｓｃｈ，Ｋａｒｌ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７８７—１８６８）——德国新教

神学家和传教士，曾在波恩和柏林担任

教授。——第２６１页。

尼古拉，弗里德里希（Ｎｉｃｏｌａｉ，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３３—１８１１）—— 德国作

家，出版家和书商；“开明专制制度”的

拥护者。——第３０７、３１３页。

司徒卢威，古斯达夫（Ｓｔｒｕｖｅ，Ｇｕｓｔａｗ 

１８０５—１８７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记者；１８４８年４月和９月

巴登起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的领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逃离德

国；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袖之一；曾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 第３０１—３０６、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２—

３２５、３２９、３３９、３４３—３４５、３４８、３４９、３６２

页。

司徒卢威，阿马利亚（Ｓｔｒｕｖｅ，Ａｍａｌｉｅ 死

于１８６２年）——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民主

运动的参加者；是古斯达夫 司徒卢威

的妻子。——第３０４、３０６、３２４、３４８页。

皮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派

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第

２３０、２３９、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７、４０８、４３４、５３８、

５３９、５８３、６０５页。

皮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皮尔派，议会议员；罗伯特 皮尔

（１７８８—１８５０）的儿子。——第６１０页。

皮恩，托马斯（Ｐｅｅｎｅ，Ｔｈｏｍａｓ）—— 伦敦

医生。——第６１４页。

皮佩尔，威廉（Ｐｉｅｐ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约生于

１８２６年）——德国语言学家和记者，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流亡伦敦；１８５０—

１８５３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６４３、６４５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 弗兰茨 利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ｃｈｕｓＦｒａｎｚＬｅｏ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派，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导人

之一；后为进步党人。——第３４０页。

瓦提梅尼尔，安都昂 弗朗斯瓦 昂利（Ｖａ

ｔｉｍｅｓｎｉｌ，Ａｎｔｏｉｎ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Ｈｅｎｒｉ 

１７８９—１８６０）——法国政治活动家，正

统主义者，曾任教育大臣（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立 法 议 会 议 员（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第１８９页。

汉利，约瑟夫 沃讷（Ｈｅｎ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Ｗａｒｎ

ｅｒ１７９３—１８８４）——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曾任商业大臣（１８５２和１８５—

１８５９）。——第４１６、４３３页。

汉普敦，约翰（Ｈａｍｐｄｅｎ，Ｊｏｈｎ １５９４—

１６４３）——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的出色的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第８１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资产

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普鲁

士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

政策。——第４２、４６、５４、８０、８４０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６年为法兰克福国

２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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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

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

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 义

者。—— 第３０１、３０６—３１６、３２１、３２５—

３２９、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６、

３５８、３６２、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６、

３７７、４６４页。

卢普夫（Ｒｕｍｐｆ，Ｅ．）——德国裁缝，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１年起流亡伦敦，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６４３、６４５

页。

卢克莱修，梯特 卡鲁斯（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Ｔｉｔｕｓ

Ｃａｒｕｓ 约公元前９９—５５）——杰出的

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

论者。——第５９６、５９７页。

卢施萨克（Ｒｕｓｃｓａｋ）——匈牙利裁缝，民

主主义者，科苏特的战友。——第５９９

页。

圣让 丹热利——见雷尼奥 德 圣让 丹

热利，奥古斯特 米歇尔 埃蒂耶纳。

圣 西 门，昂 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第２３页。

圣贝夫，比埃尔 昂利（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

Ｐｉｅｒｒｅ－Ｈｅｎｒｉ １８１９—１８５５）——法国

厂主和地主，贸易自由的拥护者，秩序

党的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

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１９９页。

圣茹斯特，路易 安都昂（Ｓａｉｎｔ－Ｊｕｓｔ，

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７６７—１７９４）——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１２２页。

圣阿尔诺，阿尔芒 雅克 勒卢阿 德

（ ＳａｉｎｔＡｒｎａｕｄ， Ａｒｍａｎｄ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Ｌｅｒｏｙｄｅ １８０１—１８５４）——法

国将军，从１８５２年起是元帅，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陆军部长（１８５１—１８５４），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

１４４页。

圣蒲利斯特，艾曼纽尔 路易 玛丽（Ｓａｉｎｔ

Ｐｒｉｅｓｔ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７８９—

１８８１）——子爵，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正

统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第１９４页。

圣日耳曼兹伯爵，爱德华 格兰维耳 伊里

奥特（ＳａｉｎｔＧｅｒｍａｎｓ，Ｅｄｗａｒｄ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

Ｅｌｉｏｔ １７９８—１８７７）——英国国家活动

家，皮尔派；曾任爱尔兰总督（１８４１—

１８４５和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４３４页。

布尔，路德维希（Ｂｕｈｌ，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４—８０

年代初）——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

派。——第３５４页。

布 林 德，卡 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 １８２６—

１９０７）——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巴登革命运

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

族自由主义者。——第３１５页。

布 莱 特，约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

同盟创立者之一；自六十年代末起为

自由党领袖之一；曾多次担任自由党

内阁的大臣。—— 第２３６、４０８、４３６、

５３７、５５６、５６０、５９０—５９２页。

布朗基，路易 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密谋活动的倡导

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１８３９年５

月１２日起义的组织者；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

站在法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极左翼的

３３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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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１２８、

３４０—３４２页。

布赫尔，洛塔尔（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ｅｒ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普鲁士官吏，政论家；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

翼；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

敦；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支持俾

斯麦。——第３３９、３４３、３７０页。

布洛利，阿希尔 沙尔 莱昂 维克多

（Ｂｒｏｇｌｉ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ｃｅ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８５—１８７０）——公爵，法国国家活

动家，内阁总理（１８３５—１８３６），立法议

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奥尔良派。——

第１６８、１９６页。

布列克，弗里德里希（Ｂｌｅｅ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３—１８５９）——德国新教神学家，波

恩大学神学教授。——第２６１页。

布鲁土斯（马可 尤尼乌斯 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 约公元前８５—

４２）——罗马政治活动家，是贵族共和

国密谋反对尤利乌斯 凯撒的策划者之

一。——第１２２、３７４、５１２页。

布拉瑟顿，约瑟夫（Ｂｒ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８３—１８５７）——英国政治活动家，自

由贸易派，选举制改革的拥护者；议会

议员。——第５９０页。

在伦坦诺，罗仑兹（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ｏｒｅｎｚ 

１８１３—１８９１）——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领

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流亡美国。——

第１０８、３０２、３０４、３１４、３１７、３５６、３５８、

３５９、３７８页。

布拉梅尔（Ｂｒａｍｍｅｌ）——英国教士。——

第６１３页。

布 朗 德 尔 德 涅 尔（Ｂｌｏｎｄｅｌｄｅ

Ｎｅｅｌｅ）——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

的法国流浪诗人；传说他是英王狮心

理查的宫廷诗人，曾把被奥国俘虏的

英王解救出来。——第２９６页。

弗略里，查理（Ｆｌｅｕ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生于１８２４

年）（真名为卡尔 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

特 克劳泽）——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

谍和警探。——第４４７、４５２—４５５、４７６—

４８０、４８７、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９—５１７、

５２７—５２９、５３１页。

弗兰克，古斯达夫（Ｆｒａｎｃｋ，Ｇｕｓｔａｖ）——

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第３７２页。

弗伦克尔（Ｆｒａｎｋｅｌ）——在伦敦的德国工

人，１８４７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

委员会委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

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

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

６３５页。

弗罗斯特，约翰（Ｆｒｏｓｔ，Ｊｏｈｎ １７８４—

１８７７）—— 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１８３８年倾向于宪章运动；由于组织１８３９

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因此被判终身流

放至澳洲；后来被赦免并在１８５６年回到

英国。——第３９６、４３９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Ｆｒｏｂｅｌ，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５—１８９３）——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

刊发行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后为自

由派。——第７８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 亨利希 恩斯特

（Ｗｒａｎｇ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ｒｎ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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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４—１８７７）——将军，普鲁士反动军

阀的主要代表之一；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参加普

鲁士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鲁士国民议

会。——第８１、８２、３１４页。

弗兰茨一世（Ｆｒａｎｚ Ｉ １７６８—１８３５）——

奥地利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３５），所谓神圣罗

马帝国的皇帝（１７９２—１８０６）。—— 第

３３、３６页。

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Ｉ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第８７、５９９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Ｉ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ｓａ 约１１２３—１１９０）—— 从

１１５２年起为德国国王，后为所谓神圣罗

马帝国的皇帝（１１５５—１１９０）。—— 第

３６１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

王（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１８—２１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ＩＶ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

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 第１８—２２、２７、

３７、４２、４３、８１、８３、８７、９３、９５、９６、２７９、

４６７页。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７—１８５４）——萨克森

国王（１８３６—１８５４）。——第１０１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开

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为革命诗

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

离革命斗争。—— 第２８５、４３０、４４５—

４４８、５０５、６３０、６４２—６４４页。

本生，克利斯提安 卡尔 约西亚斯（Ｂｕｎ

ｓ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ＫａｒｌＪｏｓｉａｓ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０）——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冢

和神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曾任驻伦

敦大使（１８４２—１８５４）。——第６３０页。

白尔尼，路德维希（Ｂｏｒｎｅ，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６—１８３７）——德国政论家和批评

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

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第３１９页。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和平的空想共

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

行记”一书的作者。——第３４０页。

卡佩隆（Ｃａｐｅｒｏｎ）——法国流亡者，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初为在伦敦的法国布朗

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的委员。——

第３３９页。

卡利古拉（Ｃａｌｉｇｕｌａ １２—４１）——罗马皇

帝（３７—４１）。——第１４３页。

卡芬雅克，路易 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ｎｇèｎｅ 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

和派；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

１８４８年２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

督，以在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

从１８４８年５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

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

为政府首脑（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第

６２、１３３、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７、１８７、２００、２０９、

２５０页。      

卡 尔利埃，比 埃尔（Ｃａｒｌ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８）—— 巴 黎 警 察 局 长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波拿巴主义者。——第

１６３、１７５、１８２、２０６、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８

页。    

卡德威尔，爱德华（Ｃａｒｄｗｅｌｌ，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１３—１８８６）——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尔派领袖之一，后成为自由主义者；曾

任商业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爱尔兰事务

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１），殖民大臣（１８６４—

１８８５）和陆军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５３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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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８６、４０７页。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 赛尔吉乌斯（Ｃａｔｉｌｉ

ｎａ，ＬｕｃｉｕｓＳｅｒｇｉｕｓ 公元前约１０８—

６２）——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贵

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４４１、

５２０页。

古泰（Ｇｏｕｔｅ）——法国流亡者，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

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的委员。—— 第

３３９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Ｅ ｐ ａ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６２２页。

兰斯唐侯爵，亨利 配第－ 菲茨莫里斯

（Ｌａｎｓｄｏｗｎｅ，ＨｅｎｒｙＰｅｔｔｅｙ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

 １７８０—１８６３）——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任财政大臣，

枢 密 院 主 席（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

１８５２），不管部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６３）。——

第５５３页。

兰茨科隆斯基（Ｌａｎｃｋｏｒｏｎｓｋｉ）——伯爵，

波兰流亡者，沙皇政府的密探。——第

４１３页。

六  画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

英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第６１７页。

托林顿子爵，乔治 宾恩（Ｔｏ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ｙｎｇ １８１２—１８８４）——英国

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

锡兰岛的总督（１８４７—１８５０）。——第

３９６页。

托利尼，比埃尔 弗朗斯瓦 伊丽莎白

（Ｔｈｏｒｉｇｎｙ，Ｐｉｅｒｒ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１７９８—１８６９）——法国法学家，１８３４

年审讯里昂四月起义者案件；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５１）。——第２０６

页。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斯（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Ａｌｅｘ

ｉｓ １８０５—１８５９）——法国资产阶级历

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君

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外交部

长（１８４９年６—１０月）。——第１９６页。

多德森，约翰（Ｄｏｄｓｏｎ，Ｊｏｈｎ １７８０—

１８５８）——英国法官。——第６０８页。

多布尔霍夫，安东（Ｄｏｂｌｈｏｆｆ，Ａｎｔｏｎ 

１８００—１８７２）——男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温和的自由派，１８４８年任商业大

臣（５月）和内务大臣（７—１０月）。——第

６７页。

迈尔，阿道夫（Ｍａｊｅｒ，Ａｄｏｌｐｈ 约生于

１８１９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５０年末至１８５１年为维利希—沙佩尔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驻法国的特派员；

１８５２年２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

之一。——第２５７、３３９、４７２、４８１页。

迈尔霍弗（Ｍａｙｅｒｈｏｆｅｒ）——１８４９年为巴

登临时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曾采取背叛

行动，拒绝执行必要的军事措施。——

第３０４页。

艾释黎，安东尼 库伯，１８５１年起为舍夫茨

别利伯爵（Ａｓｈｌｅｙ，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ｏｏｐｅｒ 

１８０１—１８８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四

十年代在议会里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

团，１８４７年起为辉格党人。—— 第６１２

页。

艾森曼，哥特弗利德（Ｅｉｓｅｎｍａｎｎ，Ｇｏｔ

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９５—１８６７）——德国政论家，

医生；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

派。——第１５页。

６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艾希霍恩，约翰 阿尔勃莱希特 弗里德里

希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 Ｊｏｈａｎｎ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９—１８５６）——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曾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和卫

生事务大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８）。—— 第２７

页。

安都昂，古斯达夫（Ａｎｔｏｉｎｅ，Ｇｕｓｔａｖ）——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

流亡者；奥古斯特 布朗基之妹夫。——

第３４１页。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Ａｎｎｅｋ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８—１８７２）——普鲁士的炮兵军官；

１８４６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共产主

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１８４９年任巴

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后站在北军

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２９０页。

吉兹公爵——见洛林的昂利第二。

吉 佩 里 希，约 瑟 夫 （Ｇｉｐｐｅｒｉｃｈ，

Ｊｏｓｅｐｈｅ）——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

同盟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员，同盟分裂

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团，１８５２年２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被

告之一；后来流亡英国。—— 第４７６、

４７７、４８５、４８６页。

西蒙，路德维希（Ｓｉｍｏｎ，Ｌｕｄｗｉｎｇ １８１０—

１８７２）——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流亡瑞

士。——第３７７页。

西塞罗，马可 土利乌斯（Ｃｉｃｅｒｏ，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公元前１０６—４３）——杰出的

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

学家。——第３６９、５２０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 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

学家，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第５７４、６１７、６１９页。

伍 德，查 理（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５）——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

人，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年任财政大臣，印度事

务督察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年任海军大臣和印度事务

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６）。—— 第３９３、３９６、

３９７、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８、５８２、６０４页。

伍尔夫，阿瑟（Ｗｏｏｌｆ，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６６—

１８３７）——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第５６２页。

亚历山大，约翰（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Ｊｏｈｎ）——爱

尔兰政治活动家，１８５３年是议会议

员。——第５６９页。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古

代卓越的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

１７６页。

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 公元前约５７１—

４９７）——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

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３５５

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ｕ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政论家，“莱

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是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新莱

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成为

进步党人。—— 第２４１、２４２、４６１、４６２、

５２５、５３６页。

伊索（Ａｉｓｏｐｏｓ 公元前６世纪）——半神

话式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１２５页。

伊雍（Ｙｏｎ）——法国警官，１８５０年掌管立

法议会警卫队。——第１７５、１８０页。

伊曼特，彼得（Ｉｍａｎｄｔ，Ｐｅｔｅｒ）——德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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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２年

起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

者。——第５１１—５１５、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页。

伊茨施太因，约翰 亚当（Ｉｔｚｓｔｅｉｎ，Ｊｏ－

ｈａｎｎＡｄａｍ １７７５—１８５５）——德国政

治活动家，巴登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

派领袖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革命失败

后流亡瑞士。——第３２１页。

列曼，阿尔伯特（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ｌｂｅｒｙ）——在

伦敦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后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

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第

６３５、６４０页。

列奥波特（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０—１８５２）——巴

登大公（１８３０—１８５２）。——第１０１、１０８

页。

列伐尔特，芬尼（Ｌｅｗａｌｄ，Ｆａｎｎｙ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德国女作家，曾加入“青年德

意志”派。——第３１２页。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Ｌｅｌｅｗｅｌ，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

和革命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参加波兰

起义，为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

员会委员。——第４１３页。

达姆（Ｄａｍｍ）——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制宪议会主席；后

来流亡英国。——第３７０页。

达菲，查理 加文（Ｄｕｆｆ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ｖａｎ 

１８１６—１９０３）——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青年爱尔兰”组织的领导人和

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创立者之一，议

会议员；１８５５年流亡澳大利亚，在澳大

利 亚曾 历任 国 职。—— 第５６０、６０９

页。     

达 拉什，阿尔伯特（Ｄａｒａｓｚ，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０８—１８５２）——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

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活动家，欧

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第

３２５、３４４页。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 克里 斯托夫

（Ｄａｈｌ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１７８５—１８６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

派右翼。——第２５页。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 安得鲁 拉姆西

（ＤａｌｈｏｕｓｉｅＪａｍｅｓＡｎｄｒｅｗＲａｍｓａｙ 

１８１２—１８６０）——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尔派，曾任印度总督（１８４８—１８５６），执

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第４３４页。

达尔林普尔，约翰（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Ｊｏｈｎ 

１７２６—１８１０）——苏格兰法学家和历史

学家，“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

一书的作者。——第５７５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 莫里斯（Ｔａｌｌｅｙ

－ｒａｎｄ－ 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曾任外交部长（１７９７—１７９９，

１７９９—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

也纳会议的代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以自私

和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第３６８

页。     

米尔纳 基卜生——见基卜生，托马斯 米

尔纳。

尧普，亨利希 卡尔（Ｊａｕｐ，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１７８１—１８６０）——德国法学家，自由派，

黑森－达姆斯塔特政府首脑（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１８５０年８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

平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第３２７页。

８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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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德，亨利 乔治（Ｗ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７—１８６０）——英国殖民官吏，辉格

党人；曾任伊奥尼亚群岛高级专员

（１８４９—１８５５），锡兰总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

和马得拉斯总督（１８６０）。—— 第３９６

页。      

休谟，约瑟夫（Ｈｕｍ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７—

１８５５）——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领袖之一，议会议员。—— 第

３９６、４２５、４３６．４３９、４４１页。

伐伊斯，克劳德 马利乌斯（Ｖａｉｓｓｅ，Ｃｌａｕ－

ｄｅ－Ｍａｒｉｕｓ １７９９—１８６４）——法国国

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部

长（１８５１年１—４月）。—— １８８、１８９

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 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为阿鲁

埃）——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

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

运动的卓越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

教。——第３５５页。

考尔巴赫，威廉（Ｋａｕｌｂａ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５—１８７４）—— 著名的德国艺术

家。——第３７４页。

七  画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 约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

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

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

２—５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５０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主

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重新同马

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 第２５７、３３９、３４１、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８、

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６、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３、４８８、５２１、

５２５、５２７、６３５、６３７—６４０页。

沙德维尔（Ｓｈａｄｗｅｌｌ）——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是密多塞克斯资格审查律师。——第

４２７页。

沙贝利茨（Ｓｃｈａｂｅｌｉｔｚ）——瑞士出版家和

书商。——第６２６页。

沙贝利茨，雅科布（Ｓｃｈａｂｅｌｉｔｚ，Ｊａｋｏｂ 

１８２７—１８９９）——瑞士出版家和书商，

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

代初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是沙贝

利茨的儿子。——第６２６页。

沙尔腊斯，让 巴蒂斯特 阿道夫（Ｃｈａｒｒａｓ，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１０—１８６５）

——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派；１８４８年曾参加镇压巴黎

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 波

拿巴；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后被驱逐出

法国。——第２０９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

——第２９８页。

狄德罗，德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 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３０１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ημσθ∈γη〕公

元前３８４—３２２）——古希腊的大演说家

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党的领

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

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３３８年）被

驱逐出雅典。——第３１５页。

亨策（Ｈｅｎｔｚｅ，Ａ）——德国军官，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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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原告证人。——

第４９３、５２６、５２９页。

亨利，托马斯（Ｈｅｎｒ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０７—

１８７６）——英国法官。——第６３０页。

亨利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２６—１８０２）——普鲁

士王储，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七年战

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的参加者。——第６２２

页。

亨利四世（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５５３—１６１０）

—— 法国国王（１５８９—１６１０）。—— 第

３２６页。

亨利五世（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见尚博尔，

昂利 沙尔。

亨利六世（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４２１—１４７１）

—— 英国国王（１４２２—１４６１）。—— 第

１９３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

是教师，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

动的参加者，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

士监狱，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

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１０３、１１１、１１２、

４３０、４４５—４４８、５０５、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

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２—

１８９５）——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

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后逃离德国：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

分裂时期拥护马克思；后来脱离了政治

活动。——第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页。

沃尔波尔，斯宾塞 霍雷修（Ｗａｌｐｏｌｅ，

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ｏｒａｔｉｏ １８０６—１８９８）——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第５３９页。

沃尔弗拉姆 冯 埃申巴赫（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约１１７０—１２２０）——中世

纪德国诗人，骑士诗“巴齐法尔”的作

者。——第２６７页。

贝林，弗兰西斯（Ｂ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ｎ  ｉｓ 

１７９６—１８６６）——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年任财

政大臣，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任海军首席大

臣。——第５８４页。

贝尔，约翰（Ｂａｅｒ，Ｊｏｈｎ）——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初期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拥护者。——第６４３、６４５页。

贝姆，约瑟夫（Ｂｅｍ，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５—１８５０）

——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

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４８

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军

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务。

——第７２、３４６页。

贝留，理查 孟德斯鸠（Ｂｅｌｌｅ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英国政治活动家，辉

格党人，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年间为议会议员。

——第４０７页。

贝多，玛丽 阿尔丰斯（Ｂｅｄｅａｕ，Ｍａｒｉ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８０４—１８６３）——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

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会的副议长。——第１４７、１８６页。

贝朗热，比埃尔 让（Ｂｅ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 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杰出的

民主主义诗人，著有许多政治讽刺诗。

——第２３０页。

贝诺瓦 达济，德尼（Ｂｅｎｏｉｔｄ’Ａｚｙ，Ｄｅｎｉｓ

０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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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９６—１８８０）——法国政治活动家，

金融家和工业家；立法议会副议长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正统主义者。—— 第

１８９、１９４页。

贝尔纳（Ｂｅｒｎａｒｄ）——法国上校，领导军事

委员会镇压巴黎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的参

加者，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后是对反波

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的审判的组织者之

一。——第１３９页。

贝尔纳，拉尔夫（Ｂｅｒｎａｌ，Ｒａｌｐｈ 死于１８５４

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

会议员；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间任议院委员会

主席。——第４０７页。

贝尔纳 奥斯本，拉尔夫（ＢｅｒｎａｌＯｓｂｏｒ—

ｎｅ，Ｒａｌｐｈ １８０８—１８８２）——英国自由

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海军部秘书

长（１８５２—１８５８）。—— 第５５６、５５７

页。     

贝克莱，弗兰西斯 亨利 菲茨哈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Ｆｒａｎ ｉｓＨｅｎｒｙＦｉｔｚｈａｒ－

ｄｉｎｇｅ １７９４—１８７０）——英国自由主

义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３９６

页。

贝利耶，比埃尔 安都昂（Ｂｅｒｒｙ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８）——法国律师

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

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者。

——第１５１、１６８、１８７、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２

页。

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Ｂ．）——在美国的德国流

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社会主

义体操联合会成员。——第６４６页。

贝克尔，海尔曼 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ｎ １８２０—１８８５）——德国

法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

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后来

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２４１、２４２、

４６１、４９３、５２６、５２９页。

贝克曼（Ｂｅｃｋｍａｎｎ）——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初期是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伦日

报”驻巴黎记者。——第４８１页。

贝 里尼，文 钦佐（Ｂｅｌｌｉｎｉ，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１８０１—１８３５）——著名的意大利作曲

家。——第２６９页。

贝凯拉特，海尔曼（Ｂｅｃｋｅｒａｔｈ，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０１—１８７０）——德国银行家，莱茵省

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１８４８年８—９

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第３５０

页。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Ｂｅｒｍｂａｃｈ，Ａｄｏｌｆ 

１８２１—１８７５）——科伦的法学家，民主

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证人，与马

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

——第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８页。

贝雷斯福德，威廉（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生

于１７９８年）——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

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军务大臣（１８５２年

３—１２月）。——第３９２、４００、５４７页。

杜朗，鲁道夫（Ｄｕｌｏｎ，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０７—

１８７０）——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

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１８５３年流亡美

国。——第３１２、３２５、３２６页。

杜班，安得列 玛丽 让 雅克（Ｄｕｐｉｎ，

Ａｎｄｒé Ｍａｒｉｅ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５）——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和立法议会议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后为波

拿巴主义者。——第１７５、１８０页。

杜普拉，巴斯噶（Ｄｕｐｒａｔ，Ｐａｓｃａｌ １８１５—

１８８５）——法国政治活动家，记者，资产

阶级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 波

拿巴。——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１４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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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沙特尔，沙尔（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３—１８６７）——法国国家活动家，奥

尔良派，警任内务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２月）。—— 第１９５、３１１

页。      

克奥，威廉 尼古拉斯（Ｋｅｏｇｈ，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８１７—１８７８）—— 爱尔兰的

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皮尔派；议

会中爱尔兰集团的领袖之一，多次担任

爱尔兰最高司法职务。——第５５６、５５８、

５６０、５８７页。

克鲁格，威廉 特劳戈特（Ｋｒｕ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１７７０—１８４２）——德国唯心

主义哲学家。——第３４６页。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 威廉（Ｋｒｕｍ－

ｍａ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８）——德国传教士，加尔文教派牧

师，乌培河谷的虔诚派首领。——第２７８

页。

克雷通，尼古拉 约瑟夫（Ｃｒｅｔｏｎ，Ｎｉ－ｃｏ

ｌａｓ－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８—１８６４）——法国律

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 会 议 员，奥 尔 良 派。—— 第１９３

页。      

克雷格，威廉 基卜生（Ｃｒａｉ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ｉｂ

ｓｏｎ １７９７—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部部务委员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第４０７页。

克雷门特，克努特 荣克博恩（Ｃｌｅｍｅｎｔ，

ＫｎｕｔＪｕｎｇｂｏｈｎ １８０３—１８７８）——德

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者，基尔大学教

授。——第３３０页。

克纳普，阿尔伯特（ＫｎａｐｐＡｌｂｅｒｔ １７９８—

１８６４——德国诗人。著有许多教会颂歌

和圣歌，虔诚主义者。—— 第２６８、２９０

页。

克路斯，阿道夫（Ｃｌｕβ，Ａｄｏｌｐｈ 死于１８８９

年之后）——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１８４８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

会的书记，１８４９年流亡美国；在五十年

代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

国、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民主报纸撰稿。

——第６４３页。

克莱因，约翰 雅科布（Ｋｌｅｉｎ，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 约生于１８１８年）——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

无罪。——第２４１页。

克莱因，尤利乌斯 列奥波特（Ｋｌｅｉｎ，Ｊｕｌｉｕｓ

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８１０—１８７６）—— 德国剧作

家和戏剧批评家，青年黑格尔派。——

第３５４页。

克 劳伦，亨利希（Ｃｌａｕｒ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７１—１８５４）（卡尔 霍伊恩的笔名）

——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感伤主义的小

说。——第２７０、２７８页。

克劳塞维茨，卡尔（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Ｋａｒｌ 

１７８０—１８３１）——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

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在

俄国陆军服务。——第３２３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韦利尔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１８００—１８７０）——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成为自

由派；曾任爱尔兰总督（１８４７—１８５２），

残酷地镇压１８４８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

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８、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第５５９、６１１页。

克拉麦尔，卡尔 哥特洛普（Ｃｒａｍｅｒ，Ｋａｒｌ

Ｇｏｔｔｌｏｂ １７５８—１８１７）——德国作家，

著有一些冒险小说。——第２７０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

贵族领袖，从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１２２、２０９、

３６４页。

克兰沃斯男爵，罗伯特 蒙西 罗尔夫

（Ｃｒａｎｗｏｒｔｈ，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ｎｓｅｙＲｏｌｆ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８）——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法

学家，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第６０３页。

克罗弗德，威廉 舍尔曼（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ｅｒｍａｎ １７８１—１８６１）——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

支持宪章派；曾参预创办保障租佃者权

利同盟；议会议员。——第５８７页。

克罗斯利，弗兰西斯（Ｃｒｏｓｓｌｅｙ，Ｆｒａｎ ｉｓ

 １８１７—１８７２）——英国厂主，资产阶

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３９３、３９７

页。

克罗狄乌斯（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公元前１０—公元

５４）——罗马皇帝（４１—５４）。——第５８６

页。

克罗伊斯勒尔（Ｋｒａｕｓｌｅｒ）——普鲁士教

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

员。——第４６２页。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 哥特利勃

（Ｋｌｏｐｓｔｏｃ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７２４—１８０８）——德国诗人，德国资产

阶级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２６１页。

希尔施，威廉（Ｈｉｒｓ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汉堡

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的

普鲁士警探。—— 第４４７、４５２—４５５、

４９５—５００、５０８—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５、５１６、

５２７、５２８页。

利奥，亨利希（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９—

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

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维护者，普

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

３２６页。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 班克斯 詹金森（Ｌｉｖ

ｅｒｐｏｏｌ，ＲｏｂｅｒｔＢａｎｋｓＧ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１７７０—１８２８）——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领袖之一，多次担任内阁职务，曾

任首相（１８１２—１８２７）。——第５８３页。

利法特－帕沙（Ｒｉｆａａｔ－Ｐａｓｃｈａ １７９８—

１８５５）——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

家，１８５３年任外交大臣。——第６３０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

——第６１７、６１９页。

李 伯尼，亚诺什（Ｌｉｂéｎｙｉ，Ｊａｎｏｓ 约

１８３２—１８５３）——匈牙利的裁缝帮工，

曾于１８５３年谋刺奥国皇帝弗兰茨－约

瑟夫。——第５９９、６２４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造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４９６—４９９、５０５、５１０、５１１、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

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５）——罗

马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１５８、１６１

页。

辛凯尔迪，卡尔 路德维希 弗里德里希

（Ｈｉｎｃｋｅｌｄｅｙ，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５—１８５６）——普鲁士政府官员，

从１８４８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第

５１８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２０—８７８）——德国政论家，青年黑

格尔派；贸易自由派的拥护者，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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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叶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观点，１８５０—１８６１年流亡英国；

后成为进步党人。——第３５４—３５６页。

伽利略，伽利莱（Ｇａｌｉｌｅｉ，Ｇａｌｉｌｅｏ １５６４—

１６４２）——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

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造人，为先进的

世界观而斗争的战士。—— 第５３５

页。       

穷汉瓦尔特（或穷汉高蒂耶）（死于１０９６

年）——法国骑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１０９６—１０９９）时法国农民支队中的统

率者之一。——第３６４页。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１８１０—１８４４）和

埃米利奥（１８１９—１８４４）（Ｂａｎｄｉｅｒａ，Ａｔ

ｔｉｌｉｏａｎｄＥｍｉｌｉｏ）——意大利民族解放

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

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

亚发动起义被处死（１８４４）。——第３３４

页。

坎宁，乔治（Ｃａｎ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７０—

１８２７）——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１８２２—１８２７），首 相

（１８２７）。——第２３０、５８３页。

但 丁 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

——第６２８页。

里士满公爵，查理 伦诺克斯－ 戈登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ｏｒｄｏｎＬｅｎｎｏｘ 

１７９１—１８６０）——英国政治活动家，托

利党保护关税派。——第５９８页。

劳贝，赛米尔（ＬａｕｂｅＳａｍｕｅｌ）——德国裁

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

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

宗派集团。——第４８０页。

苏，欧仁（Ｓｕｅ，Ｅｕｇｅ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５７）——

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感伤的社

会小说，为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第１６９、５１５页。

苏路克，法斯廷（Ｓｏｕｌｏｕｑｕｅ，Ｆａｕｓｔｉｎ 约

１７８２—１８６７）——黑人的海地共和国总

统，１８４９年自封为皇帝，号称法斯廷一

世。——第２２６页。

苏格拉底（Ｓｏｋｒａｔｅｓ 公元前约４６９—３９９）

——古希腊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思想

家。——第３０４页。

来丁，科斯莫斯 达米安（Ｌｅｉｄｅｎ，Ｋｏｓｍｏｓ

Ｄａｍｉａｎ）——科伦商人，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第４６２页。

八  画

佩罗，本扎曼 比埃尔（Ｐｅｒｒｏ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９１—１８６５）—— 法国将军，

１８４８年参加镇压六月起义，１８４９年统率

巴黎国民自卫军。——第１８５页。

佩吉特，克拉伦斯 爱德华（Ｐａｇｅｔ，Ｃｌａ－

ｒｅｎｃｅ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１１—１８９５）——英国

军事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１８５２年

为军械总长秘书。——第４０７页。

佩尔采尔，摩里茨（Ｐｅｒｃｚｅｌ，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１—１８９９）——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土耳其，１８５１年流亡英国。——

第６８、７１、７４页。

帕金顿，约翰 索美塞特（Ｐａｋｉｎｇｔ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ｒｓｅｔ １７９９—１８８０）——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

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海军首

席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和

陆军大臣（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第５３９

页。      

帕 麦 尔，朗德尔（Ｐａｌｍｅｒ，Ｒｏｕｎｄｅｌｌ 

１８１２—１８９５）——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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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派，后成为自由派；曾任大法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和１８８０—１８８５）。—— 第

４０７页。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Ｐａｌａｃｋｙ，Ｆｒａｎ－

ｔｉｓｅｋ １７９８—１８７６）——捷克大历史学

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派；１８４８

年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执行

保护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第５４

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家，最

初是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的领

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

２２８、２３７、４１２、４１４、４３４、４３５、５３７、５３８、

５５１—５５４、５５８、５７５、６２１、６２５、６２７

页。       

金，彼得 约翰 洛克（Ｋｉｎｇ，Ｐｅｔｅｒ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１８１１—１８８５）——英国政治活动

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

２３８、３９６页。

金克尔，约翰娜（Ｋｉｎｋ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ａ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８）（父姓为莫克尔）—— 德国女作

家，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之妻。——第

２６４、２７１、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３、２９０、

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９、３４９—３５１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Ｋｉｎｋｅ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

庭判处无期徒刑，后越狱逃跑流亡英

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

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

２６１—３００、３１６、３２９、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３—

３５２、３５５、３６２、３６７—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０、５２０、

５２５、５２６页。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日罗姆（Ｂｏｎａｐａｔｒｅ，Ｊéｒｏｍ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０）——拿破仑第一之弟，威

斯特伐里亚国王（１８０７—１８１３），１８５０年

起任元帅。——第４１３页。

波 拿 巴，比埃 尔（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１５—１８８１）——拿破仑第三之堂弟；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

会议员，属共和派。——第４１３页。

波拿巴王朝——法国帝国王朝（１８０４—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第２１６

——２１９、６０４页。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１５８９—１７９２，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８０）。—— 第

１４０、１４９、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７、２１６

页。

波林尼雅克，奥古斯特 茹尔 阿尔芒 玛

丽（Ｐｏｌｉｇｎａｃ，Ａｕｇｕｓｔｅ－Ｊｕｌｅｓ－Ａｒ－

ｍａｎｄ－Ｍａｒｉｅ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公爵，

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

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和内阁

总理（１８２９—１８３０）。——第１９６页。

迪茨，奥斯渥特（Ｄｉｅｔｚ，Ｏｓｗａｌｄ 约１８２４—

１８６４）—— 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伦

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

会委员，后来参加美国内战。—— 第

３３９、４４６、４５２、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５、４７９、４８１、

４８３、４８９、４９４、４９７、４９８、５２６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

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后成为保

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内阁首相（１８６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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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第４０６、４２４、５３７—

５４０、５４３、５４８—５５１、５５５、５５６、５９７、５９９、

６０４—６０８页。

罗素，约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

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外

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２３７—２４０、３８６、３９３、４０７、４３４—

４３９、４４１、５３７、５５３、５５８、５５９、５８２、５９５—

５９７、６０３、６０８—６１１页。

罗泰克，卡尔（Ｒｏｔｔｅｃｋ，Ｋａｒｌ １７７５—

１８４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派。——第１５—１６、２５、

３０３—３０５、３２５、３４８页。

罗伊特，麦克斯（Ｒｅｕｔｅｒ，Ｍａｘ）——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

——第４５２、４５４、４６９、５２５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 约生

于１８２４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职业是木工；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支持者。——第６４２、６４３、

６４５页。

罗霍夫，古斯达夫 阿道夫（ＲｏｃｈｏｗＧｕｓ

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７９２—１８４７）——反动的普鲁

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普鲁士的内务

大臣（１８３４—１８４２）。——第４７８页。

罗宾逊，弗雷德里克 约翰，葛德里奇子爵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Ｊｏｈｎ，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Ｇｏｄｅｒｉｃｈ １７８２—１８５９）——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２３—１８２７年任财

政大臣和首相（１８２７—１８２８）。—— 第

４２３页。

罗 伊希 林，约翰（Ｒｅｕｃｈｌｉｎ，Ｊｏｈａｎｎ 

１４５５—１５２２）——德国学者，语言学家

和法学家，人文主义的著名代表。——

第３１２页。

罗 森 勃 鲁 姆，爱 德 华（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ｍ，

Ｅｄｗａｒｄ）——德国大学生，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

——第３２４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的活动

家，雅各宾派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 第１２１、１２２、３４０

页。       

拉特（Ｒａｔｈ）——科伦厂主，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 第４６２

页。       

拉沃，弗兰茨（Ｒａｖ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１）——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科伦出席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１８４９年６月是

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委员，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

——第３７７、３７９页。

拉托，让 比埃尔（Ｒｅｔｅａｕ，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００—１８８７）——法国律师，第二共和

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波

拿巴主义者。——第１４２页。

拉伊特，让 厄内斯特（ＬａＨｉｔｔｅ，Ｊｅａｎ

Ｅｒｎｅｓｔ １７８９—１８７８）——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曾任外交部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第１６８页。

拉图尔，泰奥多尔（Ｌａｔｏｕｒ，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７８０—１８４８）——伯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１８４８年任陆

军大臣；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为维也纳起义者所

杀。——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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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

和派；１８４８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的

实际上的首脑。——第１８９、２９６、３２１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 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３１年起指挥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

军队，１６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

革命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５０—１８５６年任伦

巴第－威尼斯王国总督。——第５９、６６、

６７、７０、６００、６２１页。

拉多维茨，约瑟夫（Ｒａｄｏｗ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７—１８５３）——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

动家，权奸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的领导人之

一。——第３４７页。

拉莫里诺，吉罗拉莫（Ｒａｍｏｒｉｎｏ，Ｇｅｒｏｒｉ－

ｍｏ １７９２—１８４９）—— 意大利将军，

１８３４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流亡革命

者向萨瓦的进攻；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指挥皮蒙特军队，采取判变的

策略，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

利。——第３３２页。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 路易 莱昂

（Ｌａｍｏｒｉｃｉèｒ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Ｌｏｕｉｓ－

Ｌéｏｎ １８０６—１８６５）——法国将军和政

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１８４８年积极参加镇压六月起义，后来是

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６—１２月），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

会议员。——第１４７、２０９页。

拉罗施夫柯：弗朗斯瓦（ＬａＲｏｃｈｅｆｏｕ－

ｃａｕｌｄ，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６１３—１６８０）——

公爵，法国道德主义作家，弗伦特党的

活动家之一。——第４７５页。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 奥古斯特 若尔日

（ＬａＲｏｃｈｅｊａｑｕｅｌｅｉｎ，ＨｅｎｒｉＡｕｇｕｓｔｅ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５—１８６７）——侯爵，法国

政治活动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袖

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

宪议会议员；后为第二帝国的参议员。

——第１９６页。

阿勒，路易 比埃尔 孔斯旦（Ａｌｌａｉｓ，Ｌｏｕ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约生于１８２１年）——

法国警探。——第１７５、１８０页。

阿伊，比埃尔 德（Ａｉｌｌｙ，Ｐｉｅｒｒｅ ｄ’１３５０—

１４２０或１４２５）——法国红衣主教，著名

的神学家；是君士坦士宗教会议的重要

人物。——第２２４页。

阿姆洛 德 拉 乌赛，尼古拉（Ａｍｅｌｏｔｄｅ

ｌａＨｏｕｓｓａｙｅ，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６３４—１７０６）

——法国政论家，“威尼斯政府分史”一

书的作者。——第５８６页。

阿尔宁，蓓蒂娜（Ａｒｎｉｍ，Ｂｅｔｔｉｎａ １７８５—

１８５９）——德国浪漫派女作家，在四十

年代迷醉于自由主义思想。——第２７６

页。

阿托尔公爵，乔治 奥古斯特斯 弗雷德里克

约翰 马利（Ａｔｈｏ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ＦｒｅｄｅｒｉｅＪｏｈｎＭｕｒｒａｙ １８１４—１８６４）

——苏格兰的大地主。——第５７６页。

阿伯丁伯爵，乔治 戈登（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 １７８４—１８６０）——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从１８５０年起

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和联合内阁首相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５５３—５５７、５６０、

５８４、５８７、５９５、５９８、６０３、６２７页。

阿伯拉罕 圣克拉（ＡｂｒａｈａｍａＳａｎｔａＣｌａｒａ

 １６４４—１７０９）（乌尔利希 梅格尔勒

ＵｌｒｉｃｈＭｅｇｅｒｌｅ 的笔名）——奥地利

天主教传教士和通俗滑稽作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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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６９—３７１页。

阿尔康纳蒂 维斯康蒂，康斯坦扎（Ａｒ

ｃｏｎａｔｉＶｉｓｃｏｎｔｉ，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ａ 约１８０１—

１８７０）——侯爵夫人，意大利民族解放

运动的女活动家。——第４１４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 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疯狂的罗兰”一

诗的作者。—— 第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４、３４９、

３５０、３６６、３７７页。

阿哥斯提尼，切扎列（Ａｇｏｓｔｉｎｉ，Ｃｅｓａｒ 

１８０３—１８５５）——意大利革命家，马志

尼的信徒；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来脱

离马志尼。——第６０１页。

阿革西拉乌斯（Ａｇｅｓｉｌａｕｓ 约公元前

４４２—３５８）——斯巴达皇帝（约公元前

３９９—３５８）。——第１９０页。

舍尔曼 克罗弗德——见克罗弗德，威廉

舍尔曼。

舍尔瓦尔，茹利安（Ｃｈｅｒｖａｌ，Ｊｕｌｉｅｎ）（真名

约瑟夫 克列美尔）——普鲁士警察局

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

盟分裂后曾领导一个巴黎支部。属于维

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

１８５２年２月所谓的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

告之一，在警察当局的帮助下被放出监

狱。—— 第４５２、４７２、４７４—４８９、５０８、

５１０、５２５、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６页。

奈，埃德加尔（Ｎｅｙ，Ｅｄｇａｒ １８１２—１８８２）

——法国军官，波拿巴主义者，路易 波

拿巴总统的侍卫官，立法议会的议员

（１８５０—１８５１）。——第１６１页。

奈特，路德维希 亨利希（Ｎｅｔｔｅ，Ｌｕｄｗｉ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约生于１８１９年）——汉诺威

的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之一

的成员，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

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１８５２年２月所谓

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一。——第

４８６、５３６页。

奈斯密斯，詹姆斯（Ｎａｓｍｙｔｈ，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８—１８９０）——英国工程师和发明

家。——第５６２页。

法农（Ｆａｎｏｎ）——法国流亡者，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

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３３９

页。

法济，让 雅克（詹姆斯）（Ｆａｚｙ，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Ｊａｍｅｓ〕１７９４—１８７８）——瑞士

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曾任日

内瓦州政府首脑（１８４６—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５—

１８６１）。——第３０５页。

法卢，阿尔弗勒德（Ｆａｌｌｏｕｘ，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１—１８８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１８４８年

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

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教育部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第１４７、１６１、１６２、

１９６、１９８页。

明克斯，弗（Ｍｕｎｋｓ，Ｆ．）——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初是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页。

明克斯第二（Ｍｕｎｋｓ ＩＩ）——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初是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页。

明希－ 贝林豪森，弗兰茨 泰奥多尔

（Ｍｕｎｃｈ－Ｂ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Ｆｒａｎｚ Ｔｅｏ

－ｄｏｒ 生于１７８７年）——男爵，普鲁士

官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

员。——第４６２、５３３页。

尚博尔，昂利 沙尔（Ｃｈａｍｂｏｒｄ，Ｈｅｎｒｉ

８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２０—１８８３）——伯爵，波旁

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

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亨利五世。——

第１５１、１７３、１９４、１９８页。

尚加尔涅，尼古拉 安 德奥杜尔（Ｃｈａ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Ｎｉｃｏｌａｓ Ａｎｎｅ Ｔｈéｏｄｕｌｅ  

１７９３—１８７７）——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

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６

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

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

的示威游行。——第５４、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７、

１５３、１５８、１５９、１７５—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３—

１８７、１９０、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页。

弥 勒，弗兰茨 约瑟夫（Ｍｕｌｌｅｒ，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ｐｈ）——科伦法律顾问，保守党人，

是罗兰特 丹尼尔斯的岳父。——第

４９７页。

昂格勒斯，弗朗斯瓦 厄内斯特（Ａｎｇｌèｓ，

Ｆｒａｎ ｏｉｓＥｒｎｅｓｔ １８０７—１８６１）——

法国地主，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秩序党的代表人物。——第１９９

页。

雨果，维克多（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

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

——第１６２页。

林格斯（Ｒｉｎｇｓ）——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伦敦，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４９６—４９９、

５０５、５１２、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

向于古典学派，曾抨击李嘉图的货币

论。——第４２２页。

叔尔茨，卡尔（Ｓｃｈｕｒｚ，Ｋａｒｌ １８２９—１９０６）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流

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

２７９、２９６、３３７、３３８、３６２、３６７—３７３、３７９

页。

九  画

施皮斯，克利斯提安 亨利希（Ｓｐｉｅβ，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５５—１７９９）——

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消遣小说。——第

２７０页。

施米茨（Ｓｃｈｍｉｔｚ）——科伦私人文书，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证人。——

第４９７、４９９页。

施拉姆，让 保尔 亚当（Ｓｃｈｒａｍｍ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Ａｄａｍ １７８９—１８８４）—— 法国

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

任陆军部长（１８５０—１８５１）。——第１７７

页。

施拉姆，康拉德（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ｏｎｒａｄ 约

１８２２—１８５８）——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

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１８４９

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的发行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期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 战 友。—— 第４８２、４８３、６３５、６４１

页。       

施拉姆，鲁道夫（Ｓｃｈｒａｍｍ，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１３—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

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

—— 第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６、３１６、３３９、３４３、

３７３、３７７页。

施瓦 策，恩 斯 特（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Ｅｒｎｓｔ 

１８０８—１８６０）——奥地利官员和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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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曾任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４８年７—９

月）。——第６７页。

施泰因，罗仑兹（Ｓｔｅｉｎ，Ｌｏｒｅｎｚ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０）——德国法学家，普鲁士政府的

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一书的作者。——第５３３、５３４页。

施泰翰，哥特利勃 路德维希（Ｓｔｅｃｈａ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Ｌｕｄｗｉｇ 约生于１８１４年）——

汉诺威的细木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

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起又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

１８５２年１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

第４９６页。

施塔尔，阿道夫 威廉 泰奥多尔（Ｓｔａｈｒ

Ａｄｏｌ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０５—１８７６）

——德国作家，著有一些历史小说和一

些有关文学艺术史问题的学术著作。

——第２９５页。

施蒂纳，麦克斯（卡斯巴尔 施米特的笔

名）（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 １８０６—１８５６）—德

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第３１２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反对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的组织者之一，

并且是这个案件（１８５２）的主要证人；与

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一书；后为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

—— 第４３１、４４６、４４７、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４、

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８—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９、５２５、

５３０—５３３页。

施梯维，约翰 卡尔 贝尔特拉姆（Ｓｔｕｒｅ，

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Ｂｅｒｔｒａｍ １７９８—１８７２）

——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曾任汉

诺威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第１５

页。

施伦巴赫，卡尔 阿尔诺德（Ｓｃｈｌｏｎｂａｃｈ，

Ｃａｒｌ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０７—１８６６）——德国诗

人，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的朋友。——第

２８０页。

施塔迪昂 弗兰茨（Ｓｔａｄｉｏｎ，Ｆｒａｎｚ 

１８０６—１８５３）——伯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反对加里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

动斗争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７８页。

施瑙费尔，卡尔 亨利希（Ｓｃｈｎａｕｆｆｅｒ，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３—１８５４）——德国诗人

和记者，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

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

３２４页。

施特劳斯，大卫 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

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

派分子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

义者。——第２８３、３０６页。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Ｓｔｒｏｄｔｍａｎｎ，Ａｄｏｌｆ 

１８２９—１８７９）——德国作家，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逃离德

国。—— 第２６１、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１、２８５、

２９５、３３７、３３８、３６２页。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

Ｆｅｌｉｘ １８００—１８５２）——公爵，奥地利

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４８年１０

月维也纳革命被镇压后担任首相和外

交大臣职务。——第４０页。

施泰因根斯，祖伊特倍尔特 亨利希 海尔

曼（Ｓｔｅｉｎｇｅｎｓ，Ｓｕｉｔｂｅｒｔ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Ｈｅｒ

ｍａｎ 约生于１８１７年）——德国工人，油

漆匠，布鲁塞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

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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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

宗派集团；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原告证人。——第４９３、５２６页。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Ｉ，Ｋａ－

ｒｌ）——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

主主义者莱茵区部委员会委员，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新莱茵

报”案件的被告人；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民主

主义者莱茵区部委员会案的被告；１８４９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人。——第

４４７、４８５、４９７、５０４、５０６、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５、

５１９页。

威尔逊，乔治（Ｗｉｌ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０）——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

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的主席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第５８９页。

威廉斯，泽芬奈阿（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Ｚｅｐｈａｎｉａｈ约

１７９４—１８７４）——宪章派，１８３９年威尔

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被判终身流

放澳大利亚。——第３９６、４３９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 １７８１—１８６４）—

维尔腾堡国王（１８１６—１８６４）。—— 第

１０１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王储，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

１８８８），德国皇帝（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

３７６页。

威廉四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６５—１８３７）

—— 英国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７）。—— 第

６３０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１７６９—１８５２）

——英国统帅，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交大臣

（１８３４年１２月—１８３５年４月）。—— 第

２２８、４２６、４２８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理查 威尔斯里，杜埃

罗侯爵（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ＭａｒｑｕｉｓｏｆＤｏｕｒｏ１８０７—

１８８４）——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

前者之子。——第４２８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 １７９６—１８６２）—— 英国

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制定资产阶

级的殖民理论。——第５５８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 １７９９—１８７６）—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０—

１８５８），反动派；马克思夫人（燕妮 马克

思）的异母哥哥。——第６０２页。

济格尔，弗兰茨（Ｓｉｇｅｌ，Ｆｒａｎｚ １８２４—

１９０２）——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

参加者，曾任总司令，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副总司

令；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２年迁居美

国，站在北军方面积极参加美国内战；

是济格尔，阿尔伯特之兄。——第１０８、

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

３７６—３７８页。

济格尔，阿尔伯特（Ｓｉｇｅｌ，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２７—

１８８４）——巴登军官，记者，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

动的参加者；１８５３年流亡美国，曾站在

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３７３、

３７７、３７８页。

哈克，约翰 卡尔（Ｈａａｃｋｅ，ＪｏｈａｎｎＣａｒｌ 

约生于１８２０年）——德国裁缝，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

５２５页。

哈林，哈罗（Ｈａｒｒｉｎｇ，Ｈａｒｒｏ １７９８—１８７０）

１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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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从

１８２８年起曾间断地流亡各国。—— 第

３２８—３３６页。

哈赛，利奥（Ｈａｓｓｅ，Ｌｅｏ）——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的朋友，酷爱诗文。——第２８０

页。

哈贝克（Ｈａｂｂｅｇｇ）——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英

国。——第３２４页。

哈奇尔，约翰（Ｈａｔｃｈｅｌｌ，Ｊｏｈｎ生于１７８８年）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

爱尔兰首席检察官（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第４０７页。

哈布斯堡王朝——指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１２７３—１８０６年其间曾有间断）皇帝、奥

地利帝国（１８０４年起）皇帝和奥匈帝国

（１８６７—１９１８）皇帝的王朝。——第６００

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

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５９３

页。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约７４２—

８１４）——法国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

（８００—８１４）。——第５２页。

约丹，西尔韦斯特尔（Ｊｏｒｄａｎ，Ｓｙｌｒｅｓｔｅｒ 

１７９２—１８６１）——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三十年代库尔吉塞立宪民主运动

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议会议员。——第１５页。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 １７８２—１８５９）——奥地利

大公，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２月是德意

志帝国摄政王。——第４８、６４、１００、１０３、

１０４、１１１—１１３页。

约斯特 卡尔（Ｊｏｅｓｔ，Ｋａｒｌ）——科伦厂主，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

——第４６２页。

约瑟夫二世（Ｊｏｓｅｐｈ ＩＩ １７４１—１７９０）

—— 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１７６５—１７９０）。——第３３、３４页。

勃朗，路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１８８２）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

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

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

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

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６、１２１、

３４０—３４３、６３９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０７—

１８４８）——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中的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维也纳保

卫战；在反革命军占领维也纳后被杀

害。——第７８、７９、８９、３４０页。

勃律盖曼，卡尔 亨利希（Ｂｒｕｇｇｅ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０—１８８７）——德国资

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１８４５—１８５５年

为“科伦日报”主编。——第３１６页。

洛克 金（ＬｏｃｋｅＫｉｎｇ）——见金，彼得 约

翰 洛克。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

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１２２页。

洛克，詹姆斯（Ｌｏｃｈ，Ｊａｍｅｓ １７８０—１８５５）

——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律师，萨特伦德

女公爵的财产管理人。——第５７３、５７４

页。

洛林的昂利第二，吉兹公爵（ＨｅｎｒｉＩＩＬｏｒ

ｒａｉｎｅ，Ｇｕｉｓｅ１６１４—１６６４）——弗伦特党

活动家之一。——第２２６页。

科克，保尔 德（Ｋｏｃｋ，Ｐａｕｌｄｅ约１７９４—

１８７１）——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著有一

些轻浮的消遣小说。——第３１１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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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

同盟的创立者之一；议会议员。——第

２３６、３２７、５３７、５４４、５７７、５８０、５８１、６０５、

６１６、６２２页。

科采布，奥古斯特（Ｋｏｔｚｅｂｕ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６１—１８１９）——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

家。——第２７３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

——第５８０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

Ｌｏｕｉｓ 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民族

解放运动的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

府的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五

十年代初期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

援。—— 第３１７、３１９、３４０、３８０、４１２—

４１４、４４３、５４５、５９３、５９９、６０１、６０２、６１６、

６２１、６２４页。

科特斯（Ｋｏｔｈｅｓ，Ｄ．）——科伦商人，民主

主义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

告证人。——第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９页。

科勒特，科勒特 多布森（Ｃｏｌｌｅｔ，Ｃｏｌｌｅｔ

Ｄｏｂｚｏｎ）——英国激进派记者和社会

活动家。——第６３０页。

科尔图姆，卡尔 阿尔诺德（Ｋｏｒｔｕｍ，Ｋａｒｌ

Ａｒｎｏｌｄ １７４５—１８２４）——德国诗人和

作家；以“约卜西之歌”一书而著名。

——第３２７页。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Ｃａｕｓｓｉｄｉｅｒｅ，Ｍａｒｃ 

１８０８—１８６１）——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３４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

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

一；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巴黎警察局

长，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６月流亡英

国。——第１２１页。

洪特海姆，理查（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Ｒｉｃｈａｒｄ死于

１８５７年）——科伦律师，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人。——第４９８、５０４、

５０６、５０８页。

耶拉契奇，约西普（Ｊ  ，Ｊｅｌｌａｃｉｃ１８０１—

１８５９）—— 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

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窝尼亚省总督

（１８４８—１８５９），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

奥地利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６６、６８、６９、７１、７３、７４页。

英格索尔，约瑟夫（Ｉｎｇｅｒｓ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８６—１８６８）——美国政治活动家，美

国国会议员，曾任驻英大使（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第５６０页。

律斯勒，古斯达夫 阿道夫（Ｒｏｅｓｌｅｒ，Ｇｕｓ

ｔａｖＡｄｏｌｆ １８１８—１８５５）——德国教员

和记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左派；１８５０年起流亡美洲。——第

１１３页。

欧几里得（Ｅｕｋｌｅｉｄēｓ公元前４世纪末—３世

纪初）——杰出的古希腊数学家。——

第６３１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ｎ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

思想家。——第６１９页。

派克，约翰（Ｐａｒｋｅｒ，Ｊｏｈｎ １７９９—１８８１）

——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

海军部秘书长（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２）。

——第４０７页。

派西沃，达德利 蒙特鸠（Ｐｅｒｃｅｖａｌ，Ｄｕ－

ｄｌｅｙ １８０１—１８５６）——英国社会活动

家，托利党人。——第５６９页。

保路斯，亨利希 艾伯哈特 哥特洛普

（Ｐａｕｌｕ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Ｇｏｔｔ－ｌｏｂ

 １７６１—１８５１）——德国新教神学家，

唯理论者。——第３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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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克尔曼（Ｊｕｎｋｅｒｍａｎｎ）——克雷弗尔得

的警局督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证人。——第５１８、５１９页。

荣克－施梯林，约翰 亨利希（Ｊｕｎｇ－Ｓｔｉ－

ｌｌｉｎｇ，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４０—１８１７）

——德国作家，虔诚主义者。——第２７６

页。

十  画

格雷，查理（Ｇｒ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４—１８４５）

——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第３９３、５８３页。

格雷，乔治（Ｇｒ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９—１８８２）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

内务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

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和 殖 民 大 臣（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第４０７页。

格林，托马斯（Ｇｒｅｅｎｅ，Ｔｈｏｍａｓ）——英国

政治活动家，皮尔派，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年任

议会议员。——第４０７页。

格莱夫（Ｇｒｅｉｆ）——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谍报机关的

领导人之一。—— 第４４７、４５２—４５５、

４６４、４８５—４８７、４９１、５００、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２、

５１３、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７页。

格莱安，詹姆斯 罗伯特 乔治（Ｇｒａ－

ｈａｍ，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２—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

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１—１８４６），海军首席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

３８６、４１０、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８、５５３、５５８、５８２、

６０４、６０７、６０８页。

格林兄弟，威廉和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Ｗｉｌ－

ｈｅｌｍｕｎｄＪａｋｏｂ １７８６—１８５９和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德国语言学家，柏林大学教

授，著名的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叙事

诗的编撰者。——第３１９页。

格拉古，提比利乌斯 赛姆普罗尼乌斯

（Ｇｒａｃｃｈｕｓ，ＴｉｂｅｒｉｕｓＳｅｍｐｒｏｎｉｕｓ公元

前１６３—１３３）——古罗马的护民官（公

元前１３３年），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

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１２２页。

格拉古，凯尤斯 赛姆普罗尼乌斯（Ｇｒａ－

ｃｃｈｕｓ，ＣａｉｕｓＳｅｍｐｒｏｎｉｕｓ公元前１５３—

１２１）—— 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

１２３—１２２），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

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利乌斯 赛姆

普罗尼乌斯 格拉古之弟。——第１２２

页。

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ｄｅ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记者，

无原则的政客，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

派，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

为立法团的代表。——第２２７页。

格伦维耳，威廉（Ｇｒｅｎｖｉｌ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５９—１８３４）——男爵，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第５８３页。

格隆尼希（Ｇｒｕｎｉｃｈ）——德国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

伦敦。——第３２４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

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

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６）

和内阁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３８６、４１０、

４３５、５５８、５６９、５８４页。

格尔哈特，约（Ｇｅｒｈａｒｄｔ，Ｊ．）——德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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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流亡美国，曾担任科伦被判罪者及其

家属救济委员会主席。——第６４２、６４３

页。

格贝尔特，奥古斯特（Ｇｅｂｅｒｔ，Ａｕｇｕｓｔ）

——梅克伦堡的木匠，在瑞士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后迁往伦敦，１８５０年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

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

的中央委员。—— 第３３９、５２６、５２８

页。     

马提，卡尔（Ｍａｔｈｙ，Ｋａｒｌ １８０７—１８６８）

——巴登政论家，官吏和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曾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

派右翼。——第３５８页。

马洪子爵，菲力浦 亨利 斯坦霍普（Ｍａ

ｈ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ＨｅｎｒｙＳｔａｎｈｏｐｅ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皮尔派，议会议员。——第４０７页。

马尔滕（ｍａｌｔｅｎ）——普鲁士在国外的间

谍。——第３３０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７５、１１６、１３９、１６０、

１９８、２４３、２５７、３１１、３８１、３８７、３９１、４０５、

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９—４３２、４４３—４４８、４５０、

４５５、４６１、４６４—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９—４８３、

４８８—４９９、５０１、５０４—５１０、５１６、５１８—

５２０、５２５、５２７、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５、

５５１、５５７、５５９、５７０、６１１、６１４、６１８、６２１、

６２４—６２７、６３１、６３５—６４３、６４５页。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

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

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初曾

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 第

３２５—３２９、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３、

３４４、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９、３７４、３７７、４１２—

４１４、４４３、５４５、５９３、６０１、６１６、６２１、６２４、

６２５页。

马尼扬，贝尔纳 比埃尔（Ｍａｇｎａｎ，Ｂｅｒ－

ｎ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９１—１８６５）——法国

将军，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起是元帅，波拿巴

主义者；参加镇压里昂（１８３１和１８４９）、

利尔和鲁贝（１８４５）的工人起义和１８４８

年巴黎六月起义；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的组

织者之一。——第１９７、２０６、２０９页。

马赞尼洛（Ｍａｓａｎｉｅｌｌｏ １６２０—１６４７）（托

马佐 安尼洛的绰号）——渔民，１６４７年

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

的领袖。——第２０８页。

马尔维尔，莱昂（Ｍａｌｅｖｉｌｌｅ，Ｌéｏｎｄｅ 

１８０３—１８７９）——法国政治活动家，奥

尔良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

立法议会议员，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年

１２月下半月）。——第１８９页。

马斯特曼，约翰（Ｍａｓｔｅｒｍａｎ，Ｊｏｈｎ约

１７８２—１８６２）——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

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４０７

页。

马拉斯特，阿尔芒（Ｍａｒｒａｓｔ，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袖之

一，“国民报”编辑，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

委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６、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３

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

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

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人，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 第

３８６、５７３、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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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

ｃｏｌｏ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思

想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

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

一。——第３６８、３７１页。

马尔海奈凯，菲力浦 康拉德（Ｍａｒｈｅｉ－

ｎｅｋ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Ｋｏｎｒａｄ １７８０—１８４６）

——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黑格尔派右翼。——第２６２页。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 霍华德 哈里斯

（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ＪａｍｅｓＨｏｗａｒｄＨａ－ｒｒｉｓ

 １８０７—１８８９）——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后成为保守党著名的活动

家；曾任外 交大臣（１８５２和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第５３９、５５５页。

海茵（Ｈｅｉｎ）——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

合会的成员。——第６４６页。

海德，约翰 哥特弗利德（Ｈｅｒｄ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４４—１８０３）—— 德

国哲学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十八世

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进步

的文学派别“狂飚”的创始人之一。——

第３１２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５０、５９、１３１、３０７、３１０、４８６页。

海瑙，尤利乌斯 雅科布（Ｈａｙｎａｎ，Ｊｕｌｉｕｓ

Ｊａｋｏｂ 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奥国元帅，残

酷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

的革命运动。——第５４页。

海布林，冯 兰岑瑙 尔（Ｈａｂｌｉｎｇｖｏｎ

Ｌａｎｚｅｎａｕｅｒ）——德国地主，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第４６２

页。

海因岑，卡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后流亡瑞士，后来又流亡英国；１８５０

年秋最后迁居美国。——第３１１、３１２、

３１７—３２２、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９、３７７

页。

海尔梅斯，约翰 提摩泰乌斯（Ｈｅｒｍｅｓ，Ｊｏ

ｈａｎｎＴｉｍｏｔｈｅｕｓ １７３８—１８２１）——德

国神学家和作家，长篇小说“索菲娅从

默麦尔到萨克森旅行记”的作者。——

第３１７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人，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３０６页。

哥贝尔（Ｇｏｂｅｌ）——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陪审法庭庭长。—— 第４８８、

５０９、５３３页。

哥林盖尔，卡尔（Ｇｏｒｉｎｇｅｒ，Ｋａｒｌ约生于

１８０８年）—— 巴登小酒店主，曾参加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革命失败

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

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

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

——第３４７、３５３页。

哥若夫斯基，塔杰乌什（Ｇｏｒｚｏｗｓｋｉ，Ｔｈａｄ

ｄａｕｓ）——波兰流亡者，波兰民主协会

会员。——第４１３页。

恩格斯（Ｅｎｇｅｌｓ）——科伦的德国新教牧

师。——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 第１０、

１４、２４、２５、４６、６１、６４、７５、９０、１０５、１１５、

２３７、２５１、２５６、３１１、４２９、４３０、４４５—４４８、

４５０、４６１、４６７、５０５、５２５、５３４、６３５、６４１—

６４３、６４５页。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Ｉ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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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８、２０、２８、

１０９、１２１—１２３、１３８、１７４、１７６、２０９、２１３、

２１５、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０—

２３２、２４２、２５０、２５６、３５６—３５９、５５６、５９９、

６０８、６２９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ＩＩＩ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

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１１５、１１７、１２１、

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８—１４４、

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７—１６４、１６７—

１６９、１７２—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２、１９５—２０２、

２０５—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１、

２５２—２５６、４１２—４１４、４３５、４４３、５８０—

５８２、５８５、５９４、５９７、６０４、６０５—６０８、６２３、

６３０页。

乌迪诺，尼古拉 沙尔 维克多（Ｏｕｄｉ－

ｎｏｔ，ＮｉｃｏｌａｓＣｈａｌｅｓ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３）——法国将军，奥尔良派，第二共

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４９年曾指挥侵犯罗马共和国的军队；

曾企图组织力量抵抗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

政变。——第１４３、１５７、１６２页。

乌尔麦尔，约翰（Ｕｌｍｅｒ，Ｊｏｈａｎｎ）——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

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４９８、５１２、６４２、

６４３、６４５页。

库克，乔治 温格罗夫（Ｃｏｏｋｅ，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ｎｇｒｏｖｅ １８１４—１８６５）——英国自由

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第３８３、３８４

页。

库辛，维克多（Ｃｏｕｓｉｎ，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９２—

１８６７）——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

主义者。——第１２２页。

埃卡留斯，约翰 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德国裁

缝工人，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来参

加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第６３５、６３７、

６４１—６４３、６４５页。

埃卡留斯，约翰 弗里德里希（Ｅｃｃａｒｉｕｓ，

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德国裁缝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１年起流亡伦

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和恩格斯；是约翰 格奥尔格 埃卡留斯

的兄弟。——第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页。

埃斯科巴尔 伊 门多萨，安东尼奥（Ｅｓｃｏ

ｂａｒｙＭｅｎｄｏｚａ，Ａｎｔｏｎｉｏ １５８９—１６６９）

——西班牙传教士，耶稣会教徒。——

第５５８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１７５、１８１、２７４、５３３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Ｓｃｈｉｍｍｅｌ－

ｐｆｅｎｎｉ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２４—１８６５）——

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曾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

国内战。——第３３７、３６２、３６８、３７１页。

倍克，威尔海明娜（Ｂｅｃｋ，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ｎａ 死

于１８５１年）——奥地利女冒险家，曾假

充男爵夫人和科苏特的政治情报员；奥

地利和英国警察局的密探。——第１１６

页。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 佩勒姆 费恩斯 佩

勒姆－ 克林顿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Ｈｅｎｒｙ

ＰｅｌｈａｍＦｉｅｎｎｅｓＰｅｌｈａｍ－Ｃｌｉｎｔｏｎ 

７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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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１—１８６４）——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尔派，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

陆军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和殖民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４）。——第４３４页。

特罗洛普，约翰（Ｔｒｏｌｌｏｐｅ，Ｊｏｈｎ生于１８００

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

——第６２２页。

索麦维尔，威廉（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２—１８７３）——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第４０７页。

桑德利，玛丽 安（Ｓａｎｄｒｙ，ＭａｒｙＡｎｎ 约

１８１０—１８５３）——英国女工。——第６１４

页。

夏米索，阿德尔贝特 冯（Ｃｈａｍｉｓｓｏ，Ａｄｅｌ

ｂｅｒｔｖｏｎ １７８１—１８３８）——德国浪漫

主义诗人，反对封建的反动势力。——

第１４７、２６８、２９０页。

爱德华兹，亨利（Ｅｄｗａｒｄｓ，Ｈｅｎｒｙ）——英

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第３９３、３９７页。

朗道夫（Ｌａｎｄｏｌｐｈｅ）——法国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者，流亡伦敦；１８５０年共产主

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３４１页。

泰霍夫，古斯达夫 阿道夫（Ｔｅｃｈｏｗ，Ｇｕｓ

ｔａｖ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１３—１８９３）——普鲁士

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

１８４８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

命军总参谋长，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是瑞士流亡者联

合会“革命的集中”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５２

年迁居澳洲。——第３３７、３６２、３６８页。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斯瓦 斐迪南 菲力浦

路易 玛丽 奥尔良公爵（Ｊｏｉｎｖｉｌｌｅ，

Ｆｒａｎ  ｏ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ｉｅ，ｄｕｃ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ｄｅ  

１８１８—１９００）——路易－菲力浦之子，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

第１９５、２０５页。

十 一 画

梅因，爱德华（Ｍｅｙｅｎ，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成为民族自由

主义者。—— 第３５４—３５６、３６２、３７０、

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７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１８４８），神

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１７、３０—

３７、３９、４２、５８、６５、３６８页。

梅森豪泽，凯撒 温采尔（Ｍｅｓｓｅｎｈａｕ－

ｓｅｒ，ＣａｅｓａｒＷｅｎｚｅｌ １８１３—１８４８）——

奥地利军官和著作家，１８４８年十月起义

期间是国民自卫军司令和维也纳卫戍

司令；城陷后为反革命军队杀害。——

第７２页。

梅兰希通，菲力浦（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４９７—１５６０）——德国神学家，路德最

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

合诸侯的利益。——第３６９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

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波兰政

治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

义的参加者；曾参加１８４６年波兹南起义的

准备工作；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监狱释放

出来；１８４８年领导波兹南起义，后来领

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１８４９年在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五

８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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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

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期间被任命为执政，起

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１０９页。

理查兹，阿弗里德 倍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ｌｆｒｅｄ

Ｂａｔｅ １８２０—１８７６）——英国剧作家，

记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

主义。——第６２３页。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ＲｉｃｈａｒｄＩ，Ｌｏｗｅｎ

ｈｅｒｚ １１５７—１１９９）—— 英 国 国 王

（１１８９—１１９９）。——第２９６页。

理查三世（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４５２—１４８５）——

英国国王（１４８３—１４８５）。—— 第１９３

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十八世

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

始人。——第２８３、５７８页。

康海姆，麦克斯（Ｃｏｈｎｈｅｉｍ，Ｍａｘ）——德

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

逃离德国。——第３２４页。

康瓦尔 路易斯，乔治——见路易斯，乔治

康瓦尔。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

ｐｈ 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

茵省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６月

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

卖政策。—— 第４２、４６、５４、８０、３０１

页。       

莫罗，让 维克多（Ｍｏｒｅａｕ，Ｊｅａｎ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６３—１８１３）——法国将军，历次法兰

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的

参加者。——第３５７页。

莫尔，托马斯（Ｍ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４７８—

１５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大法

官；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最

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

者。——第５７５页。

莫帕，沙尔勒曼－ 艾米尔（Ｍａｕｐａｓ，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 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８）——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

黎警察局长（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

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警务总长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第２０６、５１８页。

莫克尔（Ｍｏｃｋｅｌ）——见金克尔，约翰娜。

莫斯累，约翰 路德维希（Ｍｏｓｌｅ，Ｊｏｈｎ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４—１８７７）——德国军官，

联邦议会的奥登堡代表；１８４８年被派到

维也纳充当帝国专员。——第７７页。

莫尔尼伯爵，沙尔 奥古斯特 路易 约瑟

夫（Ｍｏｒｎ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１—１８６５）——法国政治

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的

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５１年１２

月—１８５２年１月）。——第２２６、２５５页。

基什，米克洛什（Ｋｉｓｓ，Ｍｉｋｌｏｓ生于１８２０

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

者，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办。

——第４１３页。

基佐，弗朗斯瓦 比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ｚｏｔ，

Ｆｒａｎ 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期

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

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１２２、

１３６、１９５、１９６、２１４、２２７、４９４页。

基卜生，托马斯 米尔纳（Ｇｉｂｓｏｎ，Ｔｈｏ－

ｍａｓＭｉｌｎｅｒ １８０６—１８８４）——英国国

家活动家，自由贸易派，后成为自由主

义者；曾任商业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５和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４０８、５８９、５９２

页。    

基安奈拉（Ｃｈｉａｎｅｌｌａ）——克雷弗尔得的

９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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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警察局谍报员，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的见证人。——第５１８、５１９页。

勒麦，弗里德里希（Ｒｏｅｍ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４—１８６４）—— 维尔腾堡国家活动

家，１８４８年前是第二议院的自由主义反

对派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任维尔

腾堡的司法大臣和首相，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第１５、１６、３５８页。

勒泽尔，彼得 格尔哈特（Ｒｏｓｅｒ，Ｐｅｔｅｒ

Ｇｏｒｈａｒｄｔ １８１４—１８６５）——德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制雪茄烟工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

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

刑；后来倾向于拉萨尔派。——第４６１、

５２５、５３６页。

勒夫洛，阿道夫 艾曼纽尔 沙尔（ＬｅＦｌｏ，

Ａｄｏｌｐｈｅ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４—

１８８７）——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

交家；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

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国防

政府”的陆军部长（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第１４４、２０９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曾任总理（１８３６，１８４０）；第二

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奥尔良派；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摧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１４４、１５１、１５３、１６８、１８７、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９、

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６０５页。

梯尔科奈尔伯爵，约翰 德拉瓦尔 卡尔宾

切尔（Ｔｙｒｃｏｎｎｅｌ，ＪｏｈｎＤｅｌａｒａｌＣａｒｐｅｎ

ｔｅｒ 约１７９０—１８５３）—— 英国贵族。

——第５８６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

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第２９８页。

许茨（Ｓｃｈｕｔ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

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

亡英国。——第３１５页。

雪莱，约翰（Ｓｈｅｌｌｅｙ，Ｊｏｈｎ １８０８—１８６７）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议

会议员。——第６２２页。

密勒，约翰 马丁（Ｍｉｌ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Ｍａｒｔｉｎ 

１７５０—１８１４）——德国诗人和作家，德

国文学中的感伤主义的代表。——第

２６１、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６、２７７、２９５、２９６页。

陶森瑙，卡尔（Ｔａｕｓｅｎａｕ，Ｋａｒｌ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卓越代表，１８４８年

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

员会首脑；１８４９年起流亡伦敦。——第

３４３、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５—３７７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１７４、２１５、３５６页。

培尔西尼，让 日尔贝尔 维克多（Ｐｅｒ

ｓｉｇｎｙ，ＪｅａｎＧｉｌｂｅｒｔ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２）——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

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的组织者之

一，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和１８６０—

１８６３）。——第１９０、２０５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ｆｅｌ，

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和首相

（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８１、３１４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弗里 斯密斯

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Ｇ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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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ｙ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ｎｌｅｙ １７９９—１８６９）——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后成为

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第

３９３、４００、４０６、４１０、４２４—４２８、４３４—

４３９、５５１、５５４—５５６、５６０、５９５页。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约１０５０—

１１１５）——法国僧侣和传教士，第一次

十字军远征时（１０９６—１０９９）为农民自

卫军的领袖之一。——第３６４页。

盖格尔，威廉 阿尔诺德（Ｇｅｉｇ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ｒｎｏｌｄ）——普鲁士警官，１８４８年任法

院侦查员，后为科伦警察厅长。——第

４９０页。

盖米季，罗伯特 乔治（Ｇａｍｍａｇｅ，Ｒｏｂｅｒｔ

Ｇｅｏｇｅ １８１５—１８８８）——宪章运动的

活动家，职业是鞍匠和皮鞋匠；“宪章运

动史”一书的作者。——第４４２页。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 哥特弗利德

（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Ｇｅｏｒｇ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

由派；１８４４年起在海得尔堡任教授；

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第２６页。

十 二 画

舒耳茨（Ｓｃｈｕｌｔｚ死于１８５２年）——科伦警

察厅长，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

伦案件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６２、４９６、

５１９、５３１页。

舒勒尔（Ｓｃｈｕｌｅｒ，Ｊ．Ｌ．）——在美国的德国

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

义体操联合会的会员。——第６４５、６４６

页。

凯撒（凯尤斯 尤利乌斯）（Ｃａｅｓａ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约公元前１００—４４）——著名的罗

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１２２、３０４、

３２９、３７４、５８６页。

凯克（Ｋｅｃｋ，Ｖ．）——在美国的德国流亡

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

操联合会成员。——第６４５、６４６页。

凯利，菲茨罗伊（Ｋｅｌｌｙ，Ｆｉｔｚｒｏｙ １７９６—

１８８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６１１页。

凯 特 勒，阿 道 夫（Ｑｕｅｔｅｌｅｔ，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ｄｏｌｐｈｅ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９６—１８７４）——

比利时资产阶级的大学者；统计学家，

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第５７９、５８０

页。

隆格，约 翰 奈 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８１３—１８８７）——德国教士，“德国天主

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竭力利用天

主教来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３１２、３４３—３４６、３４９、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页。

隆加尔特，塞巴斯提安（Ｌｏｎｇａｒｄ，Ｓｅｂａ

ｓｔｉａｎ）——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之友，曾

醉心于诗文；后为科伦律师。——第２８０

页。

菲尔登，约翰（Ｆｉｅｌｄｅｎ，Ｊｏｈｎ １７８４—

１８４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慈善家，

工厂法的拥护者。——第６１２页。

菲克勒尔，约瑟夫（Ｆｉｃｋ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８—１８６５）——德国记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民主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巴登临时

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

流亡英国。——第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９、

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７页。

菲尔施坦堡（Ｆｕ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男爵，普鲁

士地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

审员。——第４６２、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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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３页。

傅阿德－埃芬蒂（ＦｕａｄＥｆｆｅｎｄｉ １８１４—

１８６９）——土耳其国家活动家，五十至

六十年代曾多次任外交大臣和大维齐

（封建时代近东某些国家的高级官吏

——译者注）。——第６３０页。

博雅多，马提奥 马利阿（Ｂｏｉａｒｄｏ，Ｍａｔｔｅｏ

Ｍａｒｉａ １４３４—１４９４）——文艺复兴时

代的意大利诗人，“恋爱中的罗兰”一诗

的 作 者。—— 第３１６、３６０、３６６、３８０

页。        

博马舍，比埃尔 奥古斯丹（Ｂｅａｕｍａｒｃｈａ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７３２—１７９９）—— 杰

出的法国剧作家。——第４８１页。

博布钦，弗里德里希－ 亨利希 卡尔

（Ｂｏｂｚｉ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Ｋａｒｌ生于

１８２６年）——德国手工业者，１８４７年布

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１８４９年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

敦；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伦敦德国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３２４

页。

博纳德子爵，路易 加布里埃尔 昂勃鲁阿

兹（Ｂｏｎａｌｄ，Ｌｏｕｉ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Ａｍｂｒｏｉｓｅ 

１７５４—１８４０）——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保皇派，复辟时期的贵族反动派

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

第１８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

主义的辩证法。—— 第１６、１２１、１２５、

２６２、２７４、２７９、３０６—３１０、３２０、３２８、３４６、

４６８、５７８、５７９页。

黑 克尔，弗里德里希 卡尔（Ｈｅｃｋ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１８１１—１８８１）—— 巴

登的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

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又流亡美国，曾

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３０３页。

黑特采尔，卡尔 约瑟夫 奥古斯特（Ｈａｅｔ

ｚｅｌ，ＫａｒｌＪｏｓｅｐｈＡｕｇｕｓｔ约生于１８１５年）

——德国皮鞋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１８５０年８月柏林反对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小组案的被告之一，被陪

审法庭宣告无罪；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

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１８５２）的原告证人。—— 第

４９３、５２６页。      

黑尔特勒，丹尼尔（Ｈｅｒｔｌｅ，Ｄａｎｉｅｌ生于

１８２４年）——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流亡美国。——第３７２

页。

黑尔什塔德（Ｈｅｒｓｔａｄｔ）——科伦银行家，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

——第４６２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约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德国工人，小型精细画画

家，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

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共产

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

斯 的 拥 护 者 和 朋 友。—— 第６３５、

６４１—６４３、６４５页。     

普鲁茨，罗伯特（Ｐｒｕｔｚ，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６—

１８７２）——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

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曾与青年黑格尔

派有联系。——第３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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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顿，奥古斯特（Ｐｌａｔｅｎ，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６—１８３５）—— 德国诗人，自由派。

——第２６７页。

普卜利科拉（普卜利乌斯 瓦列利乌斯 普

卜利科拉）（Ｐｕｂｌｉｃｏｌａ〔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ａｌｅｒｉ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ｏｌａ〕约死于公元前５０年）——罗

马共和国半神话式的国家活动家。——

第１２２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费伦齐（Ｆｅｒｅｎｃｚｉ）——匈牙利女歌唱家。

——第４１２页。

费特尔 冯 多根菲尔德，安东（Ｖｅｔｔｅｒｖｏｎ

Ｄｏｇｇｅｎｆｅｌｄ，Ａｎｔｏｎ １８０３—１８８２）——

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科苏特的

战友，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

４１２、４１３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 德国激进政论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

——第３２０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

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２８３、

３０６、３１２、３１５页。

斐迪南一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Ｉ １７９３—１８７５）

——奥地利皇帝（１８３５—１８４８）。——第

６６—６８、７８页。

斐迪南二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ＩＩ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不 勒斯国王（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由于１８４８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

“炮弹国王”的浑号。——第６１页。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左派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

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七十年代

归属社会民主党。——第３４０页。

雅科比，阿伯拉罕（Ｊａｃｏｂｉ，Ａｂｒａｈａｍ生于

１８３２年）——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

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后流亡

美国。——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５７２页。

斯普纳，理查（Ｓｐｏｏｎ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４）——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６０９页。

斯泰福侯爵，乔治 格兰维耳 鲁森－高

尔，１８３３年 起 为 萨 特 伦 德 公 爵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Ｇｅｏｒｇｅｓ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Ｌｅｖｅｓｏｎ－

Ｇｏ－ｗｅｒ １７５８—１８３３）——苏格兰大

地主。——第５７３页。

斯提芬斯，约瑟夫 雷纳（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Ｊｏｓｅｐｈ

Ｒｅｉｎｅｒ １８０５—１８７９）—— 英国教士，

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曾积极参加郎卡郡的宪

章运动。——第６１３页。

斯图亚特，达德利勋爵（Ｓｔｕａｒｔ，ＬｏｒｄＤｕｄ

ｌｅｙ １８０３—１８５４）—— 英国政治活动

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兰君主

制保守派流亡者集团有联系。——第

６２１页。

斯 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第５７２页。

斯图亚特，胡斯顿（Ｓｔｅｗａｒｔ，Ｈｕｓｔｏｎ 

１７９１—１８７５）——英国海军上将，辉格

党人，曾任海军部部务委员（１８５０—

１８５２）。——第４０７页。

斯图亚特王朝（Ｓｔｕａｒｔｓ）——统治苏格兰

（１３７１年开始）和英格兰（１６０３—１６４９、

３６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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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０—１７１４）的王朝。—— 第５７１、５７２

页。

斯科菲尔德，威廉（Ｓｃｈｏｌｅｆｉｅｌ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９—１８６７）——英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６０９

页。

斯特拉 索尔多，尤利乌斯 采萨 尔

（Ｓｔｒａｓｓｏｌｄｏ，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ｓａｒ １７９１—

１８５５）——伯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

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

动，１８５３年是拉德茨基元帅助理。——

第６００页。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十二世纪末—

十三世纪初）——中世纪的德国诗人，

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卓尔达”的作者。

——第２６７、２７１页。

莱纳德（Ｒｅｎａｒｄ）——科伦书法教员，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鉴定人。——第

５１８页。

莱斯特尔（Ｒｅｉｓｔｌｅ）——在美国的德国流

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

体操联合会的成员。——第６４５、６４６页。

莱宁格尔，约翰 格奥尔格（Ｒ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德国裁缝，共产主义

者同盟巴黎支部之一的成员，同盟分裂

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团；１８５２年２月是所谓巴黎德法密谋

案的被告之一。——第４８０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 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４６—１７１６）——

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４６８页。

莱歇尔泽尔（Ｒｅｉｃｈｅｒｚｅｒ）——在美国的德

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

主义体操联合会的成员。——第６４５、

６４６页。

提茨，弗里德里希 威廉（Ｔｉｅｔｚ，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约生于１８２３年）—— 德国裁

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

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

宗派集团。——第４８０页。

汤普逊，托马斯 培伦涅特（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Ｐｅｒｒｏｎｅｔ １７８３—１８６９）——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经济学

家，自由贸易派。——第４０８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多次任财政部长。——

第１６３、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８页。

琼斯，威廉（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约１８０８—１８７３）

——英国钟表匠，宪章主义者，１８３９年

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被判终

身流放澳大利亚。——第３９６页。

琼斯，厄内斯特 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ｓ 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

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

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

３９３—３９７、３９９、４４１、５５６、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

页。

十 三 画

路德，马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１５４６）

——卓越的宗教改革活动家，德国新教

（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阶级思想

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

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

１２１、３６９、４９１页。

路 易斯，乔治 康瓦尔（Ｌｅｗ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ｒｎｅｗａｌｌ １８０６—１８６３）——英国国

４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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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年任财政大

臣，内务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１）和陆军大臣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第４０７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ＩＶ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２１８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 ＸＶ １７１０—１７７４）——

法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第２２７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 ＸＶＩ 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１８页。

路易十八（Ｌｏｕｉｓ ＸＶＩＩＩ １７５５—１８２４）

—— 法国国王（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

１８２４）。——第１２２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第３７、１２７、１２８、

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７、１５９、１６１、１７３、

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８、２１６、２５６、３０５、５５５、

６０５页。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

黎伯爵（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ｌｂｅｒｔ）——国

王路易－菲力浦的孙子，法国王位追求

者。——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路特希尔德，安瑟伦（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Ａｎ－

ｓｅｌｍ １７７３—１８５５）——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的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２２

页。

路特希尔德，拉约涅尔（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Ｌｉｏｎｅｌ

 １８０８—１８７９）——男爵，伦敦路特希

尔德银行行长；辉格党人，从１８５８年起

为议会议员。——第５９７、６１０页。

奥托，卡尔 乌尼巴特（Ｏｔｔｏ，ＫａｒｌＷｕｎｉ

ｂａｌｄ约生于１８０９年）——德国化学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科伦工人取合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

——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奥斯本——见贝尔纳 奥斯本，拉尔夫。

奥普尔，阿尔丰斯 昂利（Ｈａｕｔｐｏｕｌ，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Ｈｅｎｒｉ １７８９—１８６５）——法

国将军，正统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陆 军 部 长（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第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６—１７８

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ＧａｊｕａＣａｓｅｒＯｃｔａ

ｖｉａｎｕｓ公元前６３年—公元１４年）——罗

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年—公元１４年）。——

第５８６页。

奥斯渥特，欧根（Ｏｓｗａｌｄ，Ｅｕｇｅｎ １８２６—

１９１２）——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

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

３２４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７５—１８４７）——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

翼领袖。——第３２０、４１０页。

奥本海姆，亨利希 伯恩哈特（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１９—１８８０）——

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柏林

“改革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流

亡；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 第

３１５、３３７、３５５、３５６、３６２、３７２、３７７页。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Ａｕｅｒｓｗａｌｄ，Ｒｕｄｏｌｆ

 １７９５—１８６６）——普鲁士国家活动

家，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贵族的代

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４８年６—９

月）。——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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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第１４０、１４９、１９１、

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５、２１６、２２５、２２６页。

奥古斯滕堡家族——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公爵家族（１６２７—１８５２）。—— 第

３３５页。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父姓为梅克伦堡

－施维林）（Ｏｒｌéａｎｓ，ｄ，〔ＨéｌéｎｅＬｏｕｉｓｅ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１８１４—１８５８）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长子斐

迪南的孀妇，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

的母亲。——第１３３、１６２页。

雷尼奥 德 圣让 丹热利，奥古斯特 米歇

尔 埃蒂耶纳（ＲｅｇｎａｕｌｔｄｅＳａｉｎｔＪｅａｎ

ｄＡｎｇéｌｙ，Ａｕｇｕｓｔｅ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９４—１８７０）——伯爵，法国将军，波拿

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陆军部长（１８５１

年１月），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

１８５页。

雷缪扎，沙尔 弗朗斯瓦 玛丽（Ｒéｍｕｓａ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１７９７—１８７５）

——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奥

尔良派，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０），第二共

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外交部长（１８７１—１８７３）。——第１８６页。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Ｉ 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 第

５８６页。

詹姆斯二世（Ｊａｍｅｓ ＩＩ １６３３—１７０１）

—— 英国国王（１６８５—１６８８）。—— 第

５９３页。

塞万提斯 德 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ｄｅ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 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１９、７７、３３２、３３６、３６６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ｌａ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和革命政

府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６０１、６２１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 科尔奈利乌斯）

（Ｔａｃｉｔｕｓ，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约５５—

１２０）——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第

３２７、５８６页。

十 四 画

维斯（Ｗｉβ，Ｃ．）——德国医生和记者，青年

黑格尔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洲。——第３５１

页。

维隆，路易 德吉烈（Ｖéｒｏｎ，ＬｏｕｉｓＤｅｓｉｒé

 １７９３—１８６７）——法国记者和政治活

动家，１８４８年前是奥尔良派，后为波拿

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主。

——第２２７页。

维利提（Ｖｅｒｉｔｙ，Ｅ．Ａ．）—— 英国教士。

——第６１３页。

维莱尔，让 巴蒂斯特 赛拉芬 约瑟夫

（Ｖｉｌｌèｌ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Ｓéｒａｐｈｉ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３—１８５４）——伯爵，复辟时期的法

国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内阁

首相（１８２２—１８２８）。——第１９６页。

维迪尔，茹尔（Ｖｉｄｉｌ，Ｊｕｌｅｓ）——法国军官，

社会主义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

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

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 第３４２

页。     

维利森，威廉（Ｗｉｌｌｉｓ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０—

１８７９）——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１８４８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１８５０年统

６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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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对丹麦

作战。——第３６３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

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

流亡美国，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 第２５７、２９１、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３、

３４７、３５１、３６２—３６８、３７２—３７７、３７９、

４６４、４６６、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６、４７９—

４８１、４８８、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５—５２８、６３５、６３９

页。

维干德，奥托（Ｗｉｇａｎｄ，Ｏｔｔｏ １７９５—

１８７０）——德国的出版家和书商；在莱

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

著作；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参加萨克森的革

命运动。——第３１２、３１４页。

维达尔，弗朗斯瓦（Ｖｉｄａｌ，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８１４—１８７２）——法国经济学家，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年卢森堡委员

会书记，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１）。

——第１６９页。

维尔穆特（Ｗｅｒｍｕｔｈ）——汉诺威警察厅

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证人；

与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一书。—— 第４６４、４９１、５０９、５１９

页。

维埃伊拉（Ｖｉｅｙｒａ）——法国上校，１８５１年

任国民自卫军总部长官；波拿巴主义

者，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第１５７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

国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５５１、５８１

页。

维利尔斯，查理（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ｅｌｈａｍ

 １８０２—１８９８）——英国政治活动家和

法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第

５３７、５５７页。

维斯康蒂侯爵夫人——见阿尔康纳蒂 维

斯康蒂，康斯坦扎。

福适，莱昂（Ｆａｕｃｈｅｒ，Ｌｅｏｎ １８０３—１８５４）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派，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曾

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年５月，

１８５１），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１６９、

１９０、１９５页。

福伦，奥古斯特 阿道夫 路德维希

（Ｆｏｌｌｅｎ，ＡｕｇｕｓｔＡｄｏｌｆ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德国政论家和诗人，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１８１５年

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１８２１年流亡

瑞士。——第３２１、３２６页。

福格特，卡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 １８１７—１８９５）

——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左派；１８４９年６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

生”这本小册子（１８６０）中揭露他是路易

波拿巴的代理人。——第１０３页。

福克斯，威廉 约翰逊（Ｆｏｘ，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ｏｈｎ

ｓｏｎ １７８６—１８６４）——英国政治活动

家，传教士，政论家，自由贸易派，后来

属于自由党，议会议员。——第４０８页。

福隆德，维克多（Ｆｒｏｎｄ，Ｖｉｃｔｏｒ）——法国

军官，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后被流放阿

尔及利亚，后流亡比利时。——第５９４

页。

赫斯，莫泽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 １８１２—１８７５）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

７６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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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

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

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

年代是拉萨尔的拥护者。——第５２５页。

赫克，路德维希（Ｈｅｃｋ，Ｌｕｄｗｉｇ约生于

１８２２年）——不伦瑞克的裁缝，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

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第４８０页。

赫德，弗兰西斯（Ｈｅａｄ，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９３—

１８７５）——英国殖民地的行政官，旅行

家和作家。——第２２８页。

赫伯特，悉尼（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ｉｄｎｅｙ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

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海军部秘书

长（１８４１—１８４５），军务大臣（１８４５—

１８４８和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 陆 军 大 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４１０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１５７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１２６、２６２、２６５、

２６６、２７１—２７３、２８１、２９６、３５４、５３４

页。      

蒙克，乔治（Ｍｏｎｋ，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０８—１６７０）

——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活动家；１６６０年曾积极促进英

国恢复君主制。——第１７６页。

蒙塞耳，威廉（Ｍｏｎｓ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２—

１８９４）——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

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２—

１８５７年为军械局秘书。——第５５６、５５８

页。

蒙塔郎贝尔，沙尔（Ｍｏｎ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０—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

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派，天主教党的

首领；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时支持路

易 波拿巴。——第１８６、１９６、２２２页。

豪格，恩斯特（Ｈａｕｇ，Ｅｒｎｓｔ）——德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奥地利军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革

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宇宙”周报的编辑

之一。—— 第３２５、３４３—３５０、３７２、３７３

页。

豪克，路德维希（Ｈａｕｋ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９—

１８５０）——奥地利军官，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维也纳起义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

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被杀

害。——第３４６页。

豪普特，海尔曼 威廉（Ｈａｕｐｔ，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约生于１８３１年）—— 德国店

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

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逃往

巴西。——第５２５页。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Ｚａｂ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２—１８７５）——德国自由主义政论

家，柏林“国民报”的编辑（１８４８—

１８７５）。——第３５４页。

十 五 画

摩莱，路易 马蒂约（Ｍｏｌé，ＬｏｕｉｓＭａｔｈｉｅｕ

 １７８１—１８５５）——伯爵，法国国家活

动 家，奥尔良派，曾任总理（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１８３７—１８３９），第二共和国时期为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１６８、

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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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干，弗朗斯瓦（Ｍａｕｇｕｉｎ，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７８５—１８５４）——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

反对派的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倾向于右翼

议员。——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摩尔根，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Ｈｅｎｒｙ 死于１８５３

年）——英国制针工人。——第５６６、５６７

页。

摩耳斯沃思，威廉（Ｍｏ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０—１８５５）——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派，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

（１８５３）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５）。—— 第

５５６—５５８页。

鲁艾，欧 仁（Ｒｏｕｈｅｒ，Ｅｕｇｅｎｅ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４）——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

法议会议员，曾任司法部长（１８４９—

１８５２年间断地）；第二帝国时期担任过

许多国家职务。——第１７９、１８０、１９０页。

鲁卡斯，弗雷德里克（Ｌｕｃａｓ，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１２—１８５５）——爱尔兰记者和政治活

动家，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领袖之

一，议会议员。——第５５９、５９１页。

鲁瓦埃－科拉尔，比埃尔 保尔（Ｒｏｙｅｒ

Ｃｏｌｌ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Ｐａｕｌ １７６３—１８４５）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立

宪制的拥护者。——第１２２页。

德 梅斯特尔，约瑟夫（ＤｅＭａｉｓｔｒ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５３—１８２１）——法国作家，保皇派，

贵族的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

一，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死

敌。——第１８页。

德拉 罗科（ＤｅｌｌａＲｏｃｃｏ）——意大利流亡

者，马志尼的战友。——第６０１页。

德穆兰，卡米尔（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７６０—１７９４）——法国政论家，十八世

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右翼雅各宾

党人。——第１２２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在共产主义者

同盟分裂期间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

来脱离政治活动。—— 第５１１—５１５、

６４３、６４５页。

德弗洛特，保尔（ＤｅＦｌｏｔｔｅ，Ｐａｕｌ １８１７—

１８６０）——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积极

参加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１）。

——第１６８页。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 谢尔盖也维奇

（ ，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公爵，俄国军事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５３年任驻土耳其特命全权

大使，曾任俄国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

——第６３０页。

剑桥公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查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９—１９０４）——英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英国陆军总司令

（１８５８—１８９５）。——第３９７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

（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

一，“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

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

会中领导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

游行后流亡英国。—— 第６、５４、１３３、

９６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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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１５３、１５６、２５０、３１５、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７—

３４０、３４３、３４７、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７页。

赖辛巴赫，奥斯卡尔（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Ｏｓｋａｒ

 生于１８１５年）——伯爵，西里西亚的

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从

１８５０年起流亡英国，后来流亡美洲。

——第３４３、３６２、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９、５２７页。

墨尔本子爵，威廉 拉姆（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ｍｂ １７７９—１８４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首相（１８３４

和１８３５—１８４１）。——第５８３、５８４页。

墨尔本子爵，弗雷德里克 詹姆斯 拉姆

（Ｍｏｌｂｏｕｒｎ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ＪａｍｅｓＬａｍｂ 

１７８２—１８５３）——英国外交家。——第

５８６页。

十 六 画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

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流亡澳

大利亚。——第６３５、６４１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

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

进派；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

—— 第２７８、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５、３２６、３２７

页。      

鲍蒂扬尼，拉约什（路德维希）（Ｂａｔｔｈｙａｎｙ，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９—１８４９）——伯爵，匈牙

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集团

的代表人物；曾领导匈牙利政府（１８４８

年３—９月），执行与奥地利君主制妥协

的政策；革命遭到镇压后被杀害。——

第６２１页。

穆尔，乔治 亨利（Ｍｏｏｒｅ，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ｙ 

１８１１—１８７０）——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领袖之一，议会

议员。——第５６０页。

穆 罕默德－ 阿利（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Ａｌｉ 

１７６９—１８４９）——埃及的统治者，曾实

行过许多次有利于埃及地主和商人的

改革。——第５７３页。

霍纳，莱 昂 纳 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 

１７８５—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

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

１８５６），维护工人利益。——第４２０、５６１、

５６２页。

霍夫曼，恩斯特 泰奥多尔 亚马多（Ｈｏｆｆ

ｍａｎｎ，Ｅｒｎｓ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Ａｍａｄｅｕｓ  

１７７６—１８２２）——德国作家，反动的浪

漫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现实的因素

和幻想、神秘主义以及对认识的不合理

性的宣传纠缠在一起。——第２７２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国王

（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 德国皇 帝（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的王朝。——第４６８页。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 若尔日 约瑟夫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８９—１８６６）——法国将军，秩序党

的拥护者，巴黎部队的司令（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第１７６页。

诺瓦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 １７７２—１８０１）（弗里德

里希 冯 哈丁堡的笔名）——德国作

家，德国浪漫主义中反动流派的著名代

表人物。——第２７０、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２、

２８５、２９３页。

诺特 荣 克，彼 得（Ｎｏｔｈｊｕｎｇ，Ｐｅｔｅｒ约

１８２３—１８６６）——德国裁缝，科伦工人

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

判六年徒刑。——第４５１、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８、

４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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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特，奥托 约瑟夫 阿尔诺德（Ｓａｅｄｔ，Ｏｔｔｏ

Ｊｏｓｅｐｈ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１６—１８８６）——普鲁

士法官，从１８４８年起任科伦检察官，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起诉人。——

第４６１、４６４、４８１、４８６、４９９、５１７、５３０—

５３４页。

泽肯多尔夫，奥古斯特 亨利希 爱德华

弗里德里希（Ｓｅｃｋｅｎｄｏｒｆ，Ａｕｇｕｓｔ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Ｅｄｕ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７—１８８５）

——男爵，普鲁士法学家，大法官；１８４９

年是第二议院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起诉人。——

第４６１、４６４、４８６、４９９、５０４、５３３、５３４页。

十 七 画

缪格，泰 奥 多 尔（Ｍｕｇｇｅ，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０６—１８６１）——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第３５４页。

缪拉特，拿破仑 律西安 沙尔（Ｍｕｒａｔ，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Ｌｕｃｉ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３—

１８７８）——亲王，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

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拿破仑第三的堂兄。

——第４１４页。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ａｒｔｔｎ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海瑙的制桶匠，１８４８年革命和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

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

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

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３３９、３５３、

５２７页。

十 八 画

魏斯，约翰 哥特利勃 克利斯提安（Ｗｅｉβ，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１７９０—

１８５３）——德国演员和导演。——第２６７

页。

萨菲，阿乌利奥（Ｓａｆｆｉ，Ａｕｒｅｌｉｏ １８１９—

１８９０）——意大利革命家和作家，民族

解放运动的活动家，马志尼的战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

１８５１年流亡英国，从１８７２年起领导意大

利共和党。——第６２５页。

萨伊，让 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１２２页。

萨 德勒，约翰（Ｓａｄｌｅｉｒ，Ｊｏｈｎ １８１４—

１８５６）——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议会中爱尔兰集团的领袖之一，

１８５３年任财政副大臣。——第５５６、５５８、

５６０、５６９、５８７页。

萨默斯，罗伯特（Ｓｏｍｅｒｓ，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记

者。——第５７６页。

萨尔万迪，纳尔西斯 阿希尔（Ｓａｌｖａｎｄｙ，

Ｎａｒｃｉｓｓｅ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７９５—１８５６）——伯

爵，法国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派，

曾任教育部长（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和１８４５—

１８４８）。——第１９４页。

萨兰德鲁兹，沙尔 让（Ｓａｌｌａｎｄｒｏｕｚｅｄｅ

Ｌａｍｏｒｎａｉｓ，ＣｈｏｒｌｅｓＪｅａｎ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７）——法国工业家，制宪议会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时

支持路易 波拿巴。——第２０９页。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哈利埃特 伊丽莎白

乔治亚娜 鲁森－ 高尔（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ｅｔ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ＧｅｏｒｇｉｎａＬｅｖｅｓｏｎ

Ｇｏｗｅｒ １８０６—１８６８）——苏格兰的大

地主，辉格党的活动家。—— 第５６９、

５７０、５７５、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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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伦德伯爵夫人，伊丽莎白 鲁森－高

尔，斯泰福侯爵夫人，１８３３年起为公爵

夫人（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Ｌｅｖｅｓｏｎ

Ｇｏｗｅｒ，Ｍａｒｑｕｉｓｅ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Ｃｏｕｎｔｅｓｓ 

１７６５—１８３９）——侯爵夫人，１８３３年起

为公爵夫人，苏格兰的大地主；斯泰福

侯爵之妻，是哈利埃特 伊丽莎白 乔治

亚娜 鲁森－高尔 萨特伦德的婆婆。

——第５７３—５７６页。

萨克森的摩里茨（ＭｏｒｉｔｚｖｏｎＳａｃｈｓｅｎ 

１６９６—１７５０）——法国元帅，原籍德国，

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１７４１—

１７４８）的参加者；写过一些军事理论著

作。——第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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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伦

敦出版。—— 第３８７、３９７、３９９、４０４、

４１１、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２、５０５、５５６、

５７６、６２３页。

三  画

“卫报”（《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伦敦出版。

——第４３３、４３４页。

“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ＤｅｒＭａｉｋａ

ｆｅｒ，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ｕｒ Ｎｉｃｈｔ

Ｐｈｉｌｉｓｔｅｒ》）——波恩出版。——第２７９

页。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 伦敦出版。

——第５６５页。

四  画

“手术刀”（《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伦敦出版。

——第４１８页。

“比 利 时 独 立 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ｂｅｌｇｅ》）——布鲁塞尔出版。—— 第

３３９页。

“不来梅每日纪事”（《ＢｒｅｍｅｒＴａｇｅｓ－

Ｃｈｒｏｎｉｋ》）——第３２５、３３７、３３８页。

“巴尔的摩警钟报”（《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Ｗｅｃｋｅｒ》）

——第３６１、３７７页。

“文艺论坛，文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杂志”

（《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Ａｒｔｓ》）——

伦敦出版。——第６３０页。

五  画

“印度之友”（《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Ｉｎｄｉａ》）——

塞腊姆普尔出版。——第４２１页。

“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３５６页。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巴黎出版。——第２２７页。

“卡 尔 斯 卢 厄 日 报”（《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３１５、３１７页。

“北安普顿信使报”（《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Ｍｅｒ

ｃｕｒｙ》）——第５６６页。

“加利福尼亚国家报”（《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ａｔｓ

Ｚｅｉｔｕｎｇ》）—— 旧金山出版。—— 第

６４２、６４３页。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ＬａＮａ

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ｅ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ｅ》）——布鲁塞尔出版。——第

５９４页。

六  画

“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见“德国科学

和艺术年鉴”和“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

年鉴”。

“宇宙”（《ＤｅｒＫｏｓｍｏｓ》）——伦敦出版。

——第２９９、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２页。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伦敦出

版。——第４１１、４３０、５０５页。

“观察家时报”（《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ａｎｄＴｉｍｅｓ》）

——曼彻斯特出版。——第５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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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ｅ》）——伦敦出版。

——第３１５、４３０、５０５、６０１页。

“先驱报”（《Ｈｅｒａｌｄ》）——见“先驱晨报”。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

伦敦出版。——第４３３、４３９、５５１、５５６、

５６９、５８１页。

“西 美 周 刊”（《Ｗｅｓｔａｍｅｒｉｋａｎｉｓｃｈｅ

Ｂｌａｔｔｅｒ》）——第３５９页。

“自由人报”（《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都柏林出版。——第５５７、５５９页。

“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

－ｌｅｒ》）——伦敦出版。——第４３６页。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

活 的 德意 志 快邮 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ｆｕｒ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Ｚｕｓ

ｔａｎｄｅ，ｏｆｆｅｎｔ－ ｌｉｃｈｅｓ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Ｌｅｂ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纽约出版。

——第３２１、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８—３５１、３６１、

３６７、３７７、３７９页。

七  画

“快邮报”（《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见“关于欧

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德意志快邮报”。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巴黎出版。

——第３１３页。

“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ＤｉｅＲｅ

ｆｏｒｍ，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 柏林出版。——第３１３、

３１４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敦

出版。——第２３７、２３９、４１１、４２８—４３０、

４３４、４３５、５５１、５５６、５８３、５８５、６０１、６１０、

６２１、６２５页。

“每周快讯”（《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伦敦出版。——第２４４页。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Ｌｌｏｙｄｓ

Ｗｅｅｋ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第

４２４页。

八  画

“国家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约

国家报”。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巴黎出版。

——第１３２、１３３、１４０、１４１、１７０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５０８页。

“国民议会报”（《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巴黎出版。——第１９４页。

“国 民 议 会 通 报”（《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ｄｅ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巴黎出版。——第

２０５页。

“波恩报”（《Ｂｏｎ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２８６

页。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第５０８页。

“法兰克福总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Ｏｂｅｒ

ｐｏｓｔａｍ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６０２页。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

（《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巴黎出版。——第

５８８页。

九  画

“纪事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伦敦出版。——第３４４、４１１、４３５、

５３０、５５１、５６９、６０１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格斯堡出版。——第１１６、３１１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

——巴黎出版。——第１４３、１７３、１８４、

１８５、１８８、２１０、５９４、６２１页。

“革命”（《Ｄｉ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纽约出版。

——第１１７页。

“建筑师”（《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ｅｒ》）——伦敦出版。

——第６３０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４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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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２５７、３１６、３２０、３４９、３５０、４３１、４８１、

４９５—４９７、５０８、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９、５３０页。

“柏 林 月 刊”（《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ｓ

ｃｈｒｉｆｔ》）——第３０７页。

“柏林政治周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第１８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

巴黎出版。——第１３２、２０８、６２１页。

十  画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 巴黎出版。

——第３３９—３４２页。

“记事报”（《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ｔ》）——伦敦出版。

——第５５９页。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第４１１、４３０、５０５页。

“通讯员”（《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见“德国

通讯员”。

“家常话”（《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ｏｒｄｓ》）——伦敦

出版。——第２９８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伦敦出

版。—— 第２４１、２４４、３４１、４０３、４１１、

４２９、４３０、４４８、５３０、５５１、５５３、５６０、５６２、

５７７—５７９、５８２、５８７、５９７、６０３、６２８—

６２９页。

“高 尔 威 信 使 报”（《Ｔｈｅ Ｇａｌｗａｙ

Ｍｅｒｃｕｒｙ》）——第６１８页。

“纽 约 国 家 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Ｓｔａａｔ

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３５０、３６１页。

“纽约刑法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６４６页。

“纽约德文周报”（《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

３６７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第３、７、６４、３８７、３９７、

４０４、４１１、４１５、４２３、４２８、４３７、４４２—

４４４、４５０、４５６、５４４、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２、

５５８、５６８、５７６、５８４、５９２、５９８、６０８、６１５、

６２３、６３１页。

“纽约德文报，进步之友出版的报纸”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Ｆｒｅｕｎｄｅｎｄｅｓ

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ｓ》）——第３６１、３７７、３７９页。

“伦敦新闻画报”（《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Ｎｅｗｓ》）——第２９８、３５５页。

“流亡者，世界共和国的杂志”（《ＬｅＰｒｏ

ｓｃｒｉ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巴黎出版。—— 第３２５

页。

十 一 画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第３１６、４３０—４３２、４４５、

４４８、５０５、５１９、５５１、５５６、５７７、５８３、５８７、

６２１页。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伦敦

出版。—— 第４３５、５５１、６２１、６２５、６２７

页。

“寄语人民”（《Ｎｏ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伦敦出版。——第２４５、２５３页。

“陶工自由报”（《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ｓ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出版。——

第６３０页。

“ 曼 海 姆 晚 报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

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３２１、３５４页。

“曼彻斯特时报”（《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Ｔｉｍｅｓ》）

——见“观察家时报”。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第６３０页。

十 二 画

“晚邮报”（《ＡｂｅｎｄＰｏｓｔ》）——柏林出版。

——第２９３、３５６页。

“湖滨小报”（《Ｓｅｅｂｌａｔｔｅｒ》）——君士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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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第３５８页。

“普鲁士石印通讯”（《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Ｌｉｔｈｏ－

ｇｒａｆｉｓｃ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柏林出

版。——第３７０页。

“普尔和多尔塞特郡公报”（《Ｐｏｏｌｅａｎｄ

ＤｏｒｓｅｔｓｈｉｒｅＨｅｒａｌｄ》）——第４００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 科伦出版。—— 第２０

页。

十 三 画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巴黎出版。

——第１７０、６３８页。

“新 普 鲁 士 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 柏林出版。—— 第３１４、

３５６、４２９、６０２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ｅ》）——科伦出版。—— 第

７５、１０３、１１１、５０７、５１０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

出版。——第１９８、２０２、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８、

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５、５６５、５６８、５８２—５８４、

６１７、６２０页。

“奥地利通讯”（《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ｚ》）——维也纳出版。——第

６２７页。

十 四 画

“赫尔报”（《ＴｈｅＨｕｌｌ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第

４２５、４３６、４４０页。

“维也纳日报”（《Ｗｉ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６８、５９９页。

十 五 画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日

论坛报”。

“德意志”（《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斯特拉斯

堡出版。——第３３０页。

“德 法 年 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巴黎出版。——第

３１１页。

“德国旁观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Ｚｕｓｃｈａｕｅｒ》）

——最初在曼海姆，后来在巴塞尔出

版。—— 第３０３—３０６、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９、

３４４、３４８页。

“德国旁观者。续刊”（《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Ｚｕｓｃｈ－

ａｕｅｒ．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曼海姆出版。

——第３０３页。

“德国通讯员”（《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ｔ》）——巴尔的摩出版。——第

３６１、３７８、３７９页。

“德意志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纽约出版。—— 第３６１

页。

“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第３０５、３２２、３４８页。

“德意志快邮周报”（《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纽约出

版。——第３５１、３７０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 ｆｕ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 莱比锡出版。—— 第

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０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ｆｕ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第３０６、３０７页。

十 七 画

“赛马新闻（《Ｒａｃｉｎｇ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第６３０页。

二 十 画

“警钟报”（《Ｗｅｃｋｅｒ》）——见“巴尔的摩警

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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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所载“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在柯伯年同志的译文的基

础上根据俄文版并参照英文版重新校订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是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

选”两卷集中文版译文的基础上根据俄文版并参照德文原著重新

校订的；这篇著作的标题《ＤｅｒａｃｈｔｚｅｈｎｔｅＢｒｕｍａｉｒｅｄｅｓ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旧译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或“路易 波拿巴政变记”。

我们根据原著标题译为“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因为：第一，

原著标题如此，第二，法国共和历的雾月十八日（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

是拿破仑 波拿巴（即拿破仑第一）举行政变的日子，而路易 波拿

巴（即拿破仑第三）举行政变的日期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马克思用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标题是为了表示这次政变不过

是拿破仑 波拿巴政变的拙劣的翻版；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在

本卷目录中附上了旧译的标题。本卷附录中的“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曾根据年代顺序移到第七卷的附录中，但因这

份会议记录与本卷内容也有直接联系，所以在本卷附录中仍旧保

留下来。

本卷在译校过程中，承北京大学张俊彦同志提了很多宝贵意

见，谨向他表示感谢。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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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会议”，曾根据年代顺序移到第七卷的附录中，但因这

份会议记录与本卷内容也有直接联系，所以在本卷附录中仍旧保

留下来。

本卷在译校过程中，承北京大学张俊彦同志提了很多宝贵意

见，谨向他表示感谢。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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